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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译世界 学术名 著丛书 
出 版说明 


我馆 历来重 视移译 世界各 国学术 名著。 从 五十年 代起， 更致 
力于 翻译出 版马克 思主义 诞生以 前的古 典学术 著作， 同时 适当介 
绍当代 具有定 评的各 派代表 作品。 幸 赖著译 界鼎力 襄助， 三十年 
来 印行不 下三百 余种。 我们确 信只有 用人类 创造的 全部知 识财富 
来丰富 自己的 头脑， 才 能够建 成现代 化的社 会主义 社会。 这些书 
籍所蕴 藏的思 想财富 和学术 价值， 为学人 所熟知 ，毋需 赘述。 这些 
译 本过去 以单行 本印行 ，难见 系统, r 编为 丛书， 才能相 得益彰 ，蔚 
为大观 ，既 便于研 读查考 ，又利 于文化 积累。 为此 ，我 们从 1981 年 
着 手分辑 刊行。 限于目 前印制 能力， 1981 年和 1982 年各 刊行五 
十种， 两 年累计 可达一 百种。 今后在 积累单 本著作 的基础 上将陆 
续 汇印。 由于 采用原 纸型， 译文未 能重新 校订， 体 例也不 完全统 
一， 凡是 原来译 本可用 的序跋 ，都一 仍其旧 ，个 别序 跋予以 订正或 
删除。 读书 界完全 懂得要 用正确 的分析 态度去 研读这 些著作 ，鉍 
取其对 我有用 的精华 ，剔 除其不 合时宜 的糟粕 ，这一 点也无 需我们 
多说。 希望 海内外 读书界 、著译 界给我 们批评 、建 议， 帮助 我们把 
这 套丛书 出好。 

商务 印书馆 编辑部 

1982 年 1 月 


中譯 本序言 

馬 克思在 《資 本論》 第 一卷第 二版跋 中曾經 指出： 1830 年是資 
产阶 級古典 政治經 济学崩 潰和庸 俗政治 經济学 兴起的 “分水 岭”。 
这是 指它們 在資产 阶級經 济学界 所占支 配地位 的更替 而說的 。其 
实， 資产 阶級庸 俗政治 經济学 在十九 世紀初 叶早已 在英法 二国产 
生了。 

十八 世紀末 法国資 产阶級 的大革 命推翻 了封建 統治， 幷为資 
本主 义的发 展創造 了有利 条件。 但是， 由于 革命发 展过程 中阶級 
斗爭的 日益尖 銳化， 尤 其是在 雅各宾 党掌握 政权时 期所采 取的一 
些激进 措施, 資产阶 級的反 动本性 很快暴 露出来 ，它 从反对 封建貴 
族 的革命 者变成 为反对 劳动人 民和小 資产阶 級左翼 的反革 命阶級 
了 。在这 种历史 条件下 ，法 国的 資产阶 級向代 表它自 己利益 的經济 
学 家們提 出創立 适于替 資本主 义制度 辯护的 庸俗政 治經济 学的任 
务 。如馬 克思所 敎导的 ，这 种庸 俗政治 經济学 的特点 是：“ …… 只在 
外观上 的联系 上面打 轉轉， 为 了想要 給最常 見的現 象以表 面上也 
說得 过去的 說明， 幷且 为了資 产阶級 曰常的 需要， 像反 芻一样 ，不 
絕咀 嚼科学 經济学 許久以 前已經 供給的 材料， …… 又只把 資产阶 
級生 产当事 人关于 他們自 己 的最善 世界所 抱的平 凡而自 大 的見解 
組織 一下， 墨 守着， 幷称其 为永远 的眞理 。”① 

薩伊 (1767— 1832) 是完 成这个 任务的 最适当 的人。 因 为他的 
出身、 所 受的敎 育及其 大部分 实际活 动都同 “資产 阶級生 产当事 


① 《資 本論》 第 1 卷， 入民 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 65 頁脚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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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 着密切 联系。 

薩 伊出生 于里昂 一个大 商人的 家庭， 很 早就从 事商业 活动。 
不久去 英国， 他的 敎育是 在英国 时期完 成的。 他在 那里旣 亲自看 
到 了英国 产业革 命发展 的情况 ，也 可能讀 到亚当 • 斯密的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1789 年发生 的法国 大革命 开始时 很吸引 着他， 尤其是 当大資 
产 阶級执 政时期 ，他 更为兴 高采烈 ，积极 拥护。 但是 当雅各 宾党上 
台 以后， 他就 离开革 命而且 成为它 的反对 者了。 

在 1794 年到 1799 年間， 薩 伊主編 《哲 学、 文艺和 政治旬 刊》， 
幷 且在該 杂志上 发表过 很多有 关經济 問題的 論文。 1803 年 发表他 
的 代表作 《政 治經 济学槪 論》。 这部 著作， 由 于反对 拿破侖 的經济 
政策， 曾 被禁止 重印。 直至 拿破侖 失敗法 国王朝 复辟， 才于 1814 
年 再版。 在薩伊 生前， 共出 过五版 （以后 三版， 分別于 1817、 1819 
和 1826 年印 行)， 几乎每 重版一 次都有 修改。 我們 将要討 論的这 
部 中文譯 本是按 法文第 四版翻 譯的英 文本轉 譯的。 

从 1805 年起， 藤伊从 事工商 业活动 —— 开 办新型 紡紗厂 。到 
1813 年才恢 复硏究 工作。 在拿 破侖失 敗以后 不久， 他即开 始讲授 
政治經 济学， 幷于 1817 年发表 《政治 經济学 精义》 —— 这 是上述 
《政治 經济学 槪論》 一书的 縮本。 在 1828—1830 年間 ，薩伊 又把他 
的 讲稿編 成了六 卷本的 《政 治經济 学敎科 书》。 这部 巨著所 論及的 
范圍 虽然很 广泛， 但 是它的 基本經 济观点 則是同 《政 治經 济学槪 
論》 一 致的。 


薩伊的 《政治 經济学 槪論》 由 《导 論》 和 第一篇 《財富 的生产 K 
第二篇 《財 富的分 配》、 第三篇 《財 富的 消费》 共 四部分 构成。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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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构就 是这本 书的 副題所 以标为 《財 富 的生产 、分配 和消費 :、>  的原 

rm 

因 r 


薩伊 自己是 极重視 《导 論》 的。 他在 《导 論》 中首 先規定 了政治 
經济学 的对象 和硏究 时应当 采用的 方法。 接 着以比 較多的 篇幅槪 
述 从色諾 芬起一 直到与 他同时 代的經 济学家 止的关 于政治 經济学 
发展的 略史。 在这里 ，他 特別推 崇亚当 • 斯密。 这是很 自然的 ( ，因 
为他 自己是 以亚当 •斯 密理論 的解釋 者和通 俗而又 系統化 的作家 
自 居的。 同时 他又指 出亚当 • 斯 密著作 的一些 錯誤或 缺点。 特別 
値得 我們注 意的是 :他认 为亚当 • 斯密的 劳动价 値論是 錯誤的 ，幷 
說 斯密的 著作“ 缺乏条 理”。 在这部 分里， 他 还批評 了李嘉 图的抽 
象法。 最后 ，他說 明了政 治經济 学的重 要性， 认为从 国王大 臣們一 
直 到普通 公民都 应熟悉 政治經 济学。 因 为当統 治者同 被压迫 、被 
剝削的 人民“ 对他們 的各自 利益知 道得比 从前更 淸楚时 ，他 們就会 
发見 这些利 益幷沒 有矛盾 ”①。 不然 ，則“ …… 人 民铤而 走險， …… 
听信 恶言， 建立 更坏的 制度” (第 52 頁）， 那就不 好了。 从这 里可以 
看出， 他 对雅各 宾党执 政时期 的激进 措施， 尙心有 佘悸， 也 可以看 
出他写 这本书 的目的 究竟是 为了什 么了。 

第一 篇虽然 标題为 《 財富 的生产 》, 但 从內容 上看， 薩伊 在这一 
篇中所 論述的 范圍是 极为广 泛的。 除生 产頜域 的各种 問題外 ，举 
凡有 关商品 流通、 經济 政策、 对 外貿易 以及貨 币等等 問題的 討論， 
都包含 在內。 

照薩 伊自己 的說法 ，这一 篇可分 为二大 部分。 

第一部 分从第 一章到 第十三 章止， 着重 說明为 进行生 产所必 
不可缺 少的各 种生产 要素。 他 从財富 的定义 以及財 富同价 値的关 


① 見 本书第 50 頁。 以后 凡引自 本书的 語句， 均只注 明頁次 ，不 再指出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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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开始 ，幷 說明了 生产的 意义， 接着分 別討論 他所謂 的生产 的三个 
要素： 劳动、 資本和 自然力 尤其是 土地。 然后 进一步 指出： 一切劳 
动的 分类； 生产 三要素 的作用 一 所謂生 产性的 服务； 分 工的利 
弊; 資 本的变 形以及 資本的 形成和 增加。 最后 論述所 謂无形 产品。 

第二部 分包括 从第十 四章起 以下的 九章。 照薩 伊自己 所說， 
这一 部分是 ‘ 探 討对生 产起作 用的各 种外来 和偶然 原因以 及阻碍 
或 助长生 产要素 的作用 的外来 和偶然 原因” （第 136 頁） 的^ 他首 
先 肯定了 ，只在 私有財 产不受 侵犯的 条件下 ，生 产三 要素才 能发揮 
其 最大生 产力。 其次， 发表了 不可能 发生普 遍生产 过剩危 机的謬 
論。 他在这 一部分 中討論 对生产 发生作 用的各 种外来 原因时 ，着 
重反 对了政 府的千 預經济 活动和 拿破侖 的經济 政策， 論证“ 干涉本 
身就是 坏事” （第 189 頁） 和 “利己 主义是 最好的 敎师” （第 186 頁） 
达种 資产阶 級生产 当事人 的平凡 而自大 的“眞 理”。 最后， 以二章 
的篇 幅闡明 貨币流 通和信 用問題 ，也不 过“咀 嚼科学 經济学 許久以 
前已經 供給的 材料” 而巳。 

第二篇 《財 富的分 配》。 薩 伊认为 分配的 对象是 价値， 因而他 
首 先說明 价値、 收入的 来源和 价格的 变动。 然后指 出分配 怎样进 
行， 幷分 別闡釋 同生产 三要素 相对应 的三种 收入。 最后提 到产品 
数量对 人口的 影响。 

第三篇 《財 富的消 費》。 薩伊 首先說 明消費 的种类 和結果 ，然 
后提到 个人消 費的动 机和結 果。 他在 这一篇 中所着 重探討 的是所 
謂公共 消費。 但实 际上他 所說的 是关于 国家开 支的各 种費用 、課 
稅 和国償 等財政 問題。 


I 資产 阶鈒經 济学說 史家把 薩伊在 經济学 說史中 的地位 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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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认为 他是亚 当 • 斯密学 說的继 承者和 在西欧 大陆的 傳播者 ，幷 
把 他当作 古典經 济学家 之一。 他 們所根 据的就 是薩伊 的这部 《政 
治經济 学槪論 》。 

亚当 • 斯密在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中固然 是以財 
富即物 ，以 及物与 物之間 的关系 为其硏 究对象 ，但他 所着重 硏究的 
是 在資产 阶級社 会中的 財富， 也沒有 故意避 而不談 人与人 之間的 
关系。 他 在这方 面的缺 陷是把 人与人 的关系 和物与 物的关 系混同 
起来 ，而 不知道 ，人 們之間 的关系 是通过 物的关 系表現 出来的 。薩 
伊在这 本书的 《导 論》 中一开 始讲到 硏究对 象时， 就 特別强 調政治 
經济学 应当和 “硏究 社会秩 序所根 据的原 則的政 治学” （第 15 頁） 分 
离 开来。 就是 說他主 張經济 同政治 分开， 使 經济活 动免受 政治的 
千預 而得以 自由地 进行。 他 所以会 抱这种 主張， 誠 然是借 此来反 
对拿 破侖的 尤其是 雅各宾 党执政 时期的 政治， 而更 重要的 原因則 
在于， 抽去社 会和阶 級的具 体內容 而抽象 地空談 一般經 济問題 ，以 
便 于掩盖 資本主 义的內 在矛盾 和資本 家对无 产阶級 的剝削 关系， 
从而 庸俗化 了亚当 • 斯 密的理 論而奠 定了資 产阶級 庸俗政 治經济 
学的 基础。 

大 家知道 ，亚当 • 斯密的 著作是 充滿着 矛盾的 ，在 他的 著作中 
旣有科 学的成 分也有 庸俗的 因素。 薩 伊所继 承的只 是其中 庸俗的 
因素， 而 对其中 的科学 成分則 或者棄 置不談 ，或 者加以 反对。 

亚当 • 斯 密的著 作虽然 是有許 多缺点 、錯 誤和矛 盾的， 但它有 
自 己 的邏輯 体系， 而 且硏究 的对象 和总的 自 由主义 的精神 是始終 
貫彻 全书的 。可是 ，薩 伊幷 不懂得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这部书 的邏輯 結构。 他在 評論这 部杰出 的著作 时指出 *它“ …… 只 
不过 是一大 堆杂乱 地放在 一起的 …… 不齐整 的奇妙 的創 造性理 
論” (第 19 頁)， “許多 地方都 欠明哳 ，全 部著作 都缺乏 条理。 要想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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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 了 解他， 就 必須把 他的見 解加以 整理， 細細 体会” (第 31 頁 )。 

看来“ 整理” 是必要 的了。 薩伊是 从这門 科学的 硏究对 象幵始 
“整理 ”的。 他 說政治 經济学 是“闡 明財富 确是怎 样生产 、分 配和消 
費” （第 43 頁) 的 科学。 根据这 个定义 ，把 政治 經济学 划分为 彼此相 
a 独 立的三 个部分 ，“而 在談論 生产的 ‘部分 ’中， 不 是运用 历史上 
—定的 社会經 济形式 的范疇 ，而 是运用 屬于一 般劳动 过程的 范疇， 
用这种 空洞的 廢話来 抹杀历 史的和 社会的 条件”  薩伊正 是抽去 
資本主 义的生 产关系 、阶 級剝削 关系而 空洞地 談論生 产的。 这样， 
他 就把硏 究生产 关系的 政治經 济学变 成为像 物理学 一样的 按照所 
謂 自然規 律建立 起来的 技术科 学了。 用这种 办法来 为資本 主义制 
度辯 护当然 是很方 便的。 无怪 乎資产 阶級的 庸俗經 济学家 要把藤 
伊 捧上天 ，认为 他是政 治經济 学的“ 严格的 科学方 法”的 創建者 。他 
的这 种分部 無， 在資 产阶級 庸俗政 治經济 学的敎 科书中 ，稍 加变更 
地 (有的 略去消 費而添 上流通 ，有的 則划分 为生产 、流通 、分 配和消 
費四 部分） 沿 用很久 ，这幷 不是偶 然的。 

大家 知道， 消 費和分 配是同 生产有 着密切 联系的 I 在生产 、分 
配和 消費的 相互关 系中， 生产起 着主导 作用。 事 实上， 分配 和消費 
决 不能离 开生产 而又彼 此分离 各自独 立。 所以， 薩 伊的这 种分部 
法 ，只不 过标志 着亚当 • 斯 密理論 的庸俗 化而已 ，在 科学上 是毫无 
意 义的。 

可見 ，薩 伊固然 是亚当 • 斯密 理論的 继承者 ，但 他所继 承的不 
是斯密 著作中 的科学 成分， 因 而决不 能把他 算作資 产阶級 古典經 
济学 家之一  I 他 是继承 而且还 “发展 ”了斯 密著作 中的庸 俗成分 ，因 
而 只能把 他看作 資产阶 級庸俗 政治經 济学的 倡始者 之一。 


① 列宁: 《 評經济 浪漫主 义》， 《列宁 全集》 第 2 卷， 人民 出版社 1959 年版 ，第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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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伊 旣然抽 去了社 会經济 形态和 人与人 之間的 关系， 就只好 
从人 与物的 关系方 面来談 論生产 問題。 他认 为除任 何人都 可以无 
限制地 享用的 像阳光 、空 气等天 然存在 的物品 以外， 凡是能 够用来 
滿 足人們 各种需 要的物 品都是 在生产 过程中 創造出 来的。 他认为 
生产 的意义 在于， 通过 各种因 素协同 活动使 自然界 本来就 有的各 
种 物质适 宜于用 来滿足 人們的 需要。 因此 ，“所 謂生产 ，不是 創造物 
质， 而是 創造效 用”， “人力 所創造 的不是 物质而 是效用 ” （第 59 頁)。 

他认 为由于 生产出 来的物 品具有 效用， 因此人 們就給 这种物 
品以 价値。 照 薩伊的 說法， 物品 价値的 唯一基 础是它 的效用 。很 
明显， 他把价 値和使 用价値 （即 薩伊 所說的 效用） 混为 一談了 。这 
种观 点当然 是极錯 誤的， 因为 使用价 値只不 过是价 値存在 的物质 
条件， 但决不 是价値 的基础 。如果 再考虑 到亚当 • 斯 密已經 区別了 
使用价 値和交 換价値 ，則 薩伊这 种見解 的錯誤 和庸俗 就更淸 楚了。 
但这一 点对薩 伊来說 是很重 要的。 因 为薩伊 的这种 观点不 仅仅是 
庸俗化 了亚当 •斯 密的 理論， 而且是 他用来 反对斯 密的劳 动价値 
論的工 具和引 出他自 己的生 产三要 素論的 根据。 

誰 都知道 ，使 用价値 絕不是 人的劳 动所能 单独創 造的， 薩伊旣 
然 把它和 价値混 同起来 ，就一 定会反 对亚当 • 斯密的 劳动价 値論。 
根 据亚当 •斯密 的理論 ，一 切財 富都是 由劳动 生产的 ，劳动 又是价 
値的 尺度。 薩伊 认为， 斯密的 这种观 点是錯 誤的。 在 他看来 ，“所 
生 产出来 的价値 ，都 是归因 于劳动 、資 本和自 然力这 三者的 作用和 
协力” （第 75 頁)， 不能仅 归因于 劳动。 

这样， 薩 伊从他 的效用 是价値 基础的 “ 理論” 引 伸出生 产三要 
素論。 他 所理解 的这三 个生产 要素都 沒有历 史的和 社会阶 級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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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內容， 而只是 指劳动 一般、 生产資 料和自 然力 尤其是 土地。 在他 
看来， 无論 在什么 时候， 无論 在什么 地方， 人 們只要 进行生 产就不 
能缺少 这三个 要素。 資本 主义生 产的特 征被抹 杀了， 它的 种种矛 
盾和 阶級的 剝削关 系当然 也就都 被掩盖 起来。 以这样 的“理 論”来 
替資本 主义制 度作辯 护当然 是很方 便的。 

其实， 李嘉图 在当时 就早已 指出： 自然力 只是同 产品的 使用价 
値 有关， 它对于 价値是 毫无关 系的； 生 产資料 也不能 創造新 价値？ 
能 够創造 新价値 的唯有 人們的 劳动。 所以， 薩 伊这种 “理論 ”的錯 
誤， 很早就 已被指 出来了 。① 但是 由于它 很适合 于辯护 的目的 ，才 
为以 后的庸 俗經济 学家所 推崇和 应用。 

总之， 依照 薩伊的 观点， 生产 有三个 要素， 这三 个要素 共同协 
力 生产出 物品的 效用， 这 种效用 就成为 該物品 的价値 的基础 。薩 
伊就是 这样把 他自己 的效用 論同亚 当 • 斯密 的劳动 价値論 对立起 
来的。 

但 是价値 还有一 个量的 問題， 因 而成为 价値基 础的效 用也不 
能不有 量和尺 度单位 問題。 我們 要問： 效用的 量的大 小如何 决定? 
究竟用 什么尺 度来測 定它的 大小？ 薩 伊不但 沒有說 明这个 問題, 
而且也 沒有提 出这个 問題。 他 只是說 到需要 强度、 效用强 度等一 
些 廢話。 不錯， 他倒是 提到过 效用的 尺度。 他說： “ 物品的 价値又 
是測量 物品的 效用的 尺度” （第 60 頁)。 薩伊是 坚持效 用是价 値的基 
础的， 那么他 如果在 邏輯上 能够貫 彻这种 主張， 本 来应当 吿訴我 
們： 由效 用来测 定价値 幷作为 价値尺 度的。 但是 ，他 幷沒有 吿訴我 
們这 一点， 因 为他以 及他以 后的所 有資产 阶級庸 俗經济 学家， 无論 
怎 样探索 都不能 找到可 以測定 效用大 小的客 观标准 尺度， 因为这 

① 例 如李嘉 图对薩 伊的 这种 ■'理 論 ” 所指 出的 錯誤。 参看李 嘉图: 《政 治經 济学及 
賦 我:原 理》, 商务 印书館 I9H2 年版 ，第 2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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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尺度单 位是根 本不存 在的。 因此 ，他 只能因 果顚倒 地說什 么：倒 
是价値 成为效 用的尺 度了。 

但是， 問題依 然沒有 解决。 我 們仍然 要問： 价値 本身的 大小究 
竟 如何决 定呢？ 他說： “价格 是測量 物品的 价値的 尺度” （同 上) 。价 
格是 用来购 买一定 量某种 商品所 付出的 貨币。 这一 点薩伊 也是同 
意的。 旣然 如此， 价格理 应由貨 币和商 品的价 値来决 定了。 价格 
虽然可 以表現 出商品 价値的 大小， 但 必須以 商品价 値和貨 币价値 
为 基础。 薩伊在 这里把 价値的 大小如 何决定 的問題 同价値 大小如 
何 表現的 間題混 同起来 ，幷以 后者去 替換前 者了。 

即使 如此， 問題还 是得不 到解决 D 我 們还是 要問： 那么 一种商 
品的价 格又由 什么幷 如何决 定呢？ 他 认为任 何商品 的价格 都是由 
供求 关系决 定的。 他說： “ 在一定 时間和 地点， 一 种貨物 的价格 ，随 
着 需求的 增加与 供給的 减少而 比例地 上升； 反 过来也 是一样 。換 
句 話說， 物 价的上 升和需 求成正 比例， 但和供 給成反 比例” （第 
325— 326 頁）。 

这样, 薩伊当 他的效 用論不 能說明 間題时 ，就不 能不借 助于庸 
俗的供 求論了 。我們 都知道 ，供 求关系 的变化 只会引 起价格 背离价 
値而 上升或 下落， 这种 关系决 不是决 定价格 的眞正 原因。 馬克思 
在 《資 本論》 中 对这种 庸俗的 “ 理論” 曾不止 一次地 予以严 厉的批 
評。 他 曾这样 写道： “ 如果靖 要与供 給互相 均衡， 它 們就不 再能說 
明任何 事物， 就 不会影 响市場 价値， 让 我們更 加无从 了解， 为什么 
市場价 値恰好 表示为 这个貨 币額， 而不表 示为別 的数額 。”① 

薩伊 在这本 《 政治 經济学 中 不仅在 許多地 方談到 供求論 ，同 
样， 他还在 不少地 方談到 庸俗的 生产費 用論。 他认 为生产 費用是 


① 《資 本論》 第 3 卷， 人民 出版社 咖3 年版 ，第 2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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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 基础， 是价格 的最低 限度。 他 曾說： “ 如果一 个生产 事业的 
产品 不多于 它的生 产費用 ，那便 沒有新 价値的 产生， 因此也 沒有新 
財富的 創造”  C 第 218 頁)。 他 所說的 生产費 用是由 工資、 利 息和地 
租构 成的。 依照 薩伊的 意見， 构成生 产費用 的这三 个因素 分別是 
使 用生产 三要素 所支付 的代价 ，这样 ，为 了說 明生产 費用又 不能不 
考 虑生产 三要素 的价値 如何决 定的問 題了。 

薩伊有 时又把 生产三 要素叫 做“生 产手段 ”或“ 生产来 源”。 
当薩伊 断言效 用是价 値的基 础时， 他是 从物与 人之間 的关系 
来考 察的。 就是說 ，他 认为 商品能 够直接 用来滿 定人們 的需要 ，可 
以供人 享受， 有 效用因 而也有 价値。 但是有 些生产 来源例 如一块 
地或 一件工 具是不 能直接 供人享 受以滿 足其需 要的。 那么， 它們 
的价 値又是 以什么 为基础 的呢？ 这个 問題倒 是为薩 伊所注 意到而 
且 予以解 釋的。 他說: “它們 (指生 产来源 —— 引者) 的价値 基于它 
們所能 創造的 产品的 价値， 而这 个价値 （指产 品价値 —— 引者） 本 
身則起 源于那 个产品 的效用 …… ” (第 330 頁)。 ® 

本来， 生产 費用論 是一种 沒有出 路的循 环論。 如果我 們可以 
把 庸俗的 生产費 用論叫 做小迷 宫的話 ，那么 ，薩 伊的 价値論 就可以 
說 是大迷 官了。 当他 不能依 靠效用 論解决 問題的 时候， 就 求助于 
供 求論； 供求 論失去 作用的 时候， 他 又陷入 生产費 用論； 在 要彻底 
說明生 产費用 即要說 明所謂 “生产 来源” 的 价値的 时候， 他 已回到 
效用 論了。 轉 来轉去 ，始 終找不 到出路 1 

虽然 如此, 薩伊的 “服务 ”也还 是有所 “貢献 ”的， 那就是 他把早 
巳 有人发 表过的 各种庸 俗的价 値論， 收集 起来， 左右 逢源地 灵活运 
用 ，借以 反对古 典政治 經济学 的劳动 价値論 ，掩 盖資 本主义 的剝削 

① 順便 指出: 薩伊 的这种 由产品 价値决 定生产 資料价 値的观 点, 同 他自己 的羃俗 
生产 费用論 恰好是 矛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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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薩伊的 分配論 是以他 的生产 三要素 論为基 础的。 根据 他的理 
論， 生产 有三个 要素， 它們在 生产过 程中共 同协力 ，各 自发 揮其作 
用 而表現 生产的 性能。 这 就是人 的劳力 、“自 然的劳 力或自 然的生 
产 性服务 ”和“ 資本的 劳力或 資本的 生产性 服务” (第 77 頁)。 

这三个 要素所 有者由 于它們 的服务 而取得 相应的 报酬： 工資、 
利息和 地租。 由 劳动的 服务产 生工資 ，資 本的服 务产生 利息， 土地 
的服 务产生 地租。 这 就是馬 克思在 《資 本論》 第三卷 中曾經 予以全 
面 分析批 判的“ 三位一 体”的 公式： 

劳动 —— 工資； 

資本 —— 利息； 

土地 —— 地租。 

照薩伊 的說法 ，无論 什么时 代和无 論什么 地方， 进行生 产就必 
須具备 这三个 要素， 而 它們的 服务也 必然会 使其所 有者取 得相应 
的 收入。 这样， 他就把 資本主 义社会 的收入 形式的 历史性 和社会 
性消 除而使 它們变 成为絕 对的和 永恒的 收入形 式了。 

亚当 •斯 密曾經 明白地 指出， 利 潤和地 租都是 劳动所 生产的 
产品或 W 价値 的扣 除部分 ，因而 他“已 經把剩 余价値 的眞正 起源认 
識了 ”①。 而 薩伊的 “三位 一体” 的公式 則表明 資产阶 級社会 的这三 
种收 入是由 不同的 来源产 生的， 剩余价 値就完 全被抹 杀了。 这样， 
薩伊完 全拒絕 了亚当 •斯密 理論中 的科学 成分， 而 为資产 阶級庸 
俗經济 学的“ 利益調 和”論 打下了 基础。 


① 馬 克思: 《剩 余价値 学說史 >) 第 1 卷, 三 联书店 1957 年版 ，第 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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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知道， 亚当 • 斯密 在分配 問題上 有科学 的 因素也 有庸俗 
的 成分。 薩伊这 个資产 阶級庸 俗經济 学家， 完全抛 棄了斯 密的科 
学 观点， 而 利用其 庸俗的 見解。 这首 先在工 資問題 上表現 出来。 

亚当 • 斯 密一方 面认为 工資是 劳动生 产物或 其价値 的一部 
分， 这 样就有 可能揭 露出資 本主义 的剝削 关系； 另一 方面他 又不加 
批判地 使用“ 劳动价 格”这 个术語 ，认为 工資就 是劳动 价格， 从而又 
掩 盖了那 种剝削 关系。 薩 伊旣然 断言工 資是劳 动服务 的报酬 ，那 
么劳 动者巳 得到他 所应得 的全部 代价了 ，因此 ，他們 幷沒有 受任何 
人的 剝削。 不仅 如此， 他还 硬說， 低工 資对于 全社会 都是有 利的。 
他 在反对 西斯蒙 第关于 改善工 人生活 状况的 建議时 曾說： “ 所謂低 
的 工資率 只对雇 主有利 的見解 是不正 确的。 j: 資率 的降低 和跟着 
而来 的竞爭 的不断 作用， 必 定使产 品价格 下降， 因此 从工資 下降得 
到利 益的乃 是消費 阶級， 或換句 話說， 整个 社会” (第 383 頁) 。这 
种 論調的 錯誤是 极其明 显的。 这 里只指 出一点 就够了 ，即: 它同薩 
伊自己 的效用 論也是 矛盾的 。因为 商品价 値的基 础旣然 是效用 ，而 
工 資的降 低决不 会使商 品的效 用发生 变化， 因此也 就不可 能影晌 
商品的 价値。 这种“ 理論” 虽然是 极其錯 誤的， 但由 于它是 替資本 
主义 剝削制 度强辯 的一种 工具， 所以 一直到 今天还 为資产 阶級經 
济 学家所 采取。 在 資本帝 国主义 国家的 壟断資 本家， 还利 用它作 
为 向工人 阶級生 活水平 进攻的 武器。 例如， 所謂冻 結工資 政策和 
以 反对通 貨膨脹 为借口 而限制 工資的 措施， 都是 以这个 “理 論”为 
武 器的。 

薩伊不 但否认 工 人被 剝削， 而且 还把工 人和資 本主义 的企业 
家等 同起来 ，认 为他們 都是劳 动者。 他 把人的 劳动分 为三类 : 1 .哲 
学 家或科 学家的 劳动， 其 任务在 于闡明 理論；  2. 农 場主、 工 厂主或 
商人的 劳动, 其任 务在于 应用;  3. 工人的 劳动， 他們“ 在前两 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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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 监督之 下提供 执行的 力量” （第 70 頁)。 照薩 伊的这 种說法 ，工 
人 和企业 家幷沒 有什么 本质上 的不同 ，他 們都是 劳动者 ，不 过前者 
的 任务在 于“执 行”， 而后 者則以 “应用 ”为其 任务。 由 于“应 用”比 
“ 执行” 更 复杂更 困难， 因 而企业 家所得 到的工 資比較 士人 的高些 
罢了。 这样 ，他又 把亚当 • 斯密 的利潤 論庸俗 化了。 

亚当 • 斯密曾 經指明 ：利潤 是归資 本家所 占有的 、从工 人所生 
产的产 品或其 价値中 扣除的 部分， 利 息是从 利潤派 生的。 薩伊把 
利潤 划分为 “資本 的利潤 跟使用 資本的 劳动的 利潤” (第 400 頁） 二 
部分。 前者是 “对 于資本 的效用 或使用 所付的 租金” （第 394 頁)， 
即資本 生产性 服务的 报酬， 这其 实就是 利息。 后者 則是企 业家即 
薩伊所 說的冒 險家經 营管理 等劳动 的报酬 ，这 就是企 业家的 收入。 
尽管他 在本书 中說了 一大堆 利潤， 例如什 么“一 般劳动 利潤” 、“資 
本利 潤”和 “地产 利潤” 等等， 实际上 ，他 已把这 个經济 范疇取 消了。 
因此， 依照他 的观点 来說， “三位 一体” 公式中 所包括 的一个 公式， 
不 是資本 —— 利潤， 而 是資本 —— 利息。 

薩伊一 方面漫 无边际 地使用 “ 利潤” 这个 槪念， 另一方 面又于 
实质 上取消 了它。 这种自 相矛盾 的观点 ，都 在追 求同一 个目的 ，即 
便于 为資本 主义剝 削制度 辯护, 幷且为 “利益 調和論 ”奠定 基础。 

薩 伊扩大 “利潤 ”这个 槪念是 同他扩 大“資 本”这 个范疇 有着密 
切联 系的。 在他 看来， 不但像 工具、 原料等 等生产 資料， 連 同工人 
所 消費的 生活資 料和貨 币都是 “屬 于生产 資本的 范囔” （第 70 頁） 
的， 而 且认为 工人的 生产技 能連同 “做公 务員的 本領， 也是 一种积 
累的 資本” (第 130 買)。 这样， 就必 然会得 出“就 是普通 工人， 通常 
也自 己 預付一 部分資 本”的 結論。 照这 种見解 来說: 旣然工 人也有 
“資 本”， 他的 劳动也 有“利 潤”， 那么， 他同資 本家还 会有什 么区別 
呢？ 在他們 之閾哪 里还会 有被剝 削和剝 削的关 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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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 方面， 薩伊把 利潤分 解为利 息和企 业家的 收入， 这二种 
收 入是由 不同的 来源产 生的。 这样， 他 以为可 以达到 “一箭 双鵰” 
的目 的了： 旣然 企业家 的收入 是由于 他們的 管理和 經营企 业的劳 
动 ，那么 ，其 性质就 同工資 是由于 普通工 人的劳 动是一 样的。 他們 
之間 当然就 沒有本 质上的 差別， 更說不 上有什 么剝削 关系了 。同 
时， 利息 和企业 家的收 入旣然 由不同 的来源 产生， 当然， 在 貨币資 
本家和 机能資 本家之 間也沒 有什么 利益冲 突了。 这样， 他 又把这 
二 类資本 家在瓜 分剩佘 价値問 題上所 暴露出 来的矛 盾掩盖 起来。 

这 个庸俗 經济学 家如此 “巧 妙地” 掩飾 資本主 义剝削 制度的 
“噥 疮”， 把它說 成多么 和諧！ 无怪 資产阶 級及其 代言人 —— 庸俗 
經 济学家 們都要 拍手欢 呼他的 著作， 把 他捧上 天了。 

可是 ，美妙 的梦总 是做不 长的。 薩 伊的这 种“妙 論”不 但在理 
論上毫 无根据 ，而 且也早 为資本 主义的 現实所 粉碎。 我們在 这里， 
只指出 二点就 够了。 第一， 无論藤 伊如何 說普通 工人也 有資本 ，甚 
至一 个人本 身也是 “由每 年用以 敎养他 的款項 累积形 成” 的資本 
(第 375 頁)， 但工人 始終是 受雇者 和被剝 削者; 2. 在 薩伊时 代的法 
国已經 有股份 公司形 式的資 本主义 企业， 尽 管資本 家幷沒 有参加 
企业的 經营管 理工作 ，却 依然获 得利潤 —— 而且 在通常 情况下 ，这 
种利 潤总是 高于利 息的。 这种 事实无 情地击 破薩伊 的关于 工人和 
資本家 沒有利 害冲突 的“美 梦”。 

薩伊 在地租 問題上 ，不但 庸俗化 了亚当 • 斯密的 地租論 ，而且 
他自 己还发 表了前 后矛盾 的見解 。他 一 ■方面 认为地 租是土 地的生 
产性 服务的 报酬， 亚当 • 斯密 的关于 地租是 从劳动 生产物 或其价 
値中扣 除的一 部分的 論点， 即 地租是 剩佘价 値的一 种表現 形态的 
論点 ，完 全被抛 棄了。 另 一方面 ，他又 认为地 租是地 主节約 和发揮 
智慧的 結果。 他說: “一个 土地所 有者， 由 于注章 ，由 于实行 节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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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揮智慧 ，年 收入比 方說增 加五千 法郞” （第 535 頁)。 地主 如果不 
亲 自經营 农业， 他如何 能在农 业經营 上实行 节約和 发揮智 慧呢? 
如果 他自己 經营， 那么 他就已 經不是 以地主 而是以 农場主 的資格 
来“ 发揮智 慧”和 “实 行节約 ”了。 很明显 ，正 如李嘉 图所正 确地指 
出的 ，薩伊 在这里 把地主 和农場 主混为 一談了 。® 

如 果說， 薩伊的 效用論 是用来 反对劳 动价値 論的， 那么 同样可 
以說， 他 的分配 論是反 对古典 政治經 济学的 尤其是 李嘉图 的剩余 
价値 論的， 幷为 后来由 法国庸 俗經济 学家巴 斯夏建 成完整 体系的 
“阶級 利益調 和”論 奠定了 基础。 


五 

薩伊的 生产三 要素服 务論和 分配論 ，如上 面所說 ，是他 用来掩 
盖資本 主义的 剝削关 系幷“ 证明” 无产阶 級同資 产阶級 “利益 調和” 
的 工具。 同样的 ，他 的銷售 論則是 他借以 “证明 ”产业 資本家 彼此之 
間 的“利 益調和 ”和反 对政府 干預， 主張經 济活动 自由的 理論武 器^ 

薩伊断 言:貨 币只是 一种交 換媒介 ，产品 最后总 是要用 产品来 
购 买的。 “在 以产品 換錢、 錢 換产品 的两道 交換过 程中， 貨 币只一 
瞬間起 作用。 当交易 最后結 束时， 我 們将发 觉交易 总是以 一种貨 
物交換 另一种 貨物” C 第 144 頁) 。旣然 一种产 品总是 用另一 种产品 
购 买的， 而作为 购买手 段的这 另一神 产品又 是在生 产領域 中产生 
出来 ，因此 ，他 說, “生 产給产 品創造 需求” (第 142 頁)， “单单 一种产 
品的 生产, 就給其 他产品 开辟了 銷路” （144 頁)。 

旣然产 品是以 产品购 买的， 当然 就不可 能发生 所有产 品同时 
过剩的 現象， 而 只会发 生某种 或某些 产品的 过剩。 或如他 自己所 


Q 参看李 嘉图: 《政 治經济 学及賦 我:原 理》， 商务 印书館 1962 年版 ，第 1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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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某 一种貨 物所以 过剩， …… 因为別 的产品 生产过 少，“ 正由于 
某些 貨物生 产过少 ，別 的貨物 才形成 过剩” （第 145 頁)。 

他又 认为： 某 种产品 过剩， 其 价格必 下降从 而减少 利潤， 另一 
种产品 过少， 其 价格必 上漲从 而增加 利潤， 这样 一来， 如果不 是“政 
府当局 愚味无 知或貪 婪无厌 ”而橫 加千預 ，則 由于資 本主义 的自由 
竞爭的 机器自 动发生 作用的 結果， 就 会迅速 地使各 种产品 的需求 
和供 給趋于 平衡， 而 消除某 些产品 过剩的 現象。 所以 他說： “如果 
生 产不加 干涉， 一种 生产很 少会超 过其他 生产” （第 145 頁)。 

薩伊 从此作 出“利 益調和 ”和經 济活动 应当自 由 的四个 結論： 

第一， “fe —切 社会， 生产者 越众多 、产 品越多 样化， 产 品便銷 
得越快 、越多 、越 广泛, 而 生产者 所得的 利潤也 越大， 因为价 格总是 
跟 着需求 增长” (第 L47 頁)。 这 就是說 ，所有 經营生 产事业 的資本 
家之間 是“利 益調和 ”的； 

第二， “城 市居民 从乡村 居民得 到利益 的眞正 来源， 同 时也是 
后者从 前者得 到利益 的眞正 来源； 他們 两者自 己所 生产的 东西越 
多， 就有能 力向对 方购买 越多的 东西” （第 146 頁)。 很 明显， 这是 
掩盖資 本主义 社会的 城乡矛 盾和“ 論证” 它們之 間“利 益和諧 ”的； 

第三， “购买 和輸入 外国貨 物决不 至損害 国內或 本国产 业和生 
产” （第 149 頁)。 这是 用来反 对拿破 侖的經 济政策 而論证 对外貿 
易自 由之必 要的； 

第四， “仅 仅鼓励 消費幷 无益于 商业， 因 为困难 不在于 刺激消 
費 的願望 ，而 在于供 給消費 的手段 …… 。 所以 ，激励 生产是 英明的 
政策， 鼓励 消費是 拙劣的 政策” （同 上)。 这是 用来說 明資本 主义自 
身具有 无限而 順利地 进行再 生产的 生命力 ，它 用不着 外来的 帮助， 
从而 反对馬 尔薩斯 的关于 地主、 僧侶 等等不 出卖而 只购买 的人的 
消 費能克 服生产 过剩的 那种見 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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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薩 伊自己 极重視 这种銷 售論， 自吹 为这是 顚扑不 破的眞 
理， 尽管資 产阶級 庸俗經 济学家 把这种 “理論 ”吹捧 为薩伊 在政治 
經 济学上 的巨大 貢献， 甚至像 李嘉图 那样的 古典經 济学家 也极推 
崇 薩伊的 这种“ 理論” ，但 它終究 在理論 上經不 起批判 ，而且 为資本 
主义 周期性 危机的 事实所 粉碎。 

薩 伊在他 的銷售 論中， 不但混 同了資 本流通 （貨币 —— 商 
品 —— 貨币） 和 簡单商 品流通 （商品 —— 貨币 —— 商品） ，而 且又把 
簡 单商品 流通归 結为物 物交換 （商品 —— 商 品）， 才 得出一 切商品 
不能同 时发生 过剩的 結論。 这样， 不 仅仅由 于貨币 参加流 通使卖 
和 买在空 間和时 間上都 可以分 离从而 发生的 危机可 能性被 掩盖起 
来， 而且还 歪曲了 和抹杀 了資本 主义生 产的特 征:价 値尤其 是剩余 
价値的 生产。 使 危机可 能性轉 化为現 实性的 原因， 即資本 主义的 
基 本矛盾 (在 生产社 会性和 資本主 义的私 人占有 之間的 矛盾） 当然 
也就 无从发 現了。 只要 指出物 物交換 和商品 流通的 区別以 及資本 
主义 生产的 特点， 薩 伊这种 “ 理論” 的錯誤 和毫无 根据， 就 很明显 
了。 

尽管薩 伊的这 种“理 論”在 資产阶 級庸俗 經济学 界一直 流行到 
資本主 义总危 机初期 （在 1929— 1933 年資本 主义世 界經济 大危机 
以前) ， 但它 早已屡 次为事 实所駁 斥过。 馬 克思說 得好： “危 机之規 
則 的反复 ，已經 在事实 上把薩 伊之流 的饒舌 ，指为 空談。 那 只在繁 
荣 时期被 使用； 在危机 时期， 是要被 放棄的 。” ® 

馬克 思曾經 說过： “庸 俗經济 学家自 己是不 生产什 么的” 。® 这 

①  《剩 余价値 学說史 )〉 第 2 卷， 三 联书店 1957 年版 ，第 604 頁* 

②  《剩余 价値学 說史》 第 3 卷， 三 联书店 1957 年版 ，第 5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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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評語 对薩伊 說来是 非常确 切的。 他 的这部 《政治 經济学 槪論》 只 
是继 承和闡 述亚当 • 斯密 著作中 的庸俗 成分， 使它 具有通 俗易讀 
和 表面上 系統化 的形式 而已。 我們 还可以 指出： 他 的效用 論的見 
解 在加里 安尼甚 至杜閣 的著作 中早已 有了， 供求論 在洛克 的著作 
中已 有比較 完整的 說明， 生产 費用論 在斯图 亚特的 著作中 早有所 
閛述； 工 資降低 对全社 会有利 的謬論 只是生 产費用 論更进 一步庸 
俗化的 論調； 把利潤 归結为 企业主 劳动的 收入的 見解， 曾 經为亚 
当 •斯 密所批 判过， 这 不过是 資产阶 級生产 当事人 的最平 凡的观 
点。 甚至 連資产 阶級庸 俗經济 学家們 吹捧为 薩伊之 最大貢 献的銷 
售論， 其 出发点 “产品 同产品 交換” 也 是从重 农学派 的著作 中剽窃 
来的 。① 

从科学 的意义 上来說 ，薩伊 虽然沒 有生产 什么， 但他的 这部著 
作， 由 于很适 宜于替 資本主 义剝削 制度作 辯护， 不但 在十九 世紀上 
半 期已有 欧洲各 种文字 的譯本 ，而 且在上 世紀下 半期及 其以后 ，他 
的 各种“ 理論” 也为資 产阶級 庸俗經 济学各 流派所 发展。 例如 ，他 
的效用 决定价 値和生 产資料 (即薩 伊所說 的生产 来源) 的价 値由借 
助 这种資 料所生 产出来 的产品 价値来 决定的 論調， 都为龐 巴維克 
所 继承和 发展， 而形 成为一 套完整 的主观 价値論 一 - 边际 效用論 j 
他的 由生产 三要素 的服务 决定社 会各阶 級之間 的分配 的“理 論”后 
来 由奥国 学派发 展成为 归算論 ，幷以 之为其 分配論 的理論 根据; 他 
的 資本的 生产性 服务論 为英国 馬歇尔 和美国 克拉克 等发展 成为一 
套較完 整的資 本生产 力論。 至 于他的 降低工 資对于 全社会 都有益 
的論調 一直到 今天依 然成为 資本家 向工人 的生活 水平进 攻的武 
器 ，这在 上面已 經提到 过了。 


① 参閱 《賫 本論》 第 1 卷 ，第 m 頁脚注 ㉚** 


考虑 到这些 情况， 这部著 作原文 第一次 发表虽 然距今 已整整 
一百六 十年， 把它譯 成中文 出版， 还是有 一定的 現实意 义的。 因为 
通过 对这部 著作的 分析和 批判， 必将会 提高有 关經济 学說史 一課 
的 敎学和 硏究的 质量。 


季陶达 


⑴ 6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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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亚 当 * 斯密的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这 一部深 
奥的 独創性 著作出 版之后 ，在欧 洲出版 的政治 經济学 論著， 得到人 
們 普遍的 注意和 受到有 能力批 評家显 著的称 贊的， 沒有一 本比得 
上 薩伊的 《政 治經 济学槪 論》。 这 部书第 一版是 1803 年在 巴黎出 
版的 ，以后 重版过 四次， 每一次 作者都 曾加以 修改。 本书幷 曾譯成 
德文 、西 班牙文 、意 大利文 和其他 文字。 現在 欧洲設 有这一 高等普 
通 敎育新 的重要 学科的 大学， 一律采 用它为 課本。 我們自 己最負 
声望的 学校， 也 有几个 采用从 前在美 国出版 的本譯 本的两 个版本 
为 課本。 

沒 有疑問 ，到 目前 为止， 在 所有已 經問世 的关于 政治經 济学原 
理的著 作中， 这一本 是条理 最分明 、包 罗最丰 富和經 过最精 細的熟 
虑 的了。 它包含 关于这 門广博 和困难 科学的 一切可 靠与重 要学說 
的明 了和有 系統的 观察， 按照 这些学 說的正 当次序 与关系 加以說 
明。 作者所 使用以 辯护他 的原理 的推論 ，除 少許 例外外 ，都 合乎邏 
輯和 正确。 他用 淸晰而 明了的 語句陈 述这些 推論， 幷引用 了最全 
面 和最滿 意的实 例作为 佐証。 在进 行各部 分的硏 究时， 他全 是严格 
遵循归 納推理 方法。 通 过这种 方法， 他完成 了許多 复杂財 富現象 
的将近 全面的 分析， 从 而能够 有充分 证据地 創立和 制定关 于財富 
的 生产、 分配 和消費 所依存 的簡单 与一般 規律。 他 在硏究 过程中 
所 犯的一 些微細 錯誤， 編者认 为幷不 足損及 本书的 一般正 确性和 
一 貫性， 虽然 无疑总 是白圭 之玷。 这 些錯誤 很少。 如果我 們回想 
书 中所制 定的主 要基本 原理， 我們便 不难看 出这些 錯誤所 含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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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 結論， 幷加以 駁斥。 这 些結論 显然和 上述基 本原理 凿枘不 
相入 o 

大名 鼎鼎的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的 作者， 已經給 
政治經 济学这 門科学 奠定了 基础。 他 还指出 和举例 证明硏 究这門 
科学 可得良 好結果 的唯一 方法。 撰写 同一問 題的許 多有名 作家， 
有的 在斯密 之前有 的在斯 密之后 ，也对 它的理 論有所 发展和 闡明。 
尽管 前者具 有科学 天才和 卓越的 智慧， 而許 多后者 蒹有华 美的才 
能 和坚毅 的劳动 精神， 对于作 为这个 重要学 科的基 础的那 些最疑 
难和最 深奥的 問題， 他 們都沒 有足够 的能力 作出完 全和正 确的解 
答。 但薩 伊先生 在他們 的宝貴 劳动和 他們所 收集与 所整理 的材料 
的帮 助下， 依照他 們所奉 行的路 綫进行 硏究。 他以 和这門 科学的 
重要 性相称 的精密 程度， 檢査 它的原 理所提 示的各 个特殊 現象的 
一切 方面。 通过 摒除一 切偶然 現象， 他終于 探討出 上述特 殊現象 
的根本 規律或 原理。 

于是 ，我 們的作 者采用 归納硏 究方法 ，非 常严密 地和合 理地陈 
述价値 的眞正 性质， 推定 价値的 根源， 又明了 又正确 地提出 价値学 
說的 解釋。 因此， 他对財 富所下 的定义 ，此任 何以前 硏究同 一問題 
的 人所下 的定义 ，更 加精密 ，更加 正确。 亚当 •斯密 博士所 不十分 
适 当地称 为劳动 的人类 勤劳的 作用、 自 然力的 作用、 資本的 机能、 
这三 种因素 的相对 貢献以 及它們 如何协 力从事 生产的 方法， 所有 
这些 都由我 們的作 者首次 明白地 而全面 地指出 幷举例 說明了 。这 
样 ，他 就成功 地說明 了生产 如何进 行以反 如何把 价値授 与农业 、工 
业 和商业 产品。 他 区別生 产性消 費和非 生产性 消費， 从而 揭示資 
本 的正确 性质和 它在生 产上的 作用， 由此证 明为什 么节約 是国民 
財富的 泉源。 这些就 是这位 作者所 作的特 殊的和 独出心 裁的理 
論, 而这些 理論又 是他对 于所碍 察現象 的深思 熟虑的 結果。 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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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 些理論 演繹出 来的原 理以及 其他以 前业經 确定的 原理， 結合 
成 为一个 和諧的 、一 致的和 美妙的 学理。 

可是， 这些可 靠和很 确定的 論旨的 一部分 ，却受 到与我 們的作 
者 同时代 的两位 杰出的 有名經 济学家 即李嘉 图和馬 尔薩斯 先生的 
非議与 反对， 认为不 得要領 和难以 承认。 他 們提出 別的关 于价値 
性质和 来源的 学說， 这些学 說似乎 很有理 ，以 致現时 一些最 精明的 
理 論家， 也未 留心， 不加 反对。 这两位 作家对 他們的 学說所 加的数 
学 色彩， 吸引和 迷惑了 他們的 最有理 智和最 聪明的 讀者， 使 他們把 
那些 綏过硏 究和分 析就可 看出只 是似是 而非的 臆說， 奉为 科学眞 
理。 这样 ，一 个完全 沒有根 据的价 値学說 ，竟 受到大 不列顚 一家重 
要杂志 的贊揚 ，說 “它的 邏輯性 和明确 性不下 于它的 深奥性 和重要 
性”。 因此， 我們 的作者 威觉有 必要檢 査那些 用以支 持他的 反对者 
的 意見的 論点， 借以 探究它 們的正 确性。 他 还威觉 有必要 进一步 
檢査他 自己所 提出的 原理， 使 得可确 信他从 这些原 理演繹 出的結 
論 ，在 任何情 况下不 至归于 无效。 

讀者可 从薩伊 先生为 李嘉图 《政治 經济学 及賦税 原理》 法文譯 
本所 作的注 釋中， 看 到薩伊 对李嘉 图錯誤 理論的 駁斥。 据 編者的 
意見 ，这 駁斥极 其巧妙 ，无可 爭論。 編 者认为 薩伊对 該书第 二十章 
« 价値与 財富和 它們的 特性》 所提出 的詰难 ，决定 了一切 ，沒 有可以 
反駁的 佘地。 編 者相信 ，李 嘉图先 生的价 値学說 所包含 的錯誤 ，是 
由于 他深望 把亚当 • 斯 密博士 所提出 的不严 密和不 正确主 張即交 
換 价値完 全来自 人类劳 动的論 点弥縫 得首尾 一貫。 薩伊先 生在上 
述注 釋里完 全揭穿 了这些 錯誤， 证 明李嘉 图先生 一連串 的推論 ，都 
是建立 在不正 确假設 的基础 上面。 我 們必須 承认， 李嘉图 是一个 
无 畏的、 絕不妥 协的理 論家。 他总是 极其直 接地和 大胆地 从他自 
己 的前提 出发以 至作出 結論。 但由于 他缺乏 精細的 分析力 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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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强大 推論力 ，因 此在作 出前提 时他往 往看不 出言辞 的含糊 ，在 
推 論过程 中往往 不自觉 所用的 名詞的 意义的 变更， 而他的 結論所 
以出 毛病， 就在 于此。 由此 可見， 李嘉图 所陷入 的基本 錯誤， 与其 
說由于 他的推 論还欠 精密， 无 宁說由 于他所 用詞語 不大适 当和过 
于 槪括。 在写給 馬尔薩 斯先生 的信中 （这些 信已經 由里克 特先生 
譯成英 文）， 薩 伊先生 极其明 白地、 公 平地和 令人滿 意地討 論这两 
位杰 出的政 治經济 学家的 爭点。 凡是 公平的 、无 偏見的 批評家 ，一 
定会认 为这些 信結束 了他們 之間的 爭辯。 

編者不 打算继 績討論 我們的 作者的 爭論性 写作的 优点， 因为 
这样做 踉这里 的目的 不合。 据編者 的意見 ，凡 公平的 硏究者 ，如果 
肯費 点心力 仔細檢 査他們 的論爭 的全部 根据， 一定 会发觉 这些写 
作成功 地证实 了他的 伶俐的 反对者 所攻击 的原理 是完全 正 确的。 
当政 治經济 学的菥 究更加 普遍地 成为初 期敎育 的基本 学科时 ，这 
个 論爭所 牵涉的 那些把 政治經 济学作 家分成 門戶的 大多数 艰深問 
題 ，一定 会得到 結論。 它所引 起的有 益知識 的增加 ，将 比任 何爭論 
性 的直接 辯駁更 有效地 消除引 起这些 爭执和 誤解的 偏見。 

对这一 門科学 的发展 有濃厚 兴趣的 英国喜 好思考 的讀者 ，現 
在 深知幷 非常重 視薩伊 先生的 《政治 經济学 槪論》 的巨 大优点 。这 
門 科学, 有如斯 图亚特 所說， “是 以改善 社会为 目的， 但不是 使用叙 
述新 制定的 制度的 方法来 实現这 目的， 而是 使用开 导实际 立法者 
使他 們知道 什么是 正确政 策的方 法来实 現这目 的”。 因此， 正确理 
解它的 原理， 和人 类的繁 荣与幸 福息息 相关。 

在提到 薩伊先 生这部 书时， 李 嘉图先 生說， “薩 伊先生 不但是 
正 确理解 和应用 斯密的 原理的 第一个 欧洲大 陆作家 或第一 批这种 
作 家中的 一个； 和 所有其 他大陆 作家比 起来， 他尽了 更大的 力量把 
这 个进步 的和有 益的学 說的原 理介紹 給欧洲 国家， 而且成 功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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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經济学 这門科 学耝織 得更合 邏輯、 更能增 益人的 智慧。 此外 
还 以种神 議論丰 富了它 ，这 些議論 又新穎 又正确 又深奥 。” 

英国 讀者业 經在相 当长久 时間內 拥有本 书的普 林瑟先 生的优 
良 譯本。 英譯 本的第 一版， 1821 年春 在倫敦 出版。 譯笔旣 生动优 
美， 又 忠实于 原文。 从一 切角度 看来， 它和原 文比起 来毫无 逊色。 
我們現 在不加 任何增 减地把 它介紹 給美国 讀者。 

在譯 者认为 原文应 加的注 釋中， 譯者枉 費心机 地試图 推翻原 
作 者所制 定的一 些基本 原理。 其实， 正如构 成它們 的根据 的事实 
是固 定不变 那样， 这些 原理是 固定不 变的。 如果普 林瑟先 生更透 
彻地 硏究薩 伊先生 对于价 値問題 的理論 观点， 如果 他熟习 薩伊先 
生 在附在 李嘉图 的著作 的注解 以及上 述写給 馬尔薩 斯的信 所提出 
的 对这些 原理的 有力和 成功的 辯护， 他就会 发見这 些原理 是由事 
实演 繹出来 的基本 通則， 按 照推究 哲理的 最正确 規則， 薩伊 先生可 
以把 它們定 为一般 規律或 原理。 普林 瑟先生 似乎沒 有这样 做过。 
无論 如何， 普林 瑟先生 在沒有 进行这 种硏究 之前， 不 应該貿 然对政 
治 經济学 的这些 基本原 理肆行 攻击。 

因此， 我 們把英 譯者这 部分的 注釋， 即和 这門科 学的十 分确定 
原理相 抵触， 而 且只以 李嘉图 先生和 馬尔薩 斯先生 的假設 为根据 
的部分 ，完全 略去。 編者认 为他沒 有义务 帮助錯 誤想法 的流布 ，这 
些 錯誤想 法会扰 乱和分 散讀者 硏究一 个非常 深奥或 困难的 科学的 
心思。 至 于譯者 的其他 注釋， 也 就是那 些根据 从大不 列顚和 它的殖 
民地的 实际情 况說明 本书的 其他原 理的有 趣味和 有价値 的 注釋， 
則保 留在本 版中， 这些注 釋是正 当和有 益的。 譯者 对于限 制政策 
和禁 止政策 的有害 性质和 傾向的 評論， 特 別値得 重視， 这些 評論极 
其 充分地 证实作 者对这 問題所 作的一 切重要 結論。 企图利 用非常 
的鼓励 方法把 超过某 些生产 部門启 自 然然所 使用的 数量的 資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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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吸引到 这些部 門来， 或企 图使用 非常的 限制方 法从其 他生产 
部門 强行抽 去一部 分本来 要投入 这些生 产部門 的資本 和劳动 ，这 
两 种办法 的笨拙 ，現在 已开始 更为人 們所了 解了。 

限制 制度， 或企图 通过法 令条例 把国內 的資本 和劳动 引到某 
一特殊 方面的 制度， 完 全是建 立在現 今已經 公认为 毫无理 由或毫 
无根据 的假設 上面。 这些 假設是 :就貿 易說， 一个国 家无論 得到什 
么 利益， 这利 益总是 另一个 国家的 損失； 財富 只由貴 重金屬 耝成， 
因此 ，銷 售貨物 ，应 当以換 回金銀 为主荽 目的。 欧洲 各学派 的政治 
經济学 家早已 放棄这 种錯誤 主張， 但 他們之 間对这 門科学 的若干 
比較深 奥的根 本原理 ，依 然意 見不同 ，有所 爭执。 也 許在政 治經济 
学整个 領域， 沒 有一个 論旨能 比下述 的进步 主义更 加确定 和更普 
遍地得 到各国 有識見 的硏究 这門科 学者的 认可。 这 个主义 是在和 
財产安 全不矛 盾的条 件下， 如 果給人 完全的 自由以 支配和 应用自 
己 資本和 劳动， 那末， 劳动和 資本就 可得到 最活跃 、最 普遍 和最有 
利的 使用。 这門 科学的 开山祖 师亚当 • 斯密 博士首 先有系 統地发 
展、 說明 和傳授 政治經 济学的 这个基 本論旨 以及基 于这个 而作为 
系論 的其他 原理, 但在斯 密之前 或和斯 密大約 相同的 时候， 若干这 
些眞 理中， 已經 隐約地 浮現在 世界其 他地方 的少数 著名人 士的心 
目中。 斯密博 士說： “ 使一个 民族达 ¥ 富强的 最有效 計划， 莫过于 
維持 自然所 提示的 事物的 秩序， 允許 毎一个 人在遵 守公平 規則的 
条件 下按照 自 己意思 追求自 己利益 和使用 自 己劳动 力与資 本跟同 
国人进 行最自 由的竞 爭。” 继承斯 密衣鉢 最有学 問的硏 究者， 被促 
进 人类进 步和人 类幸福 的同一 願望所 鼓舞， 也遵奉 斯密的 进步的 
和 仁慈的 观点， 认为这 是扩大 国民財 富的唯 一可靠 办法， 幷 雄辯地 
拥护这 观点与 坚持这 观点。 采 納和傅 授貿易 自由和 劳动自 由的主 
义 的人士 ，英国 有斯图 亚特、 李嘉图 、馬 尔薩斯 、多 偷斯、 霍諾尔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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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逊 、劳 德戴尔 、边沁 、穆 勒父子 、克 雷格、 劳埃、 图克、 麦 卡洛克 
等 最負盛 名的政 治經济 学家； 欧 洲大陆 有薩伊 、西 斯蒙第 、斯 托奇、 
加尼埃 、德斯 塔-特 雷西、 甘尼、 約維拉 諾斯、 薩托里 阿斯、 揆波 、萊 
德、 斯洛澤 、克 劳斯、 韦伯尔 、繆勒 等知名 作家。 

李嘉 图說： “ 在完全 的自由 貿易制 度下， 各国势 必各把 自己的 
資 本和劳 动力使 用在对 自己最 有益的 方面。 这种各 自追求 自己利 
益的 办法， 和全 体的普 遍利益 有密切 关系。 由 于这种 办法使 劳动得 
到鼓励 、才能 得到报 酬和自 然所賜 与的力 量得到 最有效 的利用 ，因 
此 能够最 有效地 、最 經济地 分配劳 动力。 此外 ，由于 它扩大 一般生 
产 ，因 此能够 使一般 利益蔓 延散布 ，幷 把文明 世界的 全体国 家通过 
共 同利益 关系和 交通关 系团結 起来。 就是这 个原理 决定法 国和葡 
萄 牙应該 从事酒 的生产 ，美 国和波 兰应該 从事麦 的生产 ，英 国应該 
从事金 屬器具 和其他 物品的 制造， 

我們大 名鼎鼎 的佛兰 克林， 在他 所写的 《商业 原理》 这 篇論文 
中， 非常机 敏地和 有力地 （这 是他 的智力 的一貫 特征） 主張 和举例 
证明他 在文中 所反复 称为“ 偉大的 自由原 則”。 即在 €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W 版之前 ，他 已几 乎純凭 直觉地 料想到 政治經 
济 学这門 科学的 某些最 深奥的 結論。 至于 其他硏 究者， 他 們只在 
耐心 地和吃 力地分 析了它 的現象 后才得 到这些 結論。 这个 新穎而 
寬 大的貿 易政策 所以到 处流行 幷得到 人們的 支持， 其得力 于这位 
天才 的美国 哲学家 _ 洁有办 文笔的 地方， 不下于 它的早 期說明 
者中任 何一个 的議論 和例证 。非常 淵博的 斯图亚 特說： “以 寥寥数 
語 說尽賢 明政治 的两个 最重要 源則的 給我們 自由、 別多干 涉这两 
句話 所以能 够广泛 流傳， 主要堤 ^归功 于佛兰 克林的 簡短明 晰的評 
論， 他的 評論在 新世界 和旧世 《界 都对輿 論有重 大的左 右力量 。”可 
是， 很 奇怪， 由于 曲解或 誤会他 然发表 的一些 意見， 在我 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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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 有人引 用这位 第一流 的实事 求是的 政治家 的姓名 和利用 他的权 
威来支 持限制 貿易制 度或禁 止貿易 制度。 实 际上佛 兰克林 的政治 
性和 經济性 文章， 正 是以反 駁和非 难这种 制度为 主旨， 认为 它旣違 
背 健全的 原則， 又危害 国家的 繁荣。 到了我 們的政 治家和 立法者 
对 自由貿 易主义 的正确 和明智 具有和 佛兰克 林一样 的明确 和坚定 
认識的 时候， 我 們一定 可以希 望我們 联邦法 律和各 州法律 将不再 
带 有那么 多經驗 色彩的 干涉性 規則。 干涉性 規則只 会阻碍 和延緩 
国民 財富的 增长， 而决 不能刺 激和加 速国民 財富的 增长。 在写給 
編者 的一封 信里， 薩伊先 生說： “什么 地方能 比使用 极其显 著的事 
例来說 明和证 实自由 主义的 价値的 国家更 欢迎健 全的主 义呢？ 欧 
洲 的古老 国家， 已 經由于 偏見和 恶习而 一天一 天烂下 去了。 使它 
們将 来觉悟 如果政 府遵从 理智的 劝吿便 可不付 太大的 而得到 
最大的 繁荣的 ，必定 是美国 。”  *  ^ 

本书 原作者 薩伊的 緖論， 已由編 者譯成 英文， 放 在这一 版本中 
的 原有位 置上。 編 者必須 指明， 英譯 者把构 成本书 的那样 重要部 
分 的緖論 略去， 是 令人費 解的。 这篇 緖論本 身就是 具有不 平凡价 
値 的成就 ，和 正文所 叙述的 一般槪 念有直 接关系 ，幷 可大大 帮助說 
明这些 槪念。 它 极其明 哳地和 有才能 地討論 幷指出 这門科 学的性 
质与目 的 ，硏 究这門 科学收 效良好 的唯一 可靠的 方法， 以及 这門科 
学迄 今发展 得这样 緩慢的 原因。 在緖 論里， 作者还 提到这 門科学 
在 上世紀 和本世 紀的发 展的有 趣味和 可以增 益智慧 的簡略 史实， 
其中幷 穿插着 許多对 于前人 著作和 意見的 有見識 和精明 的批評 。 
此外， 这緒論 的各部 分都具 有高度 哲理， 給讀 者进入 他即将 开始从 
事的硏 究做好 准备。 因此 ，編者 相信， 使美国 讀者得 有原书 的这样 
重要 部分， 他 尽了一 种可以 說是滿 意的貢 献①。 

① 以 下是从 薩伊先 生写給 編者的 一封信 抄来的 一段。 把它 附在这 里也許 沒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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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在 这里附 加一些 注釋， 其目 的在于 指出作 者不留 心地所 
犯的 少数不 重要的 錯誤和 矛盾， 以及 补充一 些別的 作家对 本书中 
似 乎需要 进一步 加以解 釋或需 要加以 改正的 段节的 意見。 

比德尔 

1827 丰 4 月 10 日 于費城 


么不 妥当, 因为它 是关于 作者对 緖論的 价値的 意見， 

_ 据我的 意見， 你 把緖論 譯出幷 恢复它 的原来 地位， 大大增 加了你 的版本 的价値 
普林瑟 先生的 譯本沒 包含这 部分， 我想这 只能由 于英国 发行入 的短見 这緒論 的目的 
在 于說明 这門科 学的眞 7F 目的， 介紹它 的簡略 历史， 指出硏 究它可 以得到 好結果 _ 
一可靠 方法， 該不 該把它 看作无 闱呢？ 劍桥 大学政 治經济 学敎揆 乔治， 普賴姆 先生曾 
把这 緖論作 为他的 演讲的 头几讲 的主要 讲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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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在我們 明白确 定硏究 計划和 硏究对 象时， 科 学才确 实地进 
展。 否則， 我 們只东 鱗西爪 地掌握 着少数 眞理， 而看 不出它 們的联 
系， 看到 有許多 錯誤， 而看不 出謬誤 所在。 

严格 地局限 于硏究 社会秩 序所根 据的原 則的政 治学， 在长久 
时問內 ，和闡 明財富 是怎样 生产、 分配与 消費的 混为一 
談。 然而 ，財 富本来 不依存 于政治 組織。 一 个国家 不管® ^本 怎样， 
只要国 家事务 处理得 完善， 就能 够达到 繁荣。 許多 由专制 君主統 
治的国 家富裕 起来， 而 許多由 平民委 員会議 治理的 国家却 弄得山 
穷 水尽。 如 果政治 自由更 有利于 財富的 增长， 那末 这种有 利的作 
也是間 接的， 正如政 治自由 只間接 地更有 利于公 共敎育 一样。 

有些 著作家 把良好 政治的 根本原 則和国 家財富 与私人 財富的 
增长 所侬存 的根本 原則混 在一起 硏究， 这就 难怪他 們不但 不能把 
- 上述問 題弄得 明白， 而且 使它們 含糊不 淸了。 斯图 亚特把 他的书 
的第一 章叫做 《人 类的政 治》， 他这 样做应 該受到 譴責。 前世 紀“經 
济学派 的所有 著作， 以及 卢梭給 《百科 全书》 写的 《論政 治經济 
学》 一篇 論文， 也应 該受到 同样的 譴責。 

自亚当 • 斯密 以来， 著作 家似乎 都把这 两个很 不相同 的硏究 
截然 分开。 現在， 一般都 以政治 經济学 @ 来称闡 述財富 的科学 ，而 

①  指法国 十八世 紀后半 期的重 农学派 e —— 譯者 

②  經济 （economy〕一 語 起源于 希腊語 oUo9  (家 庭） 和 youoS  (:法 ）， 就是 管理家 
庭的 法規。 桉照希 腊語， 家庭 一語含 有家庭 所保有 的一切 貨物， 而政洽 一語的 应用則 
扩展 到一般 社会或 国家。 

把本 书所討 論的科 学叫做 政治經 济学， 那是我 們所能 够使用 的最好 詞語。 这 P 气科 
学 幷不是 硏究天 然財富 或大自 然无代 价地和 无限制 地供給 我們的 財富， 而是专 門硏究 

«  t  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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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来称闡 述政府 和人民 的关系 以及各 国相互 关系的 科学。 

* 究 政治經 济学时 涉及純 政治学 的广泛 范圍， 乃是 由于当 
时认为 这样做 可提供 一个强 有力的 理由把 农业、 商 业和技 艺包括 
在这 硏究內 —— 农业、 商业 和技艺 是財富 的眞正 源泉， 但 对于这 
些， 法 律只有 偶然的 影响或 間接的 影响。 这样 一来， 就发生 了許許 
多多 无止境 的离开 本題的 討論。 例如， 商业 如果成 为政治 經济学 
的 分部， 那末， 所 有各种 商业都 占有一 部分， 因 而連海 洋商业 、航 
海 、地 理等等 也占有 一部分 —— 什么是 我們不 应該包 括进去 的呢？ 
人 类知識 的各个 部門都 是相关 連的， 因此我 們必須 确定它 們的接 
触点， 就 是說必 須确定 联系的 关节。 这样， 我 們对于 它們特 有之点 
和 共通之 点才有 明确的 知識。 

政治 經济学 考虑到 农业和 工业， 但它所 考虑的 只是各 該业中 
和財富 的增加 与减少 有关系 的方面 ，而 不是所 使用的 方法。 政治經 
济学 說明， 在什么 情况下 商业确 是有利 ，在什 么情况 下一个 人得到 
利益而 另一个 人遭受 損失， 以 及在什 么情况 下商业 对一切 的人都 
有利。 政 治經济 学也敎 导我們 怎样鉴 識商业 的各个 方法， 但所說 
的只限 于这些 方法的 結果， 不再說 下去。 至于 商人， 除上 述知識 
外， 还必須 懂得經 营他的 行业的 技巧。 他必 須知道 他所經 营的貨 
物， 这些 貨物的 优点与 缺点， 生 产这些 貨物的 国家， 这些貨 物的运 
輸 方法， 交換 这些貨 物所要 給忖的 价値， 以 及記賬 方法。 

上面 的話， 对于 农場主 、工厂 主和实 业家， 也可 适用。 原 因是， 
为要获 得对各 个現象 的因果 的透彻 知識， 他 們都必 須硏究 政治經 
济学， 而要成 为各个 行业的 老手， 除 政治經 济学知 識外， 他 們还須 
具 有关于 經营各 个行业 方法的 知識。 斯密博 士沒把 这些不 同的硏 
究問 題混在 一起， 但他 和在他 之后的 作家都 沒提防 另一个 混乱来 
社会財 富^ 社 会財富 的基础 是交換 与財产 权受到 承认, 而这 二者产 生自社 会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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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这 是个重 要之点 ，我 們应該 注意， 因为这 混乱所 引起的 发展， 
对 于一般 知識的 进展或 对于我 們特殊 硏究的 进行， 幷不是 完全沒 
有 帮助。 

政治經 济学， 正如物 理学和 一切其 他科学 一样， 都曾使 用这样 
的硏究 方法， 即在 事实还 沒确定 以前， 就 来建立 学說， 以大 胆的假 
設替代 事实。 直到 晚近， 在前 半个世 紀內有 助于一 切其他 科学发 
展 的以哲 理推究 的良好 方法， 才用 来进行 我們这 一方面 的硏究 。可 
是， 有沒有 在还沒 眞正懂 得这个 方法的 优点在 于什么 之前， 因而在 
还沒 知道这 方法所 带来的 一切利 益之前 ，就 来应用 这个方 法呢？ 我 
們 可以十 分正确 地說， 这 个方法 的优点 在于， 只承认 經过仔 細观察 
的 事实， 以 及根据 这些事 实所作 的精确 推論， 从而有 效地排 斥在文 
学上和 科学上 往往阻 碍人們 获得眞 理的偏 見与先 入之見 。但是 ，对 
于常常 使用的 f 亨这 一詞語 的全部 涵义， 我們是 不是都 了解的 
呢？  … 

在我 看来， 这个 詞語不 但应該 了解为 亨芋擎 ^}，乎， 还 应該了 
解 为字宇 亨亨夸^， 即应該 了解为 同时存 •在 •的 •两 •个 •不 •同 种类的 y 

士姦 ，•这 •样 •的 •物 体存 在着， 是一个 事实， 这样 的事件 这样发 ：4 
i, 又 是一个 事实。 如果要 成为一 定推論 的基础 ，就 
必須 从各个 观点来 际 情况， 同 时也要 观察它 們的性 
质。 否則， 当 我們自 己 认为是 对同一 事物作 推論的 时候， 我 們可能 
在 同一名 称下說 到两个 不同的 事物。 

第二 种类的 乎亨， 即字宇 曹巧亨 ：年， 是事 物在我 們观察 它們怎 
样 发生时 所呈現 的現 '象 #。 •例 •如 •， * 金屬在 遭受一 定热度 时变为 
液体 ，这 是一个 事实。 

事物怎 样存在 或怎样 发生， 构成 所謂亨 ，宁 亨， 而对于 事物本 
质的仔 細观察 ，則 构成一 切眞理 的唯一 根据。 


18 


緒 


論 


科学因 此分为 以下二 大类： 第一， 可称为 科学 ，它 吿訴我 
們关 于一些 物体及 其性质 的正确 知識， 例如植 学或博 物学； 第 
二， 可称为 科学， 它闡 明事件 是怎样 发生, 例 如化学 、物 理学和 
天 文学。 这* 两 ^ 都是以 事实为 根据， 而且构 成知識 的同样 可靠和 
有用的 部分。 政 治經济 学屬于 后者。 由于政 治經济 学說明 有关財 
富 的事件 是怎样 发生， 所以 它成为 实驗科 学的一 个部分 。① 

但是 ，字宇 亨巧亨 亨， 可 从两个 观点， 即从了 年巧或 f 字巧观 
点和 从― « 或 Y 字 ^ •观 点来 考虑。 了辱: f 亨 ii4 在一 4 相似 
情况下 的 产生的 結果， 4 燊 虽也 是由事 物的本 
质所 产生， 但它是 几个动 作在特 殊情况 下互相 制約的 結果。 前者 
与后者 尽管从 表面看 来互相 矛盾， 但都 是无可 爭辯的 事实。 在物理 
学 ，重的 物体向 下降落 ，这 是个一 般事实 ，但噴 泉的水 却向上 噴射。 
泉 水向上 噴射这 一特殊 事实， 是均衡 規律和 地心吸 力規律 相結合 
的 結果， 而 不是前 者破坏 后者的 結果。 

就 我們現 今的硏 究說， 关于 上述两 类事实 即关于 f 

，和 字宇 f 的 知識， 涉 及政治 經济学 和統計 学尚# 宋 心 

俞学。 . 

政 治經济 学根据 那些总 (是經 过仔細 观察的 事实， 吿訴 我們財 
富的 本质。 它 根据关 于財富 本质的 知識， 推断創 造財富 的方法 ，闡 
明分 配財富 的制度 与跟着 財:富 消灭而 出現的 現象。 換 句話說 ，它 
說明所 观察的 和这一 方面有 m 的了 亨。 就財 富說， 它 所傳授 
的 是关于 結果及 其原因 的 知識。 它^^ 明^^ 些事实 不断相 結合， 以致 


① 为要证 明事件 为什么 是这样 或那样 发生， 即 对一定 結果指 出一定 原因， 实驗 
科学 在一定 程度上 必須作 叙述牲 說明。 为 要說明 日蝕， 天文学 必須論 证月 是不 透明体 
同 样的， 为要說 明貨币 是生产 財富的 手段， 而不是 目的, 政 治經济 学必須 揭示貨 币的眞 
实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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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 实总是 另一个 事实的 結果， 以及， 是 这样。 但 它不用 
假設 来作进 一步的 說明， 而要从 事物的 明白 理解事 物的联 
系。 政治 經济学 必須引 导人們 从一个 环节到 另一个 环节， 使得有 
理解 的人都 能理会 这个鏈 条是怎 样联系 起来。 現代 用哲理 推究的 
方 法的优 点就在 于此。 

統計 学說明 一个国 家在一 个特定 时期的 生产与 消費， 它的人 
口 、軍队 、財 富以及 其他可 以估計 价値的 东西。 統計 学乃是 詳尽的 
叙述 。 

政治經 济学与 統計学 之間的 差別， 和政 治学与 历史学 之間的 
差別 相同。 

統計 学的硏 究能够 滿足我 們的好 奇心， 但如果 它不指 出它所 
搜集的 事实的 来源与 后果， 就不 能对我 們有所 裨益； 可是， 如果它 
指 出事实 的来源 与后果 ，它 立即变 为政治 經济学 。这 无疑地 是这两 
个不 同科学 迄今还 被混淆 起来的 原因。 亚当 • 斯密 博士的 著作， 
只 不过是 一大堆 杂乱地 放在一 起的、 附有启 发性例 证的最 正确政 
治經 济学原 理和附 有有益 的意見 的統計 学天才 硏究。 它不 是政治 
經 济学或 統計学 的完整 論箸， 而是一 大堆不 齐整的 奇妙的 創造性 
理論 和已知 与已被 证明的 眞理。 

就政 治經济 学說， 我們能 够得到 完全的 知識， 因 为一切 构成这 
一 門科学 的一般 事实都 可发見 出来。 而 就統計 学說， 情况 絕不是 
这样， 因为 統計学 ，如同 历史学 一样， 只是 多少不 确定， 因而 必定不 
完全的 事实的 記述。 关于从 前时期 和遙远 国家， 我 們只能 得到孤 
立 的很不 完全的 記載。 至 于現代 ，很少 人具备 有这样 的条件 ，即具 
备有 良好观 察者的 資格， 同时 还占据 一个有 利于作 正确观 察的地 
位。 硏究 者虽費 尽心机 搜集正 确詳尽 材料， 但他們 往往遇 到不可 
克服的 困难， 例如 不得不 使用不 正确的 記載， 又如个 別政府 甚至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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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士 对他們 不断的 猜忌、 恶意与 冷淡。 此外， 即使 掌握了 正确詳 
尽 材料， 这些 材料也 只在短 暫时間 和事实 相符。 所以， 斯密說 ，他 
不相 信政治 算术， 在他 看来， 这只不 过是許 多統計 材料的 分类而 

E. 

相 反的， 如 果构成 政治經 济学基 础的原 則是从 无可否 认的一 
般事 实正确 地推断 出来， 那末 政治經 济学就 建立在 不可动 搖的基 
础上。 无 疑地， 一般 事实是 以个別 事实的 观察为 根据， 但必 須根据 
那些从 最仔細 观察、 最确 定幷由 我們自 己目 击的个 別事实 中选擇 
出来 的个別 事实。 当这些 事实的 結果都 相同， 它們 所以相 同的原 
因已經 令人滿 意地指 出来， 而 证明其 他原則 的它們 的例外 也很好 
确定 之后， 我們 就可把 它們看 作最后 的一般 事实， 滿 怀信心 地把它 
們 提給所 有有資 格的硏 究者去 硏究， 而他們 也許要 再把它 們試驗 
一下 。如果 一个新 的个別 事实是 孤立的 ，而它 和它前 后的事 实的关 
系沒 通过推 論加以 确定， 那末， 这个事 实就不 足以动 搖我們 对一般 
事实的 信心， 因 为誰能 够說， 上 述事实 的各个 結果所 呈現的 差異， 
不是由 某一未 知情况 所产生 的呢？  一根 輕羽毛 在空中 上升， 有的 
时候长 久停留 在空中 ，然后 才回落 地上。 但如果 我們下 結論說 ，这 
根羽 毛不受 万有引 力規律 的影响 ，我們 这个結 論难道 是正确 的嗎？ 
在政治 經济学 ，这 是个一 般事实 ：貨币 利息的 增加和 出借人 所冒的 
借款人 不偿还 的風險 程度成 比例。 当我們 看到， 貨 币在風 險程度 
很大 的場合 以低的 利息率 出借时 ，我 們能够 以此为 根据下 結論說 ，- 
上述 原則是 不正确 的嗎？ 出借 人可能 不知道 風險， 他对借 款人的 
感激或 害怕， 也可能 使他要 作一些 牺牲。 上 述一般 規律， 受 到个別 
情况的 千扰， 但当千 扰因素 停止作 用以后 ，这 个規律 的全部 力量就 
会恢复 过来。 最后， 完 全确定 的个別 事实， 是那么 的少， 而 各个方 
面 都观察 的个別 事实也 是那么 的少。 况且， 在 我們认 为已經 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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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很仔 細观察 和很充 分說明 的个別 事实中 ，不知 道有多 少不能 
证 明什么 东西， 甚或证 明和它 們所要 证明的 恰恰相 反的东 西啊！ 

因此， 沒有 一个荒 謬理論 或狂妄 言論， 未曾援 引事实 来作证 
明。 @使 政府当 局往往 受到迷 惑的， 也芷是 事实。 但是 ，只 知道事 
实 ，而不 知道事 实的相 互关系 ，即 不能 指出为 什么这 个是原 因那个 
是 結果， 这样的 认識， 实际上 和政府 或机关 办事員 的淺薄 知識幷 
无 二致。 在 这些办 事員中 ，連最 有才能 的人， 也很少 掌握一 个方面 
以外的 知識， 他 們只能 从一个 观点硏 究一个 問題。 

把 -_和 字-对 立起来 的做法 是再无 意义不 过的。 如 果理論 
不 是联秦 4 果 ^卩詹 因， 或者， 联 系事实 和事实 之間的 規律的 知識， 
理論 究是什 么呢？ 誰能比 从各方 面观察 事实， 而且 理解事 实的相 
互 关系的 理論家 ，更 懂得事 实呢？ 沒有理 論的实 踐⑧， 如果 不是只 
使 用方法 而不知 道方法 怎样发 生作用 或为什 么发生 作用， 究是什 
么呢？ 在任何 硏究， 把不 同情况 作为相 同情况 看待， 只是一 种带有 
危險性 的經驗 主义， 导、 致意想 不到的 結果。 

由于 这样， 一般人 在看到 文艺复 兴以后 整个欧 洲普遍 采用的 
排他性 或限制 性商业 制度， 即 基于一 个国家 只能从 另一个 国家蒙 
受損失 得到利 益这一 意見的 商业制 度时， 在 看到捐 稅不断 增加而 
且在一 些国家 增加到 很大程 度时， 在 看到这 些国家 变得比 它們在 
实行 无限制 商业和 人民几 乎完全 沒有負 担的时 期更为 富庶、 更为 
强大时 ，他 們就下 結論說 ，国家 的富强 可归因 于加在 企业上 的限制 


① 在 1813 年， 法 国內政 部部长 在叙述 那年情 况时夸 口說， 无 可怀疑 的統計 数字 
证明 ，法国 处在 比过去 任何时 期更加 繁荣的 状态。 其实 >  1813 年 是法国 的最悲 _1^时' 期 ’， 
在这个 时期， 法国 対外貿 易陷于 停頓, 而国 內各項 物 資急剧 下降。 

②  这里所 使用的 ’实踐 ” 一語， 幷不意 味着技 工或办 事員能 够更迅 速地和 更准确 
地 处理日 常 工作所 凭借的 成为他 們个別 才能 的熟练 手法， 而意味 着监督 和处理 公私事 
务所 使用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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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对个人 收入所 課征的 捐税。 有淺 薄思想 的人， 甚至自 以为是 
地說， 这 个意見 有事实 根据， 而和这 相反的 各种意 見都是 胡思乱 
想。 


但是， 很 明显， 相反意 見的支 持者， 所掌 握的事 实的范 圍更为 
广泛 ，而且 对于这 些事实 ，他 們比 他們的 反对者 了解得 更淸楚 。他 
們知道 ，使 世界上 最机敏 民族变 得更加 富裕的 眞正原 因是： 中世紀 
对 意大利 各个自 由邦企 业和对 北欧汉 薩市鎭 企业所 作的非 常的刺 
激， 这些 地方在 受到剌 激以后 所呈現 的富裕 情况； 十 字軍所 引起的 
不同 意見的 勃发； 文学的 进步; 航海技 术的改 善和跟 着发生 的通往 
印度 航綫与 美洲的 发現， 以及其 他許多 不这么 重要的 事件。 此外， 
他們 知道， 这些 民族的 能动性 曾接連 地受到 阻抑， 但他們 同时也 
知 道这个 能动性 已从比 这些阻 抑有更 大窒息 作用的 阻碍中 解放出 
来。 由于 封建頷 主权力 旁落的 結果， 各省和 各邦之 間的交 通不再 
会被 遮断； 道路 改善的 結果， 行旅 变得更 安全， 法律 也沒有 像从前 
那样 武断； 享有自 治叔的 市鎭， 变得直 接倚靠 国王， 它們发 見国王 
很关心 它們的 进步; 这个自 治权， 由于 事物自 然演进 和文化 进展的 
緣故， 推广 到整个 国家， 使各个 生产者 都能保 有他們 的劳动 果实。 
在欧洲 的各个 部分， 个 人自由 几乎普 遍受到 尊重。 如果不 是政治 
社会組 織改善 的結果 ，至 少是受 輿論的 影响。 一 些偏見 ，例 如把一 
切有息 借款都 叫做髙 利貸， 把 閑散看 作貴族 的特征 等等， 开 始减少 
了。 不 仅如此 ，厕 有开明 人士不 但注意 上述这 些事实 的影响 ，而且 
也 注意許 多类似 事实的 影响。 他們 发見， 偏見的 减少， 对于 科学的 
进展， 或对 于更准 确地认 識不变 的自然 規律， 都是有 利的； 他們也 
发現， 科 学硏究 廷样的 改善， 就它本 身說， 有利于 企业的 进展， 而企 
业 的进展 ，有利 t 于国 富的 增进。 由于这 样归納 事实， 他們能 够作出 
比沒有 思想的 f 一般人 所作 的正确 得多的 結論， 就 是說， 虽然 許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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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家 在捐税 和限制 中富强 起来， 但它們 的富强 ，不是 因为有 这些 
对人 类事务 的自然 发展的 阻碍， 而是 因为这 些强有 力的阻 碍因素 
不 能抑止 富强的 进展。 如 果它們 施行更 自由和 更开明 的政策 ，那 
末它們 一定更 加繁荣 。① 

为要获 得眞正 的知識 ，幷不 需要熟 悉很多 事实。 重要的 ，是掌 
撞基 本的和 有直接 影响的 事实； 更重 要的， 是 从各个 方面硏 究这些 
事实 ，使我 們能够 从这些 事实推 出正确 的結論 ，幷使 我們所 认为由 
这 些事实 产生的 結果确 是来自 这些原 因而不 是其他 原因。 所有其 
他 事实， 正像 历书上 的許多 事实， 只是 搜集的 事实， 幷不产 生什么 
結果。 应当 指出， 这恰 是那些 有淸晰 記忆力 但不能 明察的 人所特 
有的 知識。 这些 人攻击 最确定 的学說 ，而这 些学說 ，却 是最 广大經 
驗和 最深刻 推論的 結果。 当 这些学 說和他 們的日 常工 作有距 离时， 
他 們就攻 击这些 学說， 說 它們是 臆說。 其实， 最受臆 說的影 响的正 
是 他們， 而且他 們执迷 不悟地 給臆說 辯护。 他們 害怕被 說服， 幷不 
想获得 确实的 知識。 

例如， 如 果你根 据生产 的一切 現象， 以 及范圍 广大的 貿易經 
驗， 证明国 与国之 間的自 由 貿易对 双方都 有利， 而个 人与外 人經商 
的 最有利 方式， 也是国 与国經 商的最 有利方 式时， 有 狹隘观 点而且 
自以为 是的人 ，就 攻击你 ，說你 的話是 臆說。 要是你 問他們 这是为 
了 什么， 他們就 会和你 f 炎起貿 易差額 問題， 幷吿 訴你說 ，很 明显， 
一个 国家用 貨币交 換貨物 ，必定 弄得山 穷水尽 —— 其实 ，这 句話本 


① 因此， 人 民很少 从經驗 的敎訓 得到利 耍使一 般社会 从經驗 的敎訓 得到利 
益， 就 必須使 一般人 能够掌 握因果 关系， 而 这就得 先假定 他們具 有很高 度的理 解力或 
非 常好的 熟虑肖 g 力。 当 人类能 够直接 从經驗 获益的 时候， 他 們就不 再需要 經驗的 敎訓， 
到那个 时候， 具备有 平常的 正确判 断力就 够了。 这乃 是我們 必須不 断受管 束的一 个原 
因。 入 民所要 求的， 只 是制定 和施行 有助于 增連社 会一般 利益的 法律， 这是备 个政治 
祖織能 够不完 全地解 决的一 个 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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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是 臆說。 有的 人說， 流通使 国家变 得富裕 ，一笔 款項經 过二十 
个不同 的手， 就使它 的价値 增加二 十倍； 有的 人說， 奢侈对 企业有 
利 ，而节 約則招 致商业 各部門 的毁灭 —— 这两 句話也 是臆說 。这些 
人 都求助 于事实 来证明 他們的 意見， 正像 牧羊人 那样。 牧 羊人相 
信自 己的 眼睛， 当他看 到太阳 早出暮 落时， 他 就說太 阳在一 天內走 
过了整 个天空 ，幷 把行星 界的規 律看作 无聊的 梦話。 

此外， 在其他 学科很 有造詣 但不懂 得这門 科学原 則的人 ，也很 
容易 认为， 絕对 眞理只 限于数 学和自 然科学 上經过 仔細观 察与試 
驗的 結果。 他們 以为， 倫理科 学和政 治科学 不包含 不变的 事实或 
无可 爭辯的 眞理， 因而不 能看作 眞正的 科学， 只可看 作有些 巧妙但 
全是 武断的 臆說。 这一类 哲学家 的这个 意見， 是以 硏究这 些科学 
的 作家們 的意見 不一致 和一些 作家的 狂妄謬 論为根 据的。 但是， 
什 么科学 沒有狂 妄的臆 說呢？ 那 些最先 进的科 学家， 难道 不是在 
晚近才 从臆說 中完全 摆脫出 来嗎？ 另 一方面 ，难 道我們 沒看見 ，理 
解力不 健全的 人至今 还在攻 击最确 定的見 解嗎？ 对 于我們 生存所 
不可缺 少的水 和每日 呼吸的 空气， 只 在不到 四十年 以前， 才 作出正 
确的分 折( 但这个 道理所 根据的 試驗和 实证还 不断受 到攻击 ，尽管 
各国最 精明和 最謹愼 的試驗 家都得 到同样 的結果 。意 見的不 一致， 
在 比哲学 和政治 科学所 說明的 簡单得 多与明 显得多 的事实 的叙述 
上也存 在着。 在 物理学 、化学 、植 物学 、矿物 学和生 理学中 ，不 是还 
爭論 紛紛， 而且和 政治經 济学上 的爭論 同样猛 烈嗎？ 不錯， 爭論的 
双方都 观察到 同样的 事实， 但对 于这些 事实， 他們作 出不同 的分类 
和 說明。 値得注 意的是 ，在 这种 爭論中 ，眞正 的科学 家幷沒 有联合 
反抗冒 牌的科 学家。 萊布 尼茲和 牛頓, 利尼阿 斯和尤 西欧， 普利斯 
特 利和拉 瓦錫， 德凝苏 和多罗 米欧， 都 是有非 常天才 的人， 但他們 
在科 学体系 上的意 見幷不 一致。 然而， 尽 管他們 意見不 一致，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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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敎授的 科学不 是都存 在嗎? ① 

同 样的， 尽 管有了 爭論， 构成政 治科学 与倫理 科学的 一般事 
实 ，却存 在着。 由于 这样， 每一个 硏究者 ，通过 明确的 观察， 能够确 
定这 些一般 事实的 存在， 证明 它們的 关系， 幷从它 們演繹 出結論 
来。 这些結 論确是 从事物 的本质 出发， 正如 客观世 界的規 律是从 
事 物的本 质出发 一样。 这些結 論不是 想像的 产物， 而是通 过細心 
观察 与分析 所得的 結果。 君 王也好 ，臣 民也好 ，都得 屈服于 它們的 
威权， 絕 不能違 犯它們 而不受 責罰。 

一般 事实， 或是 你喜欢 的話可 叫做事 实所遵 循的一 般規律 ，在 
我們 說到它 們的应 用时， 就 是說， 在 我們利 用它們 来确定 在我們 
面前 出現的 若干結 合在一 起的情 况的作 用的規 律时， 學 ，为 f 
原則 的认識 提供了 按同一 方式都 可成功 地进行 任何硏 -究# 的 唯^二 可 
靠的 方法。 

① 多倫 斯上校 在他的 《关于 生产財 富的論 文》 (1826 年版 沖説: ‘ 一个活 潑机敏 
的 作家， 把 現今在 政治經 济学家 中間存 在着的 爭論， 作为 反对硏 究这一 P 稱学 的理由 
提 出來。 其实， 在毎門 科学学 識到达 一定程 度的进 展时， 类 似的反 对理由 都可提 出东。 
儿年 以前， 当 化学上 夭才发 現开始 替代古 代燃素 学說的 时候， 在 自然科 学家中 間发生 
了像現 今在政 治經济 学上存 在着的 爭論。 普利 斯特利 博士， 芷如馬 尔薩斯 先生一 祥； 
作 为他自 己所确 定的事 实在很 大程度 上有助 于推翻 的一皆 理論的 頑强拥 护者而 出現。 
在 人类思 想的进 麥中, 任 何一門 科学， 于它的 硏究者 达到意 見一致 之前， 必 先有一 个爭 
論 时期。 但这幷 不提供 一个理 曲 使 我們在 該門科 学的基 本原則 还沒确 定的时 候哥放 
> 棄它的 硏究; 相 反的， 这应該 鼓励我 們更热 心地和 更篮定 地进行 硏究， 一 直到在 人 类智 
力 范圍內 ，在 每一个 問題上 ，疑問 消除， 确 实知識 得到力 止。 就政 治經济 学說， 爭論时 
期正在 过去， 而 意見一 致时期 快耍到 来， 二十 年后， 在政 治經济 学的任 何一个 基本原 
則上将 不存在 什么疑 問。” 

在他的 《关 于对外 茌物 實晶 論文 》(第 3 版， 18 加 年版) 的序 旨中， 他进一 歩說： '■作 
者从 前大胆 預言， 在不 遙远的 将来， 現今在 政治經 济学者 中間存 在的关 于它的 基本原 
則 的爭論 ，就将 停止， 而意見 的一致 ，就将 到来。 他认 力他已 綞看到 这个預 言能够 应驗 
的显 明征象 自从 他大胆 地提 出这个 預言 以后， 已 經有两 部著作 出現， 其主要 目的在 
于改正 在它們 所专門 硏究的 問題上 过去 存在的 錯誤。 送 两部著 作是： 无名 氏著的 《关 
于 价値的 本廣、 原因与 衡量的 批判論 文》， 和图 克著的 《关 于价格 高诨的 意見与 詳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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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严正 科学① 一样 ，政治 經济学 是由几 个基本 原則， 和由这 
几个 基本原 則所演 繹出来 的許多 系論或 結論組 成的。 所以， 为使 
这門科 学有所 进展， 那就必 須严格 地根据 观察推 断这些 原則， 至于 
由这 些原則 所演繹 出来的 結論的 数目， 可由 硏究者 按他所 拟定的 
硏究目 的酌量 增减。 把 所有这 些結論 都列举 出来， 幷加以 适当的 
解釋， 那 是巨大 工作， 而且很 难做得 完善。 此外， 这門 科学越 发展， 
它 的影晌 越扩大 ，就越 不需要 从它的 原則演 繹結論 ，因 为这 些結論 
将自然 而然地 呈現在 每个人 面前。 由 于这些 結論各 个人都 能够掌 
握， 所以将 很容易 被他們 应用， 到那个 时候， 政治 經济学 的論著 ，将 
限 于闡明 几个一 般原則 ，甚 至不需 要例证 ，因 为这种 論著将 只是各 
个 人所能 知道的 原則的 說明， 按照便 利于了 解它們 的范圍 及其相 
互 关系的 形式加 以整理 罢了。 

但是， 如果 认为， 通 过使用 数学来 解决这 一門科 学上的 問題， 
就 会使这 一門科 学的硏 究弄得 更正确 或使这 一門科 学的硏 究有更 
可靠的 指导， 那 是沒有 根据的 P 不錯， 政 治經济 学所說 的价値 ，允 
許使用 和令 这些 名称， 而 这是屬 于数学 硏究的 范圍， 但这 些价値 
同时又 i 到 类的才 能、 需要和 欲望的 影响， 不 容易精 确評定 ，因 
而不可 能有可 以絕对 計算的 fcf。 在政治 科学， 正如在 物理学 ，重 
要的 是因果 关系的 知識。 对 神世界 和物质 世界的 現象， 严格 
的数 学計算 方法都 不适用 。③ 

①  指数学 》 ― -譯者 

②  例如 ，我們 知道， 任何 一年的 酒价， 必 然要看 和需求 相适应 的銷售 量而定 。但 
如果我 們要对 这些材 料作数 学上的 計算， 我們就 _在 还不能 完全熟 悉它們 之前, 或是 
在还不 能比較 准确地 区別它 們的各 別影响 之前， 先分析 它們的 耍素。 这样, 不但 需要确 
定 下一个 葡萄收 获期的 产量， 尽 管这个 产量要 受气候 变动的 支配， 而且需 要确定 下一个 
收 获期的 葡萄的 质量、 上一个 收获期 的剩余 产量以 及酒商 所能支 配的資 本額和 他們因 
此必須 比較迅 速地取 回他們 蛰款的 时間， 此外 ，我 們也必 須調查 关于酒 的出口 可 能性的 
意見 酒 的出口 可能性 完全依 存于我 們对法 律和政 府的稳 定性的 看法, 这种 看法, 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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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关于 政治經 济学的 本质和 目的， 以 及关于 彻底掌 握政治 
經济 学原則 的最好 方法的 論述， 将帮 助我們 了解政 治經济 学家們 

个时 期各不 相同， 而 关于酒 的出口 可 能性， 任何两 个人的 意見也 不完全 相同。 耍 单单确 
定酒的 —— 这 只是价 格的一 个要素 一 一 我們 就得正 确了解 上述那 些材料 ，可 
能还需 ii 凾# 多其他 材料。 要确 定酒的 ，字 亨攀， 我們 必須知 道酒的 能够出 售的价 
格, 因 为酒的 需求的 增加， 和 它的便 宜价格 我們 还必須 知道酒 从前的 存貨量 ，和 
消 費者的 胃口与 財力， 这二 者因人 而異。 他 們的购 实力, 随 着一般 企业的 富裕情 况和他 
們 的个別 富裕情 况有所 不同; 他們的 需要， 要看 他們用 一种酒 替代另 一种酒 ，例如 啤酒、 
苹果酒 等的可 能性， 而有所 不同。 我 刪去許 許多多 和解决 这个問 題多少 有关的 不甚重 
要 之点, 因为我 怀疑一 个眞正 慣于 使用数 学分析 的人, 胆敢 作这个 尝試。 这不但 因为材 
料是那 样的多 ，而且 因为很 难正确 叙述它 們的特 性和很 难把它 們的个 別影响 結合起 来8 
至于 那些自 以为能 够作这 个計算 的人， 他們 不能以 分析性 言語闥 明这些 論题而 不使用 
簡单 化和任 意删除 等方法 ，使 它們 失去原 来的复 杂性。 而这 样做的 后果， 由于估 计不适 
当， 总会 改变这 个問題 的本质 ，幷把 它的結 果弄得 歪曲， 以致从 这种計 算所得 的推論 ，和 
从 任意想 像的公 式所得 的推論 ，幷无 二致。 因此 ，在他 們的結 論中， 我們 看不到 精确的 
儿何 学硏究 所特有 的和合 性一一 在精确 的 儿何学 硏究， 不管使 用什么 方法， 所得 的结论 
都具有 和合性 —— ， 只 看到空 洞的、 不 确定的 推論， 这些推 論的差 異往往 等于所 堅确定 
的 数量的 差異。 那末， 在說 明这样 复杂問 題时, 有 見識的 硏究者 該采取 什么方 針呢？ 他 
們采 取的， 和他 在同样 困难情 况下 所耍采 取以决 定他一 生的大 部分动 作的方 針相同 ，就 
是說， 他要硏 究所提 出的問 題的直 接要素 ，押且 在确定 这些要 素以后 (这 在政治 經济学 
是 能够做 到的) ，凭 着銳 敏的直 觉理 解力， 对于这 些要素 的相互 关系, 作近似 的估計 。这 
只 是一个 手段， 通过亿 許多 或能性 的平均 結果能 够估計 出来， 俱絕不 能精确 計算出 
来。 


卡 巴尼斯 在說明 医学革 命时， 曾 說了和 上面完 全相同 的話: 11 生命現 象依存 于在那 
么不 同情况 下联系 在一起 的那么 多未知 活力， 这呰活 力不是 通过观 察昕能 了解， 以致 
上 述問題 的一钥 状况， 由 于不能 全部叙 述出來 ，絕 対不 能作 計算。 因此， 当机械 学著作 
家們 企图使 用他們 的方法 来說明 生命規 律时， 他們 給科学 界提供 奇观， 很値得 我們的 
认眞 考虑。 他們所 用的名 詞虽屬 正确， 他們的 推論方 法虽完 全合乎 邏輯， 但他 們所得 
的結果 全是錯 誤的。 此外， 尽 管各个 計算者 的言語 相同， 而用以 表达言 語的方 法也相 
同， 但 各人所 得的結 果各不 相同。 正由于 把这种 硏究方 法应用 到完全 不适用 的学科 ，所 
以才 有異想 天开、 荒謬絕 倫和矛 盾百出 的臆說 。” 

达 倫貝特 在他的 《关于 流体动 力学的 論述》 中說， 血在 通过血 管时的 速度是 絕对不 
能計算 的。 西 尼比欧 在他的 《关 于观 察者的 技术的 論文》 中也 說了相 似的話 （第 1 卷第 
81  頁)。 

有才能 的敎师 和有見 識的哲 学家关 于自然 科学結 論所說 的話， 都更 适用于 淪理哲 
学 ，而 且指明 ，当 我們使 用数学 計算說 明政治 經济学 上的現 象时， 我 們总会 受迷惑 。在 
这个情 况下， 政治 經济学 成为危 險性最 大的 抽象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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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 为止是 怎样努 力发展 这一門 科学。 

古希 腊人的 文献， 他們所 制定的 法律， 他們 所訂立 的条約 ，以 
及他 們对被 征服者 的管理 —— 这一切 显示， 他們完 全不懂 財富的 
本质与 来源， 財 富的分 配方式 和消費 財富的 影响。 他們只 知道在 
財 产权被 法律认 可地方 人人所 知道的 事体， 即节 約增加 財富， 奢侈 
减少 財富。 色諾芬 极口称 贊秩序 、积 极性 和智慧 ，幷 认为它 們是达 
到繁荣 的可靠 手段， 但 他幷沒 有根据 什么一 般規律 演繹出 这些准 
則， 也不 能够說 明它們 的因果 关系。 他劝吿 雅典人 保护商 业幷亲 
切 地接待 外人， 但他自 己不大 知道， 他 的这个 劝吿在 什么程 度上是 
适当的 ，以致 在另一 个場合 ，他 怀疑 商业对 国家是 否萁正 有利。 

誡然， 柏 拉图和 亚里斯 多德， 曾經注 意到， 在生 产的各 种方式 
和 由它們 所产生 的結果 之間， 存在 着一定 的必然 朕系。 柏 拉图相 
当准确 地鲔单 說到社 会区分 职业的 效果， ①但他 的目的 ，只 在于說 
明 人的社 会性， 以 及由于 有各种 欲望， 人結 合为广 大社会 的必要 
性 —— 在这种 社会， 每一个 人可以 专門进 行一种 生产。 他的 見解， 
完全是 政治性 見解， 但 他沒从 这个作 出其他 結論。 

亚里斯 多德, 在他的 《政 治論》 一书， 比柏拉 图更进 一步。 他把 
自然 的生产 和不自 然的生 产区別 开来。 他 叫做自 然的， 是 那些家 
庭所需 要的消 費品， 或至多 是通过 实物交 換得来 的东西 ^ 在他看 
来 ，从 实际生 产所得 的利益 ，除 上述外 ，沒有 其他; 他 譴責了 不自然 
的 利得。 此外， 他沒有 使用任 何根据 严密观 察所得 到的推 論来证 
明这些 意見。 从 他所发 表的关 于儲蓄 和借貸 对利息 影响的 意見， 
我 們可以 明白， 他不懂 資本的 本质和 使用。 

对那 些在文 化上比 古希腊 人更不 进步的 民族， 我們还 能有什 


① 《理 想国》 ，第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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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希 冀呢？ 古埃 及法律 迫使儿 子继承 父亲的 职业。 这在一 定情况 
下是 要求生 产数量 超过那 个社会 形态所 需要的 数量， 是逼 使一个 
人 ，不 論他有 否資本 ，为 着服从 法律必 須继續 不断地 执行他 的生产 
任务， 从 而毁掉 自己， 这 是完全 不合理 。①古 罗馬人 对农业 以外的 
其他 职业的 鄙視， 也表现 同样的 愚蠢。 必須 把他們 的金融 业的經 
营看作 最坏的 經营。 

就現代 人說， 即在他 們从中 世紀的 野蛮解 放出来 以后， 也在很 
长时間 內 不比古 代人更 进步。 我們就 可看到 許多关 于犹太 人的法 
律 、关于 貨币利 息和貨 币本身 的法律 ，都 是愚 蠢的。 亨利四 世准許 
他的寵 臣和爱 妾作各 种小的 征斂， 向商业 部門征 收許多 小捐稅 ，以 
飽 他們的 私囊； 他认为 这些是 的 恩惠。 他甚至 授权索 
逊伯爵 ， 对王 国出口 的 貨物， 每 苏② 的税 

各門 科孛都 是先有 事例， 然 后才有 理論。 葡萄 牙人与 西班牙 
人在十 五世紀 的幸运 企业， 以及威 尼斯、 热 拿亚、 披薩、 佛罗 倫斯、 
法兰 德斯各 省与德 意志自 由 城在同 一世紀 的活跃 企业， 逐 漸喚起 
一些 哲学家 对財富 学說的 注意。 

財富的 硏究， 正 如在文 艺复兴 以后， 文艺 和科学 上的其 他硏究 
一样 ，都 是在意 大利創 始的。 早在十 六世紀 ，博 蒂罗 硏究了 国家繁 
荣 的眞正 原因。 在 1613 年， 塞拉写 了一篇 論文， 他 的論文 特別注 
意劳 动的生 产力， 但論文 的标題 充分表 示他的 謬見。 按照 他的假 
設， 財富只 是由金 銀組成 达文賈 蒂写了 关于貨 币和交 換的論 


①  当我們 发現， 儿乎毎 一个历 史家， 从希罗 多德到 博緖厄 ，都 夸口 称說这 个和其 
他 相似的 法律时 ，我 們就可 知道, 一 切要想 写历史 的人， 必 須具有 一些关 于政治 經济学 
知識， 是多么 重要。 

②  法国旧 硬币。 一〜 譯者 

③  参閱 舒利： 《囬 忆录》 ，第 16 篇^ 

© 《簡 单論述 金銀茌 沒有矿 山地方 也能占 支配地 位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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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在十 八世紀 初叶， 即在 魁奈时 代前五 十年， 西厄 那的班 迪尼， 
就根据 推論与 經驗证 明說， 只在 政府干 預人民 粮食的 国家， 才发生 
饥饉 現象。 罗馬 銀行家 伯罗尼 ，在 1750 年发 表了一 篇关于 商业的 
論文， 这 篇論文 表明， 他对 貨币和 交換的 性质有 完全的 认識， 尽管 
他 同时也 沾染貿 易差額 学說的 病毒。 鉴 于他的 功劳， 敎皇 曾賞給 
他侯爵 称号。 在斯 密博士 之前的 卡利证 明說， 所謂貿 易差額 学說， 
旣 不給人 們什么 敎訓， 亦不证 明什么 东西。 阿加罗 蒂关于 其他科 
学 的写作 ，曾經 由伏尔 泰发表 ，而 阿加 罗蒂关 于政治 經济学 这方面 
的 著作， 留下来 的虽然 不多， 但都 显示他 的知識 的正确 与广泛 ，以 
及他的 眼光的 尖銳。 他是那 样严格 地根据 事实， 那 样一貫 地把理 
論建 立在事 物的本 质上， 以致 他虽未 曾证明 他的各 項原則 及其相 
互 关系， 也能避 免使用 假設和 臆說。 在 1764 年， 眞諾 維西在 那不勒 
斯， 开始讲 授政治 經济学 的課程 ，那不 勒斯的 讲座是 由最可 敬的学 
者英蒂 厄里开 設的。 由于有 了这个 先例， 其他政 治經济 学讲座 ，后 
来 在米兰 ，晚近 在德意 志和俄 罗斯的 大多数 大学， 都也設 立了。 

神 父加里 安尼在 1750 年发 表一篇 《貨 币論》 的 論文。 后来 ，由 
于他 和許多 法国哲 学家的 关系， 以及由 于他写 了一篇 《关于 谷物貿 
易的問 答》， 变 得非常 出名。 但 在那个 时候， 他还是 个年紀 很輕的 
人， 而 他的那 篇論文 表示他 有那么 超人的 才能与 知識， 以致 人們认 
为他在 写那論 文时曾 受到英 蒂厄里 神父和 里努西 尼侯爵 的 帮助。 
然而， 那篇 論文和 他以后 的其他 著作似 乎具有 相同的 优点: 天才和 
淵 博結合 起来； 細心 追溯到 事物的 本质; 文 体生动 优雅。 

那篇 論文的 一个最 显著特 点是， 它包 含亚当 • 斯密学 說的一 
些基 本原則 ，其中 之一是 ，劳 力系物 质价値 或財富 的唯一 創造者 。① 

① “关 于劳力 ，我 要說， 不但就 純粹美 术品如 图画、 雕刻物 、鐫版 等等的 生产来 
說， 而且 就天然 产物如 金屬、 矿物 和植物 来說， 它們 的价値 完全来 自創造 它們的 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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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 个原則 严格地 說幷不 正确， 像本 章以后 将說明 那样， 但如果 
推到 終极， 能使加 里安尼 发現或 完全揭 示生产 的各种 現象。 斯密 
博士 在大約 相同的 时候， 在格 拉斯科 大学任 敎授， 幷 在那个 时候傳 
授这 个学說 —— 这 个学說 在后来 变得非 常出名 —— ， 他很 可能不 
知 道一个 不知名 的那不 勒斯靑 年人用 意大利 文写的 著作， 而且对 
于 这位年 靑人的 著作， 他 从沒引 用过。 但即 使斯密 博士知 道这部 
著作， 我 們也不 能說上 述原理 是那个 年靑人 发現， 因 为一个 眞理的 
发現， 不应該 屬于偶 然的发 現者， 而应 該屬于 第一个 证明它 必是这 
样 ，幷且 了解它 的后果 的人。 克 伯勒和 巴斯葛 ，虽然 在牛頓 之前猜 
想万 有引力 的存在 ，但万 有引力 的发現 ，却屬 于牛頓 。① 

在 西班牙 ，阿尔 瓦雷斯 • 奥索 里奥和 馬丁內 斯一德 一馬塔 ，曾 
作了关 于政治 經济学 的讲演 ，这 些讲演 能够刊 印出来 ，应該 归功于 
有 識見的 爱国者 坎波馬 內斯。 蒙 卡达， 納瓦 雷特， 烏斯 塔里奇 ，瓦 
德和烏 略亚也 在这方 面有所 写作。 这 些受人 尊敬的 作家， 像意大 
利作家 那样， 发表許 多正确 見解， 证明各 种重要 事实， 幷作 出很吃 
力的 計算， 但由 于他們 不能把 这些建 立在这 門科学 的基本 原則上 
面 （在 那个 时候沒 人知道 这些原 則）， 所以他 們对于 进行这 个硏究 
的方法 和目的 都犯有 錯誤。 他 們在許 許多多 无用的 論文中 所作的 

物质的 数量， 只在或 多或少 地需要 劳力的 場合， 才影 响物质 的价値 乂加里 安尼: 《貨币 
論》 ，第 1 篇 ，第 2 章乂 

在同 一章， 加里安 尼也說 ，人即 他的 劳力， 是价 値的唯 一正确 的衡量 这在 斯密博 
士 看来， 也是 个原貝 fj， 但我认 为他的 看法是 不正确 的3 

① 加里 安尼在 同一著 作說， 一 个人要 从他人 遭受損 失得到 利益， 这证明 一个非 
常 聪明的 作家， 甚至可 能不知 道怎样 去作最 簡单的 推断， 可 能碰到 眞理而 看不出 。因 
为， 財富 如果能 够从劳 力創造 出来， 那 末在世 界上， 就 可能有 一种新 的財富 ，即 不是从 
任何 人取来 的財富 # 的确, 这位 作者， 在他的 《关 于谷物 貿县的 問答》 （这 部著作 在很久 
以后才 在法国 发表) ，曾 以一 个很特 殊的方 式批判 自己。 他說： 14  一 个偶然 发現的 眞理， 
镞 草場上 的蘑菇 那样， 沒有彳 十么 价値。 如果我 們不知 道它纪 j 原因和 后果， 或不 知道它 
是怎 样推論 出来， 我們就 不能利 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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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只 是不确 定的或 容易使 人誤解 的說明 。① 

即在 法国， 政治經 济学， 最 初也只 考虑到 它在国 家財政 上的应 
用。 舒利 說得对 ，农 业和工 业是国 家的两 个乳头 ，但 这一說 法只以 
对 于眞理 的籠統 不明的 槪念为 根据。 上面 的話， 也 适用于 拥有健 
全而 实用的 头脑的 沃班， 他虽 在軍队 任职， 但 是个哲 学家与 和平的 
朋友。 他的 国家， 由 于路易 十四的 虛荣， 陷于 穷困， 他咸到 很大苦 
恼， 因而提 出更公 正地征 收捐稅 办法， 作为减 輕人民 負担的 手段。 

在摄政 王的影 响下， 人們的 意見动 搖起来 。被认 为是財 富的取 
之 不尽用 之不竭 的泉源 的銀行 鈔票， 只不 过是消 耗資本 的手段 ，花 
費不劳 所得的 手段， 和 一笔勾 銷所有 債务的 手段。 节制与 节約成 
为 嘲笑的 对象。 摄 政王的 廷臣， 或 是通过 言論， 或是通 过行动 ，慫 
恿 他穷奢 极侈。 在这 个时期 ，一 个国家 因奢侈 而致富 的說法 ，成为 
主义。 所 有这个 时期有 才能与 有学問 的人， 都煞有 介事地 通过散 
文支 持这个 謬論， 或通过 更有魅 力的詩 歌美化 奢侈。 濫用 国家財 
产 ，眞 的被认 为値得 人民的 感激。 这样 对于基 本原則 的无知 ，加上 
奧林 斯公爵 的放蕩 淫乱， 把 王国弄 得山穷 水尽。 在 弗柳里 紅衣主 
敎 所維持 的长久 和平时 期內， 法 国才稍 稍恢复 起来。 这个 庸懦宰 
相的不 足取的 統治， 至少证 明了国 家的統 治者， 如果不 搞坏事 ，就 
可以 做许多 好事。 

产 业各部 門的不 断进步 、各 門科学 的进展 （我們 就可看 到这对 
財富的 影晌) 和輿 論最后 对于国 家財富 的一定 程度的 重視， 使許多 
著作家 都注意 政治經 济学。 在那个 时候, 政治 經济学 的眞正 原則， 
还不給 人知道 ，但 按方 德納尔 的說法 ，我們 的情况 ，旣 是那样 ，不允 


① 由于我 不能評 定作品 还沒譯 成法文 的这些 作家的 优点， 我只好 利用把 本书譯 
治西 班牙文 的一个 詡譯者 即揆波 先生的 意見。 揆波是 个有才 能和有 爱国心 的人， 我在 
正文 只抄录 了他的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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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我們 立即得 到眞理 ，而 必須先 經过各 种謬論 和不同 程度的 愚想， 
那 末我們 就不应 該把这 些錯誤 步驟看 作完全 无用， 因为它 們引导 
我 們稳步 前进。 

想考虑 各个法 律的相 互关系 的孟德 斯鳩， 硏究 了法律 对財富 
的 影响。 孟 德斯鳩 应該先 探討財 富的本 质及其 来源， 但他 沒发表 
关于这 方面的 見解。 然而 ，我們 必須感 謝这位 知名著 作家， 因为他 
首先用 哲理方 法推究 立法的 原則。 在这一 点上， 他 可看作 英国作 
家的 敎师， 而这 些英国 作家， 現 在被普 遍推崇 为我們 的敎师 ，正如 
伏尔 泰被推 崇为英 国最好 历史家 的敎师 一样。 这些 英国历 史家現 
在給 我們提 供値得 仿效的 模范。 

靠近十 八世紀 +叶， 由魁 奈博士 提出的 关于財 富的来 源的一 
些 原則， 使許多 人皈依 于他。 这些皈 依者对 于上述 原則創 始人所 
表示的 欽慕， 他 們小心 翼翼地 一貫信 奉同一 敎条， 以 及他們 拥护这 
些敎 条所呈 現的毅 力和热 心， 使得 他們被 看作自 成 派別， 这 个派別 
被称为 -爭甲 平。 他們不 先去观 察事物 的本质 3 或 观察事 物怎样 
发生， 察結果 分类， 幷 根据观 察結果 推断一 般定理 ，而却 
先訂 出几个 抽象的 一般性 論旨， 把它們 叫做自 明之理 ，因为 他們认 
为， 这些自 明之理 包含使 它們自 己具有 眞确性 的直观 证据。 他們 
然后 企图使 个別事 实适应 于它們 ，幷据 它們推 断这些 事实的 規律， 
这样 他們自 然就 得拥护 那些和 常識与 一般 經驗明 显有抵 触的原 
理， ①这可 从本书 以下各 章看得 出来。 他們的 反对者 ，对于 爭論的 
問題， 也沒 提出更 正确的 意見。 由于 爭論双 方都有 很大学 問和才 
能 ，胜 負是偶 然的。 对于那 些应該 让步的 論点， 爭論 不休， 而对无 
疑的不 正确的 意見， 却勉强 同意， 总之， 他們 是瞎爭 論着。 伏尔泰 


(P 例如 ，他 們主張 ，粮 价下降 ，对一 般人 民說是 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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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在 任何地 方发現 謬誤， 他 在他的 《有 一百二 十法郞 的人》 一书 
諷刺 了經济 学派的 学說， 但在 揭露利 未尔的 令人生 厌的廢 話和米 
拉波 的彳人 之友》 一 书的荒 唐話时 ，却不 能指出 它們的 謬誤。 

經济学 派通过 傳布一 些重要 眞理， 通过 喚起更 普遍地 对于公 
共 利益的 注意， 通过掀 起一些 在当时 虽沒有 利益但 在后来 却导致 
更 准确的 硏究的 討論， 无疑地 做了很 多有益 的事体 。① 在說 农业能 
生产 財富时 ，他 們幷沒 有誤解 。也 許由于 他們必 須說明 生产的 本质， 
所以他 們对于 这个重 要現象 作了进 一步的 硏究， 这 个硏究 引导他 
們的继 承人去 硏究它 的全部 发展。 另一 方面， 經 济学派 的工作 ，带 
有 严重的 弊病。 他們对 許多有 用原理 的反对 ，他 們的宗 派主义 ，他 
們 大部分 著作中 的武断 和抽象 說法， 以及貫 穿着他 們的著 作的鼓 
吹語气 ，使 人們普 遍认为 ，从 事这个 硏究的 人只是 空想家 ，他 們的学 
說充其 量只可 滿足理 論上的 好奇心 ，而在 实踐上 却完全 不适用 。③ 

然而， 誰都沒 有否认 这一点 ，即經 济学派 的著作 ，一 貫拥 护严格 
的道德 ，一 貫主 張每一 个人都 应該有 按照自 己意向 ，处 理人身 、財产 
和才能 的自由 ，沒 有这 个自由 ，所謂 个人幸 福和国 家繁荣 ，只 是无意 


①  在他 們所引 起的議 論中， 我們 不应該 忘記加 里安尼 所写的 那一部 有趣的 《关 
于 谷物置 县的問 答》。 在这問 答里, 他以香 迪的幽 默手法 論述政 治經济 学問題 。他 說到 
一个 眞理， 但当人 們要他 提出证 明时， 他以巧 妙的笑 話作了 答复。 

②  倫理科 学和政 治科学 建立在 空論上 面这一 意見， 主 要是由 于我們 几 乎不断 
地混 淆亨号 j-亭 和宇亭 而产 生的。 例机 經济 学派著 作在长 时間內 討論的 国家元 
首是否 A 同- 人邊二 問題， 究有什 么重要 性呢？ 事 实是各 个国家 的政府 都取去 
不 动产的 一部分 收入， 或 以捐稅 形式， 强 迫人民 緻納。 那末， 这 是一个 事实， 而 且是重 
要 事实， 它 是一些 事实的 結果, 作为 确实导 致另一 些事实 （例纟 a 物价 上升） 的原因 。权 
号印 學多少 是意見 問題; 相 反的， 亨 亭—却 是能够 論证的 問題。 前者对 于 人类的 ^ 
忐 ，•只 •产 生輕微 的影响 ，而 后者却 A& 扃蠱到 很大的 兴趣， 因 力事实 是相生 相成的 。由 
于这 是很重 要的， 一挂結 果必然 比其他 結果先 发生， 所以 我們必 須探討 可取得 这些結 
果的 方法。 因为 卢俊的 《社 会契 約論》 完 全以权 利問題 为根据 ，所 以它至 少成为 一部沒 
有多 大实际 效用的 著作。 我毫不 犹豫地 明白嵫 送二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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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 空話。 仅 仅这些 意見， 就使他 們値得 普遍的 感激和 尊重。 况且， 
我不 认为， 在这些 人中間 ，能够 找到一 个不正 直的人 或坏的 公民。 

这就 是自从 1760 年 以来， 几乎所 有关于 政治經 济学問 題的知 
名法国 著作家 ，虽沒 有絕对 投入經 济学派 ，但 都受到 經济学 派意見 
的 影响的 原因。 雷納尔 、康 多塞以 及其他 許多人 ，都 屬于这 一类的 
作家。 孔狄 亚克也 可以說 屬于这 一类的 作家， 尽管 他对于 他不了 
解的 学科， 企图自 立一个 学說。 从他著 作①的 巧妙戏 譃中， 可收集 
到許多 有用的 暗示， 但 他几乎 都是把 原則建 立在无 根据的 假設上 
面。 不錯， 为 要证明 或說明 一般推 論的正 确性， 假 設是可 以使用 
的， 但要建 立基本 原理， 单单 假設是 絕对不 够的。 只 在政治 經济学 
闡述归 納硏究 的結果 以后， 它 才成为 科学。 

杜 閣自己 是个好 公民， 所 以他不 能不推 崇經济 学派的 那样好 
公民。 因此 ，在 他当权 的时候 ，他 认为支 持經济 学派对 他有利 。至 
于經济 学派， 也 认为把 这样一 个开明 人士与 国务大 臣看作 自己的 
人， 对他們 有利。 但 杜閣的 主張， 幷不 是剽窃 自經济 学派， 而是从 
硏究 事物的 本质得 来的。 尽管在 理論上 的許多 要点， 他可 能有所 
誤解， 但 他所計 划或执 行的行 政措施 却能和 住何政 治家所 想到的 
卓越措 施相提 幷論。 所以， 他的 主权者 不能理 解这些 措施， 或能够 
理 解而不 曉得怎 样支持 ，乃 是他的 主权者 无能的 最有力 证明。 

經济学 派不但 对法國 作家有 显著的 影响， 而且 对許多 意大利 
作家 也有很 显著的 影响， 这些 意大利 作家甚 至比經 济学派 走了更 
前 一步。 貝卡 里阿， 在米兰 所作的 公开讲 演中， @ 首 先分析 生产性 


① 《工 业与政 府的关 系》。 

③ 参閱 他的讲 演提耍 这提要 首先于 ;1洲4 年刊載 在卡斯 托迪在 米兰所 印行的 
— 部很有 价値的 节， 題为 《意大 利古典 經济学 家言論 集》。 当这部 . 书 的第 1 版在 t803 年’ 
刊行 以后， 我才知 道有这 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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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 的眞正 作用。 維 里伯爵 是貝卡 里阿的 同乡和 朋友， 他 們应該 
做 朋友， 因为 他們都 是实业 家和有 修养的 学者。 維 里伯爵 《关 于政 
治經 济学的 硏究》 一书 C1T71 年 刊行) 所說的 ，比 斯密 博士以 前的任 
何作 家更接 近于那 些規定 財富的 生产和 消費的 規律。 菲兰 吉里关 
于政 治規律 与經济 規律的 論著， 到 1780 年才 发表， 他似乎 不知道 
在他論 著刊行 四年以 前发表 的斯密 博士的 著作。 他 遵循維 里所主 
張的 原則， 甚至更 完全地 发展这 些原則 ^ 可是， 他虽 以分析 和演繹 
作为 指导， 但沒从 最有利 的前提 出发， 推究那 些足以 证明这 些前提 
幷同时 显示这 些前提 的适用 与效用 的直接 _ 果。 

上 述那些 硏究， 都不能 得到任 何重要 結果。 当 財富本 质的明 
确槪 念还沒 形成的 时候， 怎 能理解 什么是 国家繁 荣的原 因呢？ 我 
們 必須先 彻底了 解我們 硏究的 目的， 然后再 去寻求 达到这 个目的 
的 手段。 在 学者、 历史 家和哲 学家輩 出的那 个苏格 兰学校 受过敎 
育的亚 当 • 斯密 ，在 me 年发表 了他的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一书。 在这 部书， 他证 明說: 財富 是物品 的交換 价値; 財富的 
多少 ，和 我們所 掌握的 有价値 物品的 多少成 比例； 因 为我們 能够把 
价値 授与物 质或增 加物质 的价値 ，所以 我們能 够創造 財富， 或把从 
前沒有 价値的 物质变 为財富 ，把 它保存 、累 积或消 灭掉。 ® 

在探索 价値的 来源时 ，斯 密博 士发現 ，价値 来自人 的劳力 。他 


① 在斯 密博士 著作发 表的那 一年， 或 在它快 耍刊行 出来的 时候， 迪南在 倫敦用 
法文 发表的 《关于 政治經 济学原 理的論 文》， 有一 段很値 得注意 的話: ** 再 生产者 这一阶 
級， 包括所 有把 土地 的生长 力和他 們的劳 力結合 起来， 或 通过他 們各自 掌握的 技术对 
夭 然产品 加工, 來創 造一种 新价値 的人。 所創造 的新价 値全部 构成所 謂毎年 的再生 

畢參《  *  •  *  •  • 

' 这段値 得注意 的話， 比斯 密博士 的著作 更淸楚 地說出 了再生 产的特 性， 但 沒有引 
导作者 作出任 何重要 結論， 而只 产生一 些雰散 的暗示 ^ 珀 于他的 各种意 見沒有 很好地 
联罙 起来， >万 用的詞 語不够 精确， 所以 他的論 文是那 样空洞 含糊， 以 1S 漱 們不能 从它得 
到任何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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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該 說来自 f 动， 因为劳 动一語 的涵义 ，比字 $ 的涵 义更为 广泛而 
意味 更为深 从这个 成功的 論证， 他作 于阻 碍劳工 生产力 
发展因 而不利 財富增 长的因 素的許 多重要 結論。 由 于这些 結論是 
严 格根据 一个无 可非議 的原則 而作的 推断， 只有不 留心硏 究以致 
不透 彻了解 那原則 的人， 或理 解力不 健全以 致完全 不能抓 住任何 
两 个观念 的联系 的人， 才攻 击这些 結論。 我 們注意 地閱讀 《国 民財 
富 的性质 和原因 的硏究 》( 这部书 很値得 我們注 意地閱 讀)， 就可以 
明白 ，政治 經济学 这門科 学在它 发表以 前幷不 存在。 

从这 个时期 以后， 金銀硬 币被认 为只构 成国家 財富的 一个部 
分， 而 且是很 小的一 部分。 金銀硬 币所以 占比較 不重要 的部分 ，是 
因为它 們比較 不容易 增加， 而 且我們 能够使 用許多 同样有 价値的 
其他东 西替代 它們。 因此， 一个 社会及 其个別 成員， 都不想 取得比 
有限 度的需 要更多 的金屬 貨币。 

我們 认为， 斯 密博士 的这些 見解， 首先使 他能够 全面确 定貨币 
的眞正 作用。 他把 这些見 解应用 到銀行 鈔票和 紙币， 这在 实际上 
非常 重要， 因为这 使他能 够证明 ，生产 性資本 ，幷 不是一 笔款項 ，而 
是生 产中所 使用的 物品的 价値。 他把 生产性 資本所 由組成 的要素 
加 以安排 与分析 ，幷 指出它 們的眞 正作用 。① 

許 多完全 正确的 原則， 在斯 密博士 以前的 时候就 被提出 来，® 

① 关于这 个艰难 深奥的 問題， 斯密 博士可 能說得 不够有 系統， 而 且說得 不够明 
m, 由于 迭样， 以敏銳 知名的 斯密的 同国人 劳德大 勛辟， 曾写 了一篇 論文， 证明 他完全 
看不 懂彳: 国民 财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的这 个部分 。 

© 魁 奈在給 《百科 全书》 所写的 《谷 物》 一文 中說：  售 的貨物 ，应当 不加区 

別地看 作适于 各人用 途的貨 币財富 或实物 財富'  这在实 -J： 邊 矣 斯密博 士所說 的“交 

m^mr0 維里 c 在第 3 章 〕 說： “弓竿 亭号竿 f 呼嚀 ，而 孕苧 苹吁値 則构成 心 

•上 面已經 指出， 加里安 尼說: 源 然^ ，侖忐 

兔 看作他 自己的 意見， 这是 因为他 和 現象 的关系 c 我們 已經 知道这 
一 点), 甚至使 用宠們 的后果 来征明 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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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先 证明这 些原則 是正确 的， 是 斯密。 不但 如此， 他还給 我們提 
供了发 現錯誤 的正确 方法。 他 把新的 科学硏 究方法 应用于 政治經 
济学， 就 是說， 他 不抽象 地寻找 原則， 而却从 經常观 察的事 实追溯 
到 支配这 些事实 的一般 規律。 由于 每一个 事实， 都 可以說 有一个 
特殊 原因， 所以确 定这个 原因是 符合于 規律的 目的， 而热切 地探討 
为什么 这个結 果是由 某一特 殊原因 产生， 因 而不可 能由任 何其他 
原因 产生， 是 符合于 分析的 目的。 斯密 博士的 箸作是 一系列 論证， 
这些 論证把 許多主 張提升 为无可 非議的 原則， 幷把 更多的 主張扔 
入 垃坂堆 ，这 些主張 在还沒 完全消 灭以前 ，在 相当时 間內企 图通过 
狂妄臆 說或空 洞意見 来維持 生存。 

有的 人說， 斯密博 士应当 大大感 激斯图 亚特① —— 斯 密从来 
沒有 引用斯 图亚特 的話， 即 在反駁 他时， 也沒 引用他 的話。 我看不 
出， 在 那一点 上斯密 应当感 激斯图 亚特。 斯 密对于 他的主 題的論 
述 ，显示 了卓越 和淵博 的見識 ，而 斯图 亚特所 硏究的 ，范 圍狹窄 ，而 
又微不 足道。 斯 图亚特 只是支 持一个 已經由 科伯特 建立的 思想体 
系， 这个 思想体 系后来 被法国 的一切 关于商 业問題 的作家 所采用 
幷逐漸 被大多 数欧洲 政府所 信奉。 这个思 想体系 认为， 国 家的財 
富， 不依存 于国家 产品的 总和， 而依 存于国 家产品 出售外 国的数 
量。 斯密博 士著作 的一个 最重要 部分， 就在于 反駁这 个理論 。如 
果 斯密沒 对斯图 亚特作 特殊的 攻击， 那是因 为他不 把斯图 亚特看 
作 这个学 派的創 始人， 幷且 认为， 推翻 一个在 当时被 普遍接 受的意 
見， 比駁倒 一个作 家沒有 特殊內 容的論 点更为 重要。 

經 济学派 也說， 斯密 博士应 当感激 他們。 但这 个說法 究有什 
么意 义呢？  一 个有天 才的人 ，受到 在他周 圍的一 切东西 的帮助 。从 


① 指詹姆 斯 • 斯 图亚特 爵士， 著有 《政治 經济学 原理之 硏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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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所綜合 的零星 見解， 所 推翻的 謬見， 乃至攻 击他的 敌人， 他都得 
到 帮助， 因为 这一切 对他意 見的形 成都有 帮助。 但到 后来， 当他把 
这些材 料大大 充实， 提 出对他 的同时 代人和 后代人 都有帮 助的見 
解时， 我們 应該对 他表示 感激， 而不 应該責 难他沒 向供給 材料的 
人 致謝。 况且 ，斯密 博士毫 不迟疑 地承认 ，他 曾从和 最有知 識的法 
国人 来往， 以 及和他 的同国 人与朋 友休謨 的亲密 通信， 得到 敎益。 
休謨关 于政治 經济学 和其他 学科的 論文， 包 含許多 有充分 根据的 
見解。 

在 这个簡 短的叙 述所允 許的范 圍內， 尽 可能詳 細地說 明斯密 
博士 对政治 經济学 这門科 学所作 的改善 以后， 来指 出他所 犯的一 
些錯誤 ，和他 未曾說 明之点 ，也許 不是无 用的。 

他认为 ，只 有人的 劳力才 能創造 价値， 这是錯 誤的。 更 严密的 
分析 表明， 一切 价値都 是来自 劳力的 作用， 或說得 正确些 ，来 自人 
的劳动 加上自 然力与 資本的 作用， 这从 本书下 面可看 得出来 。由 
此可見 ，斯 密博士 对于生 产的最 重要現 象沒有 透彻的 认識, 这就使 
他作 了一些 錯誤的 結論， 例如他 认为， 劳动的 分工或 职业的 区分， 
有巨大 影响。 这 个影响 ，虽不 是細微 ，或不 足道， 但生产 的奇迹 ，与 
其說 是由于 人的劳 力的特 殊性， 倒不 如說是 由于我 們对自 然力量 
所作的 利用。 由于斯 密不知 道这个 原則， 所 以他不 能建立 机器与 
財 富生产 的关系 的正确 学說。 

关 于生产 現象， 現 在知道 得比斯 密博士 时代更 淸楚。 由于这 
样， 斯 密的继 承人， 能够 辨別实 际的物 价上漲 和相对 的物价 上漲这 
两者的 差異， 幷把 这差異 指出来 。① 这差異 給許多 在它被 发現以 
前 无法說 明的問 題提供 解答。 例如 ，租 税或任 何其他 課征， 能否通 


Q 参閱第 2 篇 ，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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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 — 力 ① 又如， 生 f 者收 入旣是 

AfV 么生 低， 生产者 士人# 不 贏 

•  #••#••«  •«_  •籲  參  ♦«*»»•«••# 

少？ 正 由于政 治經济 学能够 解答这 些奥妙 問題， 它才成 为科学 。③ 
由于把 一語狹 隘地限 定在有 形物质 所具有 或所体 現的价 
値， 斯密博 小 了这門 科学的 范圍。 他应 該把那 些虽不 是有形 
的， 但却是 实际的 价値， 例如先 天才能 和后天 才能， 也包括 在財富 
內。 在 两个沒 有財产 的人中 ，一 个有特 殊才能 的人， 就不像 另一个 
那么 穷困。 誰 要是每 年花代 价去学 得某种 技能， 誰 就拥有 累积的 
資本。 这种 財富， 尽管 是无形 財富， 却 不是想 像上的 財富， 因为这 
种 財富， 每天 都以职 业劳务 形成， 用 来交換 金銀。 

关 于生产 是怎样 发生， 以 及什么 是农业 生产和 技艺所 特有的 
情况， 斯密 博士說 得那样 明确； 但关 于商业 生产， 他 只給我 們提供 

① 斯 密博士 令人滿 意地怔 明了貨 物的实 际价格 与名义 价格, 即购 买貨物 所必須 
給付 的实际 价値的 数額与 这些价 値总和 的名称 这两者 的差異 正文 所提到 的差異 ，基 
于 一个更 完全的 分析, 因％ 这个 分析分 解了实 际价格 本身的 成分。 

© 例如 ，要 在透彻 了解生 产是怎 祥发生 以后, 我們才 能够說 ，在 什么程 度上， 貨币 
与貨 物的流 通对生 产有所 帮助， 以及 什么流 通是无 用的。 否則， 我們关 于迅速 流通的 
效用 所說的 話只是 胡祉， 像 我們天 天所說 那样。 正 甶于政 治經济 这門科 学的进 展过于 
微小， 因 而必須 喚起我 們对于 一呰比 較簡单 应用的 注意， 我不得 不把本 书的一 章篇幅 
說明这 个問題 (:第 1 篇第 16 軍)。 同样 的話， 也适 用于第 1 篇第 20 章， 这 一章从 国家財 
富观 点討論 暫时的 和永久 的移民 問題， 然而， 任 何熟悉 这門科 学原則 的人， 

#_  «/#  _華《  ♦鲁 鑄 •攀 •  • 

出 同样的 結論。 

不但 财政学 作家， 而且历 史和地 理作家 ，必 須具有 政治經 济学基 本原理 的知識 ，为 
期已不 远了。 一部 关于世 界地理 的晚近 論著， 表沄 作者在 許多方 面有广 泛的硏 究和淵 
博 的知識 ，但却 包含以 下一段 (見 該书第 2 卷第 602 頁)： ** 一个国 家居民 的人数 是良好 
財 政制度 的基础 。人口 越多， 商业 和工业 的成就 越大， 而 軍队的 数目也 越多” 。不幸 的是， 
这些 見解， 都可 能是謬 誤的。 由 国家財 产的收 入耝成 的国家 岁入， 或以 捐税形 式对个 
人收 人課征 的国家 岁入， 幷不 依存于 人民的 数目， 而 依存于 財富的 数額， 尤其是 人民的 
收入。 穷苦 大众， 对 国家岁 入不能 有很大 貢献， 而却 使国家 有更多 _ 养活的 人^ 最 
有 助于一 个国家 商业进 展的， 幷不 是它的 人数， 而 是它的 人民的 資本和 資质， 这两者 
对人民 的利益 ，远 远超过 国家对 人民的 利益。 最后， 一个政 府所能 維持的 軍队的 数目， 
更不 依存于 人数， 而却依 存于岁 入額。 我已經 說过， 岁入不 依存于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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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 明确的 槪念。 以 此之故 ，他不 能够明 确闡述 ，交 通利便 为什么 
和 在什么 程度上 有助于 生产。 

对 于劳动 或他叫 做劳力 这个一 般名詞 所包含 的各个 不同作 
用， 斯密 沒作出 严密的 分析， 所以他 不能了 解3 每一 个这些 作用对 
生产 事业的 特殊重 要性。 

斯密 的著作 ，对于 社会財 富的分 配方式 ，幷 沒作 出令人 滿意或 
有 系統的 說明。 値 得注意 的是， 这 个政治 經济学 分部， 可以 說是一 
块几乎 沒有开 垦过的 田地。 經 济学家 关于財 富生产 的見解 过于不 
完全， 以致他 們不能 对財富 分配有 任何正 确意見 。① 

最后， 財富 消費， 虽只是 財富生 产的相 对物， 斯密的 学說， 虽能 
引导我 們去作 正确的 硏究， 但 斯密自 己沒发 揮他的 学說。 由于这 
样 ，他沒 把許多 重要原 理建立 起来。 例如 ，由 于他沒 叙述两 种不同 
消費即 非生产 消費和 再生产 消費的 特性， 所 以他沒 令人滿 意地論 
证， 为創造 資本而 儲蓄与 累积的 价値的 消費， 和浪費 价値的 消費， 
同是 完全的 消費。 我們对 政治經 济学越 熟悉， 就越 能了解 斯密对 
这 門科学 所作改 善的重 要性， 以及他 留給后 人来作 的改善 的重要 
性， 

以 上所述 ，就是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一书， 在基本 
原理这 方面， 所具有 的主要 缺点。 此外， 这部书 的計划 ，換句 話說， 
闡明这 些原理 的方式 ，也 有大可 非議的 地方。 

許多地 方都欠 明哳， 全部著 作几乎 都缺乏 条理。 要想 透彻了 
解他， 就 必須把 他的見 解加以 整理， 細細 体会。 至少， 超出 大多数 
讀者理 解能力 的几段 ，，理 解起 来非常 吃力。 的确 ，这 些章节 是那样 


① 例如， 杜閣 在他的 《关于 財富的 形成和 分配的 考察》 一书， 提出 关于这 两个方 
面 的各种 意見， 但这些 意見不 是完全 謬誤， 即是很 不完全 „ 

③ 除 上述外 ，还有 H 多其 他各点 ， 斯密博 士不是 忽略掉 ，就是 分析得 不完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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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懂， 以致 对其他 地方都 能領悟 的人， 虽然自 称能够 理解和 贊美这 
些段 节幷写 了关于 斯密所 討論的 題目， 即关 于租税 和作为 貨币的 
輔助 的銀行 紙币， 但事 实上他 們完全 不領会 他的关 于这些 問題的 
学說。 然而， 这一部 分的学 說也是 他的学 說中最 精采的 部分。 

他 的基本 原理幷 不是安 排在指 定作为 闡明这 些原理 的 章节。 

許多这 些原理 散見在 他反駿 —孕宇 冬或亭 亨宇冬 与竽甲 宁乎学 竽 

的两个 卓越論 辯中， 而 在該书 •的 •其 •他 •部分 •， 扁 A 杀到。 • 

实 际价格 和名义 价格的 原理， 是在他 对过去 四百年 貴金屬 价値的 
論述 中提出 ，而 他对貨 币問題 的意見 則在論 述商約 的一章 提出。 

此外 ，斯密 博士的 冗长的 枝节話 ，非 常适 当地受 到了很 大的責 
难。 关于某 一法律 或制度 的历史 叙述， 作为 史料无 疑地是 非常有 
趣的， 但在一 部专門 論证一 般原則 的論著 ，叙 述和这 个目的 不完全 
适合 的个別 事实， 只能 无謂地 分散讀 者的注 意力， 他 对罗馬 帝国崩 
潰 以后欧 洲各国 財富增 长情况 的簡短 叙述， 只不过 是很动 人的枝 
节話。 以上 所述， 也适用 于他对 公共敎 育的非 常巧妙 的論述 ，尽管 
这 个論述 充滿着 淵博的 学識和 正确的 哲理， 而且同 时包含 許多有 
价値的 敎訓。 

有的 时候， 这 些論述 和他的 主題几 乎毫无 关系。 在討 論国家 
支 出时， 他涉及 各国在 各个时 期作战 的不同 方式， 以 說明軍 事胜利 
对 世界許 多地方 文化的 决定性 影响。 而且 >  对于英 国以外 的其他 
国 家人民 来說， 这 些冗言 有时是 毫不相 千的。 他叙 述大不 列顚允 
許 它的一 切殖民 地有議 会代表 权后可 能得到 的好处 的話， 就屬于 
这 一类。 

学术性 文章的 优点， 在于 它不包 括不应 包括的 东西， 正 如它包 
括該包 括的东 西一样 。許 許多多 細节， 尽管 就它們 本身来 說是有 
用的， 但在一 部旨在 闡明政 治經济 学原理 的著作 ，却成 为赘疣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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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培根 使我們 看出亚 理斯多 德哲学 的空虛 一样， 斯 密使我 們看出 
在 他以前 的政治 經济学 体系的 謬誤， 但斯密 沒有增 髙这門 科学的 
上层 建筑， 正 如培根 沒有創 造邏輯 一样。 然而， 这两 位著作 家对我 
們有 很大的 帮助， 因为他 們的继 承人， 叨 了他們 的光， 可不 必走枉 
冤的 弯路。 ® 

可是， 直到 現在， 我 們还沒 有一部 确定的 政治經 济学敎 科书， 
在 这部敎 科书， 广泛 与正确 观察的 結果， 和每 一个有 思想的 人都可 
接受的 一般原 則联系 起来， 也 沒有这 样的敎 科书， 广 泛与正 确观察 
結果是 那样完 全和那 样好地 整理， 以致能 够相互 证明， 在各 个地方 
各 个时候 閱讀， 都 可得到 敎益。 要 着手进 行这个 有用的 工作， 我认 
为 必須細 心硏讀 前人在 这方面 的著作 ，然后 把它們 忘記掉 。硏 讀前 
人的 著作， 就能 使我从 在我以 前的許 多有資 格硏究 者的經 驗得到 
敎益， 企 图忘記 前人的 意見， 我就 能不受 任何思 想体系 的迷惑 ，而 
且不 論什么 时候， 我都 能自由 地探究 社会上 实际存 在的事 物的本 
质 与发展 过程。 我 不求助 于任何 假設， 而只 想闡明 財富确 是怎样 
生产、 分配和 消費。 关 于这些 事实的 知識， 只 能通过 观察求 得的。 
本书 所說的 是这些 观察的 結果， 而每 一个硏 究者都 能够进 行这些 
观察。 至于 我根据 这些观 察結果 所作的 一般結 論的正 确性， 讀者 
可 以自己 判断。 

靠着本 时代的 智慧， 和靠 着有力 地帮助 其他科 学的进 展的用 


① 在斯 密博士 以后， 英法出 現了多 种政治 經济学 論著。 有的还 很长， 但 很少値 
得 保存的 东西。 这狴論 著大多 是爭論 性的， 作者 所制定 的政治 經济学 原理， 目 的只在 
于支持 他們所 爱好的 假設; 虽然 如此， 从 这些論 著还是 可以收 集到許 多重要 事实， 甚至 
正确的 原則， 如果这 些原則 和作者 的意見 是一致 的話。 甘奇的 《关 于大 不列顚 岁入的 
論 文》， 为皮 特先生 的財政 制度作 辯解， 就是这 一类的 論著， 而桑 頓所写 的目的 在于为 
英兰銀 行停止 兌現作 辯解的 《关 于不 兌換紙 币的本 貭和影 响》， 以 及許多 关于同 一問題 
和 关于谷 类法的 論著， 也是这 一类的 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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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 推究的 方法， 我有理 由可以 希望， 不論 在什么 时候， 我 都能探 
索到 事物的 本质， 幷且 絕不創 立在实 踐上不 能直接 应用的 抽象原 
則。 原則 总是和 确定的 事实相 比較， 这样任 何人在 发現它 的效用 
之同时 ，都 能容 易看出 它的眞 实性。 

不但 如此， 从苘 所創立 的可靠 的一般 原則， 必須 提到， 幷加以 
簡单 明晰的 证明； 从 前沒有 制定的 原則， 必須 創立。 必須把 各部分 
这样 結合， 以致我 們能够 确信， 任何 重要东 西沒被 遺漏， 任 何基本 
論 点沒被 省略。 这門 科学中 的不; E 确意見 ，必須 消除掉 ，但 所应当 
消除的 以大家 普遍接 受的錯 誤見解 和知名 著作家 的錯誤 見解为 
限。 因为， 不知名 作家， 或 人們不 相信的 敎条， 究能 造成什 么損害 
呢？ 我們所 使用的 詞汇， 必須用 得非常 准确， 以致同 一的詞 不至被 
看 做有两 个不同 意义； 所有 問題， 都必須 弄得簡 单化， 以致 任何謬 
誤， 尤其是 我們的 謬誤， 都_够 很容易 发見。 总之 ，这 門科学 原理， 
必 須用大 众化① 形式 表达， 使得一 切有正 确理解 的人， 都能 充分了 
解 这些原 理及其 結果， 而且都 能把这 些原理 应用到 生活中 的各种 
情况。  ， 

在本 书中， 貨物 的价値 乃是財 富的衡 量这一 主張， 特別 受到人 
們的 反对。 这也許 是我的 錯誤， 因为我 不应該 使人有 所誤解 。对 
于上述 異議， 我所能 做的唯 一滿意 答复是 ，我 将竭力 更明晰 地闡述 
我 的这个 学說。 我 因此必 須向购 买本书 前几个 版本的 人道歉 ，因 
为我在 本版做 了很多 修改。 在 討論对 一般福 利有那 么重大 关系的 
問 題时， 力求做 到完善 ，这 是我的 职責。 

自 从 本书前 几个販 本刊行 以来， 許多著 作家， 包 括一些 著名人 


① 我 所用的 —語， 幷不意 味着， 供那些 不曉得 怎样閱 讀或怎 样利用 
的人 使用的 論述， 而¥味¥， +专供 这門科 学的 专門 硏究者 或科学 硏究者 使用， 但适合 
于社会 上有理 智和有 用成員 閱讀的 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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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①发 表了政 治經济 学的新 $ 論著。 說明这 些作品 的一般 性质， 
和 决定他 們曾否 对这門 科学的 基本原 則作出 詳尽明 晰与提 綱挈領 
的闡述 ，都 不是 我分內 之事。 我能够 老老实 实地說 的只是 ，其 中有 
許多 包含了 旨在使 这門科 学有很 大进展 的眞理 和例证 ，使我 讀后， 
得 到重大 敎益。 但是， 同其他 硏究者 一道， 我有权 利指出 1 它們所 
說 的一些 乍看起 来似乎 有理的 原則， 和更仔 細地与 更严密 地把事 
实归納 _ 来的 結果， 在多大 程度上 是格格 不入。 

李^图 先生， 有的时 候依据 过于一 般化的 抽象原 理来推 
論 —— 这 个指責 可能是 很有根 据的。 当一个 基于无 可怀疑 的观察 
結果， 因而 是无可 非議的 假設， 巳經 作成的 时候， 他 就推到 終极， 
而不 把推論 的結果 和实际 經驗的 結果相 比較。 就这一 点說， 他很 
像一个 哲学家 似的机 械师， 这 个机师 依据从 杠杆的 本质引 伸出来 
的无可 怀疑的 证据論 证說， 舞 蹈者天 天在舞 台上所 表演的 跳跃是 
不可 能的。 这究 竟是怎 样发生 的呢？ 这是 由于他 的直綫 式的推 
論。 可是， 一个往 往未被 发觉， 而且总 是难以 觉察的 活力， 使得事 
实 和我們 的料想 有很大 距离。 自 从作那 样推論 以后， 作者 在著述 
中所 說的， 就 不是宇 宙間所 实际发 生的。 仅 仅从事 实出发 还是不 
够， 必 須把事 实联系 起来， 不断 探討， 不断 把从事 实得到 的結果 ，和 
从观察 得到的 結果相 比較。 政治經 济学， 要 成为有 实际效 用的科 
学， 就不应 当敎导 人們， 什么 令、 亨发生 ，尽管 这是从 适当的 推論和 
无可怀 疑的前 提演繹 出来， 而&“ 說明， 实际发 生的一 个事实 ，怎 
样 是另一 个同样 确定的 事实的 結果。 政治經 济学应 当确定 把事实 


① 李嘉图 、西斯 蒙第等 人。 有 的妇女 也开 始发觉 ，她 們对自 己的估 計不足 ，因而 
自认不 适于对 家庭幸 福有良 好影响 的那 科学 的硏究 ^ 在 英国， 馬塞特 夫人发 表一部 
論著， 题为 《关 于政 治經 济学的 談話》 (后来 譯为法 文)。 这部 作品 以通俗 不拘惹 人喜爱 
的 体裁， 說明了 最正确 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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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結 起来的 鏈条， 幷根据 观察， 在两个 环节的 連接点 确定这 两个环 
节的 存在。 

关于那 些旣沒 有足够 广博的 知識， 又 未曾把 知識很 好消化 ，因 
而不能 作出正 确判断 的作家 ，所提 出的狂 妄学說 ，或 所复述 的过时 
学說， 最有 效地反 駁这些 学說的 方法是 ，更明 晰地闡 述这門 科学的 
正确 学說， 这些学 說終会 战胜上 述那些 学說。 如果不 这样做 ，我們 
就 被卷入 无止境 的爭論 ，这种 爭論对 知者沒 有什么 敎益， 却使不 
知者 认为， 由 于一切 都成为 爭論的 对象， 一切都 是无法 if 明的。 

有 各科偏 見的爭 論者， 以权威 自信的 口吻說 ：国家 也好， 个人 
也好， 都 淸楚地 知道怎 样增进 他們的 財富， 幷 不需要 硏究財 富本质 
的 知識， 这种 知識， 就它本 身說， 实是 純理論 而沒有 实际效 用的知 
識。 这只等 于說， 我們 淸楚地 知道怎 样生存 和怎样 呼吸， 不 需要解 
剖 学与生 理学的 知識， 而 断定这 些科学 是多佘 的一样 。 这 个主張 
是站不 住脚的 ^ 但 如果这 个主張 竟受到 支持， 而且受 到一般 医生的 
支持， 这 些医生 在攻击 医学的 同时， 要 你受他 們的基 于过时 的經驗 
主义和 最荒讓 ■的偏 見的 治疗， 他們 否认一 切正規 的系統 敎育， 不顾 
你 的反对 ，要在 你身体 上作极 度危險 的試驗 ，而 且以 法律的 力量与 
尊严， 最后通 过一群 办事人 員与兵 士执行 他們的 命令， 你要 怎么說 
呢？ 

也有 人給过 时的謬 見作辯 护說， “人 們所普 遍接受 的意見 ，必 
定 有一定 根据， 对于把 許多有 智慧和 有德行 的人所 主張或 同意的 
意見 推翻了 的观察 結果与 推論， 我們还 以抱着 怀疑态 度为是 。必 
須 承认， 如果我 們沒有 連績地 看到， 現在大 家公认 的最荒 謬的臆 
說， 从 前却在 长久时 期內到 处傳授 幷到处 接受， 上述 想法便 在我們 
脑海 中造成 深刻的 印象， 幷使我 們对于 无可怀 疑的見 解有所 怀疑。 
仅 R 不久 以前， 最野 蛮和最 文明的 民族， 以 及所有 人类， 从 目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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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的农民 到有知 識的哲 学家， 都相信 只有四 种元素 存在。 人們甚 
至設想 反駁这 样荒謬 的学說 5 以致 至今一 个剛开 始学物 理的人 ，如 
果 认为地 、水 、火、 風是四 种不同 元素， 就 会丢臉 同样普 遍流行 
和 被尊重 的其他 意見， 也将 同样消 失的， 眞不 知有多 少啊！ 人类的 
意 見是很 容易傳 染的， 它会遭 到咸染 着全人 类的道 德上的 疾病的 
侵襲。 这个时 期終于 来临， 疾病像 鼠疫那 样会失 去一切 毒性， 自行 
消逝； 只消經 过相当 时間。 古 罗馬病 人請卜 占 官檢驗 他們的 五臟， 
但在 西塞罗 說了“ 那两个 卜占官 現今檢 驗五臟 时也不 禁失笑 ”这句 
話 三百年 以后， 这个做 法还继 續着。 

但是， 上述关 于意見 的不断 变动， 不应当 使我們 认为， 什么都 
不 确定， 因而 对于一 切都可 怀疑。 人 們在能 够从各 方面观 察的情 
况下所 屡次观 察到的 事实， 一經被 确定和 被正确 叙述, 就不 能再看 
作只是 意見， 而 应当看 作絕对 眞理。 物 体受热 膨脹， 一經被 证明， 
就成 为眞理 ，不能 再怀疑 。偷理 科学和 政冶科 学說到 同样无 可非議 
但更难 解釋的 眞理。 就这些 科学說 ，每个 人认为 ，他 不但有 权利发 
見， 而 且有权 利判断 別人的 发見。 可是， 很少 人具有 充足知 識和广 
大 見解， 使他們 能够对 所敢于 下判断 的問題 的各方 面都了 解很淸 
楚。 在社 会上， 我 們常常 看到这 种奇怪 現象， 最奥妙 的問題 很快給 
解决， 好像 一切能 够或应 当影响 决定的 情况都 已經知 道那样 。如 
果一 伙人从 一所大 公館門 口很快 走过， 居然 指手画 脚說到 这公館 
里面正 在发生 的一切 情况， 人們 要怎样 說呢？ 

一些人 味于社 会的比 較进步 状态， 竟大 胆断言 这个状 态不可 

① 毎一 門学科 ，即使 最重要 的一門 ，由 来都不 很久。 有 名的农 艺学作 家楊格 ，不 
辞劳苦 地搜集 所有关 于土壤 的观察 結果。 土壤是 农艺学 的一个 最重要 部分， 它 吿訴我 
們 ，土地 应該輪 种什么 作物， 才 能在各 个时候 耕种， 而 E 耕种 得非常 成功* 楊格說 ，他 
找不到 1765 年以前 所写的 关于这 方面的 著作。 对 社会幸 福和繁 荣也有 重大关 系的其 
他 技艺， 現今还 在幼稚 状态。 


48  靖  論 


能 存在。 他們 不但不 反对由 来已久 的罪恶 ，而且 自己解 嘲地說 ，这 
些 罪恶不 可能不 存在。 这 使我們 想起那 位日本 皇帝， 他說 如果有 
人吿 訴他荷 兰人沒 有国王 ，他就 会笑不 出声。 北美印 第安人 认为， 
不 把战俘 燒死而 能够順 利进行 战爭， 是 很难想 像的。 

虽然 从表面 看来， 許 多欧洲 国家， 处于 很繁荣 状态， 其 中有的 
为 着維持 政府， 每 年花費 了一两 亿元， 但我 們不应 当据此 下結論 
說, 它們的 境况是 尽美尽 善的。 一个西 巴里斯 富人， 可以随 心所欲 
地在乡 村邸宅 或域內 宏大公 館居住 ，或 者旣在 乡下又 在城內 居住。 
他开支 很大， 生 活穷奢 极侈； 什 么地方 有新奇 欢乐， 他就乘 着迅速 
舒 适的交 通工具 赶到什 么地方 I  一 大群的 家僕和 佣人侍 侯他; 往往 
一时髙 兴就杀 死好几 匹馬。 像他 这样的 人也許 认为， 一切 已經够 
好了 ，政治 經济学 这門科 学不能 导致进 一步的 改善。 但在那 些据說 
是 处在繁 荣状态 的国家 ，究有 多少人 过着上 述那种 奢侈生 活呢？ 十 
万 人之中 最多只 有一个 。也 許在一 千人中 ，还 沒有一 个能过 所謂舒 
适 自在的 生活。 无 論在什 么地方 ，赤貧 和豪富 都成为 鮮明的 对照， 
一 些人的 劳动被 剝削来 养活另 一些閑 散人， 丑陋茅 屋和堂 皇公站 
毗連 邻接， 穷人襤 褸衣衫 和富人 华丽衣 服混在 一起。 总之， 一边是 
酒肉 臭腐， 另一边 是三餐 不給。 

在不 良社会 状态下 得到充 足享受 的人， 总有理 由可以 证明这 
种社会 状态是 合理的 ，因为 无論什 么东西 ，如果 只从一 个观点 观察， 
都 是可以 辯解的 。如 果时 过境迁 ，他們 就将反 对这个 反对那 个了。 

由于 这样， 許多政 治經设 学上的 意見， 不 但是基 于人类 的最普 
遍 弱点， 即 虛荣心 ， 而 且是基 于另一 个同样 普遍的 弱点， 即 自私自 
利。 这两者 不知不 觉地、 不由 自主地 对我們 的思想 方法产 生强有 
力的 影响。 因此， 这些 激烈和 偏頗的 成見， 往往 把眞理 吓退， 追使 
眞理 不得不 退縮。 当 眞理敢 于抬 头时， 这些偏 見就贬 黜眞理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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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甚 至迨害 眞理。 現在， 由于 知識是 那样广 泛地傳 布开来 ，哲学 
家 可以肯 定地說 ，自 然 規律， 整个 世界， 和在世 界的极 小部分 ，都 
是 一样， 而他这 样說， 不 会受到 人們的 反駁。 但如果 政治家 敢于肯 
定 地說， 国家 財政和 私人財 政完全 相同， 而国 家和个 人都应 当根据 
同样的 經济原 則处理 他們的 事务， 他 就必定 遇到社 会各阶 級的反 
对， 而且必 須挺身 而出反 駁各种 各样的 臆說。 

不但 如此， 有这 样的著 作家， 对 于他們 自己承 认不了 解的題 
目， 竟不 自重地 写杂志 論文， 写小 册子， 甚至 写整部 的书。 而結果 
呢， 政 治經济 学这門 科学， 被 他們罩 上一层 暗影， 把 本来开 始明朗 
的东西 又弄得 暗黑。 大 众是那 样漠不 关心， 他們宁 可相信 肯定的 
說法， 而不想 去硏究 这些說 法是否 正确。 此外， 他們 有的时 候被数 
字和計 算吓住 ，好 像仅仅 数字計 算就能 证明任 何东西 ，好像 任何規 
律 都能規 定下来 ，不 需要正 确推論 的帮助 ，就 可作出 結論。 

以上 所述， 是一 些阻碍 着政治 經济学 进展的 因素。 

可是 ，各种 事实足 以表明 ，这 个华而 有用的 科学， 正以越 来越快 
的速 度傅布 开来。 由于人 們看到 ，这門 科学不 是建立 在假設 上面， 
而是建 立在观 察結果 和經驗 上面， 所 以他們 都感到 这門科 学的重 
要性。 現在 ，在 任何傳 授知識 的地方 ，都 傳授这 H 科学 。在德 意志、 
苏 格兰、 西 班牙、 意大利 和北欧 的各个 大学， 都已經 設立了 政治經 
济学 讲座, 但今 后将更 正規地 、更系 統地傅 授这門 科学。 虽 然牛津 
大学还 走它的 老路， 但劍桥 大学， 却在 几年內 設立了 旨在于 傳授这 
門 新科学 的讲座 。在日 內瓦 和其他 地方， 都举 行了一 系列政 治經济 
学讲演 ，而 巴塞罗 那商人 ，自己 出資开 設政治 經济学 讲座。 政治經 
济 学現在 被认为 是皇子 王孙敎 育的一 个重要 部分， 而这些 华冑也 
把不諳 政治經 济学原 理視为 耻辱。 俄罗斯 皇帝， 要 他的两 个弟弟 
尼古拉 和麦克 尔大公 ，在斯 托奇指 导下学 习这門 科学。 最后 ，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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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 准許下 ，第 一个政 治經济 学讲座 在法兰 西王国 設立, 这对法 
国說是 永久的 光荣。 

当現 在做学 生的年 靑人， 将来 分散到 社会各 个阶級 中去， 而且 
被提拔 为政府 重要官 員时， 国家 事务将 处理得 比从前 更好。 当国 
王 和人民 对他們 的各自 利 益知道 得比从 前更淸 楚时， 他們 就会发 
見这 些利益 幷沒有 矛盾。 这一 方面将 使国王 不像从 前那样 压迫人 
民， 而另 一方面 将使人 民对国 王更加 信任。 

現在， 写作有 关政治 和历史 的人， 如果不 懂政治 經济学 原理， 
只 会博得 暫时的 成功， 而不 能长时 間吸引 人們的 注意。 至 于写作 
有 关財政 、商业 和技艺 的人， 更不必 說了。 

但最 有助于 政治經 济学进 展的， 乃是文 明世界 在过去 三十年 
內所处 的严重 状态。 在这 个时期 ，玫府 費用达 到非常 的高度 ，政府 
为 着挽救 危机， 不得不 求助1  于人民 ，这 就使人 民明白 自己的 重要地 
位。 几 乎每一 个地方 ，如 果还未 实行取 得人民 同意达 一办法 ，都要 
求 实行， 或至 少在形 式上取 得人民 同意。 政 府在各 个口实 下向人 
民 所作的 摊派， 还不 足偿付 开支， 不 得不采 用借貸 办法。 为要借 
款， 政府必 須把它 們的需 要和財 源公开 出来。 政府 必須把 国家帳 
目 公开， 而且 必須給 它們的 行为作 辯解, 这两 者产生 了政治 科学上 
的精神 革命。 这 个革命 的趋势 現在是 无法阻 擋的。 

这个 时期所 带来的 紛乱与 災难， 也 給我們 提供了 重大的 試驗。 

* 

濫发紙 币以及 限制商 业和其 他限制 措施， 使 我們意 識到儿 乎所有 
极 端措施 的最后 結果。 此外 ，社会 上最有 权势的 人突然 被推翻 ，大 
規模的 侵略， 旧政 府的瓦 解与新 政府的 建立, 另一个 半球上 新兴帝 
国的 形成， 殖 民地的 独立， 人类 头脑所 普遍受 到的有 利于一 切智能 
发展的 刺激， 偉大希 望和巨 大錯誤 —— 达一 切无疑 地扩大 我們的 
眼界。 这 一切起 初只对 有冷靜 的观察 和思維 能力的 人产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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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后来对 全人类 都产生 影响。 

偷理 科学和 政治科 学的类 似部門 的巨大 进展， 使我們 能够很 
容易探 索因果 連鎖的 环节。 因此， 当 我們一 旦了解 政治事 实和經 
济事实 是怎样 相互影 响时， 我們 就能够 决定， 在 一定情 况下， 什么 
行 动方針 是最有 利的。 例如， 为要 消灭行 乞現象 ，我 們必定 不采用 
傾向 于增加 貧民的 措施， 而为 要謀求 富足， 我們 必定不 采用目 的在 
于防业 富足的 措施。 当 通往国 家繁荣 与幸福 的道路 被知道 以后， 
人們 就都能 选擇幷 将要选 擇这个 道路。 

人們在 长时間 內认为 ，政治 经济学 这科学 ，只能 对少数 管理公 
务人員 有用。 毫无 疑問， 这是个 很重要 的事情 ，公务 員应当 比其他 
人更 开明。 因为， 个 別普通 人民的 錯誤， 只把 几个家 庭弄得 破产， 
而国王 与大臣 的錯誤 ，会 把整个 国家弄 得山穷 水尽。 但是， 当普通 
人 民都不 开明的 时候， 国王 和大臣 能够开 明嗎？ 这 是个値 得考虑 
的 問題。 知識 来自社 会中层 阶級， 而 且通过 这个阶 級傳播 到社会 
上层 阶級和 下层阶 級去， 因为 中层阶 級旣不 耽迷于 权位， 而 又无須 
从事貧 民的强 迫劳动 5 拥有 中产， 有休閑 时候又 有劳动 习償， 能够 
自 由地跟 人来往 交朋友 ，爱 好文学 ，而 且有作 旅行的 財力。 上下层 
阶級由 于沒有 休閑时 候深思 熟虑， 只 接受那 些以公 理形式 提出而 
无須 进一步 論证的 眞理。 

而且， 尽管国 王和他 的重臣 应当熟 悉国家 繁荣所 根据的 原則， 
但 如果各 行政部 門沒有 能够了 解和执 行他們 措施的 人員来 支持他 
們， 上 述知識 对于他 們究有 什么好 处呢。 一个 城或一 个省的 繁荣， 
有的时 候依存 于一个 官員的 行动， 而一个 附屬政 府机关 的首領 ，由 
于他促 使重要 决定的 作成， 往往 比立法 者本人 有更大 的影响 。在 
那 些实施 代議制 政治的 国家， 每一个 公民更 需要熟 悉政治 經济学 
原則 ，因为 这些国 家要求 每一个 人都参 加評議 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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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如果 假定， 每一 个政府 人員， 从最髙 級到最 低級， 都能熟 
悉政治 經济学 原則， 而一般 大众却 不熟悉 (这 是完 全不可 能的） ，那 
末政庥 在实行 它的最 英明針 划时， 就 会遇到 人民的 反对。 它甚至 
会遇到 一向最 支持它 的人的 阻梗， 因为这 些人有 偏見。 

为 使一个 国家能 得到良 好經济 制度的 利益， 那 就不但 需要有 
能 够采用 最好計 划的政 治家， 而且需 要有使 这些計 划能够 实行的 
人民 。① 

这 也是避 免怀疑 原則和 避免不 断变更 原則的 方法。 不 断变更 
原則， 使我 們不能 利用一 个坏制 度所可 能有的 优点。 坚定 和一貫 
的 政策， 是国 家繁荣 的重要 因素。 例如， 英® 通过始 終不渝 地坚持 
饒断其 他国家 海洋貿 易制度 ，得 到和它 的領土 似乎不 相称的 富强， 
尽 管这个 制度， 在許多 方面， 对英国 不利。 但 要在长 时間遵 循同一 
方針， 那就必 須能够 选擇一 个好的 方針。 否則， 我們 会遇到 意料不 
到 而且无 法克服 的困难 ，逼得 我們即 在无須 改变的 情况下 ，也 得改 
变 我們的 方針。 

这也 許就是 我們必 須承认 的法国 在二百 年內遭 受各种 禍害的 
原因。 在这个 时期， 由 于法国 的肥沃 土地， 它 的地理 位置， 和它的 
人 民才能 ，很 可能达 到高度 的繁荣 ，但 由于对 国家繁 荣的原 因沒有 
确定 意見， 法国像 一只沒 有海® 和罗盘 的船， 随 着風的 方向， 和随 
着一 个旣不 曉得出 发点也 不曉得 目的地 的舵工 的愚蠢 駕駛， 到处 
漂流 。③ 如果 法国施 行一个 一貫的 政策， 这个 政策就 可对历 任政府 

① 我 在这里 假定， 社佘 中較上 拦阶級 部怀有 增进佥 災福 刺的 眞誠願 3。 _果 
这个 願望不 存在， 如果 政府对 人民不 忠实， 而 ji 阀敗 不堪， 那末 人民就 更 需耍知 道国家 
的实际 状况， 幷了 解他們 的眞正 利益， 否則， 他們就 会遭受 痛苦而 不知道 痛苦的 原因， 
或把 痛苦归 于不正 确原因 ，結泉 ，大 众意見 分歧, 行动目 标不 一致， 而个別 人士， 由于得 
不到群 众支持 ，不 敢坚持 己見。 于是 令制政 治巩固 起来， 或更 坏的, 在不撤 府雜人 
民鈮而 定臉的 地方， A 民 听信恶 言， 坏的制 度以替 代从前 的坏 制度， 

© 不郑有 多少次 ，費了 那么大 淸力， 和花了 那么多 資金， 来 壻 加人 类所想 轺迈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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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 影响， 而法 国国家 至少可 不陷于 破产的 危險， 或 可不遭 受它所 
飽受 的笨拙 措施的 禍害。 

反复无 常有那 样大的 破坏性 結果， 以致 連坏制 度过渡 到好制 
度 ，也必 定会遇 到严重 困难。 排他性 或限制 性制度 ，无 疑地 对企业 
的 发展和 財富的 增进， 有很大 損害， 但 基于排 他性或 限制性 政策所 
建立的 制度， 不 能驟然 廢除， 而不 造成重 大損害 。① 要想促 成比較 
有利的 形势而 不引起 困难， 只 能通过 逐漸地 采用措 施幷非 常巧妙 
地和非 常細心 地实行 措施。 一 个在走 过北冰 洋时四 肢冻僵 的旅行 
者， 只 可通过 最細心 的不知 不觉的 治疗， 才能 使他免 受过于 急驟的 
治疗的 危險， 才能 使他完 全谈发 健康。 

連 最正确 的原則 ，也 不是在 一切时 候都可 适用。 重 要的是 ，我 
們 必須知 道这些 原則， 这样 在可以 应用或 要想应 用时， 就能 拿来应 
用。 毫 无疑問 ，一 令在无 論什么 时候都 考虑到 这些原 則的新 社会， 
必 定很快 达到最 高度的 富足; 但每一 个国家 ，都 可能 在許多 方面違 
反这些 原則， 而 还能达 到滿意 的繁荣 状态。 由于活 力原則 的有力 
作用， 人 的身体 尽管在 靑年时 代遇到 意外事 故或受 了伤， 或 纵欲无 
度， 还 会发展 或强壮 起来。 无論 在什么 地方， 絕对好 的东西 c 就是 
說， 此外全 是坏的 东西， 只产 生坏的 結果乂 是找不 到的， 在 任何地 
方， 坏的和 好的都 是混在 一起。 当坏 的占优 势时， 社会就 衰落； 当 
好 的占优 势时， 社会 就以比 較快的 速度， 在繁 荣道路 上前进 。所 
以， 什 么都不 应当阻 止我們 去学习 或傳布 正确的 原則。 为 要获得 
这 个知識 而作的 努力， 哪怕 是很微 小的， 也会 带来一 些好处 5 而且 

s  "  '  — t  '  -  _ • 

的 禍害唰 也 不知有 多少规 章， 是邵# 实施， 以致造 成限 制蛀 措施 所可能 造成的 一切損 
害 ，而这 些規 章同时 又是那 样任意 适犯， 以致这 些規章 所要消 除的 弊码， 却由于 規章不 
被 遵守而 原封不 动啊！ 

① 这是因 为我 們不 能把 由于 錯誤制 度而放 在不适 宜地 方的 資金与 才能 移證适 
宜地 方而不 造成 严直的 以 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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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会 产生非 常好的 結果。 

如 果为国 家利益 着想， 个 別人民 应当知 道什么 是政治 經济学 

« 

正确 原則， 那么誰 敢說， 这种 知識， 对 于他們 管理自 己商店 沒有好 
处呢？ 我承认 ，不知 道財富 的本质 或由来 ，也 不难賺 到錢。 为达到 

賺錢 目的， 所需 要的只 是最无 敎养的 庄稼汉 也能够 搞的非 常簡单 

\ 

m,  kkl  4 于  长 •的 •正 •确 •知 k-， 

全疑 多 好处， 使我 們能对 和我們 有利害 关系的 
企业作 出正确 的判断 ，不管 我們是 主要股 东或一 般利害 关系人 。这 
种知 識使我 們能够 預知这 些企业 所需要 的将是 什么， 以及 这些企 
业的 結果将 是怎样 I 使我們 能够想 出使它 們达到 成功的 方法， 幷使 
我們 能够证 明我們 对这些 企业所 特有的 权利； 使我 們能够 預知公 
僙和其 他国家 措施的 影响， 因 而能够 选擇最 安稳的 投資; 使 我們能 
够正确 調整实 际垫款 的数目 使它 和可能 获得的 利潤相 适应， 因而 
能 够有利 地耕种 土地; 使我們 能够知 道社会 的一般 需要， 因 而能够 
选擇 我們的 职业; 使我們 能够識 別国家 繁荣或 衰落的 征候。 

硏究 政治經 济学只 对政治 家有用 这一意 見是謬 誤的， 而且还 
有其他 害处。 在斯 密博士 以前的 时候， 几乎 所有关 于这方 面的作 
家 都以为 ，他們 的主要 目的， 在于敎 导政府 当局。 由 于他們 对于有 
关財 富的事 实及其 联系与 結果， 只有不 完全的 知識， 因此意 見很不 
一致， 而人民 大众完 全不注 意这些 ，所 以这些 作家被 看作公 共福利 
幻想家 ，是 毫无足 怪的。 为了这 个原因 ，政府 当局总 是瞧不 起类似 
原則 的一切 东西。 

但是， 使其 他科学 求得眞 理的正 确推理 方法， 被 应用于 上述事 
实的 硏究和 基于这 些事实 的推論 以后， 政治 經济学 就只限 于簡单 
說 明所发 生的有 关財富 的一切 事实， 不再企 图向政 府当局 提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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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但如 果政府 当局想 探究他 們要实 施的計 划将产 生什么 好結果 
和坏 結果， 他 們可参 考这門 科学， 正如在 建造抽 水机或 水閘时 ，他 
們 要参考 水力学 一样。 所要求 于政治 經济学 的是， 它給政 府提供 
关于 事物本 质和必 須从事 物本质 产生的 一般規 律的正 确說明 。也 
許 在这些 見解还 沒更普 遍地傳 布开来 以前， 还需要 給政府 指出政 
治經济 学原則 的一些 应用。 如果政 府輕視 或忽視 上述原 則的应 
用， 那末 吃亏的 是它們 自己， 以及 人民。 播种烏 豌豆的 庄稼汉 ，絕 
对 不能希 望收割 小麦。 

的确 ，如果 政治經 济学揭 示財富 的由来 ，如 果它 指出充 实財富 
的 方法， 幷 敎导我 們如何 可逐日 取用更 多的財 富而財 富不至 枯竭， 
如果它 证明， 一 个国家 的人口 可 增多， 而同时 又能有 更好的 生活必 
需品的 供应， 如果它 滿意地 证明， 富人和 穷人的 利益， 以及 各个国 
家的 利益， 不是相 对立， 而 所有对 抗全是 愚蠢， 如果 可从这 些論证 
推断， 許 多被认 为无可 救治的 弊病， 不 但可以 救治， 甚 至容易 救治， 
而我們 可无須 再遭受 我們所 不願意 遭受的 痛苦， 那 末我們 就必須 
承认， 沒 有什么 硏究比 政治經 济学硏 究更为 重要， 更 値得有 髙尙思 
想和仁 慈思想 的人的 硏究。 

时間是 个偉大 敎师， 什么都 不能替 代它的 作用。 只 有时間 ，能 
够充分 证明， 可 从政治 經济学 所提供 的关于 立法和 政治一 般原則 
的知 識得到 好处。 一 方面， 許多 有理性 的人承 认这門 科学的 原則， 
但由 于习慣 关系， 却 說得和 做得好 像他們 完全不 懂这些 原則那 
样; ①另一 方面， 由于 不完全 理解私 人或团 体利害 关系， 也 反对許 


① ‘他們 希望我 能够論 犯 我的 奸明都 是确钲 ， 而他 們順从 这挂征 明沒有 錯誤。 
我的 正确 推論， 齊时 說服了 他們， 侃他們 后来又 受到他 們先入 之見 的惰性 影响， 这呰先 
入 之見， 尽 管沒具 有正确 理由， 却以 不减低 的力枭 卷土 重来， 正如 月的直 徑在靠 近水平 
綫 时好像 增长了 那样。 他們要 我把他 們从那 些卷土 重来的 先入之 見中解 放出来 a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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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些 原則。 以上 的情况 表明， 沒有 什么足 使想望 增进公 共福利 
的 人咸到 惊奇。 牛頓 学說， 法国普 遍拒絕 接受， 达五十 年之久 ，但 
現 在所有 法国学 梭都傳 授这个 学說。 我 們最后 一定可 以看到 ，有 
許多 硏究比 这个硏 究更加 重要， 如果 我們考 虑到那 些硏究 对人类 
幸福和 繁荣的 影响。 

叫做文 明的那 些国家 ，还是 那样不 开明、 那样无 知啊！ 观察一 
下驕傲 欧洲的 各个省 ，問 問一 百人， 一 千人， 甚至一 万人， 在 这些人 
中， 对于 現时代 所引以 自豪的 这門已 經改善 过的科 学有些 微认識 
的， 你 几乎不 能找到 两个， 也許只 能找到 一个。 对奥 妙眞理 这样普 
遍 无知， 不像对 每个人 在任何 地位和 任何情 况下都 可应用 的最基 
本 知識的 完全无 知那样 可異。 此外， 有几个 人具有 能够自 学的資 
格， 有 几个人 能够单 独观察 每天所 发生的 事情， 能够 对他們 不明白 
的东西 提出质 問呢！ 

連 那些有 最高度 发展的 学科， 还 远远不 能給社 会带来 它所希 
望得到 的一切 好处。 如果 不能带 来这些 好处， 它們 只不过 是聳听 
的空 理論。 也許要 到十九 世紀， 这些 理論才 能完全 应用。 到那个 
时候 ，在精 神科学 ，正 如在物 理科学 ，将 出現有 超越智 慧的人 ，他們 
在 提出理 論意見 以后， 将吿訴 人們关 于最低 能的人 也能理 解重要 
眞理的 方法。 到那个 时候， 人 类的日 常生活 事件， 将 不以空 想哲学 
的錯誤 見解为 指导， 而以 常識为 准绳。 意見 将不建 立在无 根据的 
假設 上面， 而是 正确观 察事物 本质的 結果。 由于我 們将习 慣或自 


們 知道, 这捏先 入之見 是不可 靠的， 但这 些先入 之見不 断困惑 他們。 总之, 他們 希望我 
能够通 过推論 来完成 只有时 間才能 完成的 事情， 这是不 可能的 毎一个 原因都 有它所 
特具的 結杲。 道 理可以 說服人 ，意見 令人信 服,® 想使人 困惑。 只有 时間， 或同 一行为 
的反 复重演 ，才能 产生我 們所叫 做习慣 的鎭靜 自如找 态^ 由 此可見 ，新的 意見， 需要很 
长 时間， 才傳布 开来。 如果一 个革新 者馬到 功成， 这是因 为他所 发現和 所傳播 的是那 
些已 經在各 人心中 浮現的 意見。 ” 載德斯 路-特 雷西: mm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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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地探索 到一切 眞理的 本源， 我們 将不受 空論的 欺騙， 也 不听信 
® 誤的 意見。 由于 迂腐見 解被解 除了經 驗主义 武装， 它将 失去它 
的主要 力量， 不 能再占 优势， 給 疋 直人 士和 各个国 家带来 重大揖 
害。 


第一篇 財富 的生产 

第一章 生产这 个名詞 的意义 

如果 我們肯 費点心 机硏討 在人类 所过的 生活是 社会生 活的場 
合 下叫做 財富的 是什么 东西， 我們就 将发見 財富这 个名詞 是用以 
称呼具 有內在 价値的 許許凑 多东西 ，例 如土地 、金屬 、硬币 、五谷 、織 
品以 及其他 种类的 貨物。 当 我們把 它的含 义扩大 ，也 把土地 債券、 
汇票、 支票、 期票等 包括在 內时， 这显 然是因 为这些 东西意 味着支 
付 有价値 东西的 緣故。 事 实上， 沒有 实际的 內在价 値的东 西的存 
在， 就沒有 財富的 存在。 

財富 和上述 价値成 比例； 組 成財富 的价値 的总計 越大， 財富便 
越大； 組 成財富 的价値 的总計 越小， 財富便 越小。 

一种 东西的 价値， 未經人 們承认 之前， 总 是不明 确的， 任意估 
定的。 一 个人如 果对他 所拥有 的东西 ，任 意估很 高的价 ，他 幷不因 
此 变得更 富裕。 但 当別人 想要这 东西， 願把 一定数 量同样 有价値 
的其 他东西 来交換 它时, 这东 西便具 有等于 后一种 东西的 价値。 

人們 毫不犹 豫地願 意拿出 以交換 一件东 西的一 定数量 的貨币 
叫做 价格。 在某 一时刻 和某一 地点， 一件东 西的所 有者， 如 果願意 
卖掉它 一定可 換得到 的錢, 叫做 該东西 的时价 。① 

关 于解釋 上述的 財富的 知識， 关 于取得 財富所 必須克 服的困 


① 由于絕 对价値 和相对 价値这 两个槪 念的混 乱而发 生的許 多困难 問題， 将在本 
书 各处加 以討論 ，特 別在第 2 篇各章 討論。 为 避免搞 昏讀者 的头脑 ，我在 这里只 說那連 
为理解 創造財 富現象 所不可 不知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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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关 于在社 会各成 員之間 分 配財富 的过程 和先后 次序， 关 于使用 
財 富的可 能途徑 ，关 于由上 述这些 而发生 的后果 ，这 一系列 問題构 
成現在 称为政 治經济 学这門 科学。 

人們 所給与 物品的 价値， 是由物 品的用 途而产 生的。 有的东 
西能維 持人的 生命， 有 的东西 可制为 衣服， 有 的东西 可能給 人抵御 
狂風烈 日如房 屋等， 有 的东西 能滿足 人們的 嗜好和 虛荣。 后两者 
也 是一种 需要， 滿 足这种 需要的 东西大 抵是裝 飾品。 当人 們承认 
某东 西有价 値时， 所根据 的总是 它的有 用性。 这 是千眞 万确的 ，沒 
用 的东西 ，誰也 不肯給 与价値 。① 現在 让我把 物品滿 足人类 需要的 
內在力 量叫做 效用。 我还 要接下 去說， 創造具 有任何 效用的 物品， 
就等 于創造 財富。 这是因 为物品 的效用 就是物 品价値 的基础 ，而 
物品的 价値就 是財富 所由构 成的。 

但是， 物质 不是人 力所能 創造， 而 物质的 畺也不 会忽增 忽戚。 
地球 就是由 物质所 构成。 人力 所能做 到的， 只不过 改变已 經存在 
的 物质的 形态。 所改 成的新 形态， 或提供 前此所 不具有 的效用 ，或 
只扩大 原有的 效用。 因此 ，人力 所創造 的不是 物质而 是效用 。这种 
創造我 叫做財 富的創 造。， 

在 政治經 济学和 在我們 整个硏 究的过 程中， 我 們必須 按照这 
个意 义理解 創造財 富这个 名詞。 所謂 生产， 不 是創造 物质， 而是創 
造 效用。 生产数 量不是 以产品 的长短 、大小 或輕重 估計， 而 是以产 
品 所提供 的效用 估計。 


① 这里 不是硏 討人們 所給与 物品的 价値是 杏和物 品的实 际效用 相称的 适当地 
方。 入 們所估 定的价 値是否 准确， 这要 看估价 者的判 断力、 知識、 习慣 和成見 以为定 。 
具有正 确道德 观念和 明了自 己利益 所在， 就 使人們 能対利 益作旣 不偏高 又不偏 保的評 
价。 政治經 济学， 只把 人們所 評定的 价値不 折不扣 地接受 过丧， 作为 推論 的拫据 。至 
于 人們应 該如何 評价， 应該如 何行动 等等， 它把启 发和指 导的責 任留給 道德家 和实事 
求 是的人 去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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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价格 是測量 物品的 价値的 尺度， 而 物品的 价値又 是測量 
物品的 效用的 尺度， 但 如果据 此推断 硬把物 品价格 提高就 可扩大 
物品的 效用， 那便是 荒謬的 想法。 交 換价値 或价格 只在人 类的交 
易 受同一 效用的 影响而 不受任 何其他 影响的 場合下 才是公 认的价 
値的 指标， 正如 晴雨計 只在水 銀受大 气压力 的影晌 而不受 其他压 
力的 影响的 場合下 才表示 大气的 压力。 

当一个 人把一 件东西 卖給別 人时， 事实 上等于 把这东 西的效 
用 卖給人 。买 者买这 东西， 也只因 为它具 有效用 ，可把 它拿来 使用。 
如果由 于任何 原因， 买 者不得 不付較 髙于它 的效用 对他所 提供的 
价値的 价格， 那就 等于对 不存在 的价値 付价， 因此就 等于对 沒有得 
到的价 値付价 

当政 府把經 营某种 貿易的 专利， 例如印 度貿易 专利权 給与某 
种 商人时 ，情 况便是 如此。 由印度 輸入的 进口貨 的价格 上漲了 ，但 
这 些进口 貨的效 用或內 在价値 幷沒有 增加。 过高的 价格， 实 际上等 
于这么 多的錢 由消費 者的口 袋轉到 有特权 商人的 O 袋。 由 于这項 
移轉， 后 者富足 起来， 前 者貧困 下去， 貧 富的增 加恰恰 相牴。 与此相 
似， 当政 府征收 酒税， 使本 来只要 卖十苏 一瓶的 酒卖十 五苏时 ，政 
府所 做的， 和 把每瓶 •酒 五苏的 錢从生 产者或 消費者 之手移 到牧税 
員 之手有 什么不 同呢？ 这里的 商品只 不过是 政府为 达到納 税人而 
使用的 一种比 較方便 的工具 而已。 在这 时候， 这商 品的价 値由两 
种成分 組成： （1) 起 因于它 的效用 的实际 价値； C2) 由 于准許 产制、 
运輸或 消費政 府认为 应該征 收的税 的价値 。® 

这样， 沒有 創造或 扩大效 用实际 上就沒 有生产 財富。 現 在让我 


① 下面 将进一 步闥 明这个 論点， 現在只 耍搞淸 一点， 即无 論社会 是处在 什么祆 
态, 生产和 交晶越 自由, 物 品的时 价便越 接近它 的实际 价値。 

© 哪 一部分 的税由 生产者 給付， 哪一 部分由 消費者 給付， 将在第 3 篇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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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来 看效用 是怎 样生产 出 来的。 

第二章 各种劳 动以及 它們协 同生产 的方式 

人 类所消 費的某 些东西 ，例如 在某些 情况下 的空气 、水 、日龙 
等 是 自然所 賜与的 无代价 礼物， 不 需要人 的努力 去創造 它們。 
这些 东西沒 有交換 价値， 因为 人們从 不感觉 它們的 缺乏， 我們得 
到供給 ，別 人也一 样得到 供給。 因为它 們不是 可生产 得出， 不是可 
由 于消耗 而毁灭 ，所 以它們 不屬于 政治經 济学的 范圍。 

伹是 ，还 有許許 多多对 我們的 生存和 幸福也 像空气 、水 等那样 
不可 缺少的 东西。 如 果人类 不以他 的劳动 促进、 协 助或完 成自然 
的作用 ，人类 就得不 到这些 东西的 享受。 大多 数充当 食物、 衣服和 
住宅的 东西， 都 屬于这 一类。 

当劳 动仅限 于收集 天然产 品时， 它叫做 农业。 

当劳动 的目的 在于分 割天然 产物、 混合 天然产 物或改 造天然 
产物 形式， 使 能滿足 我們的 各种需 要时， 它叫 做工业 。① 

当劳 动的目 的在于 把我們 所达不 到的东 西弄到 我們达 得到的 
地方时 ，它 叫做 商业。 

人类 只有通 过各种 劳动才 能获得 必需品 的充裕 的供給 和其他 
物品的 供給。 后者虽 然不是 不可缺 少的， 但它們 的有无 ，成 为文明 
社会 和野蛮 社会的 分野。 如果 听任自 然自行 发展， 它将只 給少数 
人提 供勉强 可以維 持生活 的必需 品。 我 們曾經 看到， 很肥 沃但却 
是一片 荒蕪的 土地， 还 不能給 飄流到 那儿的 一小撮 可怜的 破船者 


① 由于只 有通过 机械 方法 或化 学方 法才能 改造物 质、 混合物 质或分 割物质 ，所 

以可 把各业 类別力 机械 工业或 化学 工业， 看卿 '神 方法在 制造过 程中占 主耍位 置以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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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仪能 維持生 存的营 养品， 而貧瘠 土地， 由于 产业的 存在， 却呈 
現着人 烟稠密 、衣食 充裕的 現象。 

产品这 个名詞 ，用 以命名 劳动給 人类所 提供的 东西。 

一个 产品很 少是一 个产业 部門所 单独生 产的。 一張桌 子是农 
业 和工业 的共同 产品， 前 者斫伐 造它的 木材， 后者使 它具有 桌子的 
形式。 欧洲所 消費的 咖啡， 旣 归功于 阿拉伯 或其他 地方种 植咖啡 
豆的 农业， 又归功 于把咖 啡运到 消費者 手中的 商业。 

我們如 果高兴 的話， 可把上 述三种 产业再 分为許 許多多 部門， 
但 它們协 助生产 的方式 都是一 样的。 

它 們或把 效用授 与本来 不具有 效用的 物质， 或 扩大物 质已經 
具有的 效用。 农民播 下一粒 麦种后 来生出 二十粒 的麦， 他 幷非凭 
空 生产， 他利 用一个 强大的 力即自 然力； 他只是 控制它 的作用 3 从 
而使以 前散布 于土中 、空 气中和 水中的 ^ 质， 轉变成 为一粒 粒的小 
麦的 形式。 

五倍子 、硫酸 铁和阿 拉伯树 胶本来 不是合 在一起 的东西 。通过 
商人和 制造者 的共同 劳动， 它們 成为化 合物。 我們 从这化 合物得 
到科学 所借以 傳播的 一种黑 色流质 。商 人和制 造者在 这里的 作用， 
和上 述农民 的作用 相同。 該 农民选 好他的 目的， 然 后使用 相同于 
这些 商人和 制造者 所使用 的方法 ，使目 的能够 实現。 

任 何人都 沒有創 造物质 的能力 ，連 自然也 沒有这 能力。 但任何 
人都能 利用自 然所提 供的力 ，把效 用授与 物质。 所謂 劳动， 实际上 
只不 过是人 类役使 自然力 而已。 劳动 的最完 全产品 a 即几 乎全部 
价値 来自制 造者的 产品， 也許 只是鋼 这个天 然产品 对其他 天然产 
品的作 用的結 果。® _ 

① 阿 加罗帮 在他所 写的論 文中， 使用螺 旋肜发 条控制 表的平 衡輪为 例子， 证明 
劳 动对一 件产品 所增加 的巨大 效用。 一磅 生铁不 过費制 造者五 苏左右 的錢。 他 把它路 
成銷， 然 后把銷 制成使 表的平 ㈣輪 走动的 小发条 。毎 一个发 条只重 一格令 的十分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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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世紀經 济学家 ，尽 管其中 很多是 有知識 的作家 ，但 由于不 
了 解这个 原則， 却墜入 迷途， 犯 了严重 錯誤。 他們认 为除以 获得原 
料为目 的的 劳动如 农民、 漁民、 矿 工的劳 动外， 其他 性质的 劳动全 
是 非生产 性的。 他 們沒有 看到这 个特征 ，財富 不在于 物质， 而在于 
物质的 价値。 因为 ，沒 有价値 的物质 ，便 不成为 財富， 要不是 这样， 
水 、火石 、路 上的灰 尘也可 算是財 富了。 由此 說来， 如果財 富是由 
物质的 价値組 成的， 那末, 合幷 价値自 然也 是創造 財富， 实际上 ，堆 
棧中 存有由 一百斤 羊毛制 成的漂 亮嗶嘰 的人， 比堆 棧中存 有一百 
斤 捆在包 里的原 羊毛的 人更加 富裕。 

十八 世紀經 济学家 对这論 点提出 这样的 答辯： 制造对 一种产 
品所 增加的 价値， 不比制 造者在 制造过 程中所 消費的 价値大 。他 
們說， 制造 者由于 竞爭的 关系， 絕不能 够把价 格提高 到超过 他們的 
营业和 自己所 消費的 数額。 因此， 、他 們的劳 动幷不 增加社 会总財 
富， 他們 为滿足 需要所 消費的 价値， 消灭了 他們的 劳动所 生产的 
价値 。① 

但是 ，主張 这个論 点的人 ，必 須先 提出证 据证明 机匠和 工匠所 


但在制 成之后 ，可 卖十八 法郞的 高价。 这样 ，即 使酌减 金屬的 耗損， 一^ 生铁还 可制成 
八万只 发条。 換句 話說, 仅仅値 五苏的 物质， 制成 一百四 十四万 法郞的 价値。 

① 利 未尔在 《政 治社会 的自然 秩序》 第 2 卷第 225 頁企图 证明制 造是徒 劳无益 
的非 生产性 劳动。 他 使用一 个我认 为有必 要加以 駁斥的 論点， 因 为这論 点常常 在不同 
的形 式下被 人反复 使用蘅 ，而 且其中 有的好 像很有 道理。 他說， “ 要是把 劳动的 非实际 
的产 品看作 实际的 产品， 那就 不得不 推断增 加一道 无用的 制造： T, 就扩 大財富 一次， 
但是， 我們 不能因 为在劳 动所产 生的結 果是有 益的場 合下劳 动創造 了价 値， 于 是便貿 
然推断 在劳动 的結果 是无益 或有害 的場合 下劳动 也創造 了价値 ^ 劳动 不全是 生产性 
的， 只 使一种 物质或 一件东 西增加 了实际 价値的 劳动， 才是生 产性的 ， 經济学 派議論 
的无 价値， 由于下 述情况 成为毫 无疑問 ，就 是說， 珩使 用他們 的論点 反駁他 們自 己的学 
說 ，也可 使用他 們論点 攻击他 們的反 对派的 学說。 我 們可以 吿訴他 們說， “ 你們 主張耕 
者 的劳动 是生产 I 生的， 那末， 只 要他一 年犁十 次田， 潘十 次种， 就 可提高 生产力 十倍' 
这 自然是 极其背 理的。 


64 


第一篇 財富 的生产 


消耗 的价値 ，确 实等于 他們所 生产的 价値 ，但 事实幷 不如此 D 由商 
业 和工业 的利潤 积成的 儲蓄和 資本， 比由农 业的利 潤积成 的儲蓄 
和資本 来得大 。② 

此外， 即使承 认制造 商的利 潤消耗 在滿足 他們自 己和 他們家 
庭的 需要， 这也不 能否定 这些利 潤是新 获得的 确实的 財富。 因为， 
如果 这些利 潤不是 确实的 財富， 这些 利潤便 不能滿 足制造 商自己 
和他們 家庭的 需要。 土 地所有 者和农 民所获 得的利 潤被承 认是确 
实的 財富， 然 而这些 利潤也 一祥地 消費在 維持地 主和农 民的需 

和 制造业 相似， 商 业也参 預生产 工作。 商业把 物品从 一地方 
运 到另一 地方， 从 而扩大 物品的 价値。 一担 巴西棉 花运到 欧洲堆 
棧时， 比从前 在伯南 布哥堆 棧的时 候效用 更大， 因 此有更 大的价 
値。 运 輸就是 商人对 棉花所 进行的 改造。 由 于这种 改造， 我們本 
来用 不到的 东西， 現 在可以 用到。 这 种的改 造和产 品从其 他两种 
产 业所得 到的改 造同样 有益、 同样复 杂和同 样难于 断定其 結果是 
怎样。 商人利 用建造 船只的 木材、 制 造绳索 的麻、 推 送布帆 的風， 
以 及为达 到他的 目的所 使用的 各种自 然力， 其 目的、 方法和 結果， 
跟 农民使 用土壤 、雨和 空气的 目的、 方法和 結果都 是一样 的。® 


①  在断言 ■* 凼商业 和工 业的利 潤积成 的儲蓄 和資本 比由农 业的利 潤积成 的儲蓄 
和資本 来得 大”时 ， 我 們的作 者犯了 錯誤。 我們 不应該 忽視这 个錯誤 在不受 限制以 
禁止 的情况 F， 农亚 、商 业和工 业利潤 总是相 同或几 乎相同 ， 因为， 如果 它們的 利潤葙 
重大的 參差， 資本和 劳动力 便将流 向有較 大的生 产力方 面去， 从而使 平衡恢 复过来 O 
在推 翻經济 学派論 点时， 我們 的作 者一 时不留 心地忘 記了 他自己 所主張 的一般 原則， 
这些 原則非 常明显 地证明 产他 各部門 的利潤 相同。 原編者 

②  眞諾維 西在那 不勒斯 讲授政 治經济 学时， 給商亚 下这个 定义： •以 不必 要的东 
函交 換必耍 的东西 '他的 理由是 ■在 一切的 交县， 定 契約的 双方所 收入的 东西， 似 乎 
比所付 出的东 西对他 們更为 需要'  这是 很牵强 附会的 說法， 我认为 有必要 提出批 評, 
因为 这說法 現在很 流行。 一个 工人 星期日 到酒家 飲酒， 我們 很难证 明他 把不必 要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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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当 雷納尔 說商业 和农业 与工业 不同， 本身 不生产 任何东 
西时， 他 自白了 自己对 生产現 象沒有 明确的 槪念。 雷納尔 在这里 
对商 业看法 所犯的 錯誤， 相同 于經济 学派对 商业和 工业看 法所犯 
的錯誤 。經 济学派 认为农 业是唯 一的生 产途徑 ，雷納 尔則认 为农业 
和工 业是生 产途徑 。雷納 尔的主 張比經 济学派 的主張 更接近 事实， 
但仍然 是不对 头的。 

孔狄 亚克在 企图說 明商业 进行生 产的方 法时， 也 說得含 混不 
淸。 他說， 无 論什么 东西， 卖 方所花 的錢， 总 比买方 所花的 錢来得 
少， 因此， 由一 个人手 轉到另 一个人 手这个 行为， 就 使貨物 增加了 
一定 价値。 但情 况幷不 如此， 因为， 販 卖只不 过是一 种以物 易物的 
行为， 就 是說， 收进一 种貨物 如白銀 来代替 另一种 貨物， 买 者或卖 
者在一 种貨物 上所受 的損失 ，相 等于在 另一种 貨物上 所获的 利潤， 
因此， 对社会 来說， 什么 价値都 沒有創 造出来 。①当 一个人 把西班 
牙酒 运到巴 黎时， 他实际 上就是 进行两 种等价 东西的 交換， 付出 

西交換 必要的 东西。 在一扨 公平的 交易， 都 有两件 宠西的 互換， 这两件 东西在 进行交 
石的时 候和地 点价値 相等。 商业的 产物， 就是說 ，商业 对互換 的东西 所增加 的价値 ，不 
足 由于交 換行为 发生， 而是 由于事 前的商 业活动 fe 生。 

据我 所知， 維里 伯爵是 唯一的 对商业 的眞正 嗫理和 基础作 了闊明 的作家 ^ 他在 
mi 年这 样說， “所 謂商业 ，事 实上只 不过是 把貨物 从一个 地方运 到另一 个地方 ， （《关 
于政 治經济 学的硏 究》， 第 4 节)。 大名鼎 鼎的亚 缉 * 斯密似 乎対商 业生产 工作 也沒葙 
淸楚的 概念， 全然 否认交 換行为 产生了 价値。 

① 西斯蒙 第忽視 了这一 点， 否則他 不会說 “商人 置身于 生产者 和消費 者中間 ，对 
双 方同样 有利， 也 向双方 索取这 利益的 报酬'  (《政 治經 济学原 理》， 第 2 卷第 8 章) 他 
說得 好像商 人完全 依靠波 民和 制造者 所生产 的价値 来維持 生活， 但其实 商人对 貨物进 
行了 改造， 授与貨 物一秤 有益的 品质， 他 侬靠自 己所 給与貨 物的实 际价値 来維持 生活。 

弓 I 起民众 对粮貪 商的憤 概的， 就是西 斯蒙第 这种的 論調。 

L.A. 薩 伊也犯 了同祥 的鍇誤 ( 《财富 的主耍 采源》 ，第; uo 頁)。 他說 运費吞 幷了商 
业对 貨物所 授与的 价値, 他 以此为 理由证 明商业 对貨物 所授与 的价値 不是实 际的价 
値 o 經 济学派 使用这 种沒准 則的推 論方法 '， 断言 工业 沒有生 产力。 他們不 _得 正是这 
些 費用构 成轾 营工业 和商业 的人的 收入， 他 們不知 道正是 通辻这 种方法 社会把 一般生 
产衍 的价値 在生产 皆之間 进行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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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銀和 收入的 酒价値 相等。 但酒的 价値， 在 这刻和 在阿利 康特未 
出口之 前幷不 相同。 到了商 人手中 之后， 酒的价 値的确 增高了 ，但 
所以 增高， 是曲于 运輸的 关系， 不是 由于交 換行为 增高， 也 不是在 
交 換时候 增髙。 販酒 者不是 騙子， 买酒 者不是 儍瓜。 孔狄 亚克毫 
无根 据地这 样說， “ 人們如 果老是 以价値 相等的 东西互 相交換 ，那 
末商 人便无 利可获 。”① 

在某些 特殊情 况下， 其他两 种产业 所采取 的生产 方式， 和商业 
相似， 就 是說， 它們 授与各 东西以 价値， 但不 給与这 些东西 以新的 
品质， 只 使这些 东西更 接近消 費者。 矿 工的劳 动就是 如此。 煤和 
金 屬可能 是以十 全十美 的形态 埋藏在 地下， 但 它們沒 有价値 。矿 
工把 它們挖 掘出来 。 这个动 作給与 它們以 价値， 因 为这样 就使它 
們能 够滿足 人类的 需要。 捕鯡 魚也是 如此。 无論在 海中或 捕到庳 
上， 鱗 魚的形 式是一 样的， 但捕 到岸上 之后， 鯡魚便 获得一 种新的 
效用， 即 它从前 所不具 有的一 种价値 

我們能 够提出 許許多 多其他 例子， 这些例 子的相 类似， 可以和 
博物 学家为 便利叙 述所分 类的天 然物品 相类似 一样。 

上述經 济学派 的基本 錯誤， 导 致非常 奇怪的 結論。 我 已經在 
上面 說过， 有些 反对經 济学派 的人， 也在一 定程度 上犯了 同一錯 


①  参閱他 所著的 《商业 与政府 的关系 》, 第 1 篇 ，第 6 章》 

②  耕者 、畜 牧者、 伐 木者， 捕捉不 是自养 的魚的 漁夫， 采掘 自然所 埋藏于 地下的 
尽善尽 美的石 头或燃 质物的 矿工， 我們 可把他 們通通 看做屬 于同一 类型的 劳动者 为 
避免 名称的 紛繁， 可把这 箜职业 都叫做 农业， 因 为耕种 地球地 面是最 重耍的 职业。 如果 
把 槪念弄 得淸楚 明确， 名 称无关 重要。 压榨自 植葡萄 汁制酒 商人， 从事 一种机 械式工 
作； 这工作 近似工 业的 程度， 大于 近似农 业的 程度。 但只 要了解 酒商的 劳动是 怎样扩 
大这种 产品的 价値， 把它 列入农 业范疇 或工业 范疇都 沒有大 关系。 如果 我們想 把授与 
价 値的备 种方法 一一 加以 分析， 我們可 以把产 並再細 分为許 許多多 部門。 如果 我們的 
目 的 在于尽 可能槪 括化， 我們可 以把一 扨产 业看 做全部 相同, 因 为分析 起来， 一 切产业 
都苟 以說 是役使 夭然物 质和启 然力， 使产 品能 够滿足 A 类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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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按 照經济 学派的 意見， 由 于商人 和制造 者对一 般財富 的增进 
不 能有所 貢献， 因此他 們完全 依靠唯 一的生 产者即 土地所 有者和 
耕 者維持 生活。 不 論他們 授与东 西以什 么新的 价値， 他們 同时消 
費 掉眞正 生产者 所提供 的相等 价値的 产品。 因此， 工业国 和商业 
国 是完全 依靠它 們从农 业顾客 得来的 工資为 生的。 为证 明这观 
点， 他 們认为 科伯特 实行保 护工业 政策， 把法国 弄得山 穷水尽 

但实 际的情 况却是 这样， 不管一 个人所 从事的 劳动是 哪一种 
的 劳动， 他所 依靠以 維持生 活的， 乃是 从他所 增加于 他的产 品的价 
値 得来的 利潤， 或从这 价値的 一部分 得来的 利潤， 不 管这部 分大小 
如何。 产品的 总价値 就是用 这种方 法支付 从事生 产的人 們的利 
潤。 人类 的需要 ，是 以所生 产或所 創造的 总价値 来供应 或滿足 ，而 
不是仅 仅以淨 价値来 供应或 滿足。 

从事 商业或 从事工 业的一 个国家 或一类 国家， 幷不比 从事农 
业的国 家更多 地或更 少地受 別国的 雇用。 一种产 业所創 造的价 
値， 跟另一 种产业 所創造 的价値 在性质 上是一 样的。 两个 价値大 
小 相等的 价値即 相等， 尽 管它們 是不同 产业的 产物。 当波 兰把它 
的主要 产物即 小麦和 荷兰、 东印度 或西印 度交換 东西时 ，荷 兰不受 
波兰 雇用， 正 如波兰 不受荷 兰雇用 一样。 

不但 如此， 波兰每 年輸出 几千万 小麦， 照經 济学派 的想法 ，应 
該日 益富足 才对。 可是 ，它旣 穷困而 又人口 稀少。 为 什么是 这样？ 
因 为它专 門从事 农业， 尽管它 可能同 时又是 农业国 又是商 业国。 
与其 說荷兰 受波兰 雇用* 由于 波兰 毎年給 荷兰生 产几千 万小麦 ，无 
宁 說波兰 受荷兰 雇用。 此外 ，和 向它耕 买小麦 的国家 比起来 ，波兰 
幷不 是不依 靠这些 国家， 周为波 兰要把 小麦卖 給它們 ，正如 它們要 


① 參閱經 济学派 所写的 許許多 多文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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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它 购买小 麦一样 。① 

此外， 他 們說科 伯特把 法国弄 得山穷 水尽， 这幷 不符合 事实。 
事实是 ，在科 伯特的 管理下 ，法 国却从 两个摄 政和一 个庸懦 无能的 
君主 所造成 的穷困 中挣脫 出来。 不錯 ，法国 以后又 破产了 ，但 这是 
由于 路易十 四的穷 奢极侈 和穷兵 黷武。 不但 如此， 路易十 四的探 
霍， 恰恰 反映科 伯特曾 蓄积有 大笔資 財供他 使用。 但是， 必須承 
认， 如果科 伯特对 农业也 給与和 工商业 相同的 保护， 这些資 財可能 
更为 巨大。 

这样， 社会 所能用 以扩大 財富的 方法， 显 然比經 济学派 所設想 
的多 得多。 按照經 济学派 的想法 ，一个 国家每 年所能 創造的 价値， 
除土地 的每年 淨产量 外別无 其他， 他 們幷且 认为不 但地主 和游手 
好閑 之徒要 依靠这 笔基金 維持， 連商人 、厂主 、技工 以及政 府的全 
部經 費也要 依靠这 笔基金 維持。 可是， 我 們剛剛 看到， 一个 国家的 
每年生 产量， 不仅 仅在于 它的农 业的淨 产量， 而 在于它 的农业 、工 
业 和商业 的总生 产量。 因为， 一个 国家的 总产品 ，难 道不是 全可使 
用供給 国民消 費嗎？ 要 把所生 产的价 値拿来 消費， 該价値 难道因 
此便算 不得財 富嗎？ 价 値本身 难道不 是起因 于它的 可适应 于消費 
用 途嗎？ 

英 国著作 家斯图 亚特可 看做是 极力提 倡排外 制度， 也 就是以 
一 个团体 的富裕 来自另 一个团 体的貧 穷这个 学說为 根据的 制度的 
人物。 当 他說“ 一旦停 止对外 貿易， 国內 財富便 无从增 加”② 这句話 
时 ，他 本身也 和經济 学派一 样陷入 錯誤。 在他 看来， 財富似 乎只能 
来自 国外， 但在 外国， 財富 又是从 哪里来 •呢？ 也是从 国外来 的嗎？ 


① 凼此可 演繹下 去說， 如果有 K 么国家 可以說 受別国 雇周， 这个 国家就 是最依 
賴 別国的 国家， 而最依 賴別国 的国家 ，乃 是 缺乏資 本的 国家， 而不是 缺乏土 地的国 家《 
© 《政 治經 济学原 理之硏 蔸》， 第 2 卷 ，第 2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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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向 一个又 一个外 国探溯 財富的 来源， 必探溯 尽世界 一切国 
家， 最 后不得 不轉向 地球以 外的地 方探溯 ，这 当然是 荒謬絕 偷的。 

弗邦奈 ® 也 以这个 彰明昭 著的錯 誤作为 他所提 倡的禁 止制度 
的根据 。說 得直率 一点， 所有短 見的商 人以及 世界与 欧洲国 家所实 
行的排 他制度 ，都 是根据 这不正 确看法 。他們 认为一 个人得 利必定 
使另 一个人 損失， 一个 国家得 利必定 使另一 个国家 損失。 他們把 
情况 說成好 像东西 沒有可 能增加 价値， 好像 一个人 或一个 社会若 
不向 別人或 別个社 会进行 掠夺， 財富 便无从 扩大。 可是， 如 果一个 
人 或一个 社会只 有栖牲 別人才 会变成 富足， 那末， 一 个民族 或組成 
一个国 家的整 个人民 团体， 怎 能在一 个时期 比在另 一个时 期更为 
富足， 像法 、英 、荷 、德 人民現 今和过 去相比 显然是 更富足 那样？ 我 
們 时代的 国家， 比在 十七世 紀时候 都來得 富足， 他們的 需要， 現在 
也比 那时候 得到更 充裕的 供应， 怎 么会这 样呢？ 它 們从哪 里得来 
在 十七世 紀所沒 有的財 富呢？ 是 不是从 新大陆 的矿得 来呢? 但在发 
現美 洲大陆 之前， 它們 的財富 已經比 从前增 多了。 幷且， 美 洲的矿 
所提供 的是什 么东， 西呢？ 金屬 財富或 价艇。 但这些 国家現 今所拥 
有的 在十七 世紀幷 不存在 的其他 价値， 又从 哪儿得 来呢？ 显而易 
見 ，这些 价値是 創造出 来的。 

因此， 我們 必須下 这个結 亂 財 富是由 协助自 然力和 促进自 
然 力的人 类的劳 动所給 与各# 东西的 (介 値耝 成的。 这价値 旣可以 
創造， 又可以 消灭, 旣能 增加， 也能 减少。 所有 这些， 各国都 能够依 
靠自己 来实現 ，不 必依 靠外力 ，但 要看所 采用的 方法以 为定。 人类 
如 果有决 心和有 知識使 用正当 方法， 便不怕 得不到 合理願 望的目 
的物。 这是 一个人 人必須 知道的 眞理， 本书的 目的， 即在于 硏究和 


① 《商业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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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那些 正当的 方法。 

第三章 生 产性資 本的性 质和它 • 

协 同生产 的方式 

当 我們进 而硏究 劳动过 程时， 我 們就会 发見劳 动必須 得到协 
助， 否則 不能授 与各东 西以价 値。 使用在 产业上 的人类 劳动， 必須 
装 备有事 先已經 存在的 产物， 否則无 論怎样 机巧， 怎样 聪明， 都无 
法活动 起来。 上述事 先存在 的产物 如下： 

(1) 各种 技艺所 使用的 工具。 农民 如果沒 有鏟子 鋤头， 織工 
如 果沒有 織机， 水手如 果沒有 船只， 都无 法施展 他們的 技能。 

(  2  ) 劳动者 在执行 他的部 分的生 产任务 时所必 需的生 活必需 
品。 不錯， 他 所从事 制造的 产品或 他所收 得的这 产品的 价格， 終必 
补偿 这項生 活費用 ，但 他必須 不断垫 付这項 費用。 

(3) 劳 动者所 使用的 原料， 他通 过劳动 把这些 原料改 变为制 
成品。 不錯， 这些 原料常 常是自 然賜給 人类的 无代价 礼物， 但一般 
地說， 更常 是先前 劳动的 产物， 例如 农业所 提供的 谷种， 矿 工和冶 
炼者 的劳动 果实即 金屬， 商人从 远道运 来的药 品等。 劳动 者必須 
預先掌 握这些 东西的 价値。 否 則无能 为力。 

上 述这些 东西的 价値， 构成 所謂宇 f 

必須 把地上 一切建 筑物、 改良物  及 *耕* 畜农具 等列在 生产資 
本項 目下。 前 者能够 增加土 地的年 产量， 后 者是协 助人类 进行劳 
动的 工具。 

如果貨 币用于 促进产 品交換 ，貨 币也 屬于生 产資本 的范疇 。要 
是沒有 資本， 生产 便不能 进步。 分配 在整个 人类劳 动机构 上的貨 
正如搽 在复杂 机器各 个輪上 的滑油 一样， 使它的 活动具 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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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的 灵活。 但金銀 如不用 在劳动 上面， 就 沒有生 产力， 像 搽在停 
止 动作的 机器上 的滑油 那样。 人类劳 动所使 用的一 切其他 工具， 
情 况也是 如此。 

如果 认为一 个社会 的資本 仅仅在 于貨币 ，那 就大錯 特錯了 。商 
人 、工厂 主和 农場主 一般只 把組成 他們資 本的价 値的最 小部分 ，以 
貨币 形式保 存着。 不但 如此， 他們的 事业越 话跃， 具 有貨币 形式的 
部 分的資 本就越 相对地 减少。 商人的 資本， 大部分 是在海 陆运輸 
中的貨 物或在 各处堆 棧中的 貨物。 工 厂主的 資本， 主要是 由各个 
加 工阶段 中的原 料以及 工具、 器具和 工人所 需要的 生活必 需品組 
成。 农場主 的資本 ，多 半是投 在农場 建筑物 、牲畜 、籬笆 、圍 栏等。 
他們都 极力設 法不把 超过需 要的現 金放在 手边。 

什么对 一个人 、两 个人 、三个 人或四 个人可 适用， 对整 个社会 
也可 适用。 一个 社会的 資本， 是个 別私人 資本的 总和。 一 个国家 
越 繁荣， 它的 产业越 发达, 处于 貨币形 态的資 本在国 民資本 总額中 
所占 的比例 越小。 奈 克估計 ，在 1784 年法国 通貨的 数額約 二十二 
亿法郞 左右。 我們有 理由相 信这是 偏高的 估計， 但 現在不 是叙述 
这 些理由 的恰当 时候。 可是， 我們如 果計及 法国人 民或政 府在世 
界各角 落所有 的工厂 、土地 、牲畜 、器具 、机器 、船只 、貨 物以 及其他 
形 形色色 的設备 ，再加 上他們 在同时 候所有 的家具 、首飾 、珠宝 、金 
銀餐具 以及其 他奢侈 品与便 利品， 我 們就可 发見和 这些东 西的价 
値 的总計 比較， 二 十二亿 法郞簡 直是滄 海一粟 。① 

比克估 計英国 資本总 量为二 十三亿 镑©  (合五 十五亿 法郞以 


① 楊格在 《游 法旅程 》 中尽 管对法 国农业 情况表 示不滿 ，但 估計法 国仅仅 用于农 
业上的 資本， 就达十 一亿法 郞以上 。 他 相信英 国用于 农业的 資本， 和法 国相比 是二对 


_ 


<S> 《关 于所得 税收入 的蓴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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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乂在实 行現行 紙币制 度以前 ，英国 在流通 中的金 屬貨币 ，最 多被 
估計 为四千 七百万 鎊①， 就 是說， 約等 于全部 資本的 五十分 之一。 
斯密 估計它 只等于 一千八 百万鎊 ，即不 及一百 二十七 分之一 。@ 
掌握 在政府 手中的 資本， 是国民 資本总 額的一 部分。 

我們不 久就可 看到， 在生 产过程 中所不 断損耗 和消费 掉的資 
本， 怎样不 断从生 产得到 补偿， 說得 更恰当 一点， 資本的 价値， 在一 
种 形式下 被毁灭 之后， 怎 样又以 別种形 式重新 出現。 就 眼前說 ，我 
們 只需要 认淸这 一点， 那 就是， 如 果沒有 資本， 劳动 就不能 生产什 

么 东西。 資本必 須和劳 动协力 合作， 这个协 作我叫 做資本 的生产 

•  •  •  •  • 

作用。 

參  攀 

第四章 协 同創造 財富的 自然力 

特別 是土地 

劳动 除谐助 于資本 即劳动 自己从 前所創 造的产 品以創 造別的 
产 品外， 同时还 利用各 种各样 的其他 因素的 力量。 这些因 素不是 


①  皮 特所估 針的 硬币数 字大抵 偏高。 他說 金币数 額为四 千四百 万鎊， 而 普賴斯 
估計鈕 币的数 額为三 百万鎊 ，这 就便金 銀两种 硬币的 数額合 計达四 千七百 万鎊。 

②  据科康 博士的 估計, 大不 列頭 包括爱 尔洤在 內的全 g 資本 如下： 


! 

听 性財产 

非生产 性財产 

政 府財产 

j 各国 的总訂 

1 

英格竺 

1,543, 400, 000 鎊 

Ml, 000,000 鎊 

32,000, OCO0J 

*1-34^000,000^ 

苏格兰 

239,580,000鎊| 

38, 500,900 鎊 

镛 

3,000*0 00 鎊 

281,080,000^ 

爱尔当 

英格我 积爱 尔兰 
典有的 軍用品 
与 其仙耵 产 

467,660,000^ 

S7,030,000 鎊 

i 

' 

6000,000 鎊 

i 

563,660,000^ 

45,000,000 鎊 

备神財 产的总 計 丨 

2,250, 000,000 鎊 

397,000,000 鎊 

44, 000, 000 乾 

1 

2,736,o40,000g| 

| 

- 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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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自己 創造的 东西， 而是自 然賜給 人类的 东西。 通过这 些自然 
力的 合作， 劳动把 一部分 效用給 与各种 东西。 

这样 ，在 犁耕田 地幷播 下种子 的时候 ，除 这工作 过程中 所利用 
的科学 知識， 劳动和 从前創 造的价 値如犁 、耙 、种子 、工 人所 消費的 
粮食 和衣服 等等外 ，还 有土壤 、風、 太阳 等自然 力执行 工作。 人类 
对 这些自 然力的 工作沒 有参加 力量， 但这些 自然力 协同生 产收获 
季 节所收 割的新 产物。 自然力 的这种 作用， 我叫做 自 然力的 生产作 

# 自然 力这个 名詞， 这里是 按非常 广泛的 意义使 用的。 它不但 
包 括对价 値的創 造起貢 献作用 的无 生物， 而且 包括自 然規 律如使 
钟摆 下垂的 引力， 使指 南針朝 向一定 方向的 磁力， 銅的 彈力， 大气 
的重力 3 热的自 行发 火性能 等等。 

資本的 生产力 常常和 自然力 的生产 力混在 一起， 以致 要准确 
地决 定它們 各自对 生产所 作的貢 献非常 困难， 或甚至 不可能 。培 
椹 从外国 輸入的 花草的 溫室， 由于 适宜的 灌漑而 变得肥 沃的草 
場 ，它 們的大 部分生 产力， 来自有 关的建 筑物， 这些 建筑物 是从前 
的生产 活动的 果实, 現在 成为用 以促进 眼前生 产的資 本的一 部分。 
同样的 說法也 适用于 新开垦 的土地 、农业 用房屋 、圍 栏以及 其他地 
上 永久改 良物和 設备。 所 有这些 价値， 都是 資本項 目 ，但我 們不能 
把它 們和它 們所附 屬的土 地分开 。① 

机器大 大提高 人的生 产力。 在使用 机器时 所得到 的产品 ，一 
部分归 功于投 在机器 的資本 的价値 ，一 部分归 功于自 然力的 作用。 
如果使 用由十 个工人 操纵的 走輪③ 代替 風車， 那末， 磨坊的 产品， 

①  如 果土地 和資本 归不同 的人所 有， 决定它 的价 値和效 能各有 多少， 这是地 
主和資 本家的 事体。 一般的 人只耍 了解它 們对財 富的生 产各有 貢献就 够了， 不 必計算 
它們 貢献究 是多少 。 

②  一种鼓 形的輪 ，十个 工人在 輪里面 ，，边 走边轉 动它， 


辕一 m 时富 的生产 


可 以說是 构成机 器的价 値的資 本的生 产作用 和旋轉 走輪的 十个工 
人的劳 动的生 产作用 的共同 果实。 如果用 帆代替 走輪， 明显的 ，風 
这个 自然力 就执行 了十个 工人的 工作。 

在上 述走輪 的例子 ，不 存在的 自然力 ，可用 另一种 力替代 。但 
在許多 情况下 ，不能 不利用 自然力 ，它的 作用是 絕对的 、实 际的 ，例 
如使植 物生长 的土壤 的力， 就 是协同 生产供 我們食 用的家 畜的活 
力。 一群的 羊是下 述一系 列东西 的共同 产品： 羊主 和放牧 者的照 
料， 购买 飼料， 建筑羊 栏和修 剪羊毛 所垫付 的資本 以及自 然 所給与 
羊的 器官和 腑臟的 作用。 

这样 ，一般 地說， 自然 是人的 伙計， 是人的 工具。 人越 能不用 
自己和 資本的 力幷把 越大的 部分的 生产工 作交給 自然， 自 然便越 
有益 于人。 

斯 密煞費 苦心地 解釋， 为什 么文明 国家， 能比野 蛮国家 享有丰 
富得多 的产品 ，尽管 文明国 家存在 着許多 坐食者 和非生 产性工 人。 
他认 为这丰 富来自 分工。 ①沒有 疑問， 分 工大大 提高生 产力， 在我 
們 效法斯 密继續 硏究下 去时， 也 会自己 看到这 一点。 但单 单分工 
还不 够說明 現象， 如果 我們考 虑到劳 动和文 明所用 为我們 利益服 
务的自 然力的 力量， 我們 就不会 对这現 象感到 惊奇。 

斯密 承认， 人类 的智慧 以及人 类对自 然 規律的 知識， 使 人知道 
如何更 好利用 自然所 提供的 資源。 但是， 他 继續推 論下去 把这种 
智慧 和知識 归功于 分工。 他 的意見 在一定 程度上 是对的 。因为 ，如 
果 一个人 专搞一 种工艺 或专硏 究一种 科学， 他便有 更充分 的机会 
促 进达工 艺或这 科学的 发展， 使其达 到十全 十美。 但自然 規律一 


① 看 下面斯 密所說 的話， 由于分 工而发 生的各 种工艺 产品的 跃增， 使得 管理得 
宜的 社会普 遍丰衣 足食， 連最低 阶級人 民也无 例外。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1 篇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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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 見后， 由这发 現而生 产出来 的东西 ，便不 再是发 現者的 劳动的 
产物。 头一 个发現 火能熔 解金屬 的人， 不是 这个过 程对被 熔化的 
矿物所 增加的 效用的 实际創 造者。 这效用 是火同 使用熔 解方法 ^ 
人的 劳动与 資本对 金屬起 作用的 結果。 但是， 世界 上难道 沒有^ 
然发 現的方 法嗎？ 难道 沒有极 其明显 而不需 要技巧 也可发 現的方 
法嗎？ 当一 棵树木 被斫倒 以后， 社会由 此得到 的产品 ，难道 只是伐 
木 者的劳 动的产 品嗎？ 

斯密从 这个不 正确观 点引伸 出以下 不正确 結論。 他說， 所有 
生产 出来的 价値， 都是 很远以 前或不 久以前 的人类 劳力或 劳动的 
具体 表現， 換旬 話說， 財富只 不过是 积累的 劳动。 基 于这个 論点， 
斯密又 演釋出 第二个 同样不 正确的 結論， 即 劳动是 財富的 唯一尺 
度， 也就是 所生产 的价値 的唯一 尺度。 

很明显 ，上 述斯密 的主張 ，.和 十八 世紀經 济学派 的主張 恰恰相 
反。 經济学 派认为 劳动每 生产一 項价値 ，，就 消費 等量的 价値， 因此， 
劳动 沒留有 剩余， 沒 留有淨 产品。 他們 队为 只有土 地能生 产无代 
价 的价値 —— 因此沒 有其他 东西能 提供淨 产品。 这 两个論 点郁已 
經 发展成 为学說 ，我 在这里 引用它 tfW， 只在于 警吿硏 究这門 科学的 
人們 一开始 就当心 这些不 正确論 点的! 危險 后果， 幷 把这門 科学带 
回 观察現 实中去 。①事 实已 經证嗎 》 所生产 出来的 价値， 都 是归因 
于劳动 、資 本® 和自 然力 这三者 的胙用 和协力 ，其中 以能耕 种的土 


⑦ 在 經济学 派学說 的其他 危險后 果中， 4 很明 显的一 个就是 征收土 地税以 代替― 
切其他 _， 认为 土地税 一定会 影响一 切生 出来的 价値 • 根据 相反的 原理幷 依照斯 
密的 主义， 如果 我們同 意他的 看法， 也认 为土地 沏資本 幷不自 发地生 产任何 东西， 那就 
应 該完全 豁免土 地和 資本的 淨产品 的稅。 但这是 和相反 的做法 同样不 公平。 

③ 斯密虽 然承认 土地 有生 产力， 但 抹煞靳 本的同 样能九 使泪两 万法郞 資本幷 
于茭付 一 切費用 以卮毎 年能提 供一千 法郞淨 利膶的 机器， 例如 油厂 机器所 生 产的产 
物， 和 値两万 法郎幷 于支付 一钥費 用以卮 每年衝 _ 一千 法郞現 金或淨 产品的 产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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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最 重要因 素但不 是唯一 因素。 除这 些外， 沒有 其他因 素能生 
产价値 或能扩 大 人类的 財富。 

在自然 力中， 有 的可以 专有， 就 是說， 可变为 占有人 的財产 ，如 
田地 、水 流等。 有的 不能专 有而是 人人可 以使用 ，如風 、海、 自由航 
行 的江河 、物体 彼此所 产生的 物理作 用和化 学作用 等等。 

我們不 久就可 相信， 有的 生产要 素可以 专有， 有的不 能专有 
这个 事实， 对財 富的增 长非常 有利。 如果可 专有的 自然力 如土地 
的 所有者 不能确 信只他 有权享 受它的 产物， 不敢毫 无顾虑 地投入 
資本 以扩大 它的生 产力， 它便 不能生 产这么 丰富的 产物。 另一方 
面 ，劳动 有无限 的自由 随意占 用不能 专有的 自然力 ，这 給扩 大劳动 
的作用 和生产 开辟了 无限的 前途。 限 制劳动 生产力 的不是 自然， 
而 是愚蠢 和不良 政府。 

可以 专有的 自然力 ，形成 一个特 別种类 的生产 手段， 因 为不提 
出等 价物就 得不到 它們的 协力。 我們 将在适 当的地 方看到 这等价 
物 构成这 一类自 然力所 有者的 收入。 現在我 們必須 先滿足 于硏究 
各种 自然力 的生产 作用， 这些 自然力 包括已 經知道 的自然 力和将 
来发 現的自 然力。 


祥 实在。 斯密认 为耗費 两万法 郞資本 設立的 工厂， 就 是各时 候使用 在該工 厂的 各部分 
的这 么多的 劳动量 的具体 表現， 因此认 为該工 厂的淨 产品就 是从前 劳动的 淨产品 。但 
是他 錯了， 即使为 辯論起 見承认 該工厂 的价値 是从前 劳动的 价値， 但該 工厂逐 日生产 
的价 値完全 是新的 价値， 正如 一块地 产所生 的租金 是和該 地产本 身的价 値完全 不同的 
价値， 可把它 消費掉 而不对 該地产 价値发 生絲毫 的影响 。要是 資本所 包含的 生产力 ，只 
有 創造資 本的劳 动的生 产力 ，而自 己 沒有生 产力， 那末， 資 本怎能 提供和 使用資 本的劳 
动的利 潤沒有 关系的 永久利 潤呢？ 說創造 資本的 劳动， 在 停止活 动以后 还继續 領受工 
資， 具 有无限 价値， 未免荒 謬# 我們不 久就可 看到这 种想法 不仅仅 是臆測 • 


第五章 劳动 、資 本和自 然力协 同生产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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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劳动 、資本 和自然 力协同 

生产 的方式 

我們已 經看到 劳动、 資本 和自然 力如何 在自己 职能范 圍內协 
同进 行生产 工作。 我們 也看到 这三者 是創造 产品所 不可缺 少的因 
素， 但是， 这三者 幷不是 必須屬 于同一 个人的 所有。 

一个 勤勉的 人可把 他的劳 动力借 給另一 个拥有 資本和 土地的 

人。 

資本 所有者 可把資 本借給 只拥有 土地和 劳动力 的人。 

地主 可把地 产借給 只拥有 資本和 劳动力 的人。 

不 論借出 的是劳 动力、 資本或 土地， 由于 它們协 同創造 价値， 
因 此它們 的使用 是有价 値的， 而且通 常得有 报酬。 

对 借用劳 动力所 付的代 价叫做 Iff。 

对借用 資本所 付的代 价叫做 
对借用 土 地所 付的代 价叫*  一每。 

有 的时候 ，土地 、資本 和劳动 屬 一个人 所有。 自己 出資耕 
种自 己园地 的人， 同时是 土地所 有者、 資本 所有者 和劳动 力所有 
者。 地主 、、資 本家和 工 人所得 的收入 全归他 一个人 独享。 

磨 刀匠的 职业， 不需 要占有 土地。 他把 所使用 的工具 挑在肩 
上。 他的 操作和 熟练， 完全依 靠他的 十指。 他同 时是冒 險家① 、資 
本家和 工人。 

① 法語 entrepreneur —字 ，很难 譯成英 語9 和 它相应 的英語 undertaker — 字 
的意义 已經限 定。 entrepreneur 意昧着 工业 方面的 工 厂主， 农业方 面的农 場主 ，商 
业 方面的 商人。 此外， 它幷 I 旨 凡在这 三个产 业部門 承担一 家公司 的直接 實任与 風險幷 
管理职 务的人 ，不 論是自 己出資 ，或 借用別 人資本 經营， 由 于缺乏 更适当 的字， 我現在 
把它譯 为冒險 I  — 一 英 譯本注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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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很少 碰到生 产事业 冒險家 是这样 的穷， 以 致在所 經营的 
事业里 連一股 資本也 沒有。 就 是普通 工人， 通常也 自己預 付一部 
分 資本。 瓦工到 人家工 作时， 总是 自己带 泥刀。 裁 縫匠自 备頂針 
和針。 他們 有的穿 得比較 整齐， 有的穿 着襤褸 衣衫。 购买 衣服的 
錢， 固 然来自 工資， 但他 們得自 己先作 垫款。 

如 果土地 不是屬 于专有 財产的 一类， 例 如石矿 或如劳 动者所 
从以 获取魚 、珠 、珊瑚 等等的 江海， 那末， 单单 使用劳 动与資 本便可 
得到 产品。 

如果劳 动是对 只借資 本就可 取得的 外国产 品进行 加工， 那末 
劳 动力和 資本自 己也有 力量进 行生产 工作。 欧洲制 造棉布 和許多 
其他物 品的企 业就是 例子。 因此 ，只要 有資本 和劳动 的协力 ，所有 
工 业都能 够生产 东西。 土地 不是絕 对不可 缺少的 因素， 除 非把从 
事 工作的 地点看 做这种 土地。 在 严格意 义上， 我們 必須这 样做。 
这 种土地 往往是 租的。 但是， 如果 把工作 地点看 做使用 的土地 ，那 
末至 少也得 承认， 一个 大規模 企业， 如得 到巨額 資本的 帮助， 能在 
小小 一块土 地上搞 起来。 所以， 我們可 下这个 結論： 国民的 劳动， 
不是 受土地 大小的 限制， 而是 受資本 多寡的 限制。 

具有二 万法郞 資本的 一个制 袜商， 可能經 常使用 十架織 袜机。 
假使他 設法扩 大資本 两倍， 他便 有力量 使用二 十架織 袜机， 就是 
說， 他 可再买 十架織 袜机， 偿付 两倍的 租金， 购进两 倍的抹 所用的 
絲或 棉花， 幷 垫出必 要的款 以雇用 两倍的 工人， 等等。 

但是 ，专 門以耕 作土地 为目的 这部分 农业， 自然 3? 受土 地大小 
的 限制。 私 人也好 ，社会 也好， 所耕种 和所施 肥的土 地都必 定限于 
天然 許可的 范圍。 但他們 却有无 版的力 量来扩 大他們 的資本 ，因 
此也 有无限 的力量 雇用更 多的劳 动力， 从而扩 大他們 的产品 ，換句 
話說 ，扩大 他們的 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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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 有过像 日內瓦 那样的 人民， 他們所 占有的 土地沒 生产二 
十分 之一的 生活必 需品， 然而他 們却过 着丰衣 足食的 生活。 住在 
朱拉山 不毛溪 谷的居 民过着 很好的 生活， 因 为他們 經营許 多手工 
业。 在 十三世 紀时， 威尼斯 共和国 成为全 球的注 目点。 它 在意大 
利只占 有小小 的土地 ，但 它从商 业获得 了那么 多財富 ，以致 它能够 
占有 达馬希 亚和希 腊許多 島屿， 甚 至占有 希腊的 首都。 一 个国家 
土地的 大小和 肥瘠， 在很大 程度上 依存于 它的地 理位置 的好坏 。至 
于它的 劳动和 資本的 力量， 則依存 于它自 己的管 理能力 ，因 为人类 
总有 能力改 良劳动 的质量 和扩大 財富的 数量。 

缺乏 資本的 国家， 在銷售 它們的 产品时 一定要 蒙受很 大的不 
利。 它們 不能对 买者提 供长期 信貸， 不 能給国 內外雇 客时間 付款， 
不能 借錢給 他們。 如果資 本非常 短絀， 他們 甚至垫 不出原 料的代 
价 和自己 劳动的 代价。 这說 明同印 度和俄 国进行 交易， 为 什么必 
須預付 貨价六 个月或 一年。 这些 国家一 定在其 他方面 很幸运 ，否 
則它 們决不 能在这 么大的 不利情 况下售 出很多 产物。 

在 說明三 种生产 要素即 劳动、 資 本和自 然力怎 样协同 生产物 
品 以适应 人类使 用后， 让我們 进而更 加詳細 地分析 它們各 別的作 
用。 这个硏 究非常 重要， 因为 它使我 們不知 不觉地 接触到 什么对 
生产即 对个人 富裕和 国家权 力的泉 源比較 有利和 比較不 利的知 

-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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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我們 仔細硏 究人类 劳动的 作用， 我 們就可 发見不 論它是 
用 于什么 目的， 它 总是由 以下三 种动作 組成。 

取 得任何 产品的 第一个 步驟， 就 是硏究 关于这 产品的 規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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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趋势。 如果不 知道铁 的性能 ，不 知道 开铁矿 的技术 ，不 知道炼 
铁的 方法， 不知 道怎样 熔铁和 鑄造， 鎖便制 不成。 

第二个 步驟就 是应用 上述的 知識来 实現一 个有用 的目的 ，例 
如， 把铁鑄 成某一 形式， 就可 提供一 种工具 把一切 监房的 門鎖起 
来， 除携 有钥匙 的人外 誰也开 不来。 

最后的 步驟就 是进行 上述两 步驟所 提示的 用手的 工作， 如鍛、 
銼和 把鎖的 零件鑲 配在一 起等。 

这 三种动 作全由 同一的 人来执 行的情 况很少 。一 般的情 况是： 
一个人 硏究規 律和自 然 趋势， 这 个人就 是哲学 家或科 学家； 另一个 
人把 前者的 知識应 用于創 造有用 的产品 ，这个 人或是 农場主 ，或是 
工 厂主， 或是 商人； 又一 个人在 前两人 的指揮 监督下 提供执 行的力 
量 ，这个 人就是 工人。 

无 論什么 产品， 詳 細分析 之后， 都是从 这三种 动作生 产出来 

的。 

拿 一袋小 麦或一 筒酒为 例子。 要获 得小麦 或酒， 第一 步驟就 
是由物 理学家 或地质 学家① 来探討 小麦或 葡萄的 生产的 自然趋 
势， 适 合种植 小麦或 葡萄的 土壤和 季节， 草木 或树苗 长大繁 殖所必 
須有的 照料。 嗣后 不是由 地主自 己来做 的話， 佃戶 就得把 这些知 
識应 用于他 的特殊 目的。 他还 得鳩集 生产一 种有益 产品所 需要的 
工 具幷扫 除生产 的一切 障碍。 最后， 工人必 須翻轉 土壤， 播下种 
子， 修剪和 扎綁葡 蔔树。 这三 种动作 是完成 这产品 的生产 所不可 
缺乏的 动作， 不管这 产品是 小麦或 是酒。 

或 者可拿 一种舶 来品如 靛靑作 例子。 地理 学家、 旅行 家和天 
文 学家的 学問， 使我們 知道这 产品是 出于什 么地方 以及要 用什么 

① 我不知 道英語 中有何 和法語 agronome 相应 的名詞 a  agronome 表示熟 |§ 
地 面土壤 性能的 地质学 专家， 換句 話說， 农亞 科学家 ,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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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渡海 到那地 方去。 商人装 备他的 船只， 差遣 它寻找 这貨物 。水 
手 和陆上 搬运工 人执行 这个生 产工作 的手工 部分的 工作。 

再把 靛靑这 种物质 作为另 一种或 第二种 产品例 如藍布 的原料 
来 考虑， 我們 知道， 首先 得請敎 化学家 关于这 物质的 性能， 关于溶 
解它 的方法 ，关于 保持它 的顏色 所需要 的留色 料剂。 于是， 工厂主 
聚集完 成染色 过程所 必需的 工具。 最 后工人 在卫厂 主的指 揮下执 
行这 个过程 的手工 部分的 工作。 

在一切 情形下 ，都可 把劳动 区分为 三种： 理論 、应用 和执行 。一 
个国家 除非在 这三方 面都很 优越， 否 則劳动 就达不 到十全 十美的 
地位 o  — 个民族 如果在 那一方 面有所 缺陷， 就 得不到 产品， 产品是 
而 且必定 是这三 种劳动 的綜合 結果。 由此 可見， 我 們应該 如何重 
視許多 初看起 来好像 不过是 好奇心 和推測 的对象 的科学 。① 

非 洲沿海 一带黑 人相当 技巧， 在 运动方 面和手 工方面 都超越 
常人。 但他 們似乎 对上述 头两种 劳动不 胜任， 因此 他們不 得不向 
欧洲人 购买所 需要的 織品、 武 器和装 飾品。 尽管他 們的土 地很肥 
沃， 但所生 产的东 西极其 有限， 販 卖奴隶 商人， 往 往必須 貯藏粮 
食, 以供奴 隶在途 中食用 。③ 

就对 劳动有 利的品 质說， 近 代人胜 过古人 万倍， 而欧洲 人又胜 
过 地球上 一切其 他国家 人民。 欧洲城 市的最 下等的 居民享 用許許 
多 多野蛮 部落會 长所得 不到的 生活舒 适品。 拿玻璃 这件东 西来說 
吧。 它容 許外面 光綫射 入他的 房間， 同时又 能防御 冷气侵 入他的 

①— 科学除 給劳动 的进展 提供直 接的推 进力， 为 劳动成 功的不 可缺少 助力外 ，它 
还給 劳动的 进展提 供一种 間接的 帮助， 即逐 漸消除 人类的 成見， 使人类 觉悟要 更多依 
靠 自己的 努力， 別过 分依靠 神灵的 帮助。 愚 昧是习 慣和奴 役人們 与阻碍 一切改 良的風 
俗的分 不开的 伙伴。 愚 昧把瘟 疫的禍 害归因 于神， 劈人們 求助于 迷信的 仪式。 但瘟疫 
也許 很容屡 防止或 消灭， 所需要 的只不 过是事 前的预 b 或 事后的 治疗。 像事 实那样 ，各 
門科 学是連 在一起 ，相依 相成。 

③ 《普 亚夫 文集》 ，第 77、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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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 它瘥在 长时期 中积累 和改良 的科学 的巧妙 結果。 要 获得这 
种 奢侈品 ，必須 先知道 _种 沙能变 成具有 扩張性 、凝 固性和 透明性 
的 物体， 还必須 知道要 混合什 么成分 和通过 多高的 热才能 得到这 
种 物体， 也 須知道 哪种熔 炉是最 适宜的 熔炉。 单单 支持坡 璃屋屋 
頂的 木架， 建造 时就需 要关于 木料的 强度和 有利使 用木料 的方法 
的广博 知識。 

但 仅仅这 些知識 还是不 够的。 这 些知識 可能一 直潜伏 在一、 
二人 的脑海 中或紀 录里。 还必 須找到 一个有 能力应 用这些 知識的 
制 造者。 这 制造者 首先必 須通曉 关于这 部門劳 动的各 方面， 还必 
須积 累或获 得必要 的資本 ，聚集 技工和 工人， 分別派 定各人 的特殊 

职务。 

最后 ，雇用 的工人 ，必 須运 用他們 的手技 把玻璃 制成。 有的建 
造 房屋和 火炉， 有的 看火， 有的 混合各 成分， 有的吹 玻璃， 有 的切坡 
璃， 有的碾 平坡璃 ，有 的嵌装 坡璃。 对 从来沒 有看过 人类劳 动所創 
造 的这样 美妙产 品的人 来說， 它 的效用 和美丽 簡直是 想像不 出的。 
通过 劳动， 最无价 値的物 质常常 变成具 有最髙 度效用 的东西 。破 
衣碎 布曾被 化成又 薄又光 的紙， 它能 把商业 所要求 的东西 和学术 
的底蘊 由地球 这一端 傳到那 一端。 它 是有天 才的人 貯藏思 想的地 
方， 是前 代把經 驗付姶 后代的 工具。 我們通 过它得 到我們 財产权 
的证据 ，我們 通过它 把心坎 里最高 尙和最 亲切的 情緒表 达出来 ，而 
且凭 借它来 喚起別 人心里 应的 情威。 紙在 傅达人 类知識 上所提 
供的 非常的 便利， 使它有 f &格 可称为 改善人 类状况 的一个 最有效 
东西。 的确， 如果有 这么； B 大力量 的工具 ，沒 被用作 傳播荒 謬言論 
或施 行虐政 的工具 ，那将 是多么 大的幸 福啊！ 

値得在 这里提 一提， 科 学家的 知識虽 然是改 善人类 劳动所 
不可 缺少的 因素， 但 却能容 f 易地、 迅 速地由 一个国 家傳到 其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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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而且， 科学 家对他 們学識 的傳播 有切身 的利害 关系， 他 們牟利 
的 机会在 于此， 他們成 名的机 会也在 于此， 后 者是他 們所更 重視的 
东西。 因此， 一 个国家 纵使科 学不很 发达， 它 可利用 从別国 得来的 
科学 知識， 从 而使劳 动得到 很大的 开展。 至于其 他两种 劳动， 即应 
用知 識以供 应人类 的需要 和应用 知識的 技巧， 絕不能 缺少。 这些 
技 能只对 掌握它 們的人 有用。 所以， 一 个存在 着許多 有才智 商人、 
制造 者和农 业家的 国家， 比主 要以硏 究艺术 和科学 为务的 国家有 
更强 大的力 量达到 繁荣。 意大 利在文 艺复兴 时期， 博洛那 是它的 
文 化中心 ，然而 財富却 集中在 佛罗林 、眞諾 瓦和威 尼斯。 

在我們 的时代 ，大不 列顚虽 然在科 学方面 取得了 很高的 地位， 
但 它的巨 大財富 归功于 它的企 业家善 于把知 識应用 于有益 的途徑 
以 及它的 工人能 够敏捷 地和巧 妙地执 行手工 部分的 工作， 尤甚于 
它 在科学 方面的 发展。 英人常 常被責 备妄自 尊大， 但这幷 不阻碍 
他們非 常机敏 地順应 他們产 品的顾 客和消 費者的 爱好。 他 們供应 
南 方人所 戴的帽 ，也 供应北 方人所 戴的帽 ，因 为他們 曉得在 前者市 
場所 卖的必 須制得 輕軟， 而在后 者市場 所卖的 必須制 得暖厚 。至 
于专制 一种式 样帽子 的国家 ，就必 須滿足 于国內 市場。 

英 国工人 能够充 当他們 老板的 后援。 他們 一般非 常耐心 ，非 
常 勤勉。 他們 非把产 品制得 尽可能 精美完 善不肯 放手。 他 們幷不 
是 花了比 大多数 別国工 人所花 的更多 的时間 来制遣 产品， 而是比 
他 們更注 意地和 更勤勉 地制造 产品。 

但是， 任何 民族都 不必担 忧他們 得不到 使劳动 达到十 全十美 
所 需要的 技能。 仅仅一 百五十 年之前 ，英国 还是那 样落后 ，以 致它 
得向比 利时购 买几乎 全部毛 織品。 不 过八十 年前， 現时給 全世界 
制造 棉織品 的国家 ，还得 向德国 取铪这 种物品 。① 

* ~~ ®  ^ 七世紀 ，英国 还沒有 棉織业 可說， 从海关 統計， 我們 知道， 1701 年 英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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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上面已 經說过 ，农民 、制 造者 和商人 以利用 已經获 得的知 
識 来滿足 人类的 需要为 职业。 但我 得进一 步說， 他 們还需 要另一 
种 知識， 这种知 識只能 从他們 职业的 实踐中 获得。 这种知 識叫做 
他們 的专門 技能。 最精 通学理 的植物 学家， 尽管学 問比他 的佃戶 
丰富 得多， 但在企 图改良 自己的 土地， 多半不 会搞得 像后者 那么成 
功*  一个第 一流机 械师， 尽管 能非常 巧妙地 制造織 布机， 但 除非他 
曾 經当过 学徒， 否則 織布的 本領多 半不很 髙明。 就技 术說， 只能从 
反 复的試 驗才能 获得一 定程度 的熟练 ，这些 試驗有 时成功 ，有 时失 
敗。 因此 ，科学 必須輔 以試驗 ，否則 科学不 能确保 进步。 試 驗总带 
多 少的冒 險性， 不 一定能 够补偿 冒險者 因此所 蒙受的 損失。 由于 
同业 之間的 竞爭， 冒 險者的 利潤通 常受到 限制， 即使試 驗成功 ，也 
是 如此。 但社会 却因試 驗而获 得新的 产品， 或与此 相似， 获 得旧的 
产品 跌价的 好处。 

就 农业說 ，試 驗除直 接使用 的劳动 力和資 苹外， 一般还 得牺牲 
有 关土地 的一年 或一年 以上的 租金。 

就工 业說， 試驗的 計划一 般考虑 得比較 周到， 因此冒 險性較 
小 ，所 使用的 資本可 以較快 收回。 試 驗如果 成功， 冒 險家能 够在較 
长时間 內独享 利益， 因 为他的 方法比 較易于 保密。 在有些 地方， 
这种独 占的利 益还有 专卖或 专制特 許权的 保护。 由 于这些 原因， 
工业的 进展， 一般比 农业来 得快， 进展 所牵涉 的面， 也 广泛得 
多。 


就 商业說 ，試驗 的冒險 性要比 其他两 种产业 来得大 ，如 果冒險 
的費用 不具有 同时存 在的副 目的。 但是， 商 人往往 在进行 經常交 


了 加工而 轍入的 原棉不 过二亩 七十万 八百八 十膀， 1780 年增至 六百七 十万六 千磅， 
H90 年又 增至二 千五 百九十 四万一 千磅， 而到 1813 年， 輸 入供本 国市場 消费和 再出口 
的 原棉跃 增罜一 亿三千 一百九 十五万 一千磚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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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过 程中， 把外国 一个商 品介紹 給从来 未見过 这商品 的市場 。在 
十 七世紀 ，荷兰 人跟中 国人做 买卖时 ，就 是这 样把中 国人用 以配制 
他們 所喜欢 的飮料 的各色 干树叶 拿来作 試驗。 荷兰 人当时 幷不怀 
着很 大希望 ，但由 此却开 始了茶 的貿易 ，每年 运輸量 超过四 千五百 
万磅， 在欧洲 卖得四 万万法 郞以上 。① 

在极 个別情 况下， 大胆的 試驗， 几 乎包可 成功。 在欧洲 人最近 
发現繞 行好望 角和美 洲大陆 的航綫 以后， 他 們的世 界突然 扩大到 
东方和 西方。 过去 欧洲人 对这两 半球的 情况， 一 則毫无 所知， 一則 
知道 得极其 有限。 这两 半球的 可以娛 心悅目 的新物 品是 那样的 
多， 以致冒 險家只 要不憚 航行， 定 可滿載 而归， 获得 巨利。 

除 这些极 个別情 况外， 也許 就要采 取比較 愼重的 态度, 不动用 
投 在經常 的和已 經奏效 的生产 事业的 資本来 支付試 驗費， 而只使 
用 人們可 随意花 費而不 至碍及 他們的 財产的 收入来 支付試 驗費。 
我 們应該 尽量鼓 励那些 会使大 多数人 所耗在 娛乐或 比娛乐 更坏的 
方面的 閑暇时 間和收 入移用 于有益 目的的 奇思和 怪想。 我 想不出 
有比这 更高尙 的使用 財富和 才能的 方法。 通 过这种 方法， 一个有 
錢 的慈善 家能够 把远远 超过他 所实际 付出的 价値或 超过他 的全部 
財产 的价値 C 不管 这財产 是多么 大的財 产)， 賜給劳 动阶級 和一般 
消 費者即 大多数 人民。 誰能估 計发明 犁的无 名氏所 賜給人 类的价 
値 呢②？ 


① 倫 諾瓦: 《东印 度政治 性和商 业性旅 行》。 

⑧ 凼 于印刷 技术的 发明， 人类的 恩人的 姓名， 此后将 永远留 在史册 傳于千 古《» 
如果 我沒有 說錯， 这 种人的 姓名， 将比那 些从惨 淡武 功得名 的人的 姓名， 更値得 人的崇 
拜， 在 这呰不 朽的人 物中， 有法国 农业开 山祖师 奧 利夫， 他是第 一个办 狡业試 驗場的 
人; 有达哈 麦和馬 舍布, 法 国所移 植的許 多外獨 蔬菜， 都是他 两人的 功劳; 有 拉瓦錫 ，他 
所提 出的新 的化学 学說， 促使 更重要 的技术 萃新的 完成; 还 有許許 多多現 代科学 界旅行 
安、、 他們 的抱着 有益目 标的 旅行, 也坷看 作产业 方面的 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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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拥有 巨大和 可随意 支配的 資源的 国家， 如 果明了 它的职 
寅 所在， 而且誠 心誠意 履行这 职責， 就 不会让 私人独 享劳动 方面的 
发明和 发現的 光輝与 价値。 政府所 开支的 一般試 驗費， 一 般不是 
来自 国民的 資本， 而 是来自 国民的 收入， 因为 租税从 不課及 私人收 
入 以外的 东西， 至少 不应該 課及私 人收入 以外的 东西。 耗 在試驗 
費的 部分的 税收， 人 民差不 多不会 感觉到 負担， 因为 它是由 許許多 
多 納稅人 共同分 摊的。 成功的 試驗所 生的利 益旣然 由大家 共享， 
那末， 由 社会全 体負担 利益所 由来的 牺牲， 幷 不是不 公道。 

第七章 人的 劳力、 自然的 劳力和 

机器 的劳力 


我 所說的 f $， 是 指在从 事任何 一种劳 动工作 时所进 行的继 
績不断 的动作 / 去在从 事任何 一种劳 动工作 的某一 部分时 所进行 
的继續 不断的 动作。 

凡使用 在任何 一个这 种工作 上的劳 力都是 生产性 劳力， 因为 
它协助 产品的 生产。 所以， 科学家 的劳力 ，无 論是使 用在試 驗上或 
著作上 ，都是 生产性 劳力。 冒險 家或厂 商的劳 力也是 生产性 劳力， 
尽管他 們沒从 事实际 的体力 劳动。 所有 操作的 工人， 自农 場的散 
工以 至操纵 船只的 駕駛員 ，他 們的劳 力都是 生产性 劳力。 

非生产 性劳力 ，即 对任 何产业 部門的 产品都 无貢献 的劳力 ，很 
少是 出于自 願的。 因为 ，依 照上面 的定义 ，劳 力意味 着費力 ，而这 
样 的劳力 得不到 报酬， 因此不 是愚蠢 行为就 是浪費 行为。 如果它 
是以 欺騙或 强暴手 段来达 到剝夺 別人东 西的目 的， 那末， 从 前只不 
过是愚 笨或浪 費行为 現在却 更加恶 化变为 犯罪。 結果， 沒 生产出 
什么 东西， 只把 一个人 財产强 行移到 另一个 人手中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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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已經 看到， 人使自 然 力跟他 一起从 事生产 工作， 人 甚至使 
自己 以前劳 动的产 物跟他 一起从 事生产 工作。 因此， 理解 什么叫 

做自然 的劳力 或寧夺 p 宇 dKf 以 及什么 叫做亨 宁巧学 $ 或資 
本的宇 f 4 宇平考 ■，幷 不是 困难的 事体。 

士蠡* Am 的劳力 和事前 已經存 在的产 品即資 本所搞 的劳力 
极相 类似， 而且总 是混在 一起。 因为， 构成 資本主 要項目 的 工具和 
机器， 不过是 有点儿 巧妙的 手段借 以利用 自 然力。 例如， 蒸 汽机不 
过是 一种复 杂方法 借以利 用蒸汽 彈力和 大气压 力的交 互作用 ，所 
以， 蒸汽 机所役 使的生 产力事 实上比 投在蒸 汽机的 資本所 役使的 
生产力 来得多 ，因 为蒸汽 机是一 种手段 ，强使 許多种 自然力 給人类 
服务。 这些自 然力所 提供的 无代价 帮助的 价値， 多 半比投 在蒸汽 
机的資 本所生 利息的 价値大 得多。 

我們 必須依 照这个 观点考 虑一切 机器， 自最复 杂的机 器以至 
最 簡单的 机器， 自 最貴重 和最巧 妙的器 具以至 最普通 的銼刀 。工 
具不过 是簡单 机器， 而机 器不过 是复杂 工具。 我們 凭借工 具和机 
器来扩 大手和 指的有 限能力 。在許 多方面 ，工 具和机 器只不 过是所 
凭借 以取得 自然力 的合作 的手段 。① 工 具和机 器的显 著效果 ，在 
于戚少 生产同 一数量 产品所 必需的 劳力， 或与此 相似， 在于 扩大同 
一 数量人 力所能 获得的 产品量 —— 这 些就是 劳动的 最高目 的或最 
大 功效。 

什么 时候采 用新的 机器或 更方便 的新方 法替代 先前所 使用的 
力, 什么时 候就可 以这样 巧妙地 节省一 部分勤 勉的人 的服务 ，这些 
人于 是不免 失业。 由 于这个 原因， 机 器的采 用曾經 受到多 方面反 
对。 机 器的采 用不但 常常受 到民众 暴动的 阻碍， 有 时也受 到政府 

① 如果我 們高兴 的話, 可进 一歩槪 括化， 把 一块地 产看作 生产米 麦的大 机器 ，通 
过耕 种加以 維修。 也甩把 一群羊 看作生 产羊毛 、羊肉 的机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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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行动的 阻碍。 

要想在 这种情 况下仍 知采取 明智的 举动， 就必 須对采 用机器 
的 經济效 果先有 明确的 观念。 

新机器 可代替 一部分 人力， 而不减 少产品 数量。 如 f 机器眞 
会 减少产 品数量 ，采用 机器便 是极其 荒謬的 办法。 当使用 A 力机代 
替挑水 夫来供 应一个 城市用 水时， 这城 市居民 照常得 到水的 供給。 
这地方 的收入 在数目 上至 少仍旧 不变， 不过挑 水工人 的收入 减少， 
机械师 和提供 資金的 資本家 的收入 增加， 收 入从一 个方面 轉向另 
一个 方面。 但产 量的增 长和生 产費用 的减低 如果使 水的交 換价値 
下降, 消費者 便得到 好处， 因为， 对消費 者說， 每項費 用的节 省都意 
味着 这么多 利益的 获得。 

我們不 久就可 看到， 上述 收入的 易向， 尽 管对一 般社会 是怎样 
有利， 总 带有一 些痛苦 情况。 因为， 一 个資本 家由于 資金投 在不生 
利方面 ，或 由于資 金呆滞 不发生 作用所 感受的 苦痛， 比起一 群勤勉 
人 民被剝 夺衣食 之資所 感受的 苦痛， 是 微不足 道的。 

如果 机器会 产生这 种流弊 ，它 是該反 对的。 但是 ，跟着 机器的 
采用而 发生的 情况， 通 常是危 害大大 戚低， 而利益 却充分 发揮出 
来。 这是 由于以 下三个 原因： 

( 一 ）  制造 新机器 是一个 緩慢的 过程， 而 采用新 机器是 一个尤 
其緩慢 的过程 。这 就使有 利害关 系的人 有时間 采取未 雨綢繆 措施， 
同时 也使政 府当局 有时間 筹划补 救办法 。① 

(二）  制 造机器 得使用 大量劳 动力， 这 就使由 于采用 机器而 

① 一 个良好 政府、 沒有必 要采取 地方性 措施来 限制新 方法或 新机器 的采用 ^ 这 
种措施 就是对 发明者 財产的 侵犯。 政 府可采 用以下 各种办 法使那 些虫于 机器的 采用而 
失了 业或找 不到职 亚的工 人有工 作 可做： 使用 他們 修建由 政府出 資兴办 的公用 事业工 
程 如运河 、公路 、礼拜 堂等， 扩大 殖民， 把 APT 从一地 方迁移 到另一 地方。 由于机 器的采 
用而失 了业的 工人， 比較易 于找到 工作, 因为 他們已 g 炼有 素， 慣于劳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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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亚 的人們 得到新 的工作 机会。 例如， 使用 水管供 应城市 用水所 
引起 的建筑 水道、 安 装总水 管分水 管等等 工程， 給 木匠、 瓦匠 、铁 
匠、 鋪路工 人提供 了更多 的工作 机会。 

(三） 一般消 費者包 括受到 机器的 影响的 工人的 情况， 由于这 
些工 人前此 所从事 生产的 产品的 降价， 比以前 都有所 改善。 

此外， 企图 禁用新 机器来 防止由 于机器 的发明 而发生 的暫时 
困难 ，必 然徒劳 无功。 如 果新机 器确是 有利， 它就必 定或終 必在这 
地 方或那 地方被 采用。 新 机器的 产品， 将比 使用旧 法制造 的产品 
来得 便宜， 而 便宜的 价格， 迟 早必大 大促进 产品的 消費和 需求。 
1789 年諾曼 第开始 采用紡 紗机， 使用 旧法紡 紗的工 人企图 毁坏。 
如果他 們的图 謀得逞 ，法 国恐怕 已放棄 棉織业 的經营 ，誰都 不得不 
购买 外国制 造的棉 織品或 使用代 用品； 至 于諾曼 第的紡 紗工人 ，他 
們的 就业机 会势必 变得更 渺茫。 現在 他們大 多数已 在新开 紗厂找 
到工 作了。 

关于采 用机器 的直接 影响， 就談 到这里 为止。 至于它 的終极 
影响， 完 全对它 有利。 

的确， 如 果通过 机器的 使用， 人征服 自然， 迫使 大自然 的力量 
和 自然 力的机 能听他 支配， 为他 的利益 服务。 那末， 机器的 利益便 
太明 显了， 无須举 例說明 。不 是产量 增加， 就是价 格下降 ，二 者必居 
其一。 如果产 > 品的价 格沒有 下降， 所 得的利 益便使 生产者 的利潤 
扩 大 ，但 同时无 損于消 費者。 如果售 价下跌 ，，跌 价的 利益全 部归消 
費 者享受 ，但 同时无 損于生 产者。 

一种产 品的产 量如果 增加， 它的 价格通 常趋于 下降， 而 消費随 
着 扩大。 所以， 机器 尽管加 速生产 过程， 但反 可給工 人提供 比从前 
更多 的工作 机会。 毫无 疑問， 法国 、英 国和德 国棉織 业現在 所雇用 
的 人数, 比采 用机器 以前多 得多， 尽管 机器在 很大程 度上綰 短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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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这 个制邀 业的制 造过程 ^ 

类 似影响 (的 另一 个显著 例子， 是 用以迅 速增加 学术著 作本数 
的机器 一一 我 新說的 是指印 刷机。 

暫且 不說印 刷技术 对人类 知識的 发展与 世界文 明的进 步所提 
供 的貢献 ，疏 只从經 济观点 来說， 把它看 作一种 工业。 当印 刷机剛 
被 采用时 ，* 当然許 多抄写 員立即 被解雇 ，因为 可适当 估計一 个印刷 
工人 能作二 百个抄 写員的 工作。 所以 ，我們 可断言 ，二 百个 抄写員 
中， 一 百九十 九个失 了业， 但后来 的情形 怎样演 变呢？ 印刷 的书籍 
比抄 写的书 籍淸晰 易讀； 书价变 为比較 便宜; 这个发 明給著 述界很 
大的 鼓励， 不 論著述 是以消 遣为目 的或以 敎育为 目的。 所 有这些 
因素， 不久联 合起那 么有力 作用， 以 致雇用 的排字 工人， 在 很短时 
間內 就超过 从前抄 写員的 人数。 如果我 們現在 能够精 确計算 ，印 
刷机于 印刷工 人以外 所帮助 找到职 业的其 他勤勉 的人如 鑄字工 
人 、制 紙工人 、搬 运工人 、排 字工人 、釘 书工人 、书 商等等 的人数 ，我 
們大 槪会发 見現今 从事出 版业的 人数， 比印 刷技术 未发明 以前多 
一 百倍。 

也 許可补 充說, 从全体 劳动大 众和全 部机器 观察， 即使 想像一 
个极端 事例， 就是完 全使用 机器代 替人的 劳动， 人类 的数目 在这种 
情况下 也不会 咸少。 因为， 产品 的总量 将仍旧 不变， 而比較 穷苦的 
劳工阶 級的痛 苦也許 会减輕 ，因为 在这种 情况下 ，使 产业各 部門感 
到头 痛的暫 时变动 ，将 只影响 机器。 瘫 瘓的将 不是工 人而是 机器。 
机 器不会 餓死， 只不过 暫时不 給机器 主提供 利潤， 而 机器主 和工人 
比 起来， 当 然离饥 餓綫远 得多。 

但是， 虽然 企业家 甚或工 人从改 良机器 的使用 最終能 得到很 
大 好处， 但享 受最大 利益的 总是消 費者。 消 費者永 远是最 重要的 
阶級， 因 为消費 者人数 最多， 包含 一切类 型的生 产者， 而这 个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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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其他阶 級組成 的阶級 的福利 构成国 家的一 般福利 和繁荣 。①我 
重复 地說, 从机器 得到最 大利益 的是消 費者。 因为， 发明家 虽在若 
干年內 可能独 享发明 的好处 ，而这 只不过 是最公 平和最 正当的 ，但 
世 界上从 来沒有 永远不 泄露的 秘密， 沒有一 件事体 能在长 久时間 
內保守 秘密。 最 不容易 保守秘 密的事 体就是 人們对 其公开 有切身 
利害 关系的 事体， 至于 必須向 制机器 和开机 器工人 吐露而 依賴他 
們的 緘默来 保守的 秘密， 尤难 保守。 发明 方法变 成公开 之后， 由于 
竞爭的 作用， 产品价 格就要 降到相 当于节 省的生 产成本 的水平 ，到 
这 时候， 消費者 就开始 享受全 部的利 益。 面 粉厂厂 主現时 得到的 
利潤， 大槪 不比过 去多， 但 消費者 所付的 粉价， 現 在比过 去低得 
多。 

消費者 从采用 更迅速 的制造 方法所 得到的 好处， 不仅 限于产 
品价格 的便宜 ，他 通常还 得到产 品质量 提高的 利益。 毫 无疑問 ，画 
家 能够使 用毛笔 或鉛笔 繪画那 些增加 我們所 穿印花 布和所 陈設家 
具的 美观的 图样， 但作 为这項 用途的 鋼板机 印色棍 却能提 供連最 
熟练艺 术家也 无能为 力的固 定不变 的花样 和始終 一律的 色彩。 

如果把 这种硏 究进行 下去， 包 括一切 工艺， 我們 就可看 到机器 
的 利益不 仅仅限 于代替 人力。 实际 上机器 給我們 提供絕 对的产 
品， 因 为它提 供了从 前沒看 过的那 样精美 东西。 輾 制薄金 屬厂和 
鑄模 厂所出 的产品 ，連最 熟练和 最小心 工人的 手也做 不出。 

总之， 机 器的貢 献还不 止此。 机 器給人 类扩大 了許多 和机器 
沒 有直接 关系的 品种的 产品。 如果我 們不去 思索， 我們絕 对不会 
想像那 些不曉 得在什 么年代 开始出 現的东 西如犁 、耙 等等, 除給人 
类 提供生 活的絕 对必需 品外， 还有力 地帮助 人类获 得許許 多多他 

① 在一切 阶級中 ，工 人阶 級对节 省人力 最感兴 趣。 这乍 看起来 似乎有 背情理 ，但 
却千眞 万确。 因为对 工人說 ，便宜 的物价 是最大 的利 益， 而晶貴 的物价 是最大 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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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現在所 享用的 非必要 东西。 这 些东西 要是沒 有犁、 耙等 东西的 
. 帮助， 人 們連做 梦也想 不到。 如 果土壤 所需要 的各种 施工， 只有 
鏟子、 鋤头和 其他同 样簡陋 与笨拙 的手段 可用， 如果 在农业 生产方 
面 我們用 不到那 些从政 治經济 学观点 看来只 不过是 一种机 器的家 
畜， 那末， 工业 方面所 使用的 人力， 大 槪就必 須全部 移用于 仅仅足 
供实 际人口 勉强糊 口的必 需品的 生产。 这样， 犁帮 助解放 了一定 
数量 的人手 来搞甚 至最不 紧要的 工艺。 比 这更重 要的， 它 还帮助 
解 放一定 数量的 人手来 搞培养 智能的 工作。 

古人 不知道 什么是 水車， 什么是 風車。 在他們 的时代 ，制 面包 
的 小麦， 完全是 用手来 舂的。 所以， 一家 磨坊所 能碾磨 的小麦 ，也 
許 要用二 十个人 的力量 。① 現在， 管理 一家磨 坊連同 供給磨 机的原 
料的 工作， 一个 磨工或 至多两 个磨工 就够应 付了。 借着磨 机这个 
巧 妙机械 的帮助 ，一 个人的 生产力 ，抵 得过凱 撒时代 二十个 人的生 
产力 ，因为 ，現在 的磨坊 ，使 用風力 、水力 来搞十 八个人 的工作 。可 
是， 这額 外十八 个人的 粮食， 照 常得到 供給， 因为磨 坊出产 的产品 
幷未 减少， 这些人 可使用 他們的 劳动力 創 造新的 产品， 而把 这些产 
品交 換磨坊 的产品 ，这样 ，社 会的 一般財 富大大 增加了 。③ 


①  在 《奧 德赛》 第 20 篇， 荷馬吿 訴我們 ，尤 利西家 庭毎日 食用的 米麦， 耍使用 二十 
个女 工 来磨  >  而据 荷馬的 叙述， 尤利 西家庭 幷不比 現今一 个財主 家庭来 得大。 

②  本书第 3 版出 版以后 ，西 斯蒙第 先生的 《政 治經 济学新 原理》 也出 版了。 这位 
重要 作家， 似乎対 机器的 暫时危 害过于 重視， 而 对机器 的永久 利益 則估計 不足。 他似乎 
完全不 懂这門 科学把 机器的 永久利 益放在 不容爭 辯的地 位的那 些原則 ， * 

*  据我的 意見， 我們的 作者在 最近和 馬尔薩 斯辯論 关于制 造业的 生产力 过于靡 
大 以及产 品过 剩等問 題时， 似 乎已經 完全证 明了他 反駁西 斯蒙第 和馬尔 薩斯的 攻击的 
論 点是正 确的。 他似 乎也掲 穿了这 个可怕 学說的 認誤， 即 认为人 类劳动 的生产 力有时 
可 能过于 爾大。 参閱 他写給 馬尔薩 斯的信 ^ —— 英_ 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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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 經看到 ，构 成一 种劳动 的几个 动作， 一般 不是由 同一的 
人 来搞， 因 为这些 动作需 要不同 技能， 每一种 动作所 需要的 劳力， 
够 使一个 人把他 的全部 时間和 全部精 力花在 上面。 不 但如此 ，在 
一些情 况下， 这些动 作又分 成更小 的部分 ，每 一部分 够使一 个人把 
它当 作专門 职业。 

这样， 化学家 、植 物学家 、天 文学家 和許多 其他科 学家， 分担关 
于 自然的 硏究。 

同 样的， 在 应用人 类知識 滿足人 类需要 方面， 例如 在工业 ，不 
同种类 的制造 者分別 从事毛 織品、 陶器、 家具、 棉織 品等等 东西的 
制造。 

最后， 就上述 三个产 业部門 搞手工 部分的 工作說 ，有多 少不同 
种类 工作， 往往 就有多 少种类 工人。 制 造衣服 所用的 呢絨， 必須使 
用紡工 、織工 、修 剪羊 毛工人 、染 工和許 多他种 工人， 每种工 人继績 


不 断地专 搞一种 工作。 

大名鼎 鼎的亚 当 • 斯密， 第一个 指出产 品数量 的跃增 和产品 
质量 的改善 起因于 分工。 ® 在他所 引的例 证中， 有制 扣針的 例子。 


① 貝卡 里阿于 1769 年 在米兰 作政治 經济学 公开演 讲时， 曾 发表分 工有利 于扩大 
生产的 意見。 那 时候斯 密的著 作还未 出版。 貝卡里 阿說: ** 我 們从亲 身的經 驗嘵得 ，如 
果 我們把 体力和 脑力不 断地应 用于某 一种工 作或某 一种产 品， 我 們在这 种情况 下从事 
生 产必定 比在依 靠自己 努力取 得所需 要的一 钥东西 的情况 下容易 得多； 而且能 够得到 
数量更 多和质 量更好 的产品 基于这 种原因 ，一个 人养竿 ，呙 一个 人梳刷 羊毛， 又一个 
人織 竿毛； 一个人 种麦， 另 一个人 制面包 ，又一 个人給 耕者和 工匠制 衣服或 盖房子 。工 
艺种类 这样的 增多和 这样的 互彳目 依賴， 人这 样分为 各种职 业和具 有备种 条件， 这一切 
对 公私都 有利， 

但 我却认 为斯密 对于分 工間題 所抱的 見解， 不 是抄襲 別人， 而 是自己 的創获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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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扣針 工人， 每人专 造扣針 的某一 部分， 一人拉 铁絲， 一人剪 铁絲， 
一人磨 铁絲头 ，等 等。 单单 铁絲头 需要两 三种不 同动作 ，每 一种由 
一 个工人 担任。 据斯 密所說 ，通 过这样 的分工 ，一个 雇用十 个工人 
設备不 很好的 工場， 一 天可制 成四万 八千只 扣針。 如果各 个工人 
得一 只一只 地完成 扣針的 制造， 所有 动作自 第一步 以至最 后一步 
全由他 一个人 来搞， 那末， 他一天 大槪只 能造二 十只， 而十 个人一 
天 所能制 造的只 二百只 而不是 四万八 千只。 

斯密 认为这 个巨大 差別是 由于以 下三种 情况： 

(一)  从 經常重 复同一 种簖单 动作所 获得的 熟练， 包括 体力上 
的熟 练和脑 力上的 熟练。 就某 些工厂 某些动 作說， 工人手 法的敏 
捷， 非身 历其境 的人所 能想像 得到。 

(二)  时間 損失的 减少。 时間的 損失， 往 往是由 于抛下 一种工 
作去搞 另一种 工作， 或 由于更 換工作 地点、 工作 姿势、 工作 工具而 
发 生的。 移轉注 意力是 个緩慢 的过程 ，人不 能在頃 刻之間 ，完 成注 
意力从 旧的对 象到新 的对象 的彻底 移轉。 


先， 这 是因为 在貝卡 里阿还 未埤表 上述意 見时， 斯密十 之八 九就 已經在 格拉斯 科大学 
提 出了这 見解， 大家 知道， 所 有构成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的基本 原理， 都是 
在 这时候 提出; 但主要 是因为 他从这 見解演 繹出最 重要的 結論'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的一 切基本 原理， 早在 1751 年， 即如 斯图亚 
特 所說在 ** 对本 問題还 沒有任 何法国 （他 实在 还可补 上說， 或意 大利） 的 著作可 供斯密 
参考以 指导他 的硏究 工作的 时候， 就已 經見于 他在格 拉斯科 大学演 讲稿中 \ 斯密博 
士在 1775 年亲笔 所写的 一篇短 短的稿 珩 完 全证明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里 
所詳 述的各 个重耍 見解， 是斯密 自己想 出的。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于 1776 
年才 出版。 斯 密說， -本 篇論文 所述的 見解， 大部 分已在 某皆演 讲中討 論过， 这 些演讲 
的讲稿 ^ 还在我 手中* 抄写这 些讲稿 的是我 以前所 雇用的 一个抄 写員， 六年前 他辞我 
他去， 自从我 在格拉 斯科大 学开始 敎克萊 吉那一 班起， 也 就是从 我在格 拉斯科 过第一 
个冬 夭那时 候起， 这些 見解一 直是我 演讲的 題目。 它們也 是我离 开爱丁 堡那个 冬夭在 
該城 所作的 演讲的 內容。 我 能够提 供許多 证人 ，有 的住在 那地方 ，有 的住在 这地方 ，他 
們能 够充分 证明这 些見解 是我的 見解。 '参 閱斯图 亚特于 1793 年 3 月 18 日 在爱 丁堡皇 
家协 会宣讀 的題为 《 关于亚 当 • 斯密的 生平和 著作》 的鼸文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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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量 机器的 发明。 这使一 切工作 变得更 容易和 更迅速 。 
分工当 然把各 种动作 局限于 非常簡 单和反 复执行 的性质 这种性 
质的 动作， 恰恰 就是最 容易使 用机器 来搞的 动作。 

此外 ，人 能够最 快发現 达到一 个目标 的方法 ，如 果这个 目标近 
在 眼前， 而且 是专心 注意的 对象。 即 在哲学 方面， 大 多数新 的发現 
也 是来自 分工， 因为分 工使人 能够专 心一志 地从事 一門学 識的钴 
硏。 专 心一志 的钴硏 ，曾使 人类获 得巨大 的进步 。① 

因此， 促进 商业所 必需的 知識和 理論， 也 一定会 达到更 完善的 
发展， 如果不 同的人 分別从 事不同 方面的 钴硏。 一 个人专 門硏究 
地理， 借 以調査 各国的 地势和 物产； 另一 个人专 門硏究 政治， 借以 
調 査各个 国家的 法律与 風俗以 及跟这 些国家 通商的 利弊； 第三个 
人专門 硏究几 何学和 机槭学 ，借 以决定 采用什 么船只 、什么 車辆和 
什么 形式的 各种机 器最为 适当； 第四 个人专 門硏究 天文学 和物理 
学， 借以精 通航海 技术。 

此外 ，如果 把商业 分为国 內貿易 ，地中 海貿易 ，西印 度貿易 ，美 
洲 貿易， 批发 貿易， 零 售貿易 等等， 那末， 把 知識应 用到商 业的效 
果， 也一定 会更加 圓滿。 

幷且， 这 种分工 幷不会 妨碍不 是完全 不相容 的工作 的合幷 ，尤 
其 是相依 相成的 工作。 完全沒 有必要 把进出 口貿易 划分为 由二个 
商 人經营 ，因为 这两种 貿易的 性质不 但沒有 冲突， 而 且是相 輔相成 
的 0® 


① 尽管 在技艺 方面， 許多 新发現 起因于 分工， 我們 却不可 把由于 新发現 而产生 
的和 将耍不 断产生 的实际 产物， 也 看作起 因于分 工。 增 加的产 品， 一定 是来自 自然力 
的生 产力， 不管我 們在最 初是怎 样学懂 役使自 然力的 方法。 参閱 上文第 4 章。 

③ 把乍 看起来 似乎是 判然不 同的工 作加以 合幷， 在 我們著 作者所 称为应 用部門 
比在理 論和执 行部門 更县于 实行。 一 个一般 商人， 只耍雇 有办事 員和經 紀人， 就能兼 
菅 多种商 业交县 ，而 且他的 經营珂 能蒸蒸 日上。 这是 什么原 因呢？ 因为他 自己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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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引 起产品 价格的 下降， 因 为通过 分工， 同一 数額或 更小数 
額的生 产費用 能够生 产更大 数量的 产品。 由于 竞爭的 关系， 生产 
者不 久之后 不得不 降低价 格以至 等于所 节省的 全部生 产費用 。所 
以生产 者所得 的利益 远小于 消費者 所得的 利益。 消 費者对 于分工 
所設置 的各个 障碍， 都 是害自 己的。 

如 果一个 裁縫不 但試图 制造自 己 所穿的 衣服， 而且試 图制造 
自 己所穿 的鞋， 势必一 敗塗地 。①我 們天天 看到， 許 多人充 当自己 
的 商人， 从 而避免 給付正 式商人 所索取 的通常 利潤。 使用 这些人 
自 己所 使用的 詞語, 就 是把这 种利潤 放在自 己腰 包里。 但是， 他們 
打錯了 算盘， 因 为分工 使正式 商人能 够以远 远低于 自己亲 身出馬 
所必 須給付 的費用 为他們 服务。 自 己亲身 出馬， 他 們必須 直接接 
触农 民或制 造商， 而农 民或制 造商， 一有 可能， 必然 利用他 們的无 
經驗， 向他們 敲詐。 即使 假定所 期望的 小利益 ，沒由 于这些 人的貪 
婪而被 剝夺， 他 們也得 計算所 感受的 麻煩， 所 損失的 时間， 所耗費 
的額 外費用 （这 种費 用总是 和交易 数額成 反比例 ，交 易数額 越大这 
种費 用越小 ，交易 数額越 小这种 費用越 大）， 这一 切加在 一起， 要占 
每項瑣 碎消費 百分之 二或百 分之三 以上的 数目， 但 这本来 是可以 
节 省的。 

即 就农民 或制造 者說， 在 一般情 况下， 闖进 商人业 务范圍 ，企 
图直 接跟消 費者打 交道， 而不通 过商人 ，也 是不 利的。 因为 这样他 
就不能 专心一 志地經 营自己 的經常 业务， 而 必須浪 費一部 分本来 
可以 更有利 地用在 自己的 特殊生 意上的 时間。 此外， 他还 須維持 

只不过 是指揮 监督商 业交县 这 种工作 可推 广到更 多的交 易而不 至有所 抵触， 仔細檢 
奄 起来， 这种 工作 是同一 工作的 重复。 ―― 英 譯本注 

① 中国 糖价的 廉賤， 一半 因为产 糖者把 榨蔗工 作交給 另一帮 人去搞 ^ 搞这 工作 
的人是 往来备 地_蔗 工人， 他 們携带 极簡单 工具， 一家 一家地 上門兜 攬生意 》 参閱 
麦 卡尼: 《駐 节見聞 录》, 第 4 卷 ，第 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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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人 馬車辆 等等。 这 些費用 将大大 超过由 于竞爭 影响而 降低的 
商人 利潤。 

只有某 些种类 产品， 能 够享到 分工的 利益， 但这 些产品 也要在 
消費 超过一 定数量 后才能 享到这 利益。 十个 工人每 日能生 产四万 
八千只 扣針， 但除 非扣針 的每日 消耗 量达到 四万八 千只， 否 則他們 
就 不这样 生产。 因为 ，把 分工进 行到这 个程度 ，一个 人必須 整天专 
修針头 ，其他 工人也 必須整 天各从 事某一 特殊部 分工作 。如 果扣針 
的 每日消 耗量只 二万四 千只， 工 人便半 日无事 可作， 或部分 改业。 
如果 部分工 人改业 ，分工 就不能 那么广 泛地、 完全地 进行。 

由 于这个 原因， 除 那些能 够运往 远地銷 售而消 費量因 此扩大 
的产品 ，或 在人口 稠密地 方制造 而本地 消費量 相当巨 大的产 品外， 
都不 能实行 极端的 分工。 也 由于这 个原因 ，在 人口浠 少地方 ，許多 
供 即时消 費的不 同种类 产品的 制造， 往 往一个 人同时 兼营。 在小 
城鎭或 乡村， 一个 人往往 兼任理 发师、 外科 医生、 內科 医生、 药剂 
师。 在大 城市， 也 只在大 城市， 这些职 业不但 是特殊 的专門 职业， 
而且有 些又分 为儿个 部門。 例如 ，外科 医生分 为牙科 医生、 眼科医 
生 、产 科医生 等等。 这些 医生， 由于各 各从事 这个范 圍广大 的技术 
的某一 部門， 因 此获得 了要是 沒有分 工决不 能得到 的那样 程度的 
熟练。 

商业 情况也 如此。 拿乡 村食品 商作为 例子， 他 的貨品 的消費 
量 是那样 有限， 以致 他不得 不同时 又作杂 貨商， 又作文 具商， 又作 
客棧 老板， 又 作其他 生意， 甚 至作报 道新聞 和出版 生意。 在大域 
市， 不但銷 售一般 食品是 一門大 生意， 即单售 一种食 品也是 一門大 
生意。 巴黎 、倫敦 和阿姆 斯特丹 有許多 鋪子专 卖茶叶 、油 或醋 。可 
以想像 得到， 这些鋪 子对于 它們所 卖的唯 一物品 所配备 的品色 ，一 
定 比什么 东西都 卖的鋪 子齐垒 得多。 这样 ，在一 个国富 物阜、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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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 的国家 ，运 輸商、 批发商 、牙商 、零售 商各經 营一种 商业。 和同 
时 兼营多 种生意 的商人 比較， 他們的 业务不 但办得 更好而 且办得 
更 經济。 他們都 从这經 济得到 好处。 如果上 面所作 的說明 还不够 
令人 信服， 經驗可 給我們 提供不 可否认 的证据 ，因为 商业部 門分得 
愈細， 消 費者所 付的价 格便愈 便宜。 其他情 况如果 都相同 ，一 种从 
远 地运来 的商品 ，在 大域市 或大市 集所卖 的价格 ，一 定比在 小乡鎭 
或小村 庄所卖 的价格 低廉。 

小 村庄或 乡鎭消 費量的 有限， 除 使商人 不得不 同时兼 营多种 
在其 他地方 显然是 分別經 营的行 业外， 还使 許多东 西不能 在一年 
四 季都有 出卖。 有的 商品只 在市日 或集日 出卖， 別 的日子 却买不 
到。 在 市日或 集日， 人 們就把 全星期 或全年 所需要 的数量 通通买 
来 ，貯藏 备用。 在市 日或集 日以外 的日子 ，商 人或携 带貨物 到別的 
地 方販卖 ，或从 事別的 职业。 在 非常富 足或人 口非常 繁多的 城市， 
消費量 是那样 的大， 以致商 人竭尽 力量也 只能經 营一种 商品， 尽管 
他們 整星期 时間都 花在营 业上。 定期 市集和 市場是 国家在 初步繁 
荣 阶段所 采用的 方法。 結队 行商是 国內貿 易更皁 阶段所 用的方 
法。 但就 是这些 方法也 比沒有 方法好 。③ 

由于必 須先有 非常广 泛的消 費然后 才可实 行精細 的分工 ，所 
以在价 格髙昂 只少数 人有力 购买的 商品的 生产， 分 工便不 能进行 

① 法 国乡鎭 市場的 状况， 不但 表示在 某呰方 面消費 非常不 活跃， 而且只 耍草草 
巡視 一番， 就 可看出 所卖的 商品极 力有限 而且质 量极为 恶劣。 除本 地产 品外， 只看到 
少許 工具 ，粗链 毛織品 、麻織 品和最 低級棉 織品， 而看不 到其他 岽西， 在 比較繁 柴的阶 
段， 就可 看到一 些滿足 更文雅 生活所 需要的 兹西： 一些旣 便于使 用而又 形式美 观的家 
具， 式样有 变化而 质地又 比較优 良的毛 織品， 由于 加工关 系或来 自远地 而价格 比較勗 
貴的 貪品， 目 的在于 敎育或 娛乐的 东西， 历 书和祈 禳书以 外的一 些其他 书籍， 在更加 
繁荣的 阶段， 上述 这些 东西的 消費， 便更 加經常 和更加 普遍， 足够 維持存 貨丰足 和常年 
开业的 商店。 在 欧洲， 特別 在英国 、荷竺 、德 国的一 搜地方 ，我們 就可看 到这种 富足的 
例子。 


第八章 分工 的利# 以及 分工可 能达到 的程度  的 

到很 精細的 程度。 在珠 宝业， 特別是 在制造 比較貴 重的珠 宝工艺 
品 的事业 ，分工 一般只 有限地 进行。 我們已 經看到 ，发 明以 及巧捷 
方法的 应用， 一 般都是 起因于 分工， 所 以在需 要巧工 妙技的 精制品 
的制造 ，最少 看到这 些方法 的应用 ，这是 毫无足 怪的。 一个 人到珠 
宝 商工場 参观， 那里貨 品的昂 貴和工 人的熟 练与耐 心， 往往 会使他 
目炫 神迷。 但只在 制造一 般消費 品的大 工厂， 一个 人才会 对工人 
为使产 品制得 又快又 精所表 現的技 巧感到 惊奇。 当 我們玩 賞珠宝 
类精 細工艺 品时， 心里 不难想 像制造 它的所 必須使 用的工 具与方 
法。 但在看 到紧身 褡的带 子时， 很少 人会想 到它是 由馬或 水流制 
造， 然而 它确是 由馬或 水流制 造的。 

在 三种产 业中， 农 业的性 质最不 允許分 工。 不 可能把 許多人 
集中 一处， 全 体都来 种植同 一种农 产物。 他 們所耕 作的土 地分布 
全球， 这 使他們 不得不 在相距 很远的 不同地 点从事 工作。 农业的 
性质 也不允 許一个 人不断 地专搞 同一种 工作。 一个 人沒有 可能长 
年累 月一直 犁田或 挖土， 正如 一个人 不能整 年都从 事割稻 工作一 
样。 幷且， 很少有 一个人 的土地 全部用 于种植 同一种 农作物 ，一块 
土 地也很 少继續 种植同 一种农 作物許 多年。 如果这 样做， 这 块土' 
地的 地力， 不 久便将 耗竭。 即 使假定 一块土 地全部 用于种 植同一 
种农 作物， 但一 切准备 工作、 施 肥工作 、收割 工作也 必定在 同一季 
节 进行， 在其他 季节， 工 人便无 活可干 。① 


① 在农业 方面， 很 少看到 大規槙 事业， 像在商 业或工 业方面 那样。 一个 农民或 
地 主所經 营的土 地， 很少超 过四五 百英亩 面积。 从資 本和产 麗說， 这不 过等于 中等商 
人或制 造者的 事业。 这种差 別是由 于好儿 钟同时 幷存的 情况： 农业 需要广 大 土地面 
枳, 达是最 主耍的 情况; 农产物 的笨重 性质， 使它不 容易从 农場的 各个遙 远角落 集中到 
某 一地点 或运到 远地; 农业 本身的 性质， 使一 貫和一 致的措 施难以 实行, 經菅者 必須視 
耕 作下薰 和施肥 方法的 不同， 毎 一个工 AX 作 性质的 不同， 气候 的变化 等等， 隨 时采用 
权宜措 施或发 出指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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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农 民工作 的性质 以及农 产物的 性质， 給农 民很大 的机会 
栽植自 己 所消費 的靑菜 和水果 ，养自 己所 食用的 牲畜， 甚至 制造自 
己 家中所 使用的 一部分 器具。 但 在其他 产业， 劳动 者所使 用的这 
些 消費品 ，是 由若干 不同种 类的人 专門生 产的。 

如果产 品是在 工厂制 造而且 同一厂 商經营 一切制 造阶段 ，那 
末， 該厂 商非拥 有雄厚 資本， 便不 能对工 作实行 很精密 的分工 ，因 
为 这种分 工需要 对工資 、原料 、工具 、器具 等等垫 付更大 的款項 。在 
十八个 工人每 人每日 只 生产二 十只扣 針的情 况下， 就 是說， 在全体 
工 人生产 重一盎 斯铁的 三百六 十只扣 針的情 况下， 每日只 須垫款 
购买 一盎斯 的新铁 便可使 工人整 天有工 作做。 但如 果由干 分工的 
結果， 十八个 人每日 能产八 万六千 四百只 的扣針 (我 們曉得 他們确 
能如 此)， 那末， 为使他 們經常 有活干 ，每 日所必 須供应 的铁， 非达 
到 二百四 十盎斯 不可。 結果， 厂 商便必 須垫出 大得多 的資金 。如 
果更 考虑到 厂商购 进原料 之后， 大約 要等待 一两个 月才能 卖出扣 
針收回 垫款， 我們 便会感 到不論 在任何 时候， 厂商 在各加 工阶段 
中 必須准 备有二 百四十 盎斯的 三十倍 的铁。 換句 話說， 单 单投在 
原料的 資金， 便相当 于四百 五十磅 的铁的 价値。 除此 之外， 还应該 
指出， 如果缺 乏各种 工具和 机器， 分工 便无从 实行， 而 工具和 机器， 
又需 要資金 购置。 由 于这种 情况， 我 們常常 发見， 在貧 穷国家 ，单 
单因为 缺乏适 当分工 所需要 的資金 ，一 种产品 的产制 过程， 从始至 
終， 由一 个工人 包办。 

但我 們不可 設想， 要实 行分工 制度， 企业 家非拥 有巨大 資金不 
可, 或 全部工 作非集 中在一 个大場 所进行 不可。 制造一 双靴， 要經 
过 很多道 手續， 执行 这些手 續的不 只靴匠 一人， 牧者、 硝皮匠 、鞣 
皮 匠以及 所有直 接或間 接提供 制靴所 使用的 原料或 工具的 人都有 
一份的 貢献。 尽管靴 的制造 实行很 精細的 分工， 但 协同制 靴的生 


第八章 分 工的利 弊以及 分工可 能达到 的程度 


10.1 


产者， 可能大 部分只 有很小 資本。 

如果 在詳述 各业从 分工所 能得到 的利益 以及分 工能够 进行到 
什 么程度 之后， 不进 而說到 分工的 流弊， 那末 我們对 这个問 題的看 
法便不 全面。 

一生 专干一 种工作 的人， 对 这工作 一定比 別人干 得更快 更好。 
但与 此同时 ，他将 比較不 适合于 一切其 他工作 ，不管 是体力 工作或 
脑力 工作。 他的別 項才干 将逐漸 减退， 或完全 消失， 其 結果， 作为 
一个 人說， 他是退 化了。 一个人 一生中 ，如果 除制造 扣針的 第十八 
部 分外沒 干过其 他工作 ，說起 来将是 多么难 过啊。 但 不应該 設想， 
只 一輩子 用勁操 使銼刀 或铁槌 工人， 人 性尊严 才会这 样退化 。就 
是在 业务上 必須运 用最高 度智慧 的人， 也容 易这样 退化。 职业的 
分 工产生 了律师 阶級。 他們的 唯一业 务是給 訴訟当 事人处 理訴訟 
过程 中的各 項法律 手續。 就 他們的 专門技 能說， 人 們公认 他們很 
少有 缺陷。 但我們 常常碰 到这样 的人， 他們 是律师 界中的 出色人 
物， 可是， 他 們連自 己天天 所使用 钠最簡 单制造 品的制 造方法 ，也 
一窍 不通。 如果叫 他們修 理家中 最簡单 家具， 他們 将瞠然 不知道 
怎样 着手。 他 們也許 不曉得 怎样敲 铁釘， 做 起来会 使最笨 拙的木 
匠学 徒看得 发笑。 如 果他們 处在比 較紧急 場合， 例 如援救 一个快 
要 溺死的 朋友， 或 援助一 个同彡 逃难， 他們将 窘得不 知道怎 样做才 

好。 一 个居在 半野蛮 地区中 的粗卤 农民， 倒 会对这 些情况 应付裕 

如。 


就 工人阶 級說， 如果 他們除 一种工 作外， 其 他都一 窍不通 ，这 
一定 会使他 們陷； \更 困苦、 更 不利的 境地。 他們将 更沒有 能力要 
求公 平分享 产品总 直的 权利。 一个 随身携 带工作 上所使 用的全 
部 工具的 工人， 能够 随心所 欲地更 換工作 地点， 喜欢 在什么 地方干 
活就可 在什么 地方干 活9 在 相反的 情况下 ，他 只不过 是个附 屬品， 


102 


第一篇 財富 的生产 


在离开 共同工 作的人 以后， 个人 便沒有 力量， 沒 有自主 能力， 沒有 
实际 的重要 地位， 而不 得不接 受雇主 所高兴 加在他 身上的 任何条 
件。 

总 而言之 ，我 們可作 以下的 結論: 分工是 巧妙地 利用人 的作用 
的一种 方法， 分工 可扩大 社会的 产品， 換句 話說， 可 扩大人 类的权 
力和 人类的 享受。 但另一 方面， 分工 在一定 程度上 会使人 的个人 
能力趋 于退化 

第九章 利用 商业的 各种方 法以及 
这些 方法协 同生产 的方式 

各 种貨物 不是到 处都可 普遍获 得的。 土地 的直接 产物， 要看 
当地的 土壤和 气候以 为定。 甚至 工业的 产品， 也只 在具备 着生产 
它 們的最 有利条 件的地 方才有 出产。 

因此 ，不論 工业产 品或土 地产品 ，都 不是天 然生长 出来的 。凡 
人 所采用 或所 生产的 物品， 要是沒 有經过 一定的 改造， 就是 說沒有 
經过 运輸， 便 不能达 到完善 状态， 适 合人的 消費。 

运 輸产生 了所謂 商业的 职业。 


① 这使 工业国 家不可 不特別 尽力普 及初級 敎育， 从 而防止 人民智 力和体 力的退 
化， —— 英 譯本洼 

③ 斯图亚 特說， 由于 印刷机 的影响 智慧和 文仆; 的广泛 傳播， 加上 商业进 取椅神 
的助九 似乎 是自然 所提辦 以防止 伴随工 艺进步 而产生 的分工 所会弓 | 起 的悲惨 結果的 
—施。 所有 使这方 法生效 的条件 都已經 具备， 所缺 乏的只 是明智 的制度 来推广 普通敎 
育 以及使 个人适 合于他 們在将 来所耍 占据的 地位的 敎育。 艺术 家可在 幼年时 候获得 
使他能 够成为 有智力 的人和 知道如 何修心 养性的 敎育， 否則 由于他 的活动 范圍的 
狹窄， 他的 智力可 能降至 与农民 或野蛮 的人相 等的水 平。 尽管他 的枯燥 乏味和 单調无 
变化的 职务， 不 提供什 么可以 喫起他 的智巧 或分散 他的注 意力的 事物， 但他 w 自由运 
用他的 飽力， 把 它用在 他自己 更有兴 趣和对 別人更 有用的 东西。 —— 原編者 


第九章 利 用商並 的各种 方法以 及这些 方法协 同茔产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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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貿易 业务， 在 于以外 国产品 供应国 內市場 或以国 內产品 
供应国 外市場 。① 

国內 貿易的 业务， 在于在 本国市 場购进 和轉卖 国产的 貨品。 

批 发貿易 是指大 量购进 貨物， 然 后把这 貨物轉 卖給次 一級商 

人。 

零售貿 易是指 向批发 商购进 貨物， 嗣后 把这些 貨物卖 給消費 
者。 

經营 貨币或 現金交 易的人 叫做銀 行家。 銀行 家代人 收付款 
项， 开 发在異 地付款 的汇票 与活支 汇信。 这 些业务 有时叫 做銀行 
业 。② 


經 紀人的 职务， 在于介 紹买卖 双方， 使他 們发生 接触。 

經 营上述 各門生 意的人 都是从 事商业 的人。 他 們的作 用在于 
使产品 接近消 費者。 对消費 者說， 販 卖一盎 斯胡椒 的零售 商的作 
用 和派船 往馬拉 加运貨 的商人 的作用 是同样 不可缺 少的。 这两种 
营 业为什 么不由 一个人 和同一 的人来 經营， 其唯一 原因就 是由两 
个 人分別 經营更 为經济 和更为 方便。 如果在 这里詳 細考究 各商业 
部門的 范圍和 实踐， 那就 等于写 一篇討 論商业 的論文 。③ 本书所 
要 做的， 只不 过硏究 它們是 怎么样 和在什 么程度 影响价 値的生 
产。 


在 本书第 二篇， 我 們将看 到由于 产品的 效用而 发生的 对于产 


① 购进 以备轉 卖的产 品叫做 亨手， 购进以 供消費 的商品 叫做日 用品， 

* 为了簡 見， 詡 譯时不 区別， 我想产 品这个 名詞已 够明了 与明确 
了, 一 英 譯本注 

© 銀 行家的 业务， 不但 限于經 营鑄造 或未鑄 造的貴 金屬， 它还包 括紙币 交县和 
信用 交易。 在 以后討 論貨币 那一章 ，我 們就可 看到这 一点。 

③ 尽管梅 倫和弗 邦內的 努力， 討論 商业問 題的一 部完全 著作， 还 是一个 迫切需 
要的 著作， 因为 到現在 为止， 人們 还不大 了解 商业的 原理和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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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实 际需求 ，怎 样受 到产品 的生产 成本的 限制。 我 們也将 看到， 
在每一 地方产 品的相 对价値 是怎样 决定。 現 在只須 把产品 价値当 
作一 个数量 或一个 夸来 考傲， 就 够使我 們对商 业事务 有明白 
的槪念 ，所以 ，我現 士未 士算考 究为什 么一磅 橄欖油 在馬賽 只値三 
十苏而 在巴黎 却値四 十苏， 我 将滿足 于簡单 地說: 誰 把橄欖 油从馬 
赛运到 巴黎， 誰就 把它的 价値每 磅提髙 十苏。 不应 該設想 运輸沒 
有提高 橄攬曲 的內在 价値， 它的內 在价値 肯定地 比以前 增加了 。銀 
的內 在价値 在巴黎 比在利 馬大， 这两件 东西的 情况是 完全相 似的。 

事 实上， 如果各 种工具 不同时 存在， 产品 的运輸 便无从 完成。 
这 些工具 各有各 的內在 价値。 运輸 的实际 工作， 照 这个名 詞的狹 
窄 的字面 上的意 义来說 ，幷 不是最 昂貴的 工作。 除打 包和落 棧外， 
必須 在收集 产品的 地点和 产品的 运輸目 的地 各設一 机构， 必須垫 
付相 当于所 轉运的 价値的 資本。 此外 ，还 須支付 代理商 、保 險商、 
經紀 人等的 报酬。 这些人 的职业 都是实 实在在 的生产 性职业 ，因 
此， 如果缺 少他們 的作用 ，消費 者便无 从得到 产品。 假定这 些人的 

t 

报 酬由于 竞爭减 到最低 的水平 ，那末 ，消 費者 获得产 品的供 給所付 
的代价 ，不 能比 这更便 宜了。 

在 商业和 工业， 更經 济和更 快速的 方法的 发現， 更巧妙 地役使 
自 然力的 方法例 如以运 河代替 公路， 自然或 人为制 度所設 置的困 
难的 消除， 这些 都足戚 低生产 成本而 給消費 者带来 利益， 但 却不会 
使生 产者受 到損失 。 生 产者可 减低价 格而自 己无所 損失， 因为他 


的 費用和 垫付的 資金减 少了。 

同 一的原 則也支 配着国 际貿易 和国內 貿易。 把 網緞运 到德国 
或 俄国， 在圣彼 得堡以 八法郞 一碼的 价格卖 出在里 昂只値 六法郞 
一碼的 織品的 商人， 每碼創 造了两 法郞的 价値。 如 果他又 从俄国 
运 回一批 生皮， 把在里 加以一 千法郞 或等于 一千法 郞的价 値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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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貨 色在哈 弗尔卖 一千二 百法郞 ，那末 ，这里 又創造 了二百 法郞的 
新 价値。 这个 价値由 生产它 的人， 自 最大的 商人到 火車站 搬行李 
的工 人共同 分享， ①不管 他們是 哪一国 的人， 也不管 他們的 生产作 
用的 相对重 要性是 怎样。 由 于这个 价値的 創造， 法国 財富的 增加， 
相 当于法 国的劳 动和資 本在这 生产过 程中所 获得的 一切利 益的总 
計; 俄国 財富的 增加， 也 相当于 俄国的 劳动和 資本在 这生产 过程中 
所 获得的 利潤的 总計。 不但 如此， 也許 还有第 三国， 它不依 賴法国 
也 不依賴 俄国， 但 却获得 从这些 国家的 通商而 来的全 部利潤 。可 
是， 法国和 俄国幷 不因此 受絲毫 的損失 ，如果 它們的 劳动力 和資本 
能够在 国內找 到同样 有利的 用途。 活跃 的国际 貿易的 存在， 它本 
身就 足够大 大激励 国內的 产业， 不管 由誰經 营这項 貿易。 中国人 
自 己不經 营对外 貿易， 把 全部对 外貿易 业务让 給外国 人經营 。但 
中国人 必須生 产巨大 数量的 产品， 否 則他們 决不能 維持他 們的人 
口， 这人 口有欧 洲两愔 之多， 但 所占的 地域， 差不多 只有欧 洲那么 
大。 坐在 店內做 买卖的 老板， 和揹着 商品旅 行各地 兜攬生 意的小 
販是一 样的好 。③ 商业上 的互忌 心理， 归 根結底 只是一 种偏見 ，它 
好 像一顆 野生的 果子， 到 了成熟 之后， 就会自 己落 下来。 

一 切国家 的国际 貿易， 和国內 貿易比 起来， 数量 都是微 不足道 
的。 只要 留心看 一看， 在一 切宴会 場合， 甚 至在最 豪侈的 宴会場 
合， 所消耗 的外国 产品的 价値， 比所 消耗的 国內产 品的价 値少得 
多， 便可相 信这是 实在的 情况。 尤 其是， 如果 考虑到 建筑物 和住宅 
的价値 （我 們应 該考虑 到这价 値)， 这个 f 备况便 更为彰 明昭著 。建 


CD 分配 的通常 比例 ，将在 下面第 2 篇第 7 章說明 • 

② 人們常 常間， 为什 么不把 农业、 工业 和商业 合幷起 来呢？ 其原 因和一 个有剰 
余时 間和資 本的大 紗商， 往 往宁願 把他的 劳动總 本用以 扩充自 己的紐 紗生意 ，面不 
願童把 它們用 以織制 細洋布 或印花 布的原 g  是一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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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物和住 宅必然 是国产 的东西 。①® 

一国 的国內 貿易， 虽然由 于詳細 地分門 別类以 致看起 来不怎 
么触目 动人， 但不 仅是最 重要的 貿易， 而且是 最有利 的貿易 《 ③因 
为， 国內 貿易所 交出的 与所收 入的必 然都是 国內的 产品。 国內貿 
易使 两倍的 生产动 起来， 而且国 內貿易 的利潤 不要跟 外国人 共分。 
由于这 些原因 ，公路 ，运 河， 桥梁， 撤消內 地税、 通行 税和实 际等于 
通行 稅的过 境税， 总之， 凡可促 进貨物 的国內 流通的 措施， 都对国 
富 有利。 

还有一 种商业 叫做投 帆交易 。这 种交 易是， 在某 一时候 购进商 
品， 以待将 来价格 上漲时 在同一 地点以 同一状 况的貨 品轉卖 出去。 
就是这 种交易 也是生 产性的 。它的 效用在 于利用 資本、 堆棧和 保管, 
即 利用人 类的劳 动把某 种一时 过剩因 而价格 低落到 生产成 本之下 
的 貨物撤 出流通 領域， 幷阻 止它的 生产， 等到它 变得比 較缺乏 ，价 


①  这比例 不能估 計得很 准确， 就是 在这种 統計最 铳行的 国家， 这也 做不到 .的 
确 ，这 种企图 簡直等 于浪費 时間。 說句老 实話， 統 計的实 际效用 很小， 因为， 即 使統計 
达 到了高 度的准 确性， 也 不过是 暫时如 itt。 只一 般原則 和一般 規律的 知識， 就 是說因 
果 关系的 知識， 才是眞 眞有用 的知識 只有 这种知 識才能 敎我們 在各种 可能碰 到的紧 
急情况 下应該 采取什 么措施 。就政 治經济 _ ，統計 只 有一个 用处， 即提 供說明 一般原 
則的实 例^ 統 計决不 能成为 原則的 基础， 原則都 是建立 在事物 的本质 上面。 即 在統計 
办得 最好的 国家， 統計也 不过是 事物的 数量 的指标 而已。 

②  这 論点是 否正确 ，要 看客观 情况以 为定。 当然 ，一 国人民 ，終必 依靠自 己的劳 
动和 努力以 获得所 需要的 宠西的 供給， 但有 什么东 西珂阻 止一个 国家把 大部分 国內产 
品 換別国 产品呢 ？ 泰雅 人民所 消費的 东西， 来自 国外的 大槪比 国产的 还多， 虽 然这呰 
外国产 品必須 以国內 产品来 买^* 不錯 ，泰睢 与其說 是一个 国家， 倒 不如說 是一个 城市， 
但 在許多 方面荷 兰很像 泰雅。 对于主 要是以 改造外 国产品 为生产 事业的 社会， 这种翥 
馬都可 适用。 —— 英 譯本注 

③  关 于这一 点， 我們 的作者 和斯密 博士一 齐陷入 錯誤， 資 本无論 是用于 国外貿 
易或 用于国 內貿易 ，生 利的大 小是一 样的。 ；例如 ，如 果国 內貿县 所生的 利潤， 比 国外貿 
县大 ，那末 ，毎 一文用 于国外 貿县的 資本， ，都将 从这比 較不利 的投資 收回。 只在 国外貿 
县 的利潤 大于国 內貿易 的利 潤的情 况下， 資 本才会 流到国 外貿县 方面而 不流斑 国肉貿 
易 方面。 因此 ，不 能說一 国的国 內貿县 总是 最有利 的實易 —— 原 靈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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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回 升到自 然价格 或生产 成本以 上时， 又恢 复它的 流通， 使 消费者 
受点 損失。 这种 交易显 然不是 把貨物 从一个 地方移 轉到另 一个地 
方， 而是把 貨物从 某一时 候收藏 到另一 时候。 如果 掙不到 利潤或 
反 而賠本 ，那 就是因 为它在 这一次 的特殊 情况下 是无所 裨益的 ，所 
买 卖的东 西在买 进的时 候幷不 过剩， 在 轉卖的 时候幷 不缺乏 。这 
种交易 曾被很 正当地 称为貯 藏貨物 的貿易 。① 当投 机是以 收购全 
部某种 貨物从 而图取 高昂的 独占价 格时， 它叫做 僥幸 得很， 
壟断是 一件不 易搞的 事体， 一国的 商业越 发达， 通中的 貨物越 
多 ，壟断 越难于 实現。 

斯 密所称 为运輸 业的， 是 指在一 个外国 市場买 进貨物 运到另 
一个外 国市場 出卖的 业务。 这种 业务不 但对有 关的商 人有利 ，而 
且 对有关 的兩个 国家也 有利， 其理由 已在上 面討論 国际貿 易时討 
論 过了。 缺 少資本 的国家 ，不 适宜于 經营这 种事业 ，因 为它們 需耍 
把 所有資 本用来 維持国 內产业 活动， 国內产 业当然 有使用 資本的 
优先 权利， 荷兰人 在平时 經营这 項事业 很有利 ，因为 他們的 資本又 
足， 人 口又多 。②在 和平的 时候， 法国 人也曾 在东地 中海各 海口之 
間經 营这項 生意， 因为 法国企 业家能 在法国 以比較 有利的 条件借 
入 資本， 此外也 許还因 为法国 冒險家 比較不 至遭受 这地区 的可恶 
政府的 压迫。 現时法 国人已 給別国 人排挤 出这个 地区。 这 些继起 
的 国家掌 握着那 儿的运 輸业， 它 們不但 无損于 土耳其 人民， 而且有 
助 于土耳 其維持 它的境 內少許 仅存的 企业。 有些政 府沒有 土耳其 


①  commerce  de  reserve 沒 有相应 的英文 名詞。 我想 _ 貨物 貿易这 个名詞 
是够明 了了。 —— 英 譯本注 

②  現时荷 竺已无 运輸业 可言。 事 实上， 一国 在茱一 时候是 否适宜 于經菅 这种业 
务， 要看許 多客观 情况以 为定。 过去若 千年中 ，由于 美国处 于有利 的中立 地位， 很大部 
分的 运輸业 务落入 美国人 手中， 但 美国却 缺乏耕 垦国內 土地所 需要的 資本， 这 是大家 
都知 道的。 一-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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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那么 聪明， 它們 禁止外 国人經 旮这項 事业。 如 果本国 人做这 
种生 意能够 比外国 人赚到 更大的 利潤， 那末， 根本便 不需要 这种禁 
令。 如 果外国 人能够 更便宜 地办理 运輸， 禁 止外国 人便等 于白白 
牺 牲本来 可从利 用他們 而得到 的 利潤。 一 个例子 可說明 这个論 
点。 从里 ，加 运大 麻到哈 弗尔， 荷 兰船长 每吨只 費三十 五法郞 。必 
須 假定， 沒有 別人能 比荷兰 人更經 济地完 成这个 运輸。 法 国政府 
是 俄国大 麻的消 費者。 荷兰船 长向法 国政府 投标， 願意以 一吨四 
十法 郞的价 格供給 吨位。 显而 易見， 荷兰船 长想賺 一吨五 法郞的 
利潤。 假定法 国政府 为要照 顾本国 航业， 宁願 雇用法 国輪船 。法 
国 輪船的 航行， 每 吨要开 支五十 法郞， 或 五十五 法郞， 如果 酬付法 
国 輪船船 主一吨 五法郞 利潤。 結果怎 样呢？ 单单为 了給法 国船主 
提供 一吨五 法郞的 利潤， 法国 政府每 吨得多 付十五 法郞。 由于一 
国政府 費用， 只有取 給于該 国人民 ，所 以这等 于为了 給与某 些国民 
仅仅五 法郞的 利潤， 却 使別的 国民花 去十五 法郞。 无論数 目怎样 
变动， 結果总 必相同 ，因为 合理的 算帳方 法只有 一种。 

我想可 不必提 請讀者 注意， 我自 始至終 是从海 运业和 国民財 
富的关 系的观 点出发 来考虑 海运业 ，至于 它对国 家安全 的影响 ，則 
是另 一回事 ^ 航海 技术又 是商业 的手段 ，又是 战爭的 手段。 船只駕 
駛可以 說是一 种軍事 演习。 如 果其他 情形都 相同， 拥有較 大比例 
的海員 的国家 ，从軍 事观点 来看便 拥有較 强大的 力量。 因此 ，考虑 
航 海时， 政 治的考 虑与軍 事的考 虑总是 和商业 的考虑 相抵触 。英 
国通 过馳名 的航海 条例， 禁止 所有船 主和至 少四分 之三的 水手非 
英国籍 的船只 在英国 經营运 輸业。 这个 条例的 用意， 主要 在于发 
展英国 海軍和 阻碍別 国特別 是荷兰 海軍的 发展， 保 护本国 运輸业 
的利 益尙在 其次。 荷兰 当时掌 握着巨 大运輸 业务， 它是英 国主耍 
的妒忌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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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 方面， 不能 否认， 如 果始終 假定， 以 力服人 对一个 国家总 
是有利 ，那末 ，这 种看法 可能导 致賢明 的治国 方針。 但这些 政治性 
敎条 快要过 时了。 总有 一天人 們将认 为适当 政策在 于以德 服人, 
而不在 于以力 服人。 統 治欲所 能获得 的充其 量不过 是不自 然的得 
意。 統治欲 的結果 ，必 定使邻 国化为 仇敌。 統治 欲是产 生国債 、不 
良 內政、 压制 政治和 革命的 禍根。 而 共同利 益感則 可发展 国与国 
之間的 友誼， 推 广国与 国之間 的往来 幷导致 永恒的 繁荣。 这繁* 
所以能 够永久 ，因 为它 是自然 的繁荣 

第十章 資本 在生产 过程中 所經历 的变化 
我 們已經 在上面 （第 二章） 看到 ，什么 构成一 国的生 产資本 ，以 


① 像其他 限制条 例那样 ，英 国航海 条例， 旣不 利于英 国国民 財富的 增长， 又对建 
立英国 的优越 海軍地 位毫无 貢献。 一 个著茗 的政治 經济学 家說， ** 如果能 够证明 假使沒 
有这个 条例， 我們所 能拥有 的更大 財富， 可提 供足够 維持相 同的海 軍人員 人数的 收入， 
那便可 以推定 我們丼 : 沒有 从这个 条例得 到利益 。 又女卩 果能够 证明这 增加的 I 收入， 足够 

維持两 倍或三 倍之多 的海軍 人員， 那末， 竽亨字 P 宇 f 宇个李 ，字 学弓 (1 爭寧。 許多拥 
护这 个法令 的人， 都 承认它 不傾向 于增加 i 命士 于减 少国 
民 財富。 

44 我 想翟納 說过下 面的話 ，我們 海軍的 优势， 建立在 完全不 同的基 础上。 我 們国家 
的 力量和 財富， 是 归因于 我們的 自由和 自由的 坷喜的 結果， 即財产 的安全 a 我 們商船 
所以有 这么多 水手， 是 由于我 們商人 的进取 精神和 資本， 以 及由于 我們很 长:的 海 岸綫。 
我們 海軍的 規模， 不是由 于航海 条例， 不是由 于殖民 地独占 事业， 而是由 于一个 勤勉的 
国家的 賫源。 

44 这些 看法， 和把 我国海 軍的优 势归因 于国会 所通过 的儿个 条例的 那些人 的偏狹 
見 解是多 么不相 同啊！ 这种見 解使我 想起一 个法官 的純技 术观点 。他 一本正 經 地把可 
叹的 决斗的 流行归 因于誤 会国家 法律， 而 不承认 它是人 类的暴 戾性情 的結果 。此外 ，斯 
密 博士說 得好， 我 們海軍 的强大 力量， 在 航海涤 例未制 定前便 十分显 著了。 在制 定航海 
条例的 时候， 正如在 那时候 以前, 和 在那时 候 以后， 我們海 軍的力 量总是 与我国 商业的 
盛衰 和国家 的繁荣 相称。 我們将 发見， 所 有国家 的海軍 力量, 都 是受这 些情况 的制約 ，而 
不是 受航海 法律的 制約。 这些 情况决 定荷兰 海軍的 力量。 即 在荷兰 海軍最 强盛的 时代， 
他們連 听也沒 听过航 海法律 @  ”参 閱淡丁 堡評論 》， 第 14 卷， 第 95頁9 —— 原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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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什 么是使 用資本 的各种 途徑。 当时 列举各 种生产 手段， 只說明 
这些就 够了。 現在我 們要来 硏討資 本在生 产过程 中怎样 发生变 
化， 以及怎 样使資 本永久 存在和 增加。 

由于 抽象理 論将使 讀者感 到厌煩 ，我 徑从实 际的例 子开始 。这 
些例子 都是采 自每日 的 經驗和 观察。 一般 原則自 会 跟着例 子呈現 
出来。 讀 者将立 即看到 这些原 則也适 用于一 切其他 情况。 关于这 
些情况 ，他可 能碰到 必要提 出自己 意見的 时候。 

在 地主自 己 从事耕 种的場 合下， 除 土地价 値外， 他还必 須拥有 
一定 数額的 資本， 就 是說， 他 必須拥 有一定 数額的 价値， 其 中首先 
是 开垦土 地所耗 的价値 以及具 体表現 在地上 的工事 或建筑 物的价 
値。 如果 他髙兴 的話， 可 把这价 値看作 土地价 値的一 部分， 但它实 
在是 人的过 去努力 的結果 ，是土 地原始 价値的 增加物 。① 

这部 分資本 不会有 很大的 損耗， 只 須不时 加以小 修理， 即可保 
持 完整。 如果 耕者每 年从土 地的产 物項下 提出款 項从事 这种修 
理， 这部分 資本便 可永远 保存。 

犁和其 他农具 以及耕 畜等， 构 成資本 的另一 項目。 和 上述那 
項 資本比 起来， 这 項資本 更易于 損耗， 但在 必要的 时候， 也 可仿照 
上 述办法 ，动用 土地的 毎年产 物来維 持和修 理它們 ，从 而保 持它們 
的原 来全部 价値。 

最后， 耕者还 必須貯 藏各种 东西如 种子、 粮食、 牲畜飼 料和支 


① 在 《对 于法国 农业的 观察》 一 文中， 楊 格未曾 估計法 国旧国 境內， 投在 土地方 
面 的永久 投資有 多少， 他 只料想 法国的 这种資 本比英 国少， 大約 毎英亩 有三十 六图尔 
利佛。 * 这祥 ，即使 按很保 守的估 計， 假定法 国对土 地改良 所作 的永 久投資 仅有英 国的 
一半， 那末 ，按 照毎英 亩三十 六法郞 計算， 在 法国旧 的疆土 內一亿 三千一 百万英 亩的土 
地上， 单单这 种投資 就有四 十七亿 一千六 百万法 郞， 

* 十三世 紀法国 在图尔 鑄造 的利佛 ，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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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工 人工資 的食物 与現金 等等。 ①必須 注意， 这部分 資本， 毎年至 
少完 全消灭 一 '次， 有时三 四次。 現金， 米麦和 各种粮 食势必 完全消 
灭， 而 且非完 全消灭 不可。 但是， 只要耕 者善于 安排， 使土 地的毎 
年产 物在支 付土地 的生产 性服务 的报酬 （地 租）、 所 使用的 資本的 
生产 性服务 的报酬 （工 資） 以后 ，还 有剩佘 以补偿 所耗用 的金錢 、种 
子 、牲 畜和甚 至肥料 等等， 使 得他所 拥有的 价値， 和 前一年 开始时 
同样 的多， 那末， 这部分 資本就 也可全 部保持 完整。 

由此 可見， 尽 管資本 的每一 部分， 都經历 一定的 改变， 而且許 
多部 分归于 消灭， 但 資本却 可永远 保持， 不至 毁灭。 理 由是， 資本 
不在 于这种 或那种 貨物或 物质， 而在于 价値。 

也不 难想像 ，如 杲农場 是一所 相当大 的农場 ，而 且經营 得很有 
秩序 、很經 济和很 得法， 那末， 农場主 所得的 收入， 除 补偿他 的資本 
的 全部价 値和支 付他自 己和家 庭的費 用外, 还 可剩余 若干。 如何 
利 用这項 剩余， 这 是和社 会利益 攸关的 問題。 我們 将在下 章詳細 
討論这 問題， 現 在所需 要的， 只 是使人 們明白 认識， 如果資 本的价 
値 是消費 在它自 己的再 生产， 那末， 它虽 然被消 費掉， 它却 沒有消 
灭; 此外， 一个事 业可永 恒继續 存在， 每 年以同 一資本 生产新 产品， 
尽管这 資本不 断处在 消費过 程中。 

探究了 資本在 农业方 面所經 历的变 化情况 以后， 进而 探討資 
本在工 商业方 面的变 化可无 困难。 

在 工业像 在农业 那样， 有的 資本能 經多年 不坏， 例如建 筑物， 
固定 設备， 机器 和某些 种类的 工具。 另一 方面， 有 的資本 却完全 
改变 形态。 制 造肥皂 者所用 的牛油 和鉀碱 ，在 肥皂制 成以后 ，便不 

① 据同 一作家 C 楊格) 的 估計， 法国所 拥有的 最后两 种資本 ，即 农具 、耕畜 和所貯 
藏的 粮食， 大約 毎英亩 四十八 法郞， 全 部共达 六十二 亿八千 八百万 法郎。 粑这 数目和 
」二述 那一种 資太的 数額加 起来， 便 得一百 一十亿 法郞， 而 这就是 旧法国 用干农 业方面 
的 資本， 楊格 估計， 英国 的农业 資本， 毎 英亩比 法国多 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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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具有 牛油和 鉀碱的 形态。 同 样的， 制造 靛靑的 药料， 不 具有巴 西 
木和胭 脂树的 形态， 而与所 染的纖 維合为 一体。 工 資和工 人維持 
費也是 这样。 

在商业 ，差不 多全部 的資本 都要經 历完全 的变形 ，其中 許多在 
一 年中改 变形态 多次。 一个商 人把他 的現金 变为毛 織品或 珠宝， 
这 是他的 資本第 一次的 变形。 他把这 些貨品 运往土 耳其， 在航程 
中 又有一 ® 变为工 資。 貨品 运到君 士坦丁 之后， 他卖給 批发商 ，后 
者付給 他一張 在斯默 那付款 的汇票 ，这 是他的 資本第 二次的 变形。 
他所 使用的 資本現 在变成 汇票的 形式， 他使 用这汇 票在斯 默那购 
买 棉花， 这 是他的 資本第 三次的 变形。 他 把棉花 运到法 国售卖 ，这 
完 成他的 資本的 第四次 的变形 ，重 新恢复 原来的 法国硬 币形式 ，除 
原来数 額外， 大抵 还增加 了一些 利潤。 

显而 易見， 能 够充作 資本的 东西， 不可 胜計， 如 果一个 人在任 
何时 候想知 道一国 資本是 由什么 构成的 他 将发見 它由許 許多多 
东西 构成， 这些 东西， 或为 商品， 或是 物质， 其总价 値无法 准确估 
計， 而且其 中有的 是在距 离本国 数千里 以外的 地方。 同时， 非常瑣 
屑或不 耐久的 物品， 似乎也 是国民 資本的 一部分 ，而 且常常 是极其 
重栗的 部分。 尽 管各种 資本不 断消耗 ，不 断分解 ，但 只要以 这种或 
那种形 式把資 本的价 値保存 起来， 資本本 身便不 消灭， 便不 消耗。 
因此， 最廉賤 或最不 耐久的 貨物的 輸入， 可能 和最貴 重或最 耐久的 
貨物 (金 或銀） 的輸 入同样 有利。 事 实上， 当 前者更 为人們 所追求 
的 时候， 輸入前 者更为 有利。 只 有生产 者有資 格判断 这些物 质和商 
品的 換形， 以及进 口 与出口 的 得失。 所有 政府的 千涉， 所有 旨在影 
响 生产的 制度， 都有害 无益。 

有些 事业一 年之中 ，資 本会还 原几次 ，而 生产过 程也周 而复始 
几次。 能在 三个月 內完成 产品的 制造和 銷售的 事业， 一年 之中便 


第十章 資本 在生产 过程中 所經历 的变化 


113 


能 够把資 本利用 四次。 可以想 像得到 ，它 每次 所生的 利潤， -定比 
一年 只能周 轉一次 的資本 所生的 利潤来 得少， 要不 是这样 它的利 
潤和 后者比 起来将 达四倍 之多。 这么 优厚的 利潤， 不久一 定会使 
資本涌 到这方 面来， 而由于 竞爭关 系利潤 必降低 下来。 另一 方面， 
要 花一年 以上工 夫来制 造的产 品例如 皮革， 必須于 賺回原 来資本 
外， 另 掙一笔 的錢， 这笔錢 要相当 于一年 以上的 利潤， 否則 誰願意 
从事 这种东 西的制 造呢？ 

欧 洲人和 中国或 东印度 貿易: 往 往要待 兩三年 才能收 回投入 
的 資本。 其实， 在工 商业和 我們上 述的农 业例子 一样， 資本 的完全 
收回， 幷不 以全部 資本变 成現金 形态为 条件。 一般 地說， 商 人和制 
造者 以現金 形态收 回全部 資本， 一 生可以 說只有 一次， 那 就是在 
他們 結束营 业脫离 商界的 时候。 可是 他們 在任何 时候只 須檢査 
—下 財产目 录就能 知道他 們的資 本是增 加还是 减少。 

用在生 产事业 的資本 ，总 不过 是一种 預付款 的性质 ，用 以支付 
各种 生产性 服务的 酬劳。 它 从所生 产的产 品的价 値取得 补偿。 

矿工 从地下 采铁， 铁 匠出錢 来买他 的铁。 矿工 的工作 到这里 
就結 束了， 他的报 酬由铁 匠从他 的資本 內垫出 款項来 支付。 铁匠 
把铁炼 成鋼卖 給刀匠 ， 通过这 种方法 取得工 作上的 报酬。 铁匠以 
前所垫 的款， 現在 从第二 次的垫 款取得 补偿， 这第二 次的垫 款就是 
刀 匠所預 付买錮 的款。 刀匠 依次把 鋼制成 刀片。 刀片 的售价 ，又 
付还 刀匠的 垫款和 支付他 所貢献 的生产 作用的 报酬。 

•这 样， 最后 产品即 刀片， 显然足 够偿付 刀片在 制造时 陆續使 
用的 資本以 及生产 工作的 报酬。 說得 更恰当 一些， 各种生 产性服 
务的 报酬， 是 用前后 所陆續 垫付的 資本来 支付， 而这 些陆續 垫付的 
資本 ，又是 用产品 的价格 来偿还 ，这实 际上等 于直接 使用产 品的总 
价値 偿付它 的生产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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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章 資本 的形成 和增加 

我在上 章指出 ，生产 資本尽 管在生 产过程 中不断 使用、 不断变 
形 和不断 消耗， 但在生 产过程 完成的 时候， 它終必 再生、 恢 复原有 
的全部 价値。 这样， 財 富旣然 是由物 体或物 质的价 値构成 而不是 
由 物体或 物质本 身构成 ，我 相信讀 者一定 已經明 白了解 这一点 ，那 
就是， 我們所 使用的 資本， 尽管时 常改換 形态， 但始 終是同 一的資 
本。 


以下 一点也 应該同 样易于 了解： 由于消 耗掉的 价値， 是以生 
产 出来的 价値为 补偿， 所以， 前 者的数 量可能 等于、 小于或 大于后 
者的 数量， 看客观 情况以 为定。 如果 相等， 資本只 不过获 得补偿 ，保 
持 原額。 如果 較小， 資本 便遭受 侵蝕。 如果 較大， 資本 便实际 增多。 
上章 举作例 子的农 場主的 情况， 就 是資本 增多的 情况。 我 們假定 
他收回 資本的 全部， 于 第二年 开始耕 作时， 仍 然有和 上年一 样多的 
手 段由他 支配； 此外， 扣除 他自己 所消耗 的一定 数量的 价値后 ，还 
赚得若 干剩余 价値, 譬如 說一千 克朗。 

現 在让我 們来看 农場主 可能处 置这一 千克朗 剩余的 各种方 
法。 这事体 看起来 似乎很 簡单， 但对 这事体 的錯誤 看法， 比 对任何 
其他 事体的 錯誤看 法都更 普遍。 此外， 这事 体关系 人类状 况的重 
大， 比任何 其他事 体都有 过而无 不及。 

这剩余 我們已 經估定 为一千 克朗。 不 管它是 由什么 东西构 
成， 它的 所有者 都可把 它換为 黃金或 白銀， 埋藏 地下， 等到 日后有 
需要时 再掘出 使用。 国民的 資本， 会 不会因 此損失 一千克 朗呢？ 
絕对 不会， 理 由是， 我 們已經 看到， 資本的 价値， 已 經全部 得到补 
偿。 有沒 有人因 此受到 一千克 朗的損 失呢？ 沒有。 理由是 ，农 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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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劫掠任 何人， 也沒有 欺騙任 何人， 他所 获得的 价値， 全 是以等 
价东 西交換 来的。 也許有 人会这 样說， 他把 小麦交 換克朗 埋藏地 
下 ，这 小麦不 久就会 被食光 ，而 这些克 朗却仍 然继續 脫离社 会的資 
本 c 但我 相信， 我們会 記得小 麦和金 銀都可 构成一 部分的 国民財 
富， 的确， 我 們已經 看到， 国民 財富必 然在很 大程度 上由小 麦和类 
似 的东西 构成。 这 些东西 有的部 分被消 費掉， 有的全 部被消 費掉， 
但尽管 如此， 資本却 不会因 此减少 絲毫。 理 由是， 簡单 地說， 再生 
产补偿 全部消 費掉的 价値， 包括 生产者 的利潤 在內。 生产 者的生 
产作用 ，也是 被消費 掉的价 値的一 部分。 由此 說来， 农場主 的資本 
一經全 部得到 补偿， 他又以 过去那 么多的 手段开 始耕作 ，他 尽可把 
一千克 朗拋于 大海， 而国 民資本 幷不因 此有所 减少。 

让我們 探討这 一千克 朗剩余 的一切 可能想 像得到 的去路 。例 
如 ，假 定农場 主使用 它举行 一次盛 大宴会 ，而不 把它埋 藏起来 。在 
这种情 况下， 全部的 价値， 可在 一个下 午化为 灰烬。 一席的 山珍海 
錯 ，一夜 舞会， 一晚 烟火， 就可把 全部价 値消費 精光。 这样 消灭的 
价値 5 現 已不再 存在于 社会， 不 再成为 財富总 額的一 部分。 理由 
是， 得到同 一的一 枚枚銀 币的那 些人， 已 經交出 等价东 西如酒 、糕 
点、 食品、 火 药等， 而这 些东西 都化为 烏有。 可是， 国民資 本的总 
額， 却仍然 像上例 一样， 一 点也沒 减少。 因为， 在此 之前， 已 S 生产 
了一 項剩佘 价値， 这里所 毁灭的 不过是 这項剩 佘价値 ，所以 情况还 
是跟从 前一样 ，沒有 改变。 

再假 定这一 千克朗 花在购 买家具 、餐具 、衬衫 、被单 等东西 ，国 
民 的生产 資本仍 然沒有 减少。 但必須 承认国 民的生 产資本 也沒有 
增加。 因为 这里所 获得的 好处， 只不 过是农 場主和 他的家 庭从这 
些新 购得的 动产得 到的增 加愉快 而已。 

晕后， 假 定农場 主把这 一千克 朗的剩 余加入 原来的 資本，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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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按情 况的需 要使用 这笔款 項提高 农場的 生产力 ，如 购买 更多耕 
畜， 雇用和 維持更 多工人 等等。 結果他 在該年 之末， 收到一 定数量 
的 产品， 不但 足够补 偿这一 千克朗 的全部 价値， 还給 他提供 若干利 
潤， 使得 这一千 克朗从 第二年 起年年 能够不 断生产 一定数 量的新 
产品。 在 这种情 况下， 而 且只在 这种情 况下， 社会 財富， 才 增加了 
这 么多。 

絕 不可忽 視这个 事实: 以这方 法或那 方法积 成的一 笔儲蓄 ，例 
如我們 說到的 儲蓄， 无論后 来花在 生产性 用途或 非生产 性用途 ，归 
根 結底总 是花費 掉或消 耗掉。 这 是一个 眞理， 这眞 理一定 会有助 
于消除 一个极 其錯誤 但极其 流行的 看法， 即 儲蓄会 限制和 妨害消 
費。 其实， 只 要把所 儲蓄的 东西再 投資生 利或用 于生产 方面， 任何 
儲蓄行 为都不 至减少 消費量 。 相 反的， 它却 会永远 地或重 复地引 
起新的 消費。 至于 非生产 性消費 ，則 不会重 复发生 。① 


① 关于 儲蓄 問題， 西斯 蒙第和 在他之 后的我 們馬尔 薩斯， 提出了 和我們 作者不 
相同的 意見。 据西 斯葉第 和馬尔 薩斯的 看法， 生产 力已經 远远超 过人們 的消费 欲望和 
消費能 l.h 因此， 凡足减 低消費 欲轺的 6 物， 都是有 害的。 他們 认为， 消費太 不活跃 ，跽 
不上 生产。 由于儲 蓄願觀 和消费 欲轺眞 正相 对立， 所以儲 蓄願望 必然是 极端有 害的。 
依照 这种 看法， 不难诚 明政 府当局 的恣意 揮积、 战爭或 英国恤 貧法， 也是 有益于 国家, 
因为 这搜都 会刺激 消費。 的确 ，他 們的說 法必然 使讀者 下这个 結論。 因为， 他們 毫不隐 
諱地断 使用机 器或其 他方法 扩大人 类的生 产力， 結果 不但将 使不生 产的消 费者的 
存 在成海 珂能， 而且将 使其成 为必要 和有益 c 参閱 西斯 蒙第： 《政 治經 济学新 原理》 ，第 
2 卷第 3 章和第 4 卷第 4 章； 馬尔 薩斯: 《政治 經济学 原理； iO。 这种 原理会 使路县 十四 
的 揮稻无 度和英 国皮特 制度看 来也成 为正当 。 但是， 幸而他 們鍇了 ， 如 果我們 作者在 
这 M 和在 下面第 15 箄所 定立的 原則还 需耍进 一歩的 闡明和 辯护， 他在最 近写給 馬尔薩 
斯 的信已 經对这 些原則 作了更 透彻和 更令人 信服的 說明。 不錯， 生 产力的 加强， 自然 
会使 不生产 的消費 者增多 起来。 为什 么呢？ 因 力人总 喜欢作 无益的 消費， 一息 尙存总 
念 念不忘 这种的 消費。 但是 ，不生 产的消 費者的 增多， 丼 非不可 避免。 理由是 ，可 使不 
生产的 消費者 变成生 产者， 纵使不 能变成 重耍物 品的生 产者， 至 少也可 变成不 重要物 
品的生 产者。 这些 不重要 物品， 不但在 产置和 品种上 能比重 要物品 更可无 限制地 扩大， 
而且 能够散 布得更 广泛和 推广得 更普遍 a 这 种可能 存 在时， 政 府絕不 用扭心 不能給 
那 挂被机 器排挤 的工人 找到工 作。 現 代人們 所实行 的儲 蓄， 究竟 是出于 什么形 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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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 注意， 价値是 以什么 形式蓄 积和以 什么形 式重使 用于生 
产， 这 都关系 不大。 积成 的价値 ， 总是 依照儲 蓄者的 情况在 对他有 
几 分有利 的条件 下蓄积 起来。 也沒有 理由可 設想这 部分的 資本如 
果从未 具有現 金形式 便积不 起来。 农場 的实际 产品， 可能 被积蓄 
起 来再播 于土中 或栽在 地上， 未 曾改变 形态。 本来 用以烤 火取暖 
的 木材， 也許 被改变 为籬笆 或木匠 的其他 作品。 換句 話說， 本来斫 
下 作为一 种收入 的东西 ，被 这样使 用而变 成一种 資本。 

只 有通过 儲蓄的 方法。 就 是說， 只有通 过把超 过生产 过程中 
所 消耗的 产品的 数量的 产品再 投入于 生产的 方法， 才能扩 大个人 
的生 产資本 和社会 的生产 資本的 总量。 不能 单单依 靠把价 値一点 
一点 地蓄积 起来而 不消耗 它的方 法来积 累生产 資本。 此外， 也只 
有 不把价 値用于 非生产 性消費 而用于 生产性 消費， 生产資 本才积 
累 得成。 积累資 本幷不 是什么 可憎的 事体， 我們不 久就可 看到积 
累資本 的可喜 結果。 

国民 資本是 以什么 形式蓄 积起来 ，这 要看各 国的地 理位置 、風 
尙 和特殊 需要以 为定。 在社会 的初期 所积的 資本， 大部分 是由建 
筑物、 农具、 牲畜 和地上 改良物 等东西 組成。 工业国 所积的 資本， 
主要 是由原 料以及 还在工 人手中 有儿分 已經制 成的貨 品組成 ，也 
有一 部分是 由必要 的工具 和机器 組成。 在专 門从事 商业的 国家， 
所积的 資本， 大 部分具 有商人 以轉卖 为目的 从別地 方买来 的已經 


不是出 于審 藏硬币 或 其他貴 重物品 的形式 。 窖藏碩 m 或貴 重物品 虽然幷 不减少 一国的 
資本 ，如 我們作 者所說 那样， 但对社 会毕竟 有害。 它会 使現有 的物品 暫时失 去效用 ，或 
总的 来說， 会 使現有 的物品 不能发 揮其滿 足人的 欲望的 作用。 至 于把它 們用于 非生产 
性消費 ，它們 便能发 揮这个 作用。 現在 守財奴 的儲蓄 ，有 的投于 再生产 事业， 这 当然是 
有 益的。 有的 用以获 得生产 資料， 如土地 等等的 所有权 ，这些 所有权 归誰 所有， 对国民 
財富毫 不发生 影响。 有 的用以 經营生 产資料 的抵押 放款， 用以购 买土地 債券， 公漬票 
等等。 这些 东西只 是所有 权的一 部分， 所以 上述意 見对它 們也可 适用。 一 一 英 譯本注 


118  第一篇 財富 的生产 


加工 和还未 加工的 貨物的 形式。 

关于 同时經 营工业 、农业 和商业 的国家 ，它 的資 本由上 述各种 
东西以 及不可 胜数的 各种各 式的必 需品、 原料品 等組成 e 如果使 
用得法 ，这 些物品 虽然大 量地被 消耗掉 ，但只 要社会 劳动所 生产的 
数量超 过它的 消費所 毁灭的 数量， 便可不 断还原 恢复原 有数量 ，甚 
或不断 增多。 

我不 是說各 国所生 产和所 儲积的 东西， 就是构 成它們 的实际 
資本的 同一的 东西。 价値 已以这 个形式 或那个 形式生 产出来 ，和 
儲积 起来。 經过 各种的 变形， 它 們最終 具有对 現时最 适合的 形式。 
所儲 积的一 蒲式耳 小麦， 可养 活一个 石匠， 也 可养活 一个綉 花匠。 
在 前一情 况下， 它将 以石造 建筑物 的形式 再生产 出来。 在 后一情 
况下， 它 将以綉 花衣服 的形式 再生产 出来。 

任何 以自己 資本投 在所經 营的事 业的冒 險家， 随时都 有方法 
有利 地使用 儲蓄。 如 果他經 营农业 ，他可 把儲蓄 添置几 亩田土 ，或 
作 为适当 的改良 費用从 而增加 他的土 地的生 产力。 如果他 經营商 
业， 他可 使用儲 蓄来买 卖更大 数量的 貨物。 資本家 也有差 不多一 
样 的便利 ，他可 使用全 部儲蓄 来作和 过去所 作一样 的投資 ，幷 在这 
个范 圍內扩 大他的 資本。 他也可 另找新 的投資 途徑。 一旦 人們知 
道 他拥有 游資， 便立即 有人前 来磋商 使用这 游資的 方法， 无須久 
待。 至于出 租田地 的地主 和依靠 固定收 入或自 己劳 动工資 为生的 
人， 就沒有 这样的 便利来 安排他 的储蓄 的有利 使用。 他們 在儲蓄 
还 未达到 一笔相 当的整 数之前 很少能 够把它 投資。 因此， 許多本 
来可用 以增加 个人資 本因而 增加国 家資本 的儲蓄 ，都被 消費掉 。所 
以， 以 收取、 聚 集和利 用个人 的小額 儲蓄为 目的的 一切銀 行和团 
体， 如果 是完全 可靠的 組織， 都非常 有利于 資本的 增加。 

扩大 資本的 过程， 当然是 緩慢的 过程， 因 为必須 先生产 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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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値， 然后才 談得到 資本的 增加， 而生 产价値 旣需要 时間和 劳动， 
又 需要其 他因素 。①由 于生产 者在創 造新价 値的同 时必須 不断消 
耗价値 ，所以 ，他 所能积 累的价 値也就 是說他 所能增 加于再 生产資 
本的 价値， 充 其量不 过是生 产超过 消耗的 价値； 而国 家或全 体人民 
所 能获得 的增加 財富， 也就 限于这 种剩余 价値的 总和。 毎 年所儲 
蓄和投 入再生 产用途 的价値 越多， 国家 繁荣的 增长便 越速。 資本 
将越来 越丰富 ，被 发动来 参加劳 动的人 将越来 越多， 儲蓄将 越来越 
可实現 ，因为 增多的 資本和 增多的 劳动乃 是增多 的生产 手段。 

每 一笔的 儲蓄或 每一次 增加的 資本， 不 但給儲 蓄者本 人打下 
年年收 入一定 利潤的 基础， 而 且給所 有由于 这笔新 增加的 資本而 
有 机会貢 献劳力 的人打 下这种 基础。 正是由 于这个 原因， 远近馳 
名 的亚当 •斯密 ，把 一生 中只一 次扩大 他的生 产資本 的儉約 的人， 
比作 創立济 貧院收 容一生 自食其 力的工 人的慈 善家； 另 一方面 ，他 
把侵 蝕自己 資本的 浪子比 作乱花 慈善机 构基金 的无賴 的管事 ，他 
不但使 現在要 依靠它 为生的 人流离 失所， 幷 且使将 来需要 依靠它 
为 生的人 也流离 失所。 斯密非 常坦率 地把所 有浪子 都叫作 害群之 


馬， 把所 有愼重 花錢的 儉約的 人都叫 作社会 的恩人 。③ 

① 富裕的 包工者 、騙 子和 飽享补 助金、 年金与 其他不 应得的 津貼的 国王的 幸臣， 
他們的 儲蓄也 是积累 的实际 資本， 幷 且有时 也是好 容县才 积成的 資本* 但这样 由少数 
享 有特权 的人所 积聚的 价値， 实际上 是很多 的人的 劳动、 資本和 土地的 产品。 要 是沒有 
不公平 、不 正当和 凶暴的 掠夺, 这些人 就可自 己积 聚这項 儲蓄， 由自己 利用。 

③ 《国 民財富 的性质 和原因 的硏究 >)， 第 2 篇， 第 3 章。 劳 德大勛 爵在他 所写的 
《关 于公共 财當 的性 质和 由来的 硏究》 中， 反对 斯密的 意見。 他 自信他 已經扯 明 了蓄积 
資本 不利于 財富的 墦加。 他的論 点是根 据这个 理由： 蓄积 資本， 势 必把本 ¥ 可 供产业 
使用的 价値撤 出流通 領域。 但这 論点是 站不住 脚的。 生产資 本幷沒 撤出流 通領搣 ，增 
加部分 的資本 也沒撤 出流通 領域。 如果有 的話， 資本便 成为不 活跃的 資本， 不 生什么 
利潤， 可是 ，与此 相反， 利用資 本的实 业家， 虽使 用它， 毁 灭它， 幷把 它完全 消耗掉 。但 
他使周 資本的 方法， 乃 是使它 再生产 出来， 幷张些 利潤。 我談到 劳德大 勛爵的 这个錯 
誤， 是因为 它曾被 用为 許多其 他政治 經济学 著作的 根据。 由于这 些著作 从这不 正确原 
則出发 ，所 以充 滿着不 正确結 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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僥 幸得很 ，利己 主义会 使人們 不断警 惕着保 护自己 的資本 ，因 
为資本 一旦撤 出生产 領域， 收 入势必 相应地 减少。 

据 斯密的 意見， 在各个 国家， 民 众的儉 約和对 自己利 益的留 
心， 可 綽綽有 余地抵 补个人 和政府 的浪費 。①至 少无可 否认， 差不 
多一切 欧洲国 家都是 越来越 富裕， 但 这些国 家除非 所生产 的东西 
超过 它們的 非生产 性消費 ，否 則它們 便不能 越来越 富裕。 © 斯密认 
为就 是現代 的革命 ，也似 乎有利 而不是 不利于 財富的 增长。 因为, 
不像 古代的 革命， 現代 的革命 不带来 敌人的 侵入和 普遍与 延續的 
椋夺。 另一 方面， 現 代革命 通常把 許多有 碍进步 的偏見 推翻, 給才 
能和 进取精 神开辟 了更大 的活动 范圍。 但是， 斯密 所归功 于个人 
的 儉約， 对人数 最多的 社会阶 級来說 是不是 由于不 良政治 組織所 
促成 ，还 是一个 疑問。 不錯 ，这 些阶級 得到总 产品的 相当部 分作为 
他們 劳力的 报酬。 但即在 人們公 认为最 富裕的 国家， 不知 道有多 
少 人日坐 愁城， 有多 少城市 和乡村 家庭， 不 断过着 困苦艰 难的生 
活。 尽 管周圍 充滿着 会引起 欲望的 东西， 他 們只能 得到最 低的滿 
足， 好像是 处在最 野蛮和 最困苦 的时代 那样。 


① ■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第 2 篇 ，第 3 氣 

© 除在 毀灭1 性战爭 继績进 行或政 府揮霍 无度的 时候， 例如 在拿破 侖統治 法国的 
时候， 它們都 越來越 富裕。 沒有 疑問， 法国在 那不幸 时期， 即在获 得輝煌 的軍事 成就的 
时候， 所浪費 的資本 也超过 了儲蓄 总額。 征发和 战爭的 禍害， 加 上个人 的强迫 費用和 
逾度 的捐税 負担， 一定毁 灭了超 过个人 节約給 再生产 投資所 提供的 儲蓄的 价値。 法王 
由于自 己对政 治經济 学一窍 不通。 因而 装作藐 視政治 經济的 样子， 他鼓咄 他的 朝臣像 
他 那样浪 費从他 的賜与 所得来 的巨大 收入。 他担 心他的 朝臣如 果变成 富有， 就 将不依 
賴他' 

" 不管法 国暫时 的損失 是多大 ，它 正在 迅速地 恢复中 ，至 于它的 敌人， 却 继續处 
在那样 疲憊的 状态。 以致很 有疑問 它是否 有力: a： 支持 到底。 在战 爭期中 它的 譴蓄无 
疑地超 过它的 消费， 而它 的生产 手段却 逐漸消 耗着。 現在 它的开 支虽已 减少， 它的生 
产手 段还和 从前一 祥， 但很有 疑間它 的生产 实际上 是不是 下降。 照我們 作者所 定的原 
則， 这一定 是由于 它的統 治者的 过失。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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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 不得不 推断， 尽管 差不多 欧洲一 切国家 ， 无疑 毎年都 
儲蓄 有一定 数量的 产品， 但这一 般地是 由于迫 切的和 天然的 需要， 
而不 是由于 撙节不 必要的 消費的 結果， 虽然 就政治 立場和 人道立 
場 来說， 我們 希望能 把上述 儲蓄归 到后一 原因。 因此， 我非 常怀疑 
大多 数这些 国家的 政治和 国內經 济制度 ，是否 存在着 严重的 缺点。 

斯 密又认 为現代 国家所 以比較 富裕， 与 其說归 因于生 产力的 
扩大， 无宁說 归因于 个人节 約的風 尙<>  我 承认， 某些荒 讓浪費 ，現 
在已比 从前少 得多， ①但应 該回想 一下， 只极 少数的 人有力 量作这 
种荒謬 浪費。 如 果我們 費点心 机考虑 現在人 們特別 是社会 中等阶 
級 已經很 普遍地 享受到 更丰富 和式样 更多的 消費， 我想我 們一定 
会 感觉到 消費和 节約两 者都比 过去增 加了， 因为它 們幷不 是不相 
容的。 在商 业繁荣 时期， 无 論哪一 个产业 部門， 能够 給冒險 家提供 
这么 多的生 产量, 使 得他們 旣能扩 大消費 又能扩 大儲蓄 的企业 ，也 
不 知道有 多少。 对 一个特 殊企业 来說是 确实的 情况， 对全 国总生 
产来 說也可 能同样 确实。 路易十 四在位 的四十 年中， 尽管 法国宮 
廷的豪 华引起 政府的 浪費和 私人的 浪費， 法 国財富 却日益 增加。 
科伯 特所給 与生产 的激励 ，使法 国資源 增加的 速度， 超过法 国宮廷 


① 但是， 不 应該設 想古代 国家和 現代国 内經 济的差 異是大 到一些 人所想 殿的程 
m. 泰睢 、迦 太基和 亚历由 大里亚 这三个 富裕城 市以及 威尼斯 、弗罗 林斯、 热那 亚和荷 
兰 这些典 和国的 盛衰， 极其 相似， 同一的 原因必 定产生 同一的 結果。 我 們念过 故事知 
道利 迪亚国 王克利 薩斯在 还沒征 服邻 邦之前 已富甲 天下。 我們 可由此 推断， 利 迪亚人 
一 定是又 勤勉又 节儉的 民族， 因为 帝王的 財富， 除取 自人民 外別无 他途。 从祜 燥的政 
治經 济学我 們本可 以下这 結論， 碰巧賈 斯丁的 历史性 证据， 又证实 了这一 点。 他説 利迪 
亚 人在一 个时期 是极其 勤勉的 民族。 当他苦 訴我們 塞拉斯 在还沒 把他們 誘上懶 惰和狂 
瞟濫賭 的习慣 以前未 能彻底 地征服 他們的 时候， 他 就是吿 訴我們 他們有 了敢作 敢为的 
性格 很 明显， 当他 們未沾 染上述 恶习慣 以前， 必定具 有这个 性格。 要 是克利 满斯后 
来沒 变成 又爱浮 华又好 武功的 国王， 他也 許一直 有威有 势以終 其身, 不至遺 恨而死 。曉 
得 如何联 系因果 以及如 何硏究 政治經 济学， 不 但对帝 王的福 利有所 裨益， 而且 对他們 
臣民 的福利 也有所 婢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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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的 速度。 有 些人认 为那时 候法国 資源的 增加， 正是由 于法国 
宮廷的 浪費。 这种見 解的不 正确， 可由下 述情况 来证实 ，在 科伯特 
亡 故之后 ，法 国宮廷 的浪費 幷不稍 减于前 ，但 由于生 产不能 与浪費 
幷駕 齐驅， 法国 淪于可 怕的山 穷水尽 情况。 在路易 十四在 位的末 
期， 法国 所处的 情况， 可以說 是人們 所能想 像得到 的最暗 淡的情 
况。 

路 易十四 死后， 法国 政府和 私人的 費用， 比 以前有 增无减 ，① 
但 照我的 意見， 法国財 富同时 也显然 增加。 斯密自 己承认 这是确 
实 情况。 法国的 情况， 或多 或少地 也是欧 洲其他 国家的 情况。 

杜閣 ③同意 斯密的 看法， 认为节 約的風 气現在 比过去 更加普 
遍。 他提 出这个 理由： 現 在大多 数欧洲 国家利 息率， 平均 比过去 
低。 这是資 本更多 的明显 证据， 因此， 人民必 定实行 更大的 撙节来 
累积这 資本。 不錯 ，較低 利息率 证明更 多資本 的存在 ，但較 低的利 
息率幷 不表示 資本是 怎样获 得的。 事 实上， 这資本 可通过 扩大生 
产 获得， 也可 通过扩 大撙节 获得， 正如 我們剛 才所說 那样。 

可是， 我絕 不否认 在許多 方面， 近 代的节 約技术 和生产 技术都 
比过 去有所 改进， 一个人 如果享 受不到 他所习 慣享受 的东西 ，他就 
不滿意 ，但他 已經学 懂如何 以比較 便宜的 代价来 取得許 多东西 。例 
如， 有什 么东西 能比装 飾我們 房間墙 壁的旣 有优美 图案又 有鮮明 
色彩 的裱紙 更加美 观呢？ 許多現 在使用 裱墙紙 的社会 阶級， 过去 
都 滿足于 塗灰水 的墙壁 或非常 粗糙然 而却比 裱墙紙 昂貴得 多的挂 
毡。 由于 发現了 琉酸消 除菜油 粒子的 效力， 菜油变 得适用 于依照 

① 这 时候費 用增加 不少， 它是法 国降低 銀鑄币 标准的 結果。 更大 数量和 更多种 
类的东 西被消 費掉， 而 且这些 东西是 更高 級和更 岛貴的 东西。 虽然純 銀的內 在价値 ，和 
路晶 十四时 代相差 无儿， 因 ％ —定重 置的 銀仍然 可換和 从前一 样多的 小麦， 但间 一 ; 肚 
会 阶級实 际上所 花的銀 ，就重 量和貨 巾 单位說 都比过 去多。 

③ 《关 于財 富的形 成和分 配的考 察》, 第 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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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康德 的空气 內外流 通而制 造的管 状灯芯 的灯。 管 状灯芯 的灯过 
去只 能使用 魚油。 魚 油的价 格比菜 油貴两 三倍。 这 种发現 使差不 
多 一切社 会阶級 都有力 量使用 管状灯 芯的灯 以及該 灯所供 給的明 
亮光綫 。① 

节 約風气 的发展 ，应該 归功于 产业的 发达。 由于 产业的 发达， 
一 方面人 們发現 許多更 經济的 方法， 另一方 面到处 願出更 高的利 
息和更 安全的 担保品 以餌誘 大大小 小資本 家借貸 資本。 在 产业萎 
靡 不振的 时候， 資本由 于无利 可图， 一 般都处 于現金 形态， 或鎖在 
保險 箱中， 或埋在 地下， 以 备临时 的紧急 需要。 无論 它的数 量是怎 
样 的大， 它不生 利益， 事实 上它不 过是預 防性的 儲藏， 但一 旦发現 
了这 項資本 能够产 生与其 数量相 称的利 益时， 資本 所有者 便具有 
双重 的动机 来扩大 資本的 累积。 这种利 益不是 遙远的 利益， 也不 
仅仅是 預防的 利益。 它是 实际的 利益、 眼前的 利益， 因为資 本所生 
的 利潤可 以消費 来取得 更多的 滿足而 資本幷 不减少 絲毫。 所以， 
对 于沒有 东西可 創造生 产資本 的人， 或对于 已有生 产資本 可設法 
使 其扩大 的人， 和过去 相比， 資本都 成为更 大和更 普遍的 追求对 
象。 生利 息的資 本开始 被看作 和生地 租的土 地一样 有利的 財产, 
有 的时候 还被看 作和后 者一样 稳固的 財产。 对那些 认为累 积資本 
会扩大 人們的 貧富不 均因此 它是一 种坏事 的人， 我 要提出 这个意 
見： 如果累 积傾向 于使大 財产不 断增多 ，自 然 的趋勢 也傾向 于使大 
財产 不断分 割为小 財产。 一生 把精力 花在扩 大自己 的資本 和国家 
的資本 的人， 总不免 一死。 除 非国家 法律准 許限嗣 继承或 长子继 
承 制度， 否則他 的財产 很少会 全部落 入一个 继承人 或一个 遺产承 


① 恐 捐税 終将使 消費者 无砝享 受这呰 改良的 利益。 內 地稅、 专利 品印 花税以 
及 影响貨 物国内 运輸的 各种捐 税和障 碍物的 增多， 已經使 菜油价 格漲得 和它极 其有益 
地代 替的魚 油的价 格不相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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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 手中。 在不 受这种 制度的 有害影 响和自 然能自 由发揮 它的有 
益作用 的国家 ，通 过死者 的亲戚 朋友的 瓜分, 財富会 自然地 分散起 
来， 把 健康和 生气带 到最远 的角落 r ①一 国資本 总量的 增加， 可与 
个人資 本的分 割同时 幷行。 

这样， 一个 人的日 益 增长的 財富， 如果是 得之有 道幷使 用于再 
生产 方面， 决不 可加以 嫉視， 而应 該加以 欢迎， 看作 一般繁 荣的泉 
源。 我說得 之有道 ，因为 通过掠 夺或勒 詐取得 的財产 ，幷不 增加国 
民的 資本， 他不 过是从 一个人 手中移 轉到另 一个人 手中的 一部分 
已 存在的 資本。 这資本 本来在 前者的 地方， 后者幷 沒作任 何生产 
性劳 动来取 得它。 一般 地說， 凡使 用不正 当手段 取得的 財物， 往往 
也以 不正当 方法花 費去。 

据我的 理解， 积 聚資本 的能力 ，換句 話說， 积 聚价値 的能力 ，就 
是人 类所以 比兽类 大大优 越的一 个重要 原因。 資本 就总体 說是单 
独交給 人类使 用的一 种有力 工具。 人 能把历 代所积 的資本 投于任 
何 用途。 其他动 物至多 能够支 配自己 在几天 之中或 最多在 一季之 
中所 貯积的 物品。 这些累 积品决 不能达 到很大 数量。 因此， 即使 
假定 兽类具 有看起 来它是 沒有的 知識, 这 知識对 它也沒 有用处 ，因 
为 它缺乏 必要的 物质来 有效地 使用这 知識。 

此外 ，可以 說由积 聚資本 所产生 的人类 的能力 ，是 絕对 不可限 


① 不幸 得很， 人們对 于死后 財产的 安排， 一 般注意 不够。 把財产 還贈不 値得贖 
給 的对象 的人， 往往因 此損及 死后的 名声。 相 反的， 什么 都沒比 热心公 益或爱 好个人 
特长 的潰贈 更能够 使遺鶏 人芮得 活死者 的敬重 》 捐款 作为 医院与 敎育机 构基金 和作负 
奖励有 益活动 的永久 基金， 或遺 贈优秀 作家， 这些都 足使有 錢的人 的影响 延苌到 死后， 
幷 使他的 姓名永 垂不朽 ' 

* 这 种値得 頌揚的 志向， 总是 与一国 的財富 、公 民自 由和人 民知識 成比例 。茌 
英国， 毎 年都发 生有益 的和慷 慨的遺 3^ 給与老 皮特、 韦 伯弗斯 和其他 芳民众 服务的 
公僕的 遗贈， 以 及为創 办和扩 大救济 扒构 或敎育 机构的 时常的 薄臢, 不 但給国 家带来 
光柴 ，而 且便个 人名垂 不朽。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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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的能力 ，因为 ，通 过时間 、劳动 和节儉 的助力 ，人所 能积累 的資本 
是 沒有限 度的。 


第 十二章 非生 产資本 

我們 已在上 面看到 ，价値 一被生 产出来 ，就 可用 以滿足 获得該 
价 値的人 的需要 或作为 再生产 手段。 也可一 直埋在 地下或 隐藏起 
来， 旣不 用于非 生产性 消費， 也 不用作 再生产 手段。 

拥 有价値 者如果 是这样 地处置 价値， 不 但使自 己享受 不到本 
来可从 消費所 埋藏的 价値而 得到的 滿足， 享 受不到 該价値 所能提 
供 的生产 作用， 而且还 使产业 得不到 本来可 从利用 該价値 所得到 
的 利潤。 

由于許 許多多 原因， 受土耳 其統治 的各个 _ 家 ，是 那么 貧困和 
那么 衰弱。 毫无 疑問， 一 个主要 原因是 大量資 i 处于 不起 作用的 
閑廢 状态。 人 民的缺 乏信心 以及未 来情况 的渺茫 不定， 使 一切社 
会 阶层， 上自帕 夏® 下至 农民， 都藏匿 一部分 財产， 以躱避 貪婪无 
厌的 权貴的 注意， 而 所有看 不見的 价値， 必定 都是閑 廢不起 作用的 
价値。 这种災 禍是一 切专制 国家所 共有的 災禍， 但它 的輕重 程度， 
視各該 国政府 的专制 程度而 不同。 由于 同样的 原因， 在政 治发生 
大变动 时期， 当人 民惊魂 未定的 时候， 資 本必定 显著地 减少， 产业 
必 定萎靡 不振， 利潤必 定消失 无踪， 不 景气必 定到处 弥漫。 反之， 
在 人民信 心恢复 以后， 社 会就立 即奋发 起来， 活跃 起来， 大 大刺激 
公共 繁荣。 迷信 国家的 圣徒和 圣母， 亚洲人 的盛大 赛神会 和华装 
丽服的 偶像， 幷不 能給农 业和工 业带来 生气。 神庙 中的財 宝和念 


① 帕屋 》伊 斯兰 敎国家 官銜，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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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拜佛 耗費的 时間确 能购得 幸福， 但 这幸福 决不能 通过燒 香膜拜 
向偶像 索来的 。 习慣于 盛用金 銀装飾 家具、 衣服及 其他装 飾品的 
国家， 随时都 有大量 資金閑 廢不起 作用。 低 层阶級 人民对 于这种 
无 謂的不 生产的 虛飾的 羡慕， 簡 直是自 己妨碍 自己的 利益。 理由 
是， 把 十万法 郞花在 鍍金、 金銀餐 具和家 中陈設 的人， 不把 这笔錢 
用以 生利， 不把它 用以支 援农工 商业。 于是 国家每 年損失 了这么 
多資 本所能 产生的 收入， 以及 这笔資 本本来 能够維 持的活 跃企业 
所生的 利潤。 

到这里 为止， 我們所 考虑的 价値， 只限于 那些在 創造后 能和物 
质混合 起来幷 且在长 时間或 短时間 內能保 持不坏 的价値 。 但是， 
人类 劳动所 創造的 价値， 不是全 屬这种 性质的 价値。 有一 种这样 
的 价値， 它 必定是 实在的 价値， 因 为人們 非常珍 視它， 願以 貴重和 
經久的 产品交 換它， 但它 却自己 沒有永 久性， 一生产 出来， 便立即 
归于 毁灭。 我将在 下章討 論这种 价値， 幷把 它叫做 无形产 品①。 


第 十三章 无形产 品或一 产出便 消費掉 的价値 

一个 医生到 病人家 里来， 診 視病人 病状， 开一 药方就 吿別他 
去， 不留 下任何 可由病 者或他 的家人 移轉給 第三者 或自己 保存起 
来以 供将来 消費的 东西。 

医生 的劳动 是非生 产性劳 动嗎？ 誰一时 会这样 想呢？ 病人的 
性命 已經得 救了。 这个产 品是不 是不能 看作交 換的对 象呢？ 絕对 


① 我最 初想把 这种产 品叫 做辱宇 但这 个字眼 也可适 用于 有形 产品。 
不 能移轉 这个字 眼也不 妥当， 因为邊 缽卢晶 士法常 由生严 者手中 移轉到 消費者 手中， 
♦命 李么 个詞語 丼不完 全排斥 耐久性 的槪念 ， 同 样的， 字巧 哼一 語也不 完全排 斥耐久 
逄 的 tk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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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医生的 意見是 用診費 換来的 ，但医 生一发 表意見 ，它 的需要 
即不 存在。 发表 意見就 是生产 动作， 傾听 意見就 是消費 动作， 生产 
和 消費都 在同时 发生。 

这就是 我称之 为无形 产品的 东西。 

音 乐家和 演員的 劳动， 提供一 种性质 相同的 产品。 它 使我們 
快乐， 它 給我們 一种不 能留在 将来享 受或不 能用以 交換別 的娛乐 
的 愉快。 不錯 ，这 种愉快 是有代 价的， 但它除 可能在 我們脑 海中留 
着 記忆外 ，幷 不继續 存在， 而且一 經产出 便不再 有交換 价値。 

斯 密不把 这种劳 动的結 果叫做 产品， 而 把这种 劳动称 为非生 
产 劳动。 他 对財富 所下的 定义， 使他陷 入这个 錯誤。 他把 財富解 
釋为具 有可以 保存的 价値的 东西， 而 不把这 名称推 及一切 具有交 
換 价値的 东西。 因此， 所 有一产 出便消 費掉的 东西, 都不成 为他所 
謂的 財富。 可是， 医生 、公敎 人員、 律师、 法官 的劳动 (: 这些 劳动屬 
于同一 种类的 性质） 所滿足 的需要 是这样 的重要 ，以 致这些 职业如 
果不 存在， 社会 便不能 存在。 这样， 他們 劳动的 果实， 难道 不是眞 
实的果 实嗎？ 这果实 是这样 眞实， 以 致人們 得使用 斯密所 认为財 
富的 有形产 品来购 买它。 生产无 形产品 的人， 通过 多次的 这种交 
換行为 ，可 以发 財致富 。① 

談到 純娛乐 問題, 我 們不能 不承认 ，一出 好戏使 我們所 感到的 
偸快 ，和一 盒糖果 或一台 烟火所 提供的 愉快同 样眞实 ，而后 者即照 
斯密的 定义， 也 无疑是 产品。 我也莫 名其妙 为什么 画家的 技能被 
看 作有生 产力的 技能， 而音 乐家的 技能却 看作沒 有生产 力的技 
能 。③ _ 

① 因此 ，維 里說， 帝王、 ？ 〒政官 、兵 士和 敎士的 职务不 屬于政 治經济 学討論 范圍, 
也是不 对的。 （《关 于 政治經 济学的 硏究》 ，第 24 节） 

(D 加尼 埃已在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嗫因的 硏究》 法 文譯本 的注釋 中指出 了这个 
錯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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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自 己曾揭 穿經济 学派的 錯誤. 认为 他們把 財富这 个名詞 
限 定于包 含在产 品里面 的原料 的价値 是不正 当的。 他证明 財富組 
成于 原料力 J1  + 劳动所 增加于 原料的 价値。 这 在政治 經济学 硏究上 
是一 个很; A 发展， 但他 旣然把 抽象的 貨物即 提髙到 財富的 
身份， 为 什么又 把未跟 物质相 混合的 价値， 不管 怎样实 在和具 
有交 換性， 看作 沒有价 値呢？ 更可怪 的是， 他 甚至把 使用在 物质上 
的劳动 从物质 中抽出 来单独 討論， 硏 究对其 价値起 作用和 有影响 
的 因素， 而且主 張这种 价値是 衡量一 切其他 价値的 最可靠 和最稳 
定的 尺度。 ® 

无形 产品是 这样的 性质， 使人无 法在任 何时候 把它們 儲积起 
来 ，成为 国民財 富的一 部分。 一个包 括大群 音乐家 、敎 士和 公务人 
員的 民族， 可能乐 趣洋溢 ，精 通敎理 ，把 国家管 理得井 井有条 ，但只 
不 过这些 沒有別 的了。 纵使这 些人极 其勤勉 地执行 各別的 职务， 
国民 資本也 不能从 他們的 劳动直 接获得 增加， 因为 他們的 产品一 
經产出 就被消 費掉。 

因此， 如果人 們逞其 技巧， 創造 对于这 种劳动 的不自 然的需 
要 ，这对 公共繁 荣毫无 裨益。 增 加使用 在这个 生产方 面的劳 动量， 
必定同 时引起 消費的 增加。 要是 这消費 能够給 人提供 滿足， 那还 
可聊自 解嘲。 如果这 种消費 本身就 是一种 坏事， 那 就不能 不承认 
产生这 消費的 制度是 可悲的 制度。 

实际上 ，如果 法律过 于繁杂 ，上 述情 况就会 产生。 当法 律硏究 
成 为比較 困难和 比較費 力的工 作时， 就得有 比較多 的人从 事这项 


① 对这里 所提出 的論点 大抵未 作十分 周詳考 虑的一 _ 家， 仍然 把生产 无浪产 
品的人 看作非 生产性 劳动者 ^ 但和自 然法則 对抗必 定是徒 然的。 那些 精通政 治經济 
学 的人， 終 究不得 不向它 的原理 低头。 例如， 西斯 蒙第在 談了花 在非生 产性劳 动者的 
工 資上的 价値以 后說： 11 它是一 产出就 波消費 掉的价 値”。 这样， 他銳 认了 他以 前所断 
宏为非 生产的 人也生 产价値 • （《政 治經济 学新原 理》， 第 2 卷 ，第叫 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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硏究 工作， 幷且对 这些人 的劳动 必須給 付比較 优厚的 报酬。 什么 
是社 会从这 情况所 得的好 处呢？ 社会 成員的 权利会 不会因 此得到 
更 大的保 障呢？ 无疑的 不会。 相反的 ，繁杂 的法律 ，使 人更 有隙可 
乘地 逃避和 推諉法 律上的 責任， 因此作 奸犯科 将得到 更大的 鼓励， 
而人民 的权利 却很少 会因此 变得更 稳固。 唯 一的好 处是訴 訟案件 
将变得 更多， 每 一案件 将拖得 更久。 这个意 見也适 用于官 职設置 
过多的 現象。 添設 机构来 管理应 該听其 自然的 事件， 簡直 等于先 
使 人民受 損害， 然后又 使人民 对这損 害給付 代价， 好 像它是 利益那 
样 。① 

因此， 我們不 能接受 加尼埃 先生的 論点。 ③他认 为由于 医生、 
律师 等等的 劳动是 生产性 劳动， 所以 国家从 这种劳 动的增 加所得 
到的 好处， 和从 別种劳 动的增 加所得 到的好 处一样 的大。 这簡直 
等 于对一 件有形 产品的 生产花 費超出 完成該 产品的 制造所 需要的 
手工。 生产无 形产品 的劳动 ，像 其他劳 动一样 ，只在 它能扩 大效用 
因而 能够增 加产品 价値的 范圍內 是生产 性的。 所花 費的劳 动如果 
超出了 这一点 ，多 余的劳 动便是 不生产 的劳动 ，把法 律有意 識地弄 
得繁 杂借以 发展律 师解釋 法律的 业务， 和散 播病菌 使医生 有更多 
生 意同样 荒謬。 

无 形产品 是人类 劳动的 果实。 我 們已經 把一切 性质的 生产劳 
动 全都包 括在人 类劳动 范疇。 比 較不易 于理解 的是， 无形 产品怎 
会同 时又是 資本的 产物。 因 为大部 分无形 产品都 是这种 >或 那种技 
能的 产物， 获 得一种 技能， 总須先 作一番 钴硏， 而从 事钻硏 就非預 
付資本 不可。 


① 那末， 对于那 些虽然 口未明 言但实 际上主 張这种 成例或 那种捐 税至少 有个好 
处， 即可 維持 这些或 那些事 务員或 公务員 的人， 我 应当作 什么看 法呢？ 

③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法譯本 ，第 2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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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 生会診 病或病 人会請 他診病 之前， 他自己 或他的 亲戚必 
須負 担許多 年的敎 育費。 当 他在做 学生的 时候， 他 得付衣 食住費 
用 ，敎授 必須得 到酬劳 ，书 籍需 要购买 ，他也 許还出 外学习 ，这 些都 
意味着 支付一 笔过去 累积的 資本。 ①同样 ，律师 所提供 的意見 ，音乐 
家 所演奏 的歌曲 等等， 也都是 产品， 幷 且这些 产品的 生产， 非先作 
一番 钴硏和 預付一 笔資本 不可。 就 是做公 务員的 本領， 也 是一种 
积累的 資本。 訓 练一个 土木工 程师或 一个軍 事工程 师所得 支付的 
費用 ； 跟訓练 一个医 生幷沒 有什么 不同。 的确， 我們 可以这 样說： 
經驗已 經证明 ，訓 练一个 靑年充 当公务 員所耗 的資金 ，是一 种有利 
的 投資， 因 为这种 工作是 报酬相 当高的 职业。 不論 哪一个 行政机 
构， 謀事 的人总 是多于 現有的 位置， 即 在职位 已經增 加到不 需要那 
么 多的国 家也是 这样。 

生产无 形产品 的劳动 过程， 和本 书开始 时所分 析的一 般劳动 
过程 相同。 这 个过程 可用一 个例子 說明。 在 一首歌 曲能够 唱出之 
前， 作 曲家和 歌唱者 的技能 必須先 成为一 种正式 的特殊 的职业 ，而 
且必須 先硏究 出获得 这技能 的最好 方法。 这 些是科 学家或 理論家 
的 职务。 关于应 用上述 方法和 技能， 这是留 給作曲 家和歌 唱者处 
理。 前 者在作 譜时， 后 者在歌 唱时， 必 須运用 心思， 以使吭 众能得 
到他們 认为有 价値的 愉快。 最后， 歌 唱就是 这个整 个劳动 过程的 
結尾 部分。 

但是， 有 些无形 产品， 劳动过 程的头 两个阶 段是那 样簡易 ，以 
致可 看作事 实上不 存在。 僕婢的 职务就 是这一 类产品 的例子 。这 


① 我不打 算先在 这里討 論劳动 和資本 的报酬 我只 想順便 指出： 除非这 些收入 
不但能 支付医 生的实 际劳动 和才能 (这才 能是自 然无代 价地賜 給他的 能力） 的报酬 ，而 
且还 能支付 花在他 身上的 資本的 利息， 否則这 資本就 白白牺 牲掉， 而医 生的报 酬也将 
受到不 正当的 限制。 上 述利息 不应該 按普通 利息率 計算, 而 应該按 年金率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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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职务只 需要极 有限的 技能， 或甚 至不需 要任何 技能。 应 用技能 
这 部分的 工作由 雇主来 安排， 留給僕 婢担当 的只不 过职务 的执行 
部分。 这 部分是 整个劳 动过程 的最后 动作， 也就是 最低級 的劳动 
工作。 

因此 ，必須 推定， 在这种 劳动以 及社会 最低阶 級如搬 运工人 、妓 
女 等等的 劳动， 由于 所花的 訓练費 无多或 甚至等 于零， 因此 不但可 
把它的 产品看 作是极 其粗槌 或极其 幼稚的 劳动的 結果， 幷 且可把 
它看作 是沒有 經过資 本协助 的产品 。因为 ，我 认为这 些人从 小以至 
脫 离父亲 照顾的 时期內 所花的 生活費 用不能 看作以 后必須 以利潤 
来支付 其利息 的資本 。至于 这是什 么道理 ，将 在討論 工資时 說明^ ) 

人从任 何个人 努力而 得到的 愉快， 也屬 于无形 产品的 范疇。 
这种产 品一产 出便被 生产它 的人消 費掉。 从 完全为 着消遣 而学习 
技艺 所得的 愉快， 就是这 种产品 的一个 例子。 一 个人学 习音乐 ，必 
須使 用一些 資本和 时間， 此外还 必須从 事一些 劳动。 所 有这些 ，都 
是 为学唱 一首歌 或能参 加音乐 会演奏 而付的 代价。 

賭博、 跳舞和 赛跑屬 于同一 种类的 劳动。 由这 些劳动 而来的 
偸快， 一产 出便被 从事这 些劳动 的人消 費掉。 一个 人为消 遣而繪 
一 張图画 或制造 一件铁 匠或木 匠的作 品时， 他在生 产一个 耐久产 
品 的同时 也生产 一个无 形产品 ，就 是說, 供給自 己消遣 的娛乐 。③ 


①  普通 工人的 工資， 只 限于最 起碼的 生活必 需品， 就是使 他的作 用能够 继續或 
能够傾 J 复的必 需品， 而沒有 什么剩 余用以 茭付資 本的利 息<* 他們 的子女 在能够 自食其 
力之前 的衣食 ，包 括在 他自己 的必需 品內。 

②  懶惰 和缺乏 生气的 民族, 从來 不喜欢 使用自 己的能 力得到 娱‘乐 ^ 在他們 看来， 
劳动带 有那么 多痛苦 ，很 少娛乐 是那样 强烈， 足 够抵偿 劳动的 痛苦。 土耳 其人认 为我們 
把跳 舞这个 强烈运 动看作 乐事是 发疯。 他們沒 想到跳 舞使我 們感到 的疲倦 ， 远 不及他 
們 所想像 的那么 剧烈， 他們更 喜欢別 人辛辛 苦苦所 布置的 媒乐。 土耳其 人在娛 乐上所 
花費的 劳动， 也許不 比我們 所花費 的少， 但一般 說来， 搞这劳 动的是 奴隶. 而奴 隶却无 
福享 受自己 劳动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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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財 物和一 个富强 民族的 家具的 总値比 起来， 只不过 是滄海 一粟。 

生产无 益的效 用或娛 乐的資 本的各 个組成 項目， 都 会磨損 ，尽 
管磨損 很輕。 如 果每年 收入不 儲蓄一 部分以 弥补这 磨損， 資本将 
逐 漸减少 ，逐漸 消失。 

这几句 話看来 似是无 足輕重 的話， 但自 己以为 是依靠 收入为 
生而 实际上 却在消 費一部 分資本 的人， 正不 知有多 少啊！ 現在举 
一 例子。 假定 一个人 住的是 自己的 房子， 如 果他估 計这所 房子能 
經 一百年 ，而 当初建 筑費用 达十万 法郞， 那末， 除建筑 費的利 息外， 
他 或他的 继承人 每年要 花一千 法郞在 这房子 上面。 要不是 这样計 
算, 到一百 年之后 ，全 部資 本或将 近全部 的資本 便将化 为烏有 。这 
說法 也适用 于所有 用以生 产效用 或愉快 的資本 的其他 項目， 如餐 
具架 、珍 珠宝石 以及任 何可想 像得到 的相似 东西。 

反过 来也是 这样。 如 果把每 年收入 ，不論 它是来 自什么 方面， 
提出一 部分来 扩大用 以生产 有用的 东西或 使人适 意的东 西的資 
本， 那末， 資 本和財 富便将 增加， 虽然收 入沒有 增加。 

这一类 資本， 像一切 其他种 类資本 那样， 是从每 年儲积 一部分 
产品形 成的。 获得 資本， A 有自 己积蓄 或继承 別人的 积蓄, 此外別 
无 他法。 因此 ，我 請讀者 参閱第 十一章 ，我在 該章討 論了儲 积資本 
問題。 

一所 公共建 筑物， 一座 桥梁， 一条 公路， 这些都 是从专 供創造 
資 本之用 的收入 积成的 东西。 它們的 收入是 民众所 消費的 无形产 
品。 如果 一座桥 梁或一 条公路 的建筑 費加上 所使用 的地皮 的价格 
共达 一百万 法郞， 我們 便可估 計社会 使用該 挢梁或 該公路 每年所 
花的 費用为 五万法 郞①。 


① 如果毎 年每花 一千法 郞为雄 修費， 那就可 把社会 毎年所 消費的 娛乐或 效用估 
針 为五万 一千 法郞， 这是計 算这笔 帳的唯 一正当 方法， 如果 我們的 目的在 于比較 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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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主 要由土 地生产 的无形 产品。 从公 园或游 乐場得 到的愉 
快就 是这种 产品。 这种偸 快是由 天然風 景天天 不断地 提供的 。这 
种娛乐 一产出 就被消 費掉。 因此， 不 可把提 供愉快 的土地 和荒廢 
或休 耕的土 地混为 一談。 这里 又显出 土地和 資本的 相似。 我們已 
經看到 ，有 的部分 的資本 生产无 形产品 ，有的 部分的 資本完 全閑置 
不起 作用。 

通常 总要花 点費用 装飾花 园和游 乐場。 在 这种場 合下， 資本 
和土地 协同生 产无形 产品。 

有 些游乐 場也产 木材和 牧草。 这 些游乐 場生产 两个种 类的产 
品。 法国 的旧式 花园一 般不生 产有形 产品。 新式花 园在这 一点上 
稍有 改良， 如 果果树 和靑菜 的栽种 增加， 情形将 M 扩大。 如 果責备 
一个 生活安 适的土 地所有 者划出 一部分 土地专 供娛乐 用途， 那无 
疑是 苛刻， 他和他 一家的 人在那 里欣度 时光， 在那里 从事有 益健康 
的 运动， 在那 里呼吸 新鮮的 空气， 这些 都是人 生最宝 貴和最 实在的 
幸福。 应該让 他随心 所欲地 布置他 的庭园 ，应 該让他 的嗜好 甚至他 
的 奇想自 由 发揮。 但是， 如 果可能 把他的 怪癖引 导到有 益方面 ，如 
果他 能从他 的庭园 得些利 潤而又 不至减 少他的 愉快， 他的 庭园便 
将增加 价値， 便能 使政治 家感到 愉快， 又能 使哲学 家感到 愉快。 

我曾到 过几家 兼具这 两种生 产力的 花园。 园中有 萊姆树 、七 

叶树 和大楓 树等树 木以及 草地和 花坛， 同时又 有許多 果树， 有的开 

着 灼灼的 春花， 有 的悬着 累累的 秋实， 使园中 的其他 景致增 添了不 

少鮮艳 丰富的 色彩。 园中的 布置， 旣 注意到 一景一 物的适 宜距离 

和 位置， 又 不忽略 把它們 隔开或 圈起的 便利。 栽着 蔬菜的 坛圃， 

人从 該桥梁 或該公 路所得 到的利 益和他 們力获 得該桥 梁或該 公路的 便利所 付 出的代 
价。 如杲 通过五 万一千 法郞的 费用， 国家毎 年能够 节省若 干生产 費用， 或能够 使国民 
产 品数量 呈現比 这数目 更大的 增加， 社会便 从这項 費用得 到好处 ， 反之， 政府 便带領 
国民做 r 一笔賠 本生意 。 


第 十三章 无形产 品或一 产出便 消費掉 的价腌 


135 


不 是直的 、刻 板的、 全体一 式看过 使人生 厌的， 而是 和地势 的起伏 
以及 較高大 草木的 疏密相 称的。 所有幽 蹊曲徑 ，旣使 人心暢 目怡， 
又 不妨碍 耕作。 一切点 綴全是 以增添 風致为 目的， 甚至供 澆水之 
用的 葡萄架 下的水 井也是 这样。 总而 言之， 全园 是这样 布置， 好像 
目的 在于使 人相信 效用和 美丽幷 不是不 相容， 偸快 和財富 可一起 
增长。 

相似的 ，整 个国 家也可 从所拥 有的增 添風致 的財产 而致富 。假 
使在树 木能茂 盛而又 不至妨 碍其他 产品的 地方普 遍植林 ，① 那末， 
不但 可增添 風景的 美丽， 增进 人民的 健康和 增加树 林所能 吸引的 
水分， 而 且在这 个土地 辽闊的 国家， 单 单木材 一項的 价値将 大有可 
观。 

栽 植可作 木材之 用的树 木有这 个好处 ，即 树苗栽 下之后 ，便不 
需要人 的劳动 ，而可 以由自 然来完 成它的 生长。 但是 ，仅仅 栽植是 
不 够的， 我們还 得抑制 自己， 別急于 昕伐， 等到它 的細小 莖干逐 
漸 吸取土 壤和空 气中的 水分， 不依賴 人力的 培养而 自己长 得高大 
結实的 时候， 再去 昕伐。 © 植树者 所能給 与树木 的最大 照顾， 就是 
在 若干年 中忘記 了它。 虽 然在这 几年中 他得不 到分文 的收入 ，但 
在 它成材 之后， 他的 克己， 便得到 充分的 酬报， 因为 它給他 供給燃 
料 ，給 他提供 木工、 細木匠 和船匠 所用的 木材。 

各 时代的 最优秀 作家， 沒 有一个 不喜欢 树木， 不极力 提倡种 


①  在許多 国家， 似乎流 行着这 种言过 其实的 意見， 即作木 材使用 的树木 会妨害 
土地 的其他 产物， 其实, 作 木材的 锊木幷 不使地 主收入 减少， 倒会使 地主收 入增加 。理 
由是， 最多产 的国家 ，正 是森林 最多於 国家, 如 諾曼第 、英 格兰、 比利时 、倫巴 第等。 

②  树叶 吸收飄 揚在我 們所呼 吸的空 气中的 碳气。 碳气 对呼吸 灵 自常 有害。 A 如果 
吸入过 多碳气 ，就会 昏过去 ，有时 甚至会 死亡。 另一 方面， 植 物增加 空气中 的氧气 、氧 
气非常 有益于 呼吸和 人体的 健康。 如果一 切其他 情况都 相同， 栽 滿树木 的空地 最多的 
城市, 就是 最卫生 的城市 n 我 們最好 把寬闊 的碼头 都栽上 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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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据編撰 波斯王 西拉斯 历史的 历史学 家說， 西拉 斯所以 名聞远 
近 ，一 个原因 就是他 在小亚 細亚各 地普遍 造林。 在美国 ，农 民一生 
下一 个女儿 ，就栽 植一些 树林。 这些树 林随她 的长大 而长大 ，在她 
出 嫁时就 成为她 的妝奩 。① 政治思 想非常 开通的 舒利， 在大 多数法 
国 的省設 立許多 林場， 使它 們增加 富裕。 我 曾参观 其中的 几个。 
当地民 众感恩 图报， 至今还 以他的 名字命 名这些 林場。 这 些林場 
使 我記起 阿迪生 的話。 他 一看到 林場， 便大 声說， “ 一个对 社会有 
益的 人曾經 过这里 。” 

到这里 为止， 我們 一直在 討論进 行生产 所需要 的生产 要素。 
沒 有这些 要素的 助力， 人們除 得到自 然所自 发地提 供的少 許生活 
必需品 和舒适 品外， 得不到 其他。 我們首 先硏究 ，这 些生产 要素怎 
样个別 地和协 同地执 行生产 工作， 其 次詳細 硏究这 些生产 要素的 
各別 作用， 从而进 一步闡 明这个 問題。 現在 我們必 須开始 探討对 
生 产起作 用的各 种外来 和偶然 原因以 及阻碍 或助长 生产要 素的作 
用 的外来 和偶然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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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財产所 有权的 由来， 規定財 产所有 权移轉 的法律 的由来 
以及闡 明保障 財产所 有权最 稳妥方 法的政 治学的 由来， 这 屬于思 
辨哲学 的探討 范圍。 就政 治經济 学說， 它只 把財产 所有权 看作鼓 
励財富 的积累 的最有 力因素 ，幷 滿足于 財产所 有权的 实际稳 定性， 
旣不探 討財产 所有权 的由来 ，也不 硏究財 产所有 权的保 障方法 。事 


① 說美国 农民毎 生下一 个女儿 ，就 斫下 " —些 树林％ 而不栽 下一些 树林， 更接近 
于 事实。 —— 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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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 如 果政府 不能使 人遵守 法律， 如果 政府自 己从事 掠夺① ，或 
沒有力 量禁人 掠夺， 如 果由于 法律条 文过于 繁杂， 或由 于法理 :过 于 
玄妙， 以致 所有权 始終不 稳固， 那末， 法律上 的財产 不可侵 犯性显 
然就 是一种 笑話。 此外， 如果財 产旣不 是現实 的东西 又不是 权利, 
那 就不能 說財产 存在。 只在財 产是权 利和現 实的东 西的場 合下， 
生产的 泉源即 土地， 資 本和劳 动才能 发揮其 最大生 产力。 

有些 眞理完 全是自 明的， 不需 要什么 证明。 下 面就是 这种眞 
理 之一。 安稳 地享有 自己的 土地、 資本和 劳动的 果实， 乃是 誘使人 
們把这 些生产 要素投 于生产 用途的 最有力 动机， 誰 会否认 这个道 
理呢？ 財 产所有 者本人 比任何 人更淸 楚地知 道如何 最有效 地利用 
他的 財产， 誰 会怀疑 这个道 理呢？ 可是， 尽管 人們在 理論上 都承认 
財产不 可侵犯 是极其 有益的 制度， 然而， 实 际上， 財 产的神 圣受到 
漠視 的事体 ，財产 的神圣 因最不 足道的 原因而 遭破坏 的場合 ，眞不 
知道有 多少。 財 产橫遭 侵犯， 当然 会激起 憤慨， 但却 往往以 最不充 
分的 理由被 辯护为 正当。 人們 除直接 受到伤 害外， 很少会 强烈意 
識到 伤害， 而即使 强烈地 感觉到 伤害， 也很少 有足够 的决心 来作实 
际的 行动。 当专制 当局未 得人民 同意， 强行征 用人民 財产时 ，財产 
便 无安全 可言。 此外， 即使人 民表示 同意， 如 果这同 意只不 过是名 
义上或 不由衷 的同意 ，財 产也 无安全 可言。 在英国 ，租 税是 由人民 
代表議 决課征 ，但 如果內 閣总理 或因运 动选举 成功的 影响， 或因人 
民无 知識地 給与大 力支持 的关系 ，控制 了議会 的絕对 多数代 表权， 
那末 ，决 定課稅 者事# 上就 不是人 民代表 ，而 名称上 叫做人 民代表 
的 团体， 将实 际上变 成內閣 总理的 代表。 英 国人民 将被迫 忍受最 


① 当 个人力 量和政 府力量 对抗的 时候， 个人 力量显 得那么 渺小， 以致 只在有 H 
論自 由的报 紙极端 警惕地 监視遵 守法律 和有力 的民意 代表机 构制止 違反法 律 行为的 
国家， 人 民才能 免受政 府当局 的勒索 和虐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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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酷的 剝夺以 及在一 切方面 都可能 对他們 不利的 措施。 ® 

应該 指出， 阻碍 人自由 运用生 产手段 ，就 是侵犯 人的財 产所有 
权 ，正如 剝夺人 的土地 、資 本或劳 动的果 实是侵 犯財产 权一样 。理 
由是 ，按照 法学家 的解釋 ，財产 所有权 是使用 或甚至 濫用財 产的权 
利 。因此 ，如 果武断 地規定 耕作的 方式， 或禁止 采用某 种耕作 方法， 
地产 的权利 便受到 侵犯。 如果 禁止采 用某些 特殊方 法运用 資本， 
例 如不准 收买大 量谷物 ，必 須把一 切金銀 块繳交 造币厂 ，禁 止所有 
人 在自己 土地上 建筑房 屋或規 定建筑 物必須 符合某 种要求 或某种 
式样 等等， 資本家 的財产 便受到 侵犯。 此外， 如果禁 止經营 某种产 
业， 或在 資本家 已把資 本投入 某一产 业后对 該产业 征收寓 禁于征 
的 重稅， 这也是 侵犯資 本家的 財产。 显而 易見， 如果 禁止糖 业的經 
营， 那末， 制糖 者投在 鍋炉、 器具 等等的 資本， 大 部分将 化为烏 
有， 

如 果不許 一个人 自由运 用他的 才千， 除 非准許 他运用 他的才 
千就会 构成对 第三者 权利的 危害， 否 則这祥 做就是 对他劳 动所有 
扠 的侵犯 。③同 样的， 如果一 个人立 志要从 事某种 劳动， 而 强迫他 


① 亚当 • 斯密 曾表示 过这个 意見： 英国法 律 所給与 財产的 保障， 不仅仅 抵銷了 
英政府 迭次所 犯的大 小錯誤 。 他 現在是 否会坚 持这个 意見, 很有 疑問。 

③ 对这 种資本 家說， 为什么 不把选 頃資 本移作 別用， 这是 徒然的 糖厂 的厂房 
和器械 >  如粜移 作他用 ，必 定在很 大程度 上受 到損失 。 

③ 在 所有財 产中， 劳动肖 g 力可以 說是最 沒有問 題的。 劳动 能力完 全来自 自然或 
来自 个人的 勤勉。 劳动 能力所 有权和 土地所 有权 比起来 是更高 一級的 权利。 土 地听有 
权一 般可以 說是来 自 掠夺的 行动， 因 为我們 几乎 举不出 土地 所有权 是从头 一次占 有合 
法地 遺傳 下来的 事例。 劳动能 力所有 权也比 資本所 有权高 一級， 理 由是， 即使假 定資本 
是 从长时 間的蓄 积得来 而不是 从任何 掠夺 馄来， 但是， 財 产继承 权非得 到法律 的支持 
不能 确立， 而这 种支持 可能是 以某种 条件換 来的。 然而， 尽管劳 动能力 所有权 是这样 
神圣， 它却不 断受到 侵犯， 不但在 奴役个 人的极 不正当 的虐待 行为是 如此， 而且 在更常 
发生的 其他方 面也是 如此。 

如果 政府占 据某种 襄业， 例 如經紀 祉或 交易所 :业， 不 让人民 染指， 或把 經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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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别的 劳动， 例如强 迫一个 工匠或 商人服 兵役， 不管 是暫时 或永久 
的， 这 也构成 对他劳 动权的 侵犯。 

我知道 ，維 持社 会治安 比尊重 財产所 有权更 为重要 ，因 为財产 
所有权 的安全 依存于 社会的 安宁。 但 是正由 于这个 原因， 除非社 
会治 安明显 地受到 威胁， 为着維 护治安 必須侵 犯个人 权利， 否則， 
上述或 和上述 相似的 侵犯个 人权利 行为是 不能允 許的。 正 是这一 
点使財 产所有 者深深 感到， 在 組織国 家时。 必須 規定某 种保证 ，使 
当权者 不能以 公共利 益为口 实来掩 蔽他的 野心或 出于爱 憎的举 

— ^  t . 

动。 

由此 說来/ 如果不 打算以 賦税作 为把国 家带上 不景气 和悲惨 
道路的 手段， 那 就必須 证明所 收的稅 是保卫 社会安 宁所不 可缺少 
的。 凡超出 这个目 的的 捐稅， 实 际上都 是掠夺 ，因 为 纵使它 得到人 
民的 同意， 也是对 財产的 侵犯， 理 由是， 可 作为課 税对象 的东西 ，除 
个人 所有的 土地、 資本和 劳动的 产品外 ，別无 其他。 

但有 些极端 情况， 在 这些情 况下， 干涉財 产所有 者的財 产却对 
生产 有利。 例如， 在 允許可 恶的奴 役权的 国家， 人們 都发觉 限制奴 
隶 主对奴 隶的权 利是有 利的， 因 为奴役 权是与 一 1 切 其他权 利相对 
立的 。① 又如， 如 果一个 社会迫 切地需 要船匠 或木匠 所用的 木料， 
那 就必須 制定关 于斫伐 私有森 林的条 例。® 此外， 由 于害怕 丧失橫 


事 业的专 利权卖 給人， 政府 就侵犯 人民劳 动能力 所有权 4 又 如果政 府授权 筅兵、 檠察 
或法官 以維持 公共安 全或当 局安全 为理由 随意逮 捕人民 和拘留 人民， 使 人民因 此不能 
十 分确信 能够自 由支配 自己的 时間与 能力或 能够完 成已經 开始的 事业， 这就是 对个八 
劳动能 力所有 权更粗 暴的侵 犯„ 有什么 强盜或 掠夺者 能够搞 比这更 加凶恶 的 侵害公 
共安 全的罪 行呢？ 他一 定会很 怏地被 鎭压， 因为 私人和 政府必 定一同 起来消 除他。 

① 这只 是以毒 攻毒的 情況。 -一 英 譯本注 

③ 劳一 方面， 如果不 发生有 时起因 于无柳 的虛荣 或有时 起因# 錯 誤的利 己国策 
的 海战， 商业 自能最 滿意地 供給制 船者所 需要的 木材， 所以， 政府 干涉私 有森秫 的不 
正 当行为 ，乃是 所作的 危害性 更大和 更不容 寬恕的 另一个 不正当 行为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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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下 的矿豚 ，政府 有时不 得不自 己出来 开矿。 很容 易想像 得到， 
即使 不存在 任何关 于采矿 的禁令 ，但由 于技术 的不够 ，忍不 住的貪 
婪， 或 資本的 短少， 矿主 往往把 外层的 矿豚一 般也就 是最恶 劣的矿 
豚 掘尽， 从而損 害內层 的品质 較佳的 矿豚。 ①有的 时候， 矿 豚經过 
許多 土地所 有者的 地下， 但 只有一 个地方 可通。 在这种 情况下 ，就 
得不顾 倔强的 土地所 有者的 固执， 强制 进行开 采,， 但总 的說来 ，我 
不敢 断言， 尊重該 土地所 有者的 权利是 不是更 适当的 办法， 或这样 
破 坏財产 的不可 侵犯性 来取得 更多的 矿是不 是給付 过大的 代价。 

最后， 公 共安全 有时迫 切地需 要牺牲 私人的 財产。 但 这种牺 
牲 即使給 付賠偿 ，也是 侵犯。 因为 ，財 产权意 味着能 够自由 处置自 
己的 財产。 上 述牺牲 无論得 到怎样 充分的 賠偿， 总 不是出 于心願 
的处置 。② ’ 

如 果政府 当局自 己不作 掠夺， 那就 是人民 最大的 幸福， 財产就 
可得到 保护， 不 遭別人 掠夺。 要是沒 有社会 的联合 力量保 护个人 
財产， 就不能 想像人 、土 地和 資本的 生产力 的巨大 发展， 甚 至不能 
想像 資本的 存在， 因为資 本只不 过是在 政府保 护下所 积累的 价値。 
正 由于这 个原因 ，政 治不上 軌道的 国家， 沒有一 个达到 富裕。 文明 
国 家能有 許許多 多产品 以滿足 人民的 需要， 能有 美术， 能有 蓄积所 


① 如果 誰都不 比財产 所有者 知道更 淸楚怎 样最有 益地利 用他的 財产， 像 作者在 
上面所 說那祥 ，那末 ，不論 在任何 場合， 政府 干涉私 人从事 生产的 权利， 能对社 会带来 
什么好 处呢？ 耍不是 为着社 会安宁 的絕対 需要， 絕 不应該 侵犯私 人財产 的神圣 权利。 
矿业 之外， 在許 多其他 职业也 苛能以 同样像 有道理 但同祥 不健全 的理由 为口实 来抑制 
其 活动。 -一 原編者 

③ 由于 財产不 过是社 会的創 造物， 所 以就严 格的公 平說， 財产权 应該視 社会即 
財产 創造者 的福利 所必要 的条件 为轉移 • 但沒有 疑間， 合宜的 政策， 乃 是把財 产权規 
定 得尽珂 能神圣 和尽可 能广泛 >  这是 什么理 由呢？ 因为， 第一， 財产权 是对劳 劫的一 
种 报酬， 扩大这 种有激 励作用 的报酬 显然是 合宜的 策略。 第二， 除非財 产权是 永久的 
权利， 否 則財产 便不能 得到这 样有利 的应用 ，也 不会得 到这样 有利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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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 与的空 閑机会 ，这一 切都应 該归功 于政治 組織。 沒 有空閑 机会， 
智 力便培 养不成 ，于是 人便无 以凭借 ，以 达到 其本质 所能达 到的那 
样 髙度的 尊严。 

身 无长物 的人， 和富人 一样， 对維 护財产 的不可 侵犯性 也有利 
害 关系。 如果 沒有过 去所积 累和所 保护的 財产的 助力， 穷 人的个 
人服务 将无人 需要。 一切阻 碍或浪 費这些 蓄积的 行为， 都 大不利 
于 穷人的 生計。 上层 社会的 破坏和 掠夺， 結 果必定 引起下 层社会 
的 苦难和 堕落。 穷人对 財产权 的利益 的一知 半解， 以及富 人的利 
害 关系， 曾經促 使一切 文明国 家对侵 犯財产 的举动 提出起 訴作犯 
罪 論处。 政治經 济学的 硏討， 非常 适合于 证明这 种立法 的适当 ，因 
为 它說明 政治机 构保护 財产权 越周密 財产权 所产生 的快乐 結果便 
越 显著的 原因。 

第 十五章 产品的 出卖或 需求① 

我們 常常听 到各产 业部門 的冒險 家說， 他們的 困难不 在生产 
方面， 而 在銷售 方面， 如果 产品随 时都有 需求或 銷路， 产品 就永远 
不会 缺乏。 当 f 品銷 路疲滞 、利潤 不丰的 时候， 他們 就认为 銀根是 
紧的 。他們 所最想 望的乃 是能够 刺激銷 路和抬 高价格 的活跃 消費。 
但是 ，如果 你問他 們什么 因素或 什么情 况会助 长产品 的需求 ，你将 
发見 他們大 多数的 見解是 极其模 糊的。 你也 将发見 他們观 察事实 
不够 細致， 分析事 实更欠 周密， 往往把 有疑問 的点看 作确定 的点， 
往 往要求 和自己 利益有 抵触的 东西， 往往纒 扰不休 地請求 政府給 
与傾 向于造 成严重 危害的 保护。 

① 出卖 必定意 味蓿需 _ 求。 需艰这 字眼是 傾英語 的讀者 所比較 熟悉的 字眼。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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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我 們对銷 售劳动 产品問 題有明 了和正 确的現 实看法 ，我 
們 必須仔 細硏究 那些极 其确实 或极其 确定的 事实， 幷把以 前从使 
用同 一方法 演繹出 来的結 論应用 到这些 事实。 通过这 种做法 ，我 
們 也許会 得到新 的重要 眞理， 使实 业家得 到一些 启发， 幷使 切望給 
与实业 家以鼓 励的政 府的措 施能得 到人的 信任。 

一个 人通过 劳动創 造某种 效用， 从而把 价値授 与某些 东西。 
但除 非別人 掌握有 购买这 价値的 手段， 便 不会有 人賞鉴 ， 有人 Hi 价 
购买这 价値。 上 述手段 由什么 东西組 成呢？ 由 其他价 値耝成 ，即 
由 同样是 劳动、 資 本和土 地的果 实的其 他产品 組成。 这个 事实使 
我們 得到一 个乍看 起来似 乎是很 离奇的 結論， 就是 生产給 产品創 
造 需求。 

假使 一个商 人說， 我 要把我 的呢絨 卖錢， 我不 把它卖 別的东 
西。 我們不 难使他 相信， 除 非他的 顾客先 把他們 的产品 卖了錢 ，否 
則他 們拿不 出錢来 买他的 呢絨。 我們可 以吿訴 他說， 那边 的农民 
如 果获得 丰收， 就将 买他的 呢紱。 至 于要买 多少， 将 看他們 收成的 
好坏以 为定。 如果顆 粒无收 ，就 連一点 点也买 不起。 此外， 如果他 
不 設法得 到呢絨 或其他 貨物以 作购买 手段， 他也沒 力量买 他們的 
羊毛或 谷物。 你 說你只 要錢， 但我說 你所需 要的不 是錢而 是其他 
貨物。 你要 錢干什 么呢？ 不是 要买原 料嗎？ 不是要 买你所 經营的 
貨 物嗎？ 不是 要买維 持生活 的食物 嗎?® 因此， 你 所需要 的是产 
品而不 是錢。 你 从出售 貨物所 收进的 銀币和 为着购 买別人 貨物所 
付出 的銀币 ，过了 一会儿 又将在 別的买 卖者之 間执行 同样的 职务。 
它将 一次又 一次地 继續执 行这种 职务， 正如 公共車 辆一次 又一次 


① 纵使 謀得貨 币 的目 的在于 窖藏或 埋藏， 但最終 总是用 以购买 这种或 那种东 
西。 如果守 財奴不 这样使 用它， 得 到它的 幸运继 承人也 必定把 它这样 使用， 因 为貨币 
就它本 身說， 除用 以购买 东西外 沒有其 他作用 《 


1  -  敢 糾咖妒 •:物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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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接連运 載客貨 那样。 你如果 发觉貨 物不易 脫售， 难道你 会說这 
是 因为缺 乏运送 它的工 具嗎？ 錢 毕竟只 是移轉 价値的 手段。 錢的 
全部 效用， 在于 把你的 顾客想 买你的 貨物而 卖出的 貨物的 价値移 
到你的 手中。 到 你下次 购买东 西时， 錢又把 你所卖 給別人 的貨物 
的价値 移給第 三者。 所以， 你 是使用 只暫时 变成銀 錢形式 的你的 
产 品的价 値购买 你所需 要或所 喜欢的 东西， 毎一个 人也一 定得使 
用 只暫时 变成銀 錢形式 的他的 产品的 价値购 买他所 需要或 所喜欢 
的 东西。 要不是 这样， 法 国現时 成交的 貨物, 哪能够 比查理 六世的 
时 代多五 、六 倍呢？ 法国 現时所 生产的 貨物， 必 定比过 去多五 、六 
倍 ，而 且这些 貨物被 用以进 行相互 的购买 ，这 难道不 是很明 显嗎？ 

这样， 把銷路 疲滞归 因于缺 乏貨币 的說法 ，是錯 誤地把 手段看 
作原因 。这 种錯誤 的产生 ，是由 于差不 多一切 产品在 最終变 为其他 
产品 之前， 总首 先变成 貨币， 而照 庸俗的 看法， 貨币 是最重 要的貨 
物幷 是一切 交易的 目的， 但其 实貨币 只不过 是媒介 而已。 銷路呆 
滯决 不是因 为缺少 貨币， 而是 因为缺 少其他 产品。 如果其 他产品 
存在， 我 們不怕 得不到 充分数 量的貨 币以处 理这些 价値的 流轉和 
互換。 如果交 易扩大 ，需 要更多 貨币以 利便它 的进行 ，这需 要不难 
得到 滿足。 这需要 幷且是 社会繁 荣的明 显象征 —— 它证明 已經創 
造 有大量 价値， 要跟別 的价値 交換。 在 这种情 况下， 商人完 全嘵得 
如何 寻找別 的东西 来代替 作为交 易媒介 的产品 即貨币 。① 貨币不 
久自必 涌至， 因为无 論什么 产品， 什么地 方最需 要它， 它自 然就涌 
到什么 地方。 貿易 数量如 果扩大 到現有 貨币不 能应付 的程度 ，这 
正是好 現象， 恰 如貨物 多到堆 棧不能 容納的 程度是 好現象 一样。 

如 果一种 产品过 剩难于 脫售， 貨 币的短 少一点 也不会 构成它 

① 例如 在倫敦 和阿姆 斯待丹 所使用 的見票 即付汇 票， 見 票若干 天付款 的汇 票， 
銀疔鈔 栗， 賒賬, 划銷等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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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銷售的 阻碍。 卖 者将乐 于按照 当天市 价接受 他們自 己所 消費的 
东 西以抵 付它的 价値， 他們 不会要 貨币、 他們也 不需要 貨币， 因为 
貨币 对于他 們的唯 一用处 ，就是 換取自 己 所需要 的东西 。① 

在 市場有 貨物和 服务供 应的条 件下， 这 个說法 对一切 情况都 
可 适用。 在价 値生产 最多的 地方， 貨物 和服务 的需求 最大， 因为这 
地方 所創造 的价値 即唯一 可用以 作购买 手段的 东西， 比其 他地方 
都来 得多。 在以产 品換錢 、錢 換产 品的两 道交換 过程中 ，貨 币只一 
瞬間起 作用。 当交易 最后結 束时， 我 們将发 觉交易 总是以 一种貨 
物交換 另一种 貨物。 

値得注 意的是 ，一种 产物一 經产出 ，从那 时刻起 就給价 値与它 
相 等的其 他产品 开辟了 銷路。 一般 地說， 生 产者在 完成他 的产品 
的最后 一道加 工后， 总 是急于 把产品 卖去。 因为他 害怕产 品在自 
己手中 会丧失 价値。 此外他 同样急 于把出 卖产品 所得的 貨币花 
去， 因 为貨币 的价値 也易于 毁灭。 但想 要摆脫 手中的 貨币， 唯一 
可 用的方 法就是 拿它买 东西。 所以 ，单 单一种 产品的 生产, 就給其 
他产品 开辟了 銷路。 

由 于这个 原因， 丰 收不但 对农民 有利， 而且对 經营一 切貨物 
的 商人都 有利。 收成 愈佳， 农民 要购买 的东西 愈多， 反之， 收成不 
佳， 一切 貨物的 銷售， 都不 免受到 影响。 工商 业的产 品也是 这样， 
一 个商业 部門如 果生意 兴隆， 它便 提供更 多购买 手段， 給其 他部門 
的产 品开辟 更大的 銷路。 反之， 一門商 业或一 門工业 如果不 景气， 
一切 其他商 业或工 业部門 都必感 受它的 影响。 

① 我 在这里 所說的 消費， 是指他 們的总 消費， 包括 旨在滿 足个人 或家庭 需要的 

非 生产性 消費和 旨在維 持再生 产劳动 的消費 。 毛熾品 和棉綠 品制 造商所 消費的 羊毛 

和棉花 ，有两 个用途 ： （ 1  ) 供給个 人需要 ， （ ？ ） 供 給业务 需要。 但 不管是 滿足个 人的需 

- 要或是 滿足再 生产的 需要， 他 們总得 使用自 己所生 产东 西作为 购买所 消費东 西的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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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 人要問 ，如果 情况确 是这样 ，何以 市場有 时货物 充斥无 
法脫 售呢？ 为什么 不能把 一种这 样过剩 貨物交 換別种 过剩貨 物呢? 
我回 答說， 某一种 貨物所 以过剩 ，是 由于 它的供 給超过 需求。 他的 
供給所 以超过 需求， 則因为 它的生 产过多 ，或 因为別 的产品 生产过 
少。 

正由于 某些貨 物生产 过少， 別 的貨物 才形成 过剩。 使 用一个 
比較 陈腐的 說法来 說明， 人們 买的东 西所以 戚少， 是因为 他們所 
賺的利 潤减少 而他 們的利 潤所以 减少， 或 是因为 使用生 产手段 
有所 困难， 或是因 为生产 手段本 身出了 毛病。 

还 値得注 意的是 ，在 一种貨 物亏本 的同时 ，必有 別的貨 物賺到 
过度的 利潤。 ® 由 于过度 利潤一 定会刺 激有关 貨物的 生产， 因此, 
除非 存在某 些激烈 手段， 除非 发生某 些特殊 事件， 如 政治变 动或自 
然 災害等 ，或 除非政 府当局 愚味无 知或貪 婪无厌 ，否 則一种 产品供 
給不 足而另 一种产 品充斥 过剩的 現象， 决不会 永久继 續存在 。这 
些 政治毛 病一經 消除， 生产手 段自然 会感受 上述刺 激流向 空虛的 
方 面去。 这些空 虛一經 塡补， 其 他方面 的活动 就恢复 正常。 如果 
对生 产不加 干涉， 一种 生产很 少会超 过其他 生产， 一 种产品 也很少 
会便 宜到与 其他产 品价格 不相称 的程度 。③ 


① 在一 切生产 阶段， 自一般 商人以 至普通 工匠， 他們 的个人 利潤， 都必定 来自共 
分所 生产的 价値。 至于他 們各別 所分的 比例， 本书第 C 篇 将专題 討論。 

③ 讀 者不难 把这 原則应 用到 他所熟 知的任 何时期 或任何 国家。 在 1811、 1812. 
1813 等年， 这情 况在法 国极其 明显， 一方 面殖民 地产 品、 小麦和 某些其 他商品 价格奇 
愚， 另一方 面許多 貨物却 找不到 去路， 价格 慘跌。 

③ 尽 管这狴 需要考 虑的事 实构成 对商业 和商业 管理問 題的正 确了解 的根据 ，但 
直到 目前， 还 沒得到 人們的 重視。 在 正确方 針僥幸 被采擇 施行的 地方， 它似乎 乃是偶 
然被采 擇的, 或至多 是在对 它的适 生只 有极其 模糊的 槪念， 自 己沒有 信心， 也不 能說 
月關 j 人 使其相 信的情 况下染 擇的。 

西斯蒙 第似乎 不很了 解在这 里和在 本书第 2 篇前三 章所叙 述的 原則。 他 以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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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 个生产 者設想 ，許 多无 形产品 的生产 者如公 务人員 、医 
师、 律师、 敎 士等， 也和生 产有形 产品的 生产者 一样， 同是 他的顾 
客， 于 是推断 有一种 和来自 实标生 产者的 需求不 同的需 求存在 
着， 这 只是暴 露他自 己 思想的 幼稚。 一 个敎士 到〜家 鋪子， 要买一 
件 长袍或 白袈裟 ，他 带来用 以购买 的是貨 币形式 的价値 。他 从哪里 
得 到这笔 錢呢？ ①他从 收稅員 得到， 而收 税員又 从納稅 人得到 。但 
納稅人 从什么 地方得 到这笔 錢呢： 从 自己所 生产的 价値。 这个价 
値， 首先 由納税 人生产 出来， 嗣后換 成貨币 付給敎 士作为 他的薪 
水， 使敎土 买得起 长袍或 白袈裟 。敎士 現在取 代了这 个生产 者的地 
位。 这个生 产者如 果沒把 这笔錢 納税， 他就 可自己 用它购 买自己 


英国工 业产品 大量涌 至外国 市揚， 造成 那里存 貨充斥 的事实 为例， 证明 工业生 产力有 
膨 脹过度 的可能 C 《政 治經济 学新原 理》， 第 4 卷 ，第 4 章)。 其实， 这些 市場所 发生的 
存 貨充斥 現象， 只不过 证明这 些充斥 f 英国工 业产品 的国家 自己生 产过少 而已。 如果 
巴西生 产有足 够的产 品以购 买 英国进 口貨， 英国貨 便不至 充斥巴 西市場 # 又如 果英国 
让美 国貨物 进口， 英国 产品在 美国便 能更加 暢銷。 甶 于英国 征收过 高的进 口税， 实际 
上等 于禁止 多种外 国貨的 进口， 結栗 英国商 人得付 重大代 价从外 国轍入 那些准 許进口 
的 貨物如 食糖、 咖啡、 金 、銀 等等。 对英国 人說， 金 銀价格 的昂貴 就是由 于他們 貨物的 
低廉。 这說 明英国 所得自 它的商 业的利 益何以 是那样 的小。 

讀者不 耍认为 我的主 張是： 不 可能发 生一种 产品比 其他产 品生产 得过多 的現象 。 
我不过 在这里 主張: 最有助 于促进 -种产 品的需 求的， 无过于 另一种 产品的 供給。 如果 
巴西产 品丰富 >  运到 巴西的 英国工 业品便 会很快 地购买 一空, 而不 至充斥 市面。 要实現 
这种 情况， 巴 西和英 国立法 机构， 一則必 須准許 生产的 自由， 一則 必須 准許进 口的自 
由。 在 巴西， 一 切东西 都操在 壟断集 闭手里 財产 也不能 确保不 受政府 的侵犯 a 在英 
国 ，沉重 的捐税 严重 地打击 对外的 貿县， 因为 它限制 換回的 貨物的 挑选， 我碰巧 听到有 
一 批富有 科学价 値的关 于博物 学的搜 集品. 凼于 进口税 过高的 关系， 不 能从巴 西运入 

* 关于这 一点， 馬尔 薩斯同 意西斯 蒙第的 意見， 而 李嘉图 則同意 我們作 者的意 
見 。这 意見的 分歧， 曾在我 們作者 和馬尔 薩斯之 間引起 了有趣 的辯論 ，我 們作者 最近写 
一封信 給馬尔 薩斯， 談 鹵 政治 經济学 的这部 分和其 他部分 的問題 如果 还需要 什么东 
西 来证实 本章里 面的議 論的正 确性， 这 封信就 有这个 作用。 西斯 蒙第徒 劳地企 图答辯 
李 嘉图， 但 他沒提 到他的 最初反 对者。 閱<( 法律年 鉴》， 第 1 期 ，第 3 項。 —— 英 譯本注 

① 法国敎 士現在 是公务 人員的 一部分 ，由 国庫支 付薪水 a 


馋 十五章 产品 的出卖 或需求 


147 


所需要 的东西 。长 袍或白 袈裳的 消費， 只不过 代替其 他东西 的消費 
而已。 要 买一件 东西， 不使 用另一 件东西 的价値 为购买 手段， 就买 
不成。 ® 

从这个 重要眞 理可演 繹出几 个重要 結論。 

(一)  在一 切社会 ，生 产者越 众多产 品越多 样化， 产品便 銷得越 
快 、越 多和越 广泛， 而 生产者 所得的 利潤也 越大， 因 为价格 总是跟 
着需求 增长。 但是 ，这种 利益只 能得自 实际的 生产， 强迫产 品的流 
轉决 不能产 生这种 利益。 原 因是， 一个 价値一 經产出 之后， 由一个 
人手 中移到 另一个 人手中 不能增 加它的 价値， 而政 府从私 人手中 
夺 去它的 消費也 不能增 加它的 价値。 依 靠別人 产品为 生的人 、不 
創作这 些产品 的需求 ，他不 过把自 己放在 生产者 的地位 ，使 生产陷 
于重大 的不利 ，这 一点 我們不 久就可 看到。 

(二)  每 一个人 都和全 体的共 同繁荣 有利害 关系。 一个 企业办 
得成功 ，就可 帮助別 的企业 也达到 成功。 事实上 ，无 論一个 人从事 
哪一种 职业或 哪一門 生意， 他 的周圍 的人越 发达， 他 就能够 得到越 
丰厚的 报酬， 能 够越容 易找到 工作。 一 个在落 后社会 无所作 为地度 
日 的 有才能 的人， 一到 有充裕 財力能 够使用 和报酬 他的才 干的兴 
隆社会 ，就能 找到許 許多多 方法来 施展他 的才能 。在 人口众 多的富 
足 域市开 鋪子的 商人， 一定比 店鋪开 在居民 懶惰迟 鈍的貧 苦地方 
的商 人能做 更大的 生意。 在波 兰或韦 斯費里 偏僻地 区的人 口稀少 
半野 蛮的小 多鎭， 一个 积极的 制造者 或一个 机智的 商人能 够干出 
什么事 业呢？ 尽 管不愁 竞爭， 但却卖 不出多 少东西 ，因 为当 地沒有 

③ 資本 家花費 他的資 本的利 息时， 实 际上就 是花費 由于他 的資本 的合作 而生产 
出 来的部 分的产 品。 我 們将在 下面第 2 篇中 硏討什 么原則 1 見定 资本 所分 得的产 品的比 
例。 如 果他把 資本花 費掉， 他 仍然彡 I 消费产 品， 因为資 本是由 产品組 成的。 不錯， 資本 
是用 于再 生产， 但 也可能 用于非 生产性 消費。 当 資本被 浪費或 毁損的 时候， 它实 
际 上就是 用于非 生产性 消費， 


148 


第一篇 朗苽 的生产 


什么出 产„ 反之， 在巴黎 、阿 姆斯特 丹和倫 敦等处 ，虽 然同业 竞爭激 
烈 ，但 他却有 可能把 他的生 意扩充 到最大 規模。 理由非 常明显 ，他 
的周圍 ，都 是使用 各种各 样方法 从事大 規模生 产的人 ，这些 人各以 
自 己产品 ，換 句話說 ，各 以出卖 自己产 品所得 的錢出 来购买 东西。 

这是城 市居民 从乡村 居民得 到利益 的眞正 来源， 同时 也是后 
者从 前者得 到利益 的眞正 来源： 他們 两者自 己 所生产 的东西 越多， 
就有能 力向对 方购买 越多的 东西。 位 在富足 乡村的 中心的 城市， 
总 不怕沒 有主顾 和缺少 有錢的 主顾。 另一 方面， 乡 村靠近 富足城 
市， 也会增 加乡村 产品的 价値。 把各个 国家区 別为农 业国、 工业国 
和商 业国实 是很无 謂的， 因为， 一个 民族如 果在农 业方面 获得成 
功， 就 可促进 它的工 商业的 繁荣； 另一 方面, 它的 工商业 的隆盛 ，也 
会 給它的 农业带 来好处 。①  ^ 

一个国 家和它 邻国的 关系， 与一 国的一 省和邻 省或城 市和乡 
村的关 系相似 。邻 国的繁 荣决不 是与它 痛痒不 相关， 而一定 会使它 
从 中得到 好处。 因此， 美国于 1802 年 企图敎 化它的 野蛮邻 人即屬 
于克 里克族 的印第 安人， 是非常 明智的 。这个 計划的 目的在 于把劳 
动 习慣? 蓽 輸給印 第安人 ，使他 們成为 生产者 ，能 和北 美合众 国进行 
实物 交易。 因为， 一个民 族如果 拿不出 錢偿付 它所买 的东西 ，和它 
打交 道毫无 裨益。 在这 么多国 家中有 一个一 貫地奉 行慷慨 政策， 
这是 有益于 人类， 也是 人类的 光荣。 这 个政策 的輝煌 成就， 将能够 

① 一 个大規 模生产 組織， 一 定会給 附近 的全部 地区的 产业带 来生气 。洪博 德說， 
•在墨 西哥， 士地 耕种得 最好的 地方， 也 就是会 使旅行 者記起 法国最 美丽風 景的 地方， 
就是 自薩拉 芒克 延伸到 西劳、 爪 那禾托 和勒昂 的环繞 着已知 的世界 矿藏最 丰 富的平 
原。 不 論什么 地方发 現和采 掘金銀 矿脉， 即 在科迪 勒拉的 人烟最 稀少的 地方或 在最荒 
蕪和最 孤立的 地点， 矿的 經菅， 不但不 会妨碍 土地的 种植， 而且反 使农业 比平常 更加活 
跃3 …… 一 个丰富 矿脉的 采掘， 必定 立即促 使市鎭 的建立 …… 农业 組織也 在附近 設立， 
那 些不久 之前还 是孤立 于荒山 之中的 地点， 沒多时 也就和 前此已 耕种的 地方发 生接 
触'  (《关 于新西 班矛的 政治 性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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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明眞正 有害和 謬誤的 学說或 主义乃 是欧洲 各古老 国家所 奉行的 
排他 或忌人 主义。 欧 洲各国 政府非 常无耻 地把这 些主义 称为亨 @ 
它 們似乎 沒有別 的理由 ，单 单因为 它們自 己 不幸地 奉行士 4 
ii。 美国 的經驗 将证明 正确政 策是和 中庸与 人道分 不开的 。① 
(三) 我們还 可从这 个有益 的原理 引伸出 另一个 結論， 即购买 
和輸 入外国 貨物决 不至損 害国內 或本国 产业和 生产。 理由是 ，购 
买外 a 人的 东西， 不以本 国产品 付价， 就买 不成， 而 以本国 产品付 
价， 就显然 在对外 貿易过 程中給 本国产 品开辟 了銷路 。如果 有人反 
对， 认为外 国产品 可能是 以現金 买来， 我 就要回 答說， 現金 不一定 
都是本 国产品 ，現 金本身 一定是 用国內 产业的 产品买 来的。 所以， 
不管 是用現 金或本 国产品 偿付外 国貨物 价款， 在 这两种 情况下 ，对 
外 貿易同 样地給 本国产 业的产 品开辟 了銷路 。③ 

c 四） 这原 理又导 致另一 結論: 仅仅鼓 励消費 幷无益 于商业 ，因 
为 困难不 在于刺 激消費 的欲望 ，而 在于供 給消費 的手段 ，我 們已經 
看到， 只有生 产能供 給这些 手段。 所以， 激励 生产是 賢明的 政策， 
鼓励 消費是 拙劣的 政策。 

① 連 最著名 和最开 通的观 察家， 也到 政治經 济学最 近发展 以后才 淸楚了 解这些 
最重要 原理， 至 于庸俗 流輩， ui 不必 說了。 我 們在伏 尔泰的 著作中 看到这 些話： “这是 
人类的 命运， 希望自 己国家 强大， 就 得希蓮 別讲? 国家受 到凌辱 …… 显然 一个国 家非通 
过別的 国家的 損先， 无从得 到利益 ”。 U 哲学辞 典>)， 在 国家这 一項目 下。） 他接下 去发揮 
这 个不正 确理論 說， 一 个彻底 的世界 公民， 旣不 希望自 己的国 家变得 大些或 富些， 也不 
希望自 己的国 家变得 小些或 穷些。 不錯， 彻底 的世界 公民， 不会 浠望自 己国家 張領 
土， 因为这 可能危 及它的 安全， 但 池会希 P 它变 得更加 富裕， 因为如 粜它更 加繁荣 ，就 
会促 进其他 国家的 繁柴。 

③ 在 最近儿 年中， 巴西很 明显地 体驗到 这种影 响9 航行自 由使欧 洲产品 大量涌 
到巴西 疖揚， 这非 常有利 于巴趄 的生产 事业和 商业， 巴西 的产品 从来沒 有像現 在那样 
暢銷 a 巴西 的情況 就是一 国能从 輸入外 貨得来 利益的 例子。 順便在 这里提 一提， 如果巴 
西产品 的价袼 和巴西 生产者 的利骰 比較緩 漫一些 或逐漸 增加， 也 許对巴 西为利 更大， 
因力价 格要是 过高， 商务关 系决不 能永久 維持。 从 扩增产 品追求 利益. 比 提高价 格追求 
利益是 更好的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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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间 一原因 ，創造 一种新 的产品 等于开 辟其他 产品的 銷路， 
破坏 •种产 品 等于閉 塞其他 产品的 銷路。 但是， 如 果一种 产品的 
目的， 在于滿 足人类 的某种 需要， 或在 于生产 別种产 品以滿 足人类 
的某种 需要， 而它 的破坏 恰恰和 这目的 相合， 那末， 破坏它 便不是 
有 害的。 的确， 如 果一个 国家处 在繁盛 状态， 国民再 生产总 量必定 
超过国 民消費 总量。 所 消費的 产品已 經履行 了它的 任务， 而这任 
务乃是 它自然 地和适 当地应 該尽的 任务。 但尽管 这样， 这 种消費 
毕竟 沒有給 別的产 品开辟 銷路， 而却閉 塞銷路 。① 

已經 明白了 生产愈 发达产 品就愈 暢銷这 个道理 之后， 我們可 
不 必再費 心机硏 究把生 产力用 于哪种 生产事 业是最 有利的 問題。 
产品 所引起 的需求 視各个 国家的 需要和 風俗的 不同以 及資本 、劳 
动 力和天 然資源 的多寡 而有所 差異。 需求最 迫切的 貨物， 由于买 
者的 竞购， 給資 本家提 供最厚 利息， 給冒 險家提 供最大 利潤， 給工 
人提 供最高 工資。 这 些优厚 利益， 自 必誘使 这些人 把各別 的服务 
貢 献給报 酬最大 的生产 事业。 

在物 产丰富 产量时 刻增加 的社会 、域 、省或 国家， 由于需 求大， 
市上随 时都有 大量产 品出价 求买新 的生产 服务， @ 以差不 多一切 
1C 商业部 門和一 般劳动 都获利 优厚。 相 反的， 如果 由于国 家或它 
的 政府的 錯誤， 生 产沒有 进展， 或生产 赶不上 消費; 那末, 需 求就逐 
漸 减少， 产品 价格降 落到生 产費用 之下， 生 产努力 得不到 适当报 
酬 ，利 潤和工 資下降 ，使用 資本越 来越无 利可图 幷越来 越危險 ^ 資 
本将逐 漸被消 費掉， 但不 是由于 浪費， 而 是势所 必至， 因为 利潤泉 


① 如 果产品 的无益 消費， 就它本 身說不 利于再 生产， 而且 在相当 于所消 費的量 
的范 圍內减 少产品 的現在 需求和 銷路， 那末， 一个 政府， 如果疯 狂到这 个程度 ，故 意把 
外国 的进口 貨燒去 毁去， 这 样灭絕 由非生 产性消 費而来 的唯一 利益， 就 是說， 滿 足消費 
者需 要这个 利益， 我作 彳应該 把这种 疯狂叫 做什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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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已 經枯竭 。① 工人将 找不到 工作。 本来 生活还 过得去 的家庭 ，現 
在将咸 到生活 的压迫 ^ 生活 已經不 很好的 家庭， 現在 将淪为 赤貧。 
人口 减少， 艰难 困苦， 野 蛮状况 再出現 等等， 将 代替物 阜人乐 現象。 

这些就 是伴随 着生产 衰頹而 产生的 情况， 只 有节約 、智 慧和积 
极活动 才能糾 正这些 情况。 

第 十六章 从貨币 和貨物 的活跃 
流轉 所得到 的利益 

我們常 常听到 人們歌 頌活跃 流轉的 利益。 所謂活 跃流轉 ，是 
指貨 物卖得 多和卖 得快。 这个利 益究是 多大， 有必 要作个 正确的 
評价。 

凡 用以进 行实际 生产的 价値， 要 到最后 一道的 加工完 成幷卖 
給消費 者以后 ，才 能变 作現錢 ，再 用以进 行新的 生产。 产品 制得越 
速， 卖出 越快， 投入的 資本便 能越快 收回， 用以 进行新 的生产 。由 
于 資本使 用时間 較短， 对資 本应付 的利息 自然 較少， 所以生 产費用 
自然 較低。 因此， 生产过 程中各 个接續 的动作 ，应 該尽快 完成。 

让我 們探討 印花布 的流轉 过程， 以它作 为例子 来說明 流轉所 
具有的 影响。 © 

里斯 本某进 口商从 巴西輸 入一批 棉花。 他的利 益在于 美洲代 


① 这种消 費不但 不鼓励 生产， 而且 反呑灭 已有的 产品。 如 果沒有 新产品 生产， 
新的 ’滿求 便无从 創造 出来， 所 能有的 只一种 产品与 另一种 产品的 交換。 一个企 业如果 
蒙受 損失， 必定影 响其他 企业。 

® 流 轉这个 名詞以 及政治 經济学 这門科 学所使 用的許 多其他 茗辞， 夭天妓 人随 
便 乱用， 連自 命用詞 准确的 人也不 免犯这 毛病。 哈 普在他 的著作 中說， 14 流轉越 普及， 
社会就 越不貧 穷”。 尽管我 們如何 欽倔这 位博学 多能的 院士， 他 这段里 所用的 流轉这 
一 字眼, 究 竟能有 什么意 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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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商迅速 购入和 运出該 棉花， 而他自 己也同 样迅速 地把該 棉花卖 
給法 国商人 ，因为 这样他 就可較 早些收 得利益 ，較早 些开始 新的同 
样 有利的 买卖。 到这里 为止， 受快 速流轉 的利益 的是葡 萄牙， 但嗣 
后 的利益 則归于 法国。 如果法 国商人 在棉花 收棧后 不久就 卖給紗 
商， 紗商于 棉花紡 成棉紗 后立即 卖給織 布商， 織布商 于布制 成后立 
即 卖給印 染商， 印染 商也不 迟延地 卖給零 售商， 而这 些布又 很快从 
零 售商轉 到消費 者之手 ，那末 ，这 种快 速流轉 只占用 各生产 者所投 
入資 本很短 时間， 所負担 的利息 較少， 因 此生产 費用也 較低， 此外 
資本还 可較速 地收回 ，用以 經营新 的买卖 „ 

上述 这些买 卖手續 以及許 多我为 着节省 篇幅关 系沒有 提到的 
手續， 都是在 巴西棉 花制成 印花布 以前所 必經的 手續。 这 神产品 
需要許 多生产 手續， 这 些手續 完成得 越快， 从 生产得 到的好 处就越 
大。 但是， 如果 这种貨 物不过 在一年 之中在 同一地 点輾轉 易手很 
多次， 但沒有 經过任 何新的 改造， 这种流 轉就不 但不生 利益， 而且 
将惹起 損失， 不但 不給消 費者节 省生产 費用的 負担， 而且将 反增加 
他們的 負担。 每 次的买 进和轉 卖都必 須使用 資本， 支忖使 用資本 
的 利息， 至于貨 物因此 所遭的 耗損， 更不必 說了。 

因此， 貨物 的經紀 交易必 定惹起 損失。 如果价 格沒有 因此增 
高， 經紀人 就要受 搰失。 如果价 格因此 上增， 消費 者就要 受損失 。① 
如 果一种 产品一 达到适 合于接 受新的 改造的 形态， 便 立即轉 
給新 的生产 者进行 加工， 一 接受最 后一道 的加工 以后， 便立 即移給 
消費者 ，那末 ，流 轉活动 就发展 到可以 有利进 行的最 高度。 所有无 
助于达 到这种 結果的 活动或 奔忙， 不 但不促 进流轉 活动， 而 且将成 


① 我 在上面 (第 9 章） 說： A — 种物品 的价格 下跌到 那样 的低， 以 致生产 者感觉 
沮 丧时， 投机 交易有 使这物 品撤出 流通領 域的作 用， 当向 消費者 索取的 价格因 此非自 
然地升 漲时， 投 机交易 又有使 这物品 归还流 通領域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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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 产过程 的障碍 一一 它是个 必須尽 力扫除 的流轉 障碍。 

凡由 于更巧 妙的管 理技能 而产生 的生产 速度的 加快， 是生产 
力的 加强， 而不是 流轉的 加速。 它的利 益和流 轉加快 的利益 相似, 
它也縮 短占用 資本的 时間。 

我 沒对貨 物的流 轉和資 本的流 轉作出 区別， 因 为这种 区別实 
际 上幷不 存在。 当 一笔錢 款鎖在 商人保 險箱中 不发生 作用时 ，它 
是 該商人 的閑廢 部分的 資本， 和他放 在堆棧 中具有 待售貨 物形式 
的 那一部 分資本 在性质 上完全 相似。 

刺激 流轉的 最有力 因素， 乃是一 切阶級 的人特 別是生 产者本 
身想 尽量减 少所使 用資本 的利息 負担这 个卩】 然願 望。 对流 轉設置 
障碍 ，比缺 乏适当 鼓励更 足使流 轉陷于 中断。 流轉的 最大障 碍是战 
爭 、禁运 、沉重 的捐税 、运 輸的 危險和 困难。 当 人心惶 惶不安 ，前途 
渺茫 无定， 社会安 宁受到 威胁， 一切事 业都有 危險的 时候， 流轉必 
定 弛緩。 当 人們普 遍害怕 专橫的 勒索， 都試 图隐匿 他們力 量的时 
候， 流轉 也必定 弛緩。 最后， 当 代客买 卖和投 机交易 盛行， 由于投 
机 而发生 的瞬息 万变的 物价使 人們指 望从每 一次相 对价格 的变动 
取 得利潤 的时候 ，人們 就将囤 起貨物 希望价 格上升 ，藏 起貨 币希望 
价格 下跌， 在这 时候， 这 两种資 本都将 处于不 起作用 状态， 无益于 
生产。 在 这些情 况下， 除 那些像 水果、 蔬菜、 谷类以 及其他 不能久 
存 不坏的 物品外 ，都 将停止 流轉。 关于这 些物品 ，为 避免大 損失或 
全損失 的危險 ，較 明智的 举动被 认为是 忍受立 时脫售 的牺牲 ，不管 
牺牲 多大。 如 果貨币 貶値， 它 就将成 为人們 所千方 百計設 法用去 
以交換 貨物的 对象。 这 就是在 法国亚 西納紙 币继續 貶値时 貨币非 
常快速 地流轉 的一个 原因。 人 人急于 把每小 时跌价 着的紙 币設法 
使用 出去。 一 收到紙 币就立 即把它 付出， 好像 它会烫 手一样 。在 
那时候 ，大 家都 做买卖 ，尽 管本来 对生意 經一窍 不通。 工厂 紛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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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到 处修理 或装飾 房屋， 連取乐 也不計 費用， 終而 大家所 有的亚 
西納的 价値都 消喊掉 、投 資出去 或完全 消失。 

第 十七章 旨在 影响生 产的官 方規定 的效果 

严格 地馨， 政府的 措施， 无 一不会 在一定 程度上 影响到 生产。 
在 本章， 我只討 論那些 明白地 以影响 生产为 宗旨的 措施， 至于币 
制 、公債 和賦税 的影晌 ，将 留在 后面其 他各章 討論。 

政府影 响生产 的企图 ，一般 有两种 目的： 使人們 生产它 认为比 
其他更 有益的 东西， 使人 們采用 它认为 比其他 更适当 的方法 。本 
章头 两节将 硏究这 企图对 于国民 財富的 影响； 在其余 两节， 我将把 
同一原 則应用 到有特 权的各 种公司 和谷物 貿易， 一 則因为 它們非 
常 重要， 一則 我想进 一步解 說和证 明这些 原則。 我 們还将 順便观 
察在 么原 因或什 么情况 下离棄 这些原 則是必 要或是 适当的 。政 
府干涉 生产的 大危害 ，幷非 起因于 偶然違 反旣定 的准則 ，而 是起因 
于对自 然 法則的 不正确 看法以 及以这 些看法 为根据 所定立 的不正 
确 原則。 于是弊 政层出 不穷， 災禍 紧随着 原則而 产生。 我們 应該注 
意， 最迷 信原則 的人， 就是 那些自 命为不 受任何 原則拘 束的人 。① 

第一节 規定生 产性质 的規則 的髟响 

社会 的自然 需要及 其暫时 环境， 使某些 貨物的 需求在 一定程 
度 上比較 活跃。 結果， 投在这 些生产 部門的 服务， 就 比其他 服务得 
到較高 报酬， 就 是說， 这些生 产部門 所使用 的土地 、資 本和 劳力所 

① 竖持現 实看法 的人， 总是 从他們 的所謂 一 般原則 出发， 例如， 他 們开头 便說： 
无人 能够辯 駁这个 論点， 即 一个人 只能从 労一个 人的損 失获得 利益， 一 个国家 只能从 
另一 个国 家的損 失焊到 好处， 这 不是原 則还是 什么？ 它是 那样不 健全的 原則， 以致提 
倡沱 的人不 但不比 別人有 更丰富 的实际 知識， 丼且暴 露他們 对許多 事实簡 直 是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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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 收入， 比其 他生产 部門所 使用的 土地、 資本和 劳力所 得的收 
入大 一些。 这 种較高 利潤， 自然会 把生产 者吸引 到这些 生产事 业。 
所以， 产品的 性质， 总是 决定于 社会的 需要。 我們已 在上面 （第十 
五章） 看到： 产品的 总产量 越多， 社会的 需要就 越大; 整个社 会所控 
制的购 买手段 越多， 它所能 购买的 数景就 越多。 

如果 政府当 局出来 千涉， 阻 碍事态 的自然 趋势， 吿訴 生产者 
說 ，你正 要生产 的那种 生利最 厚因而 是人們 最需要 的东西 ，却 不十 
分适 合你的 环境， 你 們須生 产別的 东西。 政 府的这 种行动 显然将 
把国 家的一 部分生 产力引 到次要 东西的 生产， 使人 們所更 迫切需 
要的东 西的生 产大吃 其亏。 

在 1794 年 左右， 法 国有些 人把田 地改作 牧場， 因 此受到 迫害， 
甚至被 送上断 头台。 可是， 当 这些不 幸的人 发觉养 家畜比 种米麦 
利益 更大的 时候， 我們 絕对可 相信这 时候社 会需要 家畜一 定比需 
要 米麦更 加迫切 ，养家 畜比种 米麦一 定能生 产更大 价値。 

但是 ，政府 当局說 ，所 生产的 价値， 远不及 产品性 质重要 ，我們 
宁願你 生产价 値五十 法郞的 小麦， 不 願你生 产价値 一百法 郞的家 
畜肉 。他們 在这里 不自觉 地露出 了不知 道这个 眞理: 价値最 大的产 
品， 总是 最好的 产品， 一块土 地所生 产的家 畜肉， 如 果能够 买到比 
自己所 能生产 的小麦 多一倍 ，实 际上无 異于自 己栽种 小麦， 产出比 
原来多 到一倍 的小麦 ，因 为所 生产的 东西， 可換 多一倍 的小麦 。他 
們将吿 訴你說 ，使用 这种方 法取得 小麦， 不增加 小麦的 总数量 。不 
錯， 除非从 外国輸 入小麦 ，否 則总数 量沒有 增加。 但是 ，在这 时候， 
小 麦的总 数量， 一定 比家畜 囱多， 因 为人們 願以两 英亩麦 田的产 


汉， 而这搜 事实妁 了解， 对 于作出 正确判 断却是 非常必 要的。 凡 f 解生产 的眞正 '性 质， 
懂得 新的財 富珂怎 样創造 及新的 財富夭 夭是怎 样創造 的人， 沒有 一个会 提出这 种荒謬 
絕倫 的主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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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換 取一英 亩牧場 的产品 。① 釦 果小麦 是那样 的少， 以致 种麦比 
养家畜 更有利 可图， 那末， 政府的 千涉便 是完全 多余， 因为 利己主 
义会 驅使生 产者轉 向种麦 方面。 

那末， 唯一 的問題 就是， 誰 最淸楚 地知道 哪种农 作业产 生最高 
利潤 ，农 民呢， 还是政 府呢。 我 們可相 当合理 地假定 农民曉 得最淸 
楚。 理由是 ，农 民住 在当地 ，把 它作为 孜孜不 懈地硏 究和調 査的对 
象， 对 于它的 成敗， 他比 任何人 有更大 的切身 关系。 

如果对 方坚持 这一点 ，农 民只 知道当 天市价 ，不 像政府 那样要 
給人 民备办 将来所 需要的 东西， 我就回 答說， 生产者 不但能 知道人 
类需要 什么， 而且能 預知人 类需要 什么， 这 是他的 多种才 能的一 
个。 他为 着自己 利益必 須竭力 培养这 种才能 

同一 性质的 禍害， 又 在另一 个时期 发生。 地主 被迫放 棄谷类 
的 种植， 改植 甜菜和 大靑。 我 順便在 这里提 一下， 企 图在溫 带地域 
栽 种热带 产物， 总是 危險性 很大的 投机。 尽管 使用热 力催长 方法， 
欧洲 土壤所 生产的 糖精和 染液， 无論 在质量 上或数 量上都 比不上 
在其他 地带大 量生产 的糖精 和染液 。③ 另 一方面 ，欧 洲土壤 能生产 
丰富 的谷物 和水果 ，这些 东西又 笨又重 ，不 适于 从远方 輸入。 偏要 
在 我們土 地栽植 与它不 相宜的 东西而 不种植 与它更 相宜的 东西， 
因此 不得不 付髙昂 价格来 获得本 来可很 便宜地 购到的 东西， 要是 


① 在那不 幸时期 ，实际 上小麦 幷不缺 之， 只产麦 者不願 意把小 麦換取 紙币。 小麦 
听 換取的 实际价 値幷不 太高。 即使 把十万 英亩牧 場改力 麦田， 人 們还是 不願意 拿小麦 
交換 信用扫 地的紙 疖。 

③ 当然， 在 特殊情 况下， 例 如在受 敌人圍 攻或封 銷时， 必 須不顾 通常的 行为准 
則„ 我們必 須使用 暴力来 消灭阻 碍人事 自然发 展趋势 的暴九 无 論这工 作是多 么令人 
討 I 遇 到严重 病症， 医生往 往使用 雳物作 为药品 但 使用这 种医疗 方法， 自 然需要 
极度的 小心和 技巧。 

③ 洪博 德說、 热带 二十一 方里土 地所产 的糖， 足供 法国在 最繁荣 时期的 最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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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願意向 最有利 于生产 这些东 西的地 方购买 的話， 这种 糊塗做 
法， 簡直就 是以自 己为牺 牲品。 善 用自然 力是最 高技能 ，和 自然力 
抵 抗則是 极端的 瘋狂。 毁 灭自然 所預定 作为我 們助手 的力， 等于 
毁灭 自己的 一部分 力量。 

此外， 他 們还定 立这个 原則： 付便 宜价格 向外国 生产者 购买貨 
物， 不 如在国 內付較 高价格 买这些 貨物， 因 为所付 的錢款 留在国 
內。 关于这 一点， 我要 請讀者 参看我 們剛剛 討論的 关于生 产的分 
析。 从那 里可看 到要获 得产品 就得作 出牺牲 —— 就 得消耗 一定比 
例 的物质 或生产 要素。 对社 会說， 这 些物质 或生产 要素的 价値的 
損失， 无異于 这价値 輸出国 外^① 

我不能 設想， 任 何政府 竟这样 大胆， 对于 可从为 益更大 的生产 
得 到的利 潤表示 異議， 认为这 对它沒 有利害 关系， 因为这 利潤屬 
于 个人。 就是把 自己利 益放在 与人民 利益絕 对相对 立的地 位的最 
坏 政府， 現在也 知道， 个 人收入 是国家 收入的 来源， 即在租 稅只是 
有 組織掠 夺的专 制政体 或軍閥 統治下 ，人民 如果沒 有收入 ，也 无力 
完粮 納税。 

我們所 应用于 农业的 原則， 对 工业也 适用。 政 府有的 时候认 
为使 用本国 原料比 使用外 国原料 从事制 逍更有 益于国 內产业 。正 
由于 有这个 想法， 我們 看到不 願制造 棉織品 而宁願 制造毛 織品和 
麻織品 的 情况。 由 于这种 举动， 我們 在能力 所及的 范圍內 限制自 


① 本 章后半 章将說 明把价 値輸往 外国， 像在国 內消費 一样， 也可 对国內 产业起 
鼓励 作用。 在 剛才所 举的例 子里， 假使 所生产 的是酒 而不是 从甜 菜提炼 的糖或 用大靑 
制成的 染料， 国內产 业也将 得到同 样大的 鼓励。 由 于制酒 更适合 于本国 气候， 面积相 
等 的土地 所生产 的酒， 能通过 貿县換 得更多 的殖民 地所产 的糖和 靛靑， 即使卖 糖和卖 
靛靑的 是中立 国人民 或敌国 人民。 在 这种場 合下， 殖民地 的糖和 靛靑簡 直是我 們自己 
土地的 产物， 虽然 它們 先具 有酒的 形式。 所 不同的 不过是 同一面 积土地 能生产 更多的 
糖 和靛靑 而已。 至于 对国內 产业的 鼓励， 不但一 样的大 ，也許 更大， 因为价 値更 大的产 
品， 能 給土地 、資本 、劳 力提供 更厚的 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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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 恩惠。 自然 在不同 地带以 各种适 合于我 們許許 多多需 要的材 
料賜給 我們。 不 管是輸 入这些 材料， 或是改 造这些 材料， 什 么时候 
人 类努力 使这些 自然贈 品增加 价値， 就是說 使这些 自然贈 品增加 
效用 ，什 么时候 人类就 作了一 件好事 ，增加 了国民 財富。 我 們輸入 
外国原 料时对 外国人 所作的 牺牲， 幷 不比在 获得新 产品之 前各生 
产部門 由于 必須垫 付款項 和消耗 材料而 作的牺 牲更加 可惜。 在一. 
切情 况下， 个人 利害关 系总是 牺牲的 程度以 及可望 获得的 补偿的 
最好 衡量。 尽管 这个指 針有时 会把我 們带入 歧途， 但归根 到底它 
乃 是最可 靠和糜 費最小 的指針 。① 

但是， 如果不 让个人 利害关 系起互 相制約 的作用 ，个人 利害关 
系便不 再成为 可靠的 标准。 如 果某个 人或某 阶級能 够得到 政府的 
帮 助阻止 別人的 竞爭， 他就取 得特殊 权利， 而 以整个 社会为 牺牲， 
使整个 社会遭 受損失 ^ 他就一 定可得 到不是 完全来 自他所 提供的 
生 产服务 而是部 分构成 于为他 私人利 益向消 費者征 收的賦 税的利 
潤。 这些 利潤通 常由政 府和他 共分。 政府 不正当 地給予 他們帮 
助， 就是因 为这些 利潤。 

立法机 构要拒 絕想取 得这种 权利而 作的纒 扰不休 的要求 ，很 


① 我 們时时 刻刻得 出来反 駁那挂 在政洽 經济学 学識傳 潘得比 較广泛 时 就不会 
发生的 異議。 例如， 在这里 有人十 之八九 会这祥 說:即 使假定 对制造 者和商 人来說 ，购 
买 原麻和 购买原 棉从事 制造所 作的牺 牲沒有 不同， 但是， 就 购买原 麻說， 所作的 牺牲是 
对国 人所作 ，是 在国內 消費, 有鞞于 国家的 利益。 而就 购买原 棉說， 全部 利益都 归入外 
国 生产者 手中。 我对这 異議回 答說： 不管所 买的是 原麻或 原棉， 所生的 利益都 归本国 
享受。 因为， 购 买外国 巧 产 原料即 棉花， 不 用本国 产品付 价就买 不成。 商人到 外国市 
場 以前， 必須先 向本国 生产者 购买这 項产 品。 不論这 产品 是麻 或其他 东西， 它 必定是 
本 国生产 的价 値。 为什么 不可使 用貨币 购买外 国棉花 呢？ 貨吊本 身最初 也是使 用某些 
其他 产品奕 来的， 这挂 产品和 麻一样 必定也 是国內 劳动所 創造的 价値。 无論从 哪一方 
面 來看， 結 果都是 一样。 財富只 能来自 价値的 生产， 只能消 失于价 値的消 費# 撇开完 
全掠夺 不說， 一 个国家 所消費 的全部 东酉, 都要取 給于国 內資源 、土 地、 資 本和劳 动力， 
連所消 費的外 国产品 那一部 分也不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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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为难。 申 請者就 是受利 益的生 产者。 他們 提出的 理由， 好像很 
有 道理。 他 們說， 他們的 利益， 就 是劳动 阶級的 利益， 就是 全国的 
利益 ，因为 他們所 用的工 人和他 們自己 就是劳 动阶級 成員， 就是国 
家成員 。① 

当棉織 业初次 在法国 出現时 ，亚眠 、里 姆斯 、波維 等城市 商人， 
联名 抗議， 說这 些域市 工业将 受其影 响归于 毁灭。 可是, 它 們的工 
业幷不 比五十 年前不 发达， 它們 也不比 五十年 前来得 穷困。 另一 
方面， 卢 昂和諾 曼第， 由于 这項新 織維的 产制， 都比以 前富裕 得多。 

当印花 布开始 流行的 时候， 反对声 浪尤为 激烈。 全国 商会紛 
紛提出 抗議， 到 处开会 討論， 意見 书和代 表团， 从四 面八方 涌至巴 
黎。 全国 为此所 花的錢 ，不 知道有 多少。 卢昂挺 身而出 ，以 聳人听 
聞的 詞句， 描述将 降落它 身上的 災难。 它說 ，“老 年人、 妇女、 孩子 
弄 得穷困 无依， 全国 耕种最 发达的 地区变 为一片 荒蕪， 一个 美丽省 
份 的人口 ，竟 到处普 遍减少 。”都 尔城向 全国議 員呼吁 ，慫恿 他們发 
出 悲鳴， 幷且預 言动榣 社会秩 序的騷 乱将要 发生。 里昂表 示它不 
能对 “使它 的工厂 弥漫着 恐慌气 氛的計 划”默 默不发 一言。 巴黎从 
来沒 有过像 在这个 重要时 节出現 的法王 宝座“ 濺滿商 人眼泪 ”的情 
况。 亚眠把 印花布 用途的 推广， 看 作一道 深淵， 必然 要把法 国全体 
工 厂浸沒 下去。 这个 城市在 三个自 治 团体联 合会議 上所起 草幷全 
体 签名的 請願书 ，以 这句話 結束： “总之 ，全国 在听到 容允穿 用印花 
布消 息以后 都不寒 而傈， 单单 这个事 实就使 永远禁 止它的 使用成 
为 必要。 天听自 我 民听， 天視自 我民視 ”。 

普拉蒂 埃以工 厂总視 察資格 提出請 願书。 請看 他下面 的話: 


① 沒 有人出 来大声 反对这 些人， 因 为很少 人知逍 壟断者 的利得 是出自 誰的腰 
包。 眞正受 害的人 C 即消 費者） 常 常感到 压力， 但却 不明白 压力的 根源是 什么。 他們往 
往苜 先出来 責講开 通人士 ，虽 然这些 开通人 士却眞 正为他 們的利 益說話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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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道現在 有一个 这样丧 心病狂 的人， 竟 敢說印 花布这 种織品 ，在 
整 理棉花 、織布 、漂白 、印 染等 工作中 不使用 巨大人 数的工 人嗎？ 在 
这 短短几 年中， 这 織品对 改进染 色技术 所作的 貢献， 比这一 百年中 
所有 其他制 造业所 作的全 部貢献 有过而 无不及 

我必須 請讀者 停一下 想想， 这种 普遍的 叫嚷旣 有重要 政府人 
物为其 后盾， 又 有公益 和許多 其他动 机为其 护符， 支 援政府 来柢抗 
它， 需要 多么坚 强意志 和多么 广博的 关于公 共繁荣 来源的 知識才 
能奏 效啊！ 

虽然政 府往往 过于依 恃它所 拥有的 促进一 般財富 的权力 ，規 
定农业 和工业 产品， 但对商 业特別 是对外 貿易的 干涉尤 其 厉害。 

这 些不良 作風起 因于一 个称为 -气卜 字亨半 甲巧： 的 学說。 这 个学說 
认为 国家的 利益在 于专門 术語滇 4贏 + _專—。 在开 始硏究 
那 些以获 得这种 差額为 目的的 規則的 最好 先搞淸 
楚有利 貿易差 額究竟 是什么 一回事 以及什 么是它 自称 的目的 。我 
企 图在下 面說明 这些。 

离題談 談所謂 《 易差顧 

- 一个国 家进出 口价値 的对此 ，形成 所謂这 个国家 的貿易 差額。 
如 果它出 口的貨 物多于 进口的 貨物， 就可假 定它将 以金銀 收回两 
者 之差， 而貿 易差額 由是被 认为是 有利的 差額， 如果情 况相反 ，就 
认 为貿易 差額是 不利的 差額。 

排 外主义 是从以 下两个 主义出 发的： a) —个 国家的 出口貨 
超过 进口貨 越多， 以硬币 或貴金 屬收回 的差額 越大， 貿易 便越有 
利； （2) 通过 关税、 禁 令和奖 励金等 方法， 政 府能够 使貿易 差額对 
国 家更加 有利， 或 减輕其 对国家 不利的 程度。 

必須仔 細硏究 这两个 主义。 首先， 让我 們看实 踐的情 况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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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当一 个商人 把貨物 运往外 国时， 他委 托外国 代理商 代售， 幷从 
后者 以本国 貨币形 式收回 貨价。 如果 他希望 从回头 貨赚些 利潤， 
他就 委托代 理商把 貨价收 入购买 外国产 品运回 本国。 如果 他是从 
外 国那边 着手， 交易 状况也 差不多 一样， 就 是說， 在外 国购进 貨物, 
把本 国产品 运往外 国偿付 买价。 上 述一买 一卖的 交易， 幷 不一定 
由同 一商人 經营。 有 的时候 ，一 个商人 只作出 口生意 ，不作 进口生 
意。 在 这种情 况下， 他 就对經 售他的 貨物的 外国代 理商开 出若干 
天付款 的汇票 或見票 即付的 汇票， 把这汇 票卖給 別人。 买 汇票者 
随后 把汇票 寄往付 款地点 ，利用 它购买 新貨物 ，运 回国 內銷售 。① 
在上述 两例， 都是輸 出一个 价値， 輸入另 一个价 値作为 报酬。 
但 我們还 沒硏究 在所輸 入或輸 出的价 値中， 有沒有 一部分 由貴金 
屬 耝成。 我們 有理由 认为， 如 果听任 商人自 由选 擇投机 的貨物 ，他 
們必定 选擇那 些可賺 得最髙 利潤的 貨物， 就 是說， 那些 运到目 的地 
后会具 有最大 价値的 貨物。 例如， 假 定一个 法国商 人运一 批白兰 
地酒 到英国 托售， 可 收回一 千英镑 价款， 他一 定会打 算盘， 計算以 
貴 金屬形 式輸入 这一千 镑和以 棉織品 形式輸 入这一 千镑所 可得的 
利潤， 相差多 少。® 

① 上 面对一 个商人 所說的 一切。 对两个 、三个 ，簡单 地說， 对 全国一 切商 人都适 
用。 就 貿易差 額說， 全 部买卖 归根到 底都可 化成我 剛岡晰 說的 情况。 由 于一些 商人的 
愚蠢 或奸猾 ，双 方面 都有发 生个人 損失的 可能， 但我 們可以 假定， 扯平 計算， 这 些損失 
和全部 成交的 置县額 比較是 微不足 道的。 无論 如何， 一方的 損失， 通常 坷抵銷 另一方 
的 損失。 

对我們 的目的 来說， 硏究 运費归 誰負担 是不重 要的。 一般 地說， 英 国商人 負担从 
法 国购入 的貨物 站/ 运費、 法 国商人 負担 从英国 购入的 貨物的 运費。 他們 指望这 笔費用 
从 运 輸所增 益于貨 物的价 値取得 补偿。 

® 在这里 指出某 狴附和 排外主 义的人 的明显 錯誤也 許是适 当的。 他們 认力一 
国 从外国 收到的 东西， 不具 有貴金 屬形式 就对国 家沒有 利益。 这 种看法 等于主 張以二 
十四 法郞卖 去一頂 帽子的 帽商， 因为 所收回 价款是 碩币， 所以二 十四法 郞全部 都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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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商人觉 得以貨 物形式 收回他 的报酬 比以現 金形式 收回更 
为 合算， 如果我 們承认 他比任 何人知 道的更 淸楚自 己利 益所在 ，那 
末， 还要 討論的 問題就 只剩这 一点： 虽然 对商人 来說， 以貨 币形式 
收回 报酬， 不 及以貨 物形式 收回报 酬那样 合算， 但对国 家說， 以貨 
币 形式收 回报酬 是不是 比以任 何其他 东西形 式收回 报酬都 更合算 
呢？ 总而 言之， 从国 家观点 看来， 拥有 很多貴 金屬， 是不是 比拥有 
很多任 何其他 东西合 宜呢？ 


得 。 诅实际 情形决 不是如 此^ 貨 币像其 他东西 一样， 本身也 是一种 貨物， 一个 法国商 
人运 出价値 两万法 郞的白 兰地酒 到英国 托售。 这批白 吳地在 法国等 于两万 法郞現 金， 
假使 它在英 国卖得 一千 英鎊， 把这笔 款換金 銀运回 法国可 値二 万四千 法郞， 那末， 尽管 
法 国收回 二万四 千法郞 現金， 其中只 四千法 郞是 利潤。 假 使該商 人把一 千英鎊 在英国 
购买棉 織品， 以后在 法国卖 得二万 八千 法郞， 那末， 尽管沒 有分文 現金輸 入法国 、該进 
口商和 法国， 却获 得八千 法郞的 利益。 总而 言之， 利潤 洽恰等 于收回 的价 値超 过为获 
得这 价値而 付出的 价値， 不管 ^收 回的价 値是以 什么形 式輸入 本国。 說来很 奇怪， 对外 
貿易越 嗛錢， 进口  一定超 过出口 越多。 排外主 义拥护 者所要 避免的 災禍， 却 IE 是來之 
不得 的好事 我現在 來說明 理由。 如 果出口 額只一 千万而 进口額 迷一千 一百万 ，那 
末， 国 家所拥 有的价 値当然 比以前 多一百 乃。 虽然 貿易差 額学派 所发表 的言論 似是有 
埋， 但事实 大致必 然如此 ，否則 商人就 无所获 事 实上， 出口貨 的价値 是按装 船前的 (介 
馗 估計， 到 达外国 目的地 以后， 它的价 値增长 \ 回头 貨就是 以这样 增长的 价値购 来的， 
它 也在运 輸中同 样增长 价値。 这 个进口 貨的价 k 是按 进口 时的价 値估計 这样， 一个 
相当 于出口 的价値 ，+从 外运 和内 运获得 的利潤 的价 値便出 現了， 所以， 在商 业繁盛 
国家 ，进口 貨的总 价‘値 ^是大 于出口 貨的总 价値。 由此説 来， 我們对 1813 年法 国內政 
部长 的报吿 ，将抱 ff 么感 想呢？ 他在报 吿中說 ，出 口貨一 共达 三亿八 千三百 万法郞 ，进 
口貨 包括現 金在內 只有三 亿五千 法郞， 他庆賀 決国的 成功， U 为 法国从 来沒有 这样有 
利的 差額， 其实. 这个盖 額却說 明一 个大家 所感觉 和所 知道的 事体， 就 是由于 法国政 
府 的錯誤 措施和 宙于完 全不懂 政治經 济学最 重 要原則 ，法国 商业遭 受极大 損失。 

我在 一篇关 于西班 牙納瓦 王国的 短論中 (: 《旅 疔記 敢》， 第 1 卷 ，第 312 頁) 看 到以下 
的話: 从該 王国出 口貨和 进口貨 价値的 比較， 可以 看出前 者毎年 超过后 者六十 万法郞 ^ 
关 于这情 况該論 文作者 很聪明 地說， If! 果有什 么眞理 比其他 更确实 的話， 那就 是一个 
逐漸 进歩的 国家， 进口 不能多 过出口 这个 眞理， 因为 进口要 是多于 出口， 沱的資 本必定 
明显地 减少。 由 于从納 瓦人口 和安乐 的增长 看来它 必处于 逐漸进 歩 伏态， 显然 --- ” 
(他 也許可 加上一 句說， 我 对这事 体货名 其妙） - -一因 为我是 引周 一个确 实的 事实来 
拆穿 一个所 謂无可 爭辯的 原則， 我們- 大天 可看到 同样的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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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金屬在 社会的 作用究 竟是什 么呢？ 如 果把貴 金屬制 成小装 
飾品或 餐具， 它 可用作 个人装 飾品， 可 使我們 家中布 置得更 华丽， 
可 充当种 种家庭 用途。 它可制 成表壳 、湯 匙、 叉子、 盘子、 咖 啡壶, 
也 可冁成 叶子用 以装飾 画框， 装 飾书籍 等等。 当貴 金屬是 处于这 
些形 式时， 它形 成社会 不生利 的那一 部分 資本， 形成 社会用 以生产 
效用或 愉快那 一部分 資本。 沒有 疑問， 如果 构成这 部分社 会資本 
的材 料又多 又便宜 ，那 当然是 国家的 利益。 它 以上述 各方式 所提供 
的 愉快， 就可 以更低 廉代价 获得， 使更 多人能 够享受 得到。 如果沒 
有美洲 的发現 ，許 多中等 家庭， 現在就 不能对 人卖弄 它們飯 桌上所 
陈設 的金銀 餐具。 可是， 不可把 这种利 益估得 过高， 还有許 多比它 
重要 得多的 效用。 防阻严 酷冷气 侵入室 中的玻 :璃， 对于我 們的舒 
适比任 何餐具 都重要 得多， 但 却沒有 人想使 用特別 的鼓励 或特別 
的豁 免以促 进它的 进口。 

貴金屬 的另一 效用， 是作为 貨币的 材料， 就 是說， 用以 便利个 
人之間 互換現 有价値 那一部 分国民 資本的 材料。 如 果所选 擇以供 
这 种用途 的材料 又多又 便宜， 这是 不是利 益呢？ 这 种物料 供給比 
較充足 的国家 ，是 不是比 这种物 料供給 比較貧 乏的国 家更富 裕呢？ 

請允 許我先 討論本 篇第二 十二章 （該 章討 論貨币 問題） 中所确 
立 的一个 論点， 那 就是， 一 国的全 部交換 和流轉 事务， 需要 一定数 
額叫做 貨币的 貨物。 法国 每日都 有小麦 、家畜 、燃料 、动产 、不 动产 
等物的 买卖。 为进 行这些 买卖， 每日 必須有 一定数 量具有 貨币形 
式的 价値作 为媒介 ，因为 各种貨 物都是 先变为 貨币， 以后再 变为其 
他 想望的 东西。 貨币这 个物品 不論是 比其他 貨物多 或比其 他貨物 
少 ，由 于商品 的流轉 需要一 定数量 的貨币 ，所以 ，貨 币数 量减少 ，它 
的价値 便增髙 ，貨 币数量 增加， 它的 价値便 降落。 假 定法国 本来有 
三十 亿法郞 貨币， 后来由 于某种 事故， 不管 是什么 事故， 减 少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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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亿 法郞， 这 十五亿 法郞， 将仍 然具有 相当于 以前三 十亿法 郞的价 
値。 要滿足 流轉的 需求， 必須 有相当 于三十 亿法郞 的实际 价値的 
作用， 就 是說， 須有 相当于 二十亿 磅的糖 的价値 （每 磅按三 十苏計 
値）， 或 相当于 一亿八 千公石 的小麦 的价値 （每 公石 按二十 法郞計 
値)。 不管 貨币所 由制成 的材料 的大小 輕重是 怎样， 国家貨 币总的 
价値 仍是那 么多， 虽然 在貨币 减到十 五亿法 郞的情 况下， 这 种材料 
的 价値， 要比 以前貴 一倍。 一盎斯 的銀， 将可 买到八 磅的糖 而不仅 
R 买 到四磅 的糖。 对于 其他东 西的情 况也是 如此， 十五亿 法郞的 
銀币， 現在 相当于 以前的 三十亿 法郞。 但尽管 如此， 国家不 比以前 
富足， 也不 比以前 穷困， 一个身 上所带 銀币比 以前少 的人， 在市場 
上仍然 能够买 到以前 那么多 东西。 选擇 黃金作 为币材 的国家 ，比 
选擇白 銀作为 币材的 国家， 尽管所 有的貨 币数量 少得多 ，却 不比后 
者来 得穷。 如 果白銀 变少， 只有 現时的 十五分 之一， 就 是說， 变到 
跟黃 金一样 稀少， 那末， 作为 貨币， 一 盎斯白 銀将执 行現时 一盎斯 
黃金所 执行的 职务， 我們的 貨币， 将仍 然和从 前同样 充足。 反之， 
如 果白銀 变得和 銅一样 的多， 我們的 貨币絕 不会因 此更加 充足。 
不过 我們要 面临較 笨重流 通媒介 所带来 的不便 而已。 

由 此可見 ，貴金 屬充足 所以使 一国更 加富裕 ，是 由于貴 金屬的 
其他 效用， 而 且是单 单由于 貴金屬 的其他 效用。 因为， 貴 金屬的 
充 足可扩 增这些 效用的 范圍， 可推 广这些 效用的 使用。 就 作为貨 
币說， 貴 金屬的 充足， 一点 也不增 进国家 的富裕 。① 但是， 由 于一般 


① 这 些論点 必然导 致这个 結論： 一个 国家的 財富， 可从輸 出一部 分貴金 靥而增 
多 起来, 因为剩 下的貴 金屬的 价値， 仍然 等于貴 金屬从 前全部 数量的 价値， 而轍 出的部 
分， 又使国 家得到 与它的 价値相 同的数 量的价 値=>  这是 什么理 由呢？ 由 于貨币 的特殊 
性质， 貨 币不是 从发揮 它的具 体或物 质性 能而表 現它的 效用， 而 是仅仅 从发揮 它的价 
値性 能而表 現它的 效用。 数量 較小的 面包， 只能鼷 足輕微 的饥餓 ，但 数量 較少的 貨币， 
却仍 能发揮 跟以前 一样的 效用。 这是 因为貨 疖价値 随貨币 数量的 减少而 墦长， 而貨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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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慣于 以一个 人所拥 有的貨 币来衡 量他的 貧富， 由于国 民財富 
是 个人財 富的总 和这个 見解的 应用， 于 是推广 到国民 財富上 。可 
是， 上 面已經 說过， 財富 不在于 物质或 物体， 而在于 物质或 物体的 
价値。 一个 体积大 的貨币 ，其价 値不此 一个体 积小的 貨币来 得大; 
一个体 积小的 貨币， 其价 値也不 比一个 体积大 的貨币 来得小 。具 
有貨 物形式 的一个 价値， 在价 値上恰 恰和具 有貨币 形式的 另一个 
同量 的价値 相等。 

也許有 人要問 ，如果 貨币和 貨物两 者价値 总相等 ，为什 么人們 
总是欢 喜貨币 过于貨 物呢？ 这个 問題需 要一些 解釋。 我在 下面討 
論貨 币时， 将指 出鑄币 所以比 具有同 等价値 的其他 东西更 为人們 
所 喜欢， 是因为 鑄币使 它的持 有者只 要通过 一次交 換便能 获得他 
所願望 的东西 ，不 必从事 第二次 交換。 不像其 他貨物 持有者 那样， 
持有鑄 币的人 ，无 須先把 他的貨 物換成 貨币， 然后从 第二次 交換以 
取得 所想望 的东西 ，他 只要从 事一次 交換就 够了。 这 个优点 ，加上 
硬币分 有大小 不同的 单位， 极其便 于分划 ，使 硬币非 常适用 于助成 
价値的 交換。 每 一个要 交換东 西的人 ，都成 为貨币 消费者 ，也 就是 
說， 每一个 社会成 員都是 貨币消 費者。 这說 明在价 値相等 的場合 
下 ，人們 为什么 欢喜貨 币过于 貨物。 

但是 ，貨币 在个人 交易上 所有的 优越性 ，幷 不推 展到国 与国之 
間的 交易。 在 国与国 之間的 交易， 貨 币尤其 是金銀 块便丧 失作为 

的价値 又是人 們所以 使用它 的唯一 理由。 

因此 ，很明 显， 政府应 当采行 与現在 相反的 政策， 鼓 励現金 出口， 而 不阻碍 現金出 
口。 当他們 更淸楚 地了解 他們的 职务时 ，他們 无疑会 这样 做， 或說 得更恰 当些， 他們将 
不 企图鼓 励現金 出口， 也不 企图阻 妈現金 出口。 堙 由是， 一个国 家如果 有相当 大的部 
分的現 金流往 外国， 其余 部分的 現金的 价値必 然随之 增高。 当这 部分現 金价値 增高的 
时候， 购买 貨物只 要拿出 較少的 現金。 这 时候貨 物价格 較低， 于 _ 入 現金和 輸出貨 
物 又成力 有利， 所以， 由于这 样的作 用和反 作用， 尽管 有种种 規定， 貴金 屬的数 置， 将 
始終維 持和国 家的需 要差不 多相等 的数量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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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币所特 有的优 越性， 它 們在这 里只作 为貨物 处理。 拥有 外汇的 
商人， 所 注意的 只是这 些汇款 能給他 提供的 利益， 他 把貴金 屬看作 
可变 卖以获 得多少 利益的 貨物。 在商人 看来， 多作 一次交 換不算 
什么一 回事， 商人就 是以談 判交換 牟利为 职业。 一 个普通 人也許 
宁願 接受貨 币而不 願接受 貨物， 但对 各地市 場时价 消息灵 通的商 
人 ，曉得 如何評 估換回 的价値 ，不 管这 价値体 現于什 么具体 形式。 

由于 要把資 本移用 于其他 方面， 或由于 要把資 本分为 几股使 
用 等等， 个人 可能不 得不淸 理他的 业务， 但一 个国家 决不会 被迫这 
样做。 这种淸 理是用 在国內 流通的 貨币来 完成， 而 且只在 那时候 
才 使用这 貨币。 同一貨 币几乎 立即又 被用来 进行另 一个淸 理工作 
或另一 个交換 工作。 

我們 在上面 （第十 五章） 已經 看到， 就是 要使国 內交易 和銷售 
工 作易于 进行， 也不需 要很多 現金。 因为实 际上买 者都是 使用产 
品购 买产品 —— 每个人 都是使 用他所 协同生 产的部 分的产 品从事 
购买。 他以这 部分产 品购买 貨币， 貨 币只不 过是用 以购买 別的产 
品， 而 在这个 交易过 程中， 貨币 只提供 暫时的 便利， 其性质 和載运 
农 場产品 到市場 然后又 从市場 运回該 农产品 所买的 其他产 品的車 
辆正 相似。 所使用 以从事 购买或 淸理工 作的貨 币不管 多少， 被认 
为相 当于多 少价値 ，就作 多少价 値流通 使用。 在买卖 完成的 时候， 
买卖 者幷不 比以前 更富， 也不 比以前 更穷。 所有盈 亏完全 起因于 
交易的 性质， 与在交 易过程 中所使 用的媒 介絲毫 无关。 

那些使 个人把 貨币看 作比貨 物好的 影响， 在对 外貿易 上不发 
生什么 作用。 当一国 所有的 貨币少 于所需 要的数 量时， 貨 币在国 
內的 价値便 上增， 使外 国商人 和本国 商人都 对輸入 更多貨 币发生 
兴趣。 当 貨币的 数量过 多时， 貨币跟 其他貨 物比較 的相对 价格便 
下降， 使輸 出貨币 到能控 制更多 貨物的 地点成 为有利 ^ 使 用强迫 


第 十七章 旨在 影响生 产的官 方規定 的效果  167 


措施硬 把貨币 保留在 国內， 无 異于强 使个人 保留对 他是累 贅的东 
西 。① 

我本 可在这 里結束 貿易差 額这个 問題的 討論， 但由干 不懂这 
問 題的人 是这样 的多， 而我 所提出 的观点 又这样 新穎， 連 知識比 
較丰富 的阶級 以及有 最純洁 意图幷 精通其 他問題 的作家 和政治 
家， 也觉得 新穎， 所以 再在这 里喚醒 读者， 使他們 提防某 些謬論 ，是 
値得 做的。 这 些謬論 常被提 出以反 对自由 政策， 幷 且太多 数欧洲 
国家所 奉行的 政策， 不幸 也就是 以这些 謬論为 根据。 我将 用最簡 
易 詞語把 这些反 对意見 弄得簡 单化， 使讀者 能够更 容易估 計它們 
的重 要性。 

据說 通过有 利貿易 差額增 多通貨 数量， 便可使 一国的 資本总 
量增加 起来， 而减 少通貨 数量， 一国的 資本总 量就要 减少。 但必須 
記住， 資本不 是由金 銀耝成 而是由 用于再 生产消 費的价 値組成 。这 
价 値必定 相继具 有各种 形式。 当一个 人打算 把某一 数額資 本投于 
任何一 种事业 或用以 放債生 息时， 第 一步总 是把他 所控制 的各种 
价 値变为 貨币。 这样 暫时具 有貨币 形式的 資本的 价値， 随 后就很 
快 通过一 次又一 次的交 易变为 建筑物 、工厂 、計 划的 投机事 业所需 
要使 用的各 种易于 毁灭的 物质。 临时所 使用的 現金， 一完 成它的 
暫时 任务， 就归 到別人 手中， 用以实 現新的 交易。 关 于这个 資本所 
相 继具有 的許許 多多其 他形式 的物质 ，情 况也是 如此。 所以 ，不管 
資 本的价 値具有 哪一种 形式， 只要我 們采用 能保证 它的再 生产的 

① 除 完全不 懂这些 問題的 人外， 沒 有人会 认为貨 币不可 能成为 累贅， 而 是随时 
豇以 用去的 东西。 不錯 ，要 是願意 把貨市 的价値 浪費掉 ，或至 少用它 作吃亏 的交換 ，那 
末 这种想 法便是 対的。 一 个糖果 商可把 _ 果浍 給人吃 或自己 吃掉， 但如 果他这 样做， 
他就 将丧失 糖果的 价値。 应該 指出， 現金的 充足， 幷不是 和国民 的苦难 不相容 ， 使用 
以购买 面包的 貨币， 一定是 使用別 的产品 买来的 6 当 生产必 須和不 利的环 境作斗 爭时， 
人 們总以 缺少貨 币引为 苦恼。 但这 不是因 为貨币 缺乏， 貨币往 往幷不 缺乏， 而 是因为 
可用以 換取貨 币的产 品的生 产， 不能 有利地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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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跟价 値分手 ，便 不会因 此使它 失去或 减少。 

假 使一个 做外国 貨生意 的法国 商人， 汇 十万法 郞現金 資本到 


外国买 棉花。 当棉花 运到法 国时, 如果暫 且撇开 他的利 潤不談 ，他 


就 拥有价 値十万 法郞的 棉花而 不是价 値十万 法郞的 現金。 有沒有 


誰損 失十万 法郞現 金呢？  一定 沒有。 这个冒 險家是 以老老 实实的 
手 段获得 这笔現 金的。 一个 棉織商 付現款 购买这 棉花。 他 有沒有 
因此吃 亏呢？ 无疑地 沒有。 相 反的， 棉花价 値在他 手中将 漲到两 
倍， 使他 在偿还 一切預 付款以 后还可 获得一 定数額 利潤。 如果沒 
有一 个資本 家損失 所輸出 的十万 法郞， 国家怎 能損失 十万法 郞呢? 
他們 将吿訴 你說， 損 失落在 消費者 头上。 实 际上， 所 有买来 和消耗 
的棉 織品都 是絕对 損失， 但如 果消費 者所消 耗的是 价値同 样多的 
麻 織品和 毛織品 ，而 沒有汇 出一生 丁①， 仍然 有同样 多的价 値損失 
掉或消 耗掉。 这里 所說的 价値的 損失， 不是由 于出口 ，而是 由于消 
耗。 纵 使沒有 輸出任 何东西 ，也可 能有所 消耗。 所以 ，严格 依照实 
际 情形， 我可肯 定地說 現金的 出口幷 不使国 家遭受 損失。 ® 

① 一生 丁等于 一法郞 的百分 之十。 —— 譯者 

③ 一 个商人 的二年 总帳可 表示， 虽然他 第二年 所拥有 的現金 比第一 年少， 但他 
却比第 一年更 富有。 假設 这两年 的帳目 如下： 


地皮和 建筑物 

40,000 法郞 

机器 和动产 

20,000 法郞 

存貨 

15,000 法郞 

可收 回的除 帳余額 

5,000 法郞 

現金 

20,000 法郞 

总額 100,000 法郞 

第二年 

地 皮和 建筑物 

40,000 法郞 

机器 和动产 

25, 000 法郞 

存貨 

30, 000 法郞 

可攸 回的賒 帳余額 

10,000 法郞 

現金 ‘ 

5,000 法郞 

总額 110,000 法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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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很有 把握地 断言： 假使法 国沒輸 出十万 法郞， 它就 将继續 
保 有这笔 价値， 事 实上， 法 国損失 了两倍 于这笔 价値的 数目， 其一 
是輸出 的十万 法郞， 其一是 所消耗 的十万 法郞棉 織品； 假使 所消耗 
的是国 內产品 ，就 只有一 方面的 損失。 对于这 个意見 ，我們 的答复 
还是 和从前 一样。 現金的 出口， 幷沒引 起損失 ，因为 已經有 相等价 
値的进 口抵銷 輸出的 現金的 价値。 法 国所損 失的， 除輸入 的十万 
法郞棉 織品外 ，沒有 其他。 这个事 实是这 样确实 ，我 敢向任 何人挑 
战， 請他給 我指出 棉織品 消費者 以外的 其他損 失者。 如 果沒有 ，就 
显 然沒有 損失。 

你有力 量阻止 資本出 口嗎？ 决意 把資本 移到別 地方去 的人， 
可通过 輸出国 家所不 禁止的 貨物同 样有效 地达到 他的目 的 。①但 
他們会 吿訴我 們說， 这样 更好， 因为 我們的 制造商 可从中 得到好 
处。 这确是 实情， 但所 运出的 貨物， 不 換回任 何可用 以进行 新的购 
买的 东西， 所以这 些貨物 的价値 ，一 去不复 返了。 这么 多資本 ，从 
你們那 边移到 別的地 方去， 不是用 以促进 你們国 家产业 的活动 ，而 
是 用以資 助別国 产业的 活动， 这才是 眞正可 怕的情 况啦。 資本当 
然向 能够給 它提供 安全保 证和有 利用途 的地方 移动， 幷从 不能給 
与它 这些利 益的国 家逐漸 退出， 但資 本可不 必变为 現金才 能很容 
易由 一个地 方移到 另一个 地方。 

現金的 輸出， 只要 随后換 回相应 价値， 国 家的資 本便不 因此有 

第二 年帳目 表示， 尽管 現金减 少到只 相当于 第一年 的四分 之一， 但 他的財 产却增 
多一万 法郞。 

能够給 社会的 全体人 制出同 样的財 产表， 除各項 目的比 例外： 其余 和上表 完全相 
似。 这样 ，社 会的全 体成員 ，虽 然第二 年所持 有的現 金比第 一年少 得多， 但第二 年却显 
然 比第一 年更加 殷实。 

① 也可通 过开出 汇票办 法来实 現資本 的移轉 。 这只 不过是 用呙一 种办法 来代替 
一个 入把貨 物运往 外国的 办法， 把收取 貨价收 入的权 利让給 別人， 这呰 收入价 値留在 
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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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减少； 另一 方面， 現金的 輸入， 也 不增加 国家的 資本， 因为 在能够 
輸入現 金之前 ，必定 輸出有 相等的 价値以 购买那 現金。 

关于这 一点， 有 人主張 如下， 运往 外国的 如果是 貨物而 不是現 
金 ，那末 ，我 們就 給貨物 創造了 需求， 幷使生 产者能 够从生 产这些 
貨物 牟利。 我回 答說， 即使运 出的是 現金， 这 笔現金 起初也 必定是 
用輸 出的某 些本国 产品购 来的。 因为 ，我們 可以深 信不疑 ，这 笔現 
金的原 来外国 所有者 ，决 不是把 它白送 給法国 进口商 ，而法 国当初 
只有使 用本国 产品来 換它， 沒有 其他东 西可用 。如果 法国所 拥有的 
貴 金屬， 超 过它所 需要的 数量， 那末， 輸出任 何东西 都不比 輸出貴 
金屬更 合宜。 假 使輸出 的現金 ，超 过了流 通所不 需要的 供給量 ，那 
末， 我們完 全有把 握可以 預料， 由于这 个过度 的輸出 一定会 抬高現 
金的 价値， 必定 有別的 現金流 入代替 运出的 現金。 购买这 些別的 
現金， 一定要 輸出本 国产品 到外国 ，这 些产品 同样可 給本国 生产者 
产生 利潤。 总而 言之， 凡由法 国运出 以购买 法国市 場所需 要的外 
国 产品的 价値， 归根到 底全可 化为先 行运出 或以后 运出的 法国产 
业的 产品， 因为 法国沒 有其他 东西可 用以购 买外国 产品。 

还有 人认为 最好是 把可消 耗的物 品例如 工业制 造品 輸出外 
国， 而把不 易于消 耗或至 少消耗 較慢的 物品例 如現金 保留在 国內。 
但是， 消 耗較快 的东西 如果在 国內有 較大的 需求， 保 留它当 然比保 
留消耗 較慢的 东西更 有利。 硬 耍一个 生产者 保持消 耗較慢 的貨物 
以代替 相等部 分由消 耗較快 的貨物 組成的 資本， 往 往会使 他陷入 
于极大 的不便 。假 使一个 铁匠和 人訂立 合同， 約定于 某月某 日由后 
者交 来一定 数量的 煤炭， 而后 者到期 所交付 的不是 煤炭， 而 是相等 
价値的 貨币， 在 这种場 合下， 很难使 該铁匠 相信， 由 于貨币 比他所 
定 购的煤 炭消耗 較慢， 所以 給他貨 币对他 有利。 又 假使一 个染商 
向 外国定 购一批 染料， 而外 商交来 的却是 黃金， 托辞 所交黃 金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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値相等 于訂购 的染料 的价値 ，而 且比較 耐久， 这一定 会使染 商受很 
大的 損失。 他所需 要的不 是任何 耐久的 东西， 而是 一种虽 会在染 
桶 中溶解 但很快 就以他 的布匹 的色澤 再出現 的物质 。① 

要是只 輸入最 耐久的 生产資 本才有 利益， 輸入 其他种 类生产 
資本 都沒有 利益， 那末， 許多非 常耐久 的东西 如石头 、铁等 就应当 
和 金銀- 样成为 人們偏 爱的东 西了。 其实， 眞正重 要的不 是任何 
特殊物 质的耐 久性， 而是 資本价 値的耐 久性。 資本的 价値， 尽管它 
所 表現的 具体形 式不断 改变， 却永 久不会 毁灭。 而且， 除非 資本价 
値不 断改換 形式, 便不生 利息或 利潤。 使資本 价値限 于一种 形式， 
等于 使資本 价値继 績处于 不生产 状态。 

但我 要更进 一步。 在說明 輸入金 銀幷不 比輸入 其他貨 物更有 
利 以后， 我 要肯定 地說， 即使永 远保持 有利貿 易差額 是値得 做的， 
实际 上也办 不通。 

像其 他物质 一样， 金 銀也結 合組成 国民的 財富。 金銀 只在供 
給量不 超过国 家对于 它們的 需要的 时候， 才 有用于 社会。 供給量 
一超 过需要 ，出卖 金銀者 便多于 购买金 銀者， 結果它 們的价 格必然 
相应地 下降。 于是 就有有 力誘因 出現， 促使人 們在国 內买进 金銀， 
运 去外国 图利。 用下 面的例 子可以 說明这 一点。 

假設 在某一 时候， 某一国 家的国 內貿易 和国民 財富的 状况是 
这样， 以致 时时刻 刻需要 使用一 千辆各 种各式 車辆。 又假 設由于 
实行 某种特 殊貿易 制度， 这国 家能使 每年进 口的車 辆多于 每年毁 
坏 的車辆 ，以 致在每 年之末 ，它不 仅有一 千辆而 有一千 五百辆 。在 


① 从 本书第 3 篇对 消費問 題的討 論中， 我們 将看到 較慢的 非生产 性消費 比較怏 
的非生 产性消 費略胜 一筹。 但在 再生产 部門， 消費越 快越好 ，因 为消费 越快， 再 生产越 
怏完成 ，利 息开 支越省 ，同 一資本 能越多 次地重 复它的 生产性 作用。 此外， 消费 的速度 
幷不 特別影 响外国 貨物， 不管产 品是 外貨或 国貨， 它 的坏影 响完全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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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 况下， 不是 极其明 M, 将有 五百辆 車辆放 在車庳 无用， 屯主 
因不願 听任其 价値潜 伏着不 起作用 ，将 竞相杀 价卖去 ，甚至 遇有可 
能， 将不 惜冒險 走私， 把 它偷运 国外， 以图 賺取更 大的利 潤嗎？ 政 
府将 徒然和 外国訂 立商約 ，鼓励 車辆的 进口， 将徒然 努力鼓 励輸出 
別的貨 物以換 回車辆 形式的 收入。 政 府当局 愈热烈 贊助車 辆的輸 
入 ，个 人将愈 急切把 車辆輸 出到外 国去。 

車辆 如此， 現金也 如此。 現 金的需 求是有 一定的 限度的 。現 
金只 构成国 民財富 总額的 一部分 t 国 民財富 决不能 全部构 成于現 
金 ，因 为除現 金外， 还有其 他东西 也是必 要的。 現金 这种物 品的需 
求， 与一般 財富成 比例。 富 国比穷 国需要 更多的 車辆； 同样的 ，富 
国家也 比穷国 家需要 更多的 現金。 不 管貴金 屬具有 什么华 美和結 
实 特质， 它的 价値总 是依存 于它的 用途， 而 它的用 途乃是 有限制 
的。 像車辆 一样， 貴金屬 的价値 有这种 特殊性 ，即它 所交換 的东西 
的 数量越 相对地 增加， 它 的价値 越戚， 它所交 換的东 西的数 量越相 
对 地戚少 ，它 的价値 越增。 

人們 吿訴我 們說， 什么东 西金銀 都可換 得到， 这固 然不錯 ，但 
以什 么为条 件呢？ 当以强 制措施 使金銀 增到超 过需要 的时候 ，条 
件 便恶化 起来。 因此， 在 这种情 况下， 金銀就 有强烈 的外流 傾向。 
西 班牙禁 止白銀 出口， 但西班 牙却供 給全欧 所用的 白銀。 在 1812 
年， 英国 紙币使 全部金 币成为 多佘， 于是黃 金变得 过多， 超 过其他 
用途的 需要。 黃金价 値由是 相对地 下降。 尽 管一个 海島的 海岸是 
多么容 易守护 ，尽 管偸运 金币出 口要处 死刑， 但几尼 金币却 依然源 
源流到 法国。 

那末 ，各国 政府用 尽力量 使貿易 差額变 为順差 ，究 竟有 什么用 
处呢？ 除非 想借此 卖弄沒 有經过 事实或 經驗证 明的財 政优点 ，①否 

① 据英 国貿县 統計， 自 十八世 紀初至 采用現 行的紙 币制度 的时候 为止， 英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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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这仲 努力可 以說是 完全徒 劳的。 这 样显明 和这样 与一般 常識以 
及一 切硏究 貿易問 題有素 的人士 所证明 的事实 相一致 的原則 ，为 
什么 竟受 到一切 欧洲有 統治权 的人的 排斥， ® 幷且 受到若 干旣有 
天才 又精通 其他問 題的作 家的攻 击呢？ 說句老 实話， 这是 因为懂 
得 政治經 济学主 要原則 的人还 不多， 因为已 經存在 了若干 建立在 
虛伪 基础上 的原則 和理論 ，这些 原則和 理論， 又被偏 私的統 治者加 
以 利用， 又被貪 得无厌 的商人 和制造 者加以 利用。 前者使 用禁令 
作为 进攻的 武器， 或作为 征税的 手段。 后者 对排外 措施有 切身的 
利害 关系， 而 不用心 硏究他 們的利 潤究竟 是来自 实 际的生 产或是 
来 自同时 加于社 会其他 阶层的 損失。 

决心維 持有利 的貿易 差額， 就 是說， 决心一 方面輸 出貨物 ，一 
方 面換回 現金， 实 际上就 是等于 决心不 要对外 貿易。 理 由是， 跟我 
們做 交易的 国家， 只 能拿出 它所有 的东西 和我們 交換。 如 果一方 
只要 現金， 其他东 西一槪 不要， 兄 一方也 可能作 出同样 的决定 ，而 
当双方 都只要 同种貨 物时， 就沒 有互相 交易的 可能。 荽是 貴金屬 
的 独占果 有可能 ，世界 上可望 成立商 业关系 的国家 ，就 必定 寥寥无 


年經 常有以 現傘形 式:收 圓的或 冬或少 的贸县 收入， 这項 收人 在这时 期中一 共达到 4 亿 
四千七 百万鎊 的巨額 C 合六十 亿法郎 以上 h 如 果挹英 国在这 时期； If 始 时所已 有的現 
金加上 計算， 英国照 理应該 有将近 EH 亿鎊的 流通媒 斧/ 部末， 即在現 金最多 时候， 英国 
iW 政 铅局所 作的最 夸大的 估計， 为什么 也未超 过四千 七百万 鎊呢？ 参閱 上文第 3 章# 
① 他 們金是 根無下 述的信 念行动 ： C  1  ) 貴金 屬是唯 一値得 想望的 財富， 其实貴 
金屬 对財富 的創造 只执行 次要的 任务； C  2) 他 們有力 量通过 强制的 措施， 使與 金屬源 
源流入 国内。 英国 的事例 I 閱上面 注釋） 表沄， 这种 尝試不 能获得 多大的 成功， 因此， 
英国 的超越 財富， 不是由 于宥利 的貿易 差額， 而是由 于其他 原因。 这些原 因是什 么呢？ 
是 ft 于它 的玨額 生产。 但它的 巨額生 产是归 功于什 么呢？ 是 归功于 个人想 稅聚 資本而 
励行的 节約， 归功于 国民的 勤勉性 以及这 勤勉 性的实 际应用 & 归功 于人 身和財 产的安 
全， 归 功于闺 内貨 物流 轉的 侦利， 妇功于 个人 行动的 自南。 英国 个人行 动的灼 由, 辦 • 
m 然还 不很 完全， 还受 到一定 的束縛 ， 但 从总的 說來， 比欧洲 其他国 家人反 •所享 受的自 
由大 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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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如果一 个国家 能够供 給另一 个国家 以它所 需要的 东西， 后者 
还有什 么好要 求呢？ 黃 金在那 方面比 其他东 西更可 取呢？ 黃金除 
准 备用作 购买所 想望东 西的手 段外， 还 有什么 値得取 得呢？ 

这样 一天迟 早总会 到来， 人們 将感到 惊異， 这样 幼稚和 荒謬但 
却这样 常常动 用武力 来强制 执行的 原則， 竟 需要費 这么多 心机来 
揭穿， 

現在 再来談 我們的 問題。 我 們已經 看到， 指望 从有利 貿易差 
額获得 的利益 是完全 空幻的 利益, 幷且， 即使 假定这 利益是 实在的 
利益， 一 个国家 也休想 能永远 享有这 利益。 現在 还待闡 明的， 乃是 
为 上述目 的而 制定的 規章， 其 实际作 用究是 怎样。 

政 府如果 对某些 外国产 品加以 絕对的 排斥， 势 必引起 一种独 
占权利 的建立 ，有 利于制 造这些 物品的 国內制 造商， 而不利 于国內 
消 費者。 就是說 ，生产 这些物 品的本 国商人 ，就 掌握 了专卖 这些产 
品 的权利 ，能 随心所 欲把它 們的价 格抬到 自然价 格以上 ，而 本国消 
費者， 由于不 能向其 他地方 购用这 些物品 ，只 得听其 宰割給 付不应 


① 普林瑟 先生在 这一节 的注釋 中說， ‘由 于政治 經济学 这門科 学发展 的快速 ，由 
于它站 J 原則 溥播 的广泛 ，这一 节离題 的精細 談論， 对 英国讀 者說大 部分是 多余的 '俏 
普林 瑟先生 18打 年 却想， 尽管 限制制 度已經 受到一 切有見 解的人 的譲責 ，政府 当局却 
不 能从所 薰陶的 习慣和 意見的 拘束中 解放出 来”。 普材 瑟先生 这里想 錯了， 因 为沒有 
誰曾 比哈斯 基逊、 肯宁、 罗濱 孙和华 萊士这 儿位态 出的英 国政府 官員更 加明显 地指出 
限制 制度的 “ 失策和 不公 "幷 采取措 施促成 这制度 的完全 廢除。 

在最近 一期的 《爱 丁堡 評論》 中， 一位作 家說， ■'关 于 解除那 些在比 較不开 明时代 
加在 工商 业上的 羈絆， 他們 已經做 了不少 工作。 尽 管一小 撮对任 何种类 改良都 表示反 
对 ，对一 切陈腐 和不良 事物都 依恋不 舍的人 大叫大 喊、 攻击 他們， 他們可 确信， 絕大多 
数中产 阶級， 都 誠心誠 意贊同 他們在 最近所 采取的 措施。 尤; 其是哈 斯基逊 光生， 尽管 
他們 說尽他 的环話 ，我 們珂毫 不犹豫 地說， 当 他担任 商务部 部长的 短短几 年中， 他所作 
的 改善我 們商业 政策的 事体， 比一 百年中 他的射 f 任所 作的 还多。 我 們应該 記住， 他的 
髙尙， 在于他 不是受 党派利 益观念 的驅使 而建議 那些惹 起人們 反感的 措施， 而 是因为 
他 相信这 狴措施 在原則 上是正 确的， 对国民 的眞正 和永久 益是有 利的'  他 的这个 
意見很 有道理 6 —— 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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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的高价 。① 如果这 些物品 沒被完 全禁止 进口， 而只征 課重税 ，那 
末， 进口税 多少， 国內 生产者 就能增 高价格 多少， 而 国內消 費者必 
須給 付新旧 价格的 差額。 例如， 假使 对每打 値三法 郞的磁 碟課一 
法郞进 口税， 那末， 进口商 就必須 向消費 者每打 索价四 法郞， 不管 
他 是哪个 国家的 商人。 于是 ，制 造磁碟 的本国 商人， 对同样 磁磲也 
能 向消費 者每打 索取四 法郞的 价格。 要 是沒征 收这种 进口税 ，他 
就不能 这样做 ，因 为消 費者就 能以三 法郞购 到这种 碟子。 所以 ，这 
等于使 消費者 掏腰包 付給制 造商相 当于进 口税稅 額的奖 励金。 

要是 有人提 出这种 論点， 认为自 己在国 內从事 产制所 得的利 
益， 足够 抵銷对 几乎一 切产品 都得給 付較高 价格的 苦痛， 因为 ，在 
自己 国 內从事 产制， 我 們的資 本和劳 动力都 有生产 用途， 而 且所有 
利潤 都归自 己国人 所有。 对上述 論点我 将如此 答复： 我們 不是无 
代 价地得 到輸入 的外国 产品， 我們必 須使用 国內生 产的价 値以购 


买 它們， 而这些 价値的 生产， 同 样可使 我們的 資本和 劳动力 得到雇 


用。 我們决 不可忘 記这个 原則， 产品总 是最終 以产品 购来的 。对 
我 們最有 益的， 不是把 我們的 生产力 使用在 外国人 經营得 比我們 
更好 的生产 部門， 而是 把我們 的生产 力使用 在我們 經营得 比外国 


① 李嘉图 先生在 1817 年 出版的 《政 治經济 学与赋 稅学 原理》 里面， 对本段 提出下 
面非常 合理的 意見。 他說， 政 府沒有 可能依 賴禁令 把一种 枚品 的价 格提高 到自 然价格 
以上， 因为这 样做的 結果， 将 有更多 生产者 來生产 这种 物品， 而 由于盘 爭的 影响、 利潤 
又最 終降到 一般的 水平。 因此 ，为 使我的 意見不 至被人 誤会， 我必須 声明， 我所 謂自然 
价格， 是 指获得 一种产 品所必 須給付 的最低 价格， 不論使 用什么 方法获 得它， 是 借助商 
亚的 作用， 或 借助其 他产业 部門的 作用。 如 果商业 能比工 牝以 更低 墘代价 获 得它, ，而 
政 府贸然 出面， 强迫 工业从 事它的 产制， 这 无異于 强妃国 民采取 更糜費 的方法 以获得 
它。 这样， 政府旣 損害消 費者， 又不能 給生产 者带來 相当于 他們向 消費者 所索的 額外 
价格 的利潤 ，因为 竞爭的 影响， 不久 一定会 使价格 降落到 一般的 水平， 而独 占权 利因此 
归于 尤效。 所以. 李 嘉图的 批評， 虽然 到这里 为止是 正确 的， 但其 实不过 說明， 我所责 
难 的措施 的危害 f 生比 我所 說的有 过而无 不及， 因为 它增 加滿 足人类 需要的 困难， 而同 
时不給 与任何 社会阶 层足以 抵銷这 个困难 的相应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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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好 的生产 部門， 然 后以我 們所生 产的东 西购买 外国的 产品。 
采取 相反的 方針， 和一 个人打 算自制 自己所 穿的衣 脤和鞋 子同样 
荒謬。 假 使为着 强迫居 民自制 自己所 穿的衣 服和鞋 子这个 所謂可 
嘉尙的 目的， 在 每家每 戶門口 征收 衣服和 鞋子进 口税， 世界 将对这 
种 做法作 什么感 想呢？ 人們不 会合理 地說， 让我們 每人各 千自己 
的 职业， 使用自 己 所生产 的东西 购买所 需要的 东西， 或让我 們每人 
使用 售卖自 己产品 所得的 收入购 买所需 要的东 西嗎？ 这种 制度恰 
恰 相同于 我們所 討論的 制度， 不 过推广 到荒謬 的极点 而已。 

这 确是很 奇怪， 各 国竟然 都这样 渴望获 得禁止 規則， 虽 然它們 
不能 从这些 規則得 到任何 好处。 这使 我們設 想上述 两种場 合是不 
相 似的， 因 为我們 发見个 別家主 幷不盼 望获得 同样的 权利。 但是， 
唯一 的不同 只是， 个人是 独立、 前 后一致 的生物 ，不 受矛盾 意志的 
驅使， 他 对作为 能以較 廉价格 购到衣 服和鞋 子的消 費者， 比 对作为 
能以較 髙价格 卖出衣 服和鞋 子的制 造商， 有更 大利害 关系。 

那末， 再三 再四要 求限制 規定或 課征沉 重进口 稅的是 社会哪 
一阶 級呢？ 是那 些为要 防御竞 爭而申 請保护 的某些 特殊貨 物的生 
产者， 而不是 这些貨 物的消 費者。 他們 以公益 为借口 ，但显 然是以 
私利为 目的。 这些 人說， 两者 不是同 样的东 西嗎？ 我們的 利益不 
就是国 家的利 益嗎？ 絕对 不是。 以 这种方 法获得 的利潤 不論多 
少， 总是 从邻人 或同域 居民的 腰包付 出的。 如果我 們能够 精确計 
算独占 对于消 費者所 增加的 負担， 我 們将发 見消費 者因此 所受的 
損失， 超过 壟断者 所得的 利益。 这样， 在这里 个人利 益与公 共利益 
处于 iff 接 对立的 地位。 旣 然只少 数幵明 人士了 解什么 是公益 ，所 
以 禁止制 度有这 么多拥 护者这 么少反 对者是 毫无足 怪的。 

关 于提高 消費品 价格的 危害， 一般地 說不惹 起人們 的汴 意。 
粗略 的观察 看不出 这种的 危害， 因为它 K 起的 作用是 零零碎 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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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毎次购 买或消 費东西 时只能 稍稍感 觉到。 可是， 这种危 害是不 
可 小着的 ，因为 它反复 出現， 而且压 力极其 普遍。 消 費品毎 一次价 
格 的变动 都影响 每一个 消費者 的全部 財产。 消費 品的价 格越便 
宜， 消 費者越 富足， 消 費品的 价格越 昂貴， 消 費者越 穷困。 如果一 
种物品 漲价， 这 种消費 品的消 費者便 不像从 前那么 富足， 如 果所有 
消費 品一齐 漲价， 所有 消費品 的消費 者便都 不像从 前那么 富足。 
由于全 国人民 都是消 費者， 在 这种場 合下全 国人民 都将变 得不像 
从 前那么 富足。 此外， 全国人 民将沒 有力量 扩充能 給人带 来愉快 
的 东西， 将不能 获得所 需要的 产品以 交換所 想望的 东西。 硬說一 
个 人的損 失就是 另一个 人的利 益是徒 然的， 因为这 个論点 只就独 
占亊业 說是正 确的， 而 且即就 独占事 业說也 不完全 正确， 因 为独占 
者所 得的利 潤决不 能等于 消費者 的全部 損失。 如果 价格是 由于任 
何 形式的 賦稅或 进口税 而上增 ，生 产者不 但得不 到一点 点好处 ，而 
且 将适得 其反， 像我 們不久 就将看 到那样 （第 三篇， 第 七章) 。所 
以， 事实 上他作 为生产 者不会 比从前 富足， 作 为消費 者却比 从前穷 
困。 这是 导致国 家穷困 的一个 最有力 因素， 至少也 是阻止 国民財 
富 增长的 一 ■个 最有 力 因素。 

由此 可見， 对非生 产性消 費品的 进口与 国內工 业所使 用的原 
料的 进口加 以区別 幷对前 者更加 嫉視， 乃是极 其无聊 的做法 。不 
論所消 耗的产 品是本 国产物 或外国 产物， 总 有一部 分財富 在消費 
过程 中归于 毁灭， 总 有相应 数量的 社会財 富受到 侵蝕。 但 这侵蝕 
是 消費的 結果， 而不 是和外 国人打 交道的 結果。 就 扶植本 国生产 
事 业說， 消 費外国 产品和 消費本 国产品 幷沒有 区別。 理由是 ，外 
国产 品是使 用什么 东西买 来呢？ 是使 用本国 产品或 貨币， 但貨币 
本身 起初也 必定是 用本国 产品买 来的。 购买外 国人的 东西， 国家 
所做的 ，实 际上不 过把一 定数量 的本国 产品运 往外国 ，不在 国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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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它， 而消費 所換回 的外国 产品。 这种交 換事务 ，也 許不是 由消費 
者自 己办理 ，而由 商业代 他办理 O  —个 国家要 买外国 产品， 不使用 
本国产 品就买 不成。 

拥护进 口税的 人常常 强調說 /‘当 外国利 息率低 于本国 利息率 
时， 外国生 产者就 比本国 生产者 处于比 較有利 的地位 ，所以 必須征 
收抵 銷关稅 来对抗 这种利 益”。 較低 利息率 对于外 国生产 者的利 
益， 正 像他的 較肥厌 土地的 利益。 它 傾向于 使外国 生产者 所生产 
的东 西比較 便宜， 而我 們的国 內消費 者照理 应該利 用这便 宜价格 
以 取利。 那些使 我們向 热带輸 入白糖 和靛靑 而不自 乜从事 生产的 
理由， 在这里 同样起 作用。 

“ 但是， 所有 生产部 門都必 須使用 資本， 外国人 能够以 較低利 
息借入 資本， 所 以在一 切产品 的生产 都享有 同样的 便宜， 因此 ，如 
果准 許进口 自由， 外国 生产者 将比本 国的一 切种类 生产者 都占优 
势”。 好 ，請 吿訴我 ，我們 怎样偿 付外国 生产者 产品的 卖价。 “当然 
是 用現金 偿付， 而害处 就在这 里”。 但 我們怎 样获得 現金以 支付外 
国产 品的价 款呢？  “国 家所有 的一切 現金， 将尽 用于这 个用途 ，到 
用光的 时候， 国家的 穷困就 达到极 点”。 那末， 你 現在承 认了， 在这 
种 极端穷 困到来 之前， 現金 的继續 外流， 将使 国內現 金逐漸 减少， 
外国現 金逐漸 增多。 这样 ，国內 現金价 値将逐 漸上升 ，升至 比外国 
高百分 之一、 百分 之二、 百分 之三。 这 完全足 以扭轉 形势， 使現金 
的內 流变得 比外流 更快。 但現 金不会 无偿地 流入， 必須給 付一种 
东 西以作 回易， 而 除本国 土地或 商业产 品外， 还有 什么东 西可用 
呢？ 要向外 国购买 东西， 唯有 使用本 国土地 和商业 的产品 来支付 
买价， 此 外別无 他法。 最好向 外国购 买他們 能制造 得比本 国便宜 
的 东西， 因为我 們不要 担心他 們不接 受我們 能比他 們制造 得便宜 
的东 西作为 回易。 他們 非接受 不可， 否則交 易就要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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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什么 荒謬論 点沒被 提出把 这些問 題弄得 奥妙难 解呢？ 有 
人肯定 地說， 由于 差不多 全国的 人又是 生产者 又是消 費者， 所以他 
們以生 产者資 格从独 占和 禁令所 获得的 利益， 等于 他們以 消費者 
資格从 独占和 禁令所 受到的 損失。 生 产者从 他自己 的产品 賺到独 
占 利潤， 但另一 方面， 他又通 过所消 費的产 品的独 占利潤 受到損 
害。 这 样国家 可以說 是由恶 棍和呆 子这两 种人物 組成， 这 两种人 
势均 力敌。 但 値得注 意的是 ，每个 人都认 为与其 說自己 是呆子 ，毋 
宁說 自己是 恶棍。 理 由是， 尽 管所有 人同时 又是消 費者又 是生产 
者， 但他 从一种 产品所 賺到的 利潤， 比 从无数 种产品 的消費 所反复 
受到 的輕微 損失， 显然大 得多。 如果对 印花布 征收进 口稅， 每年所 
加于小 康的人 的負担 ，大槪 最多不 会超过 十二法 郞或十 五法郞 。他 
或 許不很 了解这 种損失 的性质 ，或 許不大 觉得这 种損失 ，尽 管他所 
消費 的一切 东西， 使他 不断遭 受这种 損失。 至于这 个消費 者如果 
自 己 又是制 造商， 比方說 帽商， 那末， 假使外 国帽的 进口要 付进口 
税， 他就会 立刻看 出这将 如何起 提高他 所生产 帽子的 价格的 作用， 
使他 每年能 多賺几 千法郞 利潤。 正是由 于这种 幻想， 禁止 性措施 
才得到 私人利 益这样 热烈的 拥护， 尽 管整个 社会作 为消費 者因此 
所受的 損失， 远远 超过作 为生产 者因此 所得的 利益。 

但 即从这 个观点 看来， 排外 制度也 包含着 无限的 不公。 就是 
把这制 度推展 到一切 方面， 也 不能使 一切生 产部門 都沾到 它的利 
益。 事实上 ，沒 有可 能普遍 实施这 种制度 ，尽 管这也 許是法 律的規 
定 或政府 的意图 。有 些物品 如鮮魚 、牛等 ，由 于它 們的特 殊性质 ，决 
不能 从外国 輸入。 因此， 就 这些物 品說， 无从 利用进 口税的 办法提 
高 它們的 价格。 同样的 說法也 适用于 泥水匠 、木 匠等 的作品 ，以及 
許許多 多必須 在本国 从事的 职业， 如店員 、一般 办事員 、搬工 、零售 
商等的 职业。 无形 产品生 产者， 公务員 、公債 票持有 人等也 屬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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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范疇。 在 这些种 类生产 者中， 可从征 收进口 税授与 独占利 益的, 
沒有 一个。 但另一 方面， 他們 都由于 政府以 这种方 法授与 其他种 
类生产 者的許 多独占 利益而 吃到不 少苦头 。① 

不 但如此 ，独 占利潤 ，即在 仏 同生产 独占品 的各个 阶級 之間也 
分配得 不均。 无論 在农业 、工业 和商业 方面， 如果消 費者完 全受大 
老板的 支配， 这 些大老 板所雇 用的工 人和附 屬生产 者尤其 难逃他 
們的 勒詐， 我将于 第二篇 說明其 原因。 无論 如何， 这 些人与 一般消 
費者共 分損失 ，但 分不到 上級所 获得的 不自然 利益。 

禁止措 施不但 影响消 費者的 收入， 还常 常使消 費者吃 到种种 
其他大 苦头。 我說 起很觉 慚愧， 近在这 几年中 ，我們 馬赛制 帽商还 
托 辞外国 草帽打 击他們 毡帽的 銷路， 請求政 府禁止 这种外 国帽进 
口。® 这 个禁令 将使乡 下人和 农民买 不到一 种又輕 又凉又 便宜的 
帽子。 这些 人終日 受太阳 的曝哂 ，这 种帽 子非常 适合他 們需要 ，应 
該 推广和 鼓励它 的使用 才对。 

一个 政府为 了实行 它誤认 为精明 的政策 或为了 滿足它 认为値 
得称贊 的情緖 ，有 时禁止 某种貿 易或迫 使某种 貿易改 变方向 ，使围 
民生 产力蒙 受无可 补救的 損害。 当_ 力普二 世成为 葡萄牙 的征服 
者时， 他禁 止他的 新臣民 和他所 痛恶的 荷兰人 往来。 結果怎 样呢？ 
本来荷 兰人都 是到里 斯本采 购印度 貨物， 經 常从那 里买去 大量这 


① 有一个 事实可 以大快 人心, 那就是 推行限 制性措 施的人 ，往 往自盒 其果。 有的 
时候， 他們 企图通 过另一 个不 公平 行为 以补焓 所受的 損失， 例如， 管 理財政 的人， 往往 
在这时 候增加 自己的 薪水。 有的 时候， 这堅人 在发現 独占权 利特別 对自己 不利时 ，便 
廢除 独占。 b ⑽年， 都尔 商人 呈請亨 利四世 禁止金 銀絲 織品 进口。 这种 絲織品 从前金 
是进 口貨。 这 些商家 以甘言 訴誘 政府， 自 称能够 供铪法 国全国 对于这 項織品 的需求 。亨 
利 四世瑚 里糊: 塗地批 准这項 申請， 繩里 瑚塗地 答应請 求是他 的一貫 作風， 嗣后 金旃絲 
織 品价格 ，扶搖 直上。 消費这 种織品 的主要 是达官 貴人， 他們大 声疾呼 ，反対 禁止， R 仅 
六个月 之后， 这禁令 就取消 了。 舒利: （'回 忆录》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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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貨物 。发 觉了这 条路走 不通的 时候， 他們直 接去印 度采购 所需要 
的东西 ，最 后把 葡萄牙 人排挤 出印度 市場。 这样 ，本 来打算 借以打 
击不共 戴天的 仇人的 措施， 却反成 为发展 仇人力 量的主 要泉源 。芬 
朗 說过， “ 貿易好 像岩底 泉水， 如果 企图改 变它的 路綫， 它就 停止不 
流”， 

这些 就是对 进口設 置障碍 的主要 災害， 而絕对 禁止外 貨进口 
是 发展到 最严重 程度的 障碍。 不錯， 曾 有若干 国家， 在这种 制度下 
反而日 益繁盛 起来， 但 这乃是 因为对 国家繁 荣起作 用的力 量大于 
对国家 貧弱起 作用的 力量。 国 家有似 人体。 人 体具有 一种生 命力， 
这 生命力 不断起 作用， 恢 复人体 由于纵 情肆欲 所受的 毁伤。 大自 
然医 治我們 由于笨 拙和放 纵加在 自己身 体上的 創伤， 奏效 极其神 
速。 同 样的， 国家尽 管受到 友人或 敌人的 伤害， 仍 然能够 保持現 
状， 甚 至还能 发达。 値得 注意， 最 勤勉的 民族， 往往 是受这 种摧殘 
最 剧烈的 民族， 因 为沒有 別的民 族能經 这种摧 殘而继 續存在 。这 
时 候他們 往往叫 嚷說， “ 我們的 制度一 定是正 确的， 因为我 們日益 
发达 了”。 但是， 如果我 們对最 近三百 年中所 发生的 协同促 进人类 
体力 智力的 发展的 各种事 物采取 开明的 看法； 使用 精明眼 光来观 
察在 航海、 新发 見以及 在一切 技术和 科学部 門的发 明所获 得的进 
步； 考虑 到由这 半球移 植到那 半球的 有用动 植物的 种类的 繁多； 适 
当注 意毎天 所見到 的科学 的发展 与应用 科学的 方法的 增进， 我們 
就 不能不 相信我 們实际 达到的 繁荣， 远不及 我們所 可能达 到的繁 
荣的 程度。 我們的 繁荣， 时时 刻刻要 和阻碍 它的发 展的事 物作斗 


① 法国 国民代 表大会 认力 西班矛 生皮妨 碍法国 生皮的 銷路， 禁止 囲班牙 生皮进 
口， 沒注 意到间 一生 皮以后 又以鞣 皮形式 复出口 到西班 牙。 法国 皮革厂 由于生 皮价格 
过昂， 不久紛 紛关門 大吉， 結果皮 革业辻 移到西 班牙， 大部分 資本和 工人也 跟着 迀移。 
政府干 涉生产 事业, 不但对 国家生 产事业 无益， 而 且对囯 家生产 事业有 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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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人类的 大部分 时間和 努力， 还是 用于破 坏自己 的資源 而不是 
用 于扩充 自己的 資源， 还是 用于互 相掠夺 而不是 用于互 相支援 ，連 
在那些 被认为 世界上 人民最 开通的 地方， 情 况也是 如此。 这一切 
都是 由于人 們对自 己眞 正利益 缺乏正 确认識 和知識 。① 

再 来談論 我們的 問題。 我們剛 才所硏 究的， 是 一个社 会从不 
能 自由輸 入外国 貨物所 蒙受的 損害的 性质。 关于生 产被禁 止进口 
的 貨物的 国家所 蒙受的 損害， 其 性质也 相似， 它因此 就不能 把資本 
和劳动 放在最 有利的 用途。 但 万不可 設想利 用这种 方法， 就可使 
外 国完全 破产， 就可把 外国財 富剝夺 精光， 像 拿破侖 把英国 产品攆 
出 大陆市 場以外 时所作 的想法 那样。 这个方 法至多 不过使 外国不 
得不改 变生产 努力的 方向， 至于无 法把一 个国家 完全封 鎖起来 ，更 
不 必說， 因为 这必定 普遍遭 到利己 动机的 抗拒。 一 个国家 总有力 
量 购买和 消費自 己所产 的全部 产品， 因为一 种产品 得用別 的产品 
购买。 你认 为阻止 英国輸 出一百 万磅毛 織品， 你就 能阻止 它生产 
一百万 鎊的价 値嗎？ 要是你 眞的这 样想， 你就 大錯特 錯了。 英国 
将 把从前 用于制 遒运往 法国銷 售的毛 織品的 部分的 資本和 劳动移 
来 蒸餾谷 物和其 他国內 产品制 造强烈 酒精。 它将不 再把毛 織品运 
往法国 交換白 兰地。 一个 国家通 过这个 或那个 方法， 直接 地或間 
接地总 能把所 生产的 价値消 費掉， 但它所 消費的 价値， 也只 能以此 
为限。 如 果它不 能把所 生产东 西和邻 邦交換 貨物， 它就只 能生产 
在国內 消費的 价値。 禁止外 国貨物 进口的 結果， 至 多不过 使双方 
国家 的物資 供应都 戚少， 双方 国家的 財富都 不会因 此增加 些微。 


① 我不想 在这里 暗示应 把一钥 种类知 識灌入 人的脑 海中， 我只想 在这里 指出人 
們对那 登和自 己有比 較直接 利害关 系的事 物应有 正确的 认識。 对于 科学的 利益， 知識 
的普 遍和完 全的傳 潘邦非 必要。 来自郏 識的 好处， 和 知識的 进歩成 比例。 各国 的繁荣 
程度 ，看 它們对 那些和 它們有 最直接 利害关 系的事 物的正 确认識 的程度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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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破侖尽 他能力 所及的 范圍， 阻碍 英法的 通商。 先疑 他这样 
做 使英国 和欧洲 大陆同 受巨大 損失。 但另一 方面， 通过統 治权的 
推广， 他 不自觉 地①促 进了欧 洲各国 之間的 交通。 荷兰 、比 利时、 
德 意志一 部分， 意大利 、法 兰西 之間的 关税撤 消了。 除 英国外 ，其 
他国 家关税 税率都 很低。 商 业因此 得到的 利益， 可 从建立 現行制 
度 和在各 国边境 密布税 警以后 所发生 的不滿 情緖与 不景气 現象作 
出 大略的 估計。 不錯 ，所有 这祥設 防的大 陆国家 ，保 全了从 前的生 
产 手段， 但 生产沒 有像从 前那么 有利。 

法 国在革 命后撤 消各省 之間的 关卡， 誰 也不能 否认它 从这个 
措施 获得了 极大的 利益。 同 样的， 欧 洲也从 撤消各 国之間 的一部 
分关 •口 获得 了一定 好处。 如果 世界撤 消那些 好像把 人类的 各个社 
会孤立 起来的 关口， 也一定 会得到 类似的 利益。 

我还 沒有談 到排外 制度的 其他非 常严重 禍害， 例如， 引 起一种 
新 的犯罪 行为即 走私的 产生。 一 种本来 原是完 全无害 的行为 ，現 
在却成 为犯罪 行为， 那 些实际 上为一 般福利 而奔走 的人， 現 在却要 
受 刑罰。 

据亚当 • 斯密的 意見， 征收进 口税， 在 两种情 况下， 可 认为适 
当。 其一 ，一种 企业对 于公共 安全极 其必要 ，但 外国 供应来 源不能 
确靠。 这样 ，一个 国家如 果为着 发展国 內火药 生产， 需要禁 止火药 
进口 ，那末 ，禁 止火 药輸入 就可以 說是明 智举动 ，因为 ，与其 冒临时 
得 不到这 样重要 东西的 危險， 不如 多出一 些錢来 获得它 。③ 其二， 

① 如 果把一 个已經 垮合的 暴君所 造成的 一切危 害都說 是出于 預謀， 所作 的一切 
好 事都說 是由于 偶然， 那 就是对 他过于 苛刻。 但我們 作者以 学者的 身份， 大抵 是有所 
激而然 d 領 土广闊 所提供 的百大 和显著 利益， 在于可 促进广 大地区 各部分 的交通 。如 
果一 个征服 者所作 的措施 呈現了 多少計 划性， 应 該认为 他确曾 怀抱这 目的。 决 不能寶 
备 拿破侖 沒有主 义或沒 有目的 一一 英譯 本注。 

⑧ 这个理 由不够 充分。 經 驗吿訴 我們， 火硝 是最經 常进口 的一种 物品， 我們貯 
藏且 量火硝 以备临 时需要 ，但法 国議会 却对火 硝征收 等于寓 禁于征 的进口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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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 国产物 品已有 課税。 在这种 情况下 ，外国 产品如 果完全 免税, 
它实际 上就享 有額外 利益， 因此， 对它 課税不 至破坏 生产部 門之間 
的自 然平衡 与相对 地位， 而反 足恢复 它們之 間的自 然平衡 与相对 
地位。 

的确 ，貿 易生产 的价値 ，沒 有理由 可单独 豁免农 工业生 产价値 
所 負担的 賦税。 陚税无 疑是一 种害物 ，必 須尽 可能設 法减除 ，但征 
收一 定数額 賦税， 一 經认为 必要， 就 得公正 地对三 种产业 一样征 
收。 我所要 揭穿幷 加以駁 斥的錯 誤； 巧是那 认为这 种陚税 有益生 
产的 看法。 除非对 賦税收 入善加 利用， 否則 賦税决 无益于 公共福 
利。 

这 几点在 訂立商 約时， 决不可 忽視。 其实， 商約 除保护 那些由 
于立法 錯誤而 用于不 适当途 徑的資 本和劳 动外， 沒 有絲毫 其他好 
处。 明 智政策 在于把 这种情 况扭轉 过来， 不让 其继續 存在。 产业 
和財富 的健全 状态， 乃 是絕对 自由， 即听任 各种事 业各自 照 顾自己 
的 利益。 政府 所能提 供的唯 一有益 保护， 就是使 人民不 受欺騙 ，不 
受暴力 迫害。 陚 税和限 制措施 决不是 利益， 充其量 也不过 是难以 
避免的 災害。 认为賦 税:有 益民众 ，无 異于 誤解国 家繁荣 的墓础 ，无 
異于蔑 視政治 經济学 原則。 

进口稅 和禁令 常常被 用作为 报复手 段^>  “你們 政府阻 碍我們 
产 品进口 ，我們 也阻碍 你們产 品进口 ，这难 道不应 該嗎？  ”这 是最便 
当的 托辞， 也是 大多数 商約的 根据。 但 是人們 看錯了 目的。 即使 
假 定各国 有权利 各尽力 量互相 播殘， 我在这 里所爭 論的， 不 是它們 
有 否这項 权利， 而是 什么是 它們的 利益。 可 順便說 一下， 我 不承认 
它們 有这样 权利。 

拒 絕和你 建立一 切商务 关系的 国家， 无疑 地伤害 了你， 因为它 
在它 能力所 及的范 圍內， 使你丧 失对外 貿易所 能給你 的利益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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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如 果你能 够通过 报复， 使它害 怕而放 棄排外 措施， 那末 作为一 
种策略 ，报 复无 疑是一 种合宜 方法。 但决不 可忘記 ，报 复固 然使你 
的竞 爭者受 損伤， 但 也使你 自己受 損伤。 报 复所起 的作用 不是抵 
抗竞 爭者利 己措施 的防卫 性作用 。为了 間接 地攻击 你的竞 爭者， 
你却 先受到 报复对 你自己 所起的 进攻性 作用。 这 里唯一 的問題 
是 ，你 的报复 是由什 么程度 的仇恨 所激发 ，你 願意放 棄多少 利益以 
图复仇 的痛快 。①我 不打算 枚举商 約所产 生的一 切流弊 ，我 也不打 
算 把本书 中所坚 持的原 則应用 到商約 所通常 包括的 一切条 款或規 
定。 我将以 提出这 个意見 为限， 即几乎 所有現 代商約 ，都是 建立在 
輸入 現金来 淸算有 利貿易 差額的 想像利 益和可 能性的 基础上 。如 
果这 利益和 可能性 弄淸楚 了乃是 空想的 利益和 可能性 ，那末 ，不管 
商 約产生 了什么 利益， 这利益 必定是 完全起 因于商 約給国 际交通 
所 带来的 更大自 由和 便利， 而不 是起因 于商約 的限制 条款或 但书， 
除非 立約的 一方： 像英 国对葡 萄牙那 样，® 利用 它的优 越势力 ，强 
迫对 方接受 有点近 似納貢 的条件 。 在 这种情 况下， 商約簡 直就是 
勒索和 掠夺。 


①  大西洋 彼岸在 这儿年 中摆脫 了殖民 地从馬 地位的 那呰殖 民地， 包括拉 普拉塔 
省、 多 明戈或 海地， 已 經开放 海口和 外国人 通阍， 而不向 外国人 要求互 惠条件 - 它們 
現 在比过 去实行 排外制 度时期 中的任 何时候 都更富 裕和更 发达。 我們 听說， 古 巴自从 
由于备 种紧急 情况的 交迫， 毅然不 颐当时 母国所 实行的 制度， 把海 口 开放 和一 切国家 
通商 以来， 貿易額 跃增了 两倍。 欧洲 各古老 国家， 尽管周 圍都是 进歩制 度的良 好結果 
m 作 榜样, 却继續 执迷不 悟地死 抱着陈 旧成見 与方法 不放， 像頑 固农民 那样。 

②  这 一个成 为极大 反感根 源的著 名外交 条約， 完 全沒有 納貢的 气味， 它 是根据 
部分 相互免 稅規定 締結， 而在英 国早被 看作仅 足吓人 的东西 • 的确， 自从亚 当 * 斯密 
时代 以来， 大不歹 ti 顚的 各种每 _外 措施， 与其 說是以 获得有 利貿县 差額从 而引起 金銀内 
铳这 个已嵌 批判 得体无 完肤的 目的为 目的， 毋 宁說是 为了同 样荒謬 目标， 即独 占国內 
市場 和維持 高勗貨 巾价格 《 禁絲 进口和 对絲課 进口税 ，其目 的主要 在于前 者《 局部禁 
止外 国各物 进口， 其目的 主要在 于后者 《 据提倡 这些措 施的人 最近的 意見， 这 些目的 
就要 成为不 能实行 和愚蠶 的东西 —一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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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还要在 这里提 出这个 意見， 一 个国家 通过商 約把特 殊权利 
給与 另一个 国家， 在其 他国家 看来， 即使不 是敌对 行为， 至 少也是 
极招 反威的 行为。 原因是 ，为使 让与的 特殊利 益发生 效力， 势必拒 
絕其他 国家同 享这种 利益。 于是， 不 偸快意 見与爭 端以及 許多跟 
着而来 的災害 ，就 开始 发生。 对 所有的 国家一 親同仁 ，对各 国产品 
的进口 只課以 使它們 不能比 国产类 似物品 占更优 越地位 的进口 
税， 这是远 为簡单 有益的 办法。 我 希望我 已經证 明了这 一点。 

可是， 尽管我 在上面 叙述排 斥外貨 的种种 流弊, 如果驟 然廢除 
这 种制度 ，无疑 又失于 輕率。 疾病 不能够 一下子 根除; 即使 是惠民 
良政， 也不 能不愼 重考虑 和小心 处理。 独 占事业 是一种 害物， 但这 
害物使 用着巨 額資本 和无数 工人， 所以应 該适当 的对待 ，因 为这大 
批資本 和工人 不能馬 上都找 到更有 利的国 家生产 途徑。 跟 着这个 
政治上 的巨物 即独占 制度的 崩潰， 一定 会发生 許多局 部苦痛 。医 
治这些 苦痛， 就 是一个 多才多 能的政 治家， 恐怕也 要弄得 筋疲力 
尽。 但是， 当我 們冷靜 地考虑 由于独 占制度 的成立 所引起 的損害 
以 及跟着 独占制 度的廢 除而发 生的痛 苦时， 我們一 定会不 知不觉 
地发 生这种 威想， 恢复受 束縛的 产业的 自由， 旣 是这样 困难， 那末 
对 接納束 縛产业 的自由 的任何 建議， 我們該 如何愼 重又愼 重啊！ 

但是， 政 府往往 不滿足 于阻止 外貨的 輸入。 由 于坚信 国家繁 
荣基 于只卖 不买， 而不懂 这是办 不通的 事体， 政府不 但对购 买外貨 
征 收重税 或处以 罰金， 幷且在 許多場 合下以 奖励金 形式奖 賞那些 
把 貨物卖 給外国 的人。 

英 国政府 很常使 用这种 方法。 英 国政府 对扩大 它的工 商业产 
品的 銷路， 一向极 表关怀 。① 很明显 ，获 得出口 奖励金 的商人 ，能在 

① 英国的 政治情 况以及 常常津 貼大陆 战費的 习慣， 給它一 种好像 更有理 由的托 
辞， 以工 业产品 形式輸 出这样 a 白費 去而 得不到 回易的 价値， 其 实英国 用不蔷 为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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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 市場以 低于生 产成本 的价格 出卖他 的产品 而对自 己无損 。依 
照斯 密的簡 洁有力 的說法 ，“我 們不能 强迫外 人购买 我們工 人所产 
制的 东西， 像 强迫本 国人民 那样， 因此 ，我 們认为 第二个 好办法 ，就 
是給外 国人錢 ，使他 們能买 我們产 品”。 

事实上 ，如果 一种貨 物在运 到法国 市場时 ，一共 花了英 国出口 
商 一百法 郞費用 ，包 括他的 辛苦的 代价等 等在內 ，又 如果在 法国市 
場一 百法郞 或不到 一百法 郞就够 买到这 貨物， 在 这种情 况下， 沒有 
什么东 西可使 英国出 口商独 占法国 市場。 但是， 如 果英国 政府給 
他十 法郞的 出口奖 励金， 使他 有可能 把价格 从一百 法郞减 到九十 
法郞， 那末， 他 就稳稳 地能占 优势。 可是， 这 样做不 等于英 国政府 
白白 送給法 国消費 者十法 郞的礼 物嗎？ 可 以想像 得到， 英 国出口 
商不会 反对这 种做法 ，因为 他所得 利潤沒 有减少 ，仍 然和在 法国消 
費者 偿付他 的貨物 的全部 价値或 生产費 用的情 况下那 样多。 在这 
个交 易中受 損失的 是英国 政府， 它的 損失和 法国消 費額的 百分之 
十 相等。 法国 取得一 百法郞 价値， 但只付 九十法 郞价値 的酬价 。① 
如 果奖勋 金是在 开始生 产貨物 的时候 給付， 而 不是在 輸出貨 
物的时 候給付 ，那末 ，国 內消費 者就跟 外国消 費者共 分奖励 金的利 


目的栖 牲。 如果英 国对簿 造金銀 币收取 鑄造費 ，像它 应該做 那样， 便可不 必焦心 苦虑、 
計箄应 該輸出 什么形 式价値 以支付 对外补 助和国 外費用 ^ 儿尼 本身将 成为工 业品， 

• 金 銀币确 是免費 鑄造， 但照 理应該 收費。 可是， 英国用 不着为 便利国 外費用 
支 付給与 商人奖 励金， 它的 汇票 折头， 对商人 已是足 够的奖 励。 当国外 费用浩 大的时 
候， 这折 朵数目 比退税 和奖励 金数目 都大 得多。 如果 能够直 接获得 現金， 这也許 可使政 
府节 省一搜 費用， 即减少 由于复 杂一点 的业务 所給与 商人的 利潤， 但商 人必定 已經从 
金銀块 获得了 利潤。 給人 民免費 鑄币这 种不合 理办法 所产生 的唯一 差異， 就是 鑄造費 
用„ 但收取 續币費 幷不会 促进金 銀块的 进口， 也 不会使 g 金銀 块到使 用地点 更加方 
便， 一 英 譯本洼 

① 英 国政府 似乎不 知道最 有益于 国家的 銷箅， 乃 是在本 国內一 个人对 另一个 A 
的銷售 。 理 由是， 这种 銷售意 味着两 个价値 的生产 ，其一 是卖出 的价値 ，其 一是用 以交 
換該价 値的价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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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因为， 在这种 情况下 ，貨物 在国內 市場也 可以低 于成本 的价格 
出售， 像在外 国市場 一样。 如果 生产者 得到奖 励金， 嘲 仍然絮 取旧 
的 价格， 他們有 的时候 确曾这 样做， 那末， 奖 励金就 等于政 府送給 
生 产者的 礼物， 使他 除得自 工厂的 普通利 潤外， 另 得若干 額外利 
潤。 

如果 由于奖 励金的 发給， 本来不 会有人 生产的 产品， 居 然生产 
出来， 以供国 內消費 ，或 供国外 消费， 那 就是一 种有宵 的生产 ，就是 
一种所 消耗价 値还比 所創造 价値来 得大的 生产。 假 使一种 产品在 
全 部竣工 之后， 只能卖 二十四 法郞， 而它的 生产費 （当 然包 括企业 
的利潤 在內) 却迖到 二十七 法郞， 那末， 显而 易見， 誰 一定都 不願意 
从 事它的 生产， 因 为害怕 損失三 法郞。 但是， 政府如 果要扶 植这产 
亚 部門， 願意支 付这笔 損失， 換句 話說， 政府 如果付 給生产 者三法 
郞奖 励金， 那末， 这种生 产就能 够继續 进行， 不过国 庫即一 般国民 
将 蒙受三 法郞的 損失。 这恰恰 就是国 家从扶 植自己 不能維 持自己 
的生 产事* 所得的 利益。 事 实上， 这 是等于 慫恿人 們經营 賠本的 
生意， 这种生 意的产 品不是 和其他 物品相 焚換， 而是 和国家 所发的 
奖 励金相 交換。 

— 种事业 如果能 够提供 好处， 便 不需要 鼓励； 如 果不能 够提供 
好处， 便 不値得 鼓励。 借口政 府也許 能得到 好处虽 然个人 不能得 
到 好处的 說法， 一点也 不符合 事实。 因为， 政 府不通 过个人 作为媒 
介， 怎能 得到好 处呢？ 也 許有人 会說， 国家 所收的 税收， 多 于所付 
的奖 励金。 但 即使情 形眞的 如此， 也 不过等 于左手 收入右 手付出 
而已。 假使 把税收 戚少到 和全部 奖励金 相等的 数額， 生产 必定还 
可保 持旧观 I 不过 将有这 个对国 家有利 的不同 情况， 即国家 可节省 
管 理奖励 金事宜 的全部 費用以 及一部 分税务 費用。 

虽然奖 励金是 取資于 国民总 財富， 对国 民总財 富来說 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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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損失 ，但有 的时候 承担这 种損失 却反是 明智的 。① 例如， 某一种 
物品关 系国家 安全， 不 管要付 多少代 价非有 不可。 路易十 四以复 
兴法国 海軍为 目的， 对那 些在法 国装备 的船只 ，每吨 发五法 郞奖励 
金。 他的 目的在 于訓练 水手。 同 样的， 当奖 励金不 过是发 还以前 
所征 收的賦 税时， 奖励金 也是适 当的。 大不 列顚对 出口精 糖所发 
的奖 励金， 不过是 发还所 收的混 糖和糖 浆的进 口栊。 

此外， 如 果一种 产品， 起初 虽然不 免亏本 5 但經 过几年 以后可 
望 賺錢， 对它发 給奖励 金加以 扶植， 也 許不失 明智。 但斯 密的見 
解， 与这 不同， 請看他 对这問 題所說 的話。 他說， “无 論哪种 管理商 
业的 規章， 都不 能把社 会产业 增加到 超过它 的資本 所能維 持的数 
量。 管理 只能使 一部分 劳动移 轉到不 这样做 也許就 无人問 津的方 
向。 对社 会来說 ，这 个不自 然方向 ，未 必比劳 动自会 投入的 方向更 
有益 —— 企图指 导人民 运用他 們的資 本的政 治家， 不但自 討极不 
必要的 煩恼， 而 且承担 一种不 但不能 安稳地 交給个 人职掌 幷且不 
能 安稳地 交給任 何內閣 或議会 职掌的 权力。 如果这 个权力 掌握在 
一 个义自 高又愚 蠢以至 自信能 够行使 它的人 手中， 那就 更加危 
險 — 即 使社会 由于未 对商业 施行管 理而始 終得不 到所建 議的工 
业， 社会也 未必因 此在它 存在的 任何时 候变得 更穷。 在它 存在的 
任何 时候， 它的全 部資本 和劳动 仍然会 放在那 时候的 最有利 用途， 
虽然 是用在 不同的 对象” 。③ 

虽然 有些情 况对下 述一般 原則是 例外， 但斯密 的意見 大体上 
是 对的。 这原 則是， 人 們自己 最善于 判断应 当如何 使用自 己的劳 
力和 資本。 斯密的 著作， 是在 人們已 經懂得 很淸楚 什么是 个人利 
益 以及使 用資本 和劳动 力的任 何有利 方法都 不会久 被忽視 的时期 

① 参 看第】 U9 頁注① > 

③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4 篇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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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国家写 成的。 但 不是个 个民族 的知識 都发展 到这个 水平。 不知 
道 有多少 国家， 由 于存在 着政府 才有力 量消除 的一些 偏見， 因此許 
多 利用資 本的最 有利方 法竟完 全束諸 高閣。 也不 知道有 多少省 
市 ，自 不能記 忆的肘 代一直 到現在 ，始終 抱着某 些投資 习慣。 在一 
个 地方， 人人 把資本 用来买 地产， 在另一 个地方 用来盖 房子， 在又 
一个 地方用 来盖公 共建筑 物或买 公債。 在这些 地方， 一切 所有不 
是 习常应 用資本 力量的 方法， 不是 受到不 信任， 即視为 不滑为 。所 
以 ，对某 种使用 資本和 劳动力 的有利 方法表 示偏袒 ，也 許对 国家是 
有裨 益的。 

不但 如此， 一个新 的企业 可能使 一个沒 有人支 持的企 业家弄 
到一敗 塗地， 但到 工人已 經掌握 必要的 熟练， 习慣于 操作的 时候， 
它 可能产 生巨大 利益。 法国現 在拥有 世界上 最完善 的絲織 厂和毛 
織厂。 这些 工厂似 乎是科 伯特政 府明智 扶植的 結果。 他对 每架开 
工的 織机貸 給二千 法郞。 順便說 一下， 这种 扶植具 有很特 殊的利 
益。 在一般 情况下 ，政府 对个人 劳动产 品所征 課的任 何捐税 ，全部 
不用 于将来 生产， 但在这 一次， 一 部分捐 税用以 进行再 生产， 一部 
分 个人收 入投于 国家的 总生产 資本。 这是人 們几乎 料想不 到的高 
度 的智慧 ，就是 从利己 立場出 犮也很 难料想 到这样 明智的 办法。 ® 

要是 在这里 硏究奖 励金給 营私舞 弊和公 务管理 所难免 的許許 
多多 弊害开 辟了多 大活动 范圍， 那将 是不适 当的。 最寶明 的玫治 
家， 往往 由于执 行上难 以避免 的缺点 和流弊 面不得 不放棄 显然是 
有利于 公益的 計划。 这 些弊害 中最常 和最显 著的一 个就是 不根据 
功 劳而徇 从凟請 发給奖 金或給 与特殊 利益。 在其他 方面， 我对于 


① 我不 是对这 位閣員 所主張 的这种 性质的 一切奖 励都表 贊同。 我 特別不 能贊同 
他把 錢花在 純粹供 装飾外 观用途 而設立 的若干 工厂。 制花毡 的巴黎 戈百林 工厂， 所耗 
費的总 是多于 所生产 的价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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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开地給 与艺术 家或技 师以荣 誉奖状 甚或金 錢奖賞 以报酬 他們的 
非 凡的天 才或熟 练沒有 意見。 这种奖 賞足以 激励竞 赛和扩 大一般 
知識， 但 却不会 使劳动 力或資 本从最 有利的 途徑轉 向其他 方面。 
此外， 和 其他性 质的奖 励金比 起来， 这种奖 賞的花 費是微 不足道 
的。 据 斯密的 叙述， 英 国政府 有几年 花了将 近七百 万法郞 奖励小 
麦的 出口。 我不 相信英 国或任 何其他 国家， 曾有一 年在农 业上面 
花 过上述 金額的 五十分 之一。 

第二节 規定生 产方法 的管理 的結果 

政府 在农业 生产事 务方面 所作的 干涉， 一 般是有 益的。 农业 
生产事 务細微 繁多， 經营 农业者 包括最 大的农 业公 司和农 民的小 
菜园数 目龐多 ，往 往相 距遙远 ，經营 范圍极 不相同 ，农 产品价 値与农 
产品 数量比 較而言 的微不 足道， 这一切 都是自 然所 設置， 以 防止政 
府对 农业乱 加干涉 的天然 阻碍。 所以， 自命关 心公益 的政府 ，对农 
业 所作的 干涉， 大都限 于給与 奖励金 或鼓励 和傳播 大有助 于农艺 
改 进的农 业知識 等等。 亚弗 特兽医 学院的 設立， 剌 布伊勒 农事試 
驗場的 开办， 美 利奴綿 羊种的 輸入， 这 些对法 国农业 实是眞 正的利 
益。 法国 农业的 开展和 改进， 可以說 是归功 于各次 政变中 取得政 
权的 人物的 明智。 

密 切关心 交通便 利和农 事安宁 ，或者 严惩疏 忽大意 （例 如怠于 
消灭 毛虫① 等 害虫） 的 政府的 貢献， 有 似維持 社会秩 序和保 护財产 


① 瑞 士伯尔 尼州在 旧政权 統治的 时候， 所有 土地所 有奢都 必須在 毎年的 一定季 
节， 按照地 产大小 的此例 .. 繳納一 定蒲式 耳的金 龟子。 富有 地主 經常出 錢向穷 人收实 
金龟 子应命 a 后者 以捕提 金龟子 为业， 捕捉 得那样 成功， 以致金 龟子最 終在这 地区絕 
迹。 但我 从可靠 方面听 到下述 事实， 可从这 事实推 断連最 英明的 政府想 从千渉 生产做 
点 好事也 会碰到 困难。 上述那 种父亲 似的关 怀>  反 引起这 祥离奇 的欺騙 行为， 即捕捉 
金 龟子的 人把 一袋 一袋的 金龟子 ，从利 曼湖的 薩沃伊 一边运 到沃洲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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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沒 有这些 ，生产 必定完 全陷于 停頓。 

法国对 伐木所 施行的 規則， 在許 多省份 是保护 森林所 不可少 
的 規則， 但在 其他地 方似乎 反阻碍 植林的 作用。 在这些 地方， 虽然 
土 壤和地 点特別 适宜于 植林， 而植林 还有助 于吸收 水分， 但 树林似 
乎一天 天雕落 下去。 

什么 产业部 門都沒 有比工 业受到 爱管閑 事政府 当局更 大的干 
涉。 

大部 分的千 涉都是 以限制 生产者 人数为 目的， 其方法 或規定 
他們 不得經 营一种 以上的 行业， 或規定 他們必 須遵守 的营业 条件。 
这种 制度。 产生了 特許公 司和行 业联合 組織。 不論 所使用 的方法 
是 怎样， 結果总 相同。 专利或 壟断继 之而起 ，消 費者 給付这 些特权 
的 代价， 而享 受特权 的人获 得全部 利益。 壟 断者能 够很容 易联合 
进行 利己的 計划， 他們 有合法 会議： 有正式 耝織。 在 这些会 議中， 
他們 把公司 繁荣曲 解为商 业繁荣 和国家 繁荣， 他們 最不考 虑的事 
体， 就是所 提出的 利益， 到底是 新的实 际生产 活动的 結果， 或不过 
是 移轉的 利益， 即由 一个錢 袋移轉 到另一 个錢袋 、由 消費者 移轉到 
有特权 的人的 利益。 这 就是工 商业各 部門的 經营者 极想使 自己成 
为管 理对象 的眞正 原因。 至 于政府 方面， 通 常很乐 意于滿 足这些 
人的 願望， 因 为可从 中撈一 大把。 

自高 自大的 达官貴 人頂喜 欢武断 的管理 規則， 因为一 方面他 
們可 借此摆 出富有 智慧和 預見的 模样， 一 方面可 借此确 立自己 
的 威权， 似乎这 种权力 越常行 使显得 越大。 現时几 乎一切 欧洲国 
家， 沒有一 国人民 能够按 照自己 所喜欢 的方式 安排自 己的 劳动和 
資本。 在多数 地方， 他們連 更換职 业和住 所也不 自由。 一 个想制 
造或 买卖棉 織品、 毛 織品、 酒或 印花布 的人， 单有必 要的資 格和才 
干还 不够， 必須先 做学徒 或取得 从事这 些职业 的特許 。①連 做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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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要通过 这两种 門徑。 我所說 的不是 指健全 的那类 警察， 即以保 
卫 公私安 全为目 的的、 旣不糜 費又不 可厌的 警察。 我所指 的是腐 
敗政 府不惜 付出任 何代价 以維持 和扩大 他們个 人权力 的警察 。通 
过名利 方面的 授与， 政 府通常 能影响 它所派 往各公 司各团 体的領 
导的 意志。 至于这 些人， 由于貪 得这些 利益， 对有权 賜与这 些利益 
的大 人物都 望風承 旨惟命 是从。 他們 是随时 可利用 以管理 群众的 
爪牙。 对 于意志 坚强也 許会变 成勁敌 的人， 他們就 自动向 当局吿 
发。 对 于奴顏 婢膝唯 唯順从 的人， 他們也 向当局 报吿。 他 們以維 
护公益 为这些 举动的 借口。 所 有官方 和公共 演說， 不乏似 是而非 
的 理由为 继續奉 行束縛 行动自 由的旧 办法或 制定同 样性质 的新办 
法作 辯护， 因为 世界上 毕竟不 会有坏 得举不 出一点 理由为 之辯护 
的 事业。 

主要的 利益， 也就 是他們 最迫切 希望的 利益， 在 于保证 所生产 
以供 消費的 产品， 能够 制造得 更好， 具 有优越 质量， 能够給 本国带 
来 巨利， 能 够继續 适应外 国人的 需求。 但这 个利益 是不是 討論中 
的制 度的結 果呢？ 法 人团体 始終由 廉洁公 正和謹 愼认眞 的人組 
成， 不打算 容納本 国人， 也 不打算 容納外 国人， 这种 制度究 竟会提 
供 什么保 证呢？ 他 們吿訴 我們， 这种 制度会 使那些 保证产 品质量 
和檢 定产品 規格的 管理規 則易于 实施。 但即 在法人 团体制 度下， 
这些規 則实际 上难道 不是虛 妄的規 則嗎？ 即 使认为 这些規 則有必 
要， 难 道沒有 更簡单 方法来 实施它 們嗎？ 

期限很 长的学 徒制， 也不 見得会 更有效 地保证 手工的 完善。 


① 当产业 在中世 紀开始 出現， 尚人动 輒受到 震婪无 疙和不 学无术 的貴族 的勒索 
与迫 害时， 把行 业組織 为法人 闭休， 耵以 公会全 体力量 保护个 別企业 》 近年來 这种作 
用 巳完全 消失。 理 甶是, 在我們 时代， 政 府巳变 得这祥 开明， 不会侵 害經济 繁柴的 泉源， 
同 时又拥 有很大 力暈， 无須害 怕行业 公会的 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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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证手工 的完善 ，唯 一可靠 的条件 是工人 的熟练 ，而 使工人 达到熟 
练， 最 好方法 是按照 他們的 优越本 領給与 相称的 报酬。 斯 密說: 
“ 給与一 个年輕 工人以 完全的 訓练， 敎他如 何运用 普通工 匠的工 
具， 如何 建造普 通工匠 所用的 机器， 不 需要比 几星期 更多的 功課， 
也許 只需要 几天的 功課。 誠然， 即就 普通工 艺說， 熟 练手法 也非經 
过长 期练习 和长期 經驗不 能掌握 得到， 但 如果一 个靑年 ，从 做日工 
开始即 按照他 所能做 的少許 工作給 与相称 报酬， 同 时也对 他由于 
笨 拙或缺 乏經驗 所糟蹋 的物料 ，要 他賠偿 損失。 这样 ，他一 定会更 
仔細 、更勤 勉从事 学习” 。① 

假使 把学徒 投师学 艺之前 一年的 时間花 在按照 相互敎 育計划 
办理 的学校 ，我不 相信产 品的制 造得比 較坏。 沒 有疑問 ，工 人阶級 
的 文化， 可 因此前 进一个 阶段。 

如 果学徒 制度可 使产品 制得更 完善， 那末， 西班牙 的产品 ，就 
应当 可和英 国的产 品相媲 美了。 法国 直到行 业联合 組織和 强迫学 
徒 制廢除 之后， 手 工技巧 才发展 到現在 可以自 豪 的优越 地位。 

也 許沒有 什么手 艺比园 丁和农 場工人 的手艺 更难。 可是 ，这 
两种 手艺在 几乎任 何地方 都不需 要先做 学徒。 靑菜 和水果 有沒有 
因此咸 产呢？ 有沒有 因此变 质呢？ 如果 栽种者 組成了 社团， 我想 
不久将 有人說 ，不 訂立几 百条完 密細則 ，味道 香甜的 桃和白 心萵苣 
便种 不成。 

总之， 这种 性质的 規定， 即使承 认它有 用处， 但一 旦許可 規避， 
就沒有 价値。 大 家知道 ，現 今沒有 一个工 业域市 ，不 能出錢 买到豁 
免的 权利。 因此 ，这些 規定不 但不能 保证产 品质量 ，而 且是 最不公 
平 、最 可厌恶 的勒詐 手段。 


①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1 篇 ，第 10 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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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 法人团 体制度 的人， 引用英 国的榜 样来辯 护这些 意見。 
他 n 說， 大家 知道， 英国产 业受到 很大的 束縛， 然而 英国工 业却蒸 
蒸 日上。 但他們 在这里 正暴露 自己的 无知， 完全不 懂英国 产业发 
达的眞 正原因 ^ 斯 密吿訴 我們， “这些 原因似 乎是： a) 經营 商业自 
由， 英国 商业虽 然受有 拘束， 但 至少不 比其他 国家不 自由， 大槪比 
其他 国家有 更大的 自由； （2) 商人 能够自 由把 本国工 业产品 运往任 
何其他 国家， 无須 納税； （3) 尤其重 要的也 許是， 商人 能够毫 无限制 
地把本 国产品 由国內 任何地 方运往 国內任 何其他 地方， 无 須向任 
何政 府机关 申报， 也不受 任何性 质的盘 詰和檢 查”。 ①除这 些原因 
外， 还可加 上以下 几个： 財产 神圣完 全不受 侵犯， 不 但不受 私人的 

^  t  * 

侵犯， 而 且不受 政府的 侵犯； 英人的 勤勉和 节約所 积累的 巨額資 
本； 最后， 英 国人民 一貫的 愼重和 精明， 他們很 早就受 到这种 訓练。 
这些 已經足 够說明 大不列 顚工业 繁荣的 原因， 不必再 去探討 其他。 

这些引 用英国 榜样来 辯护束 縛劳动 的企图 的人， 也許 不知道 
英国最 发达的 城市， 就是英 国卓越 工业所 依存的 城市。 曼彻 斯特、 
伯 明罕、 利物浦 这几个 域市， 一 二百年 前不过 是小小 村落， 但現时 
就 財富和 人口說 仅次于 倫敦而 远超过 約克、 坎特伯 里甚或 布里斯 
托尔。 后者 是英国 最老和 最有名 域市， 英国 最繁荣 的省的 省会， 
但 它們仍 然受这 些野蛮 制度的 束縛。 以熟諳 地方情 况聞名 的作家 
尼科斯 勛爵說 ，③ “哈里 法克斯 这个小 城和小 敎区， 在最近 四十年 
中 人 口增加 四倍， 而 其他还 存在着 特許公 司制度 的域市 ，人口 則显 
著 减少。 倫敦 近郊的 房屋， 許多 还空着 无人， 而 威斯特 敏斯特 、薩 

①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4 篇 ，第 7 章。 

③ 《关 于英法 形势优 劣的意 見》， 十二 开本， 1754 年 出版， 第 4 篇 ，第 142 頁。 * 

*  这部书 1752 年首先 在法国 出版, 銷 路非常 暢旺， 作者 用約翰 • 尼科斯 这个假 
名， 人們 以为他 是个在 凡尔賽 宮廷供 职的外 国人。 这本书 包括許 多关于 大不列 顚內政 
的 有見識 意見。 —— 英譯本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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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克和許 多其他 市郊， 却 不断扩 充苕。 这些郊 区是自 甶的， 而偷 
敦則 須在它 境內維 持九十 二家各 种独占 公司。 我們可 年年看 到这 
些公司 人員， 穿着奇 奇怪怪 服装， 参加偷 敦市长 的凱旋 式游行 ，作 
为点綴 品”。 

巴 黎一些 郊区， 特 別是弗 布尔、 圣安 多印， I! 业非 常发达 ，这 
是众所 共知的 事实。 这 些郊区 独享許 多豁免 权利。 有些产 品只在 
这些郊 区生产 ，全国 其他地 方都未 生产。 这些 郊区未 实行学 徒制， 
人們也 不必取 得特許 就能从 事任何 行业。 为 什么它 們厂商 所掌握 
的 熟练， 反比其 他实行 那些被 认为是 不可缺 少的制 度的郊 区的厂 
商有过 而无不 及呢？ 理由 很簡单 ，利己 主义是 最好的 敎师。 

一两个 实例， 能比 一切理 論更透 彻地证 明把行 业耝成 团体給 
实业 发展所 带来的 阻碍。 阿康 德发明 以他名 字命名 的灯， 制造这 
灯 所花的 費用和 一般灯 相同， 而能发 出三倍 的光。 他竟被 一群洋 
铁匠、 鎖匠、 铁器商 和剛出 艺的铁 蹄匠拉 到巴黎 議会， 声称 制灯是 
他們 的特权 。①馳 名远近 的巴黎 物理学 仪器和 数学仪 器制 造者黎 
尼华 ，为 着熔解 金屬的 便利， 自 盖一座 熔炉。 鑄造公 司理事 亲身出 
馬， 把他 的熔炉 毁去， 黎尼 华不得 不向国 王請求 保护。 这样， 一代 
才人 ，竟要 低首下 声博取 朝廷的 欢心。 塗漆金 屬器具 的制造 ，于法 
国 革命时 代以前 完全无 法着手 ，因为 在从事 它的制 造之前 ，需 要获 
得許 多不同 行业的 熟练和 工具， 还必須 获得从 事这些 行业的 特权。 
不 难花整 整一卷 的篇幅 来扼要 陈述单 单巴黎 一隅个 人劳动 由于行 
业社 团化制 度所遭 遇的令 人灰心 丧气的 事体， 再花 另一卷 的篇幅 


① 那控 慣于对 政府的 缺点作 辯拍的 人說， “为 什么不 向公会 毕請为 会員呢 r 有 
权容納 新会員 的公会 ，本身 就由于 利害关 系排斥 危險性 很大的 竞爭者 。幷 且， 为 什么要 
强迫这 位有发 明夭才 的人浪 費时間 运动入 会呢？ 他把这 时間更 有利地 兜用 于 自己事 
业， 不是更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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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記 述这制 度被革 命推翻 以来人 們所作 的成功 努力。 

正如 在特許 城鎭中 一个自 由郊区 或在飽 受管閑 事政府 干涉的 
苦恼的 国家中 一个自 由城鎭 会适現 非常繁 荣景象 一样， 在 施行行 
业社 团化制 度的其 他国家 中間的 一个享 受劳动 自由的 国家， 多半 
也 会收获 同样的 利益。 最 繁荣的 社会， 必定 是不受 形式拘 束的社 
会。 当然， 这是以 个人沒 有被有 权势的 人勒索 的忧虑 ，沒有 被法律 
欺騙的 忧虑， 沒有 被阴謀 和暴力 迫害的 忧虑为 条件。 毕生 精力花 
在硏 究和施 行会促 进法国 繁荣的 措施的 舒利， 也 抱着同 样的見 
解。 ①在他 的回忆 录中， 他說紛 繁的无 用法律 和条例 是直接 阻碍国 
家进步 的因素 

也 許有人 会說， 如果一 切职业 都是自 由的， 大部 分从事 这些职 
业 的人， 必 定成为 激烈竞 爭的牺 牲品。 在 一些情 况下， 这 是可能 
的 。 但利 潤希望 不大的 职业， 不 見得会 有很多 人热烈 参加。 即使 
承 认不时 确会发 生上述 禍害， 但和永 恒地把 产品价 格提到 那样的 
高 ，以致 該产品 消費者 人数大 受限制 ，众 多消 費者购 买力呈 現縮戚 
比起来 ，这禍 害的严 重性是 微不足 道的。 

自健 全政策 的观点 看来， 如果政 府采行 旨在使 人民不 能自由 
运 用自己 才干与 資本的 措施是 一种犯 罪行为 ，那末 ，就 更难 根据自 
然权 利这个 原則来 給这个 措施作 辯护。 《国 民財富 的性质 和原因 


① 第 19 卷。 

® 科伯 特早年 在里昂 的規模 宏大的 馬克拉 尼公司 会計室 所受的 訓练， 使 他很早 
就感染 了工厂 老板的 主乂。 在他 的强有 力与糈 明鼓 励下， 工 商业一 齐蒸蒸 日上。 但他 
虽然把 工商 业从許 多压迫 中解放 出来， 他自己 却不愼 于使用 条例和 規定。 他以 农业为 
牺 牲鼓励 工业， 他使民 众負担 巨額 的独占 利潤。 我們 不能漠 視这个 事实， 即由 于自科 
伯 特时代 :以来 所奉行 的制 度， 法国私 人財富 ， 变得非 常不均 。 的人 腰磡百 7j\ 有的 A 
却 无担石 之儲。 此外 .， 火公司 大商号 的豪华 气派， 和一般 人民的 过困潦 倒形成 鮮明的 
对 /I 心 这不是 埋想的 景象， 而是 可悲的 現实。 政治 經济学 原理的 硏究， 可帮助 我們說 
明这种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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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硏究 》 的作 者說， “穷人 家产在 于他的 双手的 力量和 灵巧。 如果 
他 依照自 己所认 为最适 当方法 运用这 力量和 灵巧幷 不伤害 他的邻 
人 ，阻止 他这样 做就是 对他的 最神圣 財产的 显著侵 犯。” 

但是， 由于社 会有自 然权利 管理任 何种类 劳动的 运用， 因此不 
加 以管理 就会害 及社会 的那些 劳动， 例如 对內科 医生、 外科 医生、 
药剂 师等， 檢査 其业务 技能是 完全正 当的。 他們的 本頷关 系到一 
乡 、一 国居民 的生命 ，因此 訂立制 度审查 他們的 技能是 完全合 理的。 
但如 果限制 医生的 人数， 干 涉医生 的訓练 計划， 那就不 适当。 除审 
查他們 資格外 ，社 会对 其他沒 有利害 关系。 

基于同 一理由 ，如果 管理的 目的， 在于防 止那些 显然有 害其他 
生产事 业或公 共安全 的欺詐 行为， 而 不在于 指定产 品的性 质和制 
造的 方法， 那 末管理 便是有 益和正 当的。 因 此必須 禁止厂 商濫登 
广吿， 把 貨物說 得比实 际的品 质好。 国內消 費者有 权利要 求政府 
保 护他們 不受这 种背信 行为的 危害。 国家的 商业名 誉也有 权利要 
求这种 保护。 这 种背信 行为一 定会使 本国的 商业名 誉在外 国降落 
下去， 也一 定会使 本国商 品在外 国的銷 路受到 影响。 这就 是厂商 
本 人利益 是最好 保证这 个一般 原則的 例外。 理 由是， 可能 发生这 
种 情况， 一个厂 商在快 要結束 他的营 业时， 发 觉干一 次背信 勾当会 
增加他 的利潤 他于 是牺牲 快要放 棄的将 来目的 来換取 眼前利 
益。 这种性 质的欺 騙行为 ，在 1783 年 左右毁 灭了法 国布匹 在地中 
海 东岸的 市場。 从那 时候起 ，法 国布匹 在那儿 的銷路 ，完全 給德国 
和英国 布匹所 取代了 。① 我們还 可再讲 下去。 一种 貨物常 常从它 
的 名称和 制造地 点得到 价値。 当我們 根据长 时期的 經驗断 定在某 


① 这部 分贸县 損失、 曾有人 不正确 地认为 是起因 于随着 革命而 产生的 貿县自 
由。 但波 如在他 所与的 《希 腊商 业情况 书中， 证 明必須 把达个 損失归 因于早 呰时期 
所实 行的限 制措施 。 


第 十七韋 旨在 影响生 产的官 方規定 的效果 


199 


地点 制造和 叫做某 名称的 布匹是 这么闊 綽和有 某种质 地时， 如果 

使用同 一名称 和在同 一地点 制造不 及平常 标准的 布匹， 而 在虛伪 

的 证明下 把它运 到市場 售卖， 这也是 欺騙。 

这样， 关于政 府可有 益地推 广干涉 到什么 程度， 我們认 为：必 

須 使产品 严格地 与样品 的条件 相符， 不論該 条件是 明示的 或暗示 

的条件 ，此外 ，政 府对生 产不应 該再加 干涉。 我希望 給与讀 者这个 

印象： 干涉本 身就是 坏事， 纵使有 其利益 。① 理由是 ：首先 ，干 涉使 

人威受 煩恼和 苦痛； 其次， 干 涉必定 伤財， 或 伤国家 的財， 如 果費用 

是由政 府支付 ，就 是說， 是由国 庫負担 ，或 伤消費 者的財 ，如 果費用 

是由有 关产品 負担。 在后一 情况下 ，这 費用必 然导致 产品的 漲价， 

* 

于 是不但 增加消 費者的 負担， 而且在 这范圍 內减少 国外的 需求。 

如果 干涉是 个坏事 ，一 个仁慈 的政府 便应該 尽量减 少干涉 。关 
于 产品鉴 定政府 不要自 討麻煩 ，因为 买者一 定比它 更了解 ，政 府人 
員也作 不好。 不幸 得很， 政府 人員往 往疏忽 无能、 甚 或行为 不端; 
对这 些都必 須加以 考虑。 但有一 些物品 ，例如 金銀， 适于政 府来作 
证明。 金銀 的品质 ，除通 过复杂 的化学 化驗手 續外， 不能确 定其好 
坏。 很少 买者知 道如何 作这种 化驗， 即使 知道， 如果自 作化驗 ，其 
费 用必大 大超过 政府代 他化驗 所花的 費用。 

在大 不列顚 ，新 产品或 新方法 发明者 ，可 向政贵 申請所 謂专卖 
特 許权从 而取得 对該发 明品的 专利。 在 专卖特 許有效 期間內 ，由 
于无人 竞爭， 他可把 产品价 格提高 到远远 超过所 花費用 、該 費用的 
利 息以及 自 己劳动 工資的 总和。 所以， 他 从政府 得到的 利益， 实际 
上 就是向 消費者 勒索的 奖金。 可 以想像 得到， 在生 产力这 样丰富 
的大不 列顚， 这笔 奖金必 定大有 可观。 因此， 在大不 列顚， 无时不 

① 維里 在他的 《关 于政治 經济学 的硏究 )>( 第 12 章) 中說： _ 法律对 人的行 为自虫 
的毎 一限制 都必然 会毀灭 社会的 一部分 力量， 削减社 会的年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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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 大批人 絞尽脑 汁寻找 能使人 咸觉偸 快的新 东西。 几年 之前， 
一个 人发明 一种螺 旋形彈 簧嵌入 馬車的 皮車軛 中間， 使馬 車减輕 
震动 ，他从 这个小 小发明 的专利 发了一 笔大財 p 
-  什 么人都 沒有理 由可反 对这种 权利。 这 种权利 旣不干 涉也不 

妨 碍任何 活动着 的生产 部門。 所 負担的 費用是 純粹自 願的 性质。 
那些願 意負担 这費用 的人， 无須放 棄任何 以前的 需要的 滿足， 不論 
这需 要是生 活上不 可缺少 的需要 或是娛 乐上的 需要。 

但是， 由于 一切政 府都有 义务不 断改善 人民的 生活， 所 以政府 
不 可永远 剝夺其 他生产 者使用 他們的 一部分 資本和 劳动經 营这个 
特殊 途徑的 权利， 他們或 許迟早 也会自 己发 現这个 途徑。 此外 ，政 
府 也不应 該使消 費者永 远享不 到竞爭 价格的 利益。 外国不 受它的 
管轄， 自然不 会給与 該发明 者以专 卖特許 ，因 此在专 卖特許 有效期 
間內 ，它在 这方面 比发明 国家的 情况好 一些。 

法国① 仿效了 英国的 这个好 榜样， 限定 专卖特 許权利 的有效 
年限， 年限 届滿， 一切 的人都 可以自 由利用 有关的 发明。 此 外：它 
还 規定发 明方法 如果可 以隐瞞 ，一到 专卖特 許滿期 ，就 必須 把它公 
开。 可以 設想， 发明 方法如 果可以 隐瞞， 专卖 特許人 便不需 要这項 
特許。 但他得 到这种 利益： 即使 在这时 期中， 他的秘 法被人 发現， 
后者非 到专卖 特許权 滿期， 也不 能檀加 利用。 

关于 发明是 否果然 有效， 是否确 是新穎 东西， 政府可 不必穷 
究。 如果发 明是沒 用的， 发明 者活該 倒霉。 如果发 明不是 什么新 
的东西 ，誰 都有資 格出来 檢举和 证明它 不是新 东西， 幷給大 众維护 
他們 的优先 权利。 这样， 唯一受 損失的 将是发 明者自 己 ，他 所費以 
取 得专利 的錢， 将 如石沉 大海。 所以， 这种奖 励不会 使公众 吃亏， 

①閱 179] 年 1 月 7 日和 5 月 25 日以及 1792 年 9 月 20 日的 法令。 又閱 法国革 
命政府 历九年 葡萄月 的命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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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 ，它 可使 公众获 得巨大 好处。 

上 述旨在 管理生 产性质 和生产 方法的 規章， 不 包括具 有这种 
目 的的不 同国家 所采行 的一切 种类的 措施。 的确， 即使在 这里把 
它們 一一 列举 出来， 不 久也会 变得不 完全， 因 为天天 都有新 的措施 
見于 采用。 重要 的是定 立儿个 原則， 使我們 能够根 据它們 来預先 
推 測各种 措施的 結果。 但 有两种 貿易， 所受 到的监 督比一 般更为 
繁細， 因此 値得特 別提出 硏究。 我使 用以下 两节篇 幅討論 它們。 

第三节 有 特殊权 利的貿 易公司 

一国政 府常常 把买卖 特殊商 品例如 烟草的 专利， 或和 特殊国 
家例 如印度 貿易的 专利， 給与个 別商人 ，尤其 是貿易 公司。 

由于 政府的 力量， 有特权 的商人 沒有竞 爭者， 因此能 提高价 
格， 超过在 自由貿 易 下能够 維持的 水平。 有的 时候， 政府自 己决定 
这个 不自然 价格。 在 这种情 况下， 政 府就对 所給与 生产者 的特惠 
設 定一定 范圍， 同 时也对 所加于 消費者 的不公 設立一 定范圍 。要 
不是 这样， 有特权 者的貪 心将无 止境， 能 限制他 們的貪 心的， 只有 
这一 畏惧， 即 害怕价 格提得 太高， 銷 貨总額 将因而 戚少， 以 致得不 
偿失。 但无論 如何， 消 費者得 付較高 于产品 价値的 价格， 而 政府通 
常 設法分 沾一部 分独占 利益。 

就 是有害 方法， 也 老是能 够找到 这种或 那种像 有道理 的理由 
为 借口。 所以有 人說， 和某 些国家 通商， 非 采取一 定預防 方法不 
可， 只有特 权公司 才能实 行这些 办法。 有一个 时期， 所提出 的理由 
是， 必須 建筑炮 台維持 海軍， 好像 眞的需 要边持 刀边做 生意， 好像 
非靠武 力保护 公平生 意便做 不成， 好 像政府 从来未 花浩大 經費維 
持軍 队以保 护它的 国民。 在其 他时期 ，所 提出的 理由是 ，外 交手段 
是不可 少的。 例如， 中国 人是极 其多疑 和拘泥 形式的 民族。 他們 


202 


第一篇 財富 的生产 


由于 遙远的 位置， 广闊的 版图， 特殊的 需要， 可完全 不依靠 別的国 
家。 所以， 得他們 允許跟 他們通 商是一 种特殊 利益， 同时也 是朝不 
保夕的 利益。 因此， 我們如 不忍受 沒有他 們的茶 、絲 和南京 棉布的 
痛苦， 就得采 取預防 办法， 只 有預防 办法才 能保证 这个貿 易的继 
續。 个 人的交 易可能 危及他 們高兴 情緖的 继績。 如 果他們 不高兴 
起来 ，两 国的往 来就要 断絕。 

但是， 那些 动不动 就把国 家或至 少公司 的武装 力量抬 出来作 
靠山 的公司 职員， 是不是 一定比 私商更 善于保 持中国 人的好 感呢？ 
其实， 私 商会更 尊重当 地風土 民情。 他們有 更大的 利害关 系需要 
避 免引起 中国人 的誤会 ，因为 一旦发 生誤会 ，他 們的 生命財 产便岌 
岌可危 。① 但即 使假定 有发生 最恶劣 情况的 可能， 即 使为辯 論起見 
假定非 通过有 特权的 公司， 中国的 生意便 做不成 ，是 不是便 可从而 
推断沒 有这种 公司， 我們就 得放棄 中国产 品的嗜 好呢？ 决然 不是。 
中国 貨物的 交易仍 然会存 在着， 因为 这是和 中国人 与他們 的顾客 
双 方都有 利的。 但我們 要不要 对中国 貨物付 較髙买 价呢？ 沒有理 
由可 作这种 想法。 四分 之三的 欧洲国 家从来 沒有派 一只船 到过中 
国， 然而它 們却不 乏茶、 絲 和南京 棉布的 供給， 而且 只付很 低的价 
格。 

但还有 一个人 們更加 普遍使 用和更 常坚持 的論点 ，那 就是 ，一 
个 享受和 某一国 家貿易 的专利 的公司 ，便不 受竞爭 的影响 ，因 此能 
够以 較低廉 价格购 买后者 貨物。 但是， 专利 幷不能 消除竞 爭的影 
响。 专 利不能 禁絕外 国公司 的竞爭 ，也 不能禁 絕外国 私商的 竞爭。 


① 美国 和中国 的商务 关系， 可证 明这一 点。 美国商 人比英 国公司 代理人 在广东 
更 严謹地 枯身 处己， 因此中 国当局 对他們 沒有戡 对英国 人那么 滿怀 成心。 葡萄 牙商人 
和东方 国家貿 县已有 一百年 以上的 时間， 他 們沒有 一家公 司作为 媒介， 但 他們的 成功， 
比同 时代的 任何別 国商人 有过而 无不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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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所 消除的 竞爭， 只本 国商人 之間的 竞爭， 而这項 竞爭实 是最有 
益 于本国 国民的 竞爭。 此外， 許 多商品 幷不会 因竞爭 而漲价 。許 
多人 装做害 怕这种 漲价， 但这只 是仅仅 吓人的 东西。 

假 使馬赛 、波 尔多和 奥里恩 特同派 只前 往中国 购茶， 我們沒 
理由 可設想 它們所 运入的 茶叶， 会超 过法国 所能消 費和卖 去的数 
量。 我們所 担心的 ，倒 是他們 所輸入 的还嫌 不够。 这样 ，它 們所輸 
入 的茶叶 ，如果 不多过 其他商 人本来 会替它 們輸入 的数量 ，那 末中 
国国內 茶叶需 求量， 在这两 种場合 下将无 所差異 ，所 以中国 国內茶 
叶 不会形 成比較 缺乏。 除非 中国茶 价自己 上漲， 我 們商人 絕不至 
要 付較髙 价格。 寥寥 几个法 国人的 采购， 怎 能影响 到一种 在中国 
国 內的消 費畺比 全欧洲 多一百 倍的物 品的价 格呢？ 

但即使 假定欧 洲的竞 爭会引 起东方 市場某 些物品 的漲价 ，达 
是 不是充 分的理 由可把 适用于 一切貿 易部門 的通則 不应用 于世界 
这一部 分的貿 易呢？ 我 們会不 会单单 因为能 更便宜 地买到 德国棉 
織品和 毛織品 ，便 給一个 公司办 理对德 进出口 貿易事 务的专 利呢？ 
如 果把东 方国家 的貿易 放在和 一般对 外貿易 同等的 地位， 任何东 
方 产品的 价格决 不能大 大超过 它在亚 洲的成 本价格 很久， 因为較 
高价格 会剌激 这产品 的增产 ，而卖 者之間 的竞爭 ，不 久也一 定变得 
和生 产者之 間的竞 爭一样 剧烈。 

即使承 认便宜 买价的 利益， 确是如 人們所 說那么 重要， 一般国 
民 当然有 权利共 分这項 利益， 一般消 費者也 当然有 权利能 以較低 
价 格买到 貨物， 像公司 那样。 可是， 实际的 情况， 恰恰与 此相反 ，而 
这是 由于极 其簡单 的原因 ，即公 司作为 买者的 身份， 不能不 与人竞 
爭， 因为別 的国家 是它的 竞爭者 ，但作 为卖者 的身份 ，能 独行 其是， 
因为社 会其他 成員， 不能 从別的 地方买 到它所 經营的 貨物， 而外国 
人完全 被禁止 运入这 些貨物 公司爱 索取多 少价格 便可索 取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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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特 別它如 果时刻 留心， 像英国 人所說 那样， 設 法使市 場时常 
感觉 缺貨， 就是說 ，設法 使市場 的供給 量时常 比需求 量恰恰 少那么 
多， 使买者 要不断 竞购， 它就能 完全控 制市場 。① 

貿易 公司不 但这样 向消費 者勒索 逾度的 利潤， 而且使 消费者 
負 担那些 和管理 龐大机 构分不 开的营 私舞弊 与办事 无效率 所产生 
的 損失， 这机构 旣有董 事会又 有散布 世界各 处的代 理商这 些累贅 
組織。 能够 阻碍这 些有特 权机构 濫用权 力的， 就是 走私和 秘密买 
卖。 从这 个观点 来看， 走 私和秘 密买卖 也有其 效用。 

这分析 把我們 带到討 論中的 問題， 即有 特权公 司的利 得是不 
是 国民利 得呢？ 毫 无疑問 不是， 因为这 項利得 全是取 自国民 。消 
費 者所付 的超过 自由貿 易制度 下商品 卖价的 部分的 价値， 全不是 
新 生产的 价値， 而 是政莳 牺牲 消費者 利益送 給公司 作为礼 物的已 
經 存在的 价値。 但 也許有 人說， 至少得 承认这 利潤沒 有离开 本国， 
而是 在国內 花費。 这固然 不錯， 但这 利潤是 由誰花 費呢？ 这一点 
是很重 要的。 假 使某家 庭一个 成員， 占 有全家 的收入 ，穿上 頂漂亮 
衣服， 吃光 家中所 有好吃 东西， 而对家 人說， 家中的 錢你花 去或我 
花去有 什么关 系呢， 所花去 的反正 是同一 收入， 我 看一点 沒有关 
系。 請問 这几句 話能給 他的家 人提供 什么慰 藉呢？ 

如果 有特权 公司的 管理确 是井井 有条， 那末， 由 于独占 利潤， 
不久定 会財富 山积。 但管理 人員的 貪婪， 远 地商业 投机經 营的久 
悬 不决， 責問 外国代 理商的 困难， 公司 人員的 无能， 这些都 是失敗 
原因， 不 断起着 作用。 本来經 营很久 才能結 束的复 杂交易 ，需 要当 
事人具 有超越 的知識 ，作 出超越 的努力 ，但我 們怎能 希望有 时人数 
多到数 百而且 每人各 有和自 己 有更大 切身利 害关系 的事务 要照料 

① 大 家知道 ，荷 哇人在 占領馬 拉加的 时候， 常 常把該 地生产 的一部 分秃料 嫫掉， 
借以維 持欧洲 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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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 东具有 这些条 件呢? ① 

这些 就是把 特权授 与貿易 公司的 結果/ 必須 注意， 这 些結果 
是 必然的 結果， 是 和这种 做法分 不开的 結果。 客观 情况可 能减輕 
这 些結果 的影响 ，但决 不能消 除这些 結果。 英 国东印 度公司 ，比三 
四家 在不同 时候也 作过同 一尝試 的法国 公司， 經营比 較成功 。©这 
个公司 不但是 商人， 而且是 統治者 ^ 我們 从經驗 知道， 最討 厌的政 
府， 也会 支持几 十年， 从 前劫夺 埃及王 位的騎 兵队， 可以 为证。 

还有 几种較 小弊病 ，也 和商业 特权分 不开。 专利权 的授与 ，往 
往把 一个本 来会自 然而 然地在 本国生 根的实 业和一 部分資 本逐出 
国外， 迫使 它們在 外国寻 找立脚 地点。 在 路易十 四統治 末期， 法国 
东印度 公司虽 然掌握 特权， 却弄 得进退 維谷。 它于 是把特 权让与 
圣馬 罗一些 商人， 以后者 分給它 小部分 利潤为 条件。 在这 种比較 
自由影 晌下， 东印度 貿易不 久呈現 起色。 当 1714 年东印 度公司 
特許 执照滿 期时， 这个 貿易本 可能发 展到当 时法国 悲惨状 况所許 
可 的活跃 状态。 但 在一些 商人还 經营这 貿易的 时候， 該公 司向政 
府 申請延 长它的 特权， 得 到政府 批准。 不久 有一只 由一个 不列顚 
人名拉 麦維尔 带領的 圣馬罗 輪船， 从 东印度 返航程 中駛到 法国海 
岸。 在侵犯 东印度 公司权 利的口 实下， 它 被禁止 进港。 結 果拉麦 
維 尔不得 不继續 开駛， 向比 利时最 近海港 前进， 駛 到俄斯 坦德下 
碇， 在 那里卖 去所載 貨物。 尼 得兰总 督听到 他获利 无算， 向 他建議 
作 第二次 航行， 幷 为此装 备一队 商船。 嗣后 拉麦維 尔接連 給不同 


① 法国宠 印度公 司某董 事問部 頓奈， 何 以他管 理自己 事业， 比管码 佥司事 业好 
得多 ，部 頓奈回 答說， '我管 理自己 事业， 认为 应当怎 祥办 就怎 祥办， 俏管 埋兹司 事业， 
栂服 从你們 的命令  '他的 答語， 我們很 久不会 忘記 

⑵ 第一 个法 国东印 度公司 ，成 立于 1604 年， 即亨利 四世的 朝代。 它由一 个名勒 
拉 的法洤 得斯人 建議劊 办。 它未 莸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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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 主作多 次的同 样航行 ，奠 定了俄 斯坦德 公司的 基础① 

这样 ，法国 消費者 非吃这 家独占 公司的 亏不可 ，事 实上 他們的 
确吃了 大亏。 但可能 有人这 样想， 无論 怎样， 公司总 是賺錢 。不, 
I 合恰 相反， 該 公司虽 得到专 卖烟草 权利， 得到发 行彩票 专利， 此外 
政府还 給它各 种附带 权利， 它却一 敗塗地 伏尔泰 說③： “总之 ，法 
国留在 东方的 遺产， 独 有这个 遺慽， 即 在四十 年中， 浪費不 少金錢 
以支 撑一个 从来沒 有賺到 六便士 利潤， 从来 沒有从 自己資 产犮給 
股东 或債权 人分文 紅利， 而完全 依靠掠 夺土人 、敲詐 土人的 不公正 
手段 維持設 在东印 度的营 业机构 的公司 。” 

設立 独占公 司的唯 一正当 場合, t 乃是除 非采用 这个办 法就无 
法跟 遙远或 野蛮国 家开始 貿易的 情况。 在 这种場 合下， 特 許权有 
似发 明品专 卖权。 它对 首次的 尝試給 与能和 所冒巨 大危險 和所花 
巨 大費用 相称的 利益。 消費者 沒有理 由可埋 怨产品 昂貴。 假使不 
給与 特許权 ，他不 是享用 不到这 些产品 ，就 是必 須付更 高价格 。但 
像发明 品 专卖权 那样, 特許 权应該 有一定 期限， 該期 限应以 完全偿 
还 和补偿 冒險者 所作的 垫付和 所冒的 危險为 准則。 此外的 其他任 
何 賜与， 都 是以国 民为牺 牲給与 公司的 无代价 礼物。 一般 国民有 
权利爱 向什么 地方买 东西就 向什么 地方买 东西， 也 有权利 能以尽 
可能低 的代价 买到所 需要的 东西。 

上面 关于商 业特权 所說的 一切， 也适用 于工业 特权。 政府当 
局所 以容易 受愚采 行这种 措施， 一半 是因为 他們只 看見說 得天花 
乱墜 的利潤 說明书 ，而不 費心虮 調查 硏究这 利潤来 自什么 地方; 一 
半 是因为 这种表 面的利 潤很容 易以数 字計算 出来， 不管这 数字是 


①  泰勒: 《关于 东印度 的函件 h 

②  雷諾尔 ; 〃在茏 西印度 設立的 欧洲人 商？？ 的哲 学性和 政治性 历史》 。 

③  《路 晶十五 的时代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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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的或不 对的， 是 正确的 或不正 确的， 而国民 因此所 遭受的 損失和 
災难， 則 分散于 社会全 体成員 之間， 而且 所生的 影响。 是那样 間接, 
复杂 而普遍 ，以致 无人作 过計算 ，而且 也无从 計算。 某些作 家主張 
数 学是政 治經济 学的唯 一可靠 指南， 但就我 来說， 我 看到那 么多建 
立在数 学計算 基础上 的可恶 制度， 以 致我傾 向于认 为这門 科学是 
导 致国民 災难的 工具。 


第四节 影响 谷物貿 易的窨 理規則 

支配 一切其 他貨物 的貿易 的一般 原則， 似乎也 适用干 谷物貿 
易。 但谷 物或无 論哪种 成为任 何民族 的主要 粮食的 东西， 都应該 
得 到我們 的特別 注意。 

这 是普遍 发見的 現象， 人口 的增加 与粮食 的供給 成比例 。粮 
食越 丰富越 便宜， 越有利 于人口 的 增加。 如 果粮食 不足， 相 反現象 
便 将发生 。① 但粮 食丰歉 所起的 作用， 不像一 年接着 一年的 收获时 
期那样 的快。 某一 年的收 获量， 可能 比平常 的平均 收获量 多或少 
五 分之一 或四分 之一。 但是 ，除 非遇到 最可怕 的災害 ，否則 某一年 
有 三千万 人口的 国家如 法国， 不可能 于第二 年激增 至三千 六百万 
或 突减到 二千四 百万。 所以， 这是 天命， 一年人 們丰衣 足食， 而另 
一年 却面临 着多少 不足的 情况。 

的确， 一 切其他 消費品 的情况 也如此 ，但 大多数 这些消 費品不 
是 維持生 活所不 可少的 东西， 因此暫 时的缺 乏不等 于生命 的絕对 
灭亡。 一种产 品的国 內生产 ，如果 全部失 敗或局 部失敗 ，其 昂貴价 
格就是 刺激商 业从更 远地方 和花更 大費用 輸人該 产品的 有力动 
机。 但 如果把 供应这 样必要 的物品 的任务 ，完 全依靠 私人的 先見, 


① 参閱 本书第 2 篛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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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将是很 危險的 ，仅 仅几天 的耽擱 ，便 足造成 国家的 大难。 粮食的 
运輸， 往往 超过寻 常商业 工具的 力量。 粮食的 重量和 体积， 常常 
使 它的长 途运輸 費用特 別是陆 道运輸 費用貴 到相当 于它的 平均价 
格 两三倍 之多。 如果 依靠外 国供給 粮食， 出 口国和 进口国 可能在 
同一时 候发生 歉收， 粮 价一齐 上漲。 出口国 政府可 能禁止 谷物出 
口， 海 上战爭 可能阻 断谷物 运輸。 但 这物品 乃是国 家絕对 不可缺 
少的 物品， 甚 至几天 也不能 等待， 迟延便 导致一 部分人 口的死 
亡。 

为使 平均消 費量能 与平均 收获量 相等， 每个家 庭都应 該在丰 
年貯 藏若干 粮食以 备荒年 之用。 但 不能希 望大部 分人口 都 有这种 
先見 之明。 大 部分人 口不但 完全沒 有先見 之明， 幷 且沒有 財力貯 
藏 几年的 粮食。 他們 也沒有 地方堆 存这項 粮食， 遇到临 时迁移 ，也 
缺乏 工具搬 运这項 粮食。 

能不能 依靠商 业上的 投机来 准备荒 年所需 要的粮 食呢？ 乍看 
起来似 乎可以 ，利 己观念 似乎足 够构成 充分的 推动力 ，因为 丰年与 
荒年 粮价的 差異, 往 往达到 很大的 数目。 但丰收 与歉收 的变动 ，极 
难断 言会多 少年发 生一次 ，幷且 极其不 常发生 ，不能 引起經 常性貿 
易或爱 經营就 可重复 經营的 貿易。 谷 物的收 买和所 必須建 筑的又 
多又大 的谷仓 ，需 要垫出 浩大資 本和負 担巨額 利息。 此外， 谷物是 
这样 性质的 物品， 它需 要时常 移动， 时常 翻轉， 容易 損耗， 容 易成为 
欺詐 和民众 暴动的 对象。 这一 切說明 这种投 机要依 靠很少 会賺得 
的 那么大 利潤的 补偿。 所以， 谷物这 个物品 不一定 会引起 投机家 
的兴趣 ，虽然 这种投 机是最 値褒奖 的投机 ，因 为它的 經营方 針是根 
据在生 产者急 于脫售 时間他 收买、 在 消費者 发觉不 易耍到 时出卖 
給 他这个 原則。 

旣然 我們不 能确实 依靠消 費者的 先見之 明和投 机性积 聚与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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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来准 备荒年 所需要 的粮食 ，这 两者的 可能性 似乎都 不存在 ，那末 
代表整 个人民 利益的 政府， 有 沒有希 望成功 地負起 准备荒 歉的責 
任呢？ 我 知道， 在 极少数 具有极 端节儉 政府的 社会如 瑞士某 些州， 
以 公共谷 仓貯藏 临时的 剩余谷 物曾证 明这办 法相当 妥适， 但在人 
口繁 殖的大 地方， 我 敢說这 方法一 定不能 实行。 資 本的垫 付和利 
息的 負担, 会影 响玫府 正如它 們会影 响私人 投机， 甚 至会对 政府有 
更大的 影响， 因 为很少 政府能 借到信 用卓著 的私人 所能借 到的利 
息那 么低的 貸款。 至于管 理从事 这么大 規模的 收购、 貯藏 和轉卖 
等事务 的貿易 机构， 其困难 更不易 克服。 杜 閣在他 所写关 于谷物 
貿 易的信 件中， 明 显地证 明了， 在这种 事情， 政府絕 无希望 能以合 
理的費 用得到 服务。 它所 用的人 員的利 益在于 扩大它 的开支 ，而 

不 在于节 减它的 开支， 把这种 事业交 給职員 自由斟 酌办理 而不加 

■ 

以 充分的 监督， 要 想办好 它是絕 对不可 能的。 然而 这些人 員的行 
动， 大 抵只受 政府內 的达官 显貴的 监督， 而后 者旣很 少具有 管理这 
些瑣 細事务 的必要 知識， 又往 往不屑 管理这 些瑣細 事务。 政府当 
局 如果突 然大起 恐慌， 說 不定未 到时机 便把积 谷散发 一空。 一个 
政 治措施 或一場 战爭也 可能使 政府把 积存谷 移于和 原来目 的完全 
不 相符的 用途。 

除非采 取下述 办法， 似乎 就不能 安全依 靠預先 貯藏一 宗粮食 
的方法 以防备 荒歉。 这办 法是， 把积谷 事务委 托有头 等財力 、头等 
信用 和头等 能力的 商业机 构斟酌 办理， 这些 机构必 須願意 按照規 
定的 条件承 担收买 粮食、 装滿谷 仓和补 足从谷 仓提出 的谷物 的責 
任， 同时也 有获得 可以相 当报酬 他們所 有辛苦 的利益 的希望 。这 
样， 这个工 作就可 以安全 和有效 ，因为 承包者 要提供 担保保 证履行 
义务. 而 且这工 作能比 采用任 何其他 方法更 經济地 完成。 可在不 
同 的大城 市跟不 同的商 号訂立 契約。 这些域 市在荒 歉的时 候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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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 积谷可 資使用 ，就 不会动 用預定 供給农 业人口 的粮食 。① 

但公 共的貯 藏和谷 仓毕竟 不过是 輔助的 办法和 暫时的 供給， 
最充 足和最 有利的 供給乃 是絕对 自由的 貿易所 能提供 的供給 。就 
谷 物說， 貿易的 責任， 在 于把农 产品从 农場运 到主要 市場， 然后再 
从谷物 过多地 区的市 場把較 少的数 量运到 供給量 不够地 区的市 
場 ，或 在于当 粮食廉 賤时运 往外国 銷售， 当粮 食昂貴 时在外 国收购 
輸入 本国。 

由于 偏見和 无知， 一 般民众 普遍嫉 視經营 谷物的 商人。 受托 
行使国 家权力 的人， 有时也 不免受 到这种 偏狹的 詆毁。 他 們对于 
这些人 的主要 攻击是 ，这些 人公然 以提高 价格为 目的收 买谷物 ，或 
至 少企图 从收买 和轉卖 谷物来 取得不 合理的 利益， 而这种 利益实 
际上 就是生 产者和 消費者 所受的 无偿的 損失。 

首先， 我 要問， 这非难 究竟是 什么意 思呢？ 如果 它是譴 責这些 
商 人在丰 年谷賤 时从事 收买和 貯藏， 以 备应付 荒年的 需要， 那末我 
們已 在上面 看到， 这正 是极其 有益的 工作， 是 保持这 一种产 量增减 
无常但 却不断 为人人 所需要 的物品 的供需 的平衡 的唯一 可靠方 
法。 以廉 价大量 地收貯 粮物， 可 极其有 效地帮 助維持 民食的 稳定。 
它 不但应 該得到 政府的 保护， 而且应 該得到 政府的 鼓励。 但上述 
責 难如果 是指粮 食商在 谷物漲 价供应 接近紧 張的时 候在市 場大事 
收买， 这样加 速紧張 的形成 和价格 的升騰 ，那末 ，我 虽然承 认这种 

I 

① 非常 奇怪， 尽管 本书最 后的一 版曾經 过非常 仔細的 修改， 但本 段还保 留在这 
里。 的确， 我們几 乎会猜 想作者 所以保 留它， 多 少是因 力他对 本国的 輿論表 示恭維 ，而 
不是自 己相 信所建 議的措 施是适 当的， 因为本 节的其 余部分 对这 个措施 馼击得 体无完 
肤。 訪止 饥饉的 最有效 方法， 乃是政 府不事 任:何 干涉， 不論是 暫时性 或永久 性千涉 。大 
不 列顚的 情况， 可征明 这一点 》 在大 不列顚 .. 政府 在任何 时候都 不亲自 参預供 应城市 
或 乡村的 粮食。 它的 干涉只 限于 谷物的 进出口 方面。 由于 政府在 这方面 的沒脑 筋的厅 
动 ，荇 物的进 出口大 受拘束 和阻碍 O 另一 种重要 的安全 保证， 是粮食 的多样 化， 作者已 
經說到 这一点 # —— 英_ 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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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的功用 不能与 上 述 - 种同日 而語， 不那 么可値 称贊， 而 a 在 
这种 情况下 ，由于 某一年 的粮食 的不足 ，沒有 前一年 的剩余 貯藏以 
資 补充， 因此消 費者一 方面要 負担它 的額外 費用， 一 方面又 得不到 
相应 的直接 的利益 ，但是 ，我想 不出曾 因此发 生过什 么非常 可怕或 
悲惨 的結果 。谷物 是生产 得非常 普遍的 物品， 除非消 除无数 卖者的 
竞爭 ，除非 从事非 个人能 力所能 經营的 那样大 規模的 买卖, 就不能 
任意抬 高它的 价格。 此外， 和价格 比起来 ，它 是最笨 重最不 方便的 
物品 ，因 此在运 輸和貯 藏方面 是最貴 、最 麻煩的 物品。 任何 大宗藏 
粮， 都不 能瞞人 耳目。 ® 它 的易損 耗和易 霉烂的 性质， 往往 使它的 
所 有者急 于求售 脫手， 幷 使大投 机家陷 入重大 損失。 

所以， 以投帆 为目的 的粮食 壟断， 是最不 易槁的 事体， 因此沒 
有什么 可値得 担优。 有 害和最 难防止 的乃是 个人因 害怕饥 饉准备 
家 庭用粮 而作的 囤购。 有的 人过于 小心， 儲 备了超 过实际 需要的 
粮食， 而經常 保留若 干佘粮 在身边 的人如 农民、 农場主 、磨坊 主等， 
老是傾 向于多 存若千 ，打算 以后把 剩余不 需要的 数量出 卖賺錢 。这 
些数不 胜数的 个別小 囤购， 加起来 大大超 过以投 机为目 的 而囤存 
的 粮食的 总量。 

要 是这些 投机家 的可恶 的利己 意图， 反而产 生一些 好結果 ，那 
便怎 样呢？ 在谷价 廉賤的 时候， 人們往 往不注 意节省 用粮， 也有人 
把它用 作家畜 飼料。 将来可 能发生 饥荒的 形势， 甚 至眼前 粮价輕 
微的 上漲， 通常 不足及 时制止 他們的 浪費。 但如果 大粮食 商把他 
們的 貯藏封 閉起来 ，跟着 发生的 粮价将 上漲的 推測， 会馬上 使群众 
警惕 起来， 使 消費者 觉悟要 节省地 和当心 地使用 粮食， 而大 部分的 


① 力主 政府干 涉这呰 事体的 拉馬尔 ，在 1699—1709 年 粮食供 应紧張 的时期 ，受 
命搜 杳隐匿 的藏粮 幷檢举 粮食觀 断者。 他 坦白承 U, 被搜到 的还不 到一百 夸特， （《論 
臀 察》， 第 11 卷 ，附衆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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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 消耗， 就是由 这些消 費者的 消耗合 成的。 人們 便将开 始钴硏 
发明寻 找粮食 代用品 ，一 粒米麦 都不敢 浪費。 这样， 一部分 人的貪 
心， 結 果反起 了防止 他人浪 費粮食 的有益 作用。 当 囤藏的 粮食最 
終出 現于市 場时， 它 的数量 就引起 粮价的 降落， 使 消費者 普受其 
惠0 

关于想 像上的 粮食商 向生产 者和消 費者所 索取的 貢物， 这是 
一切商 业部門 毫无例 外地索 取的一 种公卒 代价。 要 是无須 垫出資 
本， 无 須設置 堆棧， 沒 有任何 麻煩， 不 要任何 結合， 或沒有 任何困 
难 ，而 产品就 能达到 消費者 手中， 这个 實难也 許还有 一点点 意义。 
但 只要有 困难， 便无人 能够像 以此为 职业的 人那么 經济地 克服这 
些 困难。 立 法者应 該对整 个商业 (大商 业和小 商业) 采取明 达的着 
法， 經 营商业 者僕僕 道途， 孜孜不 懈地注 視供需 的每一 变动， 調整 
临 时的和 地方的 过低价 格以适 应生产 成本， 調整过 高的价 格以适 
应消 費者购 买力。 我 們能够 期望生 产者、 消 費者或 当局提 供这种 
有 益和有 力的作 用嗎？ 請扩大 交通的 便利， 尤 其是国 內水路 运輸的 
能力， 因为 只有水 路运輸 才适于 这种笨 重笨大 的貨物 的运送 。請留 
心注意 商人的 安全， 然 后听任 他們各 走自己 的路。 商业不 能使歉 
收变为 丰收， 但 商业能 使用最 符合社 会需要 与生产 利益的 方法分 
配 所有可 分配的 东西。 斯密所 以断言 粮食商 的劳动 对谷物 的生产 
所提 供的功 用仅次 于耕者 本身的 劳动， 无疑 就是因 为这个 綠故。 

对谷 物生产 和谷物 貿易的 不正确 看法的 盛行， 在一切 国家引 
起 了无数 的有害 和矛盾 的法律 、条例 与法令 的頒行 。这 些法 律一般 
是 为应付 当时的 需要而 提出， 而且常 常是基 于群众 的再三 再四的 
要求。 堆加在 粮食商 身上的 危險与 非难， 往 往使粮 食的生 意落到 
沒資 格的人 的手中 ，这些 人旣缺 乏做这 种生意 所必要 的知識 ，又沒 
有 做这种 生意所 必要的 才能。 通 常的結 果是， 粮食 交易轉 到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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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进行， 消費者 負担更 大的費 用：因 为干人 們所退 避三舍 的粮食 
生意的 商人， 自 必索取 相当的 代价以 补偿所 冒的危 險和所 受的煩 
恼。 

毎次限 定谷物 的最髙 价格， 谷物 即匿而 不見。 于是接 着采行 
的 第二步 措施， 往往就 是强迫 农民把 他們的 谷物拿 到市場 售卖和 
禁止一 切秘密 交易。 对 于財产 的这种 浸犯和 伴随着 而发生 的盘根 
究 底的搜 査以及 加于人 身的迫 害与其 他种种 不公平 行为， 从来沒 
有給使 用这种 手段的 政府提 供大量 的粮食 来源。 从 政治和 道德的 
观 点看来 ，最好 的办法 乃是喚 起人們 的意向 ，而 不是 拘束人 們的行 
动。 就供給 市場的 需要說 ，刺 刀和軍 刀的恐 吓是不 济事的 。① 

政 府如果 企图自 任商人 来供給 民食， 一 定不能 滿足国 民的需 
要， 同时还 会使要 是听任 貿易自 由便必 紛集的 粮食消 失无踪 。理由 
是， 无 人願意 从事明 知必賠 老本的 生意， 虽 然政府 可能願 意这样 
做。 

当 1775 年法国 許多地 方閙粮 食恐慌 的时候 ，里 昂市政 府和一 
些其他 域市企 图在乡 下收买 粮食， 运到域 市以賠 本价格 轉卖， 借以 
救济 各該地 居民的 饥餓。 为着支 付这笔 費用， 它們 在这时 候提高 
入市税 或进入 城門的 貨物通 行税。 粮食 越来越 缺乏。 其理 由非常 
明显， 在 必須以 低于成 本的价 格出售 貨物而 且必須 付額外 通行税 
才能进 入这种 市場的 情况下 ，普 通商 人自然 裹足不 前。® 

越是 人們所 必要的 物品， 减低它 的价格 到自然 水平之 下越危 


① 法国 內政部 部长在 1817 年 12 月提出 的报吿 ，承 认市 場供应 情况， 在 1812 年 
5 月 4 日 禁士公 开市場 以外的 一切交 县以后 坏到无 以复加 。公开 市場挤 滿丫消 货者 ，池 
們 沒有其 他地方 珂购买 粮食， 而 农民因 为必須 以低于 市場价 格的价 格售卖 粮食， 都托 
辞无 物可实 U 

③ 无論在 什么时 代和什 么地方 ，这 种結 果必定 跟着 发生。 在公元 362 年， 朱理安 
舄帝命 令以低 于疖場 平均价 格的价 格在安 提阿抛 出从卡 西斯和 埃及为 这用途 而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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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粮价偶 然騰貴 ，虽 是极 不愉快 的事体 ，但 一般总 是由于 人力不 
能控制 的原因 所造成 。① 因为 年岁不 登而通 过不良 法律， 使 一个災 
难加 上另一 个災难 ，这 实是不 聪明的 做法。 

政 府在进 口方面 所获的 成就， 也 不比在 国內貿 易方面 所获的 
好。 巴 黎公社 和国民 政府于 年冬 由于以 进口粮 食供給 
巴黎市 民所作 的重大 牺牲， 幷 沒有使 消費者 免受面 包价格 奇昂的 
痛苦。 此外， 面包的 重量和 质量， 仍 然不合 規格， 面包 的供給 ，仍 
然不能 适应需 求。@  - 

关于 进口奖 励問題 ，不必 細說。 能起 最有效 的奖励 作用的 ，就 
是发 生饥荒 的国家 的奇昂 粮食 价格， 这价格 有时达 到平常 价格两 
三倍 之高。 如果这 还不足 引起进 口 商的 兴趣， 我不 知道政 府还有 
什么 更好法 子鼓励 他們。 

如果 食物多 样化， 国家便 比較不 易陷入 饥饉。 如果全 部人口 
单 靠一种 产品为 粮貪， 饥 饉的痛 苦可能 达到水 深火热 的程度 。要 


的四 十二万 莫迪阿 斯# 小麦。 其結果 ，私 营商业 的貨源 ，立 刻断絕 ，饥 荒越来 越严重 ^ 閱 
吉本 所編的 《发 馬史》 第 24 章。 政治 經济学 的原則 是不朽 不变的 原則， 但 一个国 家懂错 
它們而 另一个 国家 却完全 不知。 

当罗 馬帝国 政府把 得自附 庸国家 的大量 无代价 贈粮控 制在自 己 手里的 时候， 罗馬 
泉城的 粮寞一 直呈現 不足的 現象， 这 大量的 贈粮， 就是人 民所感 觉和所 埋怨的 不足的 
原因。 

*  罗 馬度量 单位。 —— 譯者 

① 的确 ， 饥饉 的最常 原因， 乃 是人为 原因。 这原 因就是 战爭。 战 爭一方 面阻碍 
粮食的 生产， 一方 面浪費 已有的 粮食。 所以 这原因 是人力 所能控 制的。 沮是， 除非政 
府对自 己的利 益和国 民的利 益有更 正确的 見解， 除非各 国消除 把不必 耍和无 埋由的 _ 
險 看作是 可惊奇 和可贊 美的目 标这 种幼准 想法， 儿 乎沒有 希望能 够有效 地控制 这个朌 
因。 

③ 空 談政府 的仁慈 关心、 关 顾和恩 惠是徒 然的。 这 搜旣不 能扩大 政府的 权力， 
又不 能减輕 人民的 痛苦。 我們不 能不相 m 政 府确是 关心民 食的， 强烈的 利己观 念-定 
会驅使 它們努 力維持 社会的 安宁， 因为大 r 太平， 得到最 大好处 的就是 政府。 至于政 
府 的恩惠 ，却沒 有多大 价値, 因 为政府 不以人 民为牺 牲就无 从施恩 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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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 国小麦 不收， 其結果 将和印 度大米 不收… 样坏。 悪是 人民的 
食物 ，依 照当 地习慣 ，包 括多种 多样的 东西， 如家 畜肉、 家禽、 可以 
食用的 草木根 、靑 菜、 水果、 魚 等等， 供 給情况 絕不至 十分不 稳定， 
因 为这些 东西很 少会同 时缺乏 。① 

如果 对干能 以低廉 費用保 存某些 季节和 某些地 方大量 生产的 
食 物如魚 类等的 方法， 更加 注意地 宣傳和 改善， 饥 饉也会 戚少发 
生 ，因为 这样便 可使用 这些物 品的周 期性过 剩产量 ，作 为粮 食不足 
时期 的充饥 食品。 如果公 海的交 通暢行 无阻， 溫带居 民便能 很便宜 
地 分享在 热带太 阳下自 然所 广施博 賜的产 物。® 我 不知道 香蕉能 
經多 久和能 运多远 不烂。 但就甘 蔗說， 这种 尝試已 經获得 了很大 
的 成功。 甘 蔗可制 种种味 道甘甜 和有益 健康的 食品。 凡在 緯度三 
十八度 范圍內 的一切 地区， 甘 蔗都可 繁殖。 要是我 們沒有 現行的 
荒謬 法律， 便能 以比家 畜肉还 便宜的 价格， 或 以和許 多土产 水果与 


① 习 慣是采 用新的 貪品的 最頭强 反对者 ， 意 志噚弱 的人. 老 受习慣 的支配 ，而 
不幸 锝很， 大部分 人口特 別是社 会比較 低层阶 級都是 意志薄 弱的。 我曾注 意到, 法国若 
千省 的人， 非 常不喜 欢用意 大利方 法烹煮 的一种 面湖， 尽舒 这种 面瑚是 很滋养 的食品 
而且 又能使 面粉不 至变味 变色。 如 果不是 由 于国內 发生政 变时期 中反复 的饥荒 ，也 ^ 
沒有 什么东 西可使 馬鈴薯 的栽植 和貪闬 犮展 得这么 迅速， 成为 許多地 区的主 要粮食 n 
相果 对靨 种的保 存和改 良更加 洼意， 更加 产 格憑 守# 子而 不种根 的方法 1 人們 可能更 
普遍 喜欢馬 鈴薯。 

@ 洪博 德在他 所写的 《关于 新® 班牙的 政治性 論文〉 >第 9 章 里面吿 訴我們 ，該国 
家 面积相 等的土 地可产 香蕉、 馬鈴署 和小麦 如下述 比例： 

香蕉  106,000 公斤 

馬鈴薯  2,400 公斤 

小麦  800 公斤 

这样， 就重 量說， 香蕉的 产量， 比小麦 多一百 三十彐 皓， 比 馬鈴薯 多四十 四倍， 但香 
蕉要 除去它 所包含 大量水 分的重 贵。 

在 ■西 哥， 如果以 半公頃 沃地应 用适 当的料 作方法 栽榧大 神香蕉 所 严的番 蕉可， 
养活五 十个以 上的人 。至 f- 欧洲 的半会 頃地， 假定其 产量达 到八倍 之多， 锊年也 不过能 
产五百 七十六 公斤的 固粉， 还不够 养活两 个人。 欧 洲人初 到热带 地方， 看到 环繞土 A 
所住 的拥挤 小屋的 耕地县 那么狹 窄时， 往 往觉得 奇怪， 但其实 这是很 自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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靑 菜的价 格一样 便宜的 价格买 到甘蔗 。① 

再来談 論谷物 問題。 我必 須对不 分皂白 地和普 遍地应 用我所 
引 用以证 明自由 貿易利 益的議 論提出 抗議。 事 实上， 沒有 什么东 
西 比頃固 地墨守 一种主 义更为 危險， 而把一 种主义 这样应 用于人 
类 的需要 和錯誤 上尤其 危險。 比較 明智的 政策， 是 始終不 瀹地朝 
向 人們公 认的健 全原則 的标准 推进， 凭借逐 漸和不 知不觉 的吸引 
力的 不断影 响以到 达这些 原則。 最好預 先定下 最高的 价格。 当市 
价超过 这个价 格时便 禁止谷 物出口 ，或对 它課征 重税。 因为 ，走私 
旣无 法完全 杜絕， 那些决 心要干 这項勾 当的人 ，与其 让他們 把保險 
費 用付給 私人， 倒不如 要他們 付給政 府^ 

到这里 为止， 我們 把谷物 的昂貴 价格， 看 做唯一 可怕的 災难， 
但在 1815 年， 英国却 对相反 性质的 災难的 威胁感 觉惊慌 ，这 个災难 
是， 由 于外国 谷物的 涌至， 英 国谷价 将降得 过低。 谷物的 生产費 
用， 像 其他产 品的生 产費用 一样， 在 英国比 在它的 附近国 家貴得 
多。 这是由 于許多 原因。 我們 不必在 这里叙 述这些 原因， 其中的 
主要一 个是英 国陚税 的沉重 —— 外国 谷物能 以相当 于英国 生产者 
听付 的生产 費用的 三分之 二的价 格在英 国市場 出售。 因此， 这成 
为英 国的大 問題： 較妥 的办法 是允許 外国谷 物自由 进口， 这样使 
本国 生产者 在外国 生产者 的竞爭 下受到 严重的 打击， 使他 付不出 
地租和 賦稅， 使他不 得不放 棄种麦 事业， 使英 国不得 不依靠 外国供 
給 粮食， 甚至不 得不依 靠敌国 供給粮 食呢？ 还是把 外国谷 物排斥 
出英 国市場 ，以国 內消費 者为牺 牲給与 国內生 产者以 壟断权 利呢？ 


① 同一 作者吿 訴我們 ，在 多明戈 ，三千 囲百零 三脫斯 的正方 形地， 平均 可产糖 
一 万磅。 法 国食糖 消費量 ，假 定平均 毎年二 千万 公斤， 那 未多明 戈二十 一方用 的地, 能 
够生产 法国全 年所消 費的糖 。 

•  法国史 置单位 ，合 六英 尺半。 -一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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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大問 題引起 r 极其热 烈的笔 战与舌 战。 双 方提出 很多理 
由坚持 一見的 爭論， 使 旁观者 不能不 推断双 方都沒 有正視 災害的 
主要 原因， 即英 国是否 必要作 出与它 的領土 不相称 的牺牲 来支持 
它的 傲慢的 要求， 妄 想影响 和支配 一切。 但无論 如何， 双方 所表現 
的聪明 和智慧 ，有 助于了 解政府 当局干 涉谷物 供給的 原因， 幷有助 
于增 强有利 于自由 貿易的 論断。 

主張 保护貿 易者的 議論的 要旨， 可簡述 如下： 鼓励本 国农业 
以避免 遭受客 观情况 所招致 的危險 ，即使 牺牲些 消費者 的利益 ，也 
不是 失策的 。这种 危險， 在下述 两种場 合下， 尤 其可怕 。第 一， 一个 
交战 M 的 力量， 足 够截夺 或拦阻 我們所 需要的 粮食的 进口。 第二， 
产粮 的国家 ，自 己发生 饥饉， 必須保 留全部 收获， 以供自 己食用 。① 

拥 护自由 貿易者 答辯說 ，要 是英国 成为外 国谷物 經常輸 入国， 
那末， 不 但将有 一个国 家而且 将有許 多国家 养成以 谷物供 給英国 
的 习慣。 波兰、 西 班牙、 巴 巴里， 北美 洲将更 加广泛 地种植 小麦以 
供 給英国 市場。 它 們将必 須把小 麦卖給 英国， 正如 英国必 須向它 
购买 一样。 就是 拿破侖 ，英国 有史以 来的最 大敌人 ，也 接受 英国的 
錢准 許谷物 出口。 谷 物絕不 会在世 界各地 方同时 歉收。 广 泛的谷 
物 貿易， 可导致 大量谷 物貯藏 的形成 与大量 谷仓的 建立， 而 这正是 
預 防饥饉 的最好 准备。 因此他 們說， 最不易 遭饥饉 或甚至 最不容 
易 发生剧 烈粮价 变动的 国家， 就是自 己不产 谷物的 国家。 他們举 
波 兰和类 似的国 家为例 。② 

可是， 无 可辯駁 的是， 連 最可安 心依靠 商业来 备办粮 食的国 
家， 要是 农业龥 于破产 ，也有 許多可 虑的严 重困难 k 粮食是 任何国 


① 馬尔 薩斯： 《地 租的性 质和发 展的硏 究》， 《关于 对外国 谷物的 一个意 見的原 

因;、 

(D 李 嘉图: 《論谷 賤的影 响》》 


218 


m-m 財富 的生产 


家的 首要东 西。 完全依 靠遙远 的地区 取得粮 食的供 給决不 是愼重 
和 安全的 办法。 即使承 认为保 护农业 而制定 的禁止 谷物进 口的法 
律， 由于損 害工业 所以是 不公正 和不适 当的， 因为这 就使落 在农业 
上面 的負祖 重于落 在工业 上面的 負担。 也許一 种弊病 的存在 ，会 
使另 一种弊 病成为 必要， 以恢复 生产的 平衡。 不然， 劳动将 舍棄某 
一生 产部門 而专奔 另一生 产部門 ，使社 会的生 存蒙受 明显的 威胁。 


第 十八章 由政 府所作 的生产 努力而 
发生 的对国 民財富 的影响 

如果一 个生产 事业的 产品不 多于它 的生产 費用， 那便 沒有新 
的 价値的 产生， 因此也 沒有新 的財富 的創造 。® 无論 經营这 亏本事 
业的是 政府或 个人， 国家 一样受 損失， 因为国 內存在 的价値 少了这 
么多。 

說政府 虽然受 了損失 ，但它 的人員 、劳动 大众或 它所雇 的工人 
得了 利益是 完全无 用的。 如果該 事业不 能維持 自己， 它的 收入必 
定不敷 支出， 而 两者的 差額， 就得 由供給 政府费 用的人 来負担 ，就 
是說 ，由納 税人来 負担。 ® 

法国 政府所 办的戈 伯林花 毡厂， 消耗 大量的 羊毛、 絲和染 料,. 
此外 它还花 費不少 的土地 与建筑 物租金 和工人 工資。 这些 消耗本 
該由产 品提供 补偿， 但 实际情 形却不 如此。 这家工 厂不但 不增加 
国家的 財富， 而且 不断把 国家累 得拮据 不堪。 政府 也深深 曉得它 


①  不可 忘記， 在生产 过程中 所消耗 的生产 作用的 价値， 正像原 料的价 値一样 ，同 
是实 实在在 的价値 。 在生产 作用这 名詞下 ，我 把資本 和人的 坐产作 用包括 在內。 

②  当政府 是使用 自己所 有或所 持有的 資金例 如国有 土地的 产物从 事投机 时：清 
况也是 一样、 因为这 样消耗 去的东 函， 本来 珂 用以减 .輕 民众的 負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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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加于 自己的 損失。 它每年 所加于 国家的 損失， 等 千它每 年的消 
耗 超过它 的产品 的价値 的全部 差額。 上述消 耗包括 工 資， 因为工 
資也是 消耗的 一項。 对于 塞佛尔 的瓷器 工厂， 也适用 这說法 。我 
害 怕政府 所經营 的一切 工厂、 全都 适用这 說法。 

有 人要吿 訴我們 ，这 是必要 的牺牲 ，否則 国王将 沒有东 西可用 
以赏賜 臣民， 可用 以增添 王宮的 华丽。 这里不 是硏究 帝王的 慷慨和 
宮室 的华丽 会在什 么程度 上使国 家治得 更好的 地方。 姑且 假定这 
些 东西是 必要的 ，但即 使如此 ，也 沒有 理由在 为着維 持宮室 的壮丽 
和使 君王能 作慷槪 的賜与 而作牺 牲外， 把財 政弄得 一团糟 来加重 
这 栖牲。 国 家最好 以現金 购买被 认为适 于賜与 臣民的 东西。 国家 
通常能 够以較 少的錢 买到和 它自制 的同样 貴重的 东西， 因 为私人 
一 定能比 政府卖 得便宜 。① 

和政府 在生产 方面所 作的努 力分不 开的， 还 有另一 种流弊 ，那 
就是政 府的这 种努力 会妨碍 私人的 企业。 不 是妨碍 和政府 有商业 
往来的 人們的 企业， 因为这 些人必 定非常 小心避 免損朱 ，而 是妨碍 
在生 产方面 和政府 竞爭的 人們的 企业。 无論在 农业、 工业 和商业 
方面， 政 府都是 极其可 怕的竞 爭者， 政府有 巨大的 財富和 力量供 
其 支配。 政 府往往 不計較 利潤的 有无。 政府 能够承 担得起 以低于 
成 本的价 格抛售 貨物的 損失。 政府能 够于很 短时間 內消耗 或生产 
或 壟断这 么巨大 数量的 产品， 剧烈 地扰乱 各种貨 物的相 对价格 ，而 
剧烈 的价格 变动沒 有一次 不是有 害的。 毎一 个生产 者都要 依靠他 
的产品 在可以 送到市 場出卖 时可能 卖到的 价格。 沒 有什么 事体比 


① 对于 政府所 經营的 商业， 也 适用这 种說法 。 当 183B-1817 年饥荒 的时暌 ，法 
国 政府在 外国芾 場收买 谷物。 国內谷 价漲到 惊人的 程度， 政府 以很高 价格 餺卖所 跔的 
谷物， 虽 然这价 格比市 場平均 价格低 一些， 私 人商人 一定能 从这笔 买卖捞 一大把 ，但 
政府却 暗了二 千一百 万以上 法郞 的本錢 ，見 1約8 年 l'J 月 23 日 条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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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預 料的变 动更足 使生产 者意气 沮丧。 他因此 所受的 tfl 失和他 
偶 然所得 的意外 利益是 同样不 該的。 如 果他有 不該得 的利益 ，这 
种利得 就是这 么多落 在消費 者头上 的額外 負担。 

我知道 有些事 业非由 政府自 己經营 不可。 政府 不能安 全地把 
建造 軍舰的 事体留 給私人 处理， 也許 也不能 把制造 火药的 事业留 
給私人 經营。 但是， 大炮、 滑 膛枪、 彈 药箱、 彈药車 等物， 法 国政府 
都是向 私人訂 购的， 而且 从表面 上看这 种办法 似乎很 有利。 是不 
是 可以推 广施行 这种制 度呢？ 政府必 須由其 代表或 一批人 經芊处 
理 事务。 这 些人的 利益与 政府的 利益是 直接相 反的。 他們 自然首 
先考虑 自己的 利益。 如 果政府 所作的 交易， 总不免 上人的 当：那 
末， 政府 何苦自 己經营 生产和 商业， 从而 增加受 人欺騙 的机会 ，就 
是說 ，何苦 从事那 S 必定 无止 境地增 多和私 人打交 道的事 业呢？ 

但是， 政府 虽然沒 有可能 成为成 功的生 产者， 无 論如何 它却可 
通 过計划 周詳、 办理 妥善和 維修得 当的公 共土木 工程， 特 別是公 
路 、运河 、港口 等等， 强有力 地刺激 私人生 产力。 

交通便 利对于 生产的 帮助， 和能 增加产 品数量 与縮短 生产过 
程的机 器沒有 不同。 交 通便利 相当于 以較低 費用供 給同一 产品的 
一种 手段。 这和以 同一費 用而能 产出較 多产品 有同样 的效果 。如 
果 我們考 虑到奔 馳于一 个人口 繁多、 社会富 足的国 家的道 路上巨 
大 数量的 貨物， 自每日 运到市 場的最 普通的 蔬菜乃 至从世 界各角 
落 源源而 至它的 港口然 后又从 港口由 陆路轉 运到全 国各地 的最希 
罕的奢 侈品， 我 們便不 难想像 良好道 路在节 省生产 費用上 难以估 
計的 价値。 运輸所 完成的 节省， 实相 当于那 些产品 从自然 无代价 
地 获得的 价値的 全部， 如 果沒有 道路， 便无从 得到那 些产品 。如 
果 能把生 长在阿 尔卑斯 山和庇 里尼斯 山人迹 难到的 地方无 人理睬 
其祜 萎腐烂 的美酣 森林移 植到平 原来， 它的 价値对 人类来 說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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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产 的价値 ，幷构 成地主 和消費 者的收 入的淨 增加。 t 

政 府所創 办的髙 等学校 、图 书館、 中小学 和博物 館等也 对財富 
的 創造有 帮助。 你 們促进 眞理的 发見和 扩大已 知知識 的流傳 ，使 
管 理生产 事业的 优秀人 員能把 人类科 学更广 泛地应 用于供 給人类 
需要上 。① 由政 府供給 資金的 旅行团 或以发 見为目 标的航 海也有 
这种 效果。 这些 旅行或 航海的 成就， 由于献 身于这 項事业 的人的 
卓越 功劳， 近 年来显 得特別 輝煌。 

还有一 点値得 注意： 为扩 大人类 知識或 R 为倮 存人类 知識而 
作 的牺牲 ，纵使 所指向 的目标 不具有 即时的 或明显 的效果 ，也 不可 
輕加 非議。 各 門科学 之間， 普遍 存在着 相互的 联系。 一种 看来完 
全是 純理論 的科学 ，往往 必須先 向前进 展一疋 7 然后 另一种 具有明 
显的实 际大效 用的科 学才能 兴起。 不但 如此， 我們 不能断 定一种 
完 全是好 奇心的 对象的 事物， 里面究 竟潜伏 着什么 有用的 性能。 
当荷兰 人奧托 * 葛利克 第一次 打出电 花时， 誰想得 到后来 竟然使 
佛兰 克林能 操纵电 幷把电 从我們 的建筑 物送到 別的地 方呢？ 这在 
当 时看来 是个远 非人力 所及的 偉业。 

但在 政府所 能使用 以鼓励 生产的 一切方 法中， 最有效 的是保 
证人身 和財产 的安全 ，特 別是 保证不 受专横 权力蹂 _ 的安全 。③这 
种保 证本身 就是国 家繁荣 的一个 泉源， 不仅 仅牴銷 迄今为 止所曾 
經 发明的 一切阻 碍国家 繁荣的 拘束的 影响。 拘束会 压縮生 产的彈 


① 参 閱本书 ，第 6 章。 

③ 斯密在 摘述造 成大不 列顚的 繁荣的 眞正原 因时， 把以下 原因放 在第一 位/执 
行法律 的公正 无私， 使英国 U 有权 势的 .人也 得尊: 贯最下 等 的八的 权利。 这 还保证 
-切 人都 能安莩 自 己的劳 动的果 实， 从而 給与一 切种 类的劳 动最强 大和 最 有效的 鼓 
C 国 民財富 的性质 和原因 的硏究 第傷 第 7 章), 普 維魯这 位大旅 行家 吿 
訴 我們， 他沒有 看到貿 易不能 自由、 人身 和財产 沒有安 全保证 的国家 有过眞 正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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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但 沒有安 全就会 导致生 产的絕 对毁灭 。① 为使我 們充分 相信这 
是 千眞万 确的， 只須把 西欧国 家和受 土耳其 帝国統 治的国 家对比 
一下就 够了。 請看大 部分的 非洲、 阿 拉伯、 陂斯 和小亚 細亚， 这些 
地方 曾有一 个时期 密布着 繁盛的 城市， 但現 在这些 域市像 孟德斯 
鳩 所說， 除在斯 特拉博 的紀录 中外， 已經 无影无 踪了。 它們 的居民 
不 但遭到 土匪的 掠夺， 而 且遭到 帕夏的 掠夺。 財富 和人口 都化为 
烏有。 稀稀落 落地散 在各处 的殘余 人口， 簡 直是穷 困万状 艰苦备 
尝的可 怜虫。 另 一方面 ，請 看欧洲 的情况 ，欧 洲虽距 离可能 达到的 
繁荣还 很远， 但它的 大多数 国家， 尽 管捐稅 沉重， 限 制性規 定指不 
胜屈， 却 很兴隆 昌盛。 理 由极其 簡单， 在 欧洲， 一般 地說， 人 身和財 
产 沒受到 暴力和 勒索的 摧殘。 

到这里 为止， 我还 沒提到 政府可 用来暫 时增加 人民財 富的另 
一个 方法。 我所指 的是搶 夺別国 所有的 动产， 把掠 品运回 本国， 
或硬 迫別国 把生产 中的产 品大量 入貢的 方法。 这就 是罗馬 人在罗 
馬共和 国末期 以及在 罗馬帝 国头几 个皇帝 統治时 期所采 用的方 
法。 这个 方法和 个人使 用違法 强暴手 段或欺 騙手段 搶夺別 人的財 
物沒有 不同。 这样 做幷不 是实际 生产， 只是侵 占別人 产品。 这种 
增加 財富的 方法， 我只 打算在 这里提 一下， 不准备 多談。 我 在这里 
說到它 ，絕 沒有把 它介紹 作为一 种稳妥 或体面 的方法 的用意 。要是 
罗 馬人以 同样坚 定的魄 力奉行 相反的 主义， 要是他 們費点 心机在 
野蛮的 邻邦宣 揚文化 ，跟它 們建立 互相依 存的和 睦关系 ，罗 馬势力 


① 事 实上， 这个 保证就 是一切 政府应 尽的乂 务。 要是人 性沒有 缺陷， 人 类沒有 
作 坏事的 傾向， 社 会便可 不需要 政府而 存在。 备种社 会形式 和制度 的建立 与維持 ， 其 
目 的就 是在于 保护人 們不受 別人的 不道德 行为的 危害， 就 是以社 会的全 体力量 为武器 
来保 护个人 权利。 甩是， 使人 們受到 社会束 縛的道 德上的 缺陷， 同时又 暗中破 坏社会 
制度， 使 社会制 度失去 效力。 正是 那建立 以保护 个人的 机器， 反 被使用 以伤害 和掠夺 
个人, 幷且有 时比个 人的不 义更力 凶恶。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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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迄 今还存 在着。 

第 十九章 殖民地 和殖民 地产品 

所謂殖 民地， 是指 一个叫 做母国 的較古 老国家 建立在 另一个 
距离遙 远的国 家的居 留地。 当 前者想 和一个 人口已 經很多 文化已 
經很发 达因此 沒有希 望占据 为己有 的国家 扩大往 来时， 它 通常滿 
足于在 該国开 設工厂 或建立 商人居 住地， 在 那里它 的代理 人按照 
当地法 律进行 貿易， 像欧洲 人在中 国和日 本所做 那样。 当 殖民地 
摆脫了 母国的 羈袢， 不复从 屬于母 国时， 就变成 独立自 主 国家。 

一个 国家当 旧的領 土的人 口形成 过于稠 密或当 某些社 会阶級 
受 到其余 阶級迫 害时， 往往就 开拓殖 民地。 上述似 乎就是 古代国 
家从 事拓殖 的唯一 动机， 但近 代国家 幵拓殖 民地， 一 般則受 其他意 
图所 驅使。 航海技 术的巨 大进步 ，給它 們的事 业开辟 了新的 途徑, 
此 外还发 現了前 此所不 知道的 国家。 他 們踏上 了另一 个半球 ，抵 
达了最 不适于 居住的 地带。 他 們的目 的不在 于和子 孙在这 些地方 
安居 下来， 而 在于取 得那里 的貴重 物品， 或 从惨儋 經营的 大規模 
生产 事业发 一笔財 ，然 后滿載 还乡。 

上述动 机的不 同値得 注意， 因为 这两种 不同拓 殖制度 的結果 
也是 极其不 同的。 我很想 把一个 叫做古 代殖民 制度， 一个 叫做近 
代殖民 制度， 但近代 也有許 多殖民 地是按 照古代 的計划 成立的 ，其 
中 最突出 的就是 北美洲 。① 

① 这两种 制度的 区別， 只是想 像上的 区別， 而 不是实 际上的 区別。 大多 数欧洲 
国 家在西 半球的 早期殖 民地， 都 是以絕 对的移 住为目 的而开 拓的。 多明 戈的法 国人， 
巴巴 多斯的 英国人 >  几 乎在一 闭地方 的西班 矛人， 都是想 在那里 定居而 沒有回 家的念 
关。 轍 入黑人 奴隶是 事后的 思量。 奴隶 制度在 古代是 全世界 确定的 制度。 殖 民地或 
觼 捕土人 为奴隶 ，或到 能够购 买奴隶 时从外 国輸入 奴隶。 —— 英 釋本注 


224 


第一篇 財富 的生产 


按 照古代 制度形 成的殖 民地. 在开 始时 产品 非常 有限， 但增加 
得 很快。 殖民 通常选 定一个 地点作 为他們 的入籍 国家， 这 个地点 
总 是土壌 肥沃、 气候 溫和或 位置适 中合于 貿易的 地区。 土 地通常 
总 是新开 的地， 不管过 去是否 为已經 灭絕很 久的稠 密人口 的居住 
地， 或不 过是人 数少力 量薄不 能尽量 利用土 地生产 力而需 要到处 
飄 泊的流 浪部落 的游猎 地区。 

从文明 国家移 住到完 全新的 地区的 家庭， 把理 論知識 和实际 
知識 带到这 地方， 这种 知識是 生产劳 动的主 要要素 之一。 他們还 
带来劳 动习慣 和服从 习慣。 前者 使上述 知識能 起积极 作用， 后者 
为 維持社 会秩序 所不可 缺少的 品质。 他們一 般也带 来少許 資本， 
但不是 現金而 是工具 、家畜 、农具 等等。 沒有 地主和 他們分 享处女 
地的 产物, 这个地 的广大 ，远远 超过他 們在若 干年中 所能耕 垦的范 
圍。 这一切 都是使 繁华能 够迅速 增长的 因素。 此外 也許应 該加上 
另一个 因素， 即人类 想望改 善环境 ，把 所选擇 的生活 方式弄 得尽可 
能舒适 偸快的 念头。 

要是 殖民带 来更多 資本， 按照上 述方式 成立的 殖民地 产品， 
必能增 加更快 。但正 像我們 所說 的那样 ，殖民 一般不 是来自 幸运的 
家庭。 那 些拥有 足够資 金能在 祖国和 从幼安 适生活 的地方 找到舒 
适 生計的 人們， 很少会 想拋棄 他們的 习慣和 亲朋而 去从事 必然发 
生 危險的 事业， 到艰难 困苦的 原始地 区去。 这些情 况說明 新开辟 
殖 民地为 什么总 是缺乏 資本。 这些情 况也是 殖民地 利息总 是很高 
的一个 原因。 

事实上 ，資本 的累积 ，在新 殖民地 倒比在 一般幵 化已久 的国家 
快速 得多， 看 上去好 像那些 离开祖 国的移 民者， 把 一部分 不良嗜 
好 抛在故 乡：他 們的确 沒有把 爱炫耀 的癖性 搬来殖 民地。 在 欧洲， 
爱炫耀 不知道 得付出 多大的 代价， 而換回 的东西 却那么 沒价値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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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 所去的 地方， 除效用 这个性 能外， 其他全 不为人 所重。 所消費 
的 东西， 以合 理願望 的对象 为限， 合理的 願望， 自然 比旨在 炫飾的 
願 望能較 快得到 滿足。 域市很 小而且 很少。 移民者 自然得 选擇农 
民的 生活， 而 农民的 生活， 乃是最 儉朴的 生活。 最后， 他們 的劳动 
收效 較大， 而且 只需要 較少的 資本。 

殖民地 政府的 特质， 通常也 像个人 的特质 一样。 它們 执行职 
务很 积极， 用錢很 节省， 謹 防犮生 糾紛。 因此， 殖民地 的捐税 很少， 
有时完 全沒有 捐税。 由 于政府 所取于 人民的 收入极 有限， 有时分 
文 不取， 所以 人民有 很大余 力增加 积蓄， 因此 有很大 佘力扩 大生产 
性 資本。 尽管 以很有 限的資 本开始 ，殖民 地每年 产品， 很快 就超过 
每年消 費量。 于是 人口和 財富一 齐突飞 猛进， 因为， 資本 积累越 
多 ，人类 劳力便 越貴。 这 是大家 所知道 的原理 ，人口 总是随 着需求 
而增加 。① 

由于这 些原因 ，就不 难解釋 这些殖 民地为 什么发 展那么 快速。 
在古 代殖民 地中， 小亚細 亚的伊 菲瑟和 迈利特 、意大 利的塔 兰托和 
克 托那， 西西里 的錫拉 丘茲和 阿格里 眞坦等 地的財 富和地 位很快 
就跃 到母城 之上。 英国 北美殖 民地， 在我們 时代的 殖民地 中和古 
代 希腊殖 民地最 相似。 它的繁 荣也許 不那么 触目， 但仍然 ® 得注 
意 ，而且 还在增 长中。 

按照 这种計 划而毫 无重返 家乡思 想存在 的殖民 地的不 易的习 
慣 ，就是 自己組 織独立 政府。 ’母国 即使保 留立法 的权利 ，这 权利迟 
早 也必由 于天然 原因而 消失。 情况終 必演变 到这种 地步。 其实， 
母 国从正 义和自 己利益 着想， 一开 始就应 該让其 独立。 

現在继 續来談 按照近 代殖民 体系成 立的殖 民地。 这些 殖民地 


① 参閱 本书下 文在人 口标題 下各段 ，第 2 篇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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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民， 多 半是冒 險家。 他們 不想在 一个入 籍国家 安家， 他 們的目 
的在于 快快积 聚一笔 巨財， 然后回 到故乡 去享受 。① 

这些早 期冒險 家的无 底止的 欲壑， 最初在 安的列 斯群島 、墨西 
哥和 秘魯， 以 及在巴 西和东 印度充 分得到 滿足。 于 榨尽了 当地土 
人所 积聚物 資后， 他 們不得 不改易 方向， 从这 些新国 家的矿 山和价 
値不比 矿物小 的农产 品上头 牟利。 一 大群一 大群的 新殖民 潮涌而 
来。 他們都 期望日 后重返 故乡， 打算 发笔財 后携資 到別的 地方享 
福。 他們很 少打算 留在自 己所开 辟的地 方去过 优裕的 生活， 留下 
心滿 意足的 子孙和 淸白的 名字。 这个 动机驅 使他們 采行一 种强迫 


耕作 制度， 而以 黑奴为 主要的 工具。 

貧先， 我要問 ，奴隶 制度对 生产所 起的作 用是怎 样呢？ 奴隶劳 
动 是否比 自由人 的劳动 来得便 宜呢？ 这 是一个 重要的 硏究， 是殖 
民制度 对財富 增殖的 影响所 引起的 硏究。 

斯图 亚特、 杜閣和 斯密都 认为奴 隶的劳 力比自 由人的 劳力来 
得貴， 而 且效果 也差。 他 們的論 证有如 下述， 不是 为自己 利 益而工 
作和不 是消費 自己財 物的人 ，总 是拚命 消費和 尽可能 地逃避 工作。 
他沒有 兴趣为 保证工 作的成 功进行 必要的 思考， 也 沒有兴 趣去掌 
握必要 的知識 以保证 工作的 成功。 由 于疲劳 过度， 他的寿 命一般 
不长 ，因 此主人 必須付 很大費 用从事 补充。 此外， 自 由人得 扶养自 
己， 而奴 隶則由 奴隶主 扶养。 由于奴 隶主不 能做得 像自由 人那么 
經济， 所以 奴隶的 劳力必 定費奴 隶主更 多的錢 。③ 


① 北美 洲和某 狴其他 地方存 在着許 多的例 外情况 。 西班牙 和葡萄 于在新 世界的 
隨 民地， 其性 质不很 明显。 有的 殖民打 算于日 后重返 故乡. 有的 則打算 在那里 成家立 
业。 但自 解放 斗爭开 始以后 ，他們 的整个 fi •划 被打乱 

© 斯閉 亚特: 《政 治經 济学原 理之硏 究》， 第 2 卷 ，第 607 章， 杜閣： 《关于 財富的 
形成 和分觊 的考察  第 23 节. 斯密;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箏】 磊 第 8 
寧; 第 3 繪;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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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使 用下述 計算反 駁他們 的論点 ： 在 西印度 待遇奴 隶最人 
道 的农場 ，一 个黑人 的費用 ，每年 从未超 过三百 法郞。 再加 上他的 
身价 的利息 （因 为他是 終身財 产）， 比方 說百分 之十。 一个 黑人的 
身价 ，平均 約二千 法郞， 这样， 如 果把利 息估計 为二百 法郞， 那末， 
对 奴隶主 来說， 一个黑 人的毎 年費用 不过五 百法郞 。① 这个 数目， 
比起 世界任 何地方 自由人 劳力的 代价， 无 疑都低 得多。 西 印度一 
个普 通自由 工人， 一天 可賺五 法郞或 六法郞 或七法 郞甚或 更多， 
姑且 采取六 法郞这 中数， 幷把 一年的 工作日 只作 三百天 計算， 一个 
自 由工人 的工資 ，每年 要达到 一千八 百法郞 而不是 五百法 郞。® 

常識吿 訴我們 ，奴 隶所 消費的 ，一定 比自由 人少。 奴隶 主不关 
心 奴隶有 沒有人 生乐趣 ，对 他来說 ，只 要奴隶 能活着 就行了 。一条 
褲子 和一件 短上衣 是奴隶 的全部 衣服。 奴隶 住的是 一間毫 无家具 
的 小屋， 吃的 是一种 薯根， 有 时加些 干魚。 自 由工人 耝成的 人口， 
必有 得扶养 的妇孺 老弱。 亲戚 来往， 朋友 酬酢， 男女 恋爱， 感恩报 
德 ，达 一切都 增加一 个人的 消費。 至于 奴隶主 ，他常 常不必 負担老 
黑奴的 瞻养， 因 为老黑 奴常常 因为劳 累很快 死去。 黑奴妇 女和小 
孩也很 少得免 劳动。 甚至 黑奴两 性之間 的恋爱 关系， 也不 免受奴 
隶主 貪心的 支配。 

什么 在每个 人头脑 中起作 用使他 不敢恣 情滿足 他的需 要和嗜 
好呢？ 无 疑是对 于将来 生活的 顾虑。 人类的 需要和 嗜好有 日趋扩 


①  这 个計算 沒有計 及供給 黑人的 住所， 供給 他使用 的工具 和器具 以及奴 隶主供 
給 他們的 衣服。 此外， 作者似 乎也沒 有考虑 到自由 黑人的 劳动所 能提供 的增产 。自由 
欧洲 工人的 劳动无 疑要貴 得多， 如 果使用 这种工 入是可 以实行 的話。 利 息也計 算得过 
低。 奴隶 主还得 扶养老 黑奴和 黑奴的 嬰孩， 

②  値得 注意, 工資高 得多的 自由工 人7 所 从事的 职此， 一般 虽較不 吃力但 却需要 
較大 智能和 熟练的 工作。 裁縫和 钟表匠 一般都 是自由 人„ 幷且 ，奴 隶制度 的存在 ，就它 
本身說 、就 足增髙 自由农 业工人 的价格 ，因为 这把一 切兗爭 者全部 遂出疖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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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傾向 减少 消费的 节 約。 不 难想像 得到， 在 毎一个 人头脑 
中都 有这两 种念头 ， 彼 此互相 制約。 但 一有奴 隶主和 奴隶， 总是节 
約念头 起优先 的作用 。 需要和 嗜好的 念头在 較弱的 一方起 作用， 
节約的 念头在 較强的 一方起 作用。 大 家曉得 ，在 多明戈 ，一 个农場 
的六 年的淨 产量， 就 够偿淸 全部的 买价； 而在 欧洲， 一个农 場的每 
年淨 产量， 很少 超过买 价的二 十五分 之一或 三十分 之一， 有 时还少 
于 三十分 之一。 斯密在 別的地 方吿訴 我們， 英格兰 島的农 場主自 
己承认 ，糖 酒和糖 浆的产 量就够 支付一 个甘蔗 場的全 部費用 ，留下 
全 部产糖 作为淨 收入。 斯 密說得 很合乎 道理， 这等 于我們 的农民 
只 要使用 稻草支 付地租 和其他 費用， 而可把 全部谷 物留下 作为純 
利潤。 現在 請問， 多少 产品的 价値， 能 够起过 生产費 用到这 样程度 
呢? ① 

上 述过分 的利潤 ，表 示奴隶 主劳动 的报酬 ，达到 了和奴 隶劳动 
的报 酬极不 相称的 程度。 对 消費者 来說， 这 是无所 謂的。 生产阶 
級中 之一个 阶級， 从其余 的貧困 得到利 益。 如果这 不引起 不良生 
产制度 ，阻 碍較 妥善劳 动計划 的采行 ，那末 ，事 体只不 过如此 而已。 
奴隶 主和奴 隶同是 可鄙的 人物， 他們 的劳动 同样不 能臻于 完善的 
境域。 而由于 他們的 傳染， 沒有奴 隶可供 鞭策的 自由人 的劳动 ，也 
成为 可鄙。 因为 ，在劳 动是由 下等阶 級的人 担任的 情况下 ，劳 动决 
不 能成为 光荣， 甚至不 能为人 尊重。 奴隶主 装出威 風凛凛 的悠閑 
瀨 惰态度 以表示 他对于 奴隶的 优越。 幷且 ，智 力也同 样降低 ，因为 
智 慧被暴 戾和殘 忍所取 代了。 


① 这种不 同情况 ； 对所有 主与不 同生产 因素的 相对地 位究竟 有什么 关罘呢 r 問 
越只在 于資本 利息的 高低的 不同。 在西 印度， 資本 所生的 收入和 租金或 土地利 潤的比 
例 ，与欧 洲情 况大不 相同。 在西 印度， 土地 即生产 的泉源 钳不 气候不 悖.. 士地 保有权 
不 稳固以 及土地 多等等 ，价格 非常便 ^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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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 敏銳和 忒实 的旅行 家說， 巴西 与其他 美洲殖 民地， R 要 
一曰 继續容 忍奴隶 制度， 一切技 术就一  H 沒有 进步的 希望， 在北 
笑 合 众国， 繁 荣增长 最快的 地方， 就是不 容許奴 隶制的 各州。 采行 
奴隶 制的乔 治亚州 和卡罗 来納州 居民， 生产世 界上最 优棉花 ，但不 
知 道怎样 加工。 当上次 和英国 战爭时 ，他 們不得 不花巨 費； 把棉花 
由陆路 运往紐 約紡成 棉紗， 然 后又以 制成品 的形式 把同一 棉花运 
回来以 供消費 。① 这是 容忍这 个坏习 惯应得 的报应 ，即 一部 分人类 
被迫 为另一 部分的 利益而 劳动， 幷且还 得忍受 最惨酷 的剝夺 。 在 
这地方 ，报 应和 人道可 以說是 相称的 。③ 

現在还 待說明 的是， 如果 始終假 定殖民 地继鞛 处于附 屬的地 
位， 但現 在脫去 母国的 束縛， 除出 身之外 不再 有殖民 地的性 质 ，其 
与母国 的关系 ，和 其他国 家无異 ，在 这种愦 况下， 就生产 方面說 ，殖 
民烛 和母 国的商 业关系 ，将产 生什么 效果呢 ！ 

母国为 使本国 土地和 劳动的 产品能 够霸占 殖民地 市場， 通常 
禁 止殖民 从其他 地方购 买欧洲 产品。 这使它 的商人 能以多 少高于 
时价的 价格在 殖民地 出卖他 fpi 的货物 。 这等 于牺牲 殖民以 給与母 
国人 民一定 利益。 殖民 当然也 是母国 人民， 所以 ，从 班国和 殖民地 
同是一 个国家 的主要 部分的 观点 看来， 母国 和殖民 地的一 得一失 


① 印度工 人全是 g 由人， 多 至不可 胜計， 然而情 况也如 此。 哼花勢 必流 向有 沉器 
的 地方， 机器力 m 已 經发展 到这祥 :区大 的 程度， 就 是在人 的劳动 最便 宜跑方 ， 位 不能; 
机 器相抗 因此 ，上述 情况幷 不是这 儿州 容忍 汲制 度的 結果。 —英譯 太法 
® 因此 ，作 者得到 这个正 r；. 沿為。 付他的 論 诬旣不 H 還輯 ，父 不能令 A 滿讅， 

确 ，他草 草了結 这个問 題的 討論， 这样做 和它的 重耍性 S 不 H 人 們从 事劳动 ：出于 
两 种劫机 。第 一是图 享受， 第二是 怕 寶罰， _的 劳动， 主要是 受活一 动矶所 驅使 、自 
由人的 劳动， 主要 是受前 一动机 所驅使 ^ 在分釘 实际虫 产工作 时， 这阅 种动 杌都 不应該 
只这祥 地草草 一提， 而应孩 在說明 主产 的纪涵 j 立即开 始詳細 說明它 們。 这阅 种动机 
同是 刺歡， 具有 推动生 产泉源 的作 用。 尽管作 者 和其他 人所 作的 成就， 这門 醉的超 
織 有待欧 进的还 很多. 一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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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 相抵。 所以， 上述限 制不发 生什么 效用， 不过引 起增設 关税或 
国产 a 稽征 人員 的費用 ，使公 共支出 增加。 

殖民 地人民 一方面 得向母 国购买 貨物， 一方面 又只能 以本地 
产品 卖給母 国商人 a 所以， 母国商 人沒有 創造一 点价値 ，而 坐享額 
外利益 。他 們享 受独占 权利， 不需 要和人 竞爭。 这 种額外 利益自 
然 是以殖 民为牺 牲的。 这里， 就 整个国 家說， 一 得一失 也相抵 ，但 
就 个人說 ，却不 如此。 哈 佛尔或 波尔多 商人所 得的这 种利益 ，是实 
际 利益， 但却是 剝夺同 国的另 一个人 民或一 个以上 的人民 ^ 这些 
人的 利益， 也有 受国家 保护的 杖利。 不錯， 殖民 地人民 的損失 ，也 
通过 別的方 法得到 补偿， 就是說 ， 或通 过剝夺 奴隶的 方法， 像上述 
那样 ，或通 过剝夺 母国人 民的 方法 ，像我 将在下 面說明 那样。 

这样， 整个制 度是完 全建立 在强迫 、限制 、壟 断的 墓础上 ，以致 
国内 消费者 非向本 国殖民 地购买 所需要 的殖民 地产品 不可。 其他 
殖民地 和世界 一 切地 方都不 得运来 殖民 地产品 ， 否則必 須付迸 
口 税形式 的沉重 罚款。 

似乎国 内消费 者无淪 如何 能从独 享收买 殖民地 人民貨 物的权 

买价方 面占点 便宜， 但 其实他 連这个 不公平 的优先 K 也享不 
到。 理由: £, 殖民地 产品一 运到 欧洲， 国內 商人就 可把它 再运出 
口， 卖給 他所选 擇的任 何地方 ，特 別是自 己 沒有殖 拔地 的国家 。所 
以 ，总 的說来 ，殖 民地人 民被剝 夺了从 购买者 的竞爭 得些好 处的利 
益 ，国內 消費者 則受这 种制度 的全部 結果的 苦痛。 

所 有这些 損失， 全是落 在国內 m 費者 头上， 然而这 个阶級 ，就 
人 数說乃 是一切 阶級中 最重耍 的阶級 ，而 由于下 述原因 ，幷 是最該 
得 照顾的 阶級。 这些原 因是： 任何影 响这个 阶級的 不良制 度的災 
害必 定广泛 散布； 这 个阶級 在社会 机构的 各部分 都执行 任务， im 
向国 庫縱納 賦稅， 而 政府的 权力就 是依存 于这項 祖悅。 这 些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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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两 部分。 一个 部分在 于取得 殖民地 产品所 付的多 余費用 ，这 
些产 品本可 以較廉 价格向 別的地 方购买 。① 这部分 損失是 消費者 
阶 級的純 損失， 絕沒 有得到 好处。 另 一个部 分落入 西印度 农場主 
和 商人丰 中成为 他們的 財产， 这一部 分損失 也是由 消費者 負担。 


这 样得来 的財富 ，是眞 正向人 民所課 的賦稅 ，但 由于 集中在 少数人 
手中 ，所以 容易使 人眩惑 ，錯认 为从殖 民事业 和貿易 方面获 得的財 
富 几乎十 八世紀 的所有 战爭， 以及 欧洲国 家所认 为不得 不花巨 
大費 用在南 北极設 置許多 民政、 司法海 軍和陆 軍机构 ，全是 因为保 
护这个 想像上 的利益 。③ 

当 普亚夫 任法兰 西島总 督时， 这 个殖民 地距成 立还不 到五十 
年。 但 据他的 估計， 法国 在它头 上所費 的錢不 下六千 万法郞 。这 
笔 費用是 法国政 府經常 支出的 一个大 項目， 但沒給 法国賺 回任何 
收入 。③ 誠然， 用 于保卫 这个殖 民地的 費用， 还有保 卫我們 在东印 
度其他 領土的 目的， 但 当我們 发見这 些領土 对政府 以及对 新旧两 
公司的 股东同 是更大 浪費时 ，我 們无法 否认， 我們从 耗費这 么浩大 
費 用以守 护毛里 西阿島 所得的 好处， 不过是 給我們 在孟加 拉和科 

① 普亚夫 这位誠 实可靠 的著作 家吿訴 我們， 在交趾 茭那、 毎担等 于一百 五十膀 
的 最高級 白糖， 只 卖三皮 睢斯或 我們貨 m 十六 法郞、 換句 話說， 每磅 p、 荬二 苏多 一狴， 
这 种白糖 按照这 个价格 运到中 国的数 置， 每 年在八 千万磅 以上， 如果外 加百分 之三百 
作为管 业費用 和利潤 （这 是打得 最寬的 恬 計)， 在 自由贸 县下， 能 够以毎 磅八苏 到九苏 
的价格 在法国 出售交 趾支那 的最好 白權， 

英 国人巳 經从亚 細亚得 到大量 的白糖 和靛靑 ，价格 比西印 度貨还 便宜。 沒有 疑問. 
如果 欧洲人 在非洲 北海 岸一带 开拓独 立和勤 勉的殖 民地， 赤道产 品的生 产， 一 定会在 
那 里发展 很快， 而以 很便宜 的价格 大量供 饴欧洲 L 

©  A. 揚格在 17R9 年估 計法国 由于占 領圣. 多 明戈所 支付的 費用， 毎 年达到 K 
千 八百万 法郞。 他很詳 細地证 明_ 只 須用花 在殖民 地头上 的二十 五年費 用发展 任何一 
t* 法国 省份， 該省 份便可 不損及 任何人 地每丰 着 加一亿 二千万 法郞的 收入， 包 括实际 
产品在 內， （楊 格彳 法国游 記》\ 

③ 《普 亜夫文 集》， 第 209頁。 在这 沽計中 ，他沒 考虑到 法国本 身的 陆海 軍經費 _ 
这辆 费的 一邻 分应 該列入 殖民 地费用 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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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德 海岸所 作的更 大浪費 創作了 机会。 

同样的 意見， 也适 用于那 些在战 略上沒 有電要 性的我 国在世 
界其他 部分的 領地。 如 果說我 們所以 不惜重 大牺牲 保守这 些根据 
地， 目的不 在于利 潤而在 于扩張 和維护 母国的 权力， 請問这 个权力 
的 目的， 旣然只 在手保 护那些 巳經证 明本身 就是賠 本事业 的殖民 
地， 我們何 必承担 这么重 大的損 失以保 持这权 力呢? ① 

无人企 图否认 ，英 国損失 北美殖 民地， 反得 到很大 好处。 ②但 
英 国耗用 十八亿 法郞这 个大得 使人难 以相信 的費用 企图保 持它， 
这 实是政 策上的 錯誤。 因为 英国本 可享受 到同一 利益， 就 是說解 
放 它的殖 民地， 而 不費一 文錢， 不流一 滴血， 幷在欧 洲与后 世溥得 
慷慨 的美名 。③ 

拿破侖 企图征 服圣。 多明戈 謀反工 人时， 也陷 入在第 一次獒 
洲 战爭整 个过程 中乔治 三世閣 員由腐 敗国会 与自高 自大人 民的慫 
恿所犯 的大錯 。如 果不是 由于圣 • 多明 戈距离 的遙远 与海上 位置， 
这 个企图 的結果 ，可 能像西 班牙战 爭一样 悲惨。 可是， 这个島 屿的 
独立， 也 可能給 法国带 来相似 于美洲 的独立 所給英 国带来 的商业 
利益 。④ 現在是 停止由 于丧失 那些所 謂国家 繁荣根 源的殖 民地而 


①  参閱 《弗兰 克鉢全 集> ，第 7 卷 ，第 M) 頁 ，关 于这位 大名鼎 鼎人 物的 意昆, 他对 
这个問 題有丰 富的鹆 驗。 我 在瓦倫 N 硭勛 爵的 〃游記 >中 宏到， rso? 年英国 在好 圈角所 
花 的費用 ，超出 敎 殖民地 本身的 收入六 、七 百万 法郎。 

②  4 布里靳 托是和 北美貿 县的貨 物集設 垲。 它的 主要商 A 和屛民 联名向 英国 rsi 
会提出 最强烈 的抗議 ，說 承认美 洲独立 、必 然使 他們 城市 淪为 廢墟。 他們 还說， 他們的 
港 口将由 于船; ! .絕 迹， 不姐得 再花鉸 ◎ 持。 识 尽 管他們 抗議， 英国为 时势所 迫不 得不同 
意他們 所害怕 的美洲 的独立 。 这 个枣件 兜生 后不及 十年， 这 搜名漪 文上书 国会， 請准許 
他們浚 港„ 該港不 沮 沒有船 K 絕迹， 像他們 所想隳 那样; 而 且不襤 容納由 于和独 立芙頭 
通商 而來往 不絕的 船只。 ” (《到 雄斯 书信集 

③  这 呰怠見 不完全 •适 用于 英国东 方和西 方壩墙 ， 因 为在茏 方， 英国統 治着二 :千 
二百万 以上人 口， 能够完 全支颉 对他們 所征的 銳收, 因此， 与其說 英国是 处于移 厉者的 
地位、 不如 說它是 处于征 服者池 位。 但英国 从占有 这呰屬 地所 S 到的 純利 潤， 沒 有一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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唏噓叹 息的时 候了。 理 由是： 首先， 法 围現今 比拥有 殖民地 的时候 
更加 繁荣。 請看 它的人 U 增加的 情况。 革 命前， 法 国的收 入只够 
維 持二千 五百万 人口， 但現在 （1814 年） 却能維 持三千 万人口 。其 
次， 政治 經济学 基本原 則指示 我們， 殖 民地的 丧失， 絕不意 味着我 


所想 像的那 么大, 因力 从收入 項下 必須支 付管理 和防御 費闬。 科康 在他的 《英帝 国的財 
富， 威力和 資源》 一文 中說， 这个 有統 治权公 的的 收入为 一千八 酉筚 五万一 千四 百八十 
七鎊， 总茭出 为一千 六百九 十八万 四千二 百七十 一鎊: 溢 余一百 零六万 七千二 百零七 
鎊。 这 本节对 大英帝 国的財 富等等 ，有 点言过 其实' 

要 是印度 是独立 自主 国家， 大 不列顚 和印度 貿县， 十之 八九会 增加那 么多， 以致能 
給 大不列 顚提供 超过上 述剩余 的增加 收入。 至于个 人所能 增加的 收入， 更不 必說了 。 

*  英国在 印度的 地位， 由于最 近的措 施在一 切方面 都有了 改善。 关于送 一点的 
叙述以 及哭于 印度公 司的資 产， 参閱普 林瑟的 《关于 最近措 施的叙 述》。 印度 的独立 ，未 
必会产 生我們 作者所 料想的 利益， 因为 这个利 益要依 靠优良 的管理 技能， 而印 度乂溫 
在还 不見得 具有这 种能力 。- ---- 英 譯本注 

函  A 我說美 洲的 解放 給英国 带来利 益时， 我 是指商 业上的 利益而 不是指 政治上 
的利益 。 我知道 很淸楚 ，就 政治 方面說 ，英国 利益的 降落是 已定的 命运， 而且必 定是由 
它 的叛逆 子孙所 造成的 。但这 大禍的 降临， 将不是 起因于 殖民烛 的独立 斗爭， 而 将由于 
大不 列顚 基础的 脆弱以 及美洲 人民的 团結与 进歩力 量*。 建立在 海陆統 治权的 基础上 
的国家 力簠, 絕无 持久的 可能， 因 为它是 与人类 利益和 情感相 对立， 必定 遭到一 致的反 
抗。 以后任 何国家 决不珂 能享有 倣罗馬 人所享 的那么 广泛与 长久的 国外統 治权， 因为 
知識巳 經有那 么大的 进展， 人类 已経嗡 得反 抗手段 那么淸 笹， 而 国与国 之間的 来往也 
已經发 展得那 么普遍 和那么 自由。 

*  我們 作者在 这里和 其他地 方好像 沾沾自 喜地詳 細描 述大 不列顚 政治前 途的黯 
淡 状况， 他忘記 / 使 大不列 逆擧登 卓越地 位的生 产力， 如 果运用 得宜， 还能施 展作用 
維持它 的現在 地位。 大不 列_ 强大的 根源， 在于国 內产也 所利 用的天 _源， 至于 
它的 国外統 治权， 与其 說是它 的优越 所依存 的要素 ， 毋宁 說是表 示它的 优越的 存在与 
程度的 指标。 美 国的强 大基础 也 沒有餵 他所說 的那么 牢固。 总之， 毎个 国家都 有它的 
富裕和 迸歩的 根源， 同 时也有 它的 腐朽和 穷困的 根源。 大不 列顚有 資本， 有勤 勉和能 
干的民 众； 它 的禍根 是浩大 的 公債、 沉重的 賦税; 与 恤貧法 制度。 美国有 勤勉的 民众与 
广 大的土 地， 但它 有黑奴 制度， 而 这制度 和大氺 列顚的 任何苦 恼原因 比較 都是 更可怕 
的 禍根。 現在使 用黑奴 耕种土 地的雨 部各州 ; 說 不定有 一天变 为黑人 統治下 的地方 ，成 
沟这个 巨大共 和国® 恼 不絕的 根源。 国家的 繁荣因 素和衰 落因素 ， 酊以 A 为作 用加以 
限制 或浞其 扩展， 使 其复发 或归于 消火。 我 們的作 者滿有 信心地 推 断英国 閣員 的愚懸 
和腐 吆将继 續 存在。 說句老 奕話, 过 去的繂 驗和 眼前 的观 察, 都诳明 他的推 断完全 荀根 
据。 但 国内知 織的 进歩， «J 能使 当局 遂颧地 ，悄悄 地接 受它。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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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和 殖民地 的貿易 也将跟 着寿終 正寝。 法国 以前是 使用什 么东西 
购买殖 民地产 品呢？ 无 疑是用 本土的 产品。 現今它 尽管有 时是向 
中立国 或甚至 向敌对 国家购 买这些 产品， 然 而还不 是仍继 續使用 
同 样方法 进行购 买嗎？ 

我 承认， 由于 法国統 治者的 无知和 无道， 法国暫 时得对 这些产 
品偿付 比所必 要的貴 得多的 价格。 但 它現在 旣然只 付自然 价格购 
买这 些产品 （进口 税自然 不計在 內）， 而且还 像从前 那样使 用本土 
的产 品偿付 买价， 那末， 它在 什么方 面受損 失呢？ 由 于政治 变动， 
有的 貿易改 易了方 向。 食糖和 咖啡， 現在不 单从南 特和波 尔多进 
口 ，結果 这两城 市受了 損失。 但 法国現 在食糖 和咖啡 消費量 ，还和 
以 前一样 的多， 因此， 那 些不从 南特和 波尔多 进口的 部分， 一定是 
从別 的地方 进口。 法国不 能不按 照从前 的方法 使用自 己土地 、資 
本和劳 动的产 品从事 购买， 因 为一个 国家要 是不采 用劫夺 和海上 
掠夺 手段， 就只有 使用上 述方法 以购买 別国的 东西。 的确， 設使沒 
有陈 腐的偏 見和不 正确的 看法不 断反抗 着人事 的自然 趋势， 法国 
就能 从代替 原来自 己殖 民地貿 易的貿 易获得 很大的 利益。 

也許 可以爭 辯說， 殖民地 供給了 那些不 能从別 的地方 得到的 
貨物， 因此， 沒占 有这些 得天独 厚的地 区的一 部分的 国家， 将完全 
受捷足 先登的 国家的 支配。 后者由 于独占 收买殖 .民地 产品的 权利， 
能 向不这 么幸运 的国家 爱索取 什么价 格就索 取什么 价格。 現在已 
經无 疑問地 证明了 我們錯 誤地叫 做殖民 地产品 ，遍产 于热带 地区， 
热 带土壤 适于生 产这些 东西。 馬 拉加的 香料， 在开 恩早已 有了生 
产， 現 在在許 多其他 地方大 抵也有 生产。 从 来沒有 什么壟 断比荷 
兰 人壟断 香料貿 易更完 全了。 荷兰人 单独占 有生产 香料的 唯一島 
屿， 不許任 何人走 近这些 島屿。 欧洲 人有沒 有因此 缺乏香 料呢？ 
有沒 有因此 不得不 偿付髙 昂的价 格呢？ 对于 未曾从 事二百 年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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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未曾打 过十余 仗海战 ，未曾 牺牲八 千万法 郞和几 十万生 命以求 
少付两 三苏购 买一磅 胡椒和 丁香， 我們 有理由 感觉遺 慽嗎？ 値得 
注意， 就 殖民事 业說， 再 挑也挑 不出比 上述香 料事例 更有利 的例子 
了。 我 們簡直 不能想 像食糖 貿易的 壟断， 可 做到像 荷兰人 壟断香 
料 貿易那 么完全 ，因 为大部 分亚洲 、非 洲和美 洲地方 都大量 生产食 
糖。 可是 ，香料 貿易， 已 經有人 把它从 貪婪无 厌的荷 兰人手 中夺去 
了， 而且几 乎不費 一彈。 

古 代人由 于他們 所施行 的殖民 制度， 到处 結交了 朋友。 近代 
人想把 人淪为 隶屬， 到 处树立 仇敌。 母国 所委任 的殖民 地长官 ，对 
于 推广殖 民地人 民的幸 福和財 富漠不 关心。 他們不 打算跟 殖民地 
人民 一起过 生活， 不打算 在殖民 地人民 中間隐 居养老 ，不打 算作好 
官 以博得 殖民地 人民的 欢心。 他 們曉得 母国对 他們的 态度， 是看 
他 們能給 母国搜 括多少 財富， 而不是 看他們 官声的 好坏。 这些再 
加 上母国 不能不 授与所 委派的 距离遙 远的領 土的代 表統治 者便宜 
行事的 权力， 便 使他們 具备了 一个极 其可惽 的政府 所应有 的一切 
要素。 

很可 担心， 掌 握大权 的人， 像 其余人 一样， 往 往趋于 极端， 知識 
增长 太慢， 幷且 一举一 动不断 受文武 僚屬和 財政商 业各方 面屬員 
的 包圍。 这些人 受利害 动机的 驅使， 常 常歪曲 是非， 顚 倒曲直 ，把 
非 常簡单 的問題 故意弄 得曖味 难解。 这些 情况， 使 人不能 希望以 
下一 个制度 的加速 崩潰， 这个 制度在 最近三 四百年 中必定 以惊人 
的 程度剝 夺了五 大洲① 人类本 来可从 十六世 紀以来 层出迭 見的发 
明 以反激 励人类 劳动的 事物所 得到的 利益。 只有知 識的靜 靜的进 
步以及 人事的 不可抵 抗的自 然 趋势， 才能 推翻这 个制度 ， 

① 現在地 理学家 ，一 般认 力新荷 竺大陆 連同它 的周圍 島屿， 是 地球的 特殊部 分,， 
他們把 它叫做 澳大利 亚或澳 大西亚 ，因为 它完全 位在南 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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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章 外 来的暫 时移民 和永久 
移 民对国 民財富 的影响 

当一 个旅行 者来到 法国， 在法 国花費 一万法 郞时， 不可 設想这 
一万法 郞全部 都是法 国的純 利潤。 因为 旅行者 用这笔 錢交換 / 他 
消費的 东西， 这个行 为的結 果和他 仍然身 居外国 ，只 汇錢来 法国购 
买 所需要 的东西 而不亲 自到法 国消費 这些东 西是一 样的。 这个結 
果 也和国 际貿易 的結果 相似， 所得的 利潤幷 不等于 所得到 的全部 
价値或 其主要 部分， 而只 相当于 該价値 的百分 之几。 这百 分比的 
大小， 視 每次的 情况以 为定。 

到現今 为止， 人們对 这問題 的看法 还不是 这样。 由于坚 信金屬 
是 唯一財 富这个 主义， 人們設 想如果 一个外 国人带 了一万 法郞在 
他們中 間花費 ，这一 万法郞 全部都 将成为 国家的 純利潤 ，好 像把衣 
服供給 他的裁 縫匠， 把 小装飾 品供給 他的珠 宝商， 把 食物供 給他的 
粮 食商， 沒 有付給 他什么 价値以 交換他 的錢， 而所有 向他索 取的价 
格， 全 部都是 利潤。 其实， 国 家所得 的全部 利益， 只 不过在 和他打 
交道 中所賺 到的利 潤和从 卖給他 的东西 上賺到 的利潤 而已。 这利 
益絕 不是不 足齿的 利益， 因 为交易 每一次 的扩充 都是相 应的利 
益。 ® 但应 当了解 淸楚这 利益是 多大， 这样 才不至 上当， 偿 付过大 
的 代价购 买这項 利益。 一个专 門写作 貿易問 題的知 名作家 吿訴我 
們， 戏 剧公演 越鋪張 华丽頻 繁演出 越好， 因为 这种公 演是这 样性质 

① 一个 陌生国 家总占 外国旅 厅者的 便宜。 它 和他所 作的交 县可以 认为必 是合算 
的。 外 国旅行 者对于 当地方 言和物 价的不 內行， 以及 常常带 有虛荣 气派， 往往 使得他 
对 所消費 的东西 ，大 多付出 較髙于 时价的 买价， 龀外， 他花 錢参观 的公共 名胜和 表演的 
費用’ 已經由 那国家 茭付， 这些費 用幷不 因为他 的参观 而增多 w 但这壁 利益虽 是眞正 
和 絕对的 利益， 却很 有限， 不 可估計 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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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貿易， 法 国光伸 手向人 家收錢 ，而自 己不費 分文。 这个說 法完全 
与实 际情况 不符， 因为法 国要支 付演出 的全部 費用， 也就是 說法国 
損 失了这 些費用 ，这 种費用 除提供 无益的 娛乐外 ，不 生产任 何其他 
东西， 沒 留一点 价値来 补偿所 消耗的 价値。 作 为提供 娛乐的 手段， 
这种 游艺是 非常有 趣的； 但作为 要計算 盈亏的 生意， 它終必 呈現可 
笑的 洋相。 要是一 个商人 为利潤 着想， 在鋪子 里开个 盛大跳 舞会， 
招 待来宾 茶点， 我們 要对他 的作法 作何感 想呢？ 此外， 华丽 的游艺 
或 演出， 能否 吸引很 多外国 来宾， 是 很有疑 問的。 商 业上的 来往， 
珍貴 古物的 陈列， 別 的地方 看不到 的美术 杰作， 优良 气候， 治疗疾 
病的 矿泉， 特別 是想望 参观有 紀念价 値的事 件的发 生地点 或学习 
广泛 大众所 接受的 文字的 念头， 这些 吸引外 国人的 力量， 比 游艺或 
演出大 捲多。 我很 傾向于 相信， 单以滿 足人們 虛荣心 的娛乐 ，絕不 
能吸 引很多 远地的 观众。 人們 可能願 意跑几 里路参 加舞会 或欣賞 


有 趣的游 艺会， 但很 少人会 不远千 里前往 参加。 在 和平时 云集巴 
黎的 德国人 、英国 人和意 大利人 ，不可 能是专 为观看 法国歌 剧而来 
法国， 巴黎 幸而还 有很多 更値得 参观以 滿足好 奇心的 对象。 斗牛 
被认 为是西 班牙頂 稀奇頂 有趣的 娛乐， 但我 不能設 想会有 很多法 
国 人专为 着观看 斗牛而 跑去遙 远的馬 德里。 已經有 其他事 务来到 
法 国的外 国人， 确是上 述演出 的經常 观众， 但 他們絕 不是以 此为目 
的而前 来法国 


① 这个 問題对 英国已 成为国 家利害 攸关的 問題。 英 国資本 家和地 主大批 云集法 
国和意 大利的 一部分 地方， 他 們在那 里揮霍 巨額来 自英国 制造品 运銷外 国而沒 有运回 
相 应价値 的收入 * 这祥， 他們 的祖国 在这个 范圍內 只处于 生产者 的地位 而不处 于消費 
者 的地位 —— 光出力 而沒有 享受。 这种 情况虽 _ 于 它的生 产力， 但对 它的人 民的舒 
适、 快 乐和滿 足非常 不利， 因为 很少娛 乐是这 么个人 的或自 私的, 以致別 人在当 时和当 
地不能 沾到一 点光， 此外 ，財产 所有者 不他去 总是一 种利益 ，特 別在 大不列 顚如此 ，在 
大不 列顚， 許 多社会 服务是 免費的 -一 爱 尔丝所 受的損 失尤其 重大， 他 們上流 社会旣 
为英格 兰誘而 前往, 又为大 陆誘而 前往， 由此所 产生的 結果， 已經 很久成 为可遺 憾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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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 十四所 沾沾自 喜的游 艺会， 有更大 的危害 傾向。 出錢供 
給这 些游艺 会的开 銷的不 是外国 人而是 从本国 各省前 来的本 M 游 
客。 他們在 巴黎一 星期的 花費， 足供他 們在家 乡全家 一年的 費用。 
因此， 法国 受到两 方面的 損失： 一 方面， 国王 所消耗 的取之 一般人 
民的 錢財； 另一 方面， 个人 花費的 一切。 消费 的总額 都屬于 浪費， 
只有 巴黎的 一些商 人从它 上头赚 到錢。 他們 如果把 資本和 劳动用 
在更 有用的 方面， 也一 样可賺 到錢。 

携带財 产到一 个国家 居住的 外国人 ，是这 个国家 很大的 收获。 
在这种 情况下 ，这个 国家增 加了两 种財富 来源， 即劳动 和資本 。这 
种增 加物的 价値， 不比增 加相应 数量的 領土的 价値来 得小。 要是 
外国 移民把 私人优 点带来 幷热爱 入籍国 ，那末 ，所得 的精神 上的价 
値， 更不必 說了。 編写 布偷登 堡皇族 历史的 历史学 家說， “ 在腓得 
烈威 廉开始 摄政的 时候， 这个国 家沒有 帽厂， 沒有 袜厂， 沒 有嗶嘰 
厂， 沒有任 何毛織 品厂。 所有这 些东西 ，都 是来自 法国。 从 法国来 
的移民 ，把 制大 面幅厚 黑呢、 粗呢、 质地 較松的 呢紱、 无 边帽子 、袜 
子、 獺 皮帽、 毡 帽以及 染色技 术傳入 我国。 有些法 国流亡 者开設 
店鋪， 把他 們勤勉 的同胞 的产品 拿出来 零售。 柏 林不久 就有金 
匠 、珠 宝商、 钟表匠 、雕 刻师等 可引为 自豪。 在低地 居住的 法国侨 

惹起 埋怨的 事体。 虽然 使用命 令式措 施阻止 这种外 流也許 不智, 但 至少不 应該通 过财政 
制度鼓 励这种 外流。 英 国內閣 一直执 迷不 悟地 厉行这 种財政 制度。 儿乎全 部租税 都是 
直接課 自 消費。 永 久性生 产資料 和这 些生产 資料給 游手好 閑的所 有者所 生的租 金則完 
全 无稅。 因此 ，生 产資料 所有者 势必前 往消費 税最輕 的地方 去花錢 ，就 是說， 前 往英国 
以外 的任何 地方去 花錢。 他的 财产 受到无 代价的 保护， 茭 付保护 这些財 产的費 用的是 
生产 阶級。 这样， 这些生 产阶級 不但要 支付保 护自己 財产的 費用， 还要 支付保 护別人 
財产的 費用。 可是， 他們 却不能 仿效他 們的不 生产的 国人的 做法， 到別 的国家 以逃避 
本国的 租税。 什么 制度都 沒比这 个更不 公道和 更使人 沮丧。 它的 危害性 已一天 显著一 
夭 ，幷且 有导致 国家資 源銳减 的危險 ，但閣 員先生 們自己 旣看不 出这个 危險， 而 又不听 
別人 警吿。 的确， 在他 們中許 多的利 益在于 永久保 持这种 豁免， 因为他 們自己 也受到 
它的 利益。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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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推 广烟草 、水果 、蔬 菜的 栽植。 通过 他們的 努力， 近郊的 沙质土 
地 ，不 久变成 了国都 的菜园 。” 

劳动、 資本和 爱慕乡 土的感 情这样 的外移 ，对被 离棄的 国家是 
純粹 和完全 的損失 ，而对 給他們 以安身 之所的 国家是 純粹的 利益。 
瑞 典女皇 克利斯 廷那在 路易十 四取消 认可信 敎自由 敕令时 說得很 
有理由 ，路 易十 四用自 己 的右手 砍掉自 己的 左手。 

也沒 可能使 用高压 法律手 段来防 止这种 災难。 除非把 公民完 
全幽禁 起来， 否則 沒有法 子硬使 他留居 国內。 如果 他想把 动产运 
出 国外， 制止 他尤其 困难。 理 由是， 姑 且不談 走私， 其实走 私也不 
能完全 禁絕， 他可把 动产变 为貨物 ，自 己或托 人寄交 外国代 理人代 
售。 貨物 出口不 在禁止 之列， 而 且往往 是受鼓 励的。 貨物 出口是 
价値 的眞正 外流。 但政 府哪能 次次調 査它是 否以換 回相应 价値为 
目 的呢? ① 

挽留 人或吸 引人的 最有效 方法， 就是給 人以公 平和仁 慈的待 
遇， 保 护毎个 人使能 享受他 认为最 珍貴的 权利， 許人 自由安 排自己 
的 人身和 財产， 許人 继續保 持住所 和迁移 住所， 許人言 論自由 ，閱 
讀自由 ，写作 自由。 ® 


① 1790 年 法国新 政府以 紙币发 給裁撤 的机构 的人員 作遺散 費时， 这些人 員大部 
分把 这項亚 西納. 紙币換 为現金 或其他 有同等 价値的 貨物， 或自 己带去 外国， 或 寄往外 
国。 法 国因此 所受的 損失， 差不 多相当 于以現 金发遣 散費， 因为 那时候 紙币还 未十分 
貶値。 即使一 个人本 身仍住 国內， 如果 他立意 要把財 产移到 外国， 也无法 禁止他 ^ 

© 英国 在这儿 方面的 享受， 比欧 洲其他 国家有 过而无 不及。 但沉 重和不 公的捐 
税不 仅仅抵 銷这种 利益， 这可从 許多人 避地異 国这事 实看得 出来， 自 由政体 下的賦 
税 ，使人 受不了 的程度 ，可能 和专制 政体下 的暴政 相同。 但是， 如 果英国 人在大 陆上所 
受 的待遇 和所享 的自由 ，实 际上不 比本地 人好， 会不 会有这 么多英 国人， 願意以 外国的 
不自 由环境 来交換 本国的 苛税。 无論 如何， 英国 政府有 力量视 轉这种 形势， 把 大多数 
逃亡 外国的 人招回 国內， 只要 它改革 銳制, 把加 于动产 的負扣 移轉 到不能 移往外 国的不 
动 产方面 ，簡单 地說、 就是减 輕消费 税負担 ，而对 私有生 产資钭 的純收 入課税 。 参閱本 
书英 譯本第 230 頁注 U)。 —— 英 譯本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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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硏究了 生产手 段幷指 出那些 使生产 手段的 作用的 效果有 
时較 大有时 較小的 各种客 观情况 之后， 如果 企图对 組成人 类財富 
的各种 財产进 行一般 性硏究 ，将 不但使 本书不 能完篇 ，而且 将和我 
的主 題沒有 关系。 这种硏 究工作 可提供 写成許 多特殊 論文的 材料。 
可是， 这 些生产 品中有 一个， 其 用处和 性质还 不为人 們所太 了解， 
但了 解它可 大大帮 助說明 討論中 的問題 。因此 ，我决 定在結 束本书 
这一部 分之前 ，对 这产品 作单独 硏究。 这 产品就 是貨币 。作 为主要 
交易手 段和移 轉手段 ，貨币 在生产 中起的 作用是 非常重 要的。 


第二 十一章 貨币 的性质 和用途 

第一节 一被 性叙述 

一 个社会 只要文 化有一 点点的 进步， 就 沒有一 个人自 己生产 
所需要 以滿足 自己需 要的全 部东西 ， 甚至也 很少一 个人独 力产出 
—件 完整的 产品。 即使他 独力产 出一件 完整的 产品， 他的 需要也 
不限 干这个 产品。 他 的需要 又多又 不同， 因此， 他必 須把他 的产品 
超过自 己 需要的 部分， 和 人交換 他所需 要的其 他产品 ，从而 取得他 
个人 所消費 的一切 东西。 順便在 这里提 一提， 由于 各部門 的个人 
生产 者一般 只保留 很少的 自己产 品供自 己使用 ，例如 ，园丁 只保留 
很 少的自 种的菜 ，面包 师只保 留很少 的自烘 的面包 ，鞋 匠只 保留很 
少的自 制的鞋 等等， 所以 在一切 社会， 大部分 的产品 ，不 ，差 不多全 
部 的产品 ，都是 通过交 易的媒 介达到 消費。 

由 于这个 原因， 有人不 正确地 推断， 交換 和移轉 是財富 的产生 
的基础 和由来 ，特別 是商业 的基础 和由来 ，但 其实交 換和移 轉只不 
过 是次要 和附屬 的情况 而已。 理 由是， 如果 每个家 庭都自 产自己 
消費的 东西， 像 我們所 看到美 国一些 边陲居 住区有 的时候 所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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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那样， 社会仍 可继續 存在， 尽管 沒有进 行过一 次交換 或移轉 。我 
发表这 个意見 ，目 的完全 在于指 出正确 的原則 ，沒有 絲毫意 思想贬 
低 交換和 移轉对 于促进 生产的 重要。 我現在 从以下 一个观 点出发 
討論， 就 是說， 在文化 发达的 阶段， 非 有交換 和移轉 不可。 

承认了 交換的 必要性 之后， 让我 們停一 停来考 虑組成 社会的 
成 員所必 定遇到 的許多 混乱和 困难。 他們大 部分只 不过是 一种或 
至多 两三种 产品的 生产者 5 但 在他們 中連最 貧穷的 也必是 許多种 
类产 品的消 費者。 如果 每一个 人都必 須把自 己的特 殊产品 来交換 
自 己所 需要的 东西， 如果这 整个过 程都是 采取物 物交換 的方式 ，跟 
着发 生的将 是多么 大的困 难啊！ 饥餓 的刀匠 得把所 制的刀 子向烘 
面包 者交換 面包， 但后者 也許已 經有了 很多刀 子而需 要衣服 。他 
想 把面包 向裁縫 匠购买 衣服， 但裁縫 匠不需 要面包 而需要 屠戶的 
肉， 等等。 

为了克 服这种 困难， 刀匠 在发觉 他不能 劝誘烘 面包者 接受他 
所不需 要的刀 以后， 必 将竭尽 力量去 取得烘 面包者 随时能 够使用 
以交 換他所 需要的 东西的 貨物。 如 果社会 有一种 貨物， 不 但本身 
有內在 效用， 而 且随时 都为人 所願意 接受交 換必要 的消費 品幷易 
于分 割而因 此成为 需求的 对象， 那末 这貨物 就是刀 匠顧以 他的刀 
子換 取的东 西了。 因为， 他 从經驗 懂得， 如果 他有这 种貨物 ，他就 
能毫无 困难地 通过第 二次交 換行为 获得面 包或任 何其他 东西。 

貨币就 是这种 貨物。 

使人 們喜爱 具有本 国通貨 形式的 价値过 于其他 形式的 同量价 
値的 ，是以 下二种 特质： 

(1) 作为交 易媒介 帮助有 需要交 換东西 或需要 购买东 西的人 
換句 話說社 会一切 成員取 得所願 想望的 东西的 特质。 由于 人們普 
遍相信 貨币是 大家頋 意接受 的东西 ，所 以他們 认为有 了货币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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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交 換行为 定能获 得直接 想望的 东西， 不管 这东西 是什么 。至 
于拥有 任何其 他貨物 的人， 决 不能确 保这貨 物一定 能为拥 有他所 
想望 的东西 的人所 接受。 

(2) 可分割 为恰恰 与所打 算购买 的价値 量大小 相等的 分量的 
特质。 这 个特质 使貨币 能得一 切耍购 买东西 的人的 欢心， 換句話 
說， 能得社 会一切 成員的 欢心。 由于这 个特质 ，人們 想望把 所持有 
的 多余产 品交換 貨币， 这 些产品 通 常就是 他們自 己 生产的 产品。 
因为， 他 們相信 这个特 质再加 . h 上述 特质， 使 他們能 用这种 形式的 
价値 购得相 当于所 需要的 价値， 幷能 随心所 欲地在 任何地 点和任 
何时候 购得所 想望的 东西以 代替他 們起初 卖去的 东西。 

当文化 发达到 极点， 个 人的需 要又多 又不同 ，生 产动作 采用极 
其 精密的 分工的 时候， 交 換便更 加需要 ，更常 发生， 而 且更为 复杂。 
各自 消費自 己的产 品和物 物交換 的办法 ，变 为不合 实用。 例如 ，如 
果一个 人只制 刀柄， 不制全 把的刀 （在 刀子采 用大規 模生产 方法的 
城市， 情况 确是如 此）， 他便不 生产任 何他可 利用的 东西， 因 为沒有 
7] 身的刀 柄能作 什么使 用呢？ 他自己 的产品 ，一 点点 他也用 不着， 
而 必須把 其全部 交換生 活必需 品或舒 适品， 如 面包、 肉 、麻 布衬衫 
等等。 但面 包师、 屠戶、 織匠都 不会需 要除从 事刀的 最后一 道加工 
工作的 刀匠外 对任何 人都不 适用的 东西， 而 刀匠又 自己拿 不出面 
包和肉 跟他交 換刀柄 ，因为 他不生 产这些 东西。 因此 ，他必 須拿出 
一 种由于 社会习 慣能够 用以交 換大多 数其他 东西的 貨物。 

这样 ，国家 越文明 ，分工 越精密 ，貨 币越 必要。 ① 可是， 历史不 

① 貨币 的效用 和分工 程度以 及个人 消費东 西的种 类的多 寡成复 比例。 在西印 
度 产糖殖 民地， 虽 按人口 比洌計 算生产 极其 丰富， 但却不 锚要很 多貨币 以完成 产品的 
移轉。 这 是因为 大部 分人口 是黑人 ，他 們所消 費东西 的种类 不多， 他們的 食物和 衣服， 
都 是整批 购入， 而 且极其 簡单、 始終 如一。 但在各 个农場 * 农业劳 动和工 业劳 动的分 
工, 可能已 达到很 精密的 程度。 一一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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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 完全不 知道使 用任何 特殊物 品充当 貨币的 国家的 例子。 我們听 
說 ，墨西 哥被发 現时， 他們完 全不知 貨币是 怎么一 回事。 我 們又听 
說， 当 西班牙 征服墨 西哥时 ，墨 西哥剛 开始使 用椰子 为貨币 进行小 
額 的交易 。①③ 

我曾 提到， 选擇某 种物品 而不要 其他物 品充当 貨币的 是习慣 
而不 是政府 权力。 因为， 政府虽 可鑄出 它所喜 欢叫做 克郞的 銀币， 
但 它幷不 强迫人 民把貨 物換这 銀币， 至少这 是財产 权受到 尊重的 
地方的 情况。 也不是 单单因 为币面 所刻的 印記， 人 們願意 接变它 
交換 貨物。 貨币的 流通， 和其 他貨物 的流通 相同。 人們有 自由以 
一种 物品交 換其他 实物， 或換 金条， 或換 銀块。 一个 人所以 宁願要 
銀币而 不要其 他物品 ，完 全因为 他从經 驗曉得 ，拥有 他所要 购买的 
东 西的人 ，喜欢 貨币过 于其他 物品。 克郞 銀币所 以通用 为貨币 ，就 
是凭借 这种自 发的 选擇， 沒 有其他 根据。 如 果人們 有一点 根据可 
設想別 种貨物 比方說 小麦更 容易換 到他所 需要的 东西， 他 們将不 
把 貨物換 克郞， 而 将要求 小麦， 于是 小麦就 将具有 貨币的 一切性 
能。 事 实上， 当 指定的 貨币或 政府所 发行的 貨币信 用扫地 或不得 
人民信 任时， 就 曾发生 过这种 情况。 

因此， 指定 单独使 用某种 物品为 貨币的 是习慣 而不是 政府的 
命令， 不管 这物品 是克郞 或是其 他貨物 


① 雷 諾尔: 《哲学 史和政 治史》 ，第 6 卷^ 

© 不 是揶子 而是可 可子， 何这是 英譯者 所誤譯 „ —— 原編者 
③ 当欧 洲人开 始跟根 比阿河 流域黑 A 来往 时， 后者 最需耍 的貨物 是以制 造狡具 
和武器 的铁， 由是 铁成为 it 較 价値的 标准。 过 了一些 时候， 铁在 他們交 县上变 成名又 
标准。 合一 条铁的 二三十 叶烟叶 ，可換 合一条 铁的四 、五 品脫 糖酒， 看該物 品当时 供給 
量的 多寡以 为定。 在这种 社会， 各沖不 同物品 相继执 行和其 他物品 相比 較的貨 币的职 
务， 这 使該社 会备受 物物交 換制度 的一切 不便， 其中 最重要 的就是 缺乏一 祌为 人所普 
遍漯 要普遍 接受而 且能随 时分割 为和一 般貨物 的价値 相适应 的分量 的物品 ^  ( 参閱 
M. 派克: 《游記 》, 第 1 卷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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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个別 产品和 貨币相 交換比 和任何 其他产 品相交 換更頻 
繁 ，所以 这种交 易就有 特殊的 名称。 这样 ，接 受貨币 作为交 換叫做 
中争 ，付 出貨币 作为交 換叫做 

#  貨币 的使用 就是这 样开始 W/。 这 些論旨 絕不是 单凭臆 測作出 
的。 关于貨 币問題 的一切 理論、 法律 和章程 都必須 以这些 論旨为 
基础， 建立 在任何 其他基 础上的 制度一 定不会 健全， 不 会牢固 ，幷 
且 一定不 能完成 設立的 目的。 

为把 貨币的 主要性 能以及 它所容 易遇到 的主要 意外事 故說得 
尽可能 明晰， 我将 分节討 論这些 問題， 企图 使閱讀 我这一 本书的 
人， 尽 管这样 分类， 仍然能 够容易 了解它 們之間 的联系 ，能 够对貨 
币 的全部 活动以 及人类 的愚蠢 或不幸 所偶然 引起的 扰乱自 己作出 
分折。 


第二节 货帀 的材料 

按照 上节的 理論， 如果貨 币只不 过用作 人們所 持有的 东西和 
所想望 的东西 的交換 媒介， 那末， 选 擇什么 东西作 为貨币 材 料是沒 
有关 系的。 人 們不是 需要貨 币作为 食物吃 ，作 为家具 使用， 作为衣 
服穿。 人們需 要貨币 是以再 出售为 目的， 就是說 ，在 得到貨 币作为 
某东 西的交 換品后 再用它 交換其 他具有 效用的 东西。 因此， 貨币 
不是消 費品。 在 輾轉易 手过程 中它不 会发生 显箸的 耗損。 不論它 
的材 料是金 、銀 、皮革 或紙， 它都能 一 样滿 意地执 行它的 职务。 

可是， 要使貨 币能够 执行它 所担当 的任务 ，它必 須具有 內在的 
和 确实的 价値。 因为誰 都不願 意舍棄 有价値 的东西 以交換 价値較 
小或沒 价値的 东西。 

增加貨 币的效 能的， 还有比 較次要 的条件 ，一种 材料如 不具备 
这 些条件 ，就 不配充 当貨币 ，就 不能普 遍地或 永久地 单独担 当貨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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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任务。 

荷 馬吿訴 我們， 狄奧米 迪的盔 甲値九 头牛。 一 个只打 算花这 
数目 的半数 以武裝 自己的 战士， 一定会 对付四 头半的 牛不知 所措。 
因此 ，用作 貨币的 物品， 必須易 于不損 耗地按 照所想 望的不 同东西 
分割 起来， 幷能 这样分 割以致 能恰恰 和所需 要的数 量的东 西相交 
換。 

此外， 我們都 知道， 在阿比 西尼亚 ，人 民以盐 为貨币 。如 果法国 
也用盐 为貨币 ，一 个人要 交換一 星期的 食物， 就得携 带山似 的一大 
堆 的盐到 市場。 因此， 充当 貨币的 物品， 必 須不那 么多， 以 致每次 
进 行交易 无須移 轉大量 的这种 物品。 

据說紐 芬兰以 鱈魚为 貨币。 斯密 曾提到 苏格兰 某乡村 用铁釘 
为 貨币。 ①这种 性质的 貨物， 除許多 其他不 适用地 方外， 还 有很大 
缺点， 即人們 要增加 它的供 給量就 可增加 它的供 給量， 以致 它的相 
对 价値可 能突然 大变。 但誰会 願意把 东西交 換可能 过一会 儿就跌 
了 一半或 四分之 三的价 値的物 品呢？ 所以 ，充 当貨币 的物品 ，必須 
不易 获得， 以 保证接 受它的 人不至 因它的 突然跌 价受到 損失。 

在 馬迪夫 島和印 度与非 洲一些 地方， 土 人使用 叫做瑪 瑙貝的 
貝壳 为貨币 。 这个物 品除某 些野蛮 部落用 作装飾 品外， 沒 有內在 
价値。 一 个国家 如和地 球上許 多部分 有商业 来往， 这种貨 币是要 
不 得的。 通用 范圍这 样狹窄 的交易 媒介， 一 定会呈 現种种 不能排 
除的 缺点， 人們 所最願 意接受 作为交 換品的 物品， 自然总 是也为 
其他 人普遍 最願意 接受的 物品。 

因此， 难怪世 界上商 业国家 ，几乎 全体采 用金屬 来执行 貨币的 
任务。 工 商业比 較发达 的社会 一經宣 吿它們 所选擇 的貨币 材料， 


① 〃国 民財富 的性质 和原因 的硏究 》， 第 1 篇 ，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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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社会 就有明 显理由 歩其 后尖。 

当 現在生 产很多 的金屬 还相当 稀罕的 时候， 人 們曾滿 足于使 
用这些 金屬为 貨币。 斯巴 达的法 币是铁 ，罗馬 人的早 期通貨 是銅。 
到 了这些 金屬开 采越来 越多的 时候， 它們便 也具有 t 述的 价値过 
小 的产品 的缺点 。① 貴金屬 即金銀 已經被 普遍采 擇为貨 币很久 ，金 
銀特別 适宜充 当货币 ，其 原因 如下： 

(1)  旣 可分割 为极小 部分， 又可 再合在 一起而 不至在 重量或 
价値 上发生 显著的 損耗， 所以 容易分 为相当 于所购 买东西 的价値 
的 分量。 

(2)  全世界 所产的 金銀都 同质。 一格 令純金 与另一 ，格 令純金 
完全 同质， 不 管它是 来自欧 洲金矿 、美 洲金矿 或非洲 金矿。 时間、 
气候、 潮湿都 不能改 变它的 品质。 因此， 任 何特定 部分的 相对重 
量， 可以 馬上决 定它对 于任何 其他邡 分 的相对 数量和 价値。 两格 
令 的金， 相当于 一格令 的金的 两倍， 不多 不少。 

(3)  金 銀尤其 是搀合 其他物 质的金 銀非常 結实， 能抵 抗最剧 
烈的 摩檫， 因此对 流轉快 速的用 途非常 适合。 但 就这一 点說， 金銀 
比 許多种 类的宝 石有所 逊色。 

(4)  金 銀的稀 罕程度 以及因 稀罕而 昂貴的 程度， 沒有 达到那 
样的 程度, 以致相 当于一 般貨物 的分量 的金銀 ，小到 普通肉 眼看不 
見。 另 一方面 ，金 銀也沒 有多到 或便宜 到那样 的程度 ，以致 价値很 
大 的分量 的金銀 ，就是 沉重的 分量。 随 着时間 的流逝 ，金銀 以后在 
这方 面可能 变成美 中木足 ，特別 是如果 发現蘊 藏丰富 的新矿 发現。 

① 斯 巴达的 貨币， 可 证明政 府本身 能使它 的貨币 通用的 力量是 怎样。 斯 巴达的 
法 律規定 以铁鑄 巾， 其目 的在于 使人們 不县于 窖藏貨 疖或移 轉大量 貨币， 但結 杲不生 
效力 ，因 为該法 律与貨 +币 的主要 作用有 所抵触 但是， 沒有立 法者能 比来克 格斯* 更受 
人民的 服从。 

•  斯 巴达立 法者。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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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那时候 ，人 类或必 須使用 白金或 現今还 不知道 的金® 允当 貨币。 

最后 ，金 銀能打 上印記 ，证明 每块的 重量和 成色。 

虽 然用为 貨币的 金銀， 一 鲽都搀 杂合金 (一般 是銅） ，但 所混合 
的賤 金屬， 一般 作为沒 有价値 看待。 不 是因为 合金本 身沒有 价値， 
而是因 为从比 較純淨 金屬提 取所含 合金， 其 費用耍 比提取 出来的 
合金 的价値 还大。 因此 ，搀 杂合金 的金币 或銀币 ，老 是只依 照其所 
含金 銀的分 量估計 价値。 ® 

第三节 一种 貨物从 充当貨 币所得 到的增 加价値 

从以 上几节 所述， 可見 貨币所 以能够 通用， 不 是由于 政府权 
力， 而是由 于它具 有特殊 的內在 价値。 但人 所以要 貨币而 不要其 
他有同 一价値 的貨物 作为交 換品的 原因， 則 是由于 貨币具 有貨币 
所特 有的性 能以及 它从充 当貨币 所得到 的特殊 利益， 就 是說， 人人 
使用它 、需 要它。 全部 人口， 自 最穷以 至最富 ，沒有 一个不 需荽和 
人交換 东西， 不需 要购买 东西， 不 需要消 費貨币 。換句 話說， 全体 
人口都 必須获 得充当 交易媒 介的貨 物， 也就 是人人 公认为 最适于 
充当 交易媒 介而且 事实上 最常用 作交易 媒介的 貨物。 持有 其他貨 
物譬如 說珠宝 的人， 要 以珠宝 和人交 換所需 要的生 活必需 品或奢 
侈品， 非找到 珠宝消 費者， 不能 通过交 換获得 那必需 品或奢 侈品， 
而 且即在 找到时 还不能 确保該 珠宝消 費者必 能以他 所需要 的东西 
給 他作为 交換。 反之 ，持 有貨币 的人， 便可确 信无論 向什么 人购买 


① 法国 現今的 銀币， 含一成 銅和九 成純銀 》 銅 与銀的 比价是 一对六 十左右 ，所 
以 ，一枚 銀币所 含鲖的 价値、 等于 这种銀 m 的整 个价値 的六百 分之一 左右， 或等 于六法 
郞中的 一生丁 ，設 使把 銅提取 出来， 提出 的銅， 还 不够抵 付这項 工作的 費用， 至 于这对 
于印記 的价値 的破坏 ，更 不必 說了。 因此， 在計算 銀币价 値时， 都不 計及銅 的价値 。一 
枚 五法郞 銀币， 包 括合金 虽实际 上称二 十五 格令， 但只 ri： 現其所 含二十 二格令 半的純 
銀的 价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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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东西， 后者 必定願 意接受 貨币， 因 为他自 己迟早 也要以 购买者 
資格出 現 。① 持有貨 币的人 ，只 須通过 一次交 換行为 叫做购 买便能 
得到 所需要 的一切 东西， 至于 持有其 他貨物 的人， 要 得到所 需要的 
东西， 至少須 作两次 交換， 即一卖 一买。 这就 是貨币 作为貨 币所得 
到的 利益的 梗槪。 但 每一个 人必定 明了， 人 們所以 喜欢貨 币过于 
其他 东西， 就是因 为貨币 实际上 被用作 貨币。 

我必 須指出 ，选用 某一种 貨物作 为貨币 ，結 果必 使这貨 物的內 
在价値 增加。 这貨物 旣有一 个新的 用途， 自然 更为人 所需要 。把 
这貨 物的現 有数量 的一半 或四分 之三用 于新的 用途， 必使 它的所 
有部分 都成为 更难得 、更昂 貴。® 

如果 現有的 金銀， 除制 造餐具 和装飾 品外， 沒有其 他用途 ，那 
末， 金銀将 变得很 丰富， 而比 現在便 宜得多 ，就 是說， 不論什 么时候 
以 金銀交 換其他 貨物， 必 須按照 所交換 价値的 大小的 比例， 或付出 
更多的 分量， 或收入 更多的 分量。 但大 部分的 金銀， 現在被 指定用 
作 貨币， 而且 专用作 貨币， 因此所 剩以制 餐具和 装飾品 的金銀 ，便 
少 起来， 而这 种短絀 情况， 必然 使金銀 的价値 升漲。 另 一方面 ，如 
果从未 使用金 銀制造 餐具和 装飾品 ，那末 ，可 用作为 貨币的 金銀制 
品必 較多， 于 是貨币 将比較 便宜， 就 是說， 得 付較多 的貨币 购买同 
一 数量的 貨物。 把金 銀使用 于工业 方面， 其 結果必 使可用 为貨币 
的 金銀变 得少， 变 得貴。 同 样地， 用金 銀作为 貨币， 其結果 必使工 
业上 所用的 金銀变 得少， 变得 貴。® 


①  不可忘 記貨市 的其他 特质， 即可 分割性 或割让 的价値 的可分 廟性。 由 于这个 
特性， 珠宝商 可把他 的貴重 貨物的 最小部 分交換 他的家 庭費用 的最小 项目。 

②  杜閣在 (关于 財富的 形成和 分配的 考察》 中曾說 到这一 点„ —— 英 譯本注 

③  李嘉 图等著 作家， 认 为金銀 的价格 或金銀 对其 他貨物 的交換 价値， 完 全决定 
于获得 金銀的 費用。 因此， 按 照这种 看法， 金 銀的需 耍或需 求一点 也不影 响金鋇 的价 
格， 这种看 法和日 常的經 驗以及 无可爭 辯的經 驗完全 相反， 日常 的經驗 以及无 可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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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金銀 旣由于 用作貨 币而貴 至不能 普遍用 以制造 餐具和 
裝 飾品， 結 果使用 金銀制 造这些 东西自 然不大 合宜。 这种 豪奢是 
得不偿 失的。 所以 厚重金 餐具已 經不流 行了， 在商 业活跃 和財富 
迅 速增加 使充当 貨币的 黃金的 需求呈 現大大 增加的 国家情 况尤其 
如此。 富足人 家也得 滿足于 鍍金的 餐具， 即 外面包 一层薄 金的餐 
具。 只較 小的制 造品或 手工的 价値比 金的价 値更大 的物品 才完全 
用金 制造。 在大不 列顚， 制 造輕型 餐具， 富足 人家常 常滿足 于镀銀 
的 东西。 陈 列厚重 金餐具 以夸人 ，徒 費巨額 的資本 利息。 

一般 地說， 金銀 价値的 增加， 带 来种种 不利， 因 为它使 許多生 
活舒适 品和便 利品如 銀匙、 銀 盘等， 变成大 多数家 庭买不 起的东 
西。 但 从貨币 的角度 看来， 金 銀价値 的增加 幷沒有 不利的 地方。 
反之， 每次 迁移住 所或每 次买卖 东西， 只要移 轉較輕 的东西 _ 

不論什 么貨物 ，只 要它 在世界 上一个 地方被 选擇充 当貨币 ，它 
的 价値在 世界一 切其他 地方势 必一起 升漲。 沒有 疑問， 如 果亚洲 
停 止使用 白銀作 为貨币 ，欧洲 銀价必 受影晌 ，我 們将 必須付 更多白 
銀交換 一切其 他貨物 ，因 为白銀 在欧洲 的一种 用途， 就是輸 出到亚 
洲去。 

使用金 銀充当 貨币， 决 不能使 金銀价 値趋于 稳定， 金 銀的价 
値， 将仍 然像其 他貨物 那样， 会 发生地 方性和 暫时性 变动。 半盎斯 
的白銀 ，在 中国能 买到在 欧洲要 値一盎 斯白銀 的日用 品和娛 乐品， 

而 一盎斯 的白銀 ，在法 国能买 到比在 美洲多 得多的 东西， 白 銀在中 

1, 

的 經酴， 使我們 必然作 出这个 結論， 即价 値随着 需求的 增加而 增加。 假 設由于 新銀矿 
的 发現， 白銀 变得像 銅一样 普通， 那末， 凡銅 不适宜 于充当 貨币的 条件， 白銀将 一槪具 
备 ，而 黃金将 更加普 遍地用 作貨币 n 因此黃 金的增 加谲求 ，必 使黃金 价値扶 榣直上 ，而 
玥今由 于产額 不够抵 付开 銷棄而 不采的 金矿， 将重新 开采。 固然这 时候也 、須付 更高价 
格 以取得 黃金， 但誰能 否认黃 金的价 値不是 随着需 求的墦 加而壻 加呢？ 正由于 黃金需 
求的 扩大， 采矿 者才决 意承担 增多的 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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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比 在法国 貴重， 在 法国比 在美洲 貴重。 

这样 ，貨币 或現金 （有人 称为現 金）， 是 这样的 貨物， 它 的价値 
像其 他貨物 那样， 受 决定一 切貨物 价値的 規律的 决定， 換句 話說， 
視 它的供 給量和 需求量 的比較 情况而 增减。 有的 时候， 貨 币的需 
求 是这样 强烈， 以致用 作貨币 的紙能 具有和 同面額 黃金相 同的价 
値 ，大 不列顚 貨币就 是一个 例子。 

不可 設想， 大 不列顚 紙币的 价値， 是从 它担保 兌付現 金而束 
的， 虽然它 含有这 种担保 的意思 ，自 1797 年停 止兌現 以来， 英兰 
銀行仍 一直保 持这种 保证， 但始終 沒有設 法履行 ，許 多人幷 且认为 
它无法 履行。 @黃 金只能 一点一 点地弄 到手， 而 且要付 貼水， 換句 
話說 ，要 付較大 金額的 紙币以 換較小 金額的 黃金。 可是 ，紙 币虽然 
跌价， 它 的价値 仍比所 由制成 的薄薄 的紙的 价値大 得多。 这个价 
値 是从什 么地方 来呢？ 是从这 个情况 来的， 即发展 到高阶 段的社 
会和 工业， 迫切需 要交易 媒介。 英国在 現在情 况下， 为完成 国內的 
买卖 交易， 需要 相当于 一百二 十八万 四千磅 黃金的 价値的 交易媒 
介 ，或 相当 于十二 亿磅白 糖的价 値的交 易媒介 ，或相 当于六 千万金 
鎊的 紙的交 易媒介 (英兰 銀行紙 币三千 万鎊， 地方銀 行紙币 三千万 
鎊)。 © 这就是 为什么 六千万 鎊的紙 ，尽管 沒有内 在价値 ，却 由于交 

① 在 英兰釵 行能 够兌现 包的鈔 $ 之前， 該行 的最大 妝务者 即政府 必須先 以現金 
偿 淸它所 欠 該行的 憧务。 但政 府除以 它的儲 备收实 M 金， 或增加 捐税幷 以这样 得到的 
收入 收买現 金外， 无 法偿淸 箧务。 如果采 行这种 办法， 实 际上就 等于以 一种新 的耍付 
更大代 价的流 通手段 代替現 茌所用 的流通 手段， 这新 的流通 手段必 須由政 府购买 # 現 
用 的流通 手段虽 然出了 毛病, 而且 沒有絲 毫內在 价値， 但却执 行它的 职务相 当的好 a 

③ 不可 設想， 我 們作者 不知道 英当銀 行鈔票 和地方 銀疔鈔 票的大 氐別。 这大 k 
別是: 英竺銀 行鈔票 是紙币 ，是主 m; 地方 銀行鈔 票是可 兌換鈔 '票 的代表 ^ 他的 上述观 
点是 完全正 确的。 具体表 現在地 方銀行 鈔票的 信用， 和不 兌現的 主币或 紙巾阆 是流通 
手段 ^ 要是 沒有地 方銀行 鈔票的 存在和 竞爭， 要維特 現 今貨帀 价格的 水平， 英兰釦 行 
就得 增加一 倍的发 h% 由于人 們对于 h 巾和 它的 竞爭 者或信 用的合 作缺乏 明 确的概 
念， 所 以至今 对这問 題还流 h: 着很混 乩的看 法《 英 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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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媒介的 需要， 被看作 相当于 一百二 十四万 八千谤 黃金或 十二亿 
磅白糖 的价値 使用。 

作 为紙币 具有特 殊內在 价値的 证明， 当 紙币的 信用和 現在一 
样， 但它的 数量或 名义金 額增加 的时候 ，它的 价値就 按增加 的比例 
而 下降， 像 任何其 他貨物 那样。 由于 一切其 他貨物 都按紙 币跌价 
的 比例而 上龈， 所以紙 币的总 价値决 不能超 出一百 二十八 万四千 
磅黃 金或十 二亿磅 白糖的 价値。 为什 么是这 样呢？ 因为完 成英国 
国 內一切 价値的 流轉幷 不需要 更多的 价値。 政府只 在名义 上有力 
量增加 国內貨 币的总 数量。 总数量 一增加 ，各 部分的 价値便 咸少， 
总数量 一戚少 ，各 部分 的价値 便增加 。① 

由于一 个国家 的貨币 ，无論 是用什 么材料 制造， 都必定 具有由 
于 充当貨 币而产 生的特 殊內在 价値， 所以貨 币也是 国民財 富的一 
种， 和 食糖、 靛靑、 小麦 以及一 个国家 所可能 拥有的 一切其 他貨物 
一样 。③ 和其 他貨物 相似， 貨 币会发 生价格 变动， 也会被 消耗掉 ，虽 
然 不像多 数其他 貨物那 么快。 因此 接受加 尼埃③ 的意見 是不对 
的。 他把以 下定为 原理： “只 要白銀 是处于 貨币的 形态， 严 格地說 
它就 不是实 际財富 的一項 ，因为 它不能 立即直 接滿足 需要， 也不能 
取得 快乐。 ”但許 許多多 价値在 它們的 現有形 态下也 不能滿 足需要 
和取得 快乐。 一个商 人可能 在堆棧 里堆滿 靛靑。 在这个 形态下 ，它 
沒 有絲毫 用处， 旣不 能用作 食物， 又不 能用作 衣服。 但尽 管如此 ，它 
仍 然是一 种財富 ，可 随意改 換成为 适于直 接使用 的另一 种价値 。因 

① 关于紙 茚发行 过多的 后果， 参閱 本书第 22 章第 4 节, 該节 专門討 論貨币 問題. 

③ 紙币数 量的墦 加以及 跟着发 生的 紙币的 跌价， 不影 响社会 財富的 增长， 但便 
估 計財富 时得用 較大的 数字， 正像财 富是以 小麦代 替白銀 估計时 的情况 一样。 国民总 
財富 也許是 相当于 二百 亿公斤 小麦， 而只相 当于二 千五百 万公斤 白銀， 但其价 値却完 
全一样 o 如 果貨币 的价値 較小， 就得使 用更多 的貨币 单位来 表示同 一的价 値， 

③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的法 譯者 0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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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处 于克郞 形态的 白銀， 和藏 在箱里 的靛靑 一样， 同是財 富的一 
种 。此外 ，在文 明社会 ，貨 币的效 用不是 人們的 想望的 一种对 象嗎？ 

的确， 这伎 著作家 在別的 地方也 承认， “ 在一个 私人銀 柜里的 
銀币， 是 眞正的 財富， 是 他的財 产的一 个主要 部分， 他可直 接使用 
它寻欢 取乐。 但这 同一的 銀币， 在政治 經济学 看来， 只不过 是交易 
媒介， 和它所 帮助流 轉的財 富根本 不同” 。①我 希望我 所說的 一切， 
足够 证明現 金和一 切其他 財富是 完全相 似的。 凡对 个人說 是財富 
的 ，对国 家說也 是財富 ，因 为国家 是由許 許多多 个人組 成的。 在政 
治 經济学 看来， 它也不 能不是 財富。 政治經 济学决 不可被 想像上 
的价値 这个槪 念引入 迷途， 决 不可把 社会一 切成員 所个別 地和共 
同地 看作名 义上的 价値而 不看作 实际的 价値的 东西看 作价値 。这 
是 另一个 证据， 证 明在政 治經济 学眞理 也只有 一个， 像其他 科学那 
样。 什么 适用于 个人也 适用于 政府和 社会。 眞 理是一 致的， 只在 
应用 上才可 能有所 变化。 

第四节 鑲造 貨币的 功用与 鑲币費 

到現在 为止， 我还 沒提到 貨币从 它的印 記和鑄 造費用 所得来 
的 价値。 我仅仅 指出金 銀作为 商品的 各种效 用以及 从这些 效用产 
生的 价値。 我把 金銀适 于充当 貨币也 看作一 个这种 效用。 

无論什 么地方 使用金 銀作为 貨币， 金銀就 經常輾 轉易手 。許 
多人一 天中做 了几次 买卖， 如 果需要 时时刻 刻带着 天平来 称所收 
的 貨币， 将 是多么 麻煩， 而 且必定 会由于 天平出 毛病， 发生 許多錯 
誤和 爭执。 不但 如此， 金銀可 搀杂其 他金屬 而不呈 現肉眼 可看得 
出的 变质。 判 定金銀 成色， 必須經 过精密 和复杂 的化驗 手續。 如果 


① 《政治 經济学 原理摘 要》， 第 1 篇 ，第 4 章和編 者的話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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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毎 枚貨币 上面， 刻着人 人不会 看錯的 印記， 表示 它的輕 重和标 
准 ，进 行交易 就容易 得多。 

通过 鑄造， 金屬 提炼成 有确定 标准， 分割 为有确 定重量 的一枚 
一枚。 

各国 政府通 常保留 鑄币的 专利， 其目的 或在于 追求比 在人人 
都可鑄 造貨币 的情况 下所能 得到的 更大的 利潤， 或 在于給 人民提 
供比 私人鑄 造者所 能提供 的更加 确实的 保证。 后一 种是更 經常的 
目的。 事 实上， 虽然政 府在这 方面常 常失信 于人民 ，但 人民 却仍然 
信任政 府的保 证有过 于信任 私人的 保证。 这 是因为 政府所 鑄的币 
更 加一律 ，幷因 为私人 的舞弊 ，也許 更不易 发觉。 

鑄造 无疑使 所鑄的 金銀增 添一种 价値， 就 是說， 鑄成 一枚五 
法 郞銀币 的一块 的銀， 一定比 同重量 同质量 的另一 块銀有 更大的 
价値。 理由很 簡单。 鑄 造所賦 与金屬 的特殊 形式， 使随身 带有硬 
币 之人， 在 从事交 易时能 节省一 切称量 和化驗 費用， 而計算 这些費 
用时必 須包括 进时間 和劳动 方面的 損失。 这 和制成 的衣服 的价値 
比衣料 价値来 得大， 道 理是一 样的。 即使每 一个人 都可自 由鑄造 
貨币， 而政府 只不过 規定每 枚硬币 的成色 、重 量和 模型， 持 有金銀 
块 的人們 也必定 仍然感 觉付些 鑄币費 給鑄币 者把它 鑄成硬 币是划 
得来的 ，因为 不如此 交易一 定会发 生困难 ，也 許所受 的損失 将比鑄 
币費 更大。 

但 不可把 金銀从 鑄造上 得来的 价値， 和 金銀作 为商品 从充当 
貨币 得来的 增加价 値混为 一談。 这增加 价値， 附在 現有的 全部金 
銀， 一只銀 杯由于 銀被用 作貨币 而变得 更貴。 至于 銀从鑄 造得来 
的 价値， 則为 鑄成了 貨币那 一部分 的銀所 特有的 价値， 正如 銀杯由 
于 所造成 的形式 而得来 的增加 价値只 为銀杯 所特有 一样。 这个价 
値和銀 从它的 效用得 来的价 値完全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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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 国， 政府 負担全 部鑄币 費用。 造币 厂收进 一定重 量法定 
标准 金条， 即交还 同一重 量几尼 硬币。 英 国国民 ，以 貨币消 費者資 
格， 得无代 价地享 受政府 鑄币的 利益， 但以 納稅人 資格， 又 向政府 
繳納賦 税以开 支这笔 費用。 处 于几尼 形式的 黃金， 显然比 金条較 
胜 一筹， 这不是 因为重 量已經 称准， 因为人 們常常 过称， 而 是因为 
已 經化驗 淸楚。 英国人 有时把 金銀块 交給造 币厂， 不是把 它鑄成 
硬币， 而是 請造币 厂确定 成色， 向 外国或 国內买 者证明 。① 作为出 
口 用途， 几尼自 然胜过 金条， 因为具 有化驗 证明的 黃金， 自 然比沒 
有化驗 证明的 黃金更 可取。 另一 方面， 就 輸入英 国的用 途說， 金条 
較几 尼幷无 逊色。 只要 重量、 成色 相同， 两者 的价値 就完全 相同， 
因为造 币厂鑄 造硬币 不收鑲 币費。 事 实上， 外国人 往往把 已經得 
到化驗 证明的 几尼留 存起来 ，而 把金条 送到英 国以取 得免費 化驗。 
所以 ，这个 制度使 輸出已 經鑄成 硬币的 金屬成 为一种 目的， 而对硬 
币的 复进口 ，則 不提供 任何鼓 励。® 

①  就是說 ，取 得鑄 rEV; 止明 ，不是 作为貨 币使用 而是作 为商品 使用。 英国造 币厂对 
于不 是遂来 禱造硬 币 而是以 原形式 交还的 金銀块 索取化 驗費。 在硬 m 获准 自由 輸出之 
前 ，走 私危險 的代价 ，也 許和鑄 币所提 供的证 明的 价値一 祥的大 O 这些意 見只适 用于金 
市的 鑄造， 鑄造銀 币現在 毎鑄六 十六先 令收四 先令鑼 币費。 但 銀已經 不是貨 吊材料 ，現 
在只 用銀鑄 造小額 輔芾。 一 一 英 譯本注 

②  不需 要在这 里重說 ，現金 的出口 ，丼不 使社会 遭受这 損失， 因为 沒有人 願意把 
現 金白白 送給外 国人。 规金 的輸出 ，一 般总是 以換回 相应的 价値为 目的、 但国家 因此要 
損失 鑄造的 价値。 英 国把儿 尼輸出 外国时 ，所 換回的 价値， 只 相当于 其含金 的价値 ，不 
包括 它所刻 的印記 的价値 ， 

•  这 不完全 正确。 西班牙 銀元在 許多国 家通用 无阻， 在若 千自己 不鑄硬 币的社 
• 会如海 地等, 且取 得法 币的 資格。 它在这 些国家 通用的 价値， 比 同一重 量 同 -成 色的銀 
块的 价値大 得多。 这两价 値之差 ，就 是当地 对鑄造 所給与 的价値 ，对这 价値， 他 們有时 
給付 很大的 报酬。 但 这报酬 是付給 誰呢? 付給函 班牙人 呢还是 付給西 班牙政 府呢? 如果 
是付給 前者， 那 就是这 个人不 哉得的 利益， 而 且是以 社会为 牺牲。 如果 是付給 西班牙 
政府 ，那 就是对 于生产 作用的 报酬。 耍是 英国对 鑄造金 巾像对 鑄造銀 币一样 收費， 金币 
便 不会源 源輸出 外国， 它将 只_出 那些 願对 錫⑴的 額外价 値給付 报酬的 国家， 的确 ，我 
們的 作者不 久就明 白 表示， 从_造 而来的 价値， 未必因 出口而 归于 損失。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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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者所 从未考 虑的一 种偶然 情况， 咸輕 了这种 危害性 。英 
国只 在偷敦 有一造 币厂， 別的 地方都 沒有。 这造币 厂业务 是这样 
的繁忙 ，以致 人們送 来鑄造 的金屬 ，总 要等几 星期有 时要等 几个月 
才 能交貨 。①結 果是， 把 金屬交 給造币 厂鑄造 的人， 在該金 屬似在 
造币厂 手里的 整个时 期中， 損 失它的 价値的 利息。 这等于 对鑄币 
收些微 鑄币税 ，使 硬币价 値比金 銀块大 一些。 显 而易見 ，如 果人們 
无分別 地接受 金块和 几尼， 多少重 就換多 少重， 那末， 它們 的价値 
将是 完全一 样的。 

关于 英国鑄 币規則 的后果 ，就談 到这里 为止。 

-如果 我沒听 錯的話 ，一切 欧洲国 家从鑄 币所得 的收入 ，都 超过 
鋳币費 用很多 它 們很适 当地独 占发行 貨币的 权利， 这个 权利， 
連同对 私鑄者 所課的 重罰， 使 它們能 够通过 限制发 行額大 大提高 
这种 利潤。 因为， 貨币的 价値， 和其 他貨物 的价値 一样， 总 是和需 
要量成 正比， 和供 給量成 反比。 

事 实上， 当处 于硬币 形式的 銀又少 又貴， 九十法 郞的銀 币便可 
购到 和一百 法郞一 样重的 同一成 色的銀 块时， 这就 表示人 民认为 
鑄成貨 币的九 十盎斯 的銀， 与 未鑄成 貨币的 一百盎 斯的銀 价値相 
等。 因此， 在 这种情 况下， 政 府可通 过鑄造 給与九 法郞以 十法郞 
的价値 ，从 而賺 取百分 之十的 利潤。 但如果 銀币多 了起来 ，必 須付 
出 較多銀 币交換 銀块， 那 也許就 要付九 十五法 郞以交 換和一 ff 法 

① 《国 民財富 的性质 和原因 的硏究 》， 第 1 篇 ，第 5 章。 # 

•  自从斯 密时代 以来， 办法已 經有所 改变， 但 原則仍 旧不变 —— 英譯 本注。 

® 本 书的一 位德国 _ 者， 即 博学的 海得尔 堡大学 摩斯塔 敎授， 对 这一段 提出这 
个 意見： 自从 1810 年以来 ，俄国 政府不 收鑄币 費^ 对于邮 政事业 ，政府 也不取 偿地铪 A 
民 服务也 許是同 样有理 由的。 

当 我說大 多数政 府从鑄 币获得 超出鑄 造費以 上的收 入时， 我也 許說得 不大对 。法 
国政府 所收 的鐘 币費， 最多不 超过鑄 造費用 ，而 投在建 筑物、 机器 上的資 本的利 息和損 
耗以及 管理費 用等， 都是政 府的純 損失。 其他 国家的 情况, 大 槪也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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郞一样 重的銀 块^ 在后一 情况下 ，政府 购入銀 块鑄造 貨币， 从中所 
能 賺到的 利潤， 不能超 过百分 之五。 

在 后一情 况下， 如果政 府为想 多掙® 利潤， 自己 不收购 銀块， 
而 直截了 当地向 把銀块 交給造 币厂鑄 造的人 收取百 分之十 的鑄币 
費， 其 結果， 造币厂 将无人 問律， 因为 这样人 們就要 对只使 銀块增 
长百 分之五 的价値 的工作 ，給 付百分 之十的 費用。 这 样一来 ，造币 
厂 将无銀 可鑄， 政府旣 沒交来 生意， 私人 也裹足 不前， 政府 将发觉 
过高 的利潤 和大量 的鑄造 是不相 容的。 

因此 ，可 以断定 ，人們 所談論 不休的 造币税 ，实 是不 足道的 。政 
府不 能自己 决定造 币的利 潤率， 这利 潤率是 以金銀 市場情 况为轉 
移 ，而金 銀市場 的情况 ，又 决定 于当时 已鑄成 貨币的 金銀与 未鑄成 
貨 币的金 銀的相 对供給 量与需 求量。 

値 得注意 ，对 作为鑄 成貨币 的金銀 的消費 者的民 众来說 ，硬币 
是昂 貴或是 便宜， 完 全沒有 关系。 因为， 只要 硬币的 价値， 不常常 
突然 变动， 硬币便 可照公 认的价 値行使 市面。 

在 鑄币收 取鑄币 費的情 况下， 特 別是在 鑄币費 达到和 独占价 
格相 等的情 况下， 硬 币有否 被銷毁 或运出 外国， 对 政府是 无所謂 
的。 因为 ，銪毁 也好， 运到外 国也好 ，鑄币 費反正 都已全 部偿付 ，而 
銷毁 或出口 所致的 損失， 只是这 些費用 。①另 一方面 ，硬 币的 出口， 
像其 他貨物 的出口 一样， 实 是十分 有利于 国家。 它 是金銀 买卖生 
意的一 部門。 毫 无疑問 ，鑄造 得难于 仿造， 重量 准确， 化 驗精密 ，而 
又付过 适度鑄 币税的 硬币， 大抵 能在世 界各地 通用， 給政府 提供不 
可 輕視的 利潤。 

請 看荷兰 的达克 金币。 它在 北欧到 处受人 欢迎， 而且 以比金 

① 从鑄造 得来的 价値， 未 必金因 出口而 損失。 硬币 币面所 刻的印 記珂以 說是尙 
外 国介紹 硬币的 荐函， 使硬币 的价値 升到金 銀块价 値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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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內在价 値还大 的价値 在那儿 通用。 再看 墨西哥 銀元， 它 全是在 
利 馬和墨 茜哥禱 造的。 它禱 得那么 一致， 那么名 实相符 ，以 致不但 
通用 于拉丁 美洲， 而且也 通用于 北美合 众国、 欧洲、 非洲和 亚洲許 
多地方 。① 

关于 鑄造給 金屬所 增加的 价値， 西班牙 銀元是 一个显 明的例 
证。 当 北美合 众国决 定自己 幵鑄貨 币时， 它 滿足于 把西班 牙造币 
厂 所鑄的 銀元簡 单地打 上新的 印記， 而对于 它的重 量和成 色完全 
不动。 但 这样打 上新的 印記的 銀元， 不能照 西班牙 銀元的 价格在 
中 国人和 其他亚 洲人中 間通用 ，一 百元美 国銀元 ，买 不到一 百元西 
班 牙銀元 所买的 那么多 东西。 但美国 政府仍 然继續 把西班 牙銀元 
打上漂 亮的新 印記， 降 低它的 品质。 美国的 用意， 显 然是想 使用这 
个 方法来 阻碍它 輸出到 亚洲。 为 了这个 目的， 美国 政府下 令一切 
运 往外国 的硬币 ，应 当为本 国鑄造 的銀元 ，指 望用这 个方法 使出口 
商选 擇自己 国家的 产品。 因此， 在大 肆破坏 西班牙 銀元后 （不 錯， 
对 仍在本 国流通 的部分 沒加破 坏）， 美 国政府 又作进 一步的 措施， 
把西班 牙銀元 限定于 对它最 不利的 使用， 即 把它的 使用限 定于和 
最不重 視它的 国家的 貿易。 自然的 政策， 应 該容許 出口的 价値以 
有希望 換得最 大利益 的形式 出口。 就这一 点說， 本 来是可 依賴利 
己主 义的。 ® 

但我 們对西 班牙政 府的知 識要作 什么感 想呢？ 西班牙 政府由 

① 法 国的五 法郞銀 币， 自开 始发行 以来， 始終保 持一律 的重量 和成色 ，因 此在世 
界許 多地方 也像西 班牙銀 元那样 流行。 

® 关于美 国鑄造 銀元和 轍出硬 币等节 ，这 一段包 含三点 錯誤， 値得 指出。 第一， 
美国政 府从未 簡单地 把西班 牙銀元 打上新 的印記 而不更 动它的 重量和 成色。 第二 ，一 
金 衡磅的 西班牙 銀元， 含純 銀十盎 斯十五 本尼威 特*， 而一 金衡磅 的美国 銀元， 則含純 
銀 十益斯 十四本 尼威 特又五 格令。 第三， 美 国国会 从未通 过任何 法案， 把出口 的硬币 
限定于 本国自 鏡的 銀元， 行政 部門也 沒有权 力管理 或干渉 硬币的 出口， —— 原辐者 

•  合二十 分之一 益斯。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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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們 信任它 鑄造貨 币忠实 ，能 够很有 利地輸 出銀元 ，以大 大超过 
金銀內 在价値 的价格 在外国 卖出。 可是， 它 却认为 应当禁 止这項 
有利的 貿易， 即 本来能 給它的 国內企 业所經 营的本 土产品 提供銷 
路 和充分 报酬的 貿易。 

政府 虽然是 唯一的 貨币鑄 造者， 沒有义 务給人 民免費 鋳造貨 
币， 但就公 道說， 不能在 履行契 約时， 从 应付款 額內扣 除鑄币 費用。 
假定政 府对賒 入的供 应品， 約 定付价 一百万 法郞， 它 不能以 后对买 
者說 ，“ 我們約 定付价 一百万 法郞， 但我們 把新鑄 的硬币 付給你 ，所 
以应 扣約二 十万法 郞鑄币 費”。 事 实上， 所有有 关金錢 的契約 ，无 
論立 約者是 政府或 私人， 总是 意味着 偿付一 定金額 的硬币 而不是 
一定金 額的金 銀块。 所 有产生 自契約 的交易 行为， 老是以 这种默 
契为 条件， 即 立約的 一方， 将来 以一种 比銀块 价値大 一些的 貨物就 
是以 克郞銀 币或其 他单位 銀币付 給其他 一方。 政府 和人所 訂的契 
約， 实际上 是約定 以鑄成 的貨币 付款， 而 政府在 这种条 件下， 比在 
約定以 銀块付 款的情 况下得 到較多 数量的 貨物。 在 这种情 况下， 
政 府当签 訂契約 时实际 上已把 鑄币費 提出为 条件， 因此获 得比在 
习慣使 用銀块 付款的 情况下 較好的 条件。 

造币 費应該 从交給 造币厂 鑄造的 金屬內 扣除， 幷由造 币厂再 
把該 金屬以 硬币形 式交还 原主时 扣除。 

这 些考虑 势必导 致以下 結論: 把金 銀块鑄 为貨币 形式， 可增添 
金銀的 价値， 而 增加的 大小， 和社 会从鑄 币所得 的便利 成比例 。不 
管政府 收取多 少鑄币 費或鑄 币稅， 增加的 价値只 这么多 。① 此外， 


① 在西 颶美洲 ，政府 征收更 高的鑄 币税， 据洪 博德， 該稅高 到这样 的程度 ，即减 
去 鑄造費 用后还 相搿于 所鑄造 的銀的 价値的 百分之 十一又 二分乏 一或所 鑄造的 金的价 
値的 百分 之三， 因为政 府禁止 未經鑄 成貨币 的金銀 出口。 所以， 这税事 实上不 是鐵币 
税 而是出 口税， 不 过是在 金銀袂 改变为 硬币时 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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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独占 鑄币的 权利， 政府可 从中获 得和上 述增加 价値金 額相当 
的利潤 。政 府在履 行公平 地和自 由地 与人签 訂的契 約时， 不 可企求 
这 利潤进 一步的 扩大。 如果在 履行以 前所訂 契約时 这样做 的話， 
那 就是局 部破产 行为。 

不 但如此 ，在私 人之間 的交易 ，政 府尤其 沒有力 量通过 印模印 
記 ，使充 当貨币 的貨物 ，能 具有 比它的 內在价 値加上 从鑄造 得來的 
价値 的总和 更大的 价値。 想凭借 打在硬 币上的 印記， 以法 律力量 
把一定 价値授 与一盎 斯銀， 結果必 定徒劳 无功。 打 上这項 印記的 
一盎 斯銀， 决 不能买 到超过 在那时 候与它 等値的 数量的 东西。 

第五节 更动本 位貨帀 的标准 

关 于这个 題目， 首先必 須指出 的是， 政府 通常承 担擅自 决定作 
为 貨币的 貨物的 任务。 这 种专擅 就它本 身說沒 有什么 不合宜 ，因 
为在 这里国 民的利 益和政 府的利 益恰巧 相符。 如果 政府硬 把一种 
不 适当的 媒介拿 来流通 ，政 府就要 在每笔 交易受 損失， 而且 人民必 
然 逐漸采 用別种 媒介。 在罗馬 人中間 首先发 行鑄币 的是紐 馬王， 
他所 鑄的是 銅币， 而銅在 那时候 是最适 合于充 当貨币 的金屬 ，因为 
直 到他的 时代， 罗馬 人除銅 条外， 不知 道其他 形式的 貨币。 依照同 
一 原則， 現代政 府选擇 金銀为 貨币。 沒有 疑問， 即 使政府 袖手旁 
观， 无所 举动， 人民 也必定 一致自 願选 擇这些 金屬为 貨币。 

但統治 者坚信 ，給与 一种貨 物以貨 币的流 通性， 他的命 令是必 
要的 而且有 效的。 在中古 时代， 他們把 这观念 灌輸給 人民, 但那时 
代 正是个 人为自 己 利益打 算依照 完全相 反原則 行事的 时候， 因为， 

r 

不滿 意政府 所选定 的貨币 的人， 或則囤 存貨物 不卖， 或則以 其他方 
法处 置他的 貨物。 

这个錯 誤导致 另一个 錯誤， 后者 所造成 的危害 比前者 严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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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把 一切秩 序都推 翻了。 

政府 相信， 他們能 够随心 所欲地 抬高或 抑低貨 币的价 値他們 
相 信在一 切貨物 与貨币 互換的 交易， 貨物的 价値总 适应于 政府所 
髙兴 打在貨 币上面 的想像 价値， 而不 适应由 于供需 的相对 影响而 
自然依 附在交 易媒介 或貨币 上面的 价値。 

这样， 当法 国腓力 普一世 把含純 銀十二 盎斯的 查理曼 大帝的 
利弗① 搀杂三 分之一 合金， 尽管 它只含 八盎斯 純銀， 但却继 續叫做 
利弗时 ，他 完全相 信这个 搀了劣 等金屬 的利弗 ，仍然 可値他 的前仟 
的 利弗的 价値。 但其实 ，它 只値査 理曼的 利弗三 分之二 的价値 ，一 
枚利弗 銀币， 只能 买到以 前三分 之二的 东西。 国王 以及私 人的債 
权者， 只 收回三 分之二 的正当 債权， 地主 从佃戶 所收的 租金， R 等 
以 前三分 之二， 直到 租約滿 期重訂 时才能 作比較 公平的 調整。 不公 
平但 却得許 可的事 件层出 不穷， 然而 毕竟不 能使八 盎斯純 銀等于 
十二 盎斯純 銀。® 

在 1113 年， 利弗 （那 时候 仍叫做 利弗） 只含 六盎斯 純銀。 在路 
易 七世朝 代初期 ，利弗 的含銀 ，咸至 四盎斯 。圣 • 路 易把利 弗这个 
名称給 与只重 二盎斯 六格劳 六格令 的銀。 在法 国革命 时代， 叫做 
这 名称的 貨币， 只重 一盎斯 的六分 之一。 所以， 它的 重量和 成色， 
只相 当于査 理曼时 候的利 弗的七 十二分 之一。 

关于 純銀价 値为什 么比一 般貨物 价値跌 得更为 剧烈， 我暫不 
談这 問題。 純 銀价値 已跌至 只等从 前的四 分之一 左右， 但 这問題 


⑤ 在査 理曼的 时候， 一利弗 重十二 盎斯。 

③ 按照 本书第 3 节所 确定的 原則， 有理由 相信搀 杂合金 的含純 銀八盎 斯的利 
弗， 如果 数量沒 增多， 可能 仍继續 保持含 純銀十 二盎 斯的旧 利弗的 价値， 但接着 而来的 
貨 币价値 的升漲 ，使人 有理由 設想， 为企 图泊这 个貨币 措施上 面博得 利潤， 政府 命令改 
_ 貨币， 把 八枚硬 吊加上 合金， 改鑄 成十二 枚， 使硬 币的总 量增加 至和减 诨的币 质标准 
相称的 数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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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节 无关， 我打算 以后再 討論。 

这样 ，吐尔 利弗这 个名称 ，曾 在不 同时代 用以命 名純銀 重量极 
不 相同的 銀币。 改 变这个 重量， 有时 是通过 縮小叫 做吐尔 利弗的 
銀币的 体积， 有时是 通过减 輕它的 重量, 有时 是通过 降低它 的标准 
质量， 就 是說， 搀杂以 較多的 合金， 有 时是通 过提高 特殊单 位名称 
的 銀币的 价値， 例如把 二法郞 銀币改 名为三 法郞。 由于在 銀币方 
面 ，我 們不考 虑純銀 以外其 他东西 ，因 为銀币 里面唯 一有价 値的物 
质就是 純銀， 所以 这些花 招的結 果全是 一样， 实际上 它們都 是咸少 
叫 做吐尔 利弗这 种銀币 的含銀 分量。 这就是 一切法 国作家 为推崇 
君主敕 令所說 的提高 标准。 他 們的托 辞是， 銀币的 名义价 値因此 
提 髙了。 但 其实銀 币的标 准因此 降低， 因为 构成銀 币的唯 一金屬 
的分量 ，因此 减少。 

虽然自 査 理曼时 代以至 于今， 利弗含 銀继績 不断地 咸少， 但在 
不 同时候 ，特別 是自圣 • 路易朝 代以来 ，許多 君主也 采取相 反的举 
动， 即提 髙利弗 重量和 质量。 减低利 弗重量 和质量 的动机 是十分 
明 显的， 以較 少的錢 付还我 們的旧 債务， 有什 么事情 此这 更合算 
呢？ 但是， 君主不 但是債 务者， 他 們常常 也是債 权者。 就租 税說， 
他們对 于人民 所处的 地位， 正如 地主对 于佃戶 所处的 地位。 如果 
法 律許可 所有的 A 得以 比約定 数量少 的銀偿 还旧債 或屐行 契約， 
那末， 人民当 然也可 以較少 的銀完 納租税 ，佃 戶也可 以較少 的銀檄 
付 租金。 可是， 君 主所收 A 的銀虽 然此以 前少， 但 他还得 費用和 
从前 一样多 的銀， 因为各 种貨物 的名义 价値， 随着 銀币含 銀的减 
少相应 升漲。 当法 律宣布 把以前 的三法 郞改作 四法郞 使用时 ，政 
府对 以前三 法郞的 費用， 現在 得付四 法郞。 因此政 府必須 提高旧 
的 税率， 或开 征新的 租税， 換句 話說， 为 获得同 一数量 的銀， 必須 
向人 民索取 更多的 利弗。 但这 种方法 即在实 际上沒 有加重 祖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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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时， 也 是为人 民所嫌 恶的。 这种方 法常常 是办不 通的。 鉴于这 
些 原因， 政府 采取恢 复銀币 的較高 标准的 办法。 由 于利弗 含銀的 
增加， 人民 在付出 同一枚 数的利 弗时， 实际 上就付 出較# 的銀。 @ 
因此， 我們发 見銀币 标准的 改善， 差不 多都是 在开征 永久性 租税的 
同时 —— 在 采行这 項革新 之前， 君主 对增加 他所发 行的銀 币的內 
在价 値不感 兴趣。 

如 果沒想 上面所 說硬币 标准的 改变， 一 律都是 按照我 所述的 
那些 显而易 見和易 于了解 的方法 实行， 那就 大錯特 錯了。 有的时 
候， 政 府不公 开宣布 改变， 而尽 可能久 地秘而 不宣。 ③这种 守秘的 
企图 ，引起 了这部 門制造 业所使 用的粗 鄙专門 术語的 产生。 有的时 
候， 某一硬 币单位 的标准 改变， 而其他 硬币单 位的标 准却沒 改变， 
使 得在某 一 '时候 以某一 单位硬 币支付 一 1 利弗， 比以 其他硬 币单位 
支付 一利弗 实际上 付較多 的銀。 最后， 为 把事体 弄得更 加神秘 ，常 


常 强迫人 民有时 用利弗 算帳， 有时用 骚尔③ 算帳， 有时用 克郞算 
帳； 至于 付款， 則 使用旣 不代表 利弗， 又 不代表 騷尔， 也不 代表克 
郞， 而 代表这 些貨币 单位的 零数或 倍数的 硬币。 采 行这种 欺騙手 
段 的君主 ，簡直 可看作 用政府 权力武 装着的 伪造貨 币者。 • 

不难 想像这 些所加 于信用 、商 业道德 、工 业以及 繁荣的 一切泉 
源的 危害。 的确 ，危 害是这 样重大 ，以 致在我 們历史 的好几 个时期 


① 罗 馬黑利 加巴拉 皇帝这 位揮霍 大王， 也 采行过 同样的 方法， 那 时候人 民是用 
叫做奧 雷的金 而不是 用一两 一两的 金完納 租疾^ 为增加 收入， 这位皇 帝发行 斩的奧 
雷 ，毎 枚含金 重至二 十四 益斯々 勤 儉的亚 力山大 •西維 拉斯， 后来由 于相反 的动机 ，大 
大减 輕这个 重量。 

③ 1350 年， 瓦罗亚 为了欺 騙商界 ，訓令 造币厂 职員， 対 計划中 的变动 严守 秘密： 
甚至 要求他 們宣誓 不对外 泄露。 他命令 他們， ** 对改 換黃金 标記的 事体裝 做不知 不聞， 
以免所 計划的 搀杂动 作被人 发現％ 在 約翰王 朝代， 类似的 事件也 金生过 好几次 ，（勃 
朗. •《貨 币史》 ，第 251 頁)。 

③ 一 种古金 —— 譯者 


諮二 十一章 貨币的 '&貭 和用途 


263 


勃朗: 《貨 币史》 ，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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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商业由 于政府 所实行 的貨币 措施陷 于完全 停頓。 伯尔 强迫外 
国人 接受他 所发行 的不被 信任的 硬币， 禁止 他們用 信用較 佳的硬 
币做 买卖， 結果法 国市集 中①看 不見外 国人。 瓦罗亚 对金币 采行, 
相似的 措施， 所得的 結果也 一样。 一位 現代編 史家® 吿訴我 們：几 
乎所 有外国 人都跟 法国断 絕商业 来往。 法国 商人由 于硬币 常常改 
变 ，以及 随着而 起的物 价波动 ，紛 紛破产 ，相 率离开 法国。 国王的 
其佘 臣民， 包括貴 族和中 产阶級 的人， 也同 商人一 样弄到 困苦不 
堪。 由于这 些原因 ，这位 編史家 在叙述 以上情 况后直 截了当 地說， 
国王 完全不 受人民 爱戴。 

我 在上面 所举的 例子， 都是 来自法 国币制 方面。 但其 他古代 
和近代 国家， 差不 多沒有 一个不 曾实行 类似的 措施。 民主 政体也 
好， 专 制政体 也好， 一槪犯 过这种 过失。 罗 馬共和 国在它 黃金时 
代 ，不 止一次 地貶低 它的硬 币的內 在价値 ，使国 民陷于 破产。 在罗 
馬和 迦太基 第一次 战爭过 程中， 他們 把原来 含銅十 二盎斯 的阿斯 
硬币 ，戚 輕到两 盎斯。 在 第二次 战爭中 ，又 戚輕到 一盎斯 。③ 

在美 洲战爭 以前， 在貨币 方面， 宾 夕法尼 亚州已 經执行 独立自 
主的 职权。 它于 1722 年 通过一 个法案 ，規定 以一英 鎊金币 当作一 
镑五先 令使用 。④ 美国、 法国成 立共和 国后在 这方面 所作的 措施， 
比这 更坏。 

斯图亚 特說， “旨在 掩飾統 治者改 变硬币 品质的 权力以 及使这 
权 力看过 去好像 是合理 的权力 而制定 的使人 忘記貨 币原理 的各种 
巧妙 措施， 如果調 查編骂 一书， 可成 一本专 門著作 。”⑤ 其他， 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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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上 一句說 ，这本 书沒有 任何实 际效用 ，它 决不能 阻止类 似的新 
花样的 采行。 唯一有 效預防 方法， 就 是揭穿 产生这 些弊病 的腐敗 
制度。 如果 把币制 訂得簡 单明晰 ，易于 了解， 就不难 在弊病 开始萌 
芽时揭 破它們 ，扑灭 它們。 

政 府不应 該設想 ，剝 夺它欺 騙人民 的权利 ，就等 千剝夺 它的宝 
貴 权利。 騙人 制度决 不能历 久而不 瓦解， 它的 結果必 定得不 偿失。 
人 的利己 念头会 在最快 时間喚 醒人的 智力， 使感觉 最迟鈍 的人变 
为最 敏銳。 因此， 在和个 人利益 有关的 事体， 政府最 难运用 巧智欺 
騙人民 。政府 不容易 施展詐 巧手段 ，使 人民墜 入它的 計中以 取得供 
应品。 人民虽 无法防 止直接 的侵害 ，无 法防止 政府的 背信， 但政府 
的欺騙 行为， 无 論掩飾 得如何 巧妙， 隐瞞 得如何 严密， 总有 被人看 
破的一 天， 結果政 府将博 得狡猾 无信的 臭名， 将完全 失去信 用这个 
偉大 利器的 使用。 这个利 器所能 收取的 功效， 較施 巧行詐 所能幸 
得的小 利益， 不知 道大多 少倍。 幷且， 所取得 的小小 利益， 往往全 
入 官吏的 私囊。 他 們必定 以种种 不公正 手段对 待人民 ，从而 肥己。 
这样 ，政 府失去 了信用 ，而 享受一 切利益 的却是 官吏。 政府 弄得名 

T 

誉扫地 ，付 出这 样大的 代价所 換来的 只是它 的用人 的发財 致富。 

政府 的眞正 利益， 不在于 搜寻虛 伪的、 不名 誉的、 有害 的收入 
来源， 而在于 发掘眞 正的、 丰富的 、用之 不竭的 財源。 人們 能給政 
府提供 的最大 貢献， 无过 于揭露 前一种 財源的 性质， 使政府 认識它 
沒有 用处， 同时 也給政 府指出 后一种 財源。 

贬低硬 币品质 的直接 結果， 就是 相应减 低一切 以貨币 支付的 
債务和 义务， 减 低一切 向政府 或私人 收取的 永久性 或可贖 还的租 
金， 减低一 切薪水 、年 金和高 地租， 总而 言之， 戚低一 切前此 以貨币 
表示的 价値。 通过这 种减少 ，債权 者所受 的損失 ，就 是債务 者所得 
的 利益。 这 无異于 法律准 許局部 破产， 无異于 債权者 、債务 者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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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 債务者 对应还 債权者 的債款 打折扣 付还， 折扣 的比例 等于硬 
币含銀 戚少的 比例。 

所以， 当政 府采行 这种办 法时， 政府不 但自己 勒詐， 夺 取不正 
当 利益， 幷 且慫恿 一切其 他債务 者如法 炮制。 

但法国 君主幷 不老让 人民在 处理私 人事务 时同样 分沾自 己指 
望从 增戚某 单位硬 币的金 屬分量 所得的 好处。 在增 减硬币 所含金 
屬的分 量时， 法 国君主 的个人 目的， 总 是在于 少付一 些应付 的金或 
銀， 或多收 一些应 收的金 或銀。 但有时 尽管作 了上述 的增戚 ，他們 
却 强迫人 民接受 旧币幷 用旧币 付款， 如果使 用新币 就必埂 按照新 
旧 币 当时兌 換率計 算款額 。① 这是 完全效 法罗馬 共 和国的 先例。 
在和迦 太基第 二次战 爭中， 罗 馬把阿 斯的含 銅从两 盎斯戚 至一盎 
斯。 于是 共和国 政府对 所欠的 債务， 每 两阿斯 只付一 阿斯， 就是 
說 ，咸半 偿还。 但当 时私人 的帳目 ，是用 迪內里 阿斯③ 記帳。 直到 
那时候 为止， 一枚迪 內里阿 斯値十 阿斯， 但法 律規定 按十六 阿斯通 
用。 因此 ，对一 迪 內里阿 斯債务 ，私人 債务者 只付十 六阿斯 或十六 
盎斯 銅而不 付二十 阿斯， 就 是說， 不付十 枚每枚 ’含銅 两盎斯 的阿斯 
或二 十枚每 枚含銅 一盎斯 的阿斯 ，像他 所应付 那样。 这样, 共和国 
政府 淸理自 己的 債务， 只付 原額的 一半， 但强 迫人民 付还百 分之八 
十。 

有 时有人 把通过 减低硬 币品质 方法来 实行的 破产， 看 作平常 
和单純 破产， 或 只看作 压縮政 府負債 的一种 手段。 有人 认为， 对債 
权 者說， 政 庥以品 质戚低 的硬币 还債， 比 《 把債 額戚 少四分 之一、 
二分之 一等等 为害来 得輕， 因为他 可效法 政府， 以所 得硬币 付給別 


① 閱 1303 年伯 尔所頒 的儿个 法令， 1309 年和 1H43 年瓦 罗亚所 頭的儿 个法令 》 
1354 年 約翰所 頒的儿 个法令 i  1421 年 査理六 世所頒 的儿个 法令。 

(D 古 罗馬銀 吊名。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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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拟 在让我 們来看 这两个 方法究 竟有何 不同。 

在政府 M 过 上述任 何一个 方法实 行破产 以后， 賡权者 购买东 
西， 总要受 損失。 不 論是收 入减少 一半， 或是 所买东 西要付 比从前 
貴 一倍的 价格， 对 他是同 样的 損失。 

关于 債权者 在那时 候自己 所負的 債务， 无疑地 可效法 政府对 
待他的 手段来 处理。 但 有什么 理由可 設想政 府愤权 者和社 会其余 
部分的 債权債 务关系 ，总 是欠人 多于人 欠呢？ 他 跟社会 的关系 ，和 
其 他人跟 社会的 关系， 幷沒 有什么 不同。 我 們有种 种理由 可以相 
信， 政 府債权 者欠人 的錢， 不比別 人欠他 的錢来 得多， 簡 单地說 ，他 
的人欠 欠人的 帳可以 对抵。 因此， 他以債 务者資 格得到 的利益 ，恰 
恰給他 以債权 者資格 遭受的 損失所 抵銷。 以 减低硬 币品质 形式来 
实行的 破产， 对政 府債权 者說， 和任何 其他形 式的破 产一样 的坏。 

但跟着 这破产 而来的 还有其 他严重 危害， 对国 民福利 和国家 
繁 荣同是 大害。 

它 会使各 貨物的 貨币价 格大大 脫节， 按 照各貨 物的各 別特殊 
情况 对其产 生种种 影响。 它会 使計划 得最周 密和最 有益的 投机事 
业发生 挫折， 幷使 貸款者 和借款 者不相 信任。 在冒 着将来 不能收 
回全部 放款的 危險下 ，无 人願 意把錢 出借; 在 冒着将 来得付 还比借 
入的較 多的款 項的危 險下， 也 无人想 借錢。 結果， 資 本将从 生产性 
投 資移轉 到別的 方面。 不但 如此， 跟 着硬币 品质低 减对生 产的打 
击而 来的， 往往还 有其他 对生产 的更大 打击， 就 是說， 对貨 物課稅 
和訂 立最髙 价格。 

就国民 道德說 ，影 响也不 較輕。 在一个 时期內 ，人 們对 于价値 
的槪念 ，将 陷入迷 离恍惚 的状态 。在 处理銀 錢事务 ，无 賴总占 便宜， 
誠 实老要 吃亏。 不但 如此， 政府的 举动和 榜样， 无異 于准許 强夺、 
掠取 。个人 利益变 得和誠 实公道 相冲哭 ，法 律变得 和良心 不 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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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貨 币为什 么旣不 是符号 
又不 是尺度 的理由 

如果 貨币自 己沒有 价値， 那 末它只 是一个 符号或 代表。 但貨 
币 决不只 是符号 或代表 ，无 論什么 时候人 以貨币 进行买 卖交易 ，心 
中所 考虑的 ，总不 外貨币 的內在 价値。 当 一件物 品卖五 法郞时 ，买 
者所 付出和 卖者所 收进以 为交換 品的， 不是五 法郞的 記号或 名称， 
而是 人人共 知的五 法郞的 含銀。 作 为这个 論点的 证明， 如 果政府 
发行 錫或錫 蜡制成 的克郞 ，这种 硬币的 价値， 决不能 与銀币 同日而 
語。 尽管 法律明 定它們 等价， 购买同 一貨物 一定要 付多得 多的錫 
币或錫 蜡币。 如果 貨币只 是符号 或代表 ，此 种情况 就不会 发生。 

由于暴 力压迫 、巧計 隐蔽或 非常政 治形势 ，貨币 有时在 內在价 
値 降跌以 后还能 保持原 来通用 价値， 然决不 能很久 保持。 由于个 
人利 害关系 ，人們 不久就 会发見 付出的 价値是 否大于 收入的 价値， 
而設法 避免不 公平的 交換的 損失。 即 使政府 由于必 須寻找 一种交 
易媒介 以实現 价値的 流轉， 不 得不以 价値授 給一种 本身沒 有內在 
价 値或沒 有充分 保证的 东西， 但基于 交易媒 介的需 求而附 在这个 
記 号上的 价値， 就是由 于它的 效用而 来的眞 实內在 价値。 这使这 
东西成 为交易 的独立 对象。 英兰銀 行鈔票 ，作 为代表 来看， 完全沒 
有 价値。 它实际 上不代 表任何 东西。 它不过 是一家 銀行所 发行的 
沒有担 保品的 約据， 銀行把 它供給 政府， 政府 也沒拿 出什么 东西为 
担保。 可是， 完全由 于它的 效用， 它在 英国具 有絕对 价値， 无異于 
金銀。 

但凭 索即付 的銀行 鈔票， 却是銀 或硬币 的代表 或記号 。持票 
人任 何时候 需要銀 或硬币 ，一提 出要求 ，就 可兌 到銀或 硬币。 至于 
銀 行因此 付出的 貨币或 硬币， 則不 是代表 而是被 代表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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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人出卖 貨物时 ，他 不是把 該貨物 交換一 种符号 或代表 ，而 
是 把它交 換一种 他认为 具有相 当于他 所卖的 价値的 貨物。 当他购 
入 东西时 ，他也 不是使 用記号 或代表 来购买 ，而 是使 用一种 具有眞 
正的、 实在的 、相 当于他 所买的 貨物的 价値的 貨物。 

这方 面的基 本錯誤 看法， 引起另 一个流 布得非 常广泛 的錯誤 
看法。 貨币旣 被說成 为一切 价値的 記号， 于是有 人大胆 地断定 ，在 
一切 国家， 貨币、 銀行鈔 票与其 他貨币 以及信 用票据 等的总 价値, 
相当 于一切 其他貨 物的总 价値。 这論 点由于 下述情 况显得 好像有 
理 ，即貨 币的数 量越增 ，貨 币的 相对价 値越咸 ，貨 币的数 量越减 ，貨 
币的相 对价値 越增。 

但是， 很 明显， 同样 的变动 ，对任 何其他 貨物也 有这种 影响。 
如果 某一年 葡萄收 获量， 比前一 年增多 一倍, 酒价便 将比前 一年便 
宜 一半。 同样的 ，我們 可以毫 不犹豫 地承认 ，如 果流 通中硬 币总量 
增多 一倍， 一切貨 物价格 将上漲 一倍， 換句 話說， 购买同 一物品 ，得 
付两倍 硬币。 但 这个結 果幷不 证明流 通手段 的总价 値老是 相当于 
一切 其他財 富項目 的总 价値， 正 如它不 证明葡 萄产品 价値的 总計， 
是相当 于其他 价値的 总計。 上例所 設想的 銀价和 酒价的 偶然变 
动 ，是 由于两 个时期 中該两 种貨物 的数量 不同的 結果， 与其 他貨物 
的数 量毫不 相干。 

上面已 經說过 ，一个 国家所 拥有的 貨币的 总价値 ，即使 加上該 
国 家所拥 有的其 他形式 的貴金 屬的总 价値， 和其他 价値的 总計相 
比也不 过滄海 一粟。 因此， 被代表 的东西 的价値 ，总 是大于 代表物 
的 价値。 代表 物不能 导致被 代表的 东西的 出現， 也 不能取 得被代 
表 的东西 的占有 。① 

孟德斯 鳩主張 ，貨物 的貨币 价格, 視国內 貨物总 量和貨 币总最 
① 即使加 上信用 票据， 也不能 帮助我 們解决 困难。 不管流 通手段 具有硬 币形式 


第二 十一章 貨币 的性质 和用途 


269 


的 比例为 轉移。 这种 主張也 沒有更 充分的 根据。 ①买者 和卖者 ，除 
自己所 經营的 貨物外 ，怎 会知道 其他貨 物的存 量呢？ 幷且， 这种知 
識对这 些特殊 貨物的 供需， 究竟有 什么关 系呢？ 这种 意見， 是起因 
于 不明白 事 实而又 不理会 原理。 

有人主 張貨币 或硬币 是价値 的尺度 ，这个 意見好 像較有 道理， 
但其 实也不 对头。 我們可 通过价 格估計 价値， 但沒 有法子 衡量价 
値， 就 是說， 沒有 法子把 价値和 一个已 知的和 不变的 度量相 比較， 
因为这 种度量 迄今还 沒发現 出来。 

不 論政府 拥有怎 样絕对 的权力 ，也 不能决 定价値 的一般 比率。 
政府可 下一道 命令， 叫 約翰把 他的一 袋小麦 以二十 五法郞 的价格 
卖給 理査。 它 也可能 下一道 命令， 叫 約翰把 这袋小 麦无偿 地送給 
理査。 这 命令大 槪能做 到損約 翰以利 理査， 但不能 使二十 五法郞 
成为 一袋小 麦价値 的正确 标准， 正如 命令以 小麦无 偿地送 給別人 
不能 使小麦 变为无 价値。 

碼或尺 是长短 的眞正 尺度， 它能 給人一 碼或一 尺长度 的明确 
槪念。 一个 人无論 住在什 么地方 ，絕 不会怀 疑甲地 身髙六 尺的人 
和 乙地身 髙六尺 的人是 否同样 的高。 当人吿 訴我格 澤大金 字塔的 
基 址闊一 百平方 脫斯® 时， 我 能在巴 黎或其 他地方 量出一 块大一 
百平 方脫斯 的地， 从 而明白 該金字 塔占地 多少。 但 当人吿 訴我一 
头 駱駝在 开罗値 五十西 金③， 就是說 値二千 格兰姆 的銀或 五百法 


或具 有紙币 形式， 其 数量总 不能超 过它所 体現的 效用的 总量。 扩大国 內貨币 的数量 ，不 
管增 加的是 金屬貨 币或 紙币， 貨 币价値 势必随 之发生 相应的 下降， 以致 全部貨 rf! 也只 
能买 到从前 那么多 貨物。 只作 为流通 手段的 貨物的 价値， 和 它帮助 流轉的 价値比 起来, 
总 是微不 足道, 閱下面 鈔票标 題下各 段。 

① 《法的 精神》 ，第 22 篇 ，第 7 章。 

③ 法 度量名 。 —一 譯者 
③ 古 威尼斯 金币名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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郞时， 我 对这駱 駝的价 値还沒 有明确 槪念， 因 为我虽 有理由 相信五 
百 法郞在 开罗比 在巴黎 値錢， 但說不 出相差 多少。 

因此， 可做得 到的最 多不过 估計或 計算不 同貨物 的相对 价値， 
就 是說， 計算 在某一 时候， 某一 地点甲 貨与乙 貨比較 价値的 大小。 
至 于它們 的絕对 价値， 那是 无法决 定的。 据說， 某栋 房子値 二万法 
郞， 这个 数目能 使我們 想起什 么呢？ 想 到它所 能购到 的东西 。然 
而这 事实上 就是意 味着和 該房子 相等的 价値， 而不 是任何 固定数 
量的 价値， 或和两 种貨物 的对比 无关的 价値。 

在 把价値 不同的 两种貨 物和一 种特殊 貨物的 不同部 分对比 
时 ，这 仍然不 过是估 計相对 价値。 說一 栋房子 値二万 法郞， 另一栋 
値一万 法郞， 这也不 过是說 前者値 后者的 两倍。 不錯 ，当把 这两栋 
房 子和能 分割为 相等部 分的产 品例如 貨币对 比时， 它們的 相对价 
値 是想像 得比較 精确， 因为二 这个整 数和一 这个整 数或二 万这+ 
整数和 一万这 个整数 的比率 不难想 像( 但要 想对这 些整数 中的一 
个形 成抽象 槪念， 必 定徒劳 无功。  * 

如 果所謂 字只是 如此， 我承 认貨币 是一种 尺度。 但应 
該 指出， 所有 S 割的 貨物， 虽 不孭为 貨币， 也 同样是 价値尺 
度。 如 果說某 一所房 子値一 千夸特 小麦， 另一 所値五 百夸特 小麦， 
它們的 相对价 値一样 明了。 

但 这个衡 量相对 价値的 尺度， 如果 我們可 这样說 的話， 也不能 
精 确表示 两件貨 物在相 距很远 地方或 在相隔 很久时 候的价 値的槪 
念。 一 千夸特 的小麦 或两万 法郞的 銀币， 对比較 古代的 i 所房子 
和 現今的 一所房 子的价 値毫无 用处， 因为在 这两个 时代的 中間时 
間， 小 麦和銀 币的价 値起了 变化。 在 亨利四 世时代 値一万 克郞的 
一 所巴黎 房子， 比現今 値一万 克郞的 一所巴 黎房子 价値要 大好几 
倍。 同 样的， 一万 法郞的 收入， 在大 不列顚 比在巴 黎价値 大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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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沒有可 能准确 对比不 同时代 或不同 国家的 財富。 在政 
治 經济学 这是做 不到， 正如在 数学不 能求出 与圓面 积相等 的正方 
形， 因为沒 有共同 尺度进 行比較 工作。 

銀和不 論由何 材料制 造的硬 币都是 貨物。 像其 他貨物 那样， 
它們 .的价 値可任 意决定 ，会发 生变动 ，而 且是 由每次 交易的 买卖双 
方 同意决 定的。 当銀 能买到 較多貨 物时， 它 便比只 能买到 較少貨 
物时有 較大的 价値。 所以 ，銀不 能作为 尺度， 因为尺 度的首 要条件 
就是 它的不 变性。 孟德斯 鳩在談 到貨币 問題时 說，“ 什么东 西是一 
切 东西的 尺度， 什 么东西 就应当 最不易 于发生 变化” ，①他 的話含 
有三点 錯誤。 第 一， 人們从 来沒有 认为貨 币是一 切东西 的尺度 ，而 
只认 为它是 价値的 尺度。 第二， 貨币甚 至不是 价値的 尺度。 第三， 
沒有 法子可 使貨币 的价値 不变。 如 果孟德 斯鳩的 目的， 在 于阻止 
政 府变动 硬币的 标准， 那他就 应当力 主这个 問題本 可順順 便便地 
給他 提供作 为武器 的論点 ，而不 应当玩 弄漂亮 詞句， 这种詞 句只有 
使 人墜入 迷途， 只有使 錯誤看 法到处 流傳。 

但是， 如 果能够 对比不 同时候 或不同 地点的 价値， 那不 但将是 
奇妙的 事体， 而 且将是 有益的 事体。 例如， 当 人們有 必要約 定在远 
地交付 款項， 或在很 长的一 个未来 时期中 交付租 金时， 就要 作这种 
对比。 

斯 密认为 劳动的 价値比 較不易 变动， 因 此更适 合于充 当衡量 
不存在 于今日 或存在 于遙远 地方的 价値的 尺度。 他 所作的 推論如 
下: “ 对工人 来說， 在一 切时候 和一切 地方， 同 量的劳 动有同 一的价 
値。 工人 在卒常 的健康 、体力 和心理 状态下 ，以 及在 掌握有 平常程 
度的熟 练的情 况下， 总必須 放棄同 一部分 的安逸 、自由 和快乐 。他 


① 《法的 精神》 ，第 22 篇 ，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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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切的 时候， 都 必須付 出这个 同一的 代价， 无論所 換回的 貨物是 
多少 D 的确， 这个 代价所 购得的 貨物, 有时多 一些， 有时 少一些 ，但 
这是由 于貨物 价値的 变动， 而 不是由 于购买 貨物的 劳动的 价値的 
变动。 无 論在什 么时候 或什么 地方， 不易获 得或必 須費很 大劳动 
才能 获得的 东西就 是貴， 易于 获得或 只需費 少許劳 动就能 获得的 
东西就 是廉。 因此， 只有劳 动的价 値始終 不变， 只 有劳动 是終极 
的、 眞正的 标准。 在任 何时候 和任何 地点， 一切 貨物的 价値， 都可 
使用劳 动衡量 和比較 。”① 

不管 这位杰 出著作 家的意 見是那 样値得 我們的 尊重， 但不能 
认为， 由于 同一强 度的劳 动对工 人說来 有同一 的价値 ，所以 作为交 
換品， 劳动 价値是 永恒不 变的。 劳动的 供需， 和其他 貨物的 供需一 
样， 变动 无常。 劳动的 价値， 和其 他貨物 的价値 一样， 取决 于利害 
恰恰相 反的买 者与卖 者通过 协商所 达到的 同意， 因 此視这 同意的 
內容而 变动。 

劳动的 质量， 对劳动 价値有 极大的 影晌。 身体 健康心 地聪明 
的人的 劳动， 比身体 虛弱无 知无識 的人的 劳动， 价値要 大得多 。此 
外， 劳动的 价値， 在 劳动需 求强烈 的繁荣 社会， 比在 人口过 剩的国 
家大 得多。 美国 一个技 工每日 所賺的 工資， 以銀計 算要比 法国技 


① 《国 民財富 的性质 和原因 的硏究 ；> ，第 1 篇 ，第 3 章， 关 于这一 点， 斯密說 ，用 
以支付 一切东 西的价 格或用 以购买 东西的 貨币， 最初是 劳动。 世 界一切 財富， 最初都 
是 用劳动 购来， 而 不是用 金銀购 来”。 我 想我已 經证明 斯密的 意見是 錯的。 在 創造价 
値过 程中， 大自然 执行一 种不可 缺少的 工作。 在 大多数 情况下 ，大 自然的 作用， 得到报 
酬， 幷构成 产品价 値的一 部分。 土 地的利 潤归地 主收受 ，叫做 地租。 地主 自己不 干活， 
他代 替原始 土地占 有人的 地位。 土地的 利潤， 影响 大自然 和劳动 所协同 生产的 产品的 
价値。 大自然 所貢献 的部分 的价値 ，不是 劳动的 产品。 資本大 部分是 劳动的 积累产 品。 
像 大自然 一祥， 資本 也协同 参加生 产工作 ^ 資本也 領受一 部分产 品作为 报酬。 m 归于 
資 本家的 利潤， 和 投在資 本本身 的积粜 劳 动大有 区別。 消費 全部資 本的可 能是一 群人， 
而消費 資本的 产品 即資 本的利 息的， 可能是 g —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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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高 三倍。 ® 我們可 不可以 此推断 ，銀 在美国 的价値 只相当 于它在 
法国的 价値的 三分之 一呢？ 美国 技工吃 得更好 ，穿得 更好， 住得更 
好， 这 可充分 证明他 的工資 較高。 劳动的 价値， 是变 动最剧 烈的价 
値之一 ，因 为有的 时候， 需 求极其 迫切， 有的 时候， 却 到处求 用而得 
不到 使用。 在产业 蕭条的 域市， 我們可 常常看 到这种 情况。 

因此， 劳动的 价値， 幷不比 其他貨 物的价 値有更 充分資 格充当 
衡 量在相 距很远 地方或 相隔很 久时間 的两个 价値的 尺度。 事实 
上5 沒有 价値尺 度这种 东西， 因 为沒有 东西具 有充当 价値尺 度的必 
要条件 ，即价 値永恒 不变。 

由于 不存在 精确的 尺度， 我 們得滿 足于接 近精确 的尺度 。凡 
价値 为人所 共知的 貨物， 都能 够多少 正确地 反映任 何其他 特定物 
品的 价値。 就同一 时候和 同一地 点說， 接近 精确沒 有什么 困难。 
任何 物品的 价値， 几乎都 可充当 測定任 何其他 物品的 价値的 尺度。 
但想 相当精 确地測 定某种 物品在 古代的 价値， 就必 須找到 一种我 
們有 充分理 由相信 后来价 値相当 稳定的 物品， 然后 对比古 代人和 
現代人 各付多 少該物 品以交 換前种 物品。 因此， 絲 不适合 于充当 
此 較物。 理由是 ，在 凱撒 的时代 ，只能 从中国 买到絲 ，价 格极昂 ，欧 
洲沒 有一处 产絲， 所以， 那 时候的 絲价， 一定比 現在貴 得多。 有沒 
有什么 物品在 这两时 代的中 間价値 比較稳 定呢？ 如果 有的話 ，在 
凱擻的 时代， 人們付 多少这 种物品 交換一 盎斯的 絲呢？ 这 两点必 
須 調査。 如果 有这样 的两种 物品， 在 古代和 現代， 生 产一样 容易， 
一样 完美， 而 且消費 量和生 产量有 幷駕齐 驅的自 然 趋势， 这 物品大 
抵 就是价 値相当 稳定的 物品， 可以 J 目当 滿意 地充当 測定其 他价値 
的 尺度。 

① 据洪 博德的 計算， 約等于 我們的 錢三溫 亦至四 法郞。 C 《关 于新 西班牙 的政治 
性論文 A 第 3 卷 ，第 105 頁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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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有史可 稽的最 早时代 以来， 小麦一 直是欧 洲各大 国大部 
分人口 的主要 粮食。 因此 ，这些 国家人 口的相 对数量 ，受小 麦产量 
的 影响， 一定 比受其 他事物 的影响 更大。 所以， 小麦 供給量 和需求 
量的 比例， 在一切 时候， 一 定大抵 相同。 此外， 我不 知道有 什么产 
品， 其生产 費用的 变动， 比 小麦更 稳定。 就耕 种的技 能說， 古代人 
在很 多方面 幷不輸 今人， 在有些 地方比 今人还 高明。 不錯， 在他們 
中間 ，資 本較貴 ，但 他們不 会感觉 及此， 因为， 在 古代， 地主 一般兼 
农 民与資 本家于 一身。 那时候 农业用 資本的 收入， 比其他 方面所 
用 資本的 收入来 得低。 因为， 由于人 們重視 农业劳 动过于 其他劳 
动， 即 过于工 商业， 流到 农业方 面的資 本和劳 动力， 比流到 其他方 
面的来 得多。 此外， 在中 世紀， 虽 然一切 其他技 艺都衰 微下去 ，但 
耕种技 术比今 日幷无 逊色。 

由于 上述， 可 推断在 古代和 現代， 相同 数量的 小麦， 必 定有差 
不多 相同的 价値。 但从 古以来 ，收成 情况各 年不一 ，有 的时 候年岁 
大 熟谷賤 如土， 有 的时候 顒粒无 收米珠 薪桂， 所以， 当使用 小麦价 
値为 計算基 础时， 必須使 用各年 的平均 价値。 

关于估 計在相 隔很久 的两时 期中的 价値， 只談 到这里 为止。 

关于估 計在两 个相距 很远的 地点的 价値， 困难 也不小 。 各国 
人 民的主 要粮食 （作 为主 要粮食 ，这种 谷物的 供需維 持最稳 定的比 
率)， 极其不 同〆』 、麦 是欧 洲主要 粮食， 米是亚 洲主要 粮食。 这两种 
谷 物的相 对价値 ，在 欧亚两 洲都不 稳定。 亚洲米 价与欧 洲麦价 ，两 
不 相干。 米在 印度的 价値， 无 疑比麦 在欧洲 便宜， 因 为米生 产費較 
低 ，而 且一年 两熟。 这是印 度和中 国劳动 力那么 便宜的 原因之 一。 

因此， 人类 最普遍 食用的 粮食， 幷 不是测 定相距 遙远两 地方的 
价値 的完善 尺度。 貴金屬 也不是 精确的 尺度。 貴金屬 价値， 在北 
美洲 和西印 度无疑 比在欧 洲低， 但在亚 洲却高 得多。 貴金 屬源源 


第二 十一章 貨币 的悭质 和用途 


275 


不断 向亚洲 而流的 事实， 可为这 一点的 证明。 但是， 由于这 些地区 
之 間交通 頻繁以 及运輸 便利， 我們 有理由 相信， 当貴 金屬在 两地运 
輸过程 中时， 它 是价値 最不容 易发生 变动的 东西。 

幸而为 着交易 起見， 不必 要对相 距遙远 的两地 方的貨 物和貴 
金屬的 价値作 斤斤的 比較。 所 需要知 道的， 只它們 在各該 国家內 
和其他 貨物的 比价。 当 一个商 人輸送 半盎斯 銀到中 国时， 对他来 
說， 半 盎斯銀 在中国 的相对 价値， 比在欧 洲是較 大还是 較小， 无关 
重要。 他 所要知 道的， 只是他 能否在 广东以 該銀买 到一磅 的一定 
质量的 茶叶， 然 后譬如 說以两 盎斯銀 的价格 在欧洲 把該茶 叶卖出 
去。 知 道了这 些以及 預計完 成买卖 时可賺 一盎斯 半銀的 总利潤 
后， 他又 計算扣 除一切 費用和 在国內 外所冒 風險的 代价后 能否有 
足够淨 利潤。 他 所关心 的只是 这些。 如果他 輸往中 国的不 是銀而 
是其他 貨物， 他必須 知道的 乃是： 第一， 这些 貨物在 欧洲对 銀的比 
价， 就 是說， 它們値 多少； 第二， 这些 貨物在 广东对 中国产 品的比 
价， 就是說 ，这些 貨物能 換到多 少中国 产品; 最后 ，中 国产品 在欧洲 
对銀的 比价， 就 是說， 中国 产品运 到欧洲 后能値 多少。 很明显 ，每 
作这 种交易 ，所須 硏究的 問題， 都只是 在同一 时候和 同一地 点两种 
或 两种以 上物品 的相对 价値。 

为着通 常生活 ，換句 話說， 当所需 要的只 不过是 对相距 不远的 
地点或 相隔不 久的时 間的两 种貨物 进行比 較时， 所 有具有 些微价 
値 的貨物 ，大柢 都可用 为尺度 。如 果人 們即在 不牵涉 到买卖 貨物的 
場合， 計 算价値 时也更 常使用 貴金屬 即使用 貨币而 不使用 其他貨 
物为 尺度， 这不过 是因为 与其他 貨物价 値比較 ，貨币 价値更 为人所 # 
熟識 ，① 但是， 訂立长 期买卖 契約， 例 如永久 性租金 契約， 則 以使用 


① 本书 从买到 尾全使 用貨币 价格 即貨物 所能卖 得的价 錢来表 示各貨 物 价値的 

msL 如果目 的只在 于說明 ，极 端的精 确沒有 必要。 就是在 儿何学 这个严 正科学 ，使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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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为計算 尺度更 合宜。 理由是 ，一个 新銀矿 的发現 ，会使 銀价发 
生 暴跌； 另一 方面， 即使北 美洲全 部土地 都拿来 耕种， 也未 必会使 
欧洲 麦价发 生显著 的降跌 ，因 为北美 洲人将 随耕地 面积的 增加而 
比例 增加。 但是 ，以 契約規 定在遙 遙将来 时候的 价値总 是危險 ，决 
不能确 定将来 得到的 价値是 多大的 价値。 也許 最輕率 的举动 ，就 
是約定 以某名 称的貨 币付款 因为 这貨币 的重量 和质量 随时都 
可 改变， 使 立約者 忽然发 現所約 定的与 其說是 价値不 如說是 名目， 
所謂付 还和收 还款項 不过是 一句話 而已。 

我 不厌其 詳地駁 斥这些 不正确 說法， 因 为这些 說法似 乎流布 
得过于 泛濫， 使人 把不正 确的槪 念和意 見信为 眞理， 有时竟 根据它 
們制定 錯誤的 制度， 而这些 制度又 引起別 的錯誤 行动。 


第七节 估計历 史記載 的金額 时皮洼 意事項 


在把 古代貨 币化为 現代貨 币时， 学 識最淵 博的历 史学家 ，也 
滿 足于仅 仅把所 引证的 权威叫 做某名 称的一 定分量 的金銀 化成自 
己 时代的 貨币。 但这样 做是不 够的。 实际的 金額和 一定分 量的佥 
銀 ，都 不能正 确表示 它們在 那时代 的价値 ，而 这却是 我們所 要知道 
的 东西。 因此 ，除 此之外 ，还得 硏究在 这时間 中貴金 屬价値 本身所 
发生的 变动。 

几 个实例 可最明 白地說 明我的 意見。 

伏尔泰 在他的 《世 界史》 中② 吿訴 我們， 查理五 世制定 一項法 
案， 毎 年給皇 室子孙 一万二 千利弗 經費。 由 于他計 算这个 金額相 


用 数字, 也只 是使說 明較易 了解。 只 在推論 和結論 ，严 格的精 确才有 必要。 

① 这 本书第 3 版刊 行后， 西斯 蒙第的 《政 治經 济学新 原理》 問世。 在非常 雋妙的 
各章中 ，有一 章名力 《貨 _币 与价値 的符号 、表 征和尺 度。》 第 5 卷 ，第 1 章„ 

③ 克 尔八开 版本, 第 17 卷 ，第 39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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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 現在十 万利弗 ，当然 认为对 王子王 孙来說 ，这幷 不是太 大的收 
入 。但让 我們研 究他的 計算是 以什么 为根据 。他 先計 算一馬 克①純 
銀， 在 査理五 世的时 代値六 利弗， 然 后根据 这个兌 換率， 折 算一万 
二千利 弗合二 千馬克 純銀。 在伏尔 泰写那 本书的 时候， 二 千馬克 
純銀实 际上相 当于十 万利弗 左右。 但是， 二千馬 克純銀 ，在 查理五 
世时 候比在 路易十 四时候 价値大 得多。 如果 我們把 这两时 期中純 
銀平均 价格和 小麦平 均价格 对比， 我 們便会 相信这 是实在 情况。 
小 麦是价 値变动 最微的 貨物。 

毛尔 計算， 自腓力 普 • 奥 古斯都 C 他死于 1223 年） 朝代至 1520 
年 左右， 一瑟 提埃®  (巴黎 标准） 小麦 平均約 値一馬 克純銀 的九分 
之一， 就是値 五百十 二格令 純銀。 他 的书內 載有許 多关于 各种貨 
物的 价格。 ® 

在 1536 年左右 ，一 瑟提埃 小麦的 普通价 格約为 一馬克 純銀的 
十三分 之三， 即相当 于一千 零六十 三格令 純銀。 那 时候一 馬克純 
銀値十 三吐尔 利弗， 或說得 恰切些 ，値 十三个 以吐尔 利弗命 名的通 
用 的錢。 

在 1602 年即亨 利四世 朝代， 一瑟 提埃小 麦的平 均价格 为九利 
弗 六苏九 頓尼， 即相 当于二 千零六 十格令 純銀。 ® 这 时候一 馬克純 
銀， 相当于 二十二 利弗。 

自 从那时 候以来 ，一瑟 提埃小 麦所値 的銀， 每年相 差无几 。当 
1789 年 一馬克 銀相当 于五十 四利弗 十九苏 的时候 ，据 拉瓦錫 ，小麦 
的平 均价格 約为二 十四利 弗一瑟 提埃， 即相 当于二 千零十 二格令 

① 中 世紀貨 币和金 銀重量 名称。 - — 譯者 
③ 法国古 度量名 ，相 当于 十二蒲 式耳。 —— 譯者 
③ 《关 于銀价 和粮价 比較的 报吿》 ，第 35 頁。 

© 关 于这些 計算， 应該 感謝毛 尔写的 《关于 貨币的 論文》 和 《物 价的 变动》 两书給 
议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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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銀 ^ 在以 上計算 ，我沒 有計及 一格令 以下的 零数， 因为关 于这种 
計算， 只粟做 到大約 精确就 够了。 的确 ，根据 巴黎与 巴黎附 近地区 
的价 格算出 的一瑟 提埃小 麦的平 均价格 ，本身 就不很 精确。 

上述比 較的結 果表示 ，自 1520 年以至 于今， 一 瑟提埃 小麦和 
其他 貨物的 比价， 沒发 生过大 变动， 但 一瑟提 埃小麦 本身的 价値， 
却 經过了 很大的 变动。 它的各 年价値 如下： 


1520 年 

512 格 令純銀 

L536 年 

1,063 格 令純銀 

L602 年 

2,060 格 令純銀 

1789 年 

2,012 格 令純銀 

这 些数字 表示， 1520 年 后純銀 的价値 ，必 定发生 了很剧 烈的变 
动 ，因为 現时一 切买卖 ，必 須比 三百年 前多付 四倍的 銀以买 同一数 
量的 貨物。 我們不 久即就 可看到 ，① 为什么 美洲銀 矿的发 現以及 
流 入市場 的銀比 前多到 十倍的 事实， 仅仅使 銀价跌 到以前 价値的 
四分 之一。 

現在 把以上 的报道 应用于 討論中 的王子 王孙的 俸給。 如果純 
銀在査 理五世 时代此 在伏尔 泰时代 貴四倍 ，那末 ，撥 給王子 王孙的 
二千 馬克， 就相当 于現时 的八千 馬克， 就 是說， 相当 于現时 的四十 
万 法郞。 这 使伏尔 泰认为 这項俸 給不够 的意見 ，更不 对头。 

虽 然雷納 尔显然 专写商 业問題 的文章 ，但 也犯了 同样的 錯誤。 
他 估計* 在路 易十一 朝代， 法国 岁入相 当于現 在的錢 三千六 ff 万 
法郞。 他的理 由是： 它等于 七百六 十五万 利弗， 每 十一利 弗合一 
馬 克銀。 不錯， 这金額 的确相 当于六 十九万 五千四 百五十 四馬克 
銀。 但单单 把馬克 化成現 今的利 弗是不 够的。 因为， 同一 分置的 


① 本书第 ？ 廳 ，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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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那 时候的 价値比 現在大 四倍。 所以 ，在把 那时候 的錢化 成現在 
的錢 之前， 必 須先乘 以四。 这 将使路 易十一 朝代的 岁入增 到一亿 
一 千四百 万法郞 的現在 的錢。 

此外 ，我們 从苏伊 托尼阿 的著作 中看到 ，凱 撒贈 給塞維 利阿斯 
一粒 珍珠， 价 値六百 万塞斯 特斯。 他 的譯者 哈普和 勒維斯 克估計 
該 珍珠値 現在的 錢一百 二十万 法郞。 但再讀 下去， 我們看 到凱撒 
返意大 利后， 把从 高魯掠 得的金 块变卖 金币， 每一磅 卖三千 塞斯特 
斯。 这表 示哈普 等所估 的价値 太低。 据勃朗 ，•罗 馬 磅一磅 相当于 
我們的 十盎斯 又三分 之二。 十盎 斯又三 分之二 的金， 在凱 撒时代 
可値 現在三 十二盎 斯金， 因为 有充分 理由可 估計金 的价値 現在已 
跌至 只等于 以前的 三分之 一 。① 三十 二盘斯 的金， 現 在大約 値三千 
零 三十六 法郞， 所以， 应 把三千 塞斯特 斯的实 际价値 估計为 三千零 
三十六 法郞。 按 照这个 兌換率 ，每 一塞斯 特斯相 当于一 法郞强 ，所 
以上述 珍珠一 定可値 六百零 七万二 千法郞 左右。 这 比普通 的估計 
大得 多。® 

当 凱撒不 顾麦特 拉斯护 民官的 反对， 把 国庫的 財宝攫 为己有 
的 时候， 据說他 发見这 批財宝 包括四 千一百 三十磅 黃金和 八万磅 

V 

①  在凱撒 时代， 十二 盎斯的 錤可換 一盎斯 的金。 那末， 銀的 价値旣 然跌到 f 只 
等 于以前 的四分 之一， 一益 斯金在 凱撒时 代可値 現在四 十八盎 斯銀， 但 四十八 盎斯銀 
現在 値三盎 斯左右 的金， 所以金 的价値 必定 已跌至 只等于 以前的 三分之 一了。 

②  計 算方面 的同样 錯誤， 使这 些翻譯 者不知 不觉地 低估了 最坏皇 帝的无 度的揮 
翟。 他們吿 訴我們 ，卡 利古拉 在一年 之中， 揮霍尽 蒂比里 阿斯所 积的全 部財宝 ，計 迖二 
十亿塞 斯特斯 勃朗只 把这金 額化成 相铛于 五亿四 十万利 弗。 但假定 自从凱 撒时代 
起到 卡利古 拉的 时代， 金价沒 經过大 变动， 那末， 二 十七亿 塞斯特 斯应該 相当于 三十亿 
利弗。 在这 两位皇 帝的朝 代之間 ，金 价大槪 沒有大 变 动过。 的确， 据历史 所載的 情況， 
比这来 得小的 金額， 决不 足应付 他那样 的穷奢 极侈。 霍 雷斯的 詩文， 第 2 卷 ，第 2 篇， 
談 到一宗 財产， 計 达三十 万塞斯 特斯。 桉 照这篇 詩文上 下文的 意义， 这 宗財产 一定是 
相当巨 大的財 产^ 依我的 意見， 它可値 現在三 十万三 千六百 法郞。 但他 的注釋 者达西 
埃 誤解那 一段的 意义， 只估为 二万二 千五百 法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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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 維托 特估定 其价値 为二百 九十一 万一千 一百吐 尔利弗 ，怛 
我 想不出 他是根 据什么 理由。 要得到 关于凱 撒篡位 时所夺 取財宝 
的价値 的正确 槪念， 应 該把四 千一百 三十磅 金按照 十盎斯 又三分 
之二 相当于 一磅罗 馬磅的 兗換率 化成法 国的标 准盎斯 ，① 即四万 
四千零 五十二 盎斯。 但是， 由于同 一分量 的金， 那时 候比現 在貴三 
倍 .假定 那时候 金的标 准和現 在相同 ，这 四万 三千零 五十二 盎斯金 
便 相当于 現在的 十三万 二千一 百五十 二盎斯 金或一 千二百 五十三 
万 零三百 四十六 法郞。 至于 八万磅 白銀， 如 果把一 磅罗馬 磅作为 
十盎 斯又三 分之二 計算， 又 如果它 的标准 和現在 銀的标 准相同 ，那 
末， 它便 相当于 現在的 三十二 万磅， 就 是說， 相当于 二千零 九十一 
万五 千七百 三十五 法郞。 这样 ，这位 篡位者 所侵吞 的公款 ，相 当于 
我們的 錢三千 三百四 十四万 六千零 八十一 法郞， 大 大地超 过維托 
特 所估的 仅仅三 百万的 数目。 

从这些 例子， 可見 学識和 精确性 比不上 我們剛 才所引 那些历 
史 学家的 其他历 史学家 的計算 ，是多 么不可 信啊。 罗林 在他的 《世 
界史》 和 弗柳里 在他的 《敎 会史》 中， 按照某 些博学 ^ 人在科 伯特政 
府的时 候所訂 的比率 估計塔 倫®、 麦那® 和塞 斯特斯 的价値 。这 
比率 有許多 缺点。 （1) 它 根据很 有疑問 的資料 确定古 代硬币 所含的 
貴 金屬， 这 是錯誤 的第一 原因； （2) 从 討論中 的古代 到科伯 特政府 
时代， 貴金 屬的价 値曾发 生很大 变动， 这 是錯誤 的第二 原因； （3) 在 


①  勃朗： 《关于 貨币的 論文》 第 3 頁估計 合十二 盎斯一 礎的罗 馬磅， 实际 仅仅等 
于我 們的标 准盎期 十盎斯 又三分 之二。 他根 据一些 保藏得 非常完 好的这 呰皇帝 所鑄的 
硬币的 重量作 出这个 估計。 我在 这里对 一盎斯 黃金所 估計的 价値， 是 以鑄巾 的 标准为 
揋据， 就 是說， 包 含十分 之一的 合金， 因为我 設想凱 撒所夺 取的金 不是純 金而是 捧杂了 
含金 的硬币 a 

②  古代重 量及貨 m 名称。 一- 譯者 

③  古代貨 币名称 ，等 于塔 倫的六 十分之 —一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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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 閣員指 揮下所 用的換 算率， 是按 照二十 利弗十 苏相当 于一馬 
克銀的 比率， 这 比率是 当时銀 块鑄币 法价， 但到 罗林的 时候， 已經 
有 所变更 ，这 是錯誤 的第三 原因。 最后， 自从罗 林的书 出版后 ，这 
个比率 曾历經 变更， 現在一 吐尔利 弗使我 們想起 的銀， 比在 罗林时 
候来 得少， 这 是錯誤 的第四 原因。 这样， 不論誰 从事这 項工作 ，如 
果 依賴这 本书的 計算， 对古代 国家的 岁入、 岁 出以及 它們的 資源、 
商业与 所有的 制度及 組織, 将有 非常不 正确的 观念。 

我不是 說一个 編史家 对任何 时候都 能掌握 有足够 材料， 借以 
給与他 的讀者 关于一 般价値 的正确 槪念。 但 在把古 代甚或 中世紀 
的金 額化成 現今貨 币时， 为使 計算的 結果能 达到比 現时所 获得的 
更接近 于精确 ，我 建議 ： C1) 請 敎精通 古代情 况的人 关于討 論中的 
硬币 所含的 貴金屬 的实际 重量； （2) 到查 理五世 朝代， 就是說 ，到 
1520 年 为止， 如果 是金， 这重 量只可 乘三， 如果 是銀， 就 必須乘 
四， @ 因 为美洲 銀矿的 发現， 使 金銀价 値发生 了大約 等于这 个比例 
的 下跌; 最后 ，把金 或銀的 分量化 成当他 正在写 书时候 的通貨 。的 
确， 現在 一般都 已按照 这种方 法进行 換算。 

自从 15 划) 年至 亨利四 世朝代 末期， 就是 說到十 七世紀 初期， 
銀 价步步 下泻。 我 們可按 照上节 所述的 方法， 从任 何特殊 貨物的 
价格 的升漲 情况推 算銀价 下跌的 幅度。 要对 这时期 一馬克 銀的价 
値具 有正确 槪念， 必須 計量到 一般貨 物或任 何特殊 貨物特 別是小 
麦 的实际 价格上 漲比率 的縮小 的情况 ，所 謂实际 价格， 指以 金屬計 
値的 价格， 而不 是名义 价格或 以硬币 計値的 价格。 


① 直 到所說 的时代 力止， 欧 洲金銀 的比价 是一对 十二。 現时 在大多 数 欧洲国 
家， 这比价 是一对 十四或 一对十 五。 所以， 如果把 古代金 銀平均 比价作 海一对 十一又 
四分 之一， 近代金 銀平均 比价作 为一对 十五， 那末， 金銀的 价格， 按着四 与三的 比例上 
漲。 因此, 如果以 三乘金 ，以四 乘銀， 結果 便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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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十七世 紀以后 ，把 当时貨 币化成 馬克的 銀后， 不必再 作上述 
的 計量。 理 由是， 从那时 候起， 同 一分量 的銀， 在各 时期可 买到同 
样多 的大多 数貨物 ，所以 銀价似 乎沒有 再发生 显著的 下降。 因此， 
只須按 照那时 候一馬 克純銀 的时价 ，把 它化成 当时的 通貨。 ® 

让我們 引用舒 利的回 忆录里 面一段 的話作 例证。 他說， 这位 
閣 員在巴 斯提尔 堡垫貯 藏了三 千六百 万吐尔 利弗， 以供他 的主子 
进 行柢抗 奧地利 皇室的 活动。 如果我 們要想 知道 这宗窖 藏的价 
値， 第一步 得査知 它重多 少銀。 在 那时候 ，二 十二吐 尔利弗 代表一 
馬克 的銀， 因此 三千六 百万利 弗計合 一百六 十三万 六千三 百六十 
三馬 克五盎 斯的銀 。自 从 那时候 以来， 銀 价沒呈 显著的 下降， 因为 
同 一分量 的銀， 那时 候可买 到和現 今所能 买到的 一样多 的小麦 。現 
今 一百六 十三万 六千三 百六十 三馬克 五盎斯 純銀， 換句 話說， 三亿 
九千九 百五十 八万八 千零十 五点五 格兰姆 純銀， 恰 可鑄成 八千八 
百七十 九万七 千三百 一十五 法郞的 硬币。 不錯 ，在現 代战爭 ，这个 
金額 实无济 于事; 但必須 考虑， 現代作 战所根 据的原 則和过 去大不 
相同， 在实 际上和 名义上 都比过 去浪費 得多。 


第八节 两种 貴金屬 間无固 定比价 


使政 府当局 相信他 們具有 决定任 何金屬 对貨物 比价的 力量的 
同一 錯誤， 又使 他們采 用立法 手段来 决定同 时幷用 作为貨 币的两 


① 我傾 向于相 信自从 本世紀 以来， 金 銀价値 又开始 下降， 因为成 本最不 容易起 
变化 的許多 貨物， 現 在要付 較多的 銀才买 得到， 

*  有理 由可相 信現今 澎势已 大異于 上述。 因为 ： C1  ) 由 于革命 运动， 大 多数拉 
丁美 洲的矿 ，特別 是銀矿 ，已 停止 开采， 而这 些矿乃 是白銀 的最大 来源； （2) 大 多数欧 
洲国 家以及 美国， 同时 努力恢 复紙币 的兌現 或币面 价値， 这等于 发現白 銀的一 种新效 
用 K  3 〕 这种同 时努力 所引起 的物价 的下跌 ，引 起信 用即貨 币的竞 爭者的 紧縮， 而信用 
的 紧縮， 必然 进一步 扩大銀 的效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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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金屬的 比价。 这样 ，政 府曾任 意制造 法律， 規定某 一分量 的銀値 
二十四 利弗， 某 一分量 的金値 二十四 利弗。 按 照这种 办法， 金銀名 
义 价値的 比例, 以法律 决定。 

政府当 局的这 种擅专 行为， 必 然徒劳 无效。 它 的結果 是怎样 
呢？ 事实上 ，金 銀和其 他貨物 的比价 ，不断 变动着 。金 銀自己 之間的 
比价 ，在 兌換时 也变动 无常。 在依照 1785 年 10 月 13 日 法 令重新 
开鑄金 币之前 ，一枚 金路易 普通可 卖二十 五利弗 和若干 苏銀币 ，其 
結果， 无人肯 用金币 偿付約 定以銀 支付的 債項， 因为 如果这 样做， 
每二 十四利 弗的約 定債項 ，实际 上要偿 付二十 五利弗 八苏或 十苏。 

V785 年重新 开鑄金 路易， 它的含 金量戚 少六分 之一。 从那时 
候 起金路 易的价 値才和 二十四 利弗的 銀成为 一致， 于是金 币和銀 
币开始 无差別 地被用 为支付 手段。 但人們 通常依 旧继績 使用銀 
币 ，一半 因为这 已成为 长时間 的习慣 ，一 半因 为金币 更易于 贋造和 
剪削， 因 此人們 接受它 时更加 愼重， 对 于它的 重量和 成色更 常吹毛 
求疵。  ‘ 

在 英国， 不 同的安 排引起 了恰恰 相反的 結果。 在 1720 年 ，交 
易的自 然情况 把金銀 此价 定在一 对十五 又一百 二十四 分之九 ，为 
簡单起 見姑且 說一对 十五又 十四分 之一。 一 盎斯金 可卖十 五盎斯 
又十 四分之 一的銀 ，反过 来也是 一样。 由是， 政府就 按照这 个比率 
用立法 程序把 它固定 下来， 規 定一盎 斯金鑄 三鎊十 七先令 六便士 
半 的名义 金額， 十五盎 斯又十 四分之 一的銀 也鋳三 镑十七 先令六 
便士半 的名义 金額。 这样， 政 府企图 把一种 必然会 不断变 动的比 
率 ，永恒 地固定 下来。 銀的 需求日 漸增加 ，用 銀制造 餐具和 其他家 
庭 用具日 益 普遍。 印度貿 易又得 到新的 刺激， 把銀带 走而不 要金， 
因 为 銀对金 的比价 在东方 比在欧 洲高。 于是， 到上世 紀末， 英国金 
銀的 比价， 只是一 对十四 又四分 之一， 可鑄三 鎊十七 先令六 便士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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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銀 ，在 市場可 买四鎊 的金。 这样， 熔化 銀币变 为有利 可图， 用銀 
币 付款徒 然自討 損失。 由于这 些原因 ，从 这时候 起直到 179*7 年国 
会 停止英 兰銀行 付現时 为止， 所有 支付一 般都是 用金。 

自从 1797 年 以来， 一切 支付都 使用紙 币了。 但是 ，英 国如果 
恢 复使用 依照以 前的貨 币原則 和貨币 管理条 例所 制定的 金屬貨 
币， 大槪 人們就 将用銀 付款， 而不像 在停止 兌現以 前那样 以金付 
款。 因为， 黃金对 白銀的 比价已 經上升 ，这大 槪是因 为黃金 大量出 
口， 作为商 业用途 ，而防 止黃金 出口比 防止白 銀更加 困难。 現在英 
国金 銀块的 比价， 是 一对十 五又二 分之一 左右， 虽然 金銀块 的鑄币 
平 价仍然 是一对 十五又 十四分 之一。 因 此以金 付款而 不用銀 ，无 
異于白 白牺牲 这两者 之差。 

这样 ，可作 出这个 結論: 事 实上不 可能把 金銀对 貨物的 交換价 
値的 比率固 定下来 ，因此 ，在人 类认为 适于使 用金銀 为支付 手段的 
交易， 必 須听任 金銀自 定它 們的相 对价格 。① 

上 面对金 銀比价 所述的 意見， 对 銀銅的 比价以 及对任 何两种 
金屬的 比价都 适用。 宣 布二十 苏所含 的銅和 一吐尔 利弗所 含的銀 
价値 相等， 其不 适当和 規定二 十四利 弗所含 的銀与 一金路 易所含 
的金 价値相 等幷无 不同。 但規 定銅和 金銀的 比价， 沒引起 什么危 
害， 因为 法律不 許无差 別地以 銅或金 銀支付 議定以 吐尔利 弗或法 


① 就价 値說， 金 銀的相 对地位 决不是 决定于 金銀矿 的比較 产量， 洪博德 在他的 
《关 于新 西班牙 的論 文》， 八 开本， 第 4 卷 ，第 222 頁 中說， 美 卵和欧 洲的矿 山共同 产銀， 
銀产 暈和金 产量的 比例为 四十五 对一， 但現在 銀对金 的比价 却不是 四十五 比一， 而是 
在 墨西哥  15 含 

在法国  15+ 

在中国  自 12 比 1 至 (1 

在日本  自 8 比 1 到 

这 种差異 大概是 因为銀 更适用 于制造 餐具和 貨币， 于 是有更 大的 需求。 似乎这 个因素 
在 东方比 在西方 起更大 的作用 ，因为 金苜飾 在那儿 比在我 們这里 便宜。 


13 比 1 
9 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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郞 計算的 款項。 所以 ，凡超 过最小 額銀币 的价値 的款項 ，只 金币或 
銀 币可用 为法币 支付。 

第九节 貨市 应是什 么样子 

从上 述可推 断我对 貨币应 該是什 么样子 所抱的 意見。 

貴 金屬是 这样适 合于充 当貨币 ，以 致它已 被相当 普遍地 采用。 
由于沒 有其他 材料具 备这么 多値得 推荐的 条件， 所 以在这 方面不 
宜有所 更动。 

貴、金 屬非常 适于分 割为分 量相等 与便于 携带的 部分。 也非常 
适于 鑄为一 枚一枚 同重量 、同 质量的 硬币。 大 多数文 明国家 ，已經 
如此 办理。 

沒有其 他办法 更好于 給金銀 打上证 明重量 、质 量的 印記， 更好 
于 政府自 己保 留刻鑄 这种印 記而因 此鑄造 硬币的 专利。 如 果同时 
有許 多鑄造 者互相 竞爭， 他 們的证 明决不 能一律 可靠。 

但政 府对于 貨币的 干預， 只 应以这 些为限 、不 宜更进 一步。 

銀 的价値 是任意 决定的 价値， 是 由个人 与个人 或个人 与政府 
在 每次打 交道时 經过磋 商同意 而后确 定的。 那末， 为什么 事剪先 
規定 它的价 値呢？ 这样 規定的 价値， 必 然只是 想像的 价値， 于人类 
处 理貨币 方面的 事务沒 有实际 用处。 为什么 把貨币 所絕对 不能具 
有的名 称給与 这样規 定的想 像上价 値呢？ 所謂元 、达克 、佛 罗林、 
镑或 法郞， 不是一 定质量 、一 定重 量的金 或銀， 还是什 么呢？ 如果 
只是 这样, 为什么 不給与 这些分 量的金 或銀以 一个和 它們的 重量、 
质量 相称的 名称， 而偏 給它們 別的名 称呢？ 

法律規 定說， 五格 兰姆銀 应該等 于一个 法郞， 这 和說五 格兰姆 
銀 应該等 于五格 兰姆銀 一样， 因为法 郞这个 名称所 能給与 我們的 
漑念， 只不过 它所含 的五格 兰姆銀 而已。 小麦 、朱巧 力或腊 ，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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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分割而 改換名 称呢？  一磅 面包、 一磅朱 巧力、 一磅 蜡烛， 仍然叫 
做一 镑面包 、一縫 朱巧力 、一碌 赌烛， 那末， 为 什么不 叫五格 兰姆一 
块的 銀它的 自然名 称呢？ 为 什么不 叫它五 格兰姆 銀呢？ 

这个 小变革 ，虽 然好像 只是口 头上的 、穿 凿的和 无足輕 重的变 
革 ，但却 有极大 的实际 影响。 如果 把它付 于实施 ，就 不能再 使用名 
义价 値訂立 契約， 而一 切交易 将都是 以一种 有实质 的貨物 交換另 
一种有 实质的 貨物， 例如以 一定分 量的銀 交換一 定数量 的小麦 、家 
畜肉 、布 等等。 不論 什么时 候签訂 关于将 来的长 期契約 ，如 果違反 
契 約条件 决逃不 过人的 耳目。 一个人 如果接 受另一 个人的 約字， 
允諾 于某日 偿还一 定分量 的銀， 就預先 知道那 天将收 入多少 的銀， 
只要 届时債 务者还 有偿付 能力。 

如果 采行这 种变革 ，現 行的整 个貨币 制度， 将土崩 瓦解。 它充 
滿 着欺騙 、侵害 和掠夺 机会， 而且 是这样 复杂， 以致 連以了 解它为 
职 业的人 也不能 完全了 解它。 此后 ，除 非发行 贋币， 政府不 能搀杂 
貨币； 除非公 开宣吿 破产， 債务 者不能 只还債 权者一 部分的 債务。 
鑄造貨 币将成 为极其 簡单的 事体， 将 变为冶 金技术 的一个 部門。 

法国在 采行米 突制以 前所通 用的重 量名称 如溫斯 、格 罗斯 、克 
令等， 具 有这个 优点， 即 能給人 关于几 百年中 从未变 更而且 无区別 
地应用 于一切 貨物的 重量的 槪念。 如 果对应 用于貴 金屬的 溫斯作 
任何 更动， 就也必 須对应 用于糖 、蜜以 及一切 以这种 重量計 重的貨 
物的 溫斯作 相同的 更动。 但 就下述 一点說 ，米 突制更 加可取 。它是 
建立 在大自 然所提 供的一 个基础 之上， 只要世 界一日 存在， 这基础 
就 一 '日 不变。 一 '格兰 姆是一 立方生 的米突 的水的 重量， 一 生的米 
突是 一米突 的百分 之一， 而一 米突是 地球自 地极至 赤道的 圓圏所 
形成的 弧的一 千万分 之一。 我們可 变更格 兰姆的 名称， 但 誰也不 
能变更 格兰姆 这名称 所表示 的实际 重量。 无論 誰和誰 訂約， 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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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 未来日 期偿 付一百 格兰姆 的銀， 如 果届期 不如数 交还， 任何 
专 橫措施 ，不 管压力 大到什 么程度 ，都 不能洗 刷他的 背信違 約的恶 
名。 

对 于使用 貨币进 行的交 易和使 用貨币 規定的 契約， 政 府所能 
为力 使其容 易办理 的地方 ，只在 于把金 屬这样 分割为 一公分 、一公 
毫等 等分量 的一枚 一枚， 使得 人們能 在頃刻 之間算 出支付 一定数 
目 的款項 需要多 少枚。 

据科学 院所作 的实驗 ，搀 杂一 点合金 的金銀 ，比 純淨金 銀更能 
抵抗 摩擦。 此外， 通 曉这个 事体的 人說， 必須 經过非 常糜費 的化学 
手續 ，才能 得到完 全純淨 的金銀 ，而 这将 大大增 重鑄币 的費用 。搀 
杂合金 只要打 上印記 ，表 示它 的分量 ，就 沒有可 非議的 地方。 印記 
应該限 于证明 硬币的 重量和 质量， 不 应涉及 其他。 

我 沒有說 到法郞 、迪西 ® 、仙丁  @这 些名詞 ，因为 根本不 应該把 
这些名 称給与 貨币， 这些名 称实际 上不表 示任何 东西。 法 国法律 
根本 就应該 只簡簡 单单地 命令鋳 造含銀 五公分 一枚的 硬币， 而不 
应該 規定鋳 造含銀 五公分 的所諝 法郞。 在 这种情 况下， 人舸 将不 
是 开出比 如說四 百法郞 的活支 汇信或 汇票， 而 是开出 二千 公分的 
九成 銀或一 百三十 公分的 九成金 的活支 汇信或 汇票。 付款 将极其 
簡单 ，因为 所有的 金币或 銀币， 将全是 一公分 的九成 金或一 公分的 
銀的 零数或 倍数。 

但是 ，法 律还得 規定， 凡 約定以 公分計 算的銀 或金給 付的款 
項， 不許 用硬币 以外的 东西来 支付， 除非 契約附 有特別 但书， 因为 
不 这样， 債务者 就会以 比硬币 价値低 的金銀 块偿还 債务。 这 显然是 
关于 实际的 安排， 其原則 只要求 契約于 指定金 屬的种 类和标 准后， 

① 等于一 法郞的 十分之 一。- -譯者 
(D 等于一 法郞的 一百分 之一。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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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明白規 定以硬 币或以 金銀块 付款。 这項 法律的 目的， 在 于使契 
約不 需要继 續列載 許許多 多細节 ，这 些細节 可不言 而喩。 

政 府給私 人鑄造 貨币， 必須 索取鑄 币費和 利潤。 政府 由于独 
占鑄 币权利 ，有可 能使这 利潤达 到相当 的高， 但应該 看冶金 科学情 
况 与流通 手段需 要情况 随时作 必要的 調整。 政 府在自 己沒 有多少 
硬币 需要鑄 造时， 与其听 任机器 停开， 工 人袖手 无事， 不如 戚低鑄 
币費。 反之， 在人 們不断 把金銀 块交造 币厂鑄 造时， 就可提 高鑄币 
費， 这不过 是仿效 其他制 造商的 办法。 关于 政府自 购金銀 自鑄硬 
币， 所鑄的 硬币， 因 其有較 大交換 价値， 像我 在上面 第四节 所說那 
样， 能够 补偿自 己 的鑄造 費用， 幷 能提供 一定的 利潤。 

除 表示重 量和质 量的印 記外， 应 再加上 一切可 防止伪 造的紋 
章。 

我沒 談到金 銀比价 問題， 浪 費讀者 时間， 其实沒 有必要 討論这 
个 問題。 只 要避免 在任何 特殊名 称下規 定金銀 比价， 对于 它們相 
对价 格一賬 一跌的 更迭的 变动， 可不 必比对 金銀与 其他貨 物的比 
价的变 动更加 注意。 必須听 任这比 价自行 調节， 任 何企图 把它固 
定于一 定诈例 ，必 然徒劳 无功。 凡关于 金錢的 契約， 当然要 照契約 
所 定条款 履行。 規定 交付一 百公分 的銀的 契約， 除 届期定 約双方 
达成 协議， 同意 使用別 种金屬 或某种 貨物照 一定換 算率折 合应付 
的銀抵 付外， 就得交 付一百 公分銀 履行。 

一 切产业 部門能 自这种 簡单安 排得到 的好处 ，很 难估量 得出， 
但 如果考 虑相反 制度所 带来的 危害， 对 这好处 便可有 些槪念 。不 
但人 們的相 对財政 地位， 因它 不断弄 得顚倒 失常； 最 有益和 計划最 
周到 的生产 事业， 因它蒙 受挫折 或陷于 流产； 而且， 在几乎 一切地 
方 ，公 共利益 也好， 私 人利益 也好， 无时 无刻不 因它受 到侵害 ^ 

完全由 銀和金 鑄成， 上面 只刻有 证明內 在价値 記号而 因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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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不能任 意更动 的交易 媒介， 可給一 切商业 部門和 社会阶 級提供 
这么大 利益， 以致 連在外 国也能 通用。 这样， 发行这 种交易 媒介的 
国家 ，就 可成为 使用于 外国的 貨币的 制造商 ，从 中收 取不可 輕視的 
利益。 我們从 勃朗的 书® 看到 ，圣 • 路易 发行的 叫做羔 羊金币 C 因 
币面 刻着羔 羊像， 故 名）， 仅仅因 为自圣 • 路 易朝代 到查理 六世朝 
代 含金始 終沒有 变更， 連在 外国人 之間也 有广大 需要， 幷且 在交易 
时是 人們最 欢迎的 貨币。 

如 果托天 之福， 法国实 行这种 試驗， 我希望 讀我书 的人， 別对 
貨币 的外流 (使 用某些 不懂这 問題又 不願意 学习它 的人的 辞語） 感 
到 遺慽。 十分 明显， 金銀币 如果离 开法国 ，决 不会不 留下相 当于它 
所 含金屬 和它的 形式的 价値。 人們不 是认为 制造首 飾运往 外国銷 
售有 利于国 家嗎？ 但这 种貿易 同样地 引起貴 金屬的 外流。 首飾品 
的美丽 形式， 无 疑使以 这种形 式輸出 到外国 去的金 屬的价 値增加 
很多。 但化 驗精密 、重量 准确的 硬币， 尤其是 始終保 持一律 的重量 
和 质量的 硬币， 同样 会使人 喜欢， 无疑 也会博 得同样 优厚的 报酬。 

如 果有人 反对， 說査理 曼把一 磅的銀 叫做利 弗时, 就是 采行相 
同于 上述的 制度， 然 而这种 硬币的 品质， 以 后一再 减低， 直 到最后 
叫 做利弗 的硬币 ，事 实上只 含十格 兰姆銀 ，我 的答复 如下： 

(1) 査理曼 时候沒 有含銀 一磅的 硬币， 以后任 何时候 也沒有 
这种 硬币。 利 弗始終 是記帳 貨币， 是 一种想 像上的 量衡。 查理曼 
和他 的后任 所鋳的 銀币， 是重若 干騷尔 的銀， 而騷尔 是磅的 微小部 
分。 

C  2) 沒有一 枚这种 硬币， 上面刻 有表示 重量的 标記。 在現存 
的 搜集的 古代泉 币中， 还有許 多鑄在 査理曼 朝代的 硬币， 币 面只刻 


① 《法 国貨 币史》 ，序 M， 第 4 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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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 名字， 有时加 鑄币的 城市名 ，制造 工非常 粗糙。 考虑 到这位 
皇帝 虽然极 力提倡 文艺， 但自 己不能 写字， 这种情 况是毫 不足怪 
的。 

(3) 这 种硬币 更沒鑄 有表示 质量的 标記， 而且 首先受 到破坏 
的就 是它的 质量。 腓力 普一世 朝代的 騷尔， 虽然还 含利弗 原始分 
量的 金屬， 但 却是八 成銀四 成銅， 而不含 十二盎 斯銀， 像在 这些皇 
帝的 第二世 系时代 那样。 

英国 現在通 用貨币 的极其 特殊情 况以及 自本书 第一版 刊行以 
来所发 生的关 于英国 貨币的 不平凡 事件， 明确地 证明了 ，完 全沒有 
兌現 担保品 的紙币 ，单单 由于流 通手段 或貨币 的需要 ，就能 够維持 
很高的 价値， 甚至 能够維 持和金 屬相等 的价値 。① 这 使精通 这門科 
学的某 些英国 作家提 出这个 結論： 由 于貨币 的目的 不需要 它的材 
料的物 质性能 或金屬 性能的 作用， 所以， 比貴 金屬便 宜的物 质例如 
紙也 可充当 貨币， 只要不 使发行 数量超 过流通 需要。 为了 这个目 
的 ，大名 鼎鼎的 李嘉图 提出一 个巧妙 的計划 ，建 議授 与一家 銀行或 
法人 組織发 行凭索 即付金 銀块的 鈔票的 权利。 随索 随付一 定分量 
的金块 或銀块 的鈔票 ，其 价値决 不至跌 到所代 表的金 銀价値 之下。 
另一 方面， 只要 发行量 不超过 流通需 要量， 持 票人便 沒有动 机要求 
兌現， 因为 兌到的 金銀不 能用作 流通。 如杲 鈔票的 信用偶 然发生 
动搖， 大量流 入銀行 兗現， 仍在流 通中的 其余鈔 票必定 漲价， 誘使 
人們将 金銀块 拿到銀 行兌換 鈔票。 ® 


① 参 閱作者 所写的 小册子 《英国 和英国 人》， 1815 年出版 ，第 3 版 ，第 50 頁 和以下 
各頁。 

③ 李 嘉囝: 《关 于一种 又經济 又安全 的通貨 的建議 》， 1816 年 出版， 似乎英 国国会 
于 1819 年采用 了他的 建議。 試驗正 在进行 中《 不管最 終結果 如何， 它总 会使人 們对这 
門科学 增加兴 趣， 


291 


，现 _iuv_r  k<s 撕 Tfim 仲 WB  和 .artiWWliRIWfil 抖  f  呷囀.、. ■.柙 l  卜 . V<， 《IW»  KMllMCTlC»iWiWiWBW»(Wl<i^»»»<Wetff^: 約》 .:W  ' 


第二 十一章 貨 m 的性质 和用途 

第十节 銅币 或賤金 屬币① 

严格 地說， 銅币或 賤金屬 币不是 貨币。 因为 ，只 債务的 零头部 
分 ，小 至不能 使用金 銀币支 付时， 才可以 銅币充 当法币 支付。 現在 
差 不多一 切商业 国家， 金屬 貨币只 有金币 和銀币 两种， 沒有 其他。 
銅币是 一种可 移轉担 保品， 是 分量少 到不値 鑄造的 銀的符 号或代 
表。 因此， 发 行銅币 的政府 ，当 人提出 相当于 最小面 額銀币 的数量 
的銅 币請求 兌銀时 ，就应 当照兌 ，否則 无以保 证其发 行数量 不超过 
流通需 要量。 

当 賤金屬 币形成 过多， 持 有人发 觉所代 表的价 値和金 銀不相 
等因而 不像金 銀那么 好时， 便将 千方百 計使它 脫手, 或以亏 本的价 
格 出卖； 或以购 买賤价 物品造 成这些 物品的 漲价， 或 在偿还 債务时 
以較多 于零头 的数額 付給債 权者。 政 府为防 止銅币 跌价， 通常准 
許这种 做法。 銅 币如果 跌价， 以后 发行銅 币的利 潤便将 减少。 

例如 巴黎在 1808 年前， 每 笔应付 款項， 得 用四十 分之一 的銅币 
作 为法币 付款。 这 和貨币 部分地 贬质有 同一的 結果。 每一 个人作 
交 易时， 都会想 到将来 收还的 款項， 很可 能四十 分之一 是銅， 四十 
分之 三十九 是銀。 于是就 依此打 算盘， 把价 格提到 和这种 規定相 
称的 高度。 在这 方面， 情况和 銀币重 量与质 量的情 况完全 一样。 
买者不 会去称 和化驗 每一枚 收进的 硬币， 但 做金銀 买卖生 意的人 
_ 以 及跟这 生意有 关系的 人总时 时刻刻 留心， 比較硬 币的內 在价値 
和 市价。 不論 什么时 候发生 差異， 他 們就乘 机从中 图利。 他們追 
求这 項利潤 的活动 ，使硬 币市价 和实际 价値永 久趋于 相等。 

同 样的， 强使 人民接 受許多 銅币， 也会影 响和外 国人的 交易。 

① 銀銅 是銀和 銅的混 合物。 它 只含有 四分之 一或二 分之一 的銀， 其余全 是銅。 
法国 大量使 用它鐮 造輔芾 以代 替銅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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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巴 黎开出 的法郞 汇票， 由于 一部分 票款可 能是用 銅币或 賤金屬 
币付款 ，在 阿姆斯 特丹必 不能卖 得那么 得价， 正如法 郞改鑄 含銀减 
少合 金增多 所产生 的結果 一样。 

但应 該指出 ，总 的說来 ，这种 情况对 貨币价 値所生 的影响 ，不 
像 搀杂合 金那么 严重。 理由是 ，由 于上述 原因， ©合 金沒有 絲毫的 
价値， 至于可 用以支 付任何 債款的 四十分 之一的 銅币， 虽不 能与所 
代表的 銀同日 而語， 还 有些微 价値。 要是它 們价値 相等， 那 就根本 
不需要 法律明 文規定 来限制 銅币的 法币資 格了。 

只要 政府对 提出請 求兗換 銀币的 銅币和 賤金屬 币經常 照兗， 
便能給 它們以 些微內 在价値 ，不 至发生 困难。 流通上 的需要 ，将吸 
收去 很大的 数量， 它們 将能維 持面額 金値， 好 像眞的 能和所 代表的 
銀币 的零数 的价値 相等。 銀行 鈔票毫 无內在 价値， 但年复 一年通 
用 无阻， 好像它 的价値 和面額 相等， 这两 者的理 由是一 样的。 照这 
种做法 ，鑄造 鲖币所 能产生 的利潤 ，可 比在强 迫人民 接受一 部分銅 
币为 支付的 情况下 更大， 幷且銅 币不至 跌价。 唯一 的危險 就是伪 
造。 銅 币內在 价値和 通用价 値相差 越大， 驅 使見利 忘义的 人从事 
赝鑄 的誘力 越强。 

薩丁 尼阿最 后一个 国王的 前任， 当企图 收回他 的父亲 在穷厄 
时期所 发行的 賤金屬 币时， 发 見收回 的数量 竟达政 府当初 所发行 
的 三倍。 当普魯 士国王 使用犹 太人厄 弗雷姆 名义收 回七年 战爭中 
所强迫 薩克逊 人接受 的賤金 屬币时 ，也 碰到同 样情况 ，幷且 也由于 
同 样原因 。③ 伪 造鑄币 ，一般 都是在 国境外 进行。 1799 年英 国以消 
除伪造 为目的 ，鑄 造花紋 极其精 致的半 便士币 ，其制 造工达 到天衣 
无鏠， 使伪造 者无法 仿制。 

① 参閱 本章第 3 节^ 

® 芒 格茲: 《关 于貨币 的意見 第 3U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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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节 更可 取的鑄 币形式 

硬币面 部越大 ，摩檫 的損耗 越大。 两牧重 量质量 相同的 硬币， 
其 招惹外 部摩擦 的面部 越小的 一枚， 在流通 过程中 所受的 損伤越 
小。 

从 这角度 看来， 厚闊 相等的 球形， 由于最 不易受 摩擦， 最为可 
取 ，但 由于不 方便的 緣故， 不被 采用。 

面部之 小仅次 于球形 的就是 广厚相 等的圓 柱形， 但它 同球形 

同样不 方便。 因此 极其扁 平的圓 柱形， 非常普 遍采用 ，但从 上面所 

♦ 

說， 不 宜过于 扁平， 而 且宁厚 勿广。 

关 于币面 的印号 ，必 要的条 件是： （1) 标 明币的 重量和 质量; 
(2  ) 淸楚 明晰， 連最 无知識 的人， 也能一 望而知 ； （  8  ) 印模的 式样， 
应尽 可能使 币的外 观难于 破損， 币的重 量难于 咸輕， 就 是說， 必須 
如此 設計， 使得戚 輕币的 重量的 普通損 耗和不 法毁損 ，必定 損及印 
記。 英国最 近鑄造 的半便 士币， 有一 条綫， 不是凸 起的， 而 是凹入 
币 的边緣 的最厚 部分， 幷 且是在 边緣的 当中， 因此旣 不易被 剪削， 
也不易 受損耗 。金 銀币采 取这种 式样， 必可收 到良好 效果。 这种 
式样 对防止 硬币的 变质， 有 更大的 意义。 

如果印 号是低 浮雕的 模型， 凸起不 宜太高 ，使一 枚一枚 容易叠 
在一起 ，幷 使摩 擦的損 伤得以 咸少。 由于同 一原因 ，凸 起部 分也不 
宜过于 显露， 否則就 会很快 磨掉。 为防 止这种 損耗， 曾使用 髙浮雕 
的印模 ，伹 发見硬 币因此 变得过 于脆弱 ，易于 折断与 破碎。 但如果 
銪得 較厚， 这个式 样还可 利用。 

縮小 硬币面 部至最 小限度 的同一 理由， 应可导 使政府 在不至 
演成 不方便 的条件 下鑄造 尽可能 大額的 硬币。 硬币枚 数越多 ，所 
导 致面部 被摩擦 的机会 越大。 应該限 制小額 硬币的 鑄造， 使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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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进行 小額交 易和支 付零星 款項所 必要的 数量。 所 有大金 額的支 
付， 应該 一律使 用大額 硬币。 

第 十二节 誰該 負担硬 币磨損 的損失 

誰 該負担 硬币磨 損或摩 擦的損 失呢？ 这 是一个 問題。 照严格 
的公 平說， 使 用硬币 的人， 应該負 担这个 損失， 像用 坏任何 其他貨 
物的人 那样。 一 个人把 他所穿 的一套 旧衣服 出卖， 所卖价 錢一定 
比他 在购买 时所付 的錢来 得少。 所以， 一个 人出卖 一枚旧 的克郞 
以換 取其他 貨物， 所得矣 値应該 比他当 初所付 的买价 少一些 ，就是 
說, 所換得 的貨物 ，应該 比当初 他所交 出以交 換它的 貨物来 得少。 

但是， 一 枚硬币 在一个 規規矩 矩的人 手中时 所受的 磨損， 一般 
极其 輕微， 不能 說出价 値損耗 多少。 一枚貨 币可能 流通了 許多年 
而 看不出 有变輕 的迹象 ，到看 得出的 时候， 已 不可能 指出在 許許多 
多 使用它 的人中 ，哪 一个造 成这項 損失。 就我 所知, 每个都 对它的 
磨損 有关， 使 它的交 換价値 戚低; 它所能 买到的 数量的 貨物， 不知 
不觉地 减少； 虽然 它的价 値是不 知不觉 地逐漸 减低， 但最終 变成非 
常显著 ，以 致人們 不肯照 新硬币 的价値 接受。 因此， 我认为 如果某 
种硬币 ，全 部都这 样戚輕 ，非 銷毁重 鑄不可 ，持有 这种硬 币的人 ，沒 
有理由 可指望 它能和 新鑄硬 币等价 互換， 一枚換 一枚。 就 是政府 
也 应該只 照它的 內在价 値予以 接受。 它的含 銀已少 于前， 持有人 
接 受它的 时候， 都 是照較 低价格 計算， 所 付以交 換它的 貨物， 比它 
所出厂 的时候 所得偿 付的来 得少。 

事 实上， 照严 格的公 平說， 应 該如此 办理， 但 有两种 情况， 使这 
样实 行有所 困难。 

(1) 各 枚硬币 ，幷不 是实在 的商品 ，如果 我可使 用这个 詞句的 
話。 它的 价値幷 不是依 照本枚 的重量 和质量 估計， 而是依 照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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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的平 均重量 和质量 估計， 而这 平均又 是依据 普通經 驗加以 确定。 
发行 巳久、 磨 損很大 的一枚 克郞， 仍可 随意調 換一枚 新的、 完全沒 
有 損耗的 克郞。 由于 上述的 平均， 它們的 差異消 失了。 造 币厂每 
年发行 重量和 质量毫 无瑕疵 的新币 ，使 得硬币 虽經过 許多年 ，还不 
至因 摩擦而 M 箸 跌价。 

可用 下述事 实证明 这点。 法国新 鑄十二 苏与二 十四苏 硬币， 
可与 六利弗 枚克郞 等价通 用而无 困难， 尽 管同一 的名义 金額， 体現 
于十二 苏与二 十四苏 硬币的 ，比 体現于 克如硬 币的銀 少四分 之一。 

嗣后 通过的 法律， 依照 它們的 內在价 値評定 它們的 价値， 規定 
收稅 :員和 私人不 得以髙 于十苏 与二十 苏的价 値接受 十二苏 枚与二 
十四 苏枚的 硬币。 这价 格較低 于当时 持有它 們的人 前此所 付以取 
得 它們的 价格， 因此， 磨損 的全部 損失， 都 落在最 后持有 者头上 ，尽 
管許 多人都 使用过 它們， 都对它 們的磨 損負有 責任。 

(2) 硬 币面部 所雕刻 的印号 ，尽管 在流通 中日漸 模糊, 有时甚 
至 看不見 ，但 从始至 終同样 有助于 硬币的 通用。 請看 英国的 先令。 
有 如上面 所說， 单 单它的 印号， 就 給与它 一定的 价値， 这价 値从始 
至 終被人 承认， 一 直到它 到最后 持有人 手中。 所以 該持有 人接受 
它时， 所付給 的是高 于同样 重的金 銀块的 价格。 这样 ，使他 負担全 
部 差額， 等于 使他負 担印号 的全部 价値， 可是， 許多 人都从 印号得 
到了 同样的 便利。  ' 

由于这 些理由 ，我认 为起因 于磨損 和印号 的損失 ，应該 由社会 
負担， 就是說 ，应該 归国庫 負担， 因为整 个社会 享受了 硬币的 好处。 
要想按 每人利 用硬币 的程度 的比例 ，向 每人分 別征收 損失, 这是不 
可能做 到的。 

最后一 句話， 凡 把金銀 交造币 厂鑄造 的人， 都 必須偿 付鑄币 
費， 如 果认为 合宜， 还 需付全 部独占 利潤。 这对 他沒有 妨害，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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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 金銀， 通 过鑄造 增长了 价値， 幷且 增长的 幅度， 相当于 造币厂 
所索 的全部 鑄币費 ，否則 他决不 会把金 銀交来 鑄造。 我 还认为 ，造 
币厂 应該随 时应人 請求， 以新 币調換 旧币。 这不会 妨碍尽 可能預 
防剪毁 硬币的 措施。 凡失 去不容 易磨損 的部分 的印号 的硬币 ，造 
币厂应 当拒絕 不受。 在这种 情况下 ，那 些粗心 大意、 接受具 有这些 
显箸缺 陷的硬 币的人 ，就 得負担 損失。 如果人 民把受 了損伤 和有可 
疑的 硬币迅 速送交 造币厂 ，这对 破获毁 損硬币 的罪行 必大有 帮助。 

如果政 府孜孜 努力， 来自这 方面的 損失， 可能 咸到极 小的程 
度。 同时 ，币 制和外 汇情况 ，也 可大大 改观。 

第二 十二章 貨币 的符号 球代表 

第一节 汇粟 和備用 BE 

汇票 、期票 、支 票和 信用证 ，全 是以书 面写成 的证书 ，約 定在一 
定 未来日 期或在 一定不 同地点 支付或 命人支 付一定 数目的 貨币。 

由 于这些 证书的 让渡而 移轉的 权利， 虽 然不能 立刻付 于实施 
或不能 在指定 地点以 外的地 方付于 实施， 但 授与它 們一定 的实际 
价値， 这 价値的 大小， 看具体 情况以 为定。 这样， 两 个月后 在巴黎 
付 款的一 百法郞 汇票， 能随 时以九 十九法 郞让卖 給人， 而两 个月后 
在馬赛 付款的 同一金 額的信 用证， 也 許在巴 黎只値 九十八 法郞。 

这 些证书 一具有 由于未 来价値 的期望 而产生 的实际 現在价 
値， 便 可在一 切买卖 場合充 当貨币 使用。 的确， 大多 数大宗 买卖， 
都 是通过 这些证 券作为 媒介而 成交。 

有的 时候， 汇 票在別 的地方 付款的 事实， 不但不 减少汇 票的价 
値， 而且 反增加 汇票的 价値。 但 这是看 当时商 业情况 以为定 。如 
果巴 黎商人 必須在 偷敦支 付許多 款項， 他們 将願意 以多于 持票人 


第二 十二章 貨币 的符号 或代表 


297 


将来 能在偷 敦領到 的金額 买倫敦 汇票。 这样， 虽然 一英鎊 所含的 
銀恰等 于二十 四法郞 七十五 仙丁， 巴 黎商人 也許对 每鎊偷 敦汇票 
願出 二十五 法郞左 右的价 格。® 

这 就是所 謂汇兌 行市。 事实上 它不过 是一种 淸单， 記 載人們 
为 取得在 別的地 方領取 一定分 量的貴 金屬的 权利所 願付的 同种貴 
金屬的 分量。 貴 金屬所 在地， 或增 加它的 价値， 或咸 少它的 价値， 
这要 看它和 別的地 方的同 种金屬 的相对 价格以 为定。 

如果购 买外国 汇票所 付的貴 金屬， 少 于該汇 票将来 所能領 
取的貴 金屬， 或 如果外 国人购 买法国 汇票所 付的貴 金屬多 于持票 
人能在 法国領 取的貴 金屬， 汇价就 对法国 有利。 这 項差額 决不会 
很大， 决不 能超过 輸送貴 金屬的 費用。 如果 要在巴 黎支付 款項的 
外 国商人 ，輸 送現金 来巴黎 的費用 ，反 少于按 照当时 汇兌行 情所得 
偿付的 汇水， 他无 疑将宁 願輸送 現金。 © 

' 有人 設想， 凡欠外 国人的 債务， 都可使 用汇票 支付。 时常 有人. 
建議鼓 励采用 这种虛 伪支付 方式的 办法， 有 时这种 办法竟 被采用 
施行。 但 这不过 是一种 无知的 幻想。 汇票沒 有內在 价値。 对一个 
地方 开发的 汇票， 只能以 該地方 应付我 們的款 的数額 为限， 而除非 
我們 曾把这 种或那 种形式 的相等 价値輸 出到那 地方， 否則 那地方 
就根本 沒有应 付我們 的款。 一 个国家 只能使 用出口 貨支付 进口貨 
价款， 反过 来也是 一样。 汇票 只不过 是应付 款項的 代表。 換句話 
說 ，一个 国家的 商人向 另一个 国家的 商人开 出汇票 的数目 ，只 能以 
他們直 接地或 間接地 輸往后 者的各 种貨物 C 包括 金銀 在內） 的全部 


① 如果在 倫敦付 款的信 用怔券 ，是 以紙 币 付款 而不是 以現金 付款， 那末， 巴黎的 
英 汇行市 ，大 概会按 英国紙 m 贬値的 比例跌 至二十 一法郞 、十 八法郞 甚或更 低一些 # 

© 如果現 金禁止 出口， 这費用 必須包 括运輪 与走私 费用和 危險。 走私费 用和危 
險， 和走私 困难成 比例。 危險 的大小 ，是 通过保 險费来 估定的 * 


293  第一讅 財富 的生产 

价値 为限。 如果 一个国 家比如 說法国 曾把一 千万法 郞貨物 輸往另 
一 个国家 比如說 德国， 父如果 德国曾 把一千 两百万 法郞貨 物运到 
法国， 那 么法国 可使用 一千万 法郞汇 票即它 出口貨 价値的 代表来 
偿付德 国进口 貨的 价款， 至 于其余 两百万 法郞， 就不 能使用 这样直 
接方 法进行 淸算， 但可对 曾經向 其輸出 两百万 貨物的 第三个 国家， 
例如意 大利发 出汇票 ，使用 这項汇 票进行 淸算。 

的确， 有 一种不 代表任 何实际 价値的 汇票， 商界 中人把 它叫做 
融通 汇票。 一个巴 黎商人 和一个 汗堡商 人成立 协定， 巴黎 商人向 
汗堡 商人发 出汇票 ，汗堡 商人以 后又向 巴黎商 人开出 汇票， 把这汇 
票 在汗堡 出卖， 从而得 到款項 支付巴 黎商人 所开的 汇票。 当这汇 
票操在 第三者 手中的 时候， 垫付 汇票价 値的就 是他。 融通 汇票的 
让卖， 是一 种借款 方法。 这方 法非常 糜費， 因为 除貼現 利息外 ，还 
有銀行 佣金、 經紀人 手續費 、杂費 等等的 負担。 、融通 汇票决 不能还 
淸一个 国家欠 另一个 国家的 債务， 因为一 方所开 的汇票 ，抵 銷和消 
灭其 他一方 所开的 汇票。 汗 堡商人 所开的 汇票， 自 然抵銷 巴黎商 
人所开 的汇票 ，事 实上汗 堡商人 开汇票 的目的 ，就是 在于支 付巴黎 
汇票。 第 二批汇 票消灭 第一批 汇票， 所以 毫无实 际效果 可言。 

这样， 很 明显， 一 国淸偿 它欠另 一国的 債务， 只有一 种方法 ，即 
把 和从后 者輸入 的貨物 或欠后 者的債 务的全 部价値 相等的 具有貨 
物形 式的实 际价値 (我 把貴 金屬包 括在貨 物內） 輸往 后者。 如果直 
接輸 往后者 的实际 价値， 不够抵 付从后 者收到 或輸入 的价値 ，可向 
第三 国輸出 貨物， 然后 从那儿 輸送貨 物以补 不足的 余額。 法国怎 
样偿付 从俄国 輸入的 亚麻和 造船材 料呢？ 不但 把酒、 白兰地 、絲等 
輸往 俄国， 而且向 汗堡、 阿姆 斯特丹 等地輸 出这些 貨物， 然 后复从 
这些地 方輸送 殖民地 或其他 商品到 俄国。 

各国政 府常常 想尽方 法来实 現这一 目的， 即使 貴金屬 成为进 


•^•1  ^  細  _j_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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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貨 中尽可 能大的 部分和 出口貨 中尽可 能小的 部分。 我在 討論所 
謂 貿易差 額問題 时已經 說过， 如果一 国商人 觉得向 外国輸 出貴金 
屬比輸 出其他 貨物更 有利， 那 末国家 的利益 就在于 向外国 輸出貴 
金屬 形式的 貨物。 因 为国家 只能通 过个別 人民得 到好处 或受到 
損失。 就 对外貿 易說， 凡最 有益于 全体个 人的， 也 就最有 益于国 
家 。① 所以， 政府 如果对 个人輸 出貴金 屬設置 阻碍， 結果将 使个人 
不得不 輸出对 个人和 对国家 都为利 較小的 形式的 貨物。 

第二节 存 款銀行 

一个小 国家和 邻近国 家不断 的来往 ，使 外国 硬币源 源流入 。虽 
然小国 可能自 己鑄有 硬币， 但 由于常 常需要 接受外 国硬币 而不是 
本国硬 币作为 支付， 所 以在日 常 商业交 易上， 必須規 定本国 硬币和 
外国 硬币的 比价。 

使 用外国 硬币带 有許多 損害， 这 些損害 主要是 由于外 国硬币 
重量和 质量极 其参差 不齐。 外国 硬币大 都是极 旧的、 磨損 非常厉 
害的 、外 观非常 破損的 硬币。 它沒 被发行 国家收 回重鑄 ，也 許在发 
行国 家已不 通用。 这一切 情况， 在厘 訂它和 本国硬 币比价 时虽經 
考 虑过， 但 所定的 比价， 未必完 全符合 它的贬 値的自 然 水平。 

外 国向这 种小国 所开的 汇票， 由于 可用这 样通用 的硬币 付款， 
当 然在外 国让卖 时要打 折扣。 至 于該小 国向外 国开出 的汇票 ，由 
于将 来是用 价値比 較稳定 和明确 的硬币 付款， 而且 让卖时 买者当 
然 是以跌 价的通 貨偿付 买价， 所以 所卖的 价錢， 一 定高于 票面金 
額。 总 而言之 ，外国 硬币調 換本地 通貨， 总 是吃亏 。③ 

① 这論点 只适用 于对外 貿县。 个人在 国內市 場所賺 的独占 利潤， 幷不都 是国家 
的 利得。 在国內 貿易， 社会 所得的 一切， 只 限于从 該貿县 得到的 效用的 总計。 

③ 我們 的作者 沒有吿 _們 原因， 但 可推断 那是由 于本地 通貨是 由外国 和本国 
硬币混 合組成 的緣故 # 但 这决不 是无可 避免的 結果。 政府 可不千 渉私人 之間所 訂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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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所 采用的 补救法 ，就是 本节的 主題。 它們設 立銀行 。①私 
人商人 可以任 何数額 的本国 硬币、 金銀块 或外国 硬币存 入銀行 。所 
存 入的外 国硬币 ，是照 金銀块 計値。 銀行 把存入 的硬币 、金 銀块等 
一 起折成 这么多 具有本 国法定 重量和 质量标 准的貨 币記在 帳上， 
同时給 每个存 入款項 的商人 开一来 往帳， 把 存入的 数目記 在来往 
帳 貸方。 无論什 么时候 商人要 作支付 ，都 不必动 用存款 ，只 須把所 
要支付 的款額 由付款 人来往 帳的貸 方轉到 收款人 来往帳 的 貸方。 
这样， 所有 价値的 移轉， 可一 直继續 在銀行 帳簿上 以轉帳 方法办 
理。 支付的 手續， 自始 至終都 无須移 轉实际 現金。 按照实 际內在 
价 値折成 貨币記 入帳簿 的原始 存款， 一直存 在銀行 作为从 一人帳 
上 的貸方 轉到另 一人帳 上的貸 方的金 額的担 保品。 这样存 于銀行 
的 現金， 不会 因磨損 、欺詐 、甚 至立 法規定 而戚少 价値。 

仍 留在流 通中的 貨币， 无 論什么 时候換 为銀行 存款， 就 是說， 
換为 記在銀 行帳簿 貸方的 金額， 自然要 受損失 ，相当 于它的 內在价 
値 戚少的 比例。 在 阿姆斯 特丹， 銀行貨 币和流 通貨币 之間， 因此发 
生差价 ，叫做 扣头。 扣头 总是对 銀行貨 币有利 ，平均 自百分 之三至 
百分 之四。 

不难 設想， 以这样 不容易 受損伤 或不容 易变更 价値的 通貨付 
款的 汇票， 让 卖时一 定会卖 得髙过 寻常的 价錢。 事 实上我 們看到 
了， 汇兗行 情总 是对以 銀行貨 芾 付 款的国 家有利 ，对 单以流 通貨币 
付款 的国家 不利。 


約 ，让 他們自 己选 擇使用 那种硬 币 訂約。 

① 威 尼斯、 眞 諾亚、 阿姆斯 特丹和 汗堡过 去各有 一家存 款銀行 《 它們已 給革命 
战爭浪 潮摧毁 了。 但險 查这搜 机构的 <性 质 也許还 有用处 ，它 們也許 会重行 設立。 此外, 
这种 硏究会 帮助說 明它們 时代的 社会的 历史, 也 会帮助 說明一 般商业 历史。 无論如 何5 
我們总 得列举 所有曾 被_4 ^代 替貨币 的手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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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人存入 的款項 銀行永 远保存 行中， 因 为再把 它发出 就要招 
惹惨重 損失。 再把这 些款項 发出， 就 是把具 有完全 原始价 値的銀 
币 照流通 中磨損 硬币价 値通用 一 ■后 者不 是照它 的內在 价値通 
用， 而是照 它的平 均重量 的价値 通用。 从銀行 提出的 硬币， 将和流 
通中許 許多多 硬币混 在一起 ，照 后者 的价値 通用。 所以 ，把 存入銀 
行的 貨币提 出使用 ，无異 于白牺 牲銀行 貨币超 过流通 貨币的 价値。 

这就 是存款 銀行的 性质。 它們 除这个 重要业 务外， 大 都还結 
合 經营一 些其他 业务。 我将 在別的 地方討 論这些 业务。 存 款銀行 
的 利潤， 一部 分来自 对办理 轉帳所 收的手 續費， 一部 分来自 和它們 
組織 不相矛 盾的其 他附带 业务： 例如 經营金 銀抵押 放款。 

显而 易見， 存款 銀行所 以成功 的必要 条件， 是它 所保管 的存款 
不受 侵犯。 在阿姆 斯特丹 ，四位 市长代 表存戶 充任存 款保管 委員。 
他們 每年离 职时, 把 这委托 物交給 后任, 后 者于檢 査帳目 幷 核对銀 
行 帳簿以 i 正实 数目 沒有錯 誤后， 宣誓 将来也 照样把 委托物 交給自 
己的 后任。 自 1609 年銀 行开办 时起到 1672 年止， 他們始 終忠实 
地 、严謹 地履行 責任。 1672 年路 易十四 兵临烏 得勒支 域下， 他們忠 
实 地把存 款发还 存戶。 但后来 存款的 管理， 似乎不 像以前 那么謹 
愼。 1794 年 法国占 領 該城， 命令 銀行报 吿存款 情况， 发見被 提用借 
給 印度公 司和荷 兰与西 弗里斯 兰各省 的不下 一千零 六十二 万四千 
七百九 十三佛 罗林， 而它 們完全 沒有偿 还借款 能力。 在由 不受监 
督不 負責任 的权力 管理的 国家， 存款受 侵犯的 机会必 然更多 。① 

第三节 发 行銀行 或貼現 銀行; 鈔 系或兒 現紙币 

还有一 种根据 完全不 同原則 耝織的 銀行， 由資本 家联合 耝成， 
每人 各认购 若干可 让卖的 股充当 資本， 用于各 种有利 可图的 营业， 

① 公立 存款銀 行已成 过时的 組織， 大概永 远不会 卷土重 来* 事实 上这是 很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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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要 是貼現 票据， 就 是說， 对未 滿期的 商业票 据預垫 款項， 扣除 
从垫款 那一天 起至滿 期那一 天止的 利息。 这种业 务叫做 貼現。 

为了 扩大資 本和业 务范圍 ，这 些銀行 通常发 行鈔票 ，鈔 票表示 
見 票即付 持票人 票面所 載的数 額的金 或銀。 担保鈔 票的兌 現的担 
保品 是有淸 偿債务 能力的 人签字 的商业 票据， 因为 銀行就 是使用 
鈔票貼 現票据 ，換 句話說 ，就是 使用鈔 票收买 票据。 

私人 商业票 据要經 过若干 时日才 滿期， 所以不 能利用 它支付 
見票 即付的 鈔票。 由于这 个理由 ，所 有管 理良善 的銀行 ，都 只对期 
限极短 的汇票 貸出現 金或見 票即付 現金的 鈔票， 幷 且随时 注意准 
备巨 額現金 ，大槪 相当于 发行額 的三分 之一或 甚至三 分之二 。但尽 
管一切 的小心 ，如 果人們 不信任 它的偿 債能力 ，或如 果发生 某种不 
幸 事故， 持票 人向它 挤兗， 有的 时候， 銀 行还弄 得狼狽 不堪。 在这 
种 时候， 英兰銀 行曾經 不得不 求助于 收集所 可能收 集得到 的六便 
士币的 方法， 通 过使用 小額硬 币付款 所不可 避免的 拖延来 爭取时 
間， 以 待它所 拥有的 一部分 票据的 到期。 巴 黎貼現 銀行在 1788 年 
也采 用类似 的卑鄙 办法， 那 时候它 是在政 府管理 之下。 

发行銀 行的利 潤非常 丰厚。 根据商 业票据 发行的 鈔票， 一直 
继續 生息， 因 为在貼 現时就 扣去了 利息。 但 根据現 金准备 发行的 
部分的 鈔票， 不 生利潤 ，因为 現金脫 离流通 領域， 无息 可生。 

英兰 銀行和 法兰西 銀行对 于私人 所作的 融通， 限 于票据 貼現， 
不 作其他 放款。 它們 貸出的 信用， 从 不超过 拥有的 資金。 它們也 


的 措施， 只适 用于商 业繁荣 初期， 幷且极 县发生 毛病。 这 种銀行 旣会誘 使行內 人員从 
事 侵呑， 又 会誘使 行外的 人从事 掠夺。 它們 吸收去 大量貴 金屬， 使其无 从发揮 积极效 
钼。 这部分 貴金屬 如果放 芘 別的 地方， 珂能 生很大 利益， 它們在 流通方 面所提 洪的好 
处 ，也 許除安 全这一 点外， 不稍胜 于普通 銀行， 而且 对个人 对社 会都更 鉍費。 因此 ，它 
們的 地位， 已普 遍被发 行銀行 或不兌 換紙币 所取代 了0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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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存 戶存款 的流动 佘額， 付于 利用， 从 而补偿 代理他 們收付 款項的 
劳費。 此外 ，它們 还代理 国庫支 付公債 息金， 由政府 給与一 定手續 
費为 报酬。 它們 有时也 貸款給 政府。 

由于达 些业务 的經营 ，它們 利潤增 加不少 。但我 們不久 即可看 
到 ，上述 最后一 种业务 ，实与 它們設 立的目 的有所 柢触。 法 兰西貼 
現銀 行由于 貸款給 法国当 时政府 ，英兰 銀行由 于貸款 給英国 政府， 
而不得 不請求 議会， 强迫人 民使用 它們的 鈔票， 这样 就破坏 了鈔票 
的基本 条件， 即可兌 換性。 最終， 法国 貼現銀 行一敗 塗地， 英兰銀 
行則 …… 

設 立几家 銀行經 营发行 业务， 比 把发行 权利单 給一家 銀行稳 
妥 得多。 它們由 于竞爭 关系， 在放款 业务方 面以及 在保持 实力方 
面 ，必 定竞相 努力， 以博取 民众的 欢迎。 | 

发行銀 行发行 鈔票， 有的是 在貼現 汇票的 时候， 就 是說， 把凭 
索 即付当 作現金 流通的 鈔票調 換在一 定将来 日期 付款的 私人票 
据， 扣 去貼現 利息。 这 就是現 时法兰 西銀行 和英国 一切公 私銀行 
所 采取的 方法。 有的是 在以有 利息貸 款借給 有力量 还債的 人时发 
行 鈔票， 像苏格 兰銀行 那样。 按 照苏格 兰銀行 办法， 信用卓 著的商 
人， 不怕不 能获得 資金以 付日常 費用， 可把 全部資 本投在 商业上 
面 ，不 必留存 任何部 分准备 应付在 营业过 程中各 方索款 的要求 。巴 
黎 与倫敦 商人， 必須設 法保存 足够現 金于自 己 庫中或 銀行， 以应付 
各方的 索款， 至于 爱丁堡 商人， 就 不必这 样做， 而可 把全部 資金投 
資, 因 为他們 相信如 果需要 現金, 銀行一 定会把 款項借 給他們 。① 

① 这两 种方法 归根結 底是一 祥的， 因 为信用 卓著的 苏格兰 商人， 随时都 有可能 
获得符 合貼現 条件的 票据。 唯一的 基本不 同是： 在一种 方法， 信 用是个 別的和 沒有钲 
明 的信用 i 而在 男一种 方法， 信 用是有 证明的 而且在 大多数 情况下 是共同 的信用 。英 
兰 鋲行規 定期® I 的票 据， 須經一 家以上 行号的 签字， 但地 方銀行 常常滿 足于借 款人本 
身的 签字。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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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发 行銀行 起了节 約資本 的作用 ，它 使借款 者不必 准备那 
么多 資金以 应付日 常 和临时 开支。 

凭 索即付 当作現 金通用 的銀行 鈔票， 对 国民財 富的增 长起很 
重要的 作用， 但 著述其 他問題 的許多 博学的 著名著 作家有 了严重 
的錯誤 想法， 以致 我得对 它的性 质和效 果作个 詳細的 探討。 

应 当先声 明一下 ，本 节其余 部分， 专討論 完全依 靠发行 的信用 
以 取得通 用資格 幷随时 可兌換 現金式 硬币的 鈔票。 

銀行鈔 票或沒 有內在 价値的 紙币， 有否引 起国民 財富的 增加， 
如果有 的話， 所增加 的量是 多少， 这个 問題的 硏究， 不 但极其 重要， 
而且可 滿足好 奇心。 因 为要是 銀行鈔 票能够 无限制 地增加 国民財 
富， 那末 单单依 靠制造 一令、 一令的 紙張， 国 家便可 在很短 的时間 
內 开拓了 无穷的 財富。 我們可 把这个 問題的 答复， 看作斯 密苦心 
孤詣 的成就 之一。 但他 的推理 ，不是 人人都 能了解 ，我 将竭 力把它 
化为 一般人 更容易 了解的 方式。 

为滿 足一个 国家的 需要， 必 須有一 定供給 量的各 种貨物 。这 
个供 給量的 大小， 决 定于該 国的当 时繁荣 程度。 超 过这个 必要量 
的 貨物， 不 是无人 出产， 就是在 产出后 即流往 外国， 以找能 卖得更 
得价的 市場， 因 为数量 过剩， 它 們的国 內相对 价格， 必定 趋于下 
跌。 

从 这个角 度来看 ，貨币 的情況 ，和 其他貨 物幷无 不同。 貨币是 
方 便的流 通手段 ，所 以在一 切交易 場合， 都被用 作流通 手段。 但各 
社 会需求 貨币的 程度， 决定于 各該社 会的交 易数量 与交易 活跃程 
度。 一 个国家 一有足 够貨币 以实現 貨物的 流轉， 便 不再有 貨币流 
入， 假使 仍有多 余貨币 流入， 也必定 再流出 去寻找 市場， 在这 市場， 
它有 更大的 价値， 有 人更需 要它的 效用。 很 少人願 把超过 眼前营 
业 或消費 需要的 現金， 留在 袋中或 箱中， 甚 至可以 說沒有 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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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①。 在人們 看来， 超过眼 前营业 或消費 需要的 現金， 旣 无用处 ，又 
无 生息， 誰都不 願*; 它留在 身边。 每 个人一 拥有和 他的生 活情况 
与社 会地位 相雜的 数量的 貨币， 整个社 会就有 充裕的 現金供 給量。 

可 安全地 听< 任私人 决定如 何最有 利地安 排超过 流通需 要量的 
現金。 认为 出境現 金是社 会的純 損失的 想法， 其荒 謬不下 于設想 
制造商 每付貨 币购买 他的产 品原料 和材料 ，財产 就戚少 这么多 ，或 
設 想个人 （国家 雖由全 体个人 組成) 所付的 貨币， 就 是白白 送給外 
国人。 

这样， 假定留 在社会 流通的 現金， 是以国 民所需 要的流 通手段 
的 数量为 限度， 那末， 如果能 够想一 方法， 用 銀行鈔 票代替 半数的 
現 金或貨 布， 显然 金屬貨 币便将 过多， 它的 相对价 値必将 随之下 
降。 但是， 貨币在 一个地 方相对 的跌价 ，幷不 意味着 在沒有 使用鈔 
票因 而貨币 幷不过 剩的其 他地方 貨币也 相对地 跌价， 所以， 貨币必 
流 向这些 地方。 什么地 方貨币 有最大 的相对 价値或 能換到 最大数 
量 的貨物 ，什么 地方就 吸引去 貨茚。 換 句話說 ，貨币 老是流 尙貨物 
最便宜 的地方 ，而 流出 的貨币 ，即 由价値 相等的 貨物所 接代。 

只 在外国 有价値 的部分 的流通 手段， 就 是說， 只 現金或 金屬貨 
币 ，能 够这样 外流。 由于 外流的 貨®， 必定換 有相等 的价値 回到本 
国， 由于外 流貨币 的价値 ，本来 是处于 現金形 态帮助 完成貨 物的流 
轉， 而 現在却 成为各 式各样 貨物的 形态， 都 是国民 再生产 資本項 
目， 因此 就产生 了这种 非凡的 結果， 即国 民資本 增加， 所增 加的数 
量， 相当于 采用鈔 票这种 代替品 以后輸 _ 外国去 的現金 的全部 
价値。 但国 內仍不 至因現 金出口 而感貨 市缺少 流通受 阻碍， 因为 
出口 現金 以前所 执行的 任务， 有 紙币代 替—而 且执行 得幷无 逊色。 

① 这里宋 考虑到 審藏貨 乱 从 国家利 益的角 度来看 ^ 窖藏 貨币无 異于埋 在矿中 
的貨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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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样增加 的国民 資本， 无論 如何有 价値， 切不 可把它 估計过 
高， 超过 实际的 数量。 为簡单 起見， 姑 且設想 流通中 現金的 半数， 
可发 行紙币 代替。 但这估 計委实 过高， 特別 是考虑 到紙币 如果不 
能 容易地 、立 刻地換 到現金 ，就不 能維持 其作为 貨币的 价値。 我說 
容 易地立 刻地， 因 为要不 是这样 人們便 宁願要 現金， 現金是 人們在 
一 切时候 都不会 犹豫不 乐于接 受作为 貨币的 东西。 为保证 鈔票所 
必具 的可兌 換性， 銀行必 須随时 准备充 分的准 备金， 以应付 持票人 
的 要求， 这准 备金可 由現金 組成， 也 可由私 人票据 或有价 证券組 
成 a 此外， 銀行在 一切时 候必須 設在持 票人容 易到达 的地方 ，因 
此， 如果国 家幅員 广闊， 鈔 票到处 流通， 达到全 部流通 手段的 一半， 
銀行 便需广 設分支 机构， 使 一切持 票人都 能容易 到达。 

假使 这种安 排是可 能的， 假使国 內流通 所需要 的現金 形式的 
通貨， 有可 能以紙 币代# 其半 数， 让我 們来看 国民資 本究竟 能增加 
多少。 

关于任 何国家 所需要 的流通 現金， 沒有 一个有 名作家 估計它 
超过該 国家每 年生产 品总产 量的五 分之一 。有 些作家 所作的 估計， 
低至只 相当于 每年生 产品总 产量的 三十分 之一。 現 在姑且 采用最 
髙 的估計 数字， 即相当 于每年 生产品 总数量 的五分 之一， 虽 然我认 
为这 超过实 际数目 很多。 这样， 如果 一个国 家每年 生产品 总产量 
达到了 二千万 ，这 国家便 只需要 四百万 現金。 因此， 如果发 行紙币 
代替其 半数， 即二 百万， 而把 騰出的 現金移 用于补 充国家 生产資 
本， 那末， 这項生 产資本 将只此 一次地 增加这 么多， 即相当 于該国 
家每年 生产品 总产量 的二十 分之二 或十分 之一的 价値。 

假 定再佐 一国每 年生产 品总产 量相当 于国民 生产資 本的十 
分 之一。 这 大槪也 是偏髙 ，但姑 且估計 如此， 幷把其 中的百 分之五 
作 为生产 資本的 利息， 百分之 五作为 生产資 本所使 活跃的 劳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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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 工資与 利潤。 根 据这种 估計， 假如由 于使用 紙币代 替現金 
的 緣故， 国民生 产資本 增加的 数目相 当于每 年生产 品总产 量的百 
分 之一， 那末， 即按最 高估計 数目， 所增加 的国民 資本， 也不 多于以 
前資本 的百分 之一。 

但是， 一 个中富 国家因 发行銀 行鈔票 而发生 的資本 的增加 ，尽 
管其 数量比 人們愚 蠢地想 像的小 得多， 却不可 輕視。 理由是 ，除非 
国 民生产 力非常 强大， 像大 不列顚 那样， 或除非 国民非 常节儉 ，像 
荷 兰那样 ，一国 每年所 能节省 、不 用于 非生产 性消費 而用以 增添生 
产 資本的 鍺蓄， 即 在繁荣 时期， 一般也 不过相 当于国 民总收 入的极 
小 部分。 大家 都知道 ，生 产无增 无戚的 国家， 沒有什 么东西 可增加 
生产 資本。 生 产衰落 的国家 ，毎年 总得消 耗一部 分原有 資本。 

銀行 发行的 鈔票， 任何时 候如果 超过流 通需要 量与銀 行信用 
所 許可的 数量， 鈔票 就将源 源流回 兗現， 使得 銀行不 得不出 价在市 
上收集 硬币， 該硬 币往往 一經到 手即被 兗去。 苏格 兰銀行 虽然对 
社 会大有 裨益， 但在这 神因难 关头， 不得 不付百 分之二 的費用 ，委 
托偷敦 代理行 不断在 該市收 买硬币 ，該硬 币一运 到行中 ，，立 刻就被 
兗去。 英兰銀 行在类 似时候 ，也不 得不收 买黃金 ，鑄为 硬币。 由于 
金价 上漲， 这項 硬币往 往一付 出即被 熔化， 而金 价所以 增漲， 就是 
該銀 行不断 收买黃 金以兗 現鈔票 的結果 。 英 兰銀行 每年因 此所受 
到的損 失相当 于八十 五万謗 的百分 之二点 五至百 分之三 ，① 約合 
我 們貨币 二千万 以上。 我不談 英兰銀 行近年 情况， 因为它 的鈔票 
已是强 制通用 ，本质 完全变 更了。 

发 行銀行 即使自 己沒有 現金， 也从 来沒有 无故发 行鈔票 。这 
自 然意味 着銀行 庫中必 定存有 与所发 行鈔票 相等的 价値， 或为現 


①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第 2 篇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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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形式， 或为生 息的有 价证券 形式。 实际上 銀行的 放款， 全 是以这 
种有价 证券为 对象。 銀行不 可对长 期有价 证券作 放款， 因 为銀行 
拥有 的有价 证券， 就是 准备以 淸偿人 民手中 的于最 短的通 知后即 
須付款 的另一 种有价 证券的 基金， 換句 話說， 即見 票即# 的 有价证 
券的 基金。 严格 地說， 除非 銀行所 貼現的 票据， 全是 見票即 付像自 
己的鈔 票那样 ，銀 行就不 能在一 切时候 都能应 付兗現 鈔票的 要求， 
也不 配享受 民众的 信任。 但是 由于不 易找到 很多又 生利息 又見禀 
即付 的票据 ，所以 稍逊的 办法就 是只对 期限极 短的票 据发行 鈔票。 
的确， 經营 得法的 銀行， 老是 严格遵 守这項 原則。 

从 似上的 考虑， 可下 这个极 其不利 子許多 制度和 計划的 結論， 
那 就是， 信用票 据只能 代替而 且只能 部分地 代替在 人們手 中輾轉 
流通 以便利 交易的 那部分 执行貨 币机能 的国民 資本， 因此， 沒有什 
么发 行銀行 或什么 信用票 据能給 农业、 工业或 商业提 供造船 、造机 
器、 开矿、 开 运河、 开荒或 經营长 期投机 事业的 資金， 簡 单地說 ，給 
他們提 供固定 資本。 信用 票据所 必具的 条件是 立能換 发現金 。当 
銀行庫 存#現 金少于 所发行 信用票 据时， 至少 应該以 期限极 短的有 
价 证券补 k 不足。 銀行 如果把 資金供 給企业 从事不 能随时 收回的 
投資， 便无从 得到这 种短期 票据。 一个 例子可 以說明 这一点 。假 
定 銀行把 作为現 金使用 的三万 法郞鈔 票借給 地主， 以价値 充裕的 
地产 作为抵 押品。 該地 主計划 使用这 笔借款 建筑經 营农場 所需要 
的 房屋， 因此 与建筑 商签訂 合同， 付 給他所 向銀行 借得的 三万法 
郞。 如果 該建筑 商过了 一会儿 想把鈔 票換为 現金， 銀行不 能以抵 
押契 轉让給 他作为 付款。 銀行 拥有以 兌三万 法郞鈔 票的唯 一担保 
品， 无 疑非常 充分， 但眼前 却无济 于事。 

如果 銀行所 拥有的 票据， 全是 有偿債 能力的 人所开 的票据 ，而 
且 距离到 期日期 不久， 那末， 全部的 鈔票， 就 可以說 有十分 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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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因为， 不久 之后， 出票人 非以現 金贖还 它們， 即以銀 行自己 
发 行的鈔 票贖还 它們。 如用 前者， 銀行就 得到偿 付鈔票 的东西 ，如 
用 后者， 銀 行就可 免除預 备現金 以兌現 这部分 鈔票的 麻煩。 

如 果由于 任何事 故鈔票 失去充 当現金 流通的 能力， 使 用金屬 
代替 鈔票的 任务， 不是 銀行的 任务。 銀行也 不首先 負担把 它的鈔 
票所弄 成的多 余金屬 貨币加 以利用 的工作 s 因为 上面已 經說过 ，銀 
行可 使用它 所拥有 的私人 票搌以 消灭它 的全部 鈔票。 所有 的不便 
都落 在社会 身上。 社会必 須想法 寻找新 的流通 手段， 或从 外国再 
輸入 金屬貨 S， 或使用 私人票 据为代 替品。 在这 个时候 ，人 民大槪 
将再 求助于 那些按 健全原 則經营 的銀行 。① 

这說 明为什 么許多 根据土 地抵押 契发行 兌換券 的农业 銀行計 
划 以及其 他类似 計划， 不 久都吿 失敗， 使股东 和民众 在或大 或小程 
度上齐 受到損 失。® 現金 相当于 即刻付 款的絕 对可靠 的票据 ，所以 
只可 以凭索 即付， 信用 絕无問 題的鈔 票伏替 現金。 淸 偿这种 鈔票， 
不 能单单 依賴抵 押品， 不 論抵押 品是怎 样确实 可靠。 

由于同 一原因 ，所 謂融 通票这 种汇票 ，决 不是安 全可靠 的发行 
根据。 融 通汇票 到期， 是以新 的汇票 支付其 票款。 新的汇 票距离 
付款 SI 还 有一定 时間， 因此是 把它抵 如出售 以取得 現款。 新的汇 
票 到付款 期又以 更晚些 到期的 第三批 汇票来 淸偿， 其办法 又是把 
它貼現 筹措現 如果汇 票是提 交銀行 貼現， 这就 等于向 銀行借 

①  恰恰与 上述 相似的 懷况， 在这一 段出版 之后， 在 1814 — 1815 年 巴邀受 联軍圍 
攻和 占領的 肘候， 发生 于巴黎 銀行。 該銀行 不能立 即收回 的借給 政莳和 私人的 放款， 
不超过 賫本， 因 此它不 能要求 股东增 加資本 | 它所 发行見 票即付 的鈔票 》 有十足 准备， 
或为 現金， 或为短 期票抵 》 由于 这些 情形， 尽 管当时 形势非 當紧張 ，商人 仍然继 續使周 
它的 鈔票， 而 实际上 也非使 思不（ 在整个 占領时 期中, 該行鈔 辱照常 兌現, 沒有間 断， 
这 足以钲 明发行 銀行的 效思以 及不侵 犯鈔票 的可兌 換性的 利益。 

②  由于这 种情况 ，巴 黎土 地跋 行于 18 ⑽ 年不得 不停止 兌現 ，宣葙 将以变 卖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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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 的貸款 ，以第 二批貸 款还第 一批， 以第三 批还第 二批。 而銀 
行 也犯了 这种大 不韙， 即发行 超过流 通領域 所能自 然吸收 与自己 
信用 所能維 持的数 量的兌 換券， 因为 由融通 汇票借 得的兌 換券幷 
不 助成实 际价値 的流轉 与散布 ，它本 身也不 代表实 际价値 ，也 不包 
含实际 价値。 結果 这些兌 換券必 定源源 流回发 行銀行 兌現。 正由 
于这 种原因 ，在健 全管理 下的巴 黎貼現 銀行， 以及現 在法国 和英国 
各銀行 ，全 都尽力 拒絕貼 現融通 汇票。 

如 果銀行 借給政 府永久 或长期 貸款， 結 果将和 貼現融 通汇票 
相同， 也和貼 現融通 汇票一 样有害 ，① 英兰 銀行的 失敗， 即 由于这 
个 原因。 英兰銀 行收不 回政府 借款， 于是也 沒力量 偿还因 这貸款 
而 发行的 鈔票。 从那时 候起， 英 兰銀行 鈔票不 再是可 兌換的 鈔票， 
而获 得强制 通用的 資格。 政府旣 不能供 給銀行 以兌現 的資金 ，于 
是免 除銀行 履行对 它的債 权者的 义务。 ® 


① 就 是說， 把他們 的鈔票 出貸。 餵个 人一祥 ， 銀行也 可把自 己的資 本出貸 。如 
果 它是这 样做， 它的資 本就变 成多少 固定的 投資。 英兰銀 行已把 它的全 部資本 这样貸 
出去 „ 如果他 沒把鈔 票也貸 給政府 ，就可 不发生 危險。 如果 它是以 可让卖 证券、 股票或 
庫券等 为担保 品貸出 鈔票， 只 耍这捏 证券保 持原来 价値， 便 fg 把 它們換 为現金 或銀行 
自 己 发行的 鈔票， 而銀行 的安全 与偿價 能力就 不至受 損害。 但这是 不必要 的复杂 动作， 
因为 政府可 自行变 卖这挂 证券， 而节省 付給銀 行的手 績費与 利潤。 —— 英 譯本注 

③ 桑 頓在他 所著的 《 :不列 顚信用 证券》 里面， 攻击斯 密对这 个間題 的意見 。这 
篇 論文的 目的， 显 然是为 英兰銀 行停止 兌現作 辯护。 他吿訴 我們， 使英兰 銀行不 得不停 
止兌 現的空 前挤兌 風潮, 不是 起因于 該行发 行鈔票 过多， 而是 起因于 該行紫 縮发行 。他 
說， _ 銀行 如果过 分地 限制 发行， 必使商 家周轉 不灵； 商 家周轉 不灵， 人 心必定 惶惶不 
安; 而人 心惶惶 不安， 势必引 起人們 紛紛向 銀行兌 取儿尼 \ 桑頓 力图引 用这个 极端事 
例来证 实他自 己的自 相矛盾 的意見 a 可兌換 鈔票如 果把过 多金屬 貨币驅 出国外 而人民 
对 兌麟的 信任偶 然发生 动搖， 人心 目 必惶惶 不安， 商人陷 于周轉 不灵， 因为所 余流通 
手段， 不够 供給实 現全部 交县的 需要。 但如 果认力 可增发 不为人 民所信 任的鈔 票以补 
充流通 手段的 不足， 那就 是大錯 特錯的 想法。 英 兰銀行 所以能 够度过 难关， 乃是 因为在 
商 业这样 发达的 英国， 不能 不有一 种流通 手段， 不 能不有 一种貨 m。 如 果沒有 其他貨 
芾， 哪怕紙 币也只 好将就 使用。 此外 还有这 个原因 ，即 英国政 府以及 其他倫 敦銀行 ，和 
英 兰銀行 唇 齿 相依， 一 致約定 于英兰 銀行付 現能力 未恢复 之前， 不肉 它索联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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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銀 行經营 得法， 不需耍 依賴 政府， 它 的鈔栗 持有人 便不怕 
有什么 危險， 或只冒 很小的 危險。 假使 銀行信 用扫地 ，全部 鈔票同 
时涌至 兌現， 持票人 所可能 遇到的 最恶劣 情况， 也不 过銀行 以附带 
貼 現利息 的健全 短期票 据兌付 鈔票， 就 是說， 以銀行 所根据 以发行 
鈔票的 汇票兌 付鈔票 。① 如果 銀行还 有自己 的資本 在手， 鈔票就 
又 多一項 保证。 但銀行 如果是 在不受 任何监 督或只 受名义 上监督 
的政府 管理下 ，② 銀行 的資本 和銀行 手中的 資产就 都不能 提供任 
何 确实的 保证。 持票 人所依 靠的， 只有独 行其是 的帝王 的意志 。每 
种信用 措施， 将都 是輕率 措施。 

就我所 能設想 的說， 这就 是发行 銀行与 其鈔票 对个人 以及国 
民 財富的 影响。 斯密 使用一 个又奇 怪又巧 妙的比 喩描述 这种影 
响。 他 把一个 国家所 有資本 比作广 闊乡下 土地， 其 中在耕 种的地 
区代 表生产 資本， 公路代 表流通 手段， 就 是說， 代表 作为流 通手段 
的那种 貨币在 社会各 部門之 間分配 产品。 然 后他設 想一种 在天空 
运輸 土地产 品的机 器发明 出来， 这 机器正 似信用 证券。 从 那时候 


說， 非 待政府 以实际 价値还 淸英兰 銀行放 款后， 不向它 索_ 款。 英兰鋲 行借給 政府的 
錢， 超过它 的全部 資本数 目。 銀行可 把相当 于其贅 本的数 目的款 項借給 政府， 而不至 
有什么 危險， 因 为淸偿 或兌現 鈔票， 无需动 用这笔 的款. 如 果英竺 銀行沒 借政府 超过它 
的 資本的 款項， 它所有 的短期 票据就 足还淸 它所发 行的兌 換券。 

①  我們的 作者对 这个国 家的实 际政体 的 意見， 在理論 上是公 正的， 而在 事实上 
也将是 公正、 如果不 存在着 一个領 导民意 机构的 权力， 尽管其 領导方 法极无 效率， 极其 
^0 国会不 是代表 国家的 利益, 而是代 表私人 利益， 对随 时碰巧 掌握政 权的人 ，老是 
唯 命是听 ，不 管他們 的举动 是何等 愚蠢， 何等 不义。 但是， 剧烈的 弊病, 会导致 激烈的 
朴救方 法。 正如土 耳其暴 君受害 怕絞索 心理的 支配， 选举失 当_ 会的 腐敗則 受建立 
在言論 自由和 出版自 珀的基 础上的 民意的 箝制。 国 会不过 是发揚 民意的 工具， 此外沒 
有 用处。 如果英 国国会 关門大 吉， 英 国报紙 不久将 变得像 土耳其 皇帝或 彼斯国 王的报 

样沒有 力量。 由此 可見， 拚着一 切来保 卫旨在 肪止舞 弊和国 家襄敗 的碩果 仅存机 
构 ，是 絕对必 要的。 —— 英譯 本注 

②  当 我写这 本书的 时候， 大不列 顚国会 不是代 表国家 利益， 而是代 表內閣 利益， 

而 內閣又 是由英 王提名 的寡头 政治小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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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公路 便可专 为耕作 服务。 他接下 去說， “ 但是， 这个国 家工商 
业， 虽 可扩大 一些， 但 当它們 是好像 挂在扑 朔迷离 的紙币 的机翼 
时， 总不如 在結結 实实的 鋪金或 鋪銀的 地面上 行走那 么安全 。它 
們除 会遭受 这紙币 管理者 的笨拙 所招致 的意外 事故的 打击外 ，还 
会 受其他 事故的 打击， 这些 事故， 无 論紙币 管理者 怎样小 心， 怎样 
灵巧 ， 都提防 不到。 例如， 国 家在战 爭中被 打敗， 敌 人攫去 維持紙 
币 信用的 資本和 財宝。 国家 因此而 陷入的 混乱， 在 全部流 通手段 
都是紙 币的情 况下， 必 定比在 大部分 流通手 段是金 銀的情 况下严 
重 得多。 平 常的交 易工具 旣已失 去价値 ，那末 ，除非 采用物 物交換 
或賒 欠方法 ，交 易便做 不成。 一切捐 稅旣全 是以紙 币緻納 ，君 主将 
沒有 东西以 发軍餉 或补充 軍火。 国家 秩序将 比在大 部分流 通手段 
是金銀 的情况 下更难 恢复。 如 果一个 国君要 想他的 領土在 一切时 
候 都保持 最易于 防守的 状态， 那末， 他 不但应 該提防 紙币的 濫发， 
不使銀 行踏上 失敗的 道路， 而且 还要注 意紙币 的发行 数量， 不使国 
內大部 分流通 領域都 充滿着 紙币” 。①® 

单 单伪造 葡? 票 一事， 即足扰 乱經营 最得法 、实力 最雄厚 的銀行 
的 业务。 幷且。 伪造鈔 票比伪 造硬币 更値得 担忧。 这里获 利的刺 
激 更大。 把一張 紙改为 貨币， 比把其 他金屬 弄得像 貴金屬 获利更 
丰。 后者虽 沒有多 大內在 价値， 但 总有一 点內在 价値， 要換合 一 '点 
貴金屬 或包有 一层貴 金屬的 其他金 屬尤其 是如此 。此外 ，伪 造紙币 
的材料 ，比 較不易 破获。 硬币的 伪造， 不会使 眞的硬 币本身 戚少价 


①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第 2 篇 ，第 2 章。 

(D 斯 密在这 里所談 的是兌 換券， 兌換 券絕不 能和紙 币同日 而語。 人們現 在已开 
始了 解它們 的区別 ，但 在斯密 时代， 这区 別还无 人知苏 M 然斯密 ft 指出 英茴北 難民 
地发行 不兌換 紙币的 事例。 斯 密关于 兌換券 流弊所 說的， 对不 兌換紙 币大都 也适尸 
不兌 換紙币 更县于 濫发， 更县 于招惹 政府的 破坏。 但不兌 g 疖也 有某些 利益， 这搜 
利 益是它 的先驅 即兌換 券所不 具 有的。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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値 ，因 为它自 有它的 內在价 値和作 为貨物 的独立 价値。 另一 方面， 
只要 紛傳有 人在国 外伪造 紙币， 造 得这样 精巧， 可以乱 假夺眞 ，伪 
紙币 和眞紙 币兩者 都将使 人望望 而去。 由 于这个 原因， 銀 行有时 
宁願兌 付明知 是假的 鈔票， 不敢 声張， 忍受 損失， 以 妨眞鈔 票也被 
人怀疑 。① 

有一 种方法 可防止 鈔票的 无节制 使用， 那就是 只准发 行某一 
固定 面額的 大鈔， 使其只 适用于 进行貨 物在商 人之間 的流轉 ，而不 
适用 于进行 貨物在 商人和 消費者 之間的 流轉。 有 人問， 如 果人民 
願意使 用小鈔 ，政 府沒有 权力禁 止使用 小鈔， 这种限 制是不 是侵犯 
商业 的自由 ，而 保护这 項自由 ，正是 政府的 职責。 但沒 有疑問 ，政 
府的这 种权力 ，和 命令拆 毁危及 公众生 命的建 筑物的 权力， 同是政 
府能 够絕对 行使的 权力。 


第四节 紙币 


我特 意保留 紙币这 个特殊 名称以 称这些 債务， 即統治 者可强 
使 它們流 通以支 付一切 购买， 偿 付一切 債务和 契約， 因为发 行它們 
的 当局， 虽然不 負偿还 它們的 責任， 至少不 負立即 偿还它 們的責 
任， 但它們 通常都 表明， 見 票即付 （其 实这是 完全沒 有价値 的）； 或 
表明在 一定日 期偿付 ，但沒 有任何 保证； 或說明 以土地 为补偿 。关 
于这种 价値， 我們 不久就 将加以 硏究。 

① 英国經 驗表明 ，伪 造紙币 的危險 ，实比 我們的 作家所 想像的 小得多 。 因力 ，尽 
管 仿造得 根精巧 ，也 不能大 大影 响一般 紙币 的价値 ，甚 至在紙 疖非常 充斥时 也如此 。現 
在正 准备試 行一神 实驗， 来进 一涉减 輕上述 危險， 这 試驗大 有成功 希望。 伪造 紙币对 
社会風 f 匕所 造成的 損害， 以及这 种罪案 的增加 ，誠 然是大 不幸的 事体。 但必 須記住 ，这 
种 犯罪不 过剛剛 流行， 而其 他犯罪 則已大 受逼制 。 拦路 搶劫差 不多已 絕迹。 发 現欺騙 
和掠夺 的警察 手段， 沒 有一种 能比管 理得宜 的紙币 更好。 我們 希望， 計 划中的 改善印 
制 紙币的 措施， 将 能制止 伪造紙 m 这种 行， 而同 时又不 妨碍現 在制止 其他犯 
罪行为 的办法 。 一 英 譯本注 


314 


第一篇 財富 的生产 


这些 債务， 由 政府签 名承认 也好， 由 私人签 名承认 也好， 只有 
政府有 权把它 們变为 紙币， 也 只有政 府有权 授权拥 有貨币 者以紙 
片 付款。 的确， 这种 行为不 是正当 政庥所 应作的 行为， 而是 不讲道 
理政府 的行为 ，使 国家 貨币淪 于极端 恶化。 

依照上 面确定 的原則 ，似乎 完全沒 有貨物 价値的 貨币， 发行之 
后， 在 一切自 由交 易中， 必 定不能 通用。 这是 迟早总 必如此 的实际 
情况。 人 們不适 当地称 为劳氏 銀行鈔 票以及 在法国 革命时 代发行 
的 亚西納 紙币， 尽管 始終沒 有正式 收回或 注銷， 但面 額最大 的亚西 
納， 現今 也不能 当一苏 通用。 它們当 时怎能 按高于 实际的 价値通 
用呢？ 这是 因为許 多欺騙 或殘暴 手段， 往往能 奏效于 一时。 

首先 ，可以 合法地 但也是 欺詐地 用以淸 偿債务 的紙币 ，单 单由 
于 上述情 况就得 到一种 价値。 此外， 完納 一期又 一期的 賦税， 都可 
使用 紙币。 政府 有时限 定最髙 价格。 虽然 这将使 受到影 响的貨 
物， 不 久停止 生产， 但它 給与紙 币以相 当于那 些实际 存在的 貨物的 
一部分 价値。 幷且， 强剎通 用的紙 币一經 产生， 势必 使金屬 貨币在 
这地 方的市 場絕迹 ，因 为金屬 貨币旣 需与紙 币等价 通用， 自 然流往 
能 照它的 实际价 値通用 的別处 市場。 这样 ，紙 币独占 了流通 領域， 
由于 文明社 会不能 一日缺 乏流通 手段， 于是 紙币就 能維持 它的价 
値 。① 社会的 这种需 要是那 样迫切 ，以 致英国 由英兰 銀行鈔 票組成 


① 无論 什么地 方发行 紙币， 由 于它在 国內具 有效用 而在国 外沒有 效用而 发生的 
国內外 价値的 差異， 总給投 机家提 供获利 机会， 許 多人因 此发財 致富。 在 1811 年 ，在 
巴黎， 一 百儿尼 金币可 买到一 百四十 鎊以当 时英国 唯一通 貨即紙 币付款 的倫敦 汇票， 
但在 这时候 倫敦疖 場金价 和紙币 价格的 差別， 不过 百分之 十五。 所以， 从我所 获得的 
統計 看到， 在 1810、1811、1812、1813数年中， 秘密輸 出到敦 刻克和 格拉維 林斯的 儿尼或 
金块， 达到 182,124,444 法郞 同时 还有其 他貨物 走私， 但危險 与困难 較大， 輸 入法国 
极 县遭到 沒收， 虽 然英国 用尽力 量鼓励 轍出。 但英国 如果沒 有津貼 大陆， 不断 提供向 
倫 敦开出 的汇票 而沒有 回县， 这个貿 易本来 可不久 就找到 相称的 位置， 因为它 一定会 
产 生这么 多英国 汇票， 使 汇票至 少达到 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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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貨 ，单 单因为 发行額 控制在 不超过 流通需 要量的 数目， 始終維 
持 和現金 相等的 价値。 

沒有 預先儲 积一笔 必要資 金以供 战費， 同时又 缺乏充 分信用 
以向邻 国借款 的交战 国家， 差 不多老 是求助 于发行 紙币或 类似方 
法。 荷兰人 在和西 班牙战 爭爭取 独立的 时候， 发行以 羝制的 、皮革 
制的以 及許多 其他材 料制的 貨币。 美 国在同 一情况 下也使 用发行 
紙币的 办法。 紙币使 法兰西 共和国 击退联 盟国第 一次可 畏的进 
攻 ，使 亚西納 这个名 称永垂 不朽。 

以劳 氏名字 命名的 計划所 招致的 災禍， 人們不 公平地 完全归 
咎 于劳氏 —— 其实 劳氏对 貨币的 看法是 对的， 这可 从他在 他的祖 
国 苏格兰 发表的 一本小 册子看 得出来 。① 这 小册子 以劝誘 該国政 
府开 办发行 銀行为 目的。 1716 年法国 設立的 銀行， 就是侬 照劳氏 
的小 册子中 所提的 計划。 該銀 行鈔票 ，票面 写以下 字旬： 

“銀行 保证見 票即付 持票人 …… 利弗和 現在貨 币的重 畺与标 
准 相等的 貨币。 貨款 …… 正 ，巴 黎”， 等等。 

那时 候劳氏 銀行还 是私营 公司， 它始終 不渝地 如約凭 索即对 
鈔票 付現。 那时該 鈔票还 未变为 紙币。 一直到 1719 年 ，③ 情形始 
終 如此， 非常 良好。 該 年法王 或說得 更恰当 些法国 摄政将 該銀行 
收为 国有， 把股 本退还 股东， 該銀 行改称 为皇家 銀行， 于是 它的鈔 
票的 票面字 句改成 下式： 

“銀行 保证見 票即付 持票人 …… 利弗的 銀币。 貨款 …… 正 ，巴 
黎” 等等。 


① 当 劳氏担 任法国 通貨管 理官时 ，这 小册子 已譚成 法文， 題为 《关 于商业 和貨币 
的考 究》。 

③ 关 于1* 这个 机构最 初在劳 氏管理 下的芎 益影响 的詳情 可参間 《杜 托集》 ，第 2 
華 ，第 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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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芻 財富 的生产 


从表 面看来 ，这 个更改 似乎微 不足道 ，但其 实非常 重要。 前神 
鈔 票訂明 支付一 定分量 的銀， 即 支付在 发行日 期通 用的利 弗所含 
分量 的銀， 而后一 种鈔票 只不过 答应支 付利弗 ，这使 专断当 局有可 
能 对以利 弗这个 字眼所 表示的 实际价 値来作 它认为 任何适 当的变 
更。 这个变 革称为 稳定紙 币价値 ，但 其实 恰恰与 此相反 ，把 紙币价 
値弄得 不稳定 ，时时 变动。 后 来变动 的幅度 ，实 是大得 可怕。 劳氏 
极力反 对这个 变革， 但原則 不得不 向权力 屈服， 而权力 的罪恶 ，当 
其效果 开始被 人們发 觉时， 又无 耻地推 向原則 身上。 

革命政 府所发 行的亚 西納， 比摄 政时期 所发行 的紙币 更无价 
値。 后者至 少还答 应以銀 兗現。 尽 管由于 銀币的 贬値， 所 付的銀 
可 能大大 减少， 但如果 政府不 濫于发 行， 比較认 眞履行 义务， 它迟 
早总有 兌現的 一天。 至于亚 西納， 則 不給与 持票人 以要求 付銀的 
权利， 而 只給与 他购买 或取得 土地的 权利。 这权利 究竟有 多大价 
値 ，我們 現在来 硏究。 

最初 发行的 亚西納 ，載 明可在 特設銀 行兗現 ，但 事实上 始終沒 
有兌 現过。 不錯， 它可用 以偿付 照竞买 价格买 得的国 有土地 价款， 
但 这些土 地的价 値决不 能使亚 西納具 有任何 确定的 价値， 因为亚 
西納 的名义 价値， 按土 地价値 上漲的 比例而 减少。 政府幷 不悔恨 
土地 价値的 上增， 因 为它使 政府能 收回較 多的亚 西納， 发行 新的鈔 
票 ，而不 扩大流 通中的 数量。 政府 不知道 ，实 标上不 是国有 土地漲 
价， 而 是亚西 納猛烈 跌价。 亚西 納跌价 越剧， 就得发 行越多 的亚西 
納 以偿付 同一数 量的供 应品。 

最后发 行的亚 西納， 不載 明見票 即付， 人們 对此幷 不注意 ，因 
为自 始至終 亚西納 未曾兗 現过。 但这 使它的 不良起 源更加 明显。 
这 紙币包 含以下 字句： 

“国 有土地 - 百法郞 亚西納 ”等等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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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 法郞这 几个字 到底是 什么意 思呢？ 这几个 字表达 什么价 
値槪 念呢？ 是不 是表达 到現在 为止叫 做一百 法郞的 分量的 銀的价 
値呢？ 不是， 因为 一百亚 西納換 不到一 百法郞 的銀。 是 不是表 
达一百 法郞的 銀所能 购得的 土地数 量呢？  一定 不是， 因为 一百法 
郞的 亚西納 連向政 府也买 不到这 数量的 土地， 正如 換不到 一百法 
郞銀 一样。 土地是 在拍卖 場出卖 ，能拍 卖多少 价錢就 卖多少 价錢。 
最近亚 西納已 經变得 那样沒 价値， 一 百法郞 亚西納 連一方 英寸的 
地也买 不到。 

总而 言之， 政 府的坏 名誉姑 且置諸 不論， 亚西納 上面所 載的金 
額 ，不能 給人任 何明确 价値的 槪念。 即 使政府 能博得 人民的 信任， 
这 种紙币 也終必 跌到一 文不値 ，何况 政府是 那祥无 信用。 最后 ，政 
府发 觉鑄成 大錯。 那 时候， 任 何数額 亚西納 都买不 到最廉 賤的东 
西。 政府 的次一 措施就 是发行 曼德， 即一种 作为无 条件地 命令移 
轉特 定部分 的国有 土地的 凭证。 但是， 这措 施实行 太晚， 而 且执行 
得不好 ，流弊 百出。 


第二篇 財富 的分配 

第一章 价値的 根据以 及供給 与需求 

本书 第一篇 硏究主 要生产 現象。 在第 一篇我 說明， 人 的劳动 
厝着 資本、 自然 力和自 然 特性的 帮助， 怎样創 造成为 价値的 主要来 
源 的各种 效用， 以及社 会制度 与政府 对生产 起什么 样有利 作用或 
不利 作用。 第二 篇将专 門討論 財富的 分配。 为 达到这 个目的 ，首 
先需要 分析构 成分配 对象的 价値的 本质， 其次需 要确定 一下， 当价 
値 一經創 造出来 以后， 价値是 根据什 么規律 在社会 各成員 中間分 
配 ，成 为个人 收入。 

估定一 件特定 物品的 价値， 只不 过是估 定它和 另一件 特定物 
品在 一定程 度上相 比較的 价値， 而任 何其他 有价値 的物品 都可作 
为比 較物。 例如， 一幢 房屋可 以谷物 或以貨 币估定 价値。 說它値 
二万 法郞， 比說 它値一 牙公石 小麦能 更准确 表达它 的价値 槪念。 
这完 全因为 ，以硬 币計算 一切貨 物价値 的习慣 ，使人 們在心 里更容 
易想像 这二万 法郞値 多少其 他貨物 ，就 是說， 想像二 万法郞 可买多 
少其他 貨物， 比想 像一千 公石小 麦可买 多少貨 物来得 容易。 但如 
果一公 石小麦 是二十 法郞， 这两 者便表 示大小 相同的 价値。 

就 每一个 估价行 为說， 被 估价的 物品是 不变的 在上 
例中， 房屋是 ¥亨誓， 它 是以一 定数量 材料在 一定地 is 二 定形式 
建成。 但比較 在 &C 量上是 可变的 ，按 估价者 所想像 的价値 而定。 
如果那 房屋估 定为二 万法郞 ，这 就等于 那么多 块銀币 价値， 每一块 
重 五克， 搀 杂十分 之一的 合金; 如果估 定为二 万二千 或一万 八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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郞， 这只意 味着等 于不同 数量的 特定比 較物。 同样的 ，如果 小麦作 
为比 較物， 那末这 个貨物 的变量 就表示 价値的 程度。 

如果所 估定的 价値， 不能普 遍得到 他人的 同意， 它就是 不可靠 
与 主观的 估价。 上述 房屋的 主人， 也 許认为 那房屋 値二万 二千法 
郞， 而一个 和那房 屋沒有 利害关 系的人 认为它 仅値一 万八千 法郞， 
这两个 估价可 能都不 正确。 但如 果另一 个人或 許多其 他人， 都願 
意以一 定数量 的其他 貨物， 如 二万二 千法郞 或一千 公石小 麦来买 
那 房屋， 我們 可断定 这个估 价是正 确的。 在 市場可 卖得二 万法郞 
的 房屋， 就有 二万法 郞价値 。① k 如果 只有一 个人出 这样的 价格， 


而他在 再卖出 时必定 亏本， 那 末他所 出的价 格就超 过那房 屋的价 


値。 一件 物品价 値的唯 一公平 标准， 是这物 品主人 在割让 时能够 
很 容易換 取的其 他一般 物品的 数量， 这在商 业行为 上和在 一切以 
貨币估 定价値 的行为 上叫做 亨$。© 

那末， 貨物 的这个 市价是 '由' 什么 决定 的呢？ 

对于某 一特殊 物品的 需要或 想望， 要看一 个人的 体质和 品性， 
他所 居住的 地方的 气候， 以及他 所隶屬 的社会 的法律 、习慣 和生活 
方式 而定。 他 有各种 需要： 肉体 上的需 要和精 神上的 需要， 社会性 


① 在南特 生长: 的我的 兄弟路 县 • 薩伊， 在題为 《民 族和个 人貧富 的主要 原因》 一 
篇短 文里, 攻击我 的这个 見解。 他主張 物品成 为財富 ，只 由于 它們的 价値， 而不由 
于它 們的被 承认的 价値。 以常 識論， 他 的主張 确是正 确的， 但以政 济学的 观点而 
論, 相 对价値 才是唯 一的准 绳。 如梁效 用的程 度不是 以比較 的尺度 来衡量 ，它就 变得很 
不确定 ，即在 同一时 間和同 一地方 ，也 受到个 人的无 定見的 支配。 当然， 在政治 經济学 
还不 能說具 有一 門科学 的性质 以前， 价値的 肯定性 可能己 經确定 屬于 政洽經 济学所 
硏 究的范 圍的， 是价値 的由来 和它的 存在的 后果。 

(D 在本书 的前儿 个版本 ，我 把其他 产品的 (当时 我把它 作为比 較物) 說成为 
价値的 衡量， 我的这 个^法 是不正 确的。 所估定 物品的 价値的 衡量， 是那个 其他产 
品的 数量， 而不 是它的 价値。 这 个謬誤 把我的 論证弄 得很不 明确。 严厉的 批評， 不管 
是公 正或不 公正， 对我 都有敎 育作用 ， 我 因此作 了改正 《 的确， 从 我們的 敌人， 也能学 
到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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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財富 的分鄭 


质 的需要 和个人 性质的 需要， 滿足他 自己的 需要和 滿足他 家庭的 
需要。 就 拉伯兰 人說， 熊皮和 馴鹿是 第一必 需品， 而 就那不 勒斯乞 
丐說， 如 果他能 吃到通 心粉， 他 什么也 不管， 至于熊 皮和馴 鹿这些 
名宇， 他根 本沒有 听到。 在 欧洲， 人們 认为， 要保 诗社会 秩序， 必須 
設立 法院， 而美 洲印第 安人、 韃靼人 和阿拉 伯人， 都 沒有威 觉到設 
立法院的^：、要。 硏究 这些需 要怎样 产生， 不是 我們分 內的事 。我 
們必 須把这 些需要 看作已 知数， 幷根据 它們来 椎論。 

在上述 需要中 ，有 一些 由大自 然賞賜 的物品 （如 空气 、水 、太阳 
光等） 来滿 足的。 这 些东西 可叫做 財富， 因为它 們是大 自然自 
发 地給予 人类的 东西。 因此， 人类 須付出 什么代 价或使 出什么 
力量获 得它們 ，由 于这 个原因 ，它 們絕不 具有可 以交換 的价値 。在 
其他 需要， 只 能以有 效用的 物品来 滿足， 这些 物品， 非通过 人力加 
以 改造， 不 能具有 效用， 就 是說， 不在一 定程度 上改变 它們的 状态， 
幷在 改变时 克服一 些困难 ，不 能使它 們具有 效用。 屬 于这一 类的， 
是 农业、 商 业和工 业所生 产的各 种各样 物品。 只有 这种物 品才附 
有价値 ，这 是由于 一个很 明显的 原因。 生产行 为本身 ，就含 有相互 
交換 的意义 ，生产 者以自 己的力 換取通 过劳动 获得的 产品。 所以， 
非得 到在他 看来是 等値的 东西， 他不願 割让那 产品。 上 述物品 ，可 
叫做; 財富， 因 为交換 行为， 就它本 身說， 是社会 行为， 而 且因为 
单独 &有由 个人劳 动或交 換行为 得来的 物品的 权利， 非通 过社会 
制度不 能稳固 O 应該 注意， 在人类 財富中 ，唯 有社会 財富这 一部分 
成 为科学 硏究的 題目。 一則 ^ 唯 有这部 分財富 ，才是 人們估 价的对 
象， 或至少 是不純 凭主观 或兄、 里估价 的对象 I 二則， 唯有有 这部分 
財富 ，才按 人类科 学所制 定的規 律創造 、分 配和 消費。 

懂得 或更确 切地說 y 这个 性质的 根据， 就能了 
解 它的由 i。- 社会財 富項目 if 士 瘀値， 是因为 要获得 它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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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付出 代价， 而 代价就 是在生 产方面 所作的 努力。 当一个 人这样 
付出 代价， 一且 取得它 們时， 他 眞的更 富有， 因为他 有滿足 更多需 
要的 手段。 如果他 这样付 出代价 所得的 东西， 不适 合他的 个人需 
要， 他 可通过 交換， 把那 个产品 換取能 够滿足 需要的 另一个 产品， 
而 这另一 个产品 ，同样 是生产 努力的 果实。 因此 ，交 換实际 上只是 
双方所 作的生 产努力 的相互 交換， 因 为那两 个产品 都是这 努力的 
果实。 如果 以十五 公斤小 麦換取 一公斤 咖啡， 这只 是以創 造小麦 
的生产 力交換 創造咖 啡的生 产力。 ® 

所以， 生产 性劳务 和产品 都具有 市値或 市价。 原因是 創造十 
五 公斤小 麦的生 产力， 如果能 以交換 形式无 差別地 得到十 五公斤 
小麦或 一公斤 咖啡作 为它的 拫酬， 那 末有什 么能够 阻止它 获得其 
他等値 产品， 如一碼 棉布、 五碼 絲带、 一打盘 子或其 他呢？ 如果十 
五公斤 小麦不 能交換 上述那 么多任 何一种 产品， 那 末創造 小麦的 
生产力 所得的 报酬， 在 比例上 就少于 創造其 他任何 一种产 品的生 
产力 所得的 报酬， 而一部 分前者 生产力 就被吸 引到后 者生产 部門， 
一直到 各个生 产部門 的劳动 报酬都 达到合 理水平 为止。 

每一 种生产 力都具 有特殊 市价。 如果生 产十五 公斤小 麦的生 
产力， 只能得 到它的 产品的 十五分 之一， 它也 只能得 到可用 十五公 
斤小麦 交換的 其他任 何一种 产品的 价値的 十五分 之一， 例如， 四法 
郞的 十五分 之一， 或其他 产品的 十五分 之一。 

由此 可見， 生产 劳动的 市値， 是基于 許多产 品相比 較的价 


① 如果 不是以 貨易貨 ，而是 以貨疖 晶貨 ，情 况幷不 两样， 这一 点可无 須說明 。卖 
者接受 貨币， 絕不把 貨币作 为自己 消費品 或其他 用途， 而 是以貨 市作为 第二次 交換的 
对象。 如果 以四法 郞价格 卖出十 五公斤 小麦， 幷用 那西法 郞买到 一公斤 咖啡， 实际上 
就是以 小麦县 咖啡， 而 在这当 間出現 的貨币 就完全 退出， 好像在 交县上 沒有出 現过那 
祥^* 所以 ，可十 分正确 地說, t 目对 价値由 各个貨 物的相 互关系 決定， 而不仅 仅由毎 一个 
貨物 与貨吊 的关系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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馗 ，①而 产品的 价値幷 不基于 生产力 的价値 v 像一些 著作家 錯誤地 
所 說的那 样。® 旣 然一件 物品的 需要基 于它的 效用， 因而， 它的价 
値也 基于它 的效用 ，所以 使生产 力有价 値的, 乃是創 造那需 要所从 
以产生 效用的 能力。 这 个价値 的大小 和这件 物品在 生产事 业中所 
提 供的合 作的重 要性成 比例， 而就 各个产 品說， 这个 价値构 成所謂 
生产 費用。 

一 件产品 ，幷 不只对 一个人 有效用 ，至少 对社会 某一阶 級全体 
有 效用， 例如， 各种 衣服， 甚至对 整个社 会都有 效用， 例如适 合于人 
类一 般消費 ，不分 性別、 不分老 幼都可 吃用的 大多数 食品。 由于这 
个原因 ，特 定物品 、产 品或生 产劳动 的需求 ，都 有一定 的范圍 。据 
說 法国所 需要的 糖的总 数量， 每年 达五千 万公斤 以上。 就 是个人 
对所消 費的某 一特定 产品的 需要， 也 可能是 相当紧 迫的。 不管需 
求的 强度是 怎样, 都可一 般地叫 做需求 ，而这 产品在 一定时 候可获 
得 以滿足 有需要 的人的 需求的 数量, 可 叫做供 給或流 通量。 

但这 必須理 解为具 有一定 限度。 由于每 一个人 总是願 意領受 
什么能 够給他 带来好 处或能 够滿足 欲望的 东西， 所 以对于 娛乐品 
或 有效用 物品的 要求可 能是无 限的。 因此， 需求必 須加以 一定的 
限制， 而最 有效的 限制， 乃是以 等値产 品換取 想望的 物品的 能力。 
所有 商业城 市搬运 工人， 为 要更称 心如意 地执行 业务, 可能 都想在 
不 抬高馬 价与車 价的情 况下购 买六馬 拉的大 馬車。 每一个 人用以 
換取 想望东 西所必 須交付 的等値 物品， 只不 过是他 自己生 产手段 
所創造 的产品 ，而 这些 产品， 即就 社会最 富裕成 員說， 也是有 限的。 


① 不应当 认为我 这一段 的意思 是說， 生产一 件费用 系四法 郞而售 价仅三 法郞的 
物品的 生产力 ，价 値仅 等于三 法郞。 我的 意思 只是， 迖么多 生产性 劳务， 本来能 够創迤 
等于四 法郞的 价値， 但在 这种情 况下， 却創 造仅仅 等于三 法郞的 价値， 

© 李嘉图 政治經 济学及 賦税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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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国家 的財富 ，都 是在各 个等級 ，即从 众多的 平凡人 一直到 
独一 无二的 最富裕 人中間 分配的 。 因此 ，最普 遍想望 的产品 ，实际 
上只 少数人 需求， 因为只 有这些 人才有 取得这 些产品 的手段 ，而且 
即就他 們說， 取 得能力 也要或 多或少 地視客 观情况 而定。 所以可 
进一 步作出 以下結 論：同 一产品 ，在效 用虽沒 有增加 ，但 价格 降低， 
即通 过較少 生产劳 动能够 取得的 情况下 ，就有 較大的 需求， 因为更 
多消 費者能 购买这 产品； 相 反的， 在 价格增 高的情 况下， 就 有較小 
的 需求， 因为 較少消 費者能 购买这 产品。 

假如 在严冬 时候， 能够想 出制造 一件售 六法郞 毛織背 心的方 
法， 那末 所有在 滿足更 迫切需 要以后 还剩有 六法郞 的人， 大 抵都将 
购 买这些 背心， 但那 些只剩 五法郞 的人， 还不能 购买。 如果 能够生 
产 同样背 心每件 价格五 法郞， 后者可 能也都 购买， 而 成为这 些背心 
的消 費者; 如果售 价只四 法郞， 那末这 些背心 的消費 范圍将 进一步 
扩大。 这样 ，有一 些从前 只是富 人购买 得起的 产品， 現在几 乎所有 
社会阶 級都能 购买， 像袜子 那祥。 

当一 件产品 价格， 由于 捐税或 其他原 因而上 漲时- 就产 生和上 
述 相反的 結果。 它 的消費 者数目 减少， 因为 只有买 得起的 人才能 
购买。 而使物 价上漲 的因素 ，幷 不使 购买力 增加。 例如 ，英 国的大 
多数人 民完全 不能享 受葡萄 酒和許 多其他 物品的 消費， 因 为要取 
得这些 物品， 就 得割让 那么多 产品， 或出那 么大生 产力， 以 致只有 
余力的 人才敢 尝試。 在 这种情 况下， 不 但消費 者数目 戚少， 而且各 
个 消費者 的消費 量也都 减少。 虽然 咖啡消 費者， 也 許不会 由于咖 
啡价 格上漲 而被迫 完全放 棄那个 飮料， 但无 論如何 必須减 少消費 
量。 这种 情况就 像两个 消費者 ，其中 一个停 止使用 这物品 ，而 另一 
个 能够幷 願意继 續使用 那样。 

就投 机性买 卖說， 买 者不是 为着自 己消費 购买， 而是 量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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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由 于他能 够出卖 的数量 ，要 看可以 出卖的 价格， 所以在 价格上 
升时： 他就 少买， 在价格 下降时 ，他就 多买。 

就 貧穷国 家說， 大 部分人 民往往 无力购 买最普 通使用 而价格 
低廉的 物品。 有 的国家 ，大 多数人 民无力 买鞋。 尽管价 格低廉 ，这 
件貨品 价格不 能降落 到和人 民財力 相称的 水平， 因 为价格 降到那 
个水平 ，就不 够生产 成本。 但皮 鞋幷不 是生活 絕对必 需品， 买不起 
皮 鞋的人 可穿木 屐或打 赤脚。 如果买 不起的 不幸是 件生活 主要必 
需品 ，那 么部分 人民必 定餓死 ，或 多少不 能恢复 原有健 康状态 。以 
上所述 是限制 个別产 品需求 或限制 一切产 品需求 的一般 因素。 

至于 供給， 它是由 任何一 种貨物 所有者 在一个 时間內 願意割 
让以換 取等値 貨品或 願意以 市价出 卖的全 部貨物 組成， 而 不是仅 
由 在那个 时間市 場上实 际出售 的貨物 組成。 这 种貨物 的全部 ，也 
叫 做流动 貨物。 但严格 地說， 只在从 卖者运 往买者 的时間 內的貨 
物 才是在 流动中 的貨物 ，而这 时間往 往极其 短促。 可是 ，这 个运輸 
行为 本身， 对于买 卖条件 幷沒有 影响， 因为 它通常 是跟着 买卖成 
交 所发生 的行为 ，幷 且只是 交易上 的一个 細节。 重要 的是， 貨物所 
有 者願割 让他的 貨物的 意向。 无論 在什么 时候， 正 在寻求 买主的 
貨物， 有时 是非常 迫切地 求售的 貨物， 都 是在流 动中的 貨物， 尽管 
它所存 放的地 方幷无 改变。 例如商 店存貨 或棧房 存貨， 可 以說是 
在流 动中的 貨物。 又 如土地 、地租 、房 屋等等 ，也 可以說 在流动 ，这 
样的 說法是 可以理 解的。 甚 至劳动 ，有的 时候也 在流动 ，因 为它正 
在寻 找雇用 机会， 而 有的时 候不在 流动， 因为 它已被 雇用。 

由于同 样原因 ，当 一件物 品一旦 被留作 消費或 作出口 用途; 或 
意外 地遭受 毁灭； 或被所 有者任 意收回 5 或所 有者抬 价居奇 （等于 
拒絕 出售) 时 ，它 就不在 流动。 

因为 供給只 由那些 可按市 价或按 市場通 常价格 购买的 貨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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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所以一 种貨物 价格， 如果 由于生 产成本 增加而 上漲， 那 末这种 
貨 物就停 止生产 ，或 不再成 为供給 的一个 部分。 以此 之故， 在市价 
上 漲时， 供給 就較为 充足， 而在 市价下 降时， 供給 就較为 短缺。 

关 于供給 与需要 ，除上 述的普 遍性与 永久性 限制外 ，还 有偶然 
性与 短暫性 限制。 前 者与后 者总是 同时起 作用。 

葡 萄丰收 的希望 ，即 在一桶 新酒还 沒登場 的时候 ，将使 存酒价 
格 降低， 因为 一經有 了那个 希望， 市場 供应就 比从前 充足， 而存酒 
就变得 滯銷。 一 方面， 酒商害 怕新酒 竞爭， 急 于脫售 存酒； 另一方 
面 ，消 費者預 料酒价 将降低 ，想 占便宜 ，迟緩 购买。 同样的 ，大 批运 
到 即时付 售的舶 来品， 由于供 过于求 ，价 格将 降低。 相反的 ，葡萄 
歉产的 預料, 或許多 貨物在 运輸中 所遇到 的損失 ，将 使价格 上漲到 
生 产成本 以上。 

此外， 还有一 些特殊 产品， 由于 自然的 限制或 人为制 度的限 
制 ，作为 专利品 ，这 样就 使这些 产品的 供給不 像其他 类似产 品那样 
充足。 屬于这 种产品 的是个 別有名 葡萄园 所生产 的酒， 尽 管需求 
广大 ，但这 些葡萄 园土地 却不能 扩大。 同样的 ，大多 数国家 邮費都 
是按专 利价格 收取。 

最后 ，对 供給与 需求的 相对强 度起决 定作用 的因素 ，不 論是一 
般 的或是 特殊的 ，那 个强度 都成为 各个交 換行为 的价格 的基础 ，因 
为前 面已經 說过， 价格只 是以貨 币估定 的市値 。如果 供給不 受难于 
获得的 限制， 即 价格的 限制， 供給 将是无 限的。 因为， 只要 产品能 
找 到以任 何价格 购买的 买主， 毫 无疑問 它就将 无限量 地生产 。需 
求与 供給是 天平秤 杆的两 个相反 极端， 从秤 杆下垂 着貴与 廉这两 
个天 平盘; 价格是 平衡点 ，在这 一点上 ，一 边的 动力停 止作用 ，另一 
边 的动力 就开始 作用。 

这 就是这 說法的 意义： 在一定 时間和 地点， 一种 貨物的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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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需求的 增加与 供給的 减少而 比例地 上升； 反过 来也是 一样。 
換句 話說， 物 价的上 升和需 求成正 比例， 但和供 給成反 比例。 

一件 物品的 效用， 即 对于这 物品的 想望， 也許还 不能把 它的价 
格 提到和 它的生 产費用 相等的 水平。 在 这种情 况下， 这件 物品就 
不会 生产， 因为它 的生产 費用超 过它的 价値。 魚子 酱①在 巴黎所 
能卖出 的价格 ，也許 还不够 在巴黎 生产的 費用， 因为 那么少 人需荽 
这个 ，以 致不能 按可卖 出的最 低价格 出售。 以 此之故 ，魚子 酱沒有 
在巴黎 生产， 但 在其他 地方， 魚子 酱却大 量生产 和大量 消費。 

如 果任何 一种物 品的法 定价格 低于它 的生产 費用， 这 种物品 
的生 产就将 停止， 因为誰 都不願 意亏本 生产。 那些 从前靠 这生产 
部 門养活 的人， 如 果找不 到其他 职业， 必定会 餓死， 而那些 在这种 
物 品的自 然价 格下能 够购买 的人， 只 好忍痛 不用。 規 定固定 价格， 
或規 定最高 价格， 就等 于制止 一部分 生产和 消費， 換句 話說， 就减 
低 社会的 繁荣， 因为社 会的繁 荣在于 生产和 消費。 連已經 存在的 
这 种物品 ，也将 很不适 当地消 費掉。 首先 ，这 种物品 所有人 将尽量 
把它們 从市場 收回。 其次， 它們将 不在最 需要它 們的人 手里， 而将 
轉到最 貪婪、 最狡猾 、最 不正直 而且往 往是最 不顾公 道与人 情的人 
手里。 谷物 短缺， 价 格随着 上漲， 但 工人通 过加倍 努力或 通过加 
薪 ，还可 能賺到 錢去买 按市价 出售的 谷物。 在 这时候 ，如果 政府当 
局 把谷物 价格規 定为它 的自然 价格之 一半， 結 果将怎 样呢？ 另一 
个 已經购 有足够 谷物， 因而在 谷物保 持自然 价格的 情况下 不会再 
购买的 消費者 ，为 作不必 要的有 备无患 打算， 幷想从 强行抑 低的价 
格占 到便宜 ，比那 工人先 走一着 ，把应 該屬工 人所有 的那部 分谷物 
买来 貯存。 这样 ，一个 购备双 倍粮食 ，而 另一个 一点也 沒购备 。本 


① 由縛 魚卵制 成的酱 .是俄 罗斯人 喜爱的 調味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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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支配銷 售的是 需要与 財力， 而現在 支配銷 售的却 是购买 者占先 
着的 活动。 所以， 这是 毫不足 怪的， 对 貨物規 定最高 价格， 必定会 
加剧 貨物的 短缺。 

把貨物 价格規 定在本 来就会 流行的 价格的 法佘， 完全 沒有用 
处 ，甚或 引起生 产者与 消費者 的惊慌 ，因 而打 乱生产 与需要 之間的 
自然 比例。 如 果听其 自然， 这 个比例 必定以 最有利 于生产 与需要 
的方 式建立 起来。 

希望与 恐惧、 善意与 恶意， 簡单 地說人 的各种 情欲或 各种美 
德 ，都 会影响 价格。 但是 ，估量 这些情 欲或美 德在各 种情况 下对实 
际 价格的 影响的 强度， 屬于 倫理学 范圍， 我們 这里所 注意的 只是实 
际的 价格。 我們 也无須 說到可 能使一 个产品 的价格 提高到 它的实 
际效 用以上 的純政 治性质 因素的 作用。 因为 这些虽 像不速 之客那 
样， 闖进財 富分配 領域， 但和 实际强 夺或掠 夺幷无 二致， 屬 于刑法 
范圍。 政 府的职 寅是一 种劳动 ，它 的产品 或結果 ，一生 产出来 ，就 
給被統 治者消 費掉。 如果 政权是 掌握在 篡夺者 或压制 者手里 ，人 
民可 能对政 府的职 責付出 过高的 代价， 而人 民被迫 分担比 維持良 
好政 府所需 要的大 得多的 款項。 这个 情况和 沒有竞 爭者的 生产者 
的情 况相似 ，这个 生产者 或是使 用暴力 或是利 用偶然 事故， 把竞爭 
者消 灭掉。 他 可任意 提高他 的产品 价格， 幷且在 政府支 持下， 甚至 
把价格 提髙到 消費者 购买力 的最大 限度。 但是， 吿 訴我們 怎样消 
除这 个禍害 ，是 政治家 的职責 ，而 不是政 治經济 学家的 职責。 同样 
的 ，吿 訴人类 怎样持 身以确 保良好 的相互 关系， 虽屬 于倫理 学或道 
德哲學 范圍， 但为达 到这个 目的， 如 果需要 神力， 那 些自称 为神力 
解 釋者， 就应 該受到 报酬。 如 果他們 的劳动 有用, 这 个劳动 就产生 
效用， 即生 产有实 际价値 的无形 产品； 但如果 他們的 劳动不 产生效 
用， 即人 类沒得 到什么 裨益， 那 末用以 維持他 們生活 的那部 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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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就是 完全白 費5 即付 出代价 而得不 到报酬 。① 

我极想 把我的 論述限 定在我 的主題 范圍內 ^ 但有的 时候， 我不 
能 不触到 政策与 道德的 范圍， 其目的 只在于 把它們 的交叉 点指出 


来。 


第二章 收入 的来源 

第一 篇說明 ，产品 由人类 所掌握 的生产 手段創 造出来 ，即 由人 
的 劳动、 資本 和自然 力創造 出来。 这 样創造 出来的 产品构 成拥有 
这些生 产手段 的人的 收入， 幷 使他們 能够获 得那些 不是由 大自然 
或 他們的 同胞无 代价地 提供的 生活必 需品和 生活舒 适品。 

处理 收入的 专有杈 利乃是 生产手 段专有 权利或 生产手 段所有 
权的 結果。 那些 不是人 們专有 的生产 手段， 不但不 成为生 产手段 
項目， 而且不 是收入 来源。 它們 不构成 人类財 富的一 部分， 因为財 
富本身 就含有 专門、 专有等 意思。 除 非財产 权是大 家知道 而且确 
定， 除非 占有受 到承认 幷得到 保障， 否則像 財富这 样东西 就不存 


① 敎会 是人的 机构， 尽管牧 师們提 出相反 的意見 《 它 只是一 种人为 手段， 以达 
到增 进国民 道德的 目的。 它在这 方面的 功效， 就 是它的 效用的 衡量。 无論在 什么时 
候， 都必 須根据 效用决 定应否 继績、 改造或 完全廢 除这个 机构： 因此， 把国家 产量的 
一定 部分始 終不变 地划撥 給这个 机构的 做法， 是不合 理的做 法. 我 ffl 知道， 古 埃及的 
全部 剩余岁 入掌握 在敎会 手里。 但我 們絕不 可下結 論說， 这是 級誤的 做法， 因 为在那 
个 时候， 增进 国民道 德可能 是那么 紧迫， 以致需 要全部 剩余岁 上述 特殊机 构的功 
效 ，是 男一个 問題。 人 类知識 在一个 时間內 也許具 有那样 情况， 以 致除采 用这办 法外， 
別无 他法， 因此 ， 在 天主敎 国家， 继 績把在 蒙昧时 代可能 髙过的 岁入比 例仍旧 撥拾神 
父們 的做法 ，是个 失策。 同 样的， 在任何 国家， 如果 大多数 人民， 由 于成見 关罙， 强烈 
反对国 敎机构 ，因而 自己設 立对抗 机构， 而政府 却支持 那国敎 机构， 像 爱尔竺 那样， 也胃 
是失策 a 这样， 就得維 持双重 机构， •一个 机构 的人 員由政 府发給 过高的 薪俸， 对国民 
道 德毫无 裨益， 而 另一个 的人員 由私人 支付不 充分的 薪金， 不能 对国民 道德起 很大有 
利作用 ，像所 应有那 样。 —— 英 譯本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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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硏究 人类財 富的本 质与进 展时， 可无 須探討 財产权 的由来 
或財产 权的正 当性。 不論 土地的 实际所 有者， 或給与 他土地 的人， 
是通 过优先 占領， 或通过 暴力； 或通 过欺詐 ，取 得土地 ，这对 土地产 
品或 收入的 生产与 分配沒 有什么 关系。 

叫做人 的劳动 的那类 生产手 段的所 有权， 和通 常叫做 資本的 
那类 生产手 段的所 有权， 比自 然力这 类生产 手段的 所有权 更加不 
可 侵犯和 更加不 可爭辯 ，这 一点也 許无須 說明。 人的刻 苦能力 、智 
慧、 膂力和 灵巧， 是他所 特有的 或所固 有的。 而資 本或累 积的产 
品， 全 是人們 节儉或 节制消 費力的 結果。 如 果听任 消費力 完全发 
揮 ，产 品一創 造出来 就被消 費掉， 这样任 何人都 不可能 有財产 。所 
以， 誰都不 能比这 样克己 的人更 正当地 提出对 克己結 果的要 求权。 
节儉 非常接 近于实 际創造 产品， 而产 品的最 不可爭 辯的所 有权就 
是实际 創造所 賦与的 权利。 

在上 述几个 生产来 源中， 一 些可以 割让， 如土地 、工 具等， 而另 
一些 不可以 割让, 如个人 能力。 一些可 以消費 ，如所 有流动 資本① 
項目， 而 另一些 不可以 消費， 如 土地。 此外， 还有 一些， 旣 不可割 
让 ，又不 可消費 ，但会 消灭， 例 如人的 智力和 体力， 人一 旦死亡 ，达 
些能力 便跟着 消灭。 

那些可 以消費 的生产 来源， 例如流 动价値 (生产 力花費 在它們 
上面） ，可 这样 消費， 以致 发生再 生产， 在 这种情 况下， 它們 仍旧构 
成 生产手 段的一 部分。 也可这 样消費 ，以致 不发生 再生产 ，在 这种 
情况下 ，它 們就不 再构成 生产手 段的一 部分， 而且注 定要相 当迅速 


① 譯为流 动資本 的法語 capitaux  nobiliaires —詞， 包括 所有英 国法律 叫做私 
人 有体財 产以及 有的时 候叫做 动产的 东西， 但在 这些东 西中， 有的 消費得 很疲緩 ，如 
金鋼钻 和宝石 ^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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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完全 消灭。 

虽然 收入和 生产来 源是个 人財富 的耝成 部分， 但如果 一个人 
只消 費他的 收入， 而不 侵蝕他 的生产 手段， 他的 財产幷 不戚少 。原 
因是， 收入是 再生的 产品， 只要 生产手 段继續 存在， 新产品 就会不 
断地 或永久 地創造 出来。 

这些 可专有 的生产 来源的 市値， 建 立在和 一 切 其他物 品市値 
相 同的原 則上面 ，就 是說， 由供給 与需求 的不相 容的影 响决定 。关 
于 这一点 ，我們 只需說 ，需 求幷 不起源 于对直 接使用 个別生 产来源 
所預期 的享受 ，因 为一 块土地 或一件 工具， 幷 不給所 有者提 供可以 
估 計得出 的价値 的直接 享受。 它們的 价値基 于它們 所能創 造的产 
品的 价値， 而这个 价値本 身則起 源于那 个产品 的效用 ，或它 所可能 
提供的 滿足。 

关 于那些 不可割 让的生 产来源 ，如人 的体力 和智力 ，它 們絕不 
能成 为实际 交換的 对象， 而它 們的价 値只可 根据它 們所能 生产的 
价値来 估計。 这样， 給 一个技 工生产 一天三 法郞或 一年一 千法郞 
工資的 这类生 产手段 ，可 看作每 年生产 相同收 入的旣 得資本 。① 

我們 已經抽 象地槪 述了生 产来源 与收入 来源， 現在可 进而比 
較詳 細地分 析这些 来源的 本质。 这个 分析将 把我們 带到錯 綜复杂 
的 政治經 济学， 对 一些最 迂迴曲 折地方 給我們 提供了 綫索。 

严格 地說， 这 些来源 的直接 結果， 幷不是 产品， 而是帮 助我們 
創造 产品的 生产性 服务。 所以 应該把 产品看 作生产 性服务 和实际 
产品相 交換的 結果。 在交 換发生 以后， 收入首 先以产 品形式 出現， 


① 即 对于具 有这些 生产手 段的自 由人， 有 那么多 价値。 但 在人成 为专有 对象的 
地方， 如 黑奴这 个极端 例子， 或 如葑建 家臣那 个不这 么昭彰 例子， 这些人 所具有 的生产 
力 的价値 ，对 专有者 来說， 等 于这捏 人所能 够提供 的剩余 产品， 而不 等于总 产品,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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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 产品又 可和其 他产品 交換。 在那个 时候， 收 入将改 变为其 
他产品 形式。 

用一个 实例， 就 可把上 述槪念 弄得更 明确。 一 块耕地 每年生 
产比方 說三百 塞铁① 小麦， 在这 三百塞 铁中， 大約二 百塞铁 可看作 
用以耕 种那块 土地的 資本生 产力和 劳动生 产力的 結果， 而 其余一 
百塞 铁可看 作土地 自然生 产力的 結果。 那块 土地給 它主人 所生产 
的 收入， 首先将 以他的 jgf 有物 即土地 所提供 的起协 助作用 的生产 
性服务 出現。 这个 生产性 J1 务 将以一 百塞铁 小麦形 式移給 或貸給 
耕种者 ，而 这乃 是第一 次交換 行为。 如 果这一 百塞铁 小麦， 由所有 
者本 人改变 为硬币 ，或由 他的耕 种者按 双方协 定改变 为硬币 ，这硬 
币还是 同一的 收入， 尽管 逃收入 現在以 第二个 形式， 即貨币 形式出 
現。 

这个分 折将使 我們了 ; 解收入 的实际 价値。 它和 前一章 所提到 
的价 値的一 般定义 相符合 >  就 是說， 价 値是打 算割让 的物品 通过交 
換所 能得到 的其他 物品的 数額。 那末， 以收 入交換 的割与 品是什 
么呢？ 当然 是收入 收受者 <所 可 能占有 的生产 手段的 生产性 服务。 
而通 过我們 称为生 产的静 一交換 行为， 所得到 的是什 么呢？ 当然 

是 产品。 所以 ，收入 的价値 的大小 ，和 所获得 产品的 数量或 所創造 

♦ 

的 总效用 成比例 ，不 和产品 价値成 比例。 

由此 可見， 国家总 收入的 比例， 由产 品数量 决定， 不由 产品价 
値决定 但就 个人收 入說， 却不是 这样。 因为， 各 个产品 的相对 
价値， 一有 变动， 就 使一今 人或一 个阶級 的收入 增加， 另一 个人或 


① 法国从 前量谷 物单位 ，蹲于 屮二蒲 式耳。 ——釋者 

③ 所以， 企图通 过扰 較两个 画家的 产品 价値 来比較 这两个 国家， 例如英 国和法 
国 的財富 ，是徒 劳无功 的9 誠怨 ，两 个間隔 着的价 値是不 較的。 唯一适 当办法 ，是 
对毎一 个国家 的个別 人民顧 利备別 拇作粗 略的估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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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 个阶級 的收入 减少。 

如果社 会每一 个成員 都能靠 原来构 成他收 入的产 品过活 ，那 
末 收入的 大小， 将 像国家 总收入 那样， 依存于 产品的 总額， 依存于 
所創 造的总 效用， 而不 依存于 产品的 可交換 价値。 但在已 脫离野 
蛮状态 的社会 ，这 是不可 能的， 因为 每一个 人所消 費的自 己 产品的 
数量， 比他用 自己产 品換得 的別人 产品的 数量少 得多。 所以 ，对生 
产 者說， 重 要的是 他以自 己生产 手段， 或这些 生产手 段所創 造的产 
品可 能換得 的別人 产品的 数量。 例如， 假 定一个 人以他 的土地 、資 
本和个 人能力 栽种番 紅花， 那 末由于 他自己 可能不 消費番 紅花或 
消費 很少番 紅花， 所以 他的收 入将由 他的番 紅花年 收获量 所能够 
交 換的其 他物品 組成。 如 果番紅 花价格 上漲， 他的 收入比 例就将 
增加 ，而番 紅花消 費者的 收入比 例就将 戚少， 所减少 的程度 和番紅 
花 价格上 漲的程 度完全 相同。 相 反的， 如 果番紅 花价格 下降， 番紅 
花消費 者的收 入将同 样增加 ，而 栽种者 的收入 則同样 减少。 

生产費 用有所 节省， 即生产 同一产 品所費 的生产 力有所 节省， 
例如， 一种 发明使 一亩土 地能够 生产从 前两 亩土地 所生产 的那么 
多 东西， 或 使两个 劳动日 能 够完成 从前需 要四个 劳动日 的工作 ，就 
使 社会收 入相应 增加， 原 因是， 这 样解放 :出来 的生产 力可用 以增加 
生产 。① 这样增 加的利 得在被 发明者 懂得方 法的时 間內， 归他所 


①. 在 社会成 員只能 靠自己 生产手 段所創 造的俨 品 过活的 地方， 上 面的話 大体上 
可适用 ，但不 能完全 适用。 因为 ，这祥 創造的 剩余收 全部， 最終 必定归 夭然富 源专有 
者 所有， 而那些 只具有 个人生 产手段 的人， 可使用 进些生 产手段 ，生 产其他 产品， 或扩 
大同 一物品 生产。 这就是 对西斯 蒙第和 馬尔薩 斯的宪 P 答复， 他們 主張， 人的 生产力 
的 节省， 不但使 不生产 的消費 者的墦 加成力 可能， 而止使 这个增 加成为 必要。 但在这 
种剩余 劳动力 得到恤 貧法的 調剂或 修道院 的收留 的地: 方， 国 家收入 未必随 生产力 的节 
省而 增加， 因为剩 余劳动 力由于 有这种 法令或 机构， 就 _ 在 其他生 产方面 努力。 有了 
这种 法令或 机构， 生 产力虽 可通过 使用机 器或其 他方法 ，汰大 增加， 但国家 生产、 收入或 
財 富不因 此有所 增加。 —— 英 譯本注 


第二章 收入 的来源 


333 


有， 但当秘 密一經 公开， 竞 爭跟着 发生， 他不 得不把 利潤縮 咸到和 
实 际生产 費用相 等时， 上 述增加 利得就 归一般 消費者 所有。 

收入 虽可通 过各种 交換行 为改变 形式， 但一直 到最后 消費时 
刻 ，实质 上还是 一样。 这些交 換行为 以生产 力开始 ，而 生产 力是收 
入 所呈現 的最初 形式。 尽管一 亩耕地 所生产 的小麦 已經被 购买者 
消費 ，但这 亩土地 所生产 的收入 ，在它 由于生 产行为 而第一 次轉变 
为小 麦形式 以后， 和在 它第二 次改变 为銀币 以后， 实际上 还是一 
样。 但当 得有这 个收入 的人一 旦把他 的銀币 变換消 費品幷 把这个 
消 費品消 費掉的 时候， 他的 收入的 价値自 那时 起就不 存在， 而且被 
毁灭， 尽管它 一度具 有銀币 形式， 那銀币 还继續 存在。 不 应当认 
为， 虽 然对收 入收受 者說， 它已經 消失， 但那 銀币还 留在暫 时持有 
者 手中。 应当 认为， 对 整个人 类說， 它 已同样 消失， 因为那 銀币的 
实际持 有者， 必 須通过 让与自 己的其 他收入 或以从 前所掌 握的某 
种 收入来 源来取 得它。 

当收 入加入 資本时 ，它 就不成 为收入 ，即 不能作 为收入 来滿足 
所 有者的 需要。 它只 能生产 更多的 收入， 是 生产性 資本的 一个項 
目， 按 消費資 本方式 消費， 就 是說， 是这样 消費， 以致 它生产 一个产 
品来 交換和 补偿所 消費的 价値。 

当資本 、土地 或个人 劳务出 租时， 它的生 产力就 移給承 租人或 
生产冒 險者， 以預 先約定 的一定 数量产 品作为 报酬。 这是 一种投 
机性 交易， 承 租人要 冒盈亏 風險， 而 盈亏要 看他所 可能得 到的收 
入， 即从 移来的 生产力 所得的 产品， 是 超过或 不够他 所付的 租金。 
但所 得到的 收入， 只能有 一个。 虽然 借来的 資本給 那个冒 險者所 
生产的 ，可能 是百分 之十的 年产品 ，不 仅仅他 以利息 形式給 付的百 
分 之五， 但 資本的 收入， 即它所 提供的 生产性 劳务， 将不是 百分之 
十， 因为 那个总 产品包 括資本 的生产 力的报 酬以及 利用資 本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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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生 产力的 报酬。 

每一个 人所掌 握的产 品数量 越多， 他的实 际收入 就越多 。这 
个实际 收入， 或是 他的生 产手段 的直接 結果， 或是他 的收入 从原始 
形式 轉变的 結果。 他的收 入可能 經过几 个变化 才具有 最后的 形式， 
即 他的消 費品的 形式。 上 述数量 或它所 固有的 效用的 比率， 只能 
从交 易上的 市价来 估定。 在这个 意义上 ，一 个人 的收入 ，等 于他从 
生产 手段所 得到的 价値。 但是， 他所耗 用的消 費品越 便宜， 那个价 
膻就 越大， 因为 这样他 就能掌 握更多 的他自 己产品 以外的 其他产 
品。 

同 样的， 一 个国家 收入所 包含的 价値即 这个国 家总生 产力的 
价 値越大 ，而这 个价値 和外国 产品价 値的比 例越髙 ，这 个国 家的收 
入就 越多。 即在产 品价値 是低的 地方， 这生 产力的 价値也 必定是 
.高 的。 必須 記着， 由于 价値的 强度依 存于交 換上能 得到的 产品的 
数量， 所以一 个国家 从它的 富源得 到的产 品越多 、越 便宜， 它的收 
人或換 句話說 它的富 源的作 用就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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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件物品 的价格 ，就 是它可 値的貨 币数額 ，而它 的市价 乃是它 
在 特定地 方一定 能卖得 的貨币 数額。 它 的所在 地关系 重要， 因为 
一件特 殊物品 的需求 視当地 所能得 到的那 物品的 数量为 轉移。 

在售 卖一件 物品时 所得的 价款， 相当于 以那价 款可买 到的其 
他 物品。 說一尺 大幅面 細黑呢 价四十 法郞， 意思就 是它可 交換这 
么多 銀币， 或可 交換这 么多貨 款所能 买到的 其他一 种物品 或几种 
物品 。 为作 說明， 我們选 擇貨币 价格， 而 不选擇 一般貨 物价格 ，原 
因 只是前 者更为 簡单。 但交換 的实际 与最終 目的是 貨物， 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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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在这个 意义上 ，价格 可分为 买价与 卖价， 即获得 一件物 品所有 
权时 所付的 代价与 放棄所 有权时 所得的 代价。 

在 最初获 得或創 造一件 产品时 所付的 代价， 是 生产力 的代价 
或生 产成本 。① 在 探索一 件产品 的这个 原始价 格时， 我們无 可避免 
地要涉 到其他 产品， 因为 生产力 的代价 只能以 其他产 品支付 。生 
产 大幅面 細黑呢 职工的 日薪是 产品。 他們的 日薪， 或是由 日常生 
活 品組成 ，或 是由可 买到这 些生活 品的貨 币組成 ，而 这两者 同是产 
品。 所以 ，生 产以及 随后产 品互換 ，可 以說归 結于按 产品的 相对市 
値 而进行 的以貨 易貨。 但 有一个 要点， 我們必 須密切 注意。 忽視 
或不注 意这个 要点， 已經导 致許多 謬見和 曲解， 幷使 許多作 者的著 
述只把 这門科 学硏究 者带入 歧途。 

如 果生产 一尺大 幅面細 厚呢， 需 要以四 十法郞 价格购 买生产 
力， 制造費 用就将 等于四 十法郞 ，但如 果那生 产力的 四夯之 三就够 
生产 一尺細 厚呢， 而 且只需 要一种 生产力 ，即 一个工 人能在 十五天 
而不需 要二十 天完成 这产品 ，那末 对生产 者說， 生产 一尺細 厚呢的 
費用只 需三十 法郞， 而工 人工資 率却跟 A 前 一样。 在 这种情 况下， 
人 的生产 力的市 价仍旧 不变， 而生产 費用由 四十法 郞减到 三十法 
郞。 但由 于生产 費用和 产品市 价之間 的这个 差異， 使制造 大幅面 
厚呢 能够比 一般得 到更高 利潤， 更大 部分的 生产力 当然流 到这方 
面来， 而 更多生 产力的 使用， 由于 扩大这 产品的 供应， 又使 市价降 
到仅 仅等于 生产費 用的水 平。® 


① 參閱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1 簾, 第 5 章^ 

③ 生 产費用 就是斯 密所謂 产品自 然 价格， 这个 自然价 格和他 称为市 价 形成对 
照。 但从 上面所 說可以 推断， 毎 一个以 貨县貨 或交換 行为， 茜至 生产行 为中所 包含的 
交換 ，都 是比照 市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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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价格 这种的 变动， 我叫做 价格的 frf 变动， 因为这 种变动 
是 积极性 变动， 不引起 交換品 的相当 变动* ^  ^ 使生 产力的 价格和 
作 为生产 力报酬 的产品 的价格 或可用 以換取 这件产 品的其 他产品 
的 价格， 沒有 变动， 这种 变动， 不 但可能 发生， 幷且 实际上 曾經发 
生。 

关于 巳經存 在的各 个产品 相对价 格所发 生的和 各自生 产費用 
无关 的变动 ，情 况就不 相同。 如 果从前 期收获 的葡萄 所制成 的酒， 
一个月 前卖二 百法郞 一吨， 而現在 仅卖一 百五十 法郞， 那末 对酒商 
来說， 貨 币和其 他需要 物品的 价格都 上漲， 因 为用以 制造酒 的生产 
力， 得不 到二百 法郞， 只得到 一百五 十法郞 或等値 貨物， 作 为报酬 
(即 戚少四 分之一 )。 但 在上面 所举的 例子， 同量的 生产力 得到以 
一 切其他 物品計 値的同 样报酬 ，因为 价値三 十法郞 ，幷 收受 三十法 
郞的生 产力， 和价値 四十法 郞幷收 受四十 法郞的 生产力 ，都 得到同 
样 恰当的 报酬。 

这 样在前 者实际 变动情 况下， 社会 財富将 增加， 但在后 者相对 
变动 情况下 ，社 会財富 将不增 不戚。 这 是由于 以下明 显的原 因：在 
前者情 况下， 所 有細厚 呢购买 者都将 变得更 富有， 而 卖者却 一点沒 
有 吃亏; 但 在后者 情况下 ，一个 阶級得 到的利 益将完 全給另 一个阶 
級 遭受的 損失所 抵銷。 在 前者情 况下， 以同 样的生 产費用 可得到 
更 多数量 产品， 而买卖 者的收 入都沒 有什么 变动。 社会将 有更多 
的实际 財富， 将有 更多的 享受， 而生 产手段 的費用 却沒有 什么增 
加; 总 效用将 增大; 以同 一价格 可买到 更多数 量产品 —— 这 些只不 
过是同 一意思 的不同 說法。 

但是， 誰都 沒有付 出代价 而得到 的这样 增加的 享受或 这样增 
多的 財富， 究竟是 从什么 地方来 的呢？ 来自 人的智 慧在更 大程度 
上运 用大自 然无代 价地提 供的生 产力。 一个 在从前 是未知 或沒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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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 力量， 例如風 、水 和蒸 汽机， 現 在加以 使用； 一 个在从 前是已 
知幷利 用过的 力量， 現在使 用得更 巧妙、 更 有效， 例 如帮助 或扩大 
人力或 兽力的 机械的 改善。 商人設 法通过 良好的 管理， 使 同样資 
本能做 更大的 生意， 他的这 个功劳 ，和 把机器 簡单化 或把机 器弄得 
有更大 生产力 的机槭 师的功 劳完全 相同。 

具有新 效用的 新矿物 或新动 植物的 发現， 或具 有更多 或更完 
全的效 用的矿 物或动 榧物的 发現， 都屬 于上述 那种的 功劳。 当人們 
用 靛靑代 替大靑 、用 糖替代 蜂蜜和 用虫紅 替代泰 雅紫时 ，他 們的生 
产 手段就 扩大， 而同 样的劳 动力就 能生产 更多的 产品。 从 这些关 
于 改善的 事例， 以 及从今 后可能 做到的 改善， 我 們可以 看到， 由于 
人类 所掌握 的生产 手段实 际上变 得更有 力量， 所以 創造出 来的产 
品在数 量上总 是增加 ，而 在价値 上总是 比例地 减少。 我們就 可看到 
这 个情况 的后果 。① 

价格可 能普遍 下降， 立即影 响所有 貨物， 也 可能局 部下降 ，只 
影 响一些 貨物。 我将用 例子作 說明。 

假 定在袜 子都是 手編的 时候， 一 定质量 的綫袜 一双售 价是六 
法郞。 据此我 們应当 下这样 結論: 就 一双袜 子說， 生 长亚麻 的土地 
的 租金， 亚麻栽 种者的 劳力和 資本的 利潤， 亚 麻修剪 工人和 紡紗工 
人的 利潤， 以及織 袜工人 的利潤 ，总 共是六 法郞。 假 定由于 制袜机 
的 发明， 六法郞 可以买 到两双 袜子。 由于竞 爭傾向 于把价 格抑低 
到和生 产費用 相同的 水平， 所 以从这 个降低 价格； 我們 可推断 ，生 


r  ① 在过 去一百 年內， 入类知 識特別 是自纖 学知識 的进展 所引起 的工业 上的改 
进， 大大 縮短 了生产 过程， 但 倫理科 学和政 治科学 特別是 社会組 織这一 部分的 緩慢进 
展， 使 人类至 今不能 受到那 些改进 的全部 利益。 但如果 认为人 类完全 沒受到 利益, 那是 
錯 誤的。 不錯， 捐税負 担增加 了苘倍 、三 倍， 甚至 四倍， 可是大 多数欧 洲国家 的人口 都墙 
加起来 ，我表 示至少 一部分 增多产 品到达 人民手 里。 不但人 CT 墦加， 而且人 民的衣 、住 
和生 活条件 都比一 百年以 前好， 我认为 在吃的 方面也 比从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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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两 双袜子 所需要 的土地 、資本 和劳力 的費用 还只是 六法郞 ，这样 
以同 样的生 产手段 所創造 的产品 比从前 增加了 一倍。 价格 的这样 
下降是 积极性 下降， 可 从以下 一个事 实得到 有力的 证明： 每一个 
人， 不管 搞什么 职业， 从此以 后都可 以一半 数量的 自 己产品 換取一 
双 袜子。 拥有五 厘息股 票的資 本家， 从前要 用一百 二十法 郞的年 
利息购 买一双 袜子， 現在 只需用 六十法 郞的年 利息。 一个 以二法 
郞价 格售糖 一磅的 商人， 从 前必須 卖三磅 糖才能 买到一 双袜子 ，現 
在只需 要卖一 磅半糖 ，所以 他购买 一双株 子所出 的代价 ，只 等于他 
从 前为取 得这物 品所用 的生产 手段的 一半。 

在上面 ，我 們假定 ，只 是袜子 降价。 現在 ，让我 們假定 ，袜 子和 
糖都 降价， 就 是說， 由于商 业上的 改进， 一 磅糖售 价是一 法郞， 不是 
二 法郞。 在这种 .情 况下 ，糖 的所有 购买者 ，包 括产品 同样降 价的制 
袜者， 购买 一磅糖 所付的 代价， 等于 他从前 为达到 这个目 的 所用的 
生产 手段的 一半。 

很容 易确定 上述說 法的眞 实性。 当糖价 是一磅 二法郞 而袜价 
是 一双六 法郞时 ，制 袜者要 购买三 磅糖， 必須先 卖出一 双袜子 。由 
于生产 这双袜 子的費 用是六 法郞， 他 实际上 是以价 値等于 自己生 
产 手段的 六法郞 的代价 购买三 磅糖。 同 样的， 食品 商以三 磅糖购 
买一双 袜子， 也 是以价 値等于 自己生 产手段 的六法 郞的代 价购买 
三磅糖 。但 当这两 种貨物 都降到 原有价 格的一 半时， 只 •^双 袜子或 
和三法 郞等値 的生产 手段， 就够 买到三 磅糖， 而使用 三法郞 作为生 
产费用 就可获 得的三 磅糖够 买一双 袜子。 所以， 我 們拿来 比較幷 
假 定互相 交換的 那两种 产品， 如果 会同时 降价, 难道 不能以 此为根 
据下結 論說， 这种 下降是 积极性 下降， 跟貨物 的相对 价格沒 有关系 
嗎？ 难道不 能下結 論說， 一般貨 物可在 同一时 間降价 ，有的 降得多 
一些， 有的降 得少一 些， 而 价格的 咸低， "J* 能 不給任 何人带 来損失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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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 于这个 原因， 尽 管工資 和谷物 关系， 現 在跟四 、五 百年以 
前相 同、， 但 下层阶 級現在 享有从 前享受 不到的 許多奢 侈品， 例如很 
多种衣 服和家 具的实 际价値 减低， 而下 层阶級 在其他 物品， 例如家 
畜肉和 野味① 的供应 上比从 前少， 因为 这些东 西的实 际价値 增髙。 

生产 費用不 論在什 么程度 上有所 节省， 都意味 着費更 少生产 
力能 生产同 一产品 或費同 样生产 力能生 产更多 产品， 这两 者是二 
而一 、一而 二的。 此外 产品数 量必定 扩大。 也許有 人认为 ，生 产这 
样增加 之后， 需 求可能 不发生 相应的 增加， 因 此产品 市价可 能跌到 
生产費 用以下 ，甚至 在縮小 生产范 圍以后 ，还是 这样。 这个 想法沒 
有根据 ，因为 价格的 下降是 那样强 烈地傾 向于扩 大消費 范圍， 以致 
在 我所遇 到的事 例中， 需求的 增加总 是超过 改善生 产方法 对同一 
生产手 段起作 用所引 起的生 产力的 增加。 因此， 生 产手段 的能力 
的 扩大, 便引起 对它的 需求的 扩大， 以 生产由 于生产 方法改 善而变 
得 便宜的 产品。 

关于 这个， 印刷技 术的发 明提供 明显的 例子。 由于使 用这个 
迅速印 刷方法 ，著 作本数 增多， 每一印 本售价 只等于 从前抄 本售价 
的 二十分 之一。 所以， 总需求 量如果 和从前 一样， 所 銷售的 本数将 

①从 《圣* 毛尔 的調査 硏究》 一书， 我 看到在 1342 年一 头公牛 的售价 是十利 弗到十 
一 利弗。 当 时十一 利弗含 有和現 在二十 八两 紋銀价 値相同 的七商 紋銀， 而 現在的 二十 
八两紋 銀鑄成 一百七 十一法 郞三十 生丁， 所以当 时公牛 的售价 低吁葫 今普通 牛的价 
格9 以三百 法郞从 普亚图 购买而 后来在 下諾曼 第养肥 的牛， 在巴 黎可卖 四百五 十到五 
百 法郞。 因此， 家畜肉 价格， 自十世 紀以来 ，不 止增加 一倍， 而大 多数其 他貪品 价格也 
可能同 样增加 如果 工人阶 級在这 个时期 內沒从 工业的 进展 得到大 利益， 幷沒 掌握更 
多 財源, 那 末他們 就要比 瓦罗亚 时代吃 得坏， 

这 是可以 容县解 釋的。 工人阶 級日益 壻加的 收入， 使他 們能够 对于炱 品有 日益增 
多 和日益 增大的 需求。 但食品 的供应 量赶不 上日益 增加的 需求量 ^ 虽然 能够使 同一面 
枳土 地生产 更多的 物品， 但 不能无 限度地 增加， 而且 虫于大 多数食 品体质 很大， 所以由 
国外 供应的 食品， 比国內 供应的 食品来 得貴.  ^ 


340 


第二篇 財富 的分配 


只比从 前多二 十倍， 但現在 所銷售 的本数 大抵比 从前多 一百倍 。因 
此， 从前 只有价 値等于 現今六 十法郞 的一个 抄本, 現 在却有 一百印 
本， 这一百 本的总 价値等 于三百 法郞， 虽然每 本价値 减低到 从前的 
二十分 之一。 这样 ，随着 实际变 动而发 生的价 格减低 ，甚至 不会产 
生 財富名 义价値 的戚低 。① 

另 一方面 ，根 据对立 規律， 价格的 实际上 漲总是 由于同 样生产 
手段 所生产 的产品 的戚少 ，所以 跟着发 生的是 总財富 的减少 ，因为 
一 部分貨 物价格 的上漲 不能抵 銷貨物 总量的 减少。 至于消 費者因 
消費品 比較昂 貴而感 到不像 从前那 么富裕 ，更 不必 說了。 

假 定任何 一种牲 畜例如 綿羊， 由于 畜瘟或 管理不 善的緣 故发， 
生短缺 現象， 那末 价格就 上漲， 但不 会按供 V 应量减 低的比 例而上 
漲 ，因 为价格 越昂貴 ，需求 也就越 减少。 如果 只剩有 原来数 目五分 
之一的 綿羊， 它們 的价格 很可能 只增加 一倍， 就 是說， 原来 有五个 
綿羊， 一 个二十 法郞， 总共可 値一百 法郞， 現 在只剩 一个， 价 値四十 
法郞。 所以价 格虽然 增髙， 但綿羊 这項財 富却咸 少百分 之六十 ，即 
一 半以上 。③ 

因此可 断言， 价格 的实际 下降， 不 减少产 品名义 价値， 实际上 
却 增加产 品名义 价値， 而价格 的实际 上漲， 不 增加总 財富， 却减少 
总 財富。 至于前 者扩大 人們的 享受， 而后 者縮小 人們的 享受, 就更 
不必 說了。 此外， 如果 认为， 价格 的实际 下降， 或換句 話說， 生产劳 


① 关 于从前 产品， 我們 所掌握 的材料 过少， 因 此不能 从这瞾 材料作 出絲毫 不差的 
拮論, 但 那些稍 稍熟悉 这个問 題的人 都知道 ，不論 是夸大 其詞或 是过于 謹愼， 对 于上述 
推論 都沒有 影响。 現 代的統 計硏究 将給括 代提供 更正确 的計算 方法， 但 不会增 髙这个 
計 算所必 須根据 的那些 原則的 正确乱 

② 与 此相似 ，捐税 （尤其 是苛捐 杂税） 不但对 被課征 的人有 影响， 而 且对社 会总財 
富 也发生 有害的 影响。 这样生 产成本 增加， 貨物的 实际价 格跟着 增加， 而貨物 的总値 
却跟着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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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价格 的降低 ，給消 費者 带来利 益幷給 生产者 带来同 程度的 損失， 
那 是大錯 特錯。 貨物的 实际跌 价, 使消費 者得到 利益， 但不 减低生 
产者的 利潤。 两双 袜子可 得六法 郞的制 袜者， 从这 六法郞 所得的 
利益， 和一双 袜子是 六法郞 时所得 的利益 相同。 尽 管佃戶 通过使 
用更好 的輪种 方法， 能 够扩大 土地的 产品， 幷使 产品价 格低廉 ，但 
地主还 是得到 同样的 租金。 如果能 够想出 方法， 把 工人的 工作量 
提高 一倍， 但不 增加他 的疲劳 ， 尽管他 的产品 是以更 低价格 出售， 
但他 的每日 利得 比率幷 沒减低 。① 

这足以 证明或 說明以 下一个 原理， 这个 原理迄 今还沒 被人們 
完全 理解， 許多 作家和 政治学 派甚至 反对。 这个原 理是， 一 个国家 
貨 物的价 格越低 ，这个 国家就 越富足 。② 

为作 辯論， 我以最 有利于 反对上 述原理 的人的 方式把 問題提 


①我 曾經遇 到这祥 的人， 他們自 以力对 国家財 富的增 进有所 帮助， 因为他 H 贊同 
优 先生产 貴重 物品， 而反对 优先生 产读廉 物品。 按照 他們的 意見, 生产一 碼华美 錦緞比 
生 产一碼 普通薄 綢好。 他們 沒考虑 到这一 点， 如果前 者的价 値等于 后者的 四倍， 那是 
因 为前者 的生产 需要四 倍的生 产力。 我們能 够使生 产力生 产四碼 薄綢， 像 生产一 碼錦 
锻那祥 容县， 一碼錦 緞和四 碼薄綢 的价値 相同， 但如 果生产 錦緞， 社会 所得利 益将减 
少， 因为一 碼錦 锻所能 制成的 衣服比 四碼薄 綢少。 奢侈的 坏处在 于豪爽 总带有 吝啬。 * 

* 上面 的話幷 不完全 正确。 如果 奢侈是 起因于 个人財 富过剩 和滿足 夭眞但 也許是 
幼稚的 欲望， 这 种奢侈 对国家 幷沒有 損害， 但如果 奢侈是 由腐化 宮廷的 揮霍或 由驢奢 
寵臣和 高薪公 务員的 榜样所 激起， 对于国 家就有 損害， 如果 听任事 情自然 发展， 那就 
一定要 到有更 普遍用 途物品 的需要 完全滿 足以后 ，才 生产內 銷錦緞 。 —— 英 譯本注 
③ 納穆尔 (: 《重农 学說》 第 117 頁) 說： ** 不应当 設想， 貨 物价格 ^ 廉对下 层阶級 有利， 
因 为物价 下降， 工人 工資 减低， 享 用不到 那么多 生活舒 适品， 丼且 較难找 到工作 或裉酬 
优厚的 工作/ 但理論 和实踐 都证明 这个說 法站不 住脚。 完全由 于貨物 价格下 降所引 
起的 工資 下降， 幷 不减少 工人的 生活舒 适品。 因为 低工資 能使冒 險者减 少生产 費用， 
所以它 强烈地 竭向于 增进劳 动产品 的出路 与需求 。 

麦倫、 弗 邦奈与 閉关主 义或貿 县差額 学說的 信徒， 和 經济学 派一道 ，都持 这个謬 
見3 西 斯蒙第 在他的 《政 治經 济学新 原理》 第 4 篇 ，第 6 章重申 了这个 主張。 虽然 只等于 
所 节省生 产費用 的幅度 的价格 下降， 明显地 不可能 使工人 阶級或 其他生 产阶級 有所損 
失， 但西 斯蒙第 却把产 品的較 低价格 看作消 費者从 生产者 il 褐的 利益。 


- try! '  ft1.:-* 种 .作 <  ， r  O'-  S^.'S.-t'^  »  !►•  »f  味 嫌和坊 ifMvl ..  ff^'-Wi1  H  IW5H.l.ff|1*P^WWXSW5RiP*PPH^W31f!W»^ "  - r 


342  第二篇 財 當的分 酮 

出来， 幷假 定他們 提到这 个极端 情况， 即通过 不断的 节省， 生产費 
用最 終减到 于零。 在 这种情 况下， 很 明显， 土地 不再有 租金， 資本 
不再有 利息， 劳动 不再有 工資， 因此各 个生产 阶級都 不再有 收入。 
那 末怎么 样呢？ 这 些阶級 将不再 存在。 人所 需要的 每一个 物品都 
将跟空 气和水 一样， 不需要 生产， 也 不需要 购买， 就可 消費。 同样 
的， 由 于每一 个人都 能給自 己供給 空气， 所 以他也 能給自 己 供給一 
切 其他可 想像的 物品。 这将是 財富的 亨聲。 政治經 济学将 不再是 
〜門 科学， 我們将 不需要 硏究取 得財富 方法， 因为 財富就 在我們 
手边。 

一个 产品价 格降到 于零变 得和水 一样的 情况， 虽沒 发生过 ，但 
一些种 类物品 曾大大 减价， 例如 在发現 煤坑的 地方， 燃料就 大大减 
价。 許多像 这样的 戚价， 都很 近似于 我剛才 所說的 想像上 的完全 
富足 状态。 

如果不 同貨物 是按不 同比率 降价， 有的降 得多些 ，有的 降得少 
些 ，那末 很明显 ，这 些貨物 的相对 价値必 定有所 变动。 例如， 已經 
降价的 袜子， 和 沒有降 价的家 畜肉， 在相 对价値 上就有 变动。 至于 
以同 一比率 降价的 貨物， 像 我們假 設中所 提到的 袜子和 糖那样 .它 
們 是在亨 亨 价値 上变 动而不 是在序 $ 价値上 变动。 

价 4 麁实 际变 动和相 对变动 个 差異， 即前 者是由 生产費 
用 变更所 引起的 价値的 变动， 而后者 却是由 一个货 物和其 他貨物 
价値 比率的 变更所 引起的 变动。 实 际变动 时买者 有利， 对 卖者无 
損， 反过 来也是 一样。 但就 相对变 动說， 卖 者如果 得利， 买 者就要 
受損， 反过 来也是 一样。 如果 一个商 人在他 的棧房 里有十 万磅羊 
毛, 每 磅値一 法郞， 那末他 就有十 万法郞 財产。 若这# 由于 非常的 
需求， 羊毛价 格漲到 二法郞 一磅， 他的 达部分 財产就 增加了 一倍， 
而一切 跟羊毛 交換的 貨物， 在 相对价 値上将 戚低， 所 戚低的 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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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 价格增 髙的程 度恰恰 相等。 一个需 要一百 磅羊毛 的人， 本来 
只須 卖去例 如値一 百法郞 的四塞 铁小麦 ，就可 換得羊 毛了， 可現在 
却 須卖去 八塞铗 小麦。 由于羊 毛商获 得一百 法郞， 小麦商 将損失 
一百 法郞。 至于国 家財富 ，旣 无增加 ，也 无减少 。① 

当 这种售 卖是在 国与国 之間发 生时， 出 卖相对 价格增 高的貨 
物 的国家 就得利 ，得利 的程度 等于貨 价上漲 的程度 ，而 购买 国却亏 
損 ，亏損 的程度 恰好等 于貨价 上漲的 程度。 价 格的这 样上漲 ，幷不 
增进 世界現 有的总 財富， 因为 总財富 只能通 过可成 为定价 对象或 
估价 对象的 新效用 的生产 而扩大 起来。 在 其他情 况下， 一 方的利 
得总是 等于另 一方的 亏損， 基 于相对 价格的 变动的 投机性 交易就 
是 这样。 

欧洲 琴家最 終觉悟 它們眞 正利益 所在， 放棄代 价很高 的殖民 


① 劳德大 伯爵在 1870 年发 表一部 著作， 題为 《关 于国 家財富 的本质 与由來 ，以 
及国家 財富增 加的原 因的硏 究》。 这 部书的 整个論 证建立 在这个 謬誤观 点上， 即尽管 
一种 貨物的 短缺， 使社会 总財富 减少， 但由于 它使这 种貨物 的价値 增加， 所以也 使掌握 
有 这种貨 物的人 的財产 增加。 这 部书作 者根据 这个作 出以下 不正确 結論： 国家 財富和 
个人財 富在原 則上有 区別。 他沒有 看到， 当买者 被迫付 出更大 代价来 換得那 种貨物 
时， 他所遭 受的損 失和卖 者所得 到的利 益恰恰 相等， 而且 任何旨 在获得 这种利 益的举 
动， 都必定 使一方 所遭受 的損失 等于另 一方所 得到的 利益。 

同 祥的， 劳德大 认负， 这个 想像上 的国家 財富原 則和私 人財富 原則的 区別， 起因于 
这个 情況， 即 資本的 累积， 对私人 有利, 但 对国家 有損， 因为資 本的累 积阻碍 消費， 而消 
费刺歎 生产。 他陷 入了极 普通的 錯誤， 认 为資本 一經累 积就不 能用于 消費。 其实 ，与 
他 的想法 相反， 累 积的資 本也是 消費， 不过 按另一 个方式 消費， 即 按再生 产方式 消费， 
以致能 够不断 地提供 购买的 手段。 至于非 生产性 消費， 购 买行为 只发生 一次。 参閱本 
书第 3 篇。 由此 苛見， 一 个原則 上的錯 誤可使 整部著 作成为 謬誤的 著作。 上述 錯誤就 
是建立 在这个 不正确 的基础 上面， 因此只 增加而 不能减 少这个 学科的 复杂性 。 * 

* 劳德大 的錯誤 和西斯 蒙第、 馬尔 薩斯二 人的錯 誤相似 这个錯 誤是由 这样的 
槪念产 生的， 即生产 力的扩 大使 非生产 性消 費成为 必要。 其实， 前者只 使后者 可能发 
生， 充其量 只使后 者大抵 会发生 国 家及其 人民， 可这祥 消費以 致生产 力能够 进一歩 
扩大 • 国家 像个人 那样， 所 能掌握 的富源 越多， 这 婆富源 的生产 力 越大， 国家 就越富 
强 。 一 英 释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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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統 治权， 幷使 那些接 近欧洲 的热带 地方， 例 如非洲 的一些 部分成 
为 独立殖 民地的 时候， 也許在 不很遙 远的将 来就会 到来。 随之而 
来的所 謂殖民 地产品 的大量 栽种， 必能給 与欧洲 非常充 足的供 应， 
而且 使它也 許能以 最公道 价格得 到这些 产品。 到那 时候， 一些以 
旧 价格买 来幷存 有这些 产品的 商人， 当 然不免 亏損， 但他 們的損 
失， 明显地 将是消 費者的 利益， 因为后 者在一 个时間 內将以 低于生 
产 費用的 价格购 用这些 产品。 但商人 将逐漸 以那些 用更大 智慧生 
产的 同质量 产品来 补充他 們从前 所购买 的价格 昂貴的 产品。 这样， 
消費者 将得到 物品低 廉与享 受扩大 的利益 ，但 不損害 任何人 ， 因为 
商 人将便 宜买进 ，便宜 卖出。 人 类产业 将迅速 地发展 ，一条 通向富 
裕的 新道路 ，将开 辟出来 。① 

I 

第四章 价格 的名义 变动和 金銀块 
‘  与硬币 所特有 的价値 

在討論 貨物价 格的上 漲与下 降时， 虽然都 是以貨 币表示 价値， 
但 沒有說 到貨币 本身的 价値。 說 实話， 貨币 价値对 其他貨 物价格 
的实 际变动 甚或相 对变动 都不起 作用。 尽管 在购买 一件产 品时， 
最初 是以貨 币付价 ，但究 其終极 ，一件 貨物总 是以其 他貨物 购买。 
当羊毛 价格加 倍时， 要用二 倍数量 的其他 任何一 种貨物 购买， 不管 
是直接 交換， 或 是通过 貨币作 为交換 媒介。 面包商 本来能 够用六 
磅面 包或它 的貨币 价格, 比 方說一 法郞购 买一磅 羊毛， 現在 不得不 


① 如果拿 破命搿 他所掌 握的那 么大的 賢源来 远到这 个偉大 目的， 他将以 世界文 
明 与富庶 的貢献 者流芳 百世， 而不 以世界 的破坏 者与蹂 躪者遺 臭万年 • 当巴巴 利海岸 
住滿 丫和平 、勤 劳与有 敎养的 人民时 ，地中 海将成 为一个 大湖， 幷 将留有 湖濱各 富裕国 
家所 进行的 商业的 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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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 让十二 磅面包 ，以获 得二法 郞的价 款去购 买价格 漲一倍 的羊毛 i 
但 如果我 們不比 較袜子 、肉 、糖、 羊毛、 面包等 的相对 价値， 而比較 
任 何一种 这些物 品与貨 币本身 的相对 价値， 我 們就可 发見， 貨币像 
其他貨 物那样 ， 可 能經历 、而且 事实上 往往經 历实际 变动即 它的生 
产 費用的 变动, 和相 对变动 即它与 其他产 品相对 价値的 变动。 

自从 美国銀 矿发現 以后， 由 于銀降 到它从 前价値 的四分 之一， 
所 以它失 去它跟 价格沒 有变动 的其他 产品例 如谷物 比較的 相对价 
値 的四分 之一。 因此 ，一 个人現 在要付 出四两 銀购买 一塞铁 小麦， 
而在 1500 年只 須付一 两左右 。由于 自从那 时以来 ，一 件貨物 的价格 
可能 跌到原 有价格 的一半 ，而銀 却跌到 原有价 格的四 分之一 ，所 以， 
就 这件貨 物和銀 的相对 价値說 ，这 件物品 的价値 加倍， 因为 它从前 
値 一两銀 ，而 現在如 果本身 价値沒 有下降 ，就値 四两銀 ，但由 于它本 
身 失去原 有价値 的一半 ，所 以只卖 二两銀 ，即 等于从 前两倍 的銀。 

这 就是銀 价的实 际变动 与相对 变动的 影响。 但除这 些变动 
外， 还有 在不同 时期中 間所发 生的同 一数量 純銀在 名称上 的很大 
变更， 这 就使我 們不应 当信賴 我們对 实际变 动和相 对变动 所作估 
計的正 确性。 

在 1514 年， 一 两銀就 可买到 一塞铁 小麦， 現在 一塞铁 小麦値 
四两銀 ，这 就是銀 对小麦 的相对 变动。 这么 多数量 的銀， 当 时叫做 
三十苏 ，①如 果同一 数量的 銀仍旧 保留原 有名称 ，那 末四两 銀現在 
将 叫做一 百二十 苏或六 法郞。 这样， 値六法 郞一塞 铁的麦 和銀比 
較价値 上升， 或銀和 小麦比 較价値 下降， 但沒 有名义 变动。 可是， 
由于四 两銀現 在叫舨 二十 四法郞 ，而不 叫做六 法邱， 所以除 相对变 
动外， 还有名 义变动 ，即 仅仅用 字上的 变更。 实际变 动与相 对变动 


® 勒 布萊: 《历变 論文》 ; 圣 • 毛尔: C 关于貨 物貨币 的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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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是 四对一 ，而貨 币的名 义价値 ，自 1514 年以来 ，却 按十 六对一 
的比率 下降。 

由此 可見， 我們不 能根据 我們对 一件貨 物所估 定的貨 币价値 
来想 像这种 貨物的 价値。 除非 在一段 时間和 在一段 地区， 硬币的 
名 称沒有 什么变 E， 而它 所由构 成的材 料的价 値也沒 有什么 变更， 
否則所 估定的 价値将 只是名 义上的 价値， 不 具有任 何确定 价値的 
槪念。 說 一塞铁 小麦在 1514 年 卖价是 三十苏 ，而不 說明三 十苏的 
当时 价値， 只說到 一个、 不具 有什么 槪念的 价格， 或 說到一 个錯誤 
价格 ，如果 意思是 說一塞 铁小麦 的当时 价値等 于現今 貨币三 十苏。 
硬 币名称 对比較 价値的 帮助只 在于它 表示特 定金額 所包含 的純銀 
的 数量。 它可作 为銀的 数量的 标志， 但絕不 可作为 在任何 长久时 
間或任 何广大 地区的 价値的 指标。 

具有一 定名称 的金屬 分量的 变更， 对于 国家財 产与个 人財产 
的 影响， 可无須 指出。 这样的 变更， 不 增减金 屬或其 他任何 貨物的 
实际 价値， 甚至 也不增 减它們 的相对 价値。 如果一 两銀鋳 成二克 
郞 ，① 而 不鋳一 克郞， 那 末从前 以一克 郞給付 的貨价 現在将 以二克 
郞 給付， 就 是說， 在两者 情况下 都将以 一两銀 給付， 因此銀 的价値 
将沒 有什么 变动。 但如果 是賒卖 幷規定 以克郞 付价， 卖者 以后收 
到 的貨款 可能是 半两的 克郞， 而不是 一两的 克郞， 像 立約双 方的原 
来意思 那样。 因此 ，把旧 名称移 用于不 同分量 的金屬 的做法 ，将使 
一方 不公正 地得到 利益， 而 另一方 不公正 地遭受 損失。 所以， 除非 
利潤 产生自 实际 生产， 或 等于实 际生产 的生产 費用的 节省， 否則一 
方获得 的利潤 就是另 一方所 遭受的 損失。 

关 于金銀 块或貨 币所特 有或所 固有的 价値， 都 是基于 它的用 


① 一克郞 合五先 令。 — - - 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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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像 其他一 切貨物 所特有 或所固 有的价 値那样 ，我 們在上 面已經 
說过。 这个 价値的 大小， 依 存于它 們用途 的多少 、使 用必要 性的大 
小 和供应 的充足 程度。 

金 銀虽是 最普通 的貨币 材料， 但在 未鑄造 以前， 不能 作为貨 
币 行使， 因 为在那 时候， 它 們不是 貨币， 而是貨 币的原 材料。 在現今 
社会 状态， 一 个人不 能任意 把金銀 块鑄造 貨币， 因此， 硬币 的需要 
如果 比金銀 块的需 要更为 迫切， 硬币 就可能 具有比 同重量 和同质 
量 金銀块 更髙的 价値。 但金銀 块显然 不能具 有比同 重量和 同质量 
硬币 更高的 价値， 因 为金銀 块很容 易鑄成 硬币。 硬 币价値 所以很 
少超过 金銀块 价値很 多的原 因是, 有鑄造 专利权 的政府 ，由 于貪图 
从金 銀块与 硬币的 差値获 得利潤 、錯誤 地給市 場供給 过剩的 鑄币。 
这样， 硬币价 値从来 不低于 金銀块 价値， 同时 也很少 超过金 銀块价 
値 很多。 因此詳 細叙述 迄今成 为或今 后可能 成为金 銀块固 有价値 
的变动 的因素 ，也足 以說明 作为貨 币的金 銀块的 价値的 变动。 

上面已 經說过 ，① 由于美 洲的发 現而涌 入市場 的比从 前增加 
十倍的 金銀， 幷 沒有相 应地把 金銀降 低到从 前价値 的十分 之一。 
原 因是， 由于 商业、 工业和 奢侈生 活同时 的开展 、金 銀在这 个时期 
的需求 也大大 增加。 所有 欧洲主 要国家 从前完 全沒有 工业， 不論 
作为 資本或 怳仅作 为消費 品的产 品在流 通数量 上都非 常的少 。但 
在这个 时期全 欧的产 业和生 产力却 突然一 齐发展 起来， 由 于交易 
范 圍的扩 大和交 易次数 的頻繁 ，作为 交換媒 介的貨 币所用 的材料 
不 能不有 更大的 需要。 在 大約同 一时間 ，繞过 好童角 通向东 海洋的 
新 航綫被 发現， 这就使 許多冒 險家涌 到这方 面来。 这样东 方产品 
的消 費更为 普遍， 但欧洲 由于自 己拿不 出其他 产品， 只好用 貴重金 


① 本节第 1 篇 ，第 21 章 ，第 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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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作为 交換， 印度吸 收了大 量这些 金屬。 可是， 产品的 增多， 傾向 
于使財 富增加 和普及 起来。 小販变 成殷商 ， 而在荷 兰漁鎭 的公民 
中， 就有了 有百万 法郞財 产的人 。从前 只皇子 王孙才 能购买 得起的 
貴重 物品， 現 在連商 人也能 购买。 日 益增加 的对餐 具和髙 价家具 
的 爱好， 引 起使用 在这些 物品上 的金銀 的更大 需求。 毫 无疑間 ，如 
果 美国的 金銀矿 沒有及 时发現 ，这 些金屬 的价値 将大大 上漲。 

金 銀矿的 发現把 形势完 全扭轉 过来。 日 益增多 的金銀 供应量 
远 远超过 迅速增 加的金 銀使用 量和需 要量， 使 金銀充 斥市場 。因 
此， 金銀的 价値大 大下降 ，像上 面說过 那样。 如果不 是由于 剛才提 
到的 那些情 况同时 发生， 金 銀的价 値将有 更大的 下降。 那 些情况 
使銀 的价値 即它的 以一般 貨物計 値的价 格停止 下降， 使它 停留在 
四分 之一， 而不按 供应量 增加的 比例下 降到原 来价値 的十分 之一。 

洛克必 定沒有 意識到 这个反 作用的 力量， 否則他 不会說 ，从 
1500 年 以来， 白銀供 給增加 十倍， 必然使 貨物价 格升漲 十倍。 他所 
举出以 支持这 一主張 的几个 事例， 不 够证明 它的正 确性， 因 为我們 
可 举出比 他所举 的在数 目和种 类上多 得多的 产品、 这些产 品和白 
銀 一样， 在 1500 年与 洛克写 那篇著 作日期 的中間 时間， 需 求和供 
应增加 的比例 为二又 二分之 一对一 。① 但尽管 就一些 个別产 品說， 

① 随着 美洲的 发現、 銀 的需求 的增加 强度和 它的供 应的增 加强度 相比， 据說是 
二又二 分之一 对一， 因 为需求 如栗沒 有这样 墦加， 那末十 倍的洪 应早就 使它的 价値降 
低到原 有价値 的十分 之一， 就是 使一百 两只具 有十两 价値。 但一百 两只降 泜到 它們原 
有价値 的四分 之一， 即降低 到二十 五两的 价値， 这二 十五 两和十 两的比 例是二 又二分 
之一 •对一 ^ 除非錤 的供需 是按这 个比例 i 曾加， 否則情 况不可 能是那 样^ 但由于 供应在 
这个 中間 时間此 經增加 十倍， 所以 我們 如杲要 确定， 自 美国銀 矿第一 次被发 現以来 ，无 
論 在流通 上、 奢 侈生活 上和制 造上所 需求的 銀的实 际增加 比例， 我們就 得用十 来乘二 
又二 分之- ^ 这样 就得二 十五。 虽然二 十五倍 似乎是 巨大的 增加， 但这 个估算 大抵不 
会 超出实 际状况 可是 ，如果 銀沒从 美洲源 源运来 ，它 的需求 势必少 得多， 因力 銀的过 
于昂 貴将 大大减 少它的 使用。 銀餐 具也許 将变得 和現在 的金餐 具那祥 稀罕， 而 銀硬币 
将 不像現 在那么 充足， 因 为它的 软用将 增大， 价値 将增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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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可能确 是像洛 克所說 那样， 但就許 多其他 产品說 ，情况 可能不 
是 那样， 因为在 这些产 品中， 一些产 品的需 求自从 1500 年 以来絕 
沒有 增加， 而 其他产 品的供 应却能 与递增 的需求 幷进， 因此 除由于 
性 质完全 不相同 的原因 所引起 的暫时 輕微变 动外， 它們的 价値比 
率沒有 变动。 我 在这里 順便提 一下， 上面所 說应該 給我們 一个敎 
訓， 使我 們认識 在政治 經济学 必須对 孤立事 实进行 理論考 驗的重 
要性， 因为事 实不、 能推翻 理論， 除非一 切有关 事实以 及可能 改变这 
些事实 的本质 的情况 都加以 考虑。 但 这是几 乎做不 到的。 

百科全 书的作 者也陷 于同样 的錯誤 ，他 們說 ，① 如果一 个家庭 
的銀 餐具， 自十 六世紀 中叶到 現在， 在 数量或 质量上 都沒有 变更， 
那末 这个家 庭的餐 具財富 ，現 在只等 于从前 的十分 之一。 其实 ，这' 
一部分 財富比 从前降 低四分 之一， 因 为供应 的增加 虽把那 价値降 
低 到百分 之十， 但另一 方面， 需 要的增 加却把 它提高 到百分 之二十 
五 。③ 

値 得注意 的是， 就上 面解釋 过的流 通那个 詞語的 正确意 义說， 
大部分 硬币都 在不断 流通。 在这 方面， 它和 大多数 其他貨 物有所 
不同， 因为 只当这 些貨物 在商人 手里的 时候， 它 們才流 通着， 而当 
它們 一移給 消費者 以后， 就不再 流通。 至于 貨币即 在它作 为資本 
时， 人們也 不是想 要它作 消費品 便用， 而是想 要它作 交換品 使用。 
每一个 购买行 为都是 以貨币 交換別 的东西 ，都使 貨币进 一步流 通^ 
唯一 退出流 通的部 分乃是 窖藏或 密藏的 部分， 而窖 或密藏 貨币， 
目 的总在 于重見 天日， 再加入 流通。 


①  《貨物 貨币》 一条。 

②  如果我 們珂以 相信李 嘉图， 那末需 求的增 加对于 完全由 生产费 用决定 的价値 
就沒有 影响。 李嘉 图似乎 沒有意 識到这 一点， 即需 求使生 产力成 为被人 重 視的东 
瓯。 如 果銀铁 的需求 减诨， 这 将迫使 銀矿一 律停止 艽采， 因为减 低的价 格不够 抵偿生 
产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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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有餐具 、刺 綉或首 飾形式 的金銀 ，只在 寻求购 买者或 准备妥 
当可 以出售 时才流 通着。 当它 一到达 消費者 以后， 就不再 流通。 

所 有文明 国家都 使用銀 ，而 銀的輸 运又非 常便利 ，这样 就使銀 
成 为有那 么广泛 需求的 貨物， 以致只 有大量 的新供 給才能 显著地 
影 响銀的 价値。 因此， 当 色諾芬 在他的 关于雅 典收入 的一篇 論文， 
劝吿 他的同 国人密 切注意 阿蒂卡 銀矿的 开采， 幷說 銀跟其 他貨物 
不 同， 不 随着数 量增加 而减低 价値的 时候， 我 們必須 认为他 的意思 
是說， 銀的 价値是 不显著 下降。 的确， 阿蒂 卡銀矿 的产量 过于微 
小， 不足 影响那 个时候 在地中 海沿岸 的許多 繁荣国 家以及 在波斯 
和印度 的銀的 存量。 这些 国家与 希腊之 間的商 业活跃 程度， 足够 
使希腊 市場的 銀的价 値保持 稳定。 就当时 的銀存 量說， 阿 蒂卡所 
冶制 的銀， 只 是滄海 一粟。 色 諾芬当 然不能 預見到 美洲的 銀涌进 
市場的 情况， 也 不能猜 測这样 涌进的 后果。 

如果 銀是作 为人的 食料， 像 谷物和 土地的 其他产 品那样 ，那 
末， 它 的供应 来源的 扩大， 将不减 低它的 价値， 因为 人类繁 殖到和 
生活資 料相称 的激剧 程度， 将 使需求 跟得上 增加的 供給。 如果谷 
物 供給增 加十倍 ，需求 也将增 加十倍 ，因 为谷 物的增 加将导 致消費 
这样 增加的 谷物的 人口的 增加， 而谷 物和其 他貨物 将保持 大約相 
同的 比値。 

这 說明为 什么銀 的价値 变动过 程是緩 慢的， 但 其幅度 却是巨 
大的。 前者因 为銀的 普遍需 求使供 給的輕 微变动 不容易 觉察得 
出， 后者因 为銀的 有限用 途使需 求的增 加跟不 上供給 的迅速 增加。 

銀不但 作为貨 币使用 ，而 且作 为餐具 、家具 和装飾 使用。 国家 
越 富裕， 就 有越多 的銀使 用在这 些物品 上面。 作为 貨币使 用的銀 
的数量 ，和 动产 与动产 的数量 成比例 ，使 得这些 財产能 够流轉 。因 
此 ，如 果沒有 以下情 况支配 这个一 般規律 ，富 裕国家 将比貧 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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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更多的 硬币。 

I •貨 币与 貨物在 富裕国 家更快 的流通 速度， 使 它所需 要和总 
貿 易額相 称的貨 币額在 比例上 比貧穷 国家来 得少。 同 一款項 ，在 
同一 时間內 ，在一 个富裕 国家也 許能进 行十次 的交換 ，而在 貧穷国 
家 只能够 进行一 次交換 。① 所以， 貨币的 需求， 幷不 一定随 着流通 
貨物的 增加而 相应地 增加。 流通 扩大， 但流 通媒介 却变得 更活跃 
幷发揮 出更大 效用。 

2 .富 裕国更 經常地 使用信 用代替 貨币。 在前一 篇第二 十二章 
說明， 怎样可 使用兌 換券来 替代一 部分貨 币而不 引起任 何困难 。② 
通过使 用这个 办法， 就可大 大戚少 硬币的 使用， 因而 大大减 少作为 
貨 币使用 的銀的 需求。 而且在 勤奋的 商业人 民中， 兗換券 还不是 
替代貨 币的唯 一办法 ，每一 种私人 契約以 及賒卖 、信 用貨币 的移轉 
或甚至 債务者 与債权 者的来 往帳， 都可起 相似的 作用。 

因此 ，硬币 的需要 ，絕 不是按 同样的 比例， 随其 他貨物 逐漸增 
长而 增长。 我們 可正确 地說， 一个 国家越 富裕， 它的 硬币額 和其他 
国家 比較就 越少。 

如果 仅仅供 应量能 决定一 件貨物 的交換 价値， 那末金 和銀的 
比 例将是 一对四 十五， 因为 銀和金 是按四 十五对 一的比 例冶制 
的 。③ 但銀的 需求大 于金的 需求， 銀 的用途 要广泛 得多， 复杂 得多， 


①  在貧穷 国家， 当一个 商人出 售貨物 以后， 他有的 时候耍 等待相 当长的 时間才 
能 够获得 他想要 得到的 利潤。 在这 段时間 中間， 貨 款便呆 置在他 手里。 此外， 在貧穷 
国 家里， 寻找 貨币的 投資方 法总是 困难， 儲蓄是 緩谩和 逐漸地 积成， 而且 往往等 待好几 
年 才加以 利用， 結杲大 量貨币 处在呆 滯状态 

②  我认 为无論 在理論 方面或 在实踐 方面， 在欧洲 人中， 李 嘉图是 最熟悉 貨币的 
人。 在他的 《关 于經济 与稳定 通貨的 建議》 中， 他說： 当政 府确实 是与人 民大众 休戚相 
关 的时候 ，紙 币就可 用来替 代全部 硬币， 通过巧 妙管理 ，可 使一个 不具有 內在价 値的材 
料替 代貴重 的材料 在它 发揮貨 m 机 能时, 它的金 屬特性 絕沒有 呈現出 来# 

③  洪 博德: 《关于 新西班 牙的政 治性論 文》， 八 开本， 第 4 卷 ，第 2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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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就使銀 的相对 价値不 至于下 降到一 对十五 的比例 以下。 

貴 重金屬 的一部 分需求 ，是 由于它 在使用 中逐漸 毁灭所 引起。 

貴金屬 虽不像 大多数 产品那 样容易 毁坏， 但 在一定 程度上 还会毁 

灭。 作 为貨币 和各种 物品如 匙子、 叉子、 酒杯、 碟子 等以及 作为各 

种首 飾的金 銀的数 量是巨 大的。 毫 无疑問 ，这 样巨大 数量的 金銀， 
♦ 

由于不 断使用 ，其損 耗虽比 較緩慢 ，但 必定很 可观。 镀金镀 銀所消 
耗的 金銀也 很大。 斯 密說， 在 他的时 候仅仅 伯明罕 制遺业 毎年所 
消 耗的金 銀就値 五万鎊 。① 还必須 考虑到 刺綉、 織物、 装訂 等等所 
消耗 的金銀 ，金 銀一經 用在这 些方面 ，就 不能再 用在其 他方面 。此 
外， 还要 加上窖 藏的金 銀和由 于沉船 損失的 金銀， 窖藏 者一死 ，就 
无人知 道窖藏 地点。 

如果世 界各个 国家继 績增加 它們的 財富， 大多 数国家 在过去 
三百 年內确 曾增加 它們的 財富， 那末 它們对 貴金屬 的需要 将逐漸 
增长。 这 不但由 于逐漸 的損耗 ，金 銀使用 愈多損 耗愈大 ，而 且由于 
其 他貨物 的增多 和这些 貨物总 价値的 增大， 这样就 将引起 更大的 
需求 以滿足 移轉与 流通的 需要。 如果 金銀矿 产量跟 不上日 益增大 
的 需求， 貴 金屬的 价値将 增加， 因此可 用較少 的貴金 屬交換 其他一 
般 产品。 如果 金銀矿 开采的 进展， 跟得 上人类 产业的 进展， 貴金屬 
的价値 将仍旧 不变， 在过 去二百 年內， 它們的 价値似 乎沒有 变动， 
它們的 需求与 供应都 是一齐 增长。 ® 此外， 如 果这些 金屬的 供应超 

①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第 1 篇 ，第 11 章 。 自从 这部著 作发表 以后， 
怕 明罕和 其他號 市制造 业所消 費的金 銀大大 增加。 

②  洪 博德明 白吿訴 我們， 墨西 哥銀矿 在过去 一百年 的产置 按一百 一+对 二十五 
的比例 墦加。 他又吿 _ 們， 安第 斯山罘 的銀矿 是那样 的多， 以 致只計 算初歩 开采或 
全部 未开采 的矿脉 就使人 认为， 在 南美洲 这样不 可胜計 的銀矿 面前， 欧 洲的銀 矿脉簡 
直是滄 侮一粟 ， （《关 于 新西班 牙的政 治性論 文》， 八 开本， 第 4 卷 ，第 149 頁)。 

由巨大 的与日 益增 加的金 銀年供 应量所 5 1 起 的金銀 价値的 非常輕 微与逐 漸的下 
降， 是人 类財富 迅速与 普遍墦 长的許 多征据 之一。 因 为人类 財富迅 速与普 遍增加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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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总財富 的增长 ，現在 的情况 似乎就 是这样 。那 末这 些金屬 和其他 
一般 貨物的 比値将 下降。 硬币将 因此变 得更加 笨重， 但金 銀在其 
他方面 的使用 将更加 扩大。 

如果 要想把 由于长 时間存 在的各 种变动 的混淆 而产生 的所有 
錯誤理 論和謬 誤見解 都揭露 出来， 那 将是旣 費时而 又令人 生厌的 
工作。 分析和 区別各 种变动 ，已 經花了 那么多 时間。 我 們认为 ，只 
要給 讀者提 供条件 ，使他 們能够 自己发 現那些 理論和 見解的 謬誤， 
幷 使他們 能够揣 度那些 公然地 通过运 用价値 尺度来 影响国 家財富 
的 措施的 逵势， 这 样做就 够了。 

第五章 收入 在社会 中是怎 样分配 

/ 

决 定物品 价値幷 起像前 几章所 說那样 作用的 因素， 对 一切有 
价値但 会消灭 的东西 ，都 无例外 地适用 ，因此 对从事 生产活 动的劳 
动、 資 本与土 地所提 供的生 产性服 务也可 适用。 那 些掌握 有这三 
个生产 来源中 任何一 个的人 ，就 是我們 在这里 叫做生 产力出 卖者， 
而产 品的 消費者 乃是购 买人。 生产力 的相对 价値随 着需求 的增大 
而 上升， 幷随着 供应的 增多而 下降， 正 如其他 一切貨 物的相 对价値 
那样。 


以金銀 的需求 踉得上 供应。 但我倒 以为， 在 一百年 儿乎沒 有变动 的金銀 价値， 在过去 
三十年 又开始 下降。 一塞铁 (:巴 黎度量 单位) 小 麦在苌 久时間 平均售 价是四 两銀， 現在 
上 升到四 两半， 而所有 績訂的 租約都 把租金 提高。 其他一 钥东西 的价格 似乎也 正以相 
似的 比例上 升着， 这表 示銀的 相对价 値正在 减低， 

* 譯者非 常芷确 地說， “ 在靠近 18M 年签 訂第一 巴黎 条約的 时期， 情況 可能是 
送样 • 但从 那时期 以后， 发生 了种 种情况 (他 注意到 这搜情 况) 使变动 轉到相 反的方 
向'  他所叙 述的一 些情况 确有送 个影响 ，例 如， 墨西 寄和秘 魯这 些国家 的內战 所弓 | 起 
的 銀矿的 减产， 以及大 不列顚 、美 利坚、 俄罗 斯和其 他国家 同时恢 复使用 金屬媒 介或可 
任意兌 換硬币 的紙币 ， —— 原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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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批地 雇用劳 动的人 ，或叫 做冒險 家的人 ，只是 在出卖 人与购 
买 人之間 的一种 掮客， 他比照 某一特 定产品 的需求 程度， 雇 用一定 
数量生 产力来 生产那 产品。 ①农民 、制 造者和 商人不 断地比 較一定 
产品 的生产 所需的 費用和 消费者 所願出 的价格 或能出 的价格 。如 
果 这个比 較使他 决定生 产哪个 产品， 他就成 为哪件 物品所 应用的 
各 种生产 力的需 要者， 因 而就給 这些生 产力的 价値提 供一个 根据。 

另 一方面 ，有 生命和 无生命 的生产 因素即 土地、 資本与 人的劳 
动 的供应 是大还 是小， 要看以 下各章 所評述 的各个 动机的 作用而 
定。 因此， 这 些动机 的作用 就成为 估定生 产力价 値的另 一个根 
据， 

每一 个产品 ，在 完成时 ，都 是以它 的价値 去酬报 完成这 个产品 
所 耗的全 部生产 力的。 对于 这个生 产力的 报酬， 很 大部分 是在这 
产品还 沒全部 完成以 前就給 付的， 因 此这个 报酬必 定先由 某一个 
人 垫付。 其 他部分 的报酬 ，是在 产品完 成以后 給付。 但究其 終极， 
整个生 产力的 报酬总 是从产 品的价 値給付 。 

为說 明一件 产品的 价値在 所有协 同生产 这产品 的人中 是怎样 
分配， 让我 們以表 为例， 幷 从头探 討它的 最小零 件是怎 样得到 ，以 
及 这些零 件的价 値是怎 样給付 許許多 多共同 生产的 人作为 报酬。 

首先， 我們 发現， 用以 制造表 的金、 銅和鋼 是购自 开 采者。 他們 
收到 劳动的 工資、 資本的 利息和 付給地 主的地 租以交 換这些 产品。 


① 我 們已經 知道， 如果 任何一 个产品 的需要 跟它的 效用程 度丼踉 別人所 掌握的 
町用 以交換 的其他 产品的 数量成 比例， 那 末这件 产品 的需要 就很大 . 換句 話說， 一件 
物 品的效 用和购 买者的 財富共 同决定 需要的 程度。 

③ 在細想 本书的 計划时 ，我 曾躊躇 了好久 ，要否 在分析 生产以 前先分 祈价値 ，耍 
否在进 而硏究 价値的 生产方 式以前 先說明 所生产 的价値 的性质 * 但我 以为， 要 使讀者 
容 县理解 价値的 基础， 就必須 使他們 先知道 什么构 成生产 費用， 而为 达到这 个目的 >  就； 
需要使 他們对 于生产 因素和 这搜因 素所能 提供的 服务有 正确和 广泛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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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商 自原生 产者购 得金屬 ，轉卖 給制表 的人。 这样， 不仅收 
回 垫付的 款項， 同时 也得到 他們的 利潤。 

表 的各个 耝成部 分的制 造者， 把 这些部 分卖給 表匠。 表匠給 
付 貨款， 就是偿 还他們 从前所 垫付的 款以及 垫款的 利息。 此外 ，表 
匠 也給付 迄今所 花費的 劳动的 工資。 这个非 常复杂 的給付 工作， 
可 用一笔 等于上 述那些 价値的 总和的 款項来 完成。 表匠按 同样方 
式 ，跟供 給針盘 、玻 璃等 以及供 給那些 他认为 应当配 备的装 飾品的 
制造者 打交道 —— 金鋼钻 、琺 琅或任 何他喜 欢用的 东西。 

最后， 买表自 己使用 的人， 偿还表 匠所垫 付的全 部款項 以及各 
項 垫款的 利息。 此外， 买表的 人也給 付表匠 个人技 能和劳 动所应 
得的 利潤。 

我們 发現， 表的 总値， 也許 在它还 沒制成 以前老 早就在 它的一 
切 生产者 中間分 配着， 而这些 生产者 比我所 說到或 一般所 想像的 
多 得多。 連 那个不 知道是 誰的购 买者， 即买 到表幷 把它放 在表袋 
的人 ，可 能也包 括在这 些生产 者內。 原因是 ，誰 曉得 他不会 把自己 
的 資本借 給一个 开矿冒 險家； 或一个 金屬商 I 或一个 大工厂 董事; 
或 一个不 具有上 述身份 但曾把 从他所 借的一 部分的 款轉借 給一、 
二个 上述那 些人的 人呢？ 

上 面已經 說过， 一 件产品 的 大多数 共同生 产者， 不要等 到这产 
品完全 制好以 后才得 到他們 对这产 品所貢 献的那 部分价 値的报 
酬。 在 許多情 况下， 这些生 产者， 甚至 在这产 品还沒 有完成 之前， 
老早 就把他 們所得 到的等 値物消 費掉。 每一 个生产 者都把 这产品 
的当时 价値， 包括已 經消費 的劳力 ，垫付 給在他 之前的 生产者 。按 
照生 产次序 在他之 后的生 产者偿 还他的 垫付， 加上 这产品 經过他 
的手所 增添的 价値。 最后的 一个生 产者一 般是零 售商， 消 費者給 
他 偿还所 有这些 垫款， 加上 他对这 产品所 增添的 价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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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总收入 的分配 方式和 上面所 述完全 相同。 

所 創造的 价値， 按 这个分 配方式 归地主 获得的 那一部 分叫做 

土地的 利潤。 有的 时候， 由 于农民 給付定 額地租 ，这 个利潤 就移給 

_  «  •  «  « 

农民。 

分配 給資本 家即热 款者的 部分， 尽管他 所垫付 的款額 很小而 
时 期又很 短促， 都叫做 資本的 利潤。 有的 时候， 这个 資本是 按貸借 
方式 借給人 ，資 本家由 于得到 議定的 利息， 就不得 利潤。 

分配給 抜匠或 工人的 部分， 叫做 f  f 巧― 。 有的 时候， 由于 

得到固 定薪水 ，就不 得利潤 。①②  . 

这样， 每 一个阶 級都从 所生产 的总价 値得到 自己的 一份， 而这 
份就 是这个 阶級的 收入。 一些 阶級是 零零碎 碎地收 到它們 的那部 
分收入 ，幷 且一收 到就花 費掉。 这 些阶級 在人数 上最多 ，因 为这些 
阶鈒包 ^ •大 多数 工人。 地主 和資本 家不自 己利用 他們的 生产手 
段， 他 們收到 定期的 收入， 或 是一年 一次， 或 是一年 两次, 或 也許是 
一年 四次， 这要看 他們和 受让人 所訂的 契約条 款是怎 样而定 。但 
不 論收入 是按什 么方式 得到， 它 在性质 上总是 相似， 而且必 須来自 
所生产 的实际 价値。 如果 一个人 不直接 或間接 参加一 种生产 ，而 
收 到滿足 他的需 要的任 何一种 价値， 那末， 这 不是完 全天賜 就是搶 
夺得来 ，二 者必居 其一。 

① 在上 面所举 的表的 例子， _ 多捧工 ^他們 自己的 产业說 都是首 險家， 在这种 
情 况下， 他們 的收入 是利潤 而不是 工秦。 如果专 門制造 鏈条的 人目己 买到未 加工的 銅, 
把它制 成鏈条 ，幷自 己卖出 ，那末 就这部 分的制 造說， 他是崮 險家。 紡麻 綫者买 到儿辨 
士的亚 翩£， 把它紡 成麻綫 幷把麻 綫变換 金錢。 她用运 笔錢的 一部； 分购买 更多的 亚麻， 
这 就是她 拓廣本 ，另一 ^分 滿足她 的需要 ，这 就是她 的劳动 和小酿 本的共 同利潤 ，构 
成她的 收入。  . 

③ 在容許 施行 奴隶制 的地方 ，奴 隶只是 机器 ，其 收入全 归主人 所有， 而主 人仅茭 
付机 器的維 持費。 奴隶 的生产 力是专 有物， 这个 专有物 的拫酬 付給专 有者， 像 专有的 
自然力 的报酬 鮮* —— 英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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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所說， 就 是产品 总价値 在社会 成員中 間分配 的方式 。我 
說总 价値， 因为 所协同 生产的 总价値 中不归 一个生 产者所 有的部 
分 ，即 归其他 生产者 所有。 呢絨 商从农 民买到 羊毛， 給付他 工厂各 
部門 工人的 工資， 幷以 足够偿 还他的 一切垫 款和提 供自己 的利潤 
的 价格， 把他 們协作 的結果 即呢絨 出售。 他 計算为 利潤或 自己劳 
动 收入的 ，只 是扣除 一切开 支費用 以后的 淨剩余 。但 那些費 用只是 
垫 付以前 各个生 产者的 收入。 这 些垫款 取給于 呢絨总 价値。 对农 
民所 付的羊 毛貨价 ，是 栽种者 、牧 羊者和 地主这 三者 的收人 的合成 
物。 虽然 农民計 算为淨 产品的 只是扣 除給付 他的地 主和他 的雇工 
以后的 剩余， 但就 地主和 雇工說 5 这 些給付 是收入 項目， 前 者是地 
租而 后者是 工資， 前 者是地 主土地 收入， 而后 者是雇 工劳动 收入。 
这一切 的总和 由呢絨 的价値 支付。 呢 絨总价 値①构 成这个 人或那 
个人 的收入 ，而且 是这祥 全部分 配掉。 

由此 可見， 淨产品 一語只 适用于 产业界 个別生 产者或 个別冒 
險家 的个別 收入， 而个別 收入的 总和， 即社 会的总 收入， 等 于社会 
的 土地、 資 本和劳 动的总 产品。 这就 完全推 翻了前 世紀經 济学派 
的思想 体系。 他們 认为， 只 土地的 淨产品 才构成 收入， 因此 下結論 
說 ，社 会只应 該消費 这个淨 产品。 他們不 承认这 个明显 的結論 ，即 
人类 所創造 的全部 ，都可 由 人 类消費 。②③ 

① 甚至包 括耗用 在已投 入的資 本或机 器的維 持或补 充那一 部分总 价値。 如果 
呢絨 商的机 械需要 修理， 幷由 有能力 的机匠 修理， 那末他 所花費 的修理 費用就 构成机 
匠的 收入， 但对呢 M 商說， 速只是 一項 垫款, 这項垫 款像其 他培款 那祥， 迕 产品完 成时， 

由它的 价値偿 还《 

③ 所創 造的价 値的一 部分， 包括 土地所 創造的 价暄， 应归 功于自 然力。 但上固 
第一 篇已韃 說过， 土 地可看 作一合 机器或 一个 工具， 利用 土地的 人可看 作使土 地发揮 
作 用的生 产者， 正 如資本 的生产 效能可 以說是 資本所 屬的廣 本家的 生产效 能那祥 。仅 
仅 字面上 的批評 幷不 重要, 当 意又一 經說明 以后， 重 要的是 槪念的 正确， 而不是 其詞語 
的 正确。 

③ 在旧 經济学 派与新 經济学 派之間 所存在 的眞正 差別， 也 許不像 一鉴人 所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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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认为国 家收入 R 仅是 所生产 的价値 戚去所 消費的 价値的 
佘額， 那就必 然产生 这个最 荒謬的 結論， 就是 一个国 家如果 在一年 
內把 它的年 产品全 部消費 掉，'  就沒 有什么 收入。 一个一 年拥有 一 
万 法郞收 入的人 也許认 为花費 他的全 部年收 入是适 当的， 我們能 
不能据 此下結 論說他 沒有收 入呢？ 

个人 在一年 內从他 的土地 、資 本和劳 动所得 到的利 潤总額 ，叫 
做 他的年 收入。 組成一 个国家 的各个 人收入 的总和 是这个 国家的 
收入 。① 国家收 入的总 和是国 家产品 亨宇 輸出部 分以后 的孕聲 ，因 
为 国家与 国家的 关系是 像个人 与个人 *的* 关系 那样。 个人的 *利1 閏仅 
汉相当 于他的 收入戚 去他的 費用的 佘額。 不錯， 这 个費用 构成他 
人的 收入， 但 如果他 人是外 国人， 在估 計他們 国家收 入时， 就必須 
計算到 他們的 收入。 例如 ，假 如把价 値一万 法郞的 絲带运 往巴西 
幷 把棉花 运回， 那末 估計这 个交易 行为对 法国发 生什么 結果时 ，就 
必須扣 除为偿 还棉花 对巴西 所作的 輸出。 假 定所投 入的絲 带能換 
得四十 包棉花 ，这 四十包 棉花在 到达法 国以后 可卖一 万二千 法郞， 
那末在 这笔款 項中， 只二千 法郞是 法国的 收入， 其佘 乃是巴 西的收 
入。 

如果 所有的 人只組 成一个 大国或 一个大 社会， 那末就 整个人 
类說 ，产品 的整个 总値将 是收入 ，像每 一个孤 立国家 的国內 产品那 
样。 但 如果必 須考虑 人类分 为不同 社会， 各有各 的独立 利益， 我們 


的那 样的大 他們所 用收入 一語的 涵义， 似乎 比新学 派所用 的这一 語的涵 义狹窄 得多, 
他們把 这名称 限定于 总产品 中支付 所有人 类生产 力費用 以后所 剩余的 部分。 現在 ，即 
使单 靠作者 自己的 說明， 已經很 明显, 这整个 剩余是 被人利 用的自 然力的 产品， 因为資 
本的协 作就是 人力的 协作， 資 本是过 去努力 所积存 下来的 产品。 —— 英_ 本注 

① 国 家收入 一語， 有 的时候 不正确 地应用 到国家 的財政 收入。 誠然， 个 人是从 
他們 各自的 收入来 完税， 但 从課税 所抽收 的款項 幷不是 收入， 而是对 收入所 課的税 ，或 
是有 时不适 当地对 資本所 課的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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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当 計虑到 这个情 況。 所以， 如果 一个国 家的輸 入在价 値上超 
过它的 輸出， 这 个国家 就得到 等于超 过額的 收入， 这个超 过額构 
成它 的对外 貿易的 利潤。 如果一 个国家 輸出价 値达十 万法郞 ，輸 
入 价値达 十二万 法郞， 而 双方全 用貨物 交易， 不用任 何貨币 ，那 
末 和貿易 差額一 派的学 說恰恰 相反， 这个国 家得到 二万法 郞的利 
潤， 

在一年 內消費 ，不， 往往在 生产那 一刻就 消費掉 的大量 不經久 
产品， 像 所有无 形产品 那样， 也是国 家收入 的一个 項目。 因为 ，这 
些产品 如果不 是为着 滿足人 类需要 而生产 和消費 的那么 多的价 
値 —— 滿 足人类 需要就 是收入 的特征 —— 究 竟是什 么呢？ 

估定个 人收入 和国家 收入的 方法， 和估 定一宗 任何形 式的价 
値如死 人遺产 的方法 相同。 每 一个产 品总是 以貨币 或硬币 陆續估 
定 价値。 例如， 法国收 入总額 据說是 八十亿 法郞， 这 絕不意 味着法 
国的 商业給 它带来 那么多 硬币。 法国 很可能 只輸入 极小額 硬币， 
或 完全沒 有輸入 硬币。 上面 那句話 的意思 只是， 法 国年产 品以銀 
币 各別地 或陆續 地估定 价値的 总和等 于上述 金額。 以貨币 估定价 
値的 唯一原 因是， 由于 习慣 关系， 想像 一定金 額貨币 的不变 价値， 
比想像 一定数 額其他 貨物的 不变价 値来得 容易。 要 不是由 于这个 
原因 ，用谷 物估定 价値是 完全可 以的。 例如， 說法国 收入等 于四亿 
公石 小麦， 就表 示完全 相同的 价値， 如果一 公石小 麦是二 十法郞 
的話。 

貨币使 組成收 入或資 本的价 値易于 流通， 但貨 币本身 幷不是 
年收 入的一 个項目 ，因为 它不是 年产品 ，而是 在多少 遙远的 从前时 
期的 商业或 冶金的 結果。 完成 去年流 通任务 的是同 一 •硬 币， 完成 

① 这个国 家的利 潤由以 下情况 产生， 即运鍮 使出口 貨与进 口貨这 两者在 到达各 
自的 目的地 时墦加 价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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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 紀流通 任务的 也可能 是同一 硬币， 而且 在这个 时間內 数量沒 
有 增减。 不 但如此 ，如果 硬币材 料价値 在这当 中时間 下降， 这个国 
家的貨 币形式 的資本 就有所 亏損， 正 is —个 商人由 于他的 存貨下 
降而遭 受損失 那样。 

因此， 收 入的大 部分， 或者換 句話說 創造的 价値的 大部分 ，虽 
暫 时化为 貨币， 但这貨 币或这 么多銀 币本身 幷不构 成收入 3 收入 
是用 以获得 这么多 銀币的 創造的 价値。 由于 那价値 只在一 瞬間具 
有貨 币形式 ，所 以在一 年內， 同一 貨币， 可使用 好几次 ，以支 付或收 
受收入 的特定 部分。 的确 ，收入 的一些 部分从 来不县 有貨币 形式。 
供給 工人膳 宿的制 造商， 以 粮食支 付工人 的部分 工資， 所以 技匠的 
很 大部分 收入， 沒在一 瞬間具 有貨币 形式， 因 为它是 以实物 給付、 
收受和 消費。 在 美国和 处于相 似情况 的其他 国家， 移住民 通常以 
他 的土地 产品供 給他的 整个家 庭的衣 、食 、住， 所收 受和所 消費的 
收 入全是 实物, 而不是 貨币。 

我想 我上面 所說足 够使讀 者有所 戒备， 不至把 收入所 可能轉 
化的 貨币和 收入本 身混为 一談， 幷足够 使他們 确信， 个人 收入或 
国 家收入 不是由 个人或 国家所 收受以 替代个 人或国 家創造 的产品 
的貨币 耝成， 而是 实际产 品或其 价値。 这 个实际 产品或 其价値 ，通 
过交換 到达收 入者手 中时， 无疑 地可具 一袋克 郞銀币 形式， 也可具 
任 何其他 形式。 

除非 所收受 的具有 貨币形 式或其 他形式 的价値 是在一 年內創 
造的产 品或其 价格， 否則这 个价値 就不能 成为年 收入的 一部分 。此 
外的东 西都是 資本， 是从甲 手轉給 乙手的 財产， 或作为 交換， 或作 
为饋贈 ，或 作为 遺傳。 因为 一个資 本或收 入項目 ，可 以任何 形式即 
动产 、不动 产或貨 币形式 給付或 移轉。 但不論 收入具 有什么 形式， 
收 入跟資 本总有 这个本 质上的 区別， 即收入 是一个 早先存 在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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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的結果 或产品 ，而这 个早先 存在的 来源則 是土地 、資 本或 劳动。 

一 些人对 于这个 問題有 怀疑， 即 一个人 所已經 收受作 为他的 
土地、 資本或 劳动的 利潤或 收入的 价値， 能否 同时又 成为另 一个人 
的 收入。 例如， 一个 人收受 一百克 郞作为 他个人 收入的 一部分 ，幷 
把 这一百 克郞投 在书籍 上面。 这样轉 变为书 籍幷以 那个形 式由他 
消 費的这 項收入 ，能否 再形成 印刷商 、书 商和 其他协 同生产 书籍的 
人的 收入幷 由这些 人再消 費呢？ 这个困 难問題 可这样 解决。 第一 
个人 从他的 土地、 資本或 劳动所 得幷由 他以书 _ 形 式消費 的收入 
的价値 ，在 最初 生产时 幷不具 有那个 形式。 这 ^ 有两 种生产 :1 •由 
土 地和由 农民的 劳动所 生产的 谷物， 这个谷 物轉化 为克郞 銀币形 
式幷 作为租 金給与 土地所 有人；  2. 由 书商的 資本与 劳动所 生产的 
书籍。 这两个 产品后 来相互 交換， 由 前一个 生产者 消費后 一个生 
产 者的产 品幷由 后一个 生产者 消費前 一个生 产者的 产品， 因为两 
种产品 各具有 适合于 这两个 人各別 需要的 形式。 

无形产 品也是 这样。 律师 和医师 的意見 是他們 各別才 能和学 
識的 产品， 这 些才能 和学識 构成他 們的特 殊生产 手段。 如 果商人 
需要 他們的 协助， 他就 給与他 們以自 己商业 产品所 变換的 貨币来 
取得这 协助。 究其 終极， 这 三个人 都是消 費各自 的收入 ，幷 把它轉 
变 为最适 当于他 們特殊 需要的 物品。 

第六章 什 么生产 部門給 生产力 
生出 最充分 的报酬 

一 件产品 的总値 給它的 各个协 同生产 者偿还 他們垫 付的款 
項， 像剛 才所說 那样， 幷在 大多数 情况下 还給他 們提供 利潤， 这利 
潤成为 他們的 收入。 但 在各个 生产部 朽， 生 产力利 潤的大 小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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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 一些生 产部門 只給参 4 这些 部門的 土地、 資 本或劳 动提供 
极小 的收入 ，而 另一些 生产部 門却給 生产力 过高的 报酬。 

的确， 生产 因素总 想把它 們的力 使用在 能得到 最大利 潤的生 
产 部門。 因此 ，生产 因素的 竞爭傾 向于降 低价格 ，正 如需求 傾向于 
提 高价格 一样。 但 竞爭的 結果不 能使供 給与需 求恰恰 相称， 在各 
个 情况下 报酬都 相等。 在人民 不习慣 于某种 劳动的 国家， 这种劳 
动的 供給很 不够， 而 資本往 往是这 样投入 某一种 生产， 决不 能提出 
移 往其他 方面。 此外， 个別土 地也許 不能栽 种有最 大需求 的农作 
物。 

我 們不能 探索所 有各別 时期的 利潤的 变动。 一 个新的 发明、 
敌人 的侵略 或圍攻 等等， 都 可能产 生很大 变动。 这 样的局 部情况 
可能影 响或干 扰一般 原因的 作用， 但 不能破 坏一般 原因的 一般趋 
势。 任 何論文 ，不 管多么 詳尽， 都不能 包括可 能影响 物品相 对价値 
的一 切个別 情况， 但我 們能够 詳細說 明一般 原因以 及起同 一作用 
的 原因， 使得每 一个人 在个別 情况呈 現出来 的时候 能够揣 度那些 
由于局 部或暫 时情况 的作用 而产生 的后果 。 

最大 的利潤 幷不是 得自最 貴重物 品或最 不必需 物品， 而是得 
自 最普通 和最不 可缺少 物品， 这乍看 起来似 乎有点 离奇， 但 一經調 
査硏究 就可看 出大体 上是正 确的。 事 实上， 最不可 缺少物 品的需 
求必 然是永 久的， 因为这 个需求 是由实 际欲望 所激起 ，而且 由于最 
易引 起人口 的增加 的乃是 生活資 料有所 取給， 所以 这个需 求总是 
随生产 手段的 增长而 增长。 相 反的， 不必要 物品的 需求不 随生产 
这些 物品的 能力的 增长而 增长。 意外 的搶购 C 只在 大城市 才会发 
生 不必要 物品的 搶购， 我們 在这里 順便一 提)， 也許 能够使 它的价 
格 大大超 过自然 价格， 即大大 超过实 际生产 費用， 而时尙 的更易 
可 能又使 它的价 格降到 比自然 价格低 得多。 即对富 人說， 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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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 也不过 是次要 物品， 只极 少数有 能力享 用的人 才需求 这些物 
品。 当意 外的災 难使人 們不得 不减低 他們的 費用， 即当他 們的收 
入由于 '战 禍或納 稅或荒 歉而咸 少时， 首先撙 节的总 是最不 需耍消 
費的 物品。 这也 許足以 說明， 为什么 从事生 产不必 要物品 的生产 
力 的报酬 ，一 般总是 低于从 事生产 其他物 品的生 产力的 报酬。 

我所以 說一般 ，乃是 因为在 大城市 、奢侈 品的需 求比其 他地方 
更为 迫切， 不管 时新式 样多么 荒謬， 人們 却不問 是非地 順从， 有过 
永 恒的自 然 規律， 有时 人們宁 可不吃 大餐， 借 以购穿 練褶边 衣衫出 
現于 晚会。 在这 样地方 ，玩品 的价格 ，有 的时 候可能 給从事 生产这 
些产 品的劳 动与資 本带来 优厚的 报酬。 但这些 是极个 別情况 ，如 
果我們 平均这 些产品 的各年 利潤， 幷考虑 到偶然 的損失 ，我 們就可 
发見， 从事生 产不必 要物品 的冒險 家的利 潤是最 小的， 而他 們工人 
的工資 也是最 低的。 諾 曼第和 弗兰德 的最上 等花边 制造者 是最穷 
困的人 ，而 里昂 的綉金 工人完 全穿着 破烂的 衣衫。 誠然 ，生 产这样 
产品 的商人 有时也 得到非 常大的 利潤， 例如 一个制 帽商人 据說曾 
由于生 产一种 新式帽 子而发 了財， 但 如果我 們計算 所有不 必要物 
品 的利潤 幷扣除 未出售 的这些 产品的 价値或 虽已出 售但貨 款无法 
收回 的这些 产品的 价値， 我們就 可发見 ，总的 說来这 类产品 的利潤 
最为 微細。 經营 最时新 物品的 商人往 往列在 破产者 名册。 

一般使 用的貨 物是大 多数人 民能够 购买的 貨物， 幷是 几乎所 
有社会 阶級都 需求的 貨物。 只在 富翁宅 第才有 枝形灯 架設备 ，但 
最 簡陋的 屋子都 有灯台 設备。 所以 ，灯 台的需 求是正 常的， 而且灯 
台 的需求 总是比 枝形灯 架的需 求更为 强烈。 即 在最富 裕国家 ，灯 
台的 总値也 远远超 过枝形 灯架的 价値。 

毫无 疑問， 人 类食品 是最不 可少的 物品， 因为天 天都有 需要。 
什么 工作都 不能比 滿足人 类食品 需要的 工作更 为正常 因此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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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工 作产生 最确定 的利潤 ，尽管 它們受 到强烈 竞爭的 影响。 ® 巴黎 
的 屠戶、 面包 商和猪 肉商迟 早会发 一笔財 引退。 我 从最可 靠方面 
听得， 巴黎 及其附 近的房 屋和不 动产一 半都是 这些行 业商人 买去。 

由于这 个原因 ，懂 得眞正 利益的 个人和 国家， 总 是喜欢 从事商 
人叫 做日常 物品的 生产。 除 非有极 有力的 理由， 他 們不从 事其他 
物品的 生产。 艾登 先生在 1706 年代 表英国 跟韦根 先生商 訂商約 
时 ，要 求法国 准許英 国的一 般陶器 自由輸 入法国 ，就 是根据 这个原 
理。 这个 英国代 表說： “我 們能够 卖給你 們的只 是若干 碟子， 这些 
碟子 将抵不 上我們 要从你 們购买 的华美 的塞佛 尔磁器 。”这 句話迎 
合了法 国代表 的浮夸 心理， 因此 就决定 一切。 但当 英国的 陶器被 
准許 輸入法 国以后 ，这些 又輕便 又便宜 的陶器 ，使大 多数中 等家庭 
喜欢 购用， 在短时 間內， 它 們的經 常輸入 达几千 万具， 而且 在战爭 
以前毎 年继績 增加。 至于 輸出的 塞佛尔 磁器， 和这 些輸入 的陶器 
相比 ，只 是微不 足道的 数量。 

日常 用品的 需求， 不 但是巨 大的， 而且 是更稳 定的， 商 人总不 
难銷 售普通 亚麻布 衬衫的 材料。 

我能 够很容 易举出 和上面 所举的 制造业 例子相 同的农 业与商 
业 例子。 在整个 欧洲， 萵 苣的消 費量比 菠蘿蜜 的消費 量大得 多：在 
法国， 华 美的开 斯米羊 毛周巾 ，和 朴素的 卢昂棉 織品比 起来， 是很 
难 脫銷的 商品。 

所以， 一个 国家如 果想輸 出奢侈 品而輸 入一般 用品， 就是失 
算。 法国以 只少数 人有力 购用的 时新物 品和华 美装飾 品供給 德国， 


① 我这 里所說 仅就冒 險家、 老板 或商人 而言， 因为 一般工 人或工 匠好懞 只能通 
过反 抗得到 利益。 关于 从事人 类食品 生产的 农民， 他們虽 是波业 上的冒 險家， 但却处 
于不利 情况， 这不羽 i 情况 使他 們的积 J 潤大 大减柢 》 他們是 那样受 到地主 的支配 和苛捐 
杂稅的 压迫， 以 致一般 地說他 們得石 到很大 利潤， 至于季 15 ■性 变动， 更不 必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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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以 棉綫带 与其他 織造品 ，銼刀 、鐮刀 、鏟子 、火鉗 和其他 通常使 
用的 铁器， 供給 法国。 要不是 由于法 国能輸 出它的 得天独 厚的年 
产品， 即酒与 油以及 一 "些制 造优良 的 产品， 那 末法国 从德国 得到的 
利 益就小 于德国 从法国 得到的 利益。 法国和 北欧的 貿易可 以說也 
是这样 。① 

第七章 劳动 的收入 

第一节 一 般劳动 的利潤 

关于 刺激产 品需求 的一般 动因， 已 在上面 討論过 。③ 当 任何一 
个产 品的需 求是很 强烈的 时候， 創造 这个产 品所必 須使用 的生产 
力的需 求也必 定同样 强烈， 使这 生产力 的价値 比例增 高起来 。这 
是一般 情况， 对一切 生产力 都可这 样說。 当 产品的 一般需 求极为 
强烈 ，家家 富裕， 百 业获得 厚利， 生产又 活跃又 丰富的 时候， 劳动、 
資本与 土地在 其他情 况如均 相同的 假設下 都将生 最大的 利潤。 

从第一 章我們 知道， 一些 产品的 需求总 是比另 一些产 品的需 
求更 为稳定 、更为 强烈。 由此我 們下結 論說, 从事生 产那些 产品的 
生产力 ，得 到最 充分的 报酬。 


① 这一章 全章的 論证是 不必要 和无結 果的。 行么地 方听任 价直自 行发展 达到它 
的自然 水平， 就使各 种生产 力的报 酬最終 相等， 就使 人們对 各种生 产作用 的难县 、好坏 
以 及苦乐 程度有 一致的 看法。 这些 他在下 一章里 有詳細 說明。 如 果他的 意思只 是說， 
大的 生产力 将得到 更大部 分的总 产品作 为它的 报酬或 收入， 或永 久使用 的生产 力将得 
到 經常与 永久的 报酬， 那末他 就是以 非常迂 迴的方 式表达 一个确 罙不言 自明的 命題。 
生产 力主要 区分为 ，呼 巧生产 力和令 _ 巧生 产力， 前者一 設地說 比后者 得到更 充分的 
_， 因为后 者在二 度 上从本 至 Ii 报酬。 例如， 总 的說来 印刷商 和书商 比著作 
家 得到更 充分的 报酬， 因 为著作 家已从 自己賞 識或虛 荣得到 一部分 报酬。 —— 英譯本 
注 

@ 本书第 1 篇 ，第 15章， 


366 


第二篇 时 富的分 •配 


在进而 作更詳 細的討 論时， 我們将 在这一 章和以 下几章 硏究， 
在什么 情况下 劳动的 利潤在 比例上 是_ 大于或 小于資 本与土 地的利 
潤， 在什 么情况 下資本 与土地 的利潤 在比例 上是大 于或小 于劳动 
的利潤 ，以 及为什 么某一 些使用 劳动、 資本或 土地的 方法比 另一些 
方法更 有利。 

首先 ，从 劳动的 利潤比 率和資 本与土 地的利 潤比率 的比較 ，我 
們 可看到 ，在充 足的資 本引起 大量的 劳动力 的需求 的地方 ，像 革命 
前 的荷兰 ，劳 动利潤 的比率 最高。 在那 个时候 ，荷兰 劳动力 代价很 
高， 正 如現今 美国劳 动力代 价很高 那样。 在 美国， 尽 管人口 急剧增 
加， 而人的 生产力 也急剧 增加， 但这 个增加 赶不上 无限大 的土地 
的 需求， 也赶不 上由于 普遍节 約习慣 而逐日 累积起 来的資 本的需 
求。 

有此种 环境的 国家， 人民最 康乐， 因 为那些 优游自 在幷 依靠自 
己資 本和土 地的利 潤为生 的人， 比单靠 自己劳 动的利 潤为生 的人， 
更 能以普 通利潤 过活。 前 者除 靠自己 資本过 活外， 还能在 高兴的 
时候 ，把劳 动的利 潤加在 他們的 其他收 入上面 ，而一 般机匠 或工人 
不 能任意 把資本 与土地 的利潤 加在自 己劳动 的利潤 上面， 因为他 
們旣沒 有資本 也沒有 土地。 

其次， 从不同 生产部 門的劳 动力的 利潤的 比較， 我們可 看到， 
这些 利潤的 大小和 以下成 比例： 第一， 工作的 危險、 困难或 疲劳的 
程度 ，偸 快或不 偸快的 程度； 第二， 工作的 定期性 或不定 期性； 第 
三 ，所 需要的 技巧或 才干的 程度。 

每一 个这些 原因， 都会戚 低在各 个生产 部門流 通的劳 动力分 
董， 因而会 改变劳 动力的 自然利 潤率。 这样 明显的 論点不 需要举 
例 证明。 

說 到偸快 或不愉 快工作 环境， 就 必須計 虑工作 所受的 尊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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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視。 一些 职业部 分地以 荣誉为 报酬。 在一定 的价格 中， 以荣誉 
这个硬 币給付 的部分 越大， 以其他 給付的 部分就 越小。 斯密說 ，学 
者、 詩人和 哲学家 的报酬 几乎全 在于得 到人的 敬仰。 无論 是有理 
由 或由于 偏見， 滑稽 演員、 舞女和 其他許 多职业 完全不 受尊重 ，因 
此必 須以貨 币来补 偿他們 所沒有 得到的 尊重。 斯密說 ，“乍 看起来 
似乎不 合理， 我 們鄙視 他們的 人格， 而 却非常 慷槪地 給他們 的才能 
以优厚 报酬。 但是， 正由于 我們鄙 視他們 的人格 ，所 以得給 他們的 
才能 以优厚 的物质 报酬。 对于 这些职 业的輿 論或偏 見如果 有所改 
变， 这 些职业 的金錢 报酬就 将很快 戚低。 更 多的人 将参加 这神工 
作， 而 竞爭将 迅速减 低这种 劳动的 价格。 这 样的才 能虽不 是普通 
的 才能， 但絕不 是罕有 的才能 ， 像一般 所想像 那样。 許多人 也完全 
具 有这样 才能， 但 不屑把 它发揮 出来， 更多人 能够学 得这样 才能， 
如 果能受 到尊重 。”① 

在一 些国家 ，政 府职务 旣享显 赫名望 又得丰 厚薪餉 ，但 这种情 
况 ，只在 官职不 是人人 可自由 爭取像 其他职 业那样 ，而 由国 王凭高 
兴授与 的地方 ，才发 生着。 一个意 識到自 己利益 的国家 ，对 于普通 
官吏 ，就 不随便 給与这 样双重 报酬。 如果从 寬授与 了职位 ，那 末就 
从 严評定 薪餉。 

所有临 时性工 作的报 酬都是 高的， 因为 这样的 工人在 有活干 
时所 得到的 报酬， 必須 足够偿 付他在 沒有活 干时的 費用。 作零工 
的馬 車夫， 在有 工作的 日子， 必 然索取 超过足 以报酬 他的劳 动和資 
本的 車价， 因为 他們如 果不这 样做， 在沒有 活干的 日子就 无法过 
活。 由 于同一 原因， 化装跳 舞会服 装的租 金必定 很高， 因为 狂欢节 
一天的 收入必 須供給 全年。 交叉 道路上 的客棧 老板， 对客 人的一 


①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第 1 篇 ，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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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招待 必然索 取很高 代价， 因 为他可 能要等 待好几 天才有 另一个 
客人来 光顾。 

可是， 人往往 这样想 5 如 果有一 个僥幸 机会， 必定 落入他 手中。 
这使一 部分劳 动奔向 报酬与 劳动不 相称的 方面。 民財 富的性 
质和 原因的 硏究》 作 者說： “ 在完全 无私弊 的彩票 ^  一 切不中 彩的人 
所損 失的应 当归中 彩的人 所得。 在二 十个人 失敗而 一个人 成功的 
职业， 不成功 的二十 个应有 的利得 該归成 功的一 个所有 。”① 現在， 
許 多职业 都沒有 按照这 个报酬 率給付 报酬。 斯密也 认为， 著名律 
师 所收的 律师費 虽似乎 过髙， 但大域 市律师 的年收 入只相 当于他 
們的 年費用 的一小 部分， 因此他 們生活 費的火 部分， 必須来 自和律 
师业务 沒有关 系的其 他收入 来源。 

可无 須說明 ，上 述利潤 比率不 同的各 个原因 ，可 在同一 方向起 
作用 ，也可 在不同 方向起 作用。 在前者 情况下 ，作用 的影响 更为强 
烈； 在 后者情 况下， 一方 的作用 控制幷 抵銷另 一方的 作用。 更无須 
证明， 职业 的偸快 环境， 可抵銷 它的产 品不确 定这个 缺点； 临时性 
而 又带有 fe 險性的 工作， 必須給 两倍薪 水作为 补偿。 

一 般劳动 利潤不 平均的 最后一 个原因 ，也 許最重 要原因 ，是劳 
动 所需要 的技巧 程度。 

当任 何职业 （不管 是高級 职业或 是低級 职业） 所 需要的 技巧， 
只 通过长 时間和 代价很 高的訓 练才能 得到的 时候， 这种訓 练每年 
必須支 付一定 費用， 而这些 費用的 总和构 成累积 資本。 这样， 它的 
报酬， 不 但包括 劳动的 工資， 而 且包括 在訓练 时所垫 付的資 本的利 
息3 这 个利息 率髙于 通常利 息率， 因 为这样 垫付的 資本实 际上无 
法 收回， 而 且人一 死亡， 資 本就不 存在。 所以， 这种 利息必 須照年 


① e 国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1 篇 ，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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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計算 。① 

由 于这个 原因， 所 有需要 长期敎 育和才 能的工 作即需 要高等 
普通 敎育的 工作， 比不需 要这么 多敎育 的工作 有更髙 的报酬 。敎 
育是 資本， 它应当 产生和 劳动的 一般报 酬沒有 关系的 利息。 

的确 ，有 了和这 个原則 抵触的 事实， 但这是 能够解 釋的。 有的 
时候， 牧师职 位的报 酬很低 。③可 是5 建立在 非常复 杂敎义 和难解 
的 历史事 实上的 宗敎， 要求做 牧师的 人必須 有长时 期的学 习和見 
习， 而这样 的学习 和見习 必然需 要預付 資本。 所以， 为使牧 师职业 
能继續 存在， 牧 师的薪 金必須 包栝牧 师个人 劳动的 工資和 所花費 
的 資本的 利息。 然而， 低級 牧师的 利潤很 少超过 劳动的 工資， 在天 
主敎国 家尤其 这样。 但必 須查明 ，公众 有沒有 預付这 資本， 以公費 
維持和 敎育那 呰硏究 神学的 学生。 如果 公众預 付了这 資本， 就可 
找 到願意 为着单 純劳动 工資或 仅仅生 活費用 而执行 牧师 职务的 
人， 特別是 沒有家 庭負担 的人。 

如果某 一产业 部門所 需要的 人才， 不但 需要受 过代价 很髙的 
訓练， 还須 具有天 然才能 9 这样人 才的供 給， 就更跟 不上他 們的需 


① 不， 它不 収是 收到薪 金的人 所花的 敎育費 用的年 利息， 严格地 說它应 該是这 
方面全 部敎育 費用的 利息， 不管費 用有否 效杲。 因此 ，各 个医生 收費的 总和， 不 但应当 
偿 还他們 所花費 的学习 費用， 还应 当偿还 敎育学 生的一 切費用 —些学 生可能 在受敎 
育时 死亡， 另一些 学生可 能辜負 敎师对 他們 的苦心 敎育。 原 因是， 在培养 医生过 程中， 
—部 分敎育 費用不 可能不 白費） 但在 政洽經 济学， 过分精 确的估 算是沒 有用的 „ 我們 
发現， 这样过 分精确 的估算 結-果 往往和 事实有 出入， 因为 在計算 国家財 富时不 能不考 
虑道德 的影响 ，而 这影 响不允 許数学 估算。 所以 ，代数 方程式 不适用 于政治 經济学 ，反 
足 引起不 必要的 紛乱。 斯密从 来沒有 使用代 数方程 式^ 

③ 上 面所說 幷不包 括高級 牧师， 他 們的报 酬非常 优厚， 但这 是基于 国策。 * 

•  在估 算全国 牧师职 位的报 酬时， 必須 計虑高 級和低 級牧师 的收入 的总数 ，人 
类爰 賭博的 癖性， 以 及上面 提到的 期望获 得徺幸 机会的 傾向， 使人的 劳动奔 向只 少数 
人得 大彩而 大多数 人却不 得彩这 方面， 如 牧师和 律师， 这 些职业 还有个 人人格 受到尊 
敬的 吸引力  >  至少 在英国 的社会 組織是 这祥。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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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因此他 們的报 酬必然 更萵。 一个 大国也 許只有 两三个 杰出的 
a 家或雕 刻师。 如 果繪画 和雕刻 有很大 需求， 那几 个人要 索多少 
报 酬几乎 就能索 多少。 这种利 潤的大 部分虽 只是对 他們为 学得有 
关 技能所 預付的 資本的 利息， 但扣 除利息 以后， 还有很 大的剩 
余 。① 一个 名画家 、名律 师或名 医生为 学得技 能所花 費的自 己的錢 
或戚 屬的錢 ，至多 是三万 或四万 法郞， 而这笔 款項的 利息作 为年金 
計算 只四千 法郞。 所以， 如 果他从 他的技 能每年 获得三 万法郞 ，那 
末扣除 年利息 以后， 还剩有 二万六 千法郞 ，这 二万六 千法郞 全是他 
的技艺 和劳动 的薪金 。如 果每一 个提供 收入的 东西都 可看作 財产， 
即 使假定 他沒有 承继一 分錢， 他在十 年內可 取得二 十六万 法郞的 
財产。 


第二节 科学家 的利潤 

科学 家即硏 究怎样 支配自 然規 律給人 类带来 最大利 益 的人， 
使 企业从 他們所 保管和 增进的 知識得 到巨大 利益， 而他們 自己却 
只得 到产品 的极小 部分。 他們的 报酬和 劳动不 相称的 原因似 乎是， 
用术 語說， 他們 在一瞬 間把那 么大数 量不容 易損耗 的产品 投入流 
通， 以致 从事实 地操作 的企业 非等到 很久以 后不会 向他們 要新的 
供应。 

沒 有科学 成就， 許多制 造方法 就无法 实行。 科 学成就 大抵是 
长期 硏究和 深思熟 虑以及 运用髙 度化学 技巧、 医学 技巧与 数学技 
巧的又 灵敏又 細致的 一系列 試驗的 結果。 但是， 这 样困难 获得的 


① 但从 总剩余 _ 扣除 这行业 中不怎 么成功 的竞爭 者的平 均損失 4 至 少在英 
国， 似 乎沒有 在这方 面考虑 到个人 人格的 尊敬， 就是 吨美 术有卓 越造詣 的人也 很少得 
到 高度的 尊敬。 雕 刻家或 爾家被 叙勛封 为貴族 的事例 是找不 到的* 面商 此企亚 上成功 
的人却 很容县 得到叙 動的机 会《  ― 英 驛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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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也許 只通过 几頁的 写作就 能傳布 ，而且 通过公 开讲演 或报紙 
大量 流通， 大 大超过 需要。 說 得更确 切些， 它 会自行 流傳， 幷且因 
为不会 消灭， 人們不 需要再 求助于 它的发 明者。 

以此 之故， 依照 决定物 价的自 然 規律， 这 一种类 的超越 知識的 
报酬 很低， 就 是說， 对于所 貢献的 产品的 价値， 它只 得到很 不充分 
的一 部分。 鉴 于这个 不公平 待遇， 每 一个充 分意識 到科学 硏究的 
巨大 利益的 国家， 都企 图通过 特殊恩 典或通 过使人 喜悅的 荣誉奖 
賞 来增补 科学家 由于他 們的工 作和由 于他們 所发揮 的先天 或后天 
才能而 得到的 极微小 利潤。 

有的 时候， 一个生 产者发 明了旨 在于生 产新产 品或增 进旧产 
品 的美观 或更經 济地生 产一种 产品的 方法。 由 于坚守 秘密， 他也 
許能够 在好几 年內， 即在他 的一生 ，得 到超过 他的职 业的通 常比例 
的 利潤， 或 甚至把 这种利 潤遺傳 給他的 子女。 在这个 特殊情 况下， 
这 个生产 者兼有 两种劳 动者的 作用， 即自己 独占利 潤的科 学家的 
作 用和冒 險家的 作用。 但这种 发明很 少能够 在长时 間內 保持秘 
密。 这 对大众 說是个 幸福， 因 为这种 秘密使 它所适 用的某 一产品 
的价 格超 过自然 水平， 幷使能 够享用 这产品 的消費 者的人 数低于 
自然 的水平 。① 

很 明显， 我 只說到 科学家 从他們 的职业 所得的 收入。 沒有什 
么阻止 科学家 同时兼 做地主 、資本 家或冒 險家幷 以地主 、資 本家或 
冒險家 資格得 到其他 收入。 

第三节 老板、 經理或 管險家 的利潤 

在 这一节 ，我 們只討 論老板 、經理 或冒險 家的利 潤中可 看作这 

(D 在 讀者中 ，也 許有的 认 为， 约价袼 比例是 不自然 的高的 时候， 国家的 产品 总値 
更大 * 对 于这些 讀者， 我 要請他 們閱看 本篇第 3 章关于 这方面 的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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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特 殊人物 的报酬 的那个 部分。 如果 一个制 造者在 他服务 的公司 
参加一 股資本 ，那 末在这 范圍內 他就应 該列作 資本家 ，而他 所参与 
的資 本的利 益应該 作为所 投入的 資本的 利潤的 一部分 。③ 

一 个管理 任何事 业的人 ，很 少自己 沒有一 些資本 ，从这 資本收 
到一定 利息。 一个 公司經 理很少 是完全 从外人 借款， 作为 这个公 
司的 全部資 本的。 只要有 一些工 具是他 用自己 的資本 购买的 ，只 
要有一 些款項 是他用 自己的 資金垫 付的， 他 就有权 利以經 理資格 
获得 一部分 收入幷 以資本 家資格 获得另 一部分 收入。 誰都 不願牺 
牲自己 的利益 ，哪怕 是很小 的利益 ，因 而連那 些从来 沒有分 析上述 
各 种权益 的人， 也都知 道很淸 楚在实 踐上要 怎样充 分行使 他們的 
权利。 

我 們現在 所必須 做的， 就 是把冒 險家作 为冒險 家所获 得的那 
一 部分收 入区分 出来。 我們 随后可 看到， 他 或別人 以資本 家身份 
所得的 究竟是 什么。 

可 以回忆 一下， 冒 險家的 工作， 屬 于开动 毎一种 产业所 必須的 
第 二类工 作中的 一項。 这第二 类工作 就是应 用旣得 的知識 去創逍 
供人 类消費 的产品 同 时也可 回忆， 知識 的这样 应用， 在农业 、工 
业和商 业同样 需要; 农民或 栽种者 为着自 己利益 所作的 努力， 制造 
者 和商人 所作的 努力， 都屬于 这一类 应用， 这 些人是 各个产 业部門 
的冒 險家。 我們現 在来討 論这三 种人的 利潤的 性质。 


① 由于斯 密忽視 监督的 利潤和 資本的 利潤这 二者的 区別， 所以 他感到 很尶控 
他籠 統地把 这二者 列在資 本利潤 这总項 目下， 因此 不能凭 着他的 聪明和 銳利来 闡明影 
响这 二者的 变动的 原因。 参閱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第 1 篇 ，第 8 章。 难怪 
斯密 自己感 到那样 窘迫， 因为 这二者 的价値 决定于 完全不 相同的 原則。 劳动的 利潤依 
存于 所施展 的技巧 程度、 积极 ‘性、 判断力 等等， 而資本 的利潤 依存于 資本的 多寡、 投資 
的 安稳性 等等。 

(D 参閨 本书第 1 篇， 第 6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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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人的 劳动的 价格， 像 一切其 他物品 的价格 那样， 是 由投入 
流 通的这 种劳动 的供給 或数量 对它的 需求或 需要的 比率决 定的。 
有两个 主要原 因对这 种髙級 劳动的 供給起 限制的 作用， 因 而把这 
种优 越劳动 的价格 保持在 很髙的 水平。 

首先， 冒險家 通常必 須自己 供給所 需要的 資金。 这不 是說他 
必須很 有錢， 因 为他可 以靠借 来的錢 經营， 而 是說他 至少必 須具有 
偿付 能力， 必須有 敏愼廉 正名誉 ，幷必 須能够 通过他 和別人 的关系 
借到自 己 可能沒 拥有的 資本。 上述条 件使許 多人不 能参加 竞爭。 

其次， 冒險家 需要兼 有那些 往往不 可得兼 的品质 与技能 ，即判 
断力 、坚毅 、常識 和专业 知識。 他需要 相当准 确地估 量某一 产品的 
重要 性及其 可能有 的需要 的数量 与生产 方法。 在一个 时間， 他必 
須雇 用很多 工人， 在 另一个 时間， 他必須 购买或 定购原 材料， 集中 
r 人， 寻找 顾客幷 随时严 密注意 組織和 节約； 总而 言之， 他 必須掌 
握 监督与 管理的 技术。 他必 須敏于 計算， 能 够比較 产品的 生产費 
用和 它在制 造完成 与运抵 市場后 所可能 有的价 値。 在搞上 述复杂 
工 作的过 程中， 有許 多必須 克服的 困难； 有許 多必須 抑制的 忧虑； 
有 許多必 須补救 的不幸 事故； 有 許多必 須計划 的权宜 手段。 那些 
不 具有上 述品质 与技能 的人， 事 业就不 成功， 他們 的商号 不久便 
一敗 塗地， 而他 們的劳 动不久 也沒有 用处。 只运用 有效或 巧于运 
用的 劳动才 不会被 淘汰。 冒險 家所需 要的这 些智能 与才能 使冒險 
事 业竞爭 者的人 数受到 制限。 不但 如此， 这 种事业 总带有 一定程 
度的 風險。 尽管搞 得那样 的好， 还有 失敗的 机会。 冒險家 可能由 
于非自 己 的过失 而傾家 蕩产， 幷在一 定程度 上丧失 名誉， 这 是限制 
竞爭者 数目的 另一个 原因， 也 是冒險 家的生 产力得 到那样 髙报酬 
的 原因。 

幷 不是所 有产业 部門都 需要同 程度的 能力与 知識。 我 們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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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一个冒 險从事 耕种的 农民具 有像一 个冒險 跟遙远 国家貿 易的商 
人那么 广泛的 知識。 上述农 民掌握 有二、 三 种一般 农作知 識就行 
了。 但 从事于 需要經 过长时 間以后 才得到 利潤的 商业， 却 需要高 
深得多 的知識 ，不但 必須熟 悉所冒 險經营 的貨物 的性质 ，而 且对于 
那 种貨物 的需要 范圍及 其市場 范圍， 必須 有一定 槪念。 为 达到这 
个 目的， 商 人必須 随时注 意世界 各部分 的各种 貨物的 市价。 为对 
这些价 格能作 正确的 估算， 他 必須熟 悉各国 通貨及 其相对 价値或 
所謂汇 兌率。 他 必須知 道运輸 方法、 运輸風 險与运 輸費用 以及他 
所来往 的人的 习慣和 法律。 此外 ，他必 須掌握 足够的 对人的 知識， 
使他不 至誤信 他的代 理人、 往来 店家与 主顾。 如果 作一个 老练农 
民所 需要的 知識比 作一个 老练商 人所需 要的知 識普通 得多， 那末 
前 者的劳 动报酬 远远低 于后者 的劳动 报酬是 毫不足 怪的。 

不应 当把上 面所述 理解为 商业企 业的每 一个部 門都需 要兼备 
比农 业所需 要的更 稀罕的 条件。 零售 商人多 半是像 一般农 民那样 
机槭地 执行日 常 工作， 而一些 种类的 耕作， 却 需要非 常的小 心和智 
慧。 敎者 的任务 在于确 定一般 原則， 而 应用之 妙在于 讀者。 从一 
般 原則很 容易作 出許多 推論， 但这些 推論受 客观情 况的影 响和一 
般 原則有 出入， 这些客 观情况 是这門 学科的 其他部 分所規 定的其 
他 原則的 結果。 例如， 天文 学吿訴 我們， 所有 行星在 同一时 間运行 
同一 区域， 但 一些行 星由于 接近其 他行星 脫离了 常軌。 这 些其他 
行星 的吸引 力依存 于自然 科学的 另一个 規律， 我們 在硏究 各个行 
星的 現象时 就必須 注意这 規律。 把一 般規律 应用到 个別和 孤立情 
况 的人， 就得 計虑那 些已知 的各个 規律或 原則的 影响。 

我們 不久将 討論純 粹体力 劳动的 利潤， 到那时 候我們 将看到 
冒險 家作为 雇主对 于工人 所享有 的特殊 利益， 但在 这里順 便說說 
一 个智慧 超常的 人所能 得的其 他利益 也許有 帮助。 他是各 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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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之間和 生产者 与消費 者之間 的联絡 环节。 他 指撺生 产业务 ，幷 
是許多 关系的 中樞。 他利 用別人 的知識 ，利用 他們的 愚味， 幷利用 
生产 上的任 何意外 利益， 以取得 好处。 

由此可 見， 无 論什么 时候， 生产努 力非常 成功， 积起最 夫財产 
的 ，正 是这一 种类生 产者。 

第四节 劳工的 利潤① 

任何身 体健康 的人， 都能 搞簡单 或粗笨 劳动， 所 以仅仅 維持生 
存 就可确 保这种 劳动的 供給。 因此 ，在任 何国家 ，这 种劳动 的工資 
很少 超过絕 对必需 的生活 費用， 而这 种劳动 的供給 总是和 它的需 
求相称 ，不 ，往往 超过它 的需求 ，因 为困 难不在 于生存 ，而在 于維持 
生存。 什么 时候， 只 要維持 生存就 使任何 一种工 作都能 执行， 而且 
这种工 作能提 供維持 生存的 手段， 什 么时候 空虛位 置就会 很快塡 
补 起来。 

但 必須注 意一件 事情。 人 不是一 生下来 就有足 够的身 长和足 
够的力 气来搞 甚至最 簡单的 劳动。 他要 到大約 十五岁 或二 十岁才 
取得这 种能力 ，因此 可把他 看作一 項資本 ，这 項資本 由每年 用以敎 
养他 的款項 累积形 成。® 那末 由誰来 搞这累 积呢？  一般由 劳工的 
父母 亲来搞 ，或由 同一职 业的人 来搞， 或由和 他的职 业有关 系的人 
来搞。 所以 3 就 这类的 人說， 工 資比怳 仅維持 生存所 需要的 数目略 

① 我 所用的 劳工一 語是指 受雇于 若板、 經理 或冒險 家为他 工作 的人， 因 为那些 
支配自 己劳动 的人， 像 摆固定 摊子的 皮匠和 到处巡 行的磨 刀匠， 兼 有冒險 家与劳 工的 
身份， 他們 的利潤 一半受 Itl 一节所 詳述的 情况的 支配， 一 半受这 一节所 耍說的 情况的 
支配。 也必須 假定， 这一 节所說 的劳动 只需要 很少的 学习或 鍛炼， 甚或不 需要彳 十么学 
习或 鍛炼。 如果劳 工获 得任何 才能或 披巧， 那末除 原有利 潤外， 他还应 得另一 部分的 
利潤， 这一部 分利潤 珀本章 第一节 所說明 的原則 决定。 

③ 一个 戚人是 一項累 积資本 a 用以 敎养他 的款項 确是消 費掉， 但 是按再 生产方 
式 消費， 使它能 够生产 人这 一产品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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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一些， 因 为工資 必須足 够維持 劳工的 子女的 生存。 

如果 最低級 劳动韵 工資， 不够維 持家庭 生活， 不 够撫养 子女， 
那末 这种劳 动的供 給势必 减少， 它 的需要 将超过 流通中 的供 給量， 
而它的 工資将 增加， 一直到 这个劳 工 阶級又 能敎养 子女来 补充不 
足 的数額 为止。 

如果 阻止劳 工阶級 結婚， 上述 不足情 况就将 发生。 一 个沒有 
妻 子的人 所願意 接受的 工資比 一个又 是丈夫 又是父 亲的人 所願意 
接 受的低 得多。 如果独 身風气 在劳工 阶級中 間流行 起来， 那末这 
阶級就 不但沒 有什么 貢献， 以 补充自 己 的成員 ，而且 还会阻 碍他人 
来 补充。 由于单 身汉能 够接受 的低廉 I： 資而 产生的 体力劳 动价格 
的 临时的 下降， 不久必 导致由 于劳工 人数减 少而产 生的体 力劳动 
价格 的极不 相称的 上升。 所以， 即 使对雇 主說， 雇用 結婚工 人是不 
合 算的， 但 考虑到 結婚工 人的稳 定性， 他应 該雇用 他們。 如 果他現 
在不这 样做， 那末他 将来必 須对劳 工給付 更高的 价格。 

誠然， 每一 个行业 都沒有 单在自 己成員 中間培 养凡童 来补充 
它的 人数。 新的一 代常常 从这一 类型生 活轉到 那一类 型生活 ，特 
別經 常的是 从乡村 职业轉 到类似 的城市 职业， 因为 儿童在 彡村受 
鍛炼 ，費 用較为 低廉。 我 所要說 的只是 ，最粗 笨劳动 或最低 級劳动 
必須从 它的产 品得到 足够的 部分， 使它不 但能够 維持現 状5 而且能 
够 补充他 的人数 。① 

当一个 国家走 下坡， 沒有 像从前 那么多 的牛产 手段和 像从前 
那么多 的知識 、活 动力与 資本时 ，粗笨 或簡单 劳动的 需求就 逐漸减 

① 英 国下院 一个委 員会在 1815 年所 調査的 证据导 致这个 結論, 即 那个时 候粮食 
的 高价， 使工資 下降， 而不 使工資 上升。 我自 己注意 到法国 1811 年和 1817 年 的荒鍁 
所产 生的相 同結果 ’。 生活 困难， 或使更 多劳工 被迫 在市場 出卖劳 动力， 或使已 經有活 
干的 劳工不 得不特 別卖九 引起 劳动力 的临时 过剩。 但劳 工阶級 在那个 时間所 遭受的 
痛苦, 必 定使它 的队伍 縮小。 


'  v!-  1  *  rr^trfrKi^. 戶=«：  j i.  ■•  f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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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工資 也逐漸 下降到 补充劳 工阶級 所需要 的工資 率以下 ，劳 工阶 
級的人 数因此 减少， 而 雇用率 同样降 低的其 他阶級 的子孙 便降到 
比 原来低 一等的 阶級。 相 反的， 当一 个国家 欣欣向 荣时， 下 层阶級 
不 但很容 易补全 人数， 而 且把剩 余供給 比它們 高一等 的阶級 。一 
些由于 特別好 的运气 或特殊 才干得 到更髙 地位， 甚 至爬上 社会最 
高 阶层。 

我們 能够以 低于侬 靠职业 过活的 人的工 資来雇 用不完 全依靠 
劳动果 实养活 的人的 劳动。 由于他 們靠其 他財源 吃飯， 所 以他們 
的工資 不是由 生活費 决定。 乡 村紡紗 女工所 賺的工 錢大抵 还不及 
她們所 需要的 費用的 一半， 尽 管她們 的費用 很小。 这个紡 紗女工 
可能 是那个 男工的 母亲， 而另一 个可能 是他的 女儿、 妹妹、 姑媽或 
丈 母娘， 如果她 自己沒 賺錢， 他可能 也要养 活她。 如果她 必須自 
食 其力， 很明 显她就 得索取 两倍的 工錢， 否 則便会 餓死。 換句話 
說， 她的 劳动报 酬必須 加倍， 否則 她的劳 动便不 存在。 

妇女所 搞的大 多数工 作都可 以說是 这样。 她們 的报酬 一般很 
低， 因为她 們多半 是靠自 己劳 动以外 的財源 过活， 因 而能在 甚至低 
于 仅够滿 足她們 需要的 报酬下 工作。 同 样的， 僧侶 劳动的 报酬也 
是 低的。 对 实行君 主制国 家的实 际工人 說来， 幸而 这种劳 动只用 
以 制造沒 有多大 价値的 东西， 因 为这种 劳动如 果用以 制造日 常用 
品， 那 末在日 常用品 生产部 門要养 活家庭 的貧困 工人， 就不 能在这 
么低的 工資下 工作， 必 定由于 貧困与 饥餓而 死亡。 制造业 的劳动 
工資 往往高 于农业 的劳动 工資， 但前 者容易 遇到最 悲惨的 波动。 
有 的时候 ，战爭 或禁令 突然間 消灭某 一产品 的需求 ，幷 使从 事这种 
生产的 劳动陷 于非常 貧困的 状态。 时尙 的反复 无常， 往往 成为整 
个阶 級的致 命伤。 使 用鞋絲 带替代 扣带， 对 于舍菲 尔和伯 明罕人 
口是个 严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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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 笨或簡 单劳动 价格的 最小变 动被看 作严重 災难， 这 是合乎 
道理。 对 于在一 定程度 上拥有 超越財 富和超 越才能 的阶級 （才能 
事实上 是一种 个人財 富）， 利 潤率的 縮减不 过使他 們节省 一些費 
用， 或至多 使他們 在某种 程度侵 蝕已經 掌握的 資本。 但对 全部收 
入只够 維持生 存的人 ，工 資的下 降如果 对劳工 本身不 是致命 打击， 
至少 对他家 庭的部 分成員 是致命 打击。 

所以， 一切 政府， 为 装着对 人民福 利无微 不至的 家长式 关怀， 


在 任何意 料不到 的事故 使普通 劳动工 資意外 地下降 到劳工 生活費 


水平 以下的 时候， 都表示 願意帮 助貧困 阶級。 但政府 的仁慈 意图， 
往 往由于 它不能 精明地 选擇适 当补救 办法而 落空。 为使补 救办法 
能够 生效， 首先需 要調查 硏究劳 动价格 下降的 原因。 如果 下降屬 
于永 久性质 ，临时 性金錢 帮助完 全无用 ，只不 过使災 难的紧 迫性在 
一个时 間有所 緩和。 屬于上 述性质 的甚， 新方法 的发明 、新 輸入品 
的采用 和許多 消費者 的移住 在这 样非常 时期， 必 須寻找 以下补 
救 办法， 如給 失业工 人发現 新的或 永久的 职业， 鼓励 新产业 部門的 
建立， 着手 在遙远 地方兴 办企业 、殖民 等等。 

如果下 降不屬 于永久 性质， 只是 由于农 作物的 丰收或 歉收而 
产生， 那末 临时性 帮助应 当限于 那些因 波动而 不幸遭 受痛苦 的人。 

政 府或个 人如果 不分皂 白广施 博济， 事 后必定 悔恨这 样做沒 
有 效果。 通过 例子来 論证这 一点， 比仅 仅通过 議論更 能令人 信服。 


① 馬尔 薩斯: 《人口 原理》 ，第 5 版 ，第 3 篇 ，第 13 章。 

③ 上述第 二个和 最后一 个情 况幷不 必然地 、普 遍地或 永久地 使工資 率下降 。当 
一个新 輸入品 不替代 一种国 內产品 或一种 国外产 品时， 它必 定傾向 于提高 工資率 ，因 
为 只有扩 大国內 生产， 才能 获得这 产品。 继續 从离开 的国家 取得給 养的消 費者的 迁移， 
使 同一数 暈的劳 动力仍 然继續 活动， 虽然工 作性质 坷能有 所改变 此外， 上述 迁移可 
能 只是临 时的， 像英国 人迁往 欧洲大 陆和爱 尔兰人 迁往英 格兰与 欧洲大 陆那样 ^ 如果 
P 內財 政条件 或国内 安稳与 舒适条 件有所 改善， 迂 移的人 可能又 回来。 —— 英 譯本注 


第七章 劳动 的收入 


379 


假定 在一个 葡萄产 E， 酒桶 是那样 的多， 以致 无法全 部利用 。 
战 爭或一 个針对 着酒的 生产的 法規可 能使許 多葡萄 园所有 人把他 
們 土地栽 种其他 作物， 这就 是市場 上过剩 的桶业 的永久 性原因 。由 
于不知 道这个 原因， 人 們普遍 企图通 过购买 他們所 不需要 的酒桶 
来帮 助桶匠 ，或 通过賙 济来弥 补桶匠 由于利 潤减低 而遭受 的損失 
但无 用的购 买或慈 善的救 助不能 持久， 这 种购买 或救助 一停止 ，穷 
困 的桶匠 将又陷 入他們 所企图 解脫的 苦难。 他們所 作的牺 牲和所 
花費的 錢款, 除延 緩桶匠 无法摆 脫的痛 苦的日 期外， 沒給桶 匠带来 
任何 利益。 

另一 方面， 假 定酒桶 过剩的 原因只 是临时 性的， 就 是說， 只不 
过 由于今 年葡萄 歉收。 如 果不給 桶匠以 临时性 救助， 而鼓 励他們 
迁 到其他 地区或 参加其 他生产 部門， 那末在 来年酒 的产量 增多时 
将缺 少装酒 的桶， 而 酒桶的 价格， 由于生 产的手 段业經 破坏， 将漲 
得非常 的高, 幷取决 于自己 不能制 造酒桶 的貪婪 投机商 的意旨 。部 
分 的酒也 許将由 于缺乏 酒桶而 腐敗。 除非工 資率发 生第二 次剧烈 
变动 ，否 則酒桶 的制造 不能恢 复和它 的需求 相称的 水平。 

由此 可見， 补救 办法必 須适应 于災害 的特殊 原因， 因此 在訂出 
办 法之前 ，必 須确定 原因。 

那末， 可把不 可缺少 的衣食 作为普 通粗工 工資的 标准， 但这个 
标准本 身时常 变动， 因为习 慣对于 人的需 要的程 度有很 大影响 。很 
难确定 ，法国 一些市 鎭的劳 工在完 全沒有 酒的情 况下能 否生存 。在 
偷敦， 啤 酒被看 作不可 缺少的 飮料， 是 一項必 需品， 以致乞 丐向人 
要 錢买一 瓶啤酒 ，① 正 像法国 乞丐通 常向人 要錢购 买一片 面包那 
样。 求 乞一片 面包， 在我 們看来 是很平 常的， 但在剛 从穷人 以馬鈴 

① 如果倫 敦乞丐 的調子 在过丧 眞的釔 到那祥 的高， 那末， 鉴于現 今英国 工人阶 
級的 不景气 情况， 乞 丐諒必 已降低 隶乞的 調子， 一 - 英 譯本注 


380 


第二篇 財富 的分旣 


W、 淀粉或 更粗礪 食物过 活的国 家来到 的外国 人看来 ，这也 許是不 
适 当的。 

所以， 不可 缺少的 衣食， 部 分地是 看劳工 所屬的 国家的 习慣而 
定。 他 所消費 的价値 越少， 他的通 常工資 可能就 越低， 而他的 劳动 
的产品 也可能 越廉。 如果 他的境 况改善 ，而他 的工資 增高， 这或是 
由于 消費者 現在要 付更高 的代价 来购芡 他的 产品， 或是由 于他的 
共 同生产 者所分 配到的 产品数 額有所 戚少。 

劳 工阶級 所处的 不利地 位是他 們不能 扩大消 費的有 力 原因。 
的确， 人都 高兴看 到他自 己和 他家屬 穿着适 合于气 候与季 节的衣 
服， 住 在寬敞 溫暖、 空 气流通 与适合 卫生的 屋子， 和 吃着有 益与充 
足 的食品 ，有 时还吃 美味与 多样化 食品。 但是 ，对于 看来是 很普通 
的物品 ，許 多国家 却认为 远远超 过严格 需要的 限度， 因此不 是劳工 
阶級 以它的 通常工 資所买 得到的 物品。 

严格 需要的 限度， 不但要 看劳工 及其家 屬生活 舒适程 度的不 
同而 不同， 幷且 要看他 的居住 国家对 不可缺 少費用 項目看 法的不 
同而 不同。 在这些 項目中 ，有 一个 我們剛 剛提到 ，即敎 养子女 。此 
外， 还有 其他在 性质上 沒有这 个那样 紧迫， 但 按天理 人情， 也是同 
样需要 ，例如 照顾老 年人。 不 幸得很 ，劳 工阶級 对此很 不注意 。大 
自然 可依賴 人类的 和食欲 与性欲 同样强 烈的动 力来保 存人种 ，但 
对于它 不再需 要的年 老人， 大 自然却 听任他 們依靠 不可靠 的儿女 
的 孝心， 或听 任他們 依靠更 不可靠 的他們 在年輕 时所作 的准备 。如 
果这是 社会 慣例， 每 一个家 庭都得 对老年 作未雨 綢繆， 正如 育嬰准 
备 那样， 那末我 們所說 的需要 的槪念 将有所 扩大, 而 最低工 資将有 
所 提髙。 

社会未 必有此 习慣， 这从博 爱观点 来看， 殊令人 憤慨。 想到 
劳工阶 級沒对 发生章 外不幸 事故、 殘 廢或疾 病的时 候以及 无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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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的老年 时期預 先有所 准备， 实堪 叹息。 考 虑这些 情况， 就会认 
为推动 或促进 劳工阶 級节儉 协会， 鼓 励劳工 阶級把 每天所 儲蓄的 
小額 款項存 在这些 协会 作为准 备金， 以备年 老或发 生意外 災难不 
能从劳 动賺得 利潤时 动用， 是最有 理由的 。① 但不能 希望这 些机构 
成功， 如 果沒有 敎导劳 工把这 种預防 办法看 作他的 义务或 要务幷 
把 以儲蓄 不断存 貯这些 机构看 作和繳 納租金 或捐稅 完全相 同的义 
务。 毫无疑 問， 这 个新的 义务将 使工資 率稍稍 提髙， 以致劳 工能作 
这样 的节約 ，但正 由于这 个原因 ，提 髙工 資是値 得做的 。可是 ，由于 
习慣 和政府 偏見， 一些 国家的 劳工不 但把他 們所可 能儲蓄 的錢花 
在 酒館， 而且往 往把应 該成为 他們欢 乐中心 的家庭 的衣食 之資花 
在 酒館， 在 这样的 国家， 这些机 ，构 怎能发 达呢。 富人 的无益 和糜費 

① 儲蓄錤 行在英 格兰、 荷兰 和德意 志的儿 个区搣 办得很 成功， 而 在政府 英明地 
采取 不干渉 方針的 地区办 得尤其 成功。 巴黎 保險公 司根据 最公平 原則創 立一个 儲蓄銀 
行， 幷对 它作最 可靠的 担保。 我們 希望， 所 有劳工 阶級都 将明白 把他們 的小額 儲蓄存 
在 这种机 构而不 用作危 險性很 大的投 資是明 智的。 他 們往往 被勾引 去作这 种投資 。此 
外， 上述儲 蓄对国 家还有 好处， 即墦 加生产 性資本 总額， 因而扩 大劳动 力的需 求*。 

*  儲蓄 銀厅最 近也在 _ 国的重 要城市 設立， 丼带来 那么大 利益， 以致我 們可希 
望， 美国备 处不人 都将設 立这种 銀行。 友誼会 或彡# 济会有 許多可 非議的 地方， 而儲蓄 
銀行却 沒有。 无 疑地， 友誼 会曾做 了一些 好事， 但 它也带 来一定 程度的 禍害。 下面一 
段摘自 苏格兰 高地协 会委員 会的报 吿节， 对于共 济会这 个祖織 作了很 适当的 評价， 

“在前 世紀， 大 不列顚 备部分 的劳工 組織 了若千 共济会 ，借以 預防貧 困# 这 些共济 
会的 原則通 常是， 由于会 員按期 繳納一 定数額 款項， 所以 在会員 害病或 年老和 在会負 
家屬 死亡时 >  发給 补助金 这些共 济会做 了許多 好事， 但它 們也带 来一定 坏处, 特別是 
常常 举行社 纟4 大会 ，浪 費很多 时間， 而且 常常举 行宴会 ，花 費很多 錢款。 会員必 須按期 
嫩 納一定 数額款 項， 否則經 过一定 时間 以后， 虽然他 們从前 曾緻納 款項， 也丧失 应得的 
利益 C 这是 必然的 結果， 因为共 济会事 实上和 保險公 司相同 )。 除上 述一定 数額款 項外， 
会員不 能鏹納 其他款 項， 尽管 他們 在有的 时候很 有能力 多儲蓄 一些。 这 呰共济 会对于 
成敗 情况往 往估計 錯誤， 結 果繳款 者得不 到和繳 款价値 相等的 利益， 或 由于初 期給付 
过 高的补 助金， 以致后 来弄得 破产。 狡 猾的人 往往盜 用会員 所徽納 的款， 他們 利用会 
員的 无經驗 設法弄 到保管 錢款的 职务。 利益是 遙远和 附有条 件的， 幷不 是每一 个会員 
都 能从存 款得到 利益， 只在 陷于穷 困时才 得到共 济会的 补助。 而且， 这 种組織 是那祥 
炱杂， 以致 許多人 不敢輕 县以辛 辛苦苦 积蓄的 款項投 入这种 組織、 —— 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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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娛乐， 自理智 的角度 看来， 不能认 为正当 ，何 况穷 人的无 意义的 
濫用 濫玩， 它 必定造 成严重 得多的 損害。 穷人 的欢乐 总带有 悲痛， 
而且在 哲学家 看来， 古希 腊罗馬 下級社 会的痛 飮节乃 是悲伤 日子。 

在本节 和前节 ，我們 提出一 些理由 ，說明 为什么 冒險家 即使沒 
得 到作为 資本家 的利潤 ，其 工資也 高于单 純工人 的工資 。除 这些理 
由外， 还有其 他5 虽不是 同样充 分或有 根据， 但却 不应当 忽視。 

劳工 的工資 是調和 雇主与 工人不 相容的 利益而 訂定合 同的結 
果。 工人企 图尽可 能多得 工資， 而雇主 企图尽 可能少 給工資 ，但在 
这个斗 爭中， 雇主的 一方， 除由于 职业关 系处在 有利地 位外， 还有 
另一个 优势。 毫无 疑問， 雇 主与工 人唇齿 相依， 一方 沒有另 一方的 
帮助 便一无 所得， 但就雇 主的需 要与工 人的需 要說， 前者沒 有后者 
那样 紧迫。 雇主不 雇用一 个工人 ，在 几个月 ，甚至 在几年 ，还 能生 
存， 而工人 如果几 星期沒 有活干 ，必 定陷于 穷困。 这 个情况 对于工 
資合同 必定有 很大的 影响。 

西 斯蒙第 在本书 （第 三版） 刊行 以后， 发 表了一 部著作 ，① 建議 
由 国会通 过一个 旨在于 改善劳 工阶級 情况的 法案。 他从以 下一个 
見 解出发 ，即劳 工的低 工資率 ，使 雇用 萝工的 冒險家 或雇主 得到利 
益。 他据 此下結 論說， 在困苦 时刻， 劳工 应該向 雇主要 求救济 ，而 
不应 該向社 会要求 救济。 所以， 他 建議， 不 論什么 时候， 土 地所有 
人 或农場 主必須 承担給 养农业 工人的 責任， 而制造 商必須 承担給 
养工业 工人的 責任。 另一 方面， 为阻 止由于 工人及 其家屬 不愁衣 
食而可 能发生 的人口 过剩， 他主 張給与 雇主阻 业 或 允許雇 工結婚 
的 权利。 

上述 計划， 虽 就它所 根据的 人道动 机說， 値 得同情 的考虑 ，但 


① 《政 治經 济学新 原理》 ，第 7 篇 ，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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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蓿 来是完 全不能 实行的 。硬 要社会 一个阶 級养活 另一个 阶級， 
是重大 侵犯財 产权， 而一些 人有权 支配另 一些人 的私事 ，更 是严重 
的侵犯 ，因为 在所有 权利中 ，最不 容許侵 犯的： 就是个 人行动 自由。 
任意 禁止一 个阶級 結婚， 势 必刺激 其他阶 級大量 生殖。 此外， 所謂 
低的 工資率 只对雇 主有利 的見解 是不正 确的。 工資 率的降 低和跟 
着而来 的竞爭 的不断 作用， 必 定使产 品价格 下降， 因 此从工 資下降 
得到利 益的乃 是消費 阶級或 換句話 說整个 社会。 如 果工資 下降得 
那样 的多， 以致一 般公众 要养活 工人， 他們也 在很大 程度上 从消費 
品的降 价得到 补偿。 

有 一些禍 害来自 人类的 缺陷和 自然的 組織， 人 口过剩 超过生 
活 資料所 能养活 的程度 ，就是 这类的 禍害。 总 的說来 ，野蛮 社会和 
文明 社会都 同样强 烈地感 到这个 禍害。 认为 它是社 会制度 的产物 
是不 正当的 想法， 认为 能够想 出办法 完全消 除这个 禍害只 是一种 
妄想。 硏究緩 和这个 禍害的 办法， 虽値得 人类的 感德， 但我 們必須 
謹愼 ，不要 輕信那 些不会 产生好 譽 果的 办法以 及飮鴆 止渴的 办法。 
毫无 疑問， 政府必 須在尽 可能不 干扰人 类事务 自然发 展的范 圍內， 
或在尽 可能不 妨碍个 人自由 来往的 范圍內 ，保 护劳工 阶級的 利益, 
因为这 些阶級 所处的 地位， 一 般說来 不像雇 主們那 样有利 。但 R 明 
的統 治者必 极力避 免私人 与私人 之間的 冲突， 以免 在天然 禍害之 
外 ，还加 上人为 禍害。 因此 ，他 同样保 护雇主 和工人 免除联 合的影 
响 。雇主 由于人 类較少 ，容 易互 通消息 ，而 工人不 用背叛 C 警察 必然 
随时 随地鎭 BD 形式很 难联合 起来。 不但 如此， 主張出 P 第一 的人 
甚 至认为 工人的 联合有 碍国家 繁荣， 因为它 傾向于 提高出 口品价 
格， 因而妨 害出口 品 在国外 市場上 的优越 地位， 他們 以为这 个优越 
非常 必要。 但是 ，一 个企囪 通过剝 削国內 大部分 生产者 ，以 期用低 
廉产品 供給外 国人， 使 他們从 本国人 民的困 苦与克 己得到 利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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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办 法来謀 求国家 繁荣的 政策， 究竟是 什么性 质的政 策呢？ 

我們 有时遇 到这样 的雇主 d 也們想 給他們 的貪婪 行为作 辯解， 
竟断然 主張， 工人 的工資 越高， 所做的 工作就 越少， 因此必 須以穷 
困刺激 工人。 斯 密是一 个有广 大經驗 与卓越 眼光的 作家， 他的意 
見和 上述主 張大不 相同。 让我們 引用他 的話： “劳动 的优厚 报酬， 
不但 足以促 进人口 的 繁殖， 而且 足以促 进一般 人民的 勤奋。 劳动的 
工資是 勤奋的 刺激。 像人 类的其 他品性 那样， 勤奋 受到越 大的鼓 
励 ，就有 越大的 增长。 丰衣足 食可增 加工人 的体力 ，而 改善 生活条 
件和 无忧无 虑以終 天年的 希望， 鼓励工 人尽力 工作。 因此 工資高 
的地 方的工 人总比 工資低 的地方 的工人 更积极 、更勤 奋和更 敏捷， 
例 如英格 兰工人 比苏格 兰工人 更积极 、更 勤奋和 更敏捷 ，而 大城市 
附 近的工 人比穷 乡僻壤 的工人 更积极 、更勤 奋和更 敏捷。 不錯 ，一 
些工 人如果 能在四 天內賺 得一周 的費用 ，就在 其他三 天閑吃 閑逛， 
但这 只是极 个別的 情况。 另一 方面， 工人如 果能得 到优厚 的按件 
計酬 的工資 ，都傾 向于过 度工作 ，以致 在几年 內毁坏 他的健 康和体 


第五节 現代 人从产 业进展 所得到 的独立 


政治 經济学 原理是 不变的 ，在 还沒观 察到或 还沒发 現以前 ，就 
已經 按上面 所說的 方式起 作用。 同一 的原因 总产生 同一的 結果， 
泰雅的 財富和 阿姆斯 特丹的 財富来 自同一 源头。 在 产业的 不断进 
展中， 常常发 生变动 的乃是 社会。 

古代人 对于农 业幷不 像在机 械工艺 上那么 落后于 現代人 。所 
以， 由于人 口繁殖 只需要 农产品 ，古代 的剩余 劳动力 比現今 的剰余 


① 《国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 第 1 篇 ，第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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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力多。 那些 只有有 限土地 或沒有 土地， 不能依 靠自己 劳动的 
产品 过活， 而又沒 有資金 ，幷且 不屑从 事一般 由奴隶 来搞的 下賤工 
作， 因 此只得 靠借貸 过日， 但却 沒有偿 还能力 的人， 不断要 求均分 
財产。 这是完 全做不 到的。 为抑 制他們 的不滿 情緖， 国家 領导人 
不得 不把他 們用在 軍事冒 險上， 而在战 爭停止 期間， 以从敌 人得到 
的战利 品或以 自己的 私人財 产养活 他們， 这 就是古 代国家 內訌外 
战、 选 举舞弊 以及平 民貴族 狼狽为 奸层見 迭出的 原因。 平 民与貴 
族 的这种 关系助 长了馬 里阿斯 、西拉 、龐貝 、凱撒 、安 托尼和 奧塔維 
阿 斯这样 人物的 野心， 幷最后 使全部 古罗馬 人淪为 卡利古 拉或赫 
利加 巴拉斯 这样穷 凶极恶 的人的 奴隶。 这些 人的絕 对統治 权的唯 
一 德政是 ，以 衣食供 給在他 苛虐統 治下的 臣民。 

泰雅 、科林 斯和迦 太基这 些活跃 城市的 景况稍 稍不同 ，但 它們 
不 能永久 牴抗以 掠夺为 生的更 貧穷和 更好战 民族的 侵略。 产业和 
文 明不断 成为野 蛮与貧 穷的牺 牲品， 連罗馬 最后也 被哥特 人和凡 
达 尔人征 服了。 

因此 ，欧 洲在中 世紀又 陷于野 蛮状态 ，这 种情况 只是希 腊和意 
大利初 期历史 的重演 ，不 过更为 严重。 每 一个貴 族或大 地主， fc 他 
的管 轄区域 ，都有 很多屬 下或帔 保护者 ，这些 人願意 随时跟 着他参 
加国內 或国外 战爭。 

如果 我企图 叙述在 这个时 期以后 帮助产 业进展 的許多 因素、 
我 就侵犯 历史家 領域， 但在这 里順便 提一下 所发生 的大变 动及其 
后果， 也 許是可 以的。 劳动成 为大多 数人民 謀生的 手段， 他 們不听 
仰大 地主的 鼻息， 大地 主也无 須对他 們时怀 戒备。 劳动由 資本給 
养和 支持。 保 护者与 被保护 者的关 系不存 在了。 連 最貧苦 的人也 
成为 自己的 主人， 他們 只依靠 自己的 才能。 国家能 够靠着 国內資 
源 来維持 ，而 政府从 人民得 到它从 前所慣 常惠賜 他們的 供应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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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 商业日 益增长 的繁荣 ，使 人們 对它們 有更高 的評价 。战 
爭的 目的， 从 掠夺与 破坏富 源改变 为悄悄 地独占 富源。 在 过去两 
百年， 在战 爭不是 为滿足 国家或 君主孩 子似的 虛荣的 地方， 成为爭 
斗的原 因的， 不是殖 民統治 ，即 是商业 独占。 战爭現 在不是 饥娥的 
野蛮人 和他們 的富裕 、勤 奋邻人 的斗爭 ，而是 文明国 家与文 明国家 
之間的 斗爭。 在战 斗中， 战胜 者竭力 保存征 服地的 資源。 土耳其 
人在 十五世 紀侵入 希腊， 似乎 是野蛮 对文明 所作的 最后一 次的进 
攻。 ①現在 劳动和 文明习 憤在一 般人类 中間占 着优势 ，这似 可使这 
样不幸 事故不 可能再 发生。 的确， 軍 事科学 的进步 已經使 人們无 
須为 着这样 斗爭的 結果而 担心。 

还 須再走 一步， 但 要走这 一步， 非 更广泛 地傳播 政治經 济学原 
理 不可。 这些 原理总 有一天 使人类 明白： 在 为获得 或保留 殖民統 
治或 商业独 占而作 的斗爭 所牺牲 的許多 生命是 白白牺 牲的， 因为 
他們 所追求 的是代 价很高 而又是 妄想的 利益； 国 外产品 ，甚 至自己 
殖民 地产品 ，只通 过增加 国內产 品才能 获得； 因此成 为关心 的适当 
对象 是国內 生产， 而 最能促 进国內 生产的 因素， 乃是 稳定的 政治、 
适 当与平 等的法 律以及 便利的 交通。 今后 国家的 命运， 将 不再侬 
存于 可能朝 夕瓦解 的政治 优势， 而依存 于知識 与智慧 的大小 程度， 
公务 人員将 越来越 大地依 靠生产 阶級， 因为 他們必 須依靠 生产阶 
級取得 供給。 人民 把租税 权掌握 在自己 手里， 就能 确保不 受暴虐 
的 統治。 为反抗 进步潮 流而作 的斗爭 ，将 以它 自己的 灭亡而 結束， 
因为 違反自 然道 理而作 的斗爭 絕沒有 效果。 


① 仅 指欧洲 而言， 因艿 这种斗 爭在亚 洲还继 續着。 英国軍 队最近 在亚洲 所以获 
得輝惶 的或就 是因为 組織与 文明精 神战胜 无政府 与掠夺 精神。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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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資本 的收入 

資本在 生产工 作中所 提供的 服务， 产生这 样使用 資本的 需求， 
幷 使資本 所有者 能对那 服务索 取多少 报酬。 

不 論資本 家自己 这样使 用他的 資本， 或 把它借 給另一 个人这 
样 使用， 它都 生一种 利潤， 叫做 这利潤 和使用 資本的 
劳动 的利潤 不同。 就前 者說， 所^ ^的 >1 [潤 ^ 成資 本家的 資本的 $ 
入 ，附 加在他 自己才 能与劳 动的收 入上面 ，幷 往往和 这个收 入混& 
一起； 就后 者說， 資本 的收入 恰是使 用資本 所付的 fL|、， 資 本所有 
者 把貸出 的資本 如果归 他所用 所能得 到的利 潤让給 款人。 

因为 探討借 貸資本 的利息 能帮助 說明自 己使用 資本所 能得到 
的利 潤这一 問題， 所以 对于利 息的本 质与变 动最好 先有个 正确槪 
念 o 


第一节 有 息貸款 

借 貸資本 的利息 ，也 就是現 在不适 当地称 为貨币 的利息 ，从前 
叫 做使用 資本的 租金。 这确是 正当的 說法， 因为利 息只不 过是使 
用一 个有价 値物品 所付的 价格或 租金。 但由 于这一 語后来 取得令 
人惽恶 的意义 即重利 意义， 現 在提到 它时， 使人 只想起 非法的 、过 
高的 利息， 所以 在一般 使用上 以一个 比較悦 耳但不 像它那 样深刻 
地表 达意思 的說法 来替代 。 

在 人們不 知道資 本的作 用或效 用之前 ，他 們也許 认为， 出借人 
要求租 金是罪 过或苛 刻行为 ，因为 这对富 人有利 而对穷 人有害 。不 
但如此 ，他們 还把积 蓄資金 的唯一 办法即 节儉看 作鄙吝 ，幷 认为这 
給 人民带 来損害 ，因 为在人 民看来 ，大 財主沒 有花費 的款項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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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 損失。 他們不 明白， 蓄 积貨币 以备用 于有利 途徑， 就 等于花 
費:, 因 为除非 貨币被 埋藏， 都能用 于有利 途徑。 他們也 不明白 ，事 
实上这 些款項 是按对 穷人千 百倍有 利的方 式消費 。① 他們 更不明 
白 ，除 非备有 供工人 利用的 資本， 工人就 很难得 到衣食 之資。 上述 
对于 沒有花 費全部 收入的 富人的 偏見， 現在还 相当普 遍存在 ，而从 
前 却非常 普遍， 連出 借人本 身也未 能完全 摆脫这 个偏見 ，他 們对自 
己所 扮演的 角色感 到那么 可耻， 以致 自己不 敢出面 而却雇 用最不 
名誉 的人去 收取完 全正当 幷对社 会非常 有益的 利潤。 

所以, 难怪 敎会禁 止有息 貸款， 民 法有几 个时期 也禁止 有息貸 
款， 而在整 个中世 紀时期 ，所有 欧洲大 国都认 为这种 生意是 不名誉 
的生意 ，听任 犹太人 經营。 在那 个时候 ，凤毛 麟角的 小規模 工业或 
商业， 依靠 商人或 技工自 己的微 末資本 維持， 而搞得 比較成 功的农 
业則 依靠顾 主或大 地主垫 付款項 維持， 这些 人为着 自己利 益使用 
农奴或 雇农。 人們 借款， 不 是用以 图利， 而 只是为 着应付 紧迫需 
要， 所 以索取 利息等 于乘人 之危以 牟利。 很容易 想像， 基于 兄弟般 
友爱原 則的基 督敎， 必 然指責 錙銖， 即 在現在 它也是 和豁达 胸怀不 
相容、 和一般 道德箴 言有抵 触的唯 利是图 的 行为。 孟德斯 鴣@认 
为， 禁止有 息貸款 是商业 衰退的 原因。 毫无 疑問， 它 是一个 原因， 
但只是 許多原 因中的 一个。 

产 业的不 断增长 使我們 对借貸 資本抱 不同的 看法。 在 一般情 
况下 ，借貸 資本不 再是救 急方法 ，而是 可凭借 給社会 或个人 博取巨 
大 利益的 手段或 工具。 索取利 息今后 将不再 看作貪 婪行为 或不道 
德 行为， 正如 接受土 地租金 或劳动 工 資不看 作貪樊 行为或 不道德 
行为 一样。 利 息是适 应双方 利便商 定的公 平合理 报酬， 而 規定借 

① 参閱 本书第 3 篇关 于再生 产的消 費部分 9 

③ 《法的 精神》 ，第 21 篇 ，第 2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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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与 出借人 之間的 条件的 契約， 和 任何其 他契約 的性质 完全相 
同。 

但 在一般 交換， 交 換一經 完成， 交 易便即 結束， 而在 借貸， 还須 
計 虑出借 人所冒 的不能 收回全 部資本 或至少 一部分 資本的 風險。 
这 种風險 一般估 計得很 現实， 幷以具 有保險 費性质 的附加 利息作 
为 补偿。 什 么时候 发生借 貸利息 問題， 就得 仔細区 分利息 的两个 
組 成部分 ，即 利息 本身与 保險費 性质的 利息。 如果不 这样做 ，就有 
犯錯誤 的危險 ，使 个人甚 或政府 宫吏很 难避免 无益或 有害的 举动。 

所以 ，什么 时候企 图限制 利息或 完全禁 止利息 ，高 利貸 就在什 
么时候 恢复。 处罰越 严峻， 执行越 认眞， 貨 币的利 息必定 升得越 
髙 ，，因 为風險 越大， 就 需要越 多的保 險費， 否則 无人願 意出借 。在 
罗馬 实施共 和政体 时期， 貨币 的利息 很高， 即 使不見 于历史 記載， 
也不 难料想 得到， 因 为債务 人是平 民而債 权人是 貴族， 前者 不断威 
吓 后者。 穆罕 默德的 法律禁 止利息 借貸， 但 这个禁 令在穆 斯林領 
土的后 果是怎 样呢？ 有息借 款一仍 旧貫， 除 偿付出 借人使 用他的 
資本的 报酬外 ，还必 須給付 他由于 違反法 律而冒 的風險 的补偿 。在 
基督敎 国家， 只要有 息借貸 看作非 法行为 ，情况 也必定 相同。 在基 
督敎 国家， 由于人 們必須 借貸， 他 們听任 犹太人 經营高 利貸。 因为 
他們在 各种口 实下对 于經营 高利貸 的犹太 人橫加 凌辱、 压 迫与敲 
詐， 所以 犹太人 非索取 非常高 的利息 不能补 偿他們 所一再 遭受的 
損失与 凌辱。 法国約 翰王在 1360 年所发 的专利 证現还 存在， 这些 
专 利证， 准許犹 太人以 每利弗 （二 十苏） 每周‘ 可得四 迪尼① 的利息 
率經 营抵押 放款， 这种利 息率等 于八分 六厘以 上的年 利息率 ，但在 
下一年 ，按 历史記 載这个 重然諾 的国王 ，竟把 利弗所 包含的 純銀数 


® 法国 旧輔币 名。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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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 ，以致 出借人 不能如 数收回 貸出时 的貨币 价値。 

即使不 考虑下 述情况 ，仅 仅以 上說明 ，就 够证明 当时所 索取的 
重利是 有理由 的。 这情 况是： 当时 所借的 款不是 用以发 展产业 ，而 
是 用以維 持战爭 、恣意 揮霍和 执行危 險性非 常大的 計划； 法 律沒有 
力量， 出借人 不能通 过法律 逼使債 务人履 行偿还 义务， 因此 出借人 
必 須得到 非常大 的保險 費以补 偿所冒 債务人 不偿还 貸款的 風險。 
事 实上， 在 所謂利 息或重 利中， 絕大部 分是保 險費， 而实际 或眞正 
利息， 即使 用借貸 資本的 租金， 都戚 到非常 的少， 因为 在那个 时候， 
資本 虽少， 但我們 有理由 可以料 想資本 的生产 性用途 尤少。 在約 
翰王 时代所 付的八 分六厘 利息中 ，也許 不过三 、四厘 相当于 所借的 
資本的 生产性 服务。 現在， 生产 劳动的 报酬比 那个时 候髙， 但即就 
現今說 ，也 只可把 五厘作 为資本 的租金 ，超过 的部分 是补偿 出借人 
的保 險費。 

所以 ，在所 謂利息 中往往 占更大 部分的 保險費 的比率 ，要 看借 
款人的 安全以 为定。 这安全 依存于 以下三 方面： 1. 借款用 途的安 
全;  2. 借款 人个人 才能与 品德;  3 .他 所居 住国家 的賢明 政府。 我們 
剛剛 看到， 中世 紀借款 危險用 途怎样 增加必 須給与 出借人 的保險 
費 。一切 带有危 險性的 投資都 使保險 費增加 ，所 不同 的只是 程度而 
已。 从前 的雅典 人把海 上利息 即用在 海上的 資本的 利息与 陆上利 
息即 用在岸 上的資 本的利 息区別 开来， 海上 利息被 估定为 每一航 
程三分 左右， 不論是 航行黑 海口岸 或是航 行地中 海口岸 。① 由于一 
年可以 从从容 容作两 次航行 ，所 以海上 年利息 可估定 为六分 ，而其 
他 利息一 般不超 过一分 二厘。 假定在 这一分 二厘利 息中一 半用以 
抵补 出借人 所冒的 風險， 那未 雅典的 貨币年 租金不 过六厘 9 我以 


① 《安 克西斯 游記》 ， 第 4 卷 ，第 3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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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沒有这 样高， 但如 果是这 样高， 那末， 海上利 息中， 五分 四厘就 
是 給与出 借人以 补偿他 所冒的 風險。 这样大 的保險 費部分 归因于 
雅典人 所与通 商的各 个民族 普遍具 有野蛮 习慣， 因为 在那个 时候， 
不 同民族 不像現 在那么 熟識， 而人民 尊重商 业法律 与慣例 的程度 
更不如 現今， 部分 归因于 为那时 候航海 技术的 幼稚。 那时 从皮里 
阿斯到 特拉皮 查斯的 航程， 虽不过 三百利 格①， 但却 比現今 从地中 
海岸 到中国 的三千 利格航 程危險 得多。 所以， 地理 知識与 航海术 
的改进 使利息 降低， 最后 幷使产 品的成 本价格 降低。 有 的时候 ，借 
貸 款項， 不 是用作 生产性 投資， 而是用 作完全 无益的 消費。 出借人 
对 于这种 借款必 定怀有 戒心， 因为它 不产生 什么可 用以还 本付息 
的 东西。 如 果借款 是从正 在增长 的收入 归还， 那就 等于預 先动用 
那項 收入； 如果借 款是从 某一收 入来源 归还， 那就是 浪費那 收入来 
源。 如果不 以收入 或收入 来源为 保证， 就是 把一个 人財产 交給另 
一个 人任意 使用。 

在 借款用 途对利 息率的 各种影 响中， 有 一个我 們必須 加以注 
意， 就是 借貸的 期限。 在其 他情况 如均相 同的假 設下， 如果出 借’人 
能 够在任 何时候 或至少 在很短 时間收 回他的 資金， 利息 便 較低。 
这是由 于随时 能够控 制資金 这个絕 对利益 ，还 由于風 險較少 ，因为 
能 够及时 收回資 金逃避 危險。 現代政 府发行 的可轉 让粟据 所提供 
的可即 时过戶 的 条件， 是許多 这些政 府能以 低利率 借到款 項的一 
个主要 原因。 © 在我 看来， 这个 利息不 够抵补 出借人 所冒的 風險， 
但出借 人得有 什么严 重警耗 ，定 能在事 变发生 以前出 卖他的 证券。 


① 一利 格合三 英里。 —— 譯者 

③ 大 不列顚 的短期 債券与 长期債 券提供 明显的 例证。 前者具 有庫券 形式， 而后 
者具 有忍債 形式， 前者 的利息 率比后 者的利 息率低 错多， 因为庫 券很容 县按票 面价格 
变卖 現款， 而公箧 短期中 的漲落 幅度比 利息大 得多。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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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 与的国 家证券 的利息 比上述 利息高 得多， 例 如法国 从前发 
行的个 人年金 证券， 政府 一般按 票面价 格九折 出售， 就年輕 人的平 
均年 龄說， 这种折 扣率是 高的。 所以， 日內瓦 人把年 金限定 在三十 
个著名 人物， 是 很精明 的 做法。 这样， 他們把 年金证 券弄成 可让与 
的证券 ，使 不可 让与证 券的利 息可得 到等于 可让与 证券的 利息。 

至于 借款人 的个人 品德与 才能对 决定給 付出借 人的保 險費的 
数額所 起的巨 大作用 ，这 沒有什 么疑問 ，因为 品德与 才能是 所謂个 
人 信用的 基础。 可无 須說， 信 用好的 人能以 比沒有 信用的 人低得 
多 的利息 率借到 款項。 

最 能增进 个人或 政府的 信用的 ，除 公认的 廉洁与 正直外 ，是过 
去按 期履行 契約。 事实上 ，按 期履 行契約 是信用 的基础 ，而 且是很 
牢靠的 基础。 但有 人也許 要問， 一 个从前 沒有拖 延欠款 的人， 为什 
么不会 在下一 个时刻 拖延欠 款呢？ 如 果他在 长时期 都按期 履行契 
約， 那末他 在下一 个时刻 拖延欠 款的可 能性就 极小。 1 因为， 如果他 
在过 去任何 时候都 能按期 还債， 他必定 拥有足 够应付 債务的 价値， 
威是說 ，他必 定拥有 超过他 的債务 的財产 。而 这就是 信用最 有力根 
据 。不然 ，他 就必定 精明处 事稳妥 投資， 能在一 切債务 到期以 前都有 
可用 以偿还 的哗入 ，这表 明他的 才能与 謹愼的 程度， 是他能 在未来 
如期 还債的 保证。 至于 为什么 商人如 果一度 不履行 契約或 犹豫履 
h 契約 ，他就 完全失 去他的 信用, 那是由 于和上 述完全 相反的 原因。 

最后， 如果 債务人 所居住 的国家 有賢明 政府， 这 就戚少 債权人 
所冒的 風險， 而减 少他所 必須索 取借以 柢补 那个風 險的保 險費。 
由此 可見， 什么 时候法 律及其 执行不 能保证 契約的 屨行， 什 么时候 
利 息率就 上升。 如果 法律鼓 励違反 契約的 行为， 例如允 許賴債 ，不 
承 认誠实 契約的 效力， 利 息率就 要漲得 更高。 

一般 认为， 拘禁 无偿还 能力債 务人， 对 借款人 有害， 但 这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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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 借款人 却非常 有利。 什么 地方出 借人的 权利受 到法律 上的最 
大保障 ，什 么地方 出借人 就更願 意出借 款項， 而且以 更公道 条件出 
借款項 。① 此外， 資金的 累积就 受到更 大的鼓 励^ 什 么地方 人民对 
于 他們的 儲蓄的 投資方 式有所 怀疑， 什么地 方人民 就有消 費全部 
收入 的强烈 动机。 这 一点也 許能够 帮助說 明一种 奇怪的 道德現 
象， 即在政 治混乱 时期， 人 們一般 醉生梦 死地恣 情作乐 。② 

可是 我虽然 认为必 須严厉 对待債 务人， 但我不 推荐拘 禁債务 
人 办法。 监禁債 务人就 是命令 他淸偿 債务而 同时又 使他无 法淸理 
債务， 印 度的制 度似更 有理， 債权 人得逮 捕无力 偿还的 債务人 ，把 
債务人 关在自 己家里 强迫他 从事有 益劳动 但不 論政府 采用什 
么办法 强迫債 务人淸 偿債务 ，这些 办法总 是无效 ，如 果法律 执行得 
不公 平或出 尔反尔 的話。 債务 人一摆 脫債权 人的控 制或有 希望摆 
脫滇 权人的 控制， 債权人 就冒有 風險。 这种風 險是有 代价的 ，因此 
必 須得到 补偿。  * 

給与 出借人 以抵补 他所冒 的損失 一部分 或全部 資本的 危險的 
保險費 ，已 跟单純 利息分 开之后 ，还要 說明的 只是单 純利息 那一部 


①  什么 地方都 沒像英 格兰那 样严厉 执行拘 禁无偿 还能力 債务人 办法。 有 一个时 
期， 債务人 不但为 着极小 債务， 在訴訟 中或在 債务还 沒依法 确定以 前受到 拘禁， 幷且 
在判决 以后， 所 执行的 拘禁年 数漫无 限制。 对 于这些 情况所 产生的 困难， 在我 們的破 
产法还 沒制定 以前， 已經部 分地訂 有补救 措施， 不过 破产法 更进一 歩减輕 債务人 _ 
苦。 但由 于在最 初沒苟 訂定肪 止破产 措施， 所 以上述 整个制 度失去 效用， 或在 很大程 
度 上失去 效用。 最重 要的 办法是 公布財 产， 这种办 法首先 使債权 人能够 預先比 較准确 
地估計 赓务人 信用的 根据与 程度， 其 次使他 能够在 債务人 拖延欠 款时， 从債务 人的資 
产 取偿， 而不 必通过 拘禁人 身去发 現或强 取他的 資产。 由此 可見， 政策 的一个 鍩誤必 
定产 生另一 个錯誤 《 - 英 譯本注 

②  参閱西 斯蒙第 在他的 《意大 利共和 国历史 》 —部 杰出著 作中关 于弗罗 林斯的 
瘟疫的 叙述， 在西 斯蒙第 之前， 博卡紹 也曾叙 述弗罗 林斯的 瘟疫， 在法 国革命 的儿个 
最可怕 时期， 可看到 柑似的 結泉。 

③  雷 納尔： 《哲 学史》 ，第 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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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即对 于資本 的效用 或使用 所付的 租金。 

可出借 的資本 的供給 越少， 它的需 求越大 ，叫做 利息的 这个总 
額的上 述那一 部分就 越大； 資本 的用途 越多， 它 的使用 越有利 ，它 
的 需求就 越大。 所以， 刹息 率的上 升幷不 必然地 或普遍 表明資 
本变 得更为 短缺， 因为 利息率 的上升 可能是 資本用 途增多 的一个 
象征。 斯密 曾說到 英国在 获得以 1763 年和 約結束 的战爭 的巨大 
胜利 后的这 种情况 在那个 时候， 利 息率不 下降而 上升， 英国从 
战 爭所获 得的重 大富源 ，給商 业与投 机幵辟 新的活 动地； 資 本在数 
量 上沒有 咸少， 但它 的需求 增加。 因 此利息 上升， 虽 然在大 多数情 
况下 是穷困 的象征 ，但在 那个时 候却是 获得新 富源的 結果。 

由 于完全 相反的 原因， 法国在 1812 年經 历恰恰 相反的 結果。 
长时 間的破 坏性战 爭使几 乎全部 对外交 通陷于 瘫瘓; 捐稅 苛杂； 施 
行有害 的特許 制度； 政府 本身从 事商业 企业; 常常任 意更改 輸入品 
稅率； 充公 、破坏 、迫害 一 - 总之， 一貫 貪婪幷 与人民 利益不 相容的 
政府， 使所有 产业遇 到最大 的困难 、冒 着最大 的風險 幷遭受 最大的 
損害。 国家 的資本 总量大 抵下降 ，伹資 本的有 利使用 变得更 稀罕， 
带 有更大 風險。 这达到 这样的 程度， 以致法 国在那 个时期 的利息 
空前 低落。 一般 說来， 低利息 是极度 繁荣的 象征， 而 在那个 时候却 
是极度 穷困的 結果。 

上述 例外只 不过帮 助证明 这个一 般永恒 規律， 可利用 的資本 
增加 越多， 借 貸資本 的利息 就降得 越低。 关 于可利 用的資 本的供 
給， 那要看 从前的 儲蓄額 而定。 在 这方面 ，我 必須請 讀者参 閲我在 
上面 关于資 本的形 成所說 的話。 ® 


①  《国民 財富的 性貭和 原因的 硏究》 ，第 1 篇 ，第 9 章， 

②  参間 本书第 1 篇第 11 章， 据說， 城市 的利息 率通常 略泜于 乡村的 利息率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1 篇 ，第 9 章: U 原因 很明显 • 賫本多 半掌握 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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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 寻求使 用的資 本和寻 求資本 的产业 都得到 最大的 滿足， 
就必 須給人 办理一 切有关 利息借 貸事务 的完全 自由。 如果 听其自 
然， 可 使用的 資本很 少会在 长久时 間不得 其用， 而且 有理由 可以相 
信， 企 业将在 社会实 际状态 所允許 的范圍 內活跃 起来。 

但 必須密 切注意 亭呼 亨 一語的 意义， 因为 它对利 
息率有 影响。 只所有 又44««¥卩 贏 A 使用 的資本 才可以 說是在 
流通中 的資本 。已 經投入 生产或 其他用 途幷正 在这样 使用的 資本， 
就不再 在市場 流通， 因 而不再 成为流 通資本 总量的 部分。 除非 
这个 資本是 用于所 有人能 够很容 易把它 提出移 到其他 用途， 否則 
这个資 本的所 有人不 再成为 借貸市 場上其 他資本 所有人 的竞爭 
者。 所以， 借給商 人而且 在短时 間能够 从他手 里收回 的資本 ，是它 
的 所有人 俱容易 处理， 同时也 是很容 易轉到 任何他 认为合 宜的其 
他 用途的 資本。 至于貼 現汇票 ， 那 是商人 之間的 一种借 貸方式 ，更 
不必 說了。 

所有 人为着 自己利 益使用 在易于 結束的 生意例 如食品 杂貨生 
意的 資本， 可 以說和 上述資 本大抵 相同。 这 个所有 人所經 售的物 
品 ，无 論在什 么时候 都很容 易出售 ，而 这样使 用的資 本可把 它变为 
現金 ，如果 是出借 可把它 收回， 再出借 幷用在 其他生 意或把 它用在 
任 何其他 方面。 这資本 老是在 实际流 通， 或至 少接近 于实际 流通。 
在 所有价 値中， 貨 币的价 値是最 能立即 处理的 价値。 至于 投在建 


富 裕居民 手里， 至少是 掌握在 那些到 城市經 营生意 幷带着 所經营 的貨物 即資本 的人手 
里 ，他 們不願 把資本 使用在 离他們 很远因 而不县 稽査的 地方。 城市 c 特別大 域市） 戟 
本的大 市場， 也是 更大的 劳动力 市場。 未 加使用 的資本 不多的 乡村， 可 看到相 反的情 
况， 所以髙 利貸在 乡村比 較普遍 ^ 如果 乡村借 貸生意 是更安 全而且 有更大 信用， 高利 
貸情 况就不 会那么 严重： 

*  上面 的話大 体正 确， 但如 果城乡 交通很 便利， 城 市在这 方面所 占的优 势便大 
大减小 。 就英 国說， 城乡的 这种差 別儿乎 觉察不 出》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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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工厂或 其他建 筑物， 甚至 投在小 型动产 的資本 ， 乃 是固定 資本。 
固 定資本 由于它 不能再 作別用 ，所以 脫离了 流动資 本領域 ，除 产生 
它所投 入的产 品的利 益外， 不能再 产生其 他任何 利益。 也 不应該 
忽 視这个 事实： 即使 把工厂 或其他 建筑物 出卖， 它的 作为資 本的价 
値 幷不由 于出售 而恢复 流通， 因为它 只不过 是从购 买人之 手轉到 
出卖人 之手。 这 項售卖 旣不增 加也不 减少市 場上的 流动資 本額。 
要想正 确地判 定决定 資本利 息率和 資本利 潤率的 原因， 就 得注意 
上述 情况。 我們就 要說到 資本的 利潤。 有时 有人这 祥想， 資本可 
由 于信用 的运用 而增加 起来。 这个謬 見只能 由完全 不知資 本的性 
质与 作用而 产生， 尽管 在自称 闡論政 治經济 学的箸 作里时 常出現 
这种 論調。 資 本是由 有形物 质所具 有的确 实价値 組成， 而 不是由 
无 形产品 組成， 无形 产品完 全不能 累积。 一 个有形 产品明 显地不 
能同 时花在 两个地 方或由 两个人 使用。 构成 一个制 造商的 資本如 
工厂、 机器、 器具、 粮食与 存貨等 可能是 全部借 来的， 在这 种情况 
下， 他是以 借入的 資本經 营生理 ，而 不是以 自己的 資本經 营生理 ，但 
毫无 疑問， 在这資 本归他 支配与 管理的 时間， 任何其 他人都 不能使 
用， 因 为出借 人已把 处理这 資本的 权力暫 时移轉 給他。 許 許多多 
其他人 也許会 提出担 保品和 信用申 請借貸 ，但他 們的申 請借貸 ，絕 
不 能增加 可使用 資本的 数量， 只不 过使其 他資本 不至放 着不用 。① 


① 参閱 本书第 1 篇, 第 #0、11 章, 关于使 用資本 的方式 和关于 資本的 变形与 累积。 
这里所 說和第 1 篇第 22 章关于 貨币的 代表所 作的闡 論丼不 矛盾。 由 有信用 的人签 署 
的 汇票， 只 是一种 方法， 借 以在它 的轉让 与到期 的中間 时間， 从第 三者厝 到实际 价値或 
确实 价値。 凭票 即付或 見后即 付的 票据， 不 論由政 府发行 或闺私 菅銀行 发出， 都不过 
是以 低廉的 紙质流 通媒介 替代貴 重的金 屬流通 媒介。 由于金 屬所执 行的货 m 功 用由紙 
来 完成， 所 以金颶 可解放 出来, 供其他 用途， 而 且由于 它可用 以交換 其他貨 物或产 业所 
用 工具， 这个 替代就 使自嫌 本发生 絕对的 增加， 但 除此以 外沒有 其他。 茧于增 益的程 
度， 只限于 流通所 需耍而 且由这 办法所 节省的 金屬的 价値。 这价 値和国 家資本 总价値 
比 起来只 是滄海 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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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 不至希 望我把 那些有 时使資 本家出 借資本 或影响 他所索 
取的 利息的 动机如 感情、 亲戚 关系、 豪爽、 感激 等等列 举出来 。讀 
者 应当自 己 判断道 德原因 对政治 經济学 規律的 作用。 我們 的任务 
只 在于闡 明政治 經济学 規律。 

限定資 本家只 能按某 一固定 利息率 出借， 就是 对他們 的貨物 
任意估 定价値 ，就 是把价 格的最 高限度 强加在 他們的 貨物上 ，就是 
把 不能接 受或不 願意接 受限定 利息率 的資本 家的那 一部分 流动資 
本从 流动資 本总量 中排挤 出去。 这 种法律 是那么 有害， 以 致不遵 
守它是 理所当 然的。 出借 人不願 遵守， 借款 人由于 需要关 系也不 
想 遵守， 他 們联合 逃避， 这是 很容易 做到， 因 为他們 只須約 定把名 
义上不 叫做利 息而实 际上等 于利息 的利益 給与出 借人。 这 种法規 
的 唯一結 果是， 它增加 出借人 所冒的 風險， 因 而增加 必須給 与出借 
人的 补偿， 这 样就使 利息率 提高。 看到 限定利 息率的 政府， 几乎都 
是以高 于法定 利息率 的利息 来借自 己 所需要 的款項 因而树 立破坏 

自 己制定 法律的 榜样， 是 多么有 趣啊！ 

/ 

利息应 当由法 律决定 ，这 是非 常适当 与非常 必要的 ，但 法律只 
应当 在事前 未曾議 定利息 率的情 况下作 这决定 ，例如 ，依法 收回一 
笔应当 付息的 款項。 我 认为， 在 这种情 况下， 法律所 决定的 利息率 
应当 按照人 們通常 給付的 最低利 息率。 这是 完全合 理的， 扣留一 
笔資本 的人， 应当归 还这笔 資本， 甚 至給付 利息； 但 这是假 定这笔 
資本一 向归他 占有。 不能 設想， 他占 有这笔 資本而 沒有把 它用作 
危險 性最小 的投資 ，因而 沒有从 它得到 它所能 够提供 的最低 利息。 

但这 个利息 率不应 該叫做 法定利 息率， 因为利 息率不 应該由 
法 律限定 或决定 ，正 如汇兗 率或酒 、亚 麻布及 其他任 何貨物 的价格 
不应 該由法 律限定 或决定 一样。 在 这里， 我 应当把 一个非 常普遍 
的 錯誤指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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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在出 借时刻 通常具 有貨币 形式， 人們因 此认为 ，貨 币充足 
和資 本充足 是同样 东西， 所以 貨币充 足就使 利息率 下降。 当商人 
告訴我 們貨币 短缺或 貨币充 足时， 他 們所使 用的詞 語是謬 誤的。 
应当 承认， 达 些謬誤 詞語， 和貨币 利息这 一謬誤 說法， 是同 样适当 
或适 用的。 但事 实是， 不論貨 币充足 或短缺 ，或 它的 代用物 充足或 
短缺， 对于 利息率 都沒有 影响， 正 如柿子 、小 麦或絲 的充足 或短缺 
对于利 息率沒 有影响 一样。 出借的 不是任 何特殊 貨物， 甚 至不是 
貨币 C 貨币本 身只是 一种貨 物像一 切其他 貨物那 样)， 而是 累积以 
供有 益投資 使用的 价値。 

—个人 在快要 出借时 ，把他 作为这 样使用 的总价 値变为 貨币， 
而借款 人一得 到这个 价値就 把它換 取其他 东西。 完 成上述 工作的 
貨币立 即着手 完成另 一个相 同工作 或不相 同工作 ，究 竟是 什么， f 

也許 是繳納 租稅， 也 許是发 軍餉。 出借 的价値 只暫士 
式 ，正 如我們 在上面 探討領 受与花 費收入 时曾說 ，收入 
只 暫时具 有貨币 形式， 同一的 貨币在 一年內 可能用 以移轉 同一数 
額 收入一 百次。 同 样的， 用以 把一个 出借人 手里的 价値移 給一个 
借用 人的同 一金額 貨币， 可能在 完成无 数次移 轉以后 ，又在 第二个 
借用 人与第 二个出 借人之 間完成 同样的 工作， 而不 剝夺第 一个借 
用人 所收受 的任何 部分的 价値。 因此， 实 际上所 借的是 价値， 而不 
是任 何特种 金屬或 貨物。 各种 潰物都 可以出 借与借 用如同 貨币一 

样， 而利息 率絕不 依存于 出借与 借用的 物品的 性质。 在商 业上什 

* 

么 也沒有 像出借 与借用 貨币以 外的物 品那样 普遍。 当一个 制造商 
按 某种信 用条件 賒买其 他行号 的原材 料时， 他事实 上是借 到羊毛 
或棉 (这 要看他 所需要 的是什 么）， 利用 这些原 材料的 价値， 而这些 
原 材料的 性质， 对 于他記 入出卖 人貸方 的利息 沒有影 响①。 出借的 
~~ ① 許多 有息貸 款沒具 有这个 名称， 也不意 味着貨 币移轉 。 当零售 商从制 造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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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的 过剩或 短缺， 只对这 貨物跟 其他貨 物的相 对价格 有影响 ，而 
对这 貨物的 貸借利 息率絲 毫沒有 影响。 所以， 当銀 币失去 它原有 
的相对 价値的 四分之 三时， 尽 管在出 借同一 分量資 本时需 要給付 
四倍的 銀币， 但利息 率却不 变更。 市 場上的 硬币或 貨币的 数量可 
能 增加十 倍而不 增加可 使用資 本或流 动資本 的数量 。① 

所以， 說貨币 利息是 个严重 的錯誤 ，认为 利息率 取决于 貨币的 
充 足与短 少这个 錯誤結 論®， 也 許就是 起源于 这个不 正当的 措詞。 
劳氏和 孟德斯 鳩都陷 入这个 錯誤， 連 很有識 見的洛 克在討 論降低 
貨币利 息方法 的某一 著作中 ，也 犯有这 个錯誤 ，难怪 其他作 家受到 
迷惑。 利息理 論被罩 上烟雾 ，驅散 烟雾的 是休謨 与斯密 。③ 但要明 


批发 商购买 貨物以 补充他 店中存 貨时， 他就 是出联 [息 借款， 或在一 定期限 偿还， 或在这 
期限之 前偿还 而保留 扣头， 这个 扣头 就是貨 主除貨 价外所 索取的 利息的 归还。 当乡間 
商 人把一 笔款汇 往巴黎 銀行而 后來向 該銀行 开出汇 票时， 他就是 在汇款 到迖与 支忖汇 
票的中 間时間 把>款 項借与 鋲行。 这借款 利息， 銀行直 接記在 他的来 往帳。 斯托 奇編写 
一 部叫做 《政治 經济学 敎程》 来敎 授俄罗 斯靑年 大众， 这部 15 在圣 彼得堡 刊行， 在第 3 
卷第 103 頁， 他 吿訴我 們說， 英 国商人 或他們 在俄罗 斯的代 办商， 以按十 二个月 付款的 
条件把 貨賒給 他們的 顾客， 这 样就使 俄发斯 购买日 常用品 的人能 在偿还 貨款很 久以前 
出卖 貨物丼 在中間 时間利 用貨款 以此 之故， 他們 使用了 从来沒 有打箄 这样使 用的英 
国 資本。 但应該 設想， 英国人 从提高 貨物价 格来补 偿这笔 利息。 不过 ，俄 罗斯資 本的乎 
均利潤 率是那 样的高 ，以 致連这 样迁迴 的借款 方式对 当地商 人还相 当有利 a 

①  这和上 面所說 的貴金 囅构成 社会資 本的一 部分幷 不矛盾 貴金屬 构成 資本的 
一个 項目， 而不 构成亨 年导亨 呼:或 亨; f 的一个 項目， 因 为它們 是已經 使用， 而不是 
正在寻 求用途 ■ — 它 于 从一 个人轉 到另一 个人。 如 果它們 在这方 
面的供 給超过 需求， 就被 達到价 格仍旧 較高的 其他 地方。 如果各 地方的 貴金屬 都很充 
足， 以致它 們的价 袼普遍 降低， 那末 它們价 値的总 和沒有 增加， 但 在踉等 値的其 他貨物 
交換 时要拿 出更大 的数量 。 

②  如果貨 币的供 給越多 ，利 息总是 越低， 那末葡 萄牙、 巴西 和西印 度的利 息将低 
于 德意志 、瑞士 等国的 利息。 实际情 况决不 是这样 。 

⑧ 休謨: 《論 文集》 第 1 篇第 4 論文。 《国 民財富 的性质 和原因 的硏究 》 第 2 篇第 
4 章。 洛 克和孟 德斯鳩 关于政 洽經济 学写得 不多， 这 对政治 經济学 硏究者 說是个 幸事， 
因为作 家的才 能和技 巧只有 把他不 完全熟 悉的問 題弄得 迷离費 解。 說老 实話， 有大才 
能 的人不 出語惊 人不肯 罢体， 这对一 般讀者 是最危 險不过 mr, 因 为他們 对于原 則沒有 
足够 的基本 知識， 不 能一下 子发現 錯誤。 就 那爸只 在于搜 集材料 幷加以 分类的 学科如 
植物学 或博物 学說， 人 們尽可 多看， 但就 旨在于 从个別 事实演 繹一般 規律的 学科說 ，最 
好的 办法是 少看, 幷对 少量要 看的书 作精明 的选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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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了解 利息， 就得 对本书 称为資 本的那 个东西 有正确 槪念， 幷須从 
以 下信念 出发， 即出 借的或 借用的 物品， 不 是特殊 貨物或 特殊商 
品， 而是价 値的一 部分， 就是可 作这样 使用的 資本的 总价値 的一部 
分; 各时候 和各地 方使用 这部分 資本所 給付的 利息， 依存于 借貸資 
本的 需求与 供給的 比例， 完全 不依存 于出借 貨物的 特殊形 式或性 
质 ，不論 該貨物 是貨币 或是任 何其他 物品。 


第二节 資本 的利潤 

我們 巳經充 分討論 借用資 本人对 出借人 所給付 的利息 的性质 
与 动机。 虽 然我們 看得很 淸楚， 这利 息由資 本的租 金与补 偿資本 
家所冒 全部地 或局部 地失去 資本的 風險的 保險費 組成， 但 我們也 
看得 淸楚， 分开或 区別这 两个組 成部分 是极其 困难的 事体。 

現 在让我 們进而 硏究从 使用資 本得到 利潤的 原因， 不 管是借 
款人 或資本 家自己 使用。 要这 样做， 就得先 把資本 的利潤 跟使用 
資 本的劳 动的利 潤区別 开来。 在作出 这个区 分时， 我們又 将遇到 
极大 困难， 尽管我 們很容 易看到 ，醫險 家的报 酬或屬 于冒險 家那一 
部分的 报酬一 般兼有 这两种 利潤。 斯 密和大 多数关 于政治 經济学 
的英 国作家 沒注意 到这个 区別， 他們 把明显 地屬于 劳动的 利潤的 
許多 項目， 放在資 本或他 們叫做 本錢的 利澗这 个总項 目下。 ® 


① 斯密 认为， 由于 以下理 由不作 这种区 別是芷 当的。 他說: “假定 在某一 地方制 
造 业所使 用的資 本年利 潤一般 是百分 之十。 有 两个不 同的制 造商， 一个 毎年仅 仅加工 
七百 英磅粗 材料， 而 另一个 毎年加 工七千 英磅細 材料。 如 果这两 个制造 商的毎 年劳动 
費用同 是三百 英鎊， 那 末前一 个所用 的資本 将只等 于一千 英鎊， 而后一 个所用 的資本 
将 等于七 千三百 英鎊。 所以 ，按百 分之十 計算， 前一 个毎年 仅能指 轺得到 一百鎊 利潤， 
而 后者可 指望得 到七百 三十鎊 利潤。 ”他接 着下結 論說： •利 潤是和 資本成 比例, 而不是 
和劳动 与督察 及管理 技能成 比例。 ”但他 所举的 例完全 沒有說 服力。 我們 可同样 容县地 
假定， 有 两个制 造商, 在同一 地方經 营同一 生意， 資本同 是一千 英鎊， 前者 由积极 、节省 
和 有才智 的經理 指揮， 而后者 甶懶惰 、浪費 和无識 的經理 指揮， 前 者毎年 得一百 五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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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比較 总利潤 的平均 和同行 之間利 潤差額 的平均 这項 
差 額似乎 是所使 用的技 能与劳 动的差 異的正 确指标 一一， 也許可 
大 体准确 地估定 总利潤 中屬于 資本的 那部分 利潤和 屬于使 用資本 
的 劳动的 那部分 利潤。 我們可 假定， 两家皮 毛商行 各以十 万法郞 
为資本 ，一 家毎年 平均得 二万四 千法郞 利潤， 而另一 家只得 六千法 
郞。 这 两者之 差是一 万八千 法郞， 这 可以說 是由于 不同程 度的技 
能与 劳动。 利 潤差額 的平均 是九千 法郞， 这 可看作 劳动的 利得。 
从一 万五千 法郞即 这行业 的平均 利潤戚 去九千 法郞， 就得 到六千 
法郞， 即所 投入的 資本的 利潤。 

我认为 上面例 子可作 为区別 那些混 在一起 的利潤 項 目的方 
法， 但不能 作为相 当准确 地估定 这些項 目的各 自比率 的方法 。但 
即 使沒有 什么指 标使我 們能够 精細地 区分資 本的利 潤和使 用資本 
的劳动 的利潤 ，我 們也可 假定， 資本的 利潤总 是和所 冒的局 部損失 
或全 部損失 的風險 相称， 幷 和使用 的期限 相称。 事 实上， 有 資本可 
自 由使 用的冒 險家， 事 前总先 权衡上 面提到 的各种 投資方 式①的 
利害 ，幷在 其他情 况如均 相同的 条件下 ，喜欢 带有最 小風險 幷能最 
快地收 回本利 的投資 方式。 因此， 在 危險性 很大不 能在短 时間結 
束的冒 險事业 ，想 获得 資本的 竞爭就 比較不 剧烈。 的确 ，除 非这些 
冒險事 业的利 潤率比 一般利 潤率高 得許多 ，使 得資本 家願冒 風險， 
否則 資本不 会投在 这些事 业上。 所以， 理 論上可 假定。 冒 險事业 
的 危險性 越大， 投資 的期間 越长， 資本的 利潤就 越高。 經驗 已經证 
明， 这个假 設是正 确的。  ' 

如果資 本的某 种使用 方式， ^例 如和中 国交易 ，旣 不能提 供和資 


鎊 利潤， 而后者 仅得五 十英鎊 利潤。 这个差 異不是 由于所 _ 資本 大小不 肫， 而 是由于 
使用 資本的 技能与 劳劫优 劣悬殊 。 技能 与劳动 在前者 比在后 者有更 大的生 产力。 

① 本书第 2 篇 ，第 7 韋 ，第 3 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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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呆 滞时間 相称的 利潤， 而又 不能提 供和損 失的風 險以及 一笔交 
易需 要很长 时間也 許二年 才能收 回本利 这个情 况相称 的利潤 ，一 
部分資 本将逐 漸从这 方面退 出去。 竞爭 将緩和 下来， 利潤 将逐漸 
增高， 一直到 增高的 利潤足 够吸引 新的資 本为止 。① 

这也足 以說明 ，为什 么按照 新方法 使用資 本所得 的利潤 ，比按 
照 一般的 或寻常 的方法 使用資 本所得 的利潤 来得大 —— 所 謂一般 
的或 寻常的 方法是 指有关 的生产 和消費 情况早 已明白 而言。 就前 
者說， 成功的 无把握 使竞爭 者裹足 不前； 就后 者說， 用途的 安全使 
竞爭 者爭先 恐后。 

总之， 在这个 事情， 正如 在人类 利益冲 突的一 切其他 事情一 
样， 利潤 比率是 取决于 按各个 方法使 用資本 的供求 的比率 u 

斯 密和斯 密学派 的其他 作家， 认 为对一 切东西 所首先 給付的 
代价， 即原始 买价， 是人的 劳动。 他們沒 有接下 去說， 对于 毎一个 
购 买物， 还給付 用以生 产这个 购买物 的資本 的生产 力与协 力的买 
价。 他們 要問， 难道資 本本身 不是由 累积的 产品即 累积的 劳动組 
成 的嗎？ 不錯， 但資 本的价 値和資 本的生 产力的 价値却 有区別 ，正 
如一块 土地的 价値和 它的年 租金的 价値完 全不同 一样。 当 一千法 
郞資 本以五 十法郞 报酬出 借一年 或說得 确切些 出租一 年时， 这笔 
資本的 生产力 在那一 段时間 由于得 到那报 酬就移 轉給另 一 个人。 
除五十 法郞外 ，出 借人还 收回一 千法郞 本金， 这一千 法郞又 可像从 
前那 样应用 于同一 目的。 因此 ，这 笔資本 虽是先 前存在 的产品 ，但 
它 的年利 潤是个 完全新 产品， 幷和 創造它 的劳动 无关。 

所以， 当一个 产品借 着資本 的帮助 最后完 成时， 其价 値的一 

'一① 至 于前一 韋提到 的把劳 动吸引 到某一 行业去 的其他 动机， 或使 劳动逃 避某一 
ff 业 的其他 动机， 更不必 說了。 这些 动机有 的时候 在同一 方向起 作用， 使劳动 与資本 
的利潤 一起升 降》 当这些 动机在 相反方 向起作 用时， 資本 利潤的 差異与 劳动利 潤的差 
異 便互相 抵銷。 


" 博 f  art-.  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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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必須 用以酬 报資本 的生产 力而另 一部分 用以酬 报劳动 的生产 
力， 因为 这两者 协同生 产这个 产品。 这样使 用的部 分和資 本本身 
的价 値完全 不同。 資本全 数归还 原主， 它于 提供生 产性服 务后又 
以完整 的状态 出現。 此外， 資 本的这 个利潤 也不代 表原始 用以創 
造資本 的劳动 的任何 部分。 

从 上面我 們不能 不作这 个結論 ，資本 的利潤 ，像 土地及 其他天 
然富源 的利潤 那样， 是 对生产 性服务 的等値 报酬。 資本的 生产性 
服务虽 和劳动 的生产 性服务 不同， 但 在創造 財富的 过程中 却是劳 
动 的生产 性服务 的有力 同 盟者。 


第三节 最有 益于社 会的資 本使用 

对資 本家自 己說， 資本最 有利的 用法， 是 在同样 風險下 能生最 
大利潤 的用法 ，但对 他最有 利未必 对一般 社会也 最有利 ，因 为資本 
有这 个特殊 机能， 除产 生它本 身所特 有的收 入外， 还 帮助土 地与劳 
动产生 收入。 这 是什么 对个人 最有利 也对整 个社会 最有利 这个一 
般 原則的 例外。 借給 外国的 資本， 很 可能給 資本所 有人及 本国生 
最高 利息， 但对于 扩大全 国境內 的收人 或对于 国家产 业无所 帮助。 
如果 这資本 是在国 內使用 ，就 能有所 帮助。 

就 一个国 家的利 益說， 投 在国內 农业上 的資本 是最有 利使用 
的 資本。 它 使这个 国家的 土地与 劳动的 生产力 增大， 幷使 劳动的 
利 潤与地 产的利 潤同时 增加。 在 英明領 导的使 用下， 資本 可使荒 
山变为 桑田。 色芬、 皮里尼 斯和沃 州四面 皆山， 从 前都是 不毛之 
地， 現在却 一片靑 葱菽麦 蔽野。 山的部 分岩石 用火药 炸毁， 炸下的 
碎石块 用以筑 成一层 一层的 台地， 支 持由人 工运往 那边的 土所鋪 
成的薄 地层。 这样， 不 毛石地 变为靑 翠葱蘢 充滿产 品与居 民的斜 
坡形 台地。 花費在 这样惨 淡經营 的資本 ，如果 用于对 外商业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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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資本家 带来更 大利潤 ，但这 区域的 总收入 便将减 少„ 

由 于同样 的原因 ，用 于加强 或增进 天然生 产力的 資本， 也是用 
得 其宜的 資本。 設計得 很好与 有用的 机器所 生产的 收入， 比它的 
成 本的利 息多， 它不 但給資 本所有 人提供 增加的 利潤， 而且 对消费 
者 与一般 社会也 有利。 其裨益 的程度 等于它 所节省 費用的 程度， 
因 为毎一 次的节 約等于 这么多 利益。 

就国家 利益說 ，仅 次于 上述的 資本有 利用法 ，是 把它用 在制造 
业 与国內 商业， 因为用 这种資 本开办 的产业 所生的 利潤是 在同內 
赚 得的， 至于投 在国外 商业的 資本， 則 无差別 地对一 切国家 的产业 
与富源 有利。 

对国家 最无利 的資本 用法， 乃是 經营外 国与外 国之間 的运輸 
业。 

当 一个国 家拥有 巨額資 本时， 它 最好把 这資本 分投在 上述各 
产业 部門， 因 为这些 部門都 有厚利 可图， 而且 这些部 門所生 的利潤 
对 資本家 說几乎 相同， 虽 然对整 个国家 說很不 相同。 把国 家資本 
大量 投入运 輸业， 对土地 已經耕 种得很 普遍而 田間管 理已臻 完善、 
旣 不需要 圍垦又 不需要 圈圍的 国家如 荷兰， 或对土 地狹小 的国家 
如維 尼斯、 眞諾亚 和汉堡 等古代 国家， 能造成 什么損 害呢？ 資本投 
入这 方面， 只因为 沒有其 他地方 可投。 但对 一个缺 乏資本 因而沒 
有足 够資本 以保持 农工业 活跃的 国家說 ，这种 貿易， 一般地 說所有 
对外貿 易很不 适应。 如 果这种 国家的 政府过 早地鼓 励对外 商业， 
那是荒 謬的， 因 为这个 措施只 会阻止 資本按 最可增 加国家 收入方 
式的 使用。 虽然 中国是 世界最 大帝国 ，幷 必定拥 有最大 总收入 ，因 
为 它維持 最多和 最稠密 人口， 但它却 听任外 国人搞 它的几 乎全部 
对外 商业。 毫无 疑問， 它如 果在目 前情况 下扩大 对外商 业关系 ，将 
获得 利益， 但关 于不經 营对外 商业而 繁荣的 国家, 它 却提供 了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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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 例子。 

僥幸 得很， 事 物的自 然 发展使 資本投 入最有 利于社 会方面 ，而 
不 使它投 入有最 大利潤 方面。 人們一 般喜欢 的投資 是最靠 近家庭 
的 投資。 在这些 投資中 ，首 先是改 善土壤 ，这 很适当 地被看 作最安 
全和 永久的 投資， 其次是 制造业 与国內 商业。 他們 最不喜 欢的是 
对外 商业、 运輸业 和跟遙 远国家 貿易。 資 本家， 尤 其是中 等資本 
家， 都願意 把資本 投在他 自己能 够监督 的地方 ，而不 願意把 資本投 
在 遙远的 事业。 当他 在相当 长久时 間看不 到他的 財产， 或 要把它 
委托陌 生人， 或要等 待很久 才能收 回本利 ，或 要动輒 和不老 实的債 
务人 （这 些潰务 人可能 利用他 們的无 定行踪 或利用 他所不 熟悉的 
外国 法律施 展欺騙 手段） 涉訟时 ，他 就会 认为所 冒的風 險过大 。除 
非存在 着专利 或壟断 利潤的 誘餌， 除非国 內产业 陷于严 重混乱 ，否 
則不拼 i 有 巨額剩 余資本 的欧洲 国家， 决不願 从事殖 民地貿 易或东 
印度 貿易。 ® 

① 在我 看来， 这一整 节的論 证旣不 正确又 沒有說 服力。 就生 利說， 上面 所述的 
各 种資本 用法不 存在着 差別。 总之， 在上述 資本所 可能投 入的各 个生产 事业之 間不能 
够 划定分 界餞。 什 么事业 能供应 需要丼 增加 生活的 舒适与 便利， 严 格地說 都同样 有利， 
幷 按儿乎 相同的 比例增 进国家 財富。 用于外 国与外 国之間 的运輸 业的資 本和用 于国內 
的 資本， 对个 人和对 他所屬 的国家 說同样 有利。 上面 說到产 业的利 潤时己 經指出 （参 
閱第 64 頁注 1  )， 在沒 有限 制的条 件下， 各种 使用資 本所得 的利潤 将相同 或几乎 相同， 
因为如 果有什 么重大 差異， 这 差異就 使資本 轉向有 更大生 产力的 产业， 因而把 均龉恢 
复 过來。 簡单 地說， 資本 琉入运 輸业， 只因 为它所 生的利 潤比投 入其他 方面的 利潤大 B 

不但 如此， 关于 什么对 个人最 有利也 对整个 社会最 有利这 个一般 原則， 幷 沒有例 
外。 尽 管我們 的作家 在前节 所說和 这相反 ，但借 給外国 的資本 或在国 外使用 的資本 ，如 
果能給 資本家 或国家 生最大 利息， 必然会 最大地 增多囯 家收入 丼給国 家产业 最大的 ■ 
助， 正懺 它在国 內使用 那样。 例如， 借与国 外的資 本如果 給外国 的劳动 与自然 力提供 
使用的 机会， 那 是因为 -一 我 必須重 复地說 —— 在听 圧事物 自然发 展的条 件下， 国內 
的 同祥生 产力都 得到更 有利的 使用。 耍不是 这样， 这 資本就 要留在 国內, 而不在 国外寻 
求 使用。 如果 資本所 有人， 在国外 使用 資本， 而仙自 己不同 时迀往 国外， 所得的 收入必 
定使 国内的 劳动与 土地的 生产力 话跃幷 进一步 发展起 来， 因为这 收入必 定是生 产性地 
或非 生产性 地在国 內消費 》 —— 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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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土地 的收入 

第一节 地产的 利潤① 

土地有 能力改 变許多 物质， 使它 們适应 于人类 使用。 沒有土 
地 ，它 們对人 便沒有 用处， 因为我 們所吃 的五谷 、果子 与蔬菜 ，和我 
們 用以制 造房屋 、船 只与家 具以及 作为取 暖燃料 的树林 ，都 是由土 
地提供 滋养料 或帮助 生长的 液汁。 土 地对这 些貨物 的生产 所起的 
作用 可叫做 土地的 生产性 服务。 这 就是地 主得到 利潤的 由来。 

人可从 土地里 面所挖 掘出来 的有用 物质如 石头、 金屬、 煤炭、 
泥炭等 等进一 步得到 利益。 

上 面已經 說过， 土地 不是唯 一的具 有生产 性能的 自然力 ，但它 
是 唯一的 或几乎 唯一的 能由人 占为己 有以取 得特殊 或独占 利益的 
自 然力。 江河 与海洋 的水能 够轉动 机器、 供人航 行幷供 給魚类 ，所 
以毫 无疑問 具有生 产力。 風轉动 我們的 磨机， 連太 阳的热 也和人 
的劳 动协作 ，但僥 幸得很 ，直 到現在 ，誰都 不能說 ，風 和太阳 光是我 
的， 因此 不能对 風和太 阳光的 生产性 务索取 报酬。 讀者 不要誤 
会， 我上 面的話 幷不意 味着， 不 应該以 土地作 为財产 对象， 像不应 
該 以太阳 光或風 作为財 产对象 那样。 这两种 生产来 源有本 质上的 
区別， 后者 的动力 取之不 尽用之 不竭， 一 个人从 它得到 利益， 幷不 
妨碍另 一个人 从它得 到同样 利益。 海 与風使 我和邻 人能够 同时駕 
船 行駛。 就土 地說， 情况 却不是 这样。 如果 一切的 人都有 使用土 
地 的同等 权利， 那 末花費 在土地 上面的 資本与 劳动就 是白費 。如 
果 沒有获 得利益 的确实 把提， 誰都 不会那 么儍， 把資 本与劳 动花在 

① 在前 一章， 我先說 資本的 利息， 后說 資本的 利潤， 因为前 者使后 者更易 了解 ^ 
在这 一章， 我先說 土地的 利潤， 因为 說土地 的利 潤可 帮助闡 明租金 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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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上面。 不 但如此 ，自己 不占有 一份土 地的人 ，和 占有一 份土地 
的人， 对土 地的占 有同样 有利害 关系， 这 乍看起 来似乎 矛盾， 但是 
完全 正确。 在土 地不是 私有的 新西兰 和美洲 西北岸 的野蛮 种族地 
区， 他們 很难吃 到魚和 野味， 往往不 得不吞 食蛆虫 、毛 虫和 令人作 
嘔 的恶虫 ，①甚 至由于 衣食无 着常动 千戈， 把 战俘作 为粮食 吃掉， 
而在 土地完 全私有 的欧洲 ，最下 等的人 ，如果 身体强 健而且 願意工 
作 ，至 少不愁 衣食。 

在前 几章， 我們說 到投入 农业或 其他产 业部門 的劳动 与資本 
的 利潤。 現在， 我們要 硏究， 什么 是土地 本身所 特有的 利潤， 就是 
說 和用于 耕种土 地的劳 动与資 本的利 潤沒有 关系的 利潤。 我們还 
要从 理論上 探究土 地的利 潤及其 由来， 但 不探究 誰是耕 种者， 是地 
主 自己或 是他的 佃农。 

許多 作家® 公 然說， 产品 的价値 从来沒 有超过 从事創 造产品 


①  馬 尔薩斯 在他的 《人口 原理》 第 1 篇第 4、 5 章詳 細叙述 野蛮民 族由于 缺乏正 
常食 品供給 而陷入 极端困 苦的一 些情况 ，这些 困苦情 况的叙 述令人 不忍卒 讀9 

②  特斯塔 •德 雷西: 《法 的精神 注釋》 ，第 13 章。 李 嘉图： 《政 治經 济学及 賦税原 

理》 ，第 2 犟。 • 

* 在李 嘉图的 整部著 作中， 这一章 也許是 最不能 令人滿 意和最 不容易 理解的 一 
章。 它是 根据馬 尔薩斯 在他的 《地 租論》 所 提到的 原則， 即地 租多 寡， 决定 于不同 质量土 
地的 产品的 差額， 最钚 的耕种 着的土 地不生 地租。 但許多 未耕种 土地却 也生地 租, 而且 
在土 地全是 私有的 国家， 耕种 着的土 地沒有 不付地 租。 韦尔 特州的 _© ■原， 沒有什 么劳动 
或資本 花費在 它上面 ，然 而也生 地租; 同 祥的， 挪威的 森林也 生地租 。 这 地租是 土地的 
自然产 品<* 它之所 以給付 ，是 因力土 地能生 自然产 品 ，所 以人想 望获得 土地， 但 土地私 
有 造成人 为困难 ，非克 服这 困难不 能实現 願望。 因此， 地租不 是全起 因于土 地质量 ，而 
是起 因于土 地质量 和土地 私有， 所有地 租都是 这祥。 什么地 方有上 述人为 困难， 什么地 
方斜神 土地就 得繳納 地租， 原因是 ，地 主暫时 让与所 有权应 当得到 报酬， 正如資 本家暫 
时让与 所有权 应当得 到裉酬 一样。 地租不 全由土 地质量 决定， 而由 以下两 个强度 决定: 
⑴对 土地生 产力的 願望和 需眾的 强度； C2) 大自然 与土地 私有所 造成的 人为困 难的强 
m. 毫 无疑問 ，土地 质量可 改变需 眾土地 的强度 ，因 芳质量 就是生 产力， 但市場 上农业 
劳动与 資本的 供給， 也可 改变劳 动与資 本所要 获得的 土地产 品的 比例。 当一个 小地区 
的人 口变得 非常拥 挤时， 为什 么地租 最高？ 那是 因力这 地区土 地生产 力非常 难得，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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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力的 报酬， 因此沒 有什么 剩余可 留作为 土地所 特有的 利潤和 
由于 使用土 地給付 地主的 租金。 他們的 主要論 点是， 占有 未开垦 
或 休閑着 的土地 幷同时 拙有可 使用的 資本的 地主， 凭他高 兴或把 
資本用 于軿种 土地或 把它用 于其他 用途。 如果 他认为 軿种自 己土 
地可 得到和 其他任 何投資 相同的 利潤， 他通 常选擇 耕种自 己 土地。 
依照 經驗， 即使这 种投資 比其他 投資稍 稍不利 ，地主 也宁願 选擇这 
个投資 方式， 因为 无論如 何它是 比較 安全。 这些作 家从这 个作出 
什么推 論呢？ 这推 論是， 上述 耕种， 除生所 使用的 資本的 利息外 ，① 
不 生共他 报酬， 可是， 要 是果然 如此， 还有什 么可留 作土地 生产力 
的利 潤呢？ 显然 沒有。 我曾企 图以最 明白或 使人最 容易了 解的方 
式 把这論 点和盘 托出， 但 我应該 指明， 他 們是片 面地看 問題， 幷完 
全 忽視需 求对确 定价値 所起的 作用。 我現在 試图从 全面观 点討論 
这 問題。 

除非土 地的产 品成为 需求的 对象， 否則 土地的 生产力 沒有价 
値。 踏勘美 洲內地 和地球 的其他 荒燕部 分的旅 行者， 不 it 一次地 
說到 能够栽 种但完 全沒有 栽种任 何有用 和有价 値产品 的 肥沃地 
带。 但殖 民地一 經在附 近建立 起来， 或市 場一經 找到， 而且 在那市 
場， 土地的 产品通 过交換 能够給 付必需 的借款 的通常 利息， 耕种便 
立即 开始。 郵 这一点 为止， 我 們之間 的意見 幷沒有 分歧。 但如果 
任 何情况 使需求 增加， 超过这 一点， 农产品 的价値 将超过 —— 有时 
大 大超过 —— 資本 的通常 利息。 正是 这超过 額构成 土地的 利潤， 


更强 烈地感 到和需 要它的 效用。 禁止 外国波 产品 的輸入 力什 么使地 租漲得 更高？ 那是 
因力法 令所造 成的人 力困难 加剧 了从 外国生 产力得 到利益 的夭然 困难。 生产力 的大小 
当 然影响 产品 数量， 但 地租起 因于生 产力或 效用和 其获得 的困难 （天然 的与人 为的) 的 
結合 ，幷 决定于 这二者 的联合 强度。 —— 英 譯本注 

① 依 照这些 作家的 意見， 連資 本的泡 1 息也不 是作力 資本协 助生产 所得的 拫酬。 
我在 本书第 8 章第 2 节已 經揭穿 了这个 意見的 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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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 使本身 不是地 主的实 际耕种 者能够 在扣除 自己的 垫付款 的全部 
利息与 自己 劳动的 全部报 酬以后 5 还有地 租給与 地主。 

土地 本来是 大自然 无代价 地供 給全 人类， 随后 由人們 占为己 
有。 但占 有幷不 是一开 始就对 占有者 有利， 要到土 地产品 成为需 
求的 对象， 幷 且它的 供給， 不随需 求增加 而相应 增加. 像其 他天然 
产 品如空 气与水 的供給 那样， 才对 占有者 有利。 

地 主的利 潤即所 謂土地 利潤， 只 能由于 这样的 需求而 增加价 
値。 所有文 明国家 ，特別 是工商 业发达 交換品 繁多的 H 家 r 都对土 
地給利 利潤。 有的 时候， 在这 种围家 的个別 地区， 地租可 能很低 s 
例如 在我們 的索倫 ，一法 亩土地 租金只 一法郞 ，但这 是由于 缺乏公 
路， 尤 其缺乏 水运， 以致 运送它 的农产 品前往 市場的 費用， 加上耕 
作 費用， 几乎等 于农产 品售价 全部。 

在 一些有 高度文 化和有 最大生 产力的 国家， 对 于土地 的价格 
或 买价只 付三、 四厘 利息。 但 这幷不 是土地 貧瘠的 证明， 而 是土地 
售价 很高的 证明。 一法 亩土地 可生一 百二十 法郞， 幷需要 很小耕 
作費用 ，像 牧場 那样。 在 这种情 况下， 它的大 部分价 値必定 来自它 
的天 然性能 ，但如 果地主 以毎法 亩四千 法郞的 代价买 到它， 便只生 
三厘 利息。 这就是 土地利 潤与地 租的差 別所在 s 利潤的 高低， 看产 
品数量 而定， 而地租 的高低 ，看买 价而定 一 亩只生 一法郞 利潤的 
土地所 提供的 租金， 可能不 少于一 亩生五 十法郞 利潤的 土地， 如果 
前 者的买 价等于 后者五 十倍。 

什 么时候 ，以 資本购 买土地 或以土 地购买 資本， 什么时 候就引 
起一种 財产的 利潤与 另一种 財产的 利潤的 比較。 以 十万法 郞資本 
买来 的一块 土地， 可能 每年只 生三、 四 千法郞 利息， 而同一 金額資 
本 每年可 生五、 六 千法郞 利息。 資本 所有者 所以滿 足于較 低利息 
而购买 土地， 首 先可能 因为达 个投資 此其他 安全。 資本不 几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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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形式与 位置几 乎不能 生利， 这在不 明此中 三味之 人看来 总带有 
多少严 重風險 ，至 于地产 ，則无 須改变 性质或 位置就 能生利 。此 外， 
占有土 地带来 滿足与 偸快， 給与一 个人以 地位、 势力和 体面， 而在 
一 些国家 还带有 爵位与 特权， 这些对 人們喜 欢保有 土地有 很大的 
影响。 

不錯， 土地 由于不 能移动 与不能 隐藏， 更容易 成为課 稅的对 
象 3 更 容易成 为任意 派款的 对象。 流动 資本可 具任何 形式， 幷可任 
意 移动。 它很 容易逃 避暴政 和国內 騷动， 甚 至比它 的所有 者更容 
易逃避 这些。 它是个 更安全 的財产 項目， 通 常无法 扣押或 无法使 
它 对所有 者的債 务特別 負責。 此外， 它不像 土地財 产那么 容易招 
致 訴訟。 但 很明显 ，这些 优点都 抵不过 投資所 冒的更 大風險 ，人們 
因此喜 欢土地 財产， 而不喜 欢流动 資本。 以此 之故， 土地的 价格和 
它的年 收入不 相称， 前者比 后者高 得多。 

不論 土地与 資本的 相互交 換价格 是怎样 ，应 当注意 ，这 个交換 
对 于在流 通中幷 可用于 生产的 土地与 資本的 生产力 的供給 不引起 
什么 变化， 因而交 換价格 不能影 响土地 与資本 的实际 或絕对 利潤。 
当理查 把他的 地产卖 給多馬 士时， 这 土地的 生产性 服务就 归多馬 
士支 而用 以交換 土地的 資本的 生产性 服务則 归理査 支配。 

可 改变流 通中的 土地生 产力的 数量的 ，只土 地的实 际改善 ，或 
开垦 新地， 或 扩大旧 地生产 力以增 加它的 产量。 儲 蓄或累 积的資 
本， 如果用 于改进 农业， 就变为 地产， 具有地 产所特 有的优 点与缺 
点。 房屋和 所有投 在固定 或永久 物体上 的資本 也都是 这样， 它們 
失 去資本 性质, 而 具有土 地財产 性质。 

从上述 我們可 定出这 个永恒 原則， 即土地 的生产 力具有 价値， 
这价値 像一般 价値那 样5 随着 需求的 增加而 增加， 幷 随着供 給的增 
加而 减少； 由 于土地 在性质 上有所 不同， 正 如在地 点与位 置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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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所以对 于每一 特殊性 质都有 特殊的 需求与 供給。 需求 这么多 
酒， 不 管这需 求来自 何处， 都需 要栽种 这么多 葡萄所 不可缺 少的这 
么 多土地 生产力 ，①而 适合于 栽种葡 萄的地 面的大 小便决 定这种 
生产性 服务的 供給。 如果 能够栽 种好葡 萄的土 地非常 有限， 而好 
酒的需 求却非 常强烈 ，这土 地的利 潤就漲 得非常 的高。 

値得注 意的是 ，所有 能生些 微利潤 的土地 ，哪怕 一亩只 生一法 
郞甚 或更少 利潤， 都可 能拿来 軿种， 我 們看到 許多这 种土地 在耕种 
中。 这就 是土地 不同于 資本与 劳动的 地方。 如果一 个工人 感到自 
己居 住的地 方不能 給劳动 提供他 有理由 期望的 利潤， 就可 迁到其 
他 地方。 同 样的， 資本 也能很 快地从 利潤較 低地方 流到利 潤較高 
地方。 土地沒 有这样 的便利 ，因为 它不能 移动。 所以 ，从它 的总产 
品中， 除 首先扣 除所有 垫付的 本金与 該本金 的利息 以及劳 动的利 
潤外 C 沒有資 本与劳 动便无 生产可 言)， 还須 扣除把 产品运 到市場 
或更換 地点的 費用。 如 果上述 这些等 于土地 的全部 产品， 土地本 
身就不 生利潤 ，而 地主也 得不到 土地的 租金。 即 使他自 己耕作 ，也 
只能得 到他的 資本与 劳动的 利潤， 不 能从土 地的占 有得到 任何东 
西。 在 苏格兰 ，就有 这样由 地主自 己耕 种的沒 有多大 收益的 土地， 
这种土 地如果 由他人 耕种， 便得不 偿失。 同样的 ，在 美洲的 边远殖 
民地， 有广大 肥沃土 地， 这些土 地本身 收入不 够維持 所有者 生活， 
但都 耕种得 很成功 ，因为 它們是 由所有 者自己 耕种， 幷由所 有者消 
費 它們的 产品， 因此所 有者不 得不对 等于零 或几乎 等于零 的土地 
的 利潤加 上資本 与个人 劳动的 利潤， 这样就 使所有 者得到 相当可 
观的 收入。 

很 明显， 即使 土地处 于耕作 状态， 如 果农民 不願繳 納地租 ，土 


① 也 需要栽 种所必 須有的 資本与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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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便不生 利潤。 农民不 願繳納 地租就 是在扣 除軿种 土地所 需荽的 
資本 与劳动 的利潤 以后沒 有什么 剩余的 明证。 

在 上面剛 提到的 例子， 土 地不生 利潤是 由于土 地距离 市場太 
远 ，运輸 費用吞 幷了土 地在其 他情况 下所可 能生的 利潤: >也 可举出 
由 于歉收 、战爭 或捐稅 而产生 同样結 果的其 他例子 ，这 些原 因部梦 
地 或全部 地吞幷 土地的 利潤， 使得土 地无人 耕种。 ® 

第二节 地租 

当农 民租借 土地时 ，他 把土地 生产力 所生的 利潤交 給地主 ，自 
己保 留他的 劳动的 工資以 及他花 費在耕 作上的 資本的 利潤， 他的 
資本包 括农具 、馬車 、牲 畜等。 在农 业企业 ，他 是个冒 險家。 他所使 
用 的生产 手段中 ，有一 个不屬 于他而 要他給 付租金 ，那 就是 土地。 

前章 专門說 明土地 利潤的 来源。 由 于以下 原因， 地租 一般按 
这利 潤的最 高比率 决定。 

一般 地說， 农业这 个冒險 事业所 需要的 資本在 比例上 比其他 
产业所 需要的 資本少 ，③ 如果 不把土 地計算 作冒險 家資本 的一部 
分。 所以， 由于經 济状况 关系， 能够經 营农业 的人比 能够經 营其他 
冒險 事业的 人#， 因此出 价竞租 的人比 其他事 业竞爭 者多。 另一 
方面， 在一切 国家, 适合于 耕种的 土地， 数 量都有 限度， 而資 本数量 
和耕 者人数 却沒有 固定的 限度。 以此 之故， 只在已 由人民 居住很 
久和已 經耕种 很久的 国家， 地主才 能对农 民行使 一种壟 断权利 。对 


① 上茴 所列举 的不利 情况， 对 土地的 利潤比 对其他 收入来 源的利 潤有更 强烈的 
影响。 这說 明为什 么要常 常豁免 佃租， 幷 怔明塞 文涅夫 人的見 解是正 确的。 她苁 乡村 
写 信說： "我 希望我 的儿子 到这儿 来实地 观看， 他就会 悔悟， 所謂占 有土地 就等于 占有財 
富的想 法是讓 誤的。 ” 《塞 文涅书 信集》 ，第 224 号 书信。 

③ 幷不 是普遍 如此， 例如 在农亚 現在达 到高度 发展的 英国， 耕种 土地就 需要比 
从前多 得多的 資本， 而农民 通常比 他們近 邻的大 多数商 人富裕 得多。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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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地主的 货物即 土地的 需求， 可 能不断 增加， 而土 地的数 量却絕 
不能 增加。 

上述 情况对 整个国 家說是 如此， 对个 別省区 說也是 如此。 各省 
的出 祖土地 亩数无 法增加 ，而 能够租 借的人 数却沒 有确定 限度。 

什 么时候 情况是 这样， 什 么时候 地主与 租戶議 租地主 就占有 
非 常有利 地位。 如果土 地的任 何部分 給租戶 带来的 利益超 过他的 
資 本利息 与劳动 工資， 不久必 有願出 更高的 价承租 这部分 土地的 
人。 一些 地主的 豪爽， 他們 住处距 离租地 很远， 另 一些地 主的愚 
昧， 甚 或农民 自己的 愚味， 以及 又一些 地主的 輕率， 有的时 候可能 
使地 租比率 降到最 高利潤 以下， 但这 是偶然 情况， 只 在一个 时期起 
作用， 絕不能 阻擋天 然原因 的經常 与不断 作用。 天 然原因 的作用 
最終 必定占 优势。 

除上述 天然优 势外， 地主 一般也 拥有更 多財富 或能够 累积更 
多 財富， 而且有 时享有 声望、 支持和 权势。 可是， 仅仅 上述第 一优势 
就 够使他 能独享 任何可 增加土 地利潤 的 情况的 利益。 开辟 运河或 
公路 ，省 內人口 或財富 的增加 等等， 都会使 他的地 租增加 。此外 ，不 
論耕作 有什么 改进， 他都从 中得利 ，因 为一个 人在懂 得怎样 更好利 
用工 具时， 就願出 更髙租 金租用 工具。 

如果地 主把他 的資本 花費在 自己土 地的改 良上， 例如 建造排 
水渠 、灌漑 設备、 柵栏、 建 筑物、 住宅或 其他， 那末租 金不但 包括土 
地的 利潤， 而且 包括这 样花費 的資本 的利息 。① 

有的 时候， 农民自 己承担 这样改 良費用 ，但 他只 能指望 在租約 
存 續期間 得到他 所花的 費用的 利息。 在 租約滿 期时， 这个 利益必 
須移归 地主， 因为它 是完全 无法移 动的。 尽 管地主 沒有垫 付什么 


① 投 萑土地 改 良上的 贅本的 价値， 有的时 候比土 地本身 的价値 大， 例如 住屋的 
价 値大于 土地的 价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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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 ，伹他 从那时 以后却 得到全 部利潤 ，因为 从那时 候起他 所收的 
租 金相应 增加。 所以， 除 非租期 很长， 使农民 能从他 所作的 改良得 
到充分 利潤足 够偿还 全部費 用及其 利息， 否 則农民 不会作 效果延 
續 到租期 以后的 改良。 正由 于这个 原因， 长期 租借对 土地产 量 有 
促进 作用。 很 明显， 如果土 地由地 主自己 耕作， 效果就 最大， 因为 
地 主和农 民不同 ，不容 易丧失 他所垫 付的改 良款項 的利益 。对 土地 
所作 的每一 个适当 改善都 給地主 生永久 性利潤 ， 而 且在土 地最后 
出 售时， 所花費 的費用 可全部 收回。 如果农 民在租 約到期 以前能 
够确保 改良的 利益， 这 也能增 大土地 在租賃 期中获 得改良 的可能 
性。 相 反的， 允許在 特殊情 况下， 例如 在地主 出售土 地时取 消殂約 
的 法律或 慣例， 对农 业非常 有害， 因 为农民 在租借 期間， 如 果无时 
无 刻不恐 惧新地 主突然 出現， 剝 夺他的 机敏、 劳力与 資本的 报酬， 
就不 敢对土 地作相 当大的 改善。 事 实上， 他 对土地 所作的 毎一次 
改善 ，都只 有增加 这种不 公正的 剝夺的 危險， 因为土 地在良 好情况 
下 比在其 他情况 下更易 出售。 

什么地 方都沒 有像英 国那样 尊重、 那样不 侵犯租 借权。 达到 
四 十先令 （大 約五十 法郞） 金 額的承 租人， 享有国 会选举 的投票 
权 ，① 这 在一定 程度使 事实上 很少存 在的地 主与租 戶势均 力敌的 
状 况恢复 过来。 在任 何其他 国家， 我 們沒有 看到租 戶是那 样确信 
不会受 驅逐， 他 們甚至 在租借 土地上 k 造建 筑物。 这些租 戶改善 
土地， 好 像是自 己土地 那样， 幷 按期繳 納地主 租金， 这种情 况在其 
他地方 是不常 見的。 


① 我們的 作家堅 持这个 錯誤， 特別是 在他同 国人戈 都发表 的著作 給他机 会在本 
书第 四版更 正这錯 誤之后 ，还坚 持錯誤 ，实 在令人 訝異。 投票权 只限于 地主， 这 权利甚 
至不 推及到 一切其 他財产 >  只 自由保 有不动 产权: f 带来 这个 权利， 拫据 官册享 有不动 
产权或 租借权 幷不带 来这个 权利。 一一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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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有 的时候 由完全 沒有資 本的人 耕种， 而地 主不但 供給土 
地还 供給所 需要的 資本。 那 些人在 法国叫 做对分 佃农， 通 常把土 
地的总 产品一 半繳交 地主。 只在农 业搖籃 时期， 才 会看到 这种办 
法， 而且在 所有办 法中， 它最不 能促进 土地的 改善， 因为承 担改善 
費用的 一方， 不管是 地主或 是佃农 ，都 得把垫 付款的 一半利 益白給 
另 一方。 这种租 佃在封 建时代 比在現 今更为 普遍。 領主不 屑自己 
耕种 土地， 但他 們的佃 戶又沒 有生产 手段。 当时最 大收入 来自土 
地， 因为領 主是最 大地主 ，但这 些收入 和那么 大的土 地面积 很不相 
称。 这 幷不是 由于缺 乏农业 技巧， 而 是由于 缺乏用 于改善 土地的 
資本。 領 主不关 心土地 改善， 幷豪爽 地不生 产地花 費他們 的很容 
易增至 三倍的 收入。 他們 招兵买 馬进行 战爭， 举行宴 会与錦 标赛， 
幷維 持为数 众多的 扈从。 如果 我們看 到当时 工商业 的衰微 以及农 
业的不 安定， 我們 就无須 进一步 說明， 为什么 大多数 人民陷 于极端 
穷困， 以及为 什么国 家不是 由于政 治原因 而却弄 得衰弱 。在 那个时 
候 ，法 国面临 着被攻 击的很 大威胁 ，它 的五团 区軍队 絕不能 击退这 
种进攻 ，但僥 幸得很 ，其他 欧洲国 家和法 国的情 况簡直 一样。 

第十章 一 个国家 从另一 个国家 
得 到收入 的影响 

— 个国家 不能从 另一个 国家得 到它的 产业的 收入。 一 个德国 
裁鏠匠 ，在法 国定居 ，幷在 法国賺 得利潤 ，这 利潤 德国分 享不到 。但 
如果这 裁縫匠 設法积 蓄了一 些資本 ，几 年以后 ，把这 笔資本 带冋他 
的 祖国， 他給法 国所造 成的損 害恰好 等于一 个法国 資本家 携带同 
数 量金額 財产迁 往外国 所造成 的損害 。①从 政治观 点看来 ，这 两者 

① 但如 果达資 本是那 裁縫匠 个人节 儉的 結果， 他把 这資本 带走幷 沒使法 国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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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法国財 富所带 来的損 害相同 ，但从 道德观 点看来 ，这 两者 所造成 
的損 害却不 相同， 因为我 认为， 一个土 生土长 的法国 人离幵 法国, 
就使法 国失去 一个热 爱祖国 的人， 幷 使法国 失去一 个具有 独特国 
民 性的人 ，法 国不能 期望一 个在外 国出生 的人具 有这个 性格。 

一个 走失了 的孩子 回到国 家怀抱 ，使 国家得 到眞实 的財宝 ，因 
为这 就使国 家的人 口增加 一个， 使国家 的劳动 利潤有 所增加 ，幷使 
国 家获得 資本。 同时也 使国家 复得一 个失去 的公民 和他靠 以維持 
生活的 資产。 即 使流亡 者只带 回他的 劳动， 无論如 何国家 資本总 
增 加了他 的劳动 所生的 利潤。 誠然 ，消 費也同 时增加 ，但如 果消費 
和 上述利 益能相 抵銷， 收入 就沒有 减少， 而国 家的道 德与政 治力量 
实际 上却有 所增加 。① 

关于 一个国 家借与 另一个 国家的 資本， 这对这 两个国 家財富 
的影响 ，正如 一个人 借給另 一个人 資本对 他們財 富的影 响一样 。如 
果法 国从荷 兰借到 資本， 幷把它 用于生 产方面 ，那末 他将由 于得到 
劳 动与土 地使用 那資本 所生的 利潤， 而且即 使給付 利息， 也 将得到 
利潤， 正如商 人或制 造者借 款从事 事业， 即在給 付借款 利息以 后， 
还 得到剩 余利潤 一样。 

但 如果一 个国家 从另一 个国家 借款， 不用于 生产， 而 用于消 
費 ，所 借的資 本将不 生利潤 ，而 国家收 入必須 承担偿 还外国 債权人 
的 利息。 当法国 从眞諾 亚人、 荷兰人 和日內 瓦人借 到款項 以維持 
它的 战爭或 供宮廷 揮霍时 ，情 况就是 这样。 可是 ，即 使借款 是供宮 

来到以 前所拥 有的財 富有所 損失。 如 果他继 續住在 法国， 法国总 資本的 增加頟 将等于 
他的儲 蓄額, 但 他莴开 法国所 带去的 資本， 只 是他自 己的利 得幷是 他自己 創造的 价値， 
他把它 带走, 对个 人沒有 損害， 因而 对国家 也沒有 損害。 

① 从事 物的一 般发展 看来， 这样的 增加对 国家有 利， 因为 它是生 产第二 柬源即 
劳动 的增加 g 但有 缺陷的 A 类制 度可 能把利 益弄成 損害， 例 如恤貧 制度白 白地养 活一 
部 分能够 工作 但不 因穷困 而奋发 的人 ^ 在送种 情况下 ，毎一 个增加 的人， 可能是 負担， 
丽不是 利益， 因为在 閑散受 白养的 名单中 可能增 加他的 名字。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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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 揮霍， 向 外国人 借款总 比向本 国人借 款好， 因为所 借到的 款不是 
来自 法国的 生产性 資本。 在这 两个情 况下， 法国人 民都必 須給付 
利息 ，①但 如果这 資本由 法_ 人民 出借， 那 么他們 旣必須 給付利 
息， 同时 又失去 本来可 从使用 这資本 及其生 产力所 得到的 他們劳 
动与 土地的 利潤。 

关于 住在国 外的外 国人在 这国家 所占有 的土地 財产， 这种財 
产所 生的收 入是外 国收入 項目， 不 构成这 国家收 入的一 部分。 但应 
当記住 ，如果 外国人 沒把一 笔等于 土地价 値的資 本汇到 这国家 ，他 
就不 能买到 土地。 如 果这国 家拥有 很多可 改良的 土地， 但 缺乏可 
增 加产业 活动的 資本， 这資 本对它 特別有 价値。 外 国人在 购买土 
地时， 把資 本的收 入交換 土地的 收入， 他們让 这国家 从資本 得到利 
潤， 而他們 自己从 土地得 到收入 ，这样 他們以 貨币的 利息交 換土地 
的 租金。 如 果这国 家的产 业很活 跃而且 巧妙地 管理， 它可 从利息 
得到 比从租 金所得 更大的 利益， 但这 购买者 得到一 种固定 和永久 
財产， 以 代替不 經久、 可移 动和能 毁坏的 財产。 如果管 理不善 ，这 
国家所 得到的 資本， 可能不 久就化 为烏有 ，但 这购买 者可永 久占有 
土地， 而在高 兴时， 可 卖掉土 地收回 价値。 所以， 这 国家如 果懂得 
把 交換得 来的价 値用于 再生产 ，就 不必害 怕外国 人购买 土地。 

一 个国家 以什么 样的形 式向另 一个国 家提取 收入， 这 无关重 
要， 它可 以硬币 、金銀 块或任 何其他 貨物形 式提回 收入。 的确 ，最 
重 要的是 ，让个 人按最 适合于 他們的 形式提 回收入 ，因 为对 他們最 
合适 必定也 对两个 国家最 合适， 正如在 国际貿 易上， 个人最 喜欢輸 
入或 輸出的 貨物也 是最适 合于两 国利益 的貨物 一样。 

英国东 印度公 司經理 人向东 印度提 取年收 入或累 积財产 ，他 


① 本书第 3 篇将 說明， 这利息 不論在 国內或 在国外 花費， 都一 样地趦 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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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把这 种收入 或財产 寄回英 国供享 乐或維 持生活 之用， 但 他們很 

小心 ，不以 金銀形 式汇寄 收入或 財产， 而以印 度貨物 或产品 形式汇 

寄， 因 为貴金 屬在亚 洲的比 値高于 欧洲， 而 印度貨 物到达 欧洲以 

后， 可从中 取得新 利潤。 毎汇出 价値一 百万的 貨物， 在到达 目的地 

以后， 可能增 到一百 二十万 之多。 这样， 欧洲获 得一百 二十万 ，而 

印度只 損失一 百万。 如果 这些掠 夺印度 財富的 人①③ 硬要 以硬币 

汇出 ，他們 也許就 得从印 度斯坦 掠夺一 百五十 万以上 ，才能 使英国 

得到 一百二 十万。 这 笔款原 来可能 以硬币 蓄积， 但 总是以 当时最 

适 合于运 輸的貨 物的形 式汇出 。只要 任何物 品被允 許輸出 （政 治家 

老是 认为輸 出貨物 对国家 有利） ，我們 的国家 很容易 从其他 国家得 

到收入 和資本 。政府 不能阻 止这种 汇款而 不停止 所有对 外商业 ，停 

止对外 商业最 終会导 致偷运 与走私 。从 政治經 济学观 点看来 ，什么 

都沒 比政府 禁止輸 出硬币 作为阻 止財富 外流的 措施更 为荒謬 。③ 

_ _  '  1 

① 雷納 尔吿訴 我們， 由 于东印 度公司 从孟加 拉得到 在欧洲 消費的 收入， 它最終 
必定 使盂加 拉的硬 币枯竭 ，因为 东印 度公司 是唯一 商人， 自 己沒有 輸入硬 巾。 但 他的这 
个說 法是謬 誤的。 首先， 不少 私商把 貴重金 鹦带往 印度， 因为貴 重金屬 在亚洲 的价値 
高于 欧洲， 这个原 因也使 在亚洲 发了財 的东印 度公司 人員， 不想 以硬币 形式把 財产运 
往 英国。 

如 果认为 ，以貨 物形式 而不以 硬币形 式送往 欧洲的 財产, 不像硬 币那么 实在， 而且 
会比 較迅速 地花光 ，那 又是讓 誤的。 財产 暫时所 具有的 形式， 不影响 它的实 在性， 因为 
它一到 达欧洲 ，就 可变为 硬币、 土地或 其他。 在 殖民地 貿县， 正如在 国际貿 易一样 ，重 
要的是 价値总 額而不 是价値 暫时所 具有的 形式。 

CD 这个 說法过 于苛刻 ，但从 該公司 初期取 得财富 的手段 看来， 也許是 适当的 。可 
是， 現今情 况已經 改变， 东印 度公司 人員不 再以掠 夺作为 取得公 私資产 手段， 而滿足 
于 民政， 軍 政与財 政的繁 重职务 的优厚 报酬。 只要 稍稍硏 究英国 和它的 亚洲屬 国的关 
系 ，就可 发見， 以任 何形式 汇往英 国的盈 余款項 是多么 的少。 应当 記住， 連这款 項的一 
部分 也只是 英国为 着統治 印度而 在国內 筹募的 借款的 利息， 但英 国対印 度的統 治未必 
都 是賢明 的統治 或温情 的家拴 式 統治。 —— 英 譯本注 

③ 完全 阻±— 切有价 値物品 的輸出 不能使 他們实 現上述 意图， 因 为自由 的交通 
使流 入的財 富多于 流出的 財富。 收入 或价値 在本质 上是难 約東或 不羈的 东西。 无法把 
/£ 羈絆 得住， 一切限 制它的 企图必 定都劳 而无功 •如 果听其 自由, 定 会扩大 或繁盛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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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章 产 品数量 怎样影 响人口 

第一节 和政治 經济学 有关的 人口① 

我 們在第 一篇討 論滿足 人类需 要所必 需的各 种物品 的 生产， 
幷 在本篇 探討这 些物品 在社会 各成員 之間的 分配。 現在让 我們进 
而讲述 这些产 品对社 会人員 的人数 的影响 ，就是 对人口 的影响 c 

就 对待一 切有机 体說， 大自 然似乎 不注意 个体， 只保护 种类， 
博物 学給我 們提供 了大自 然非常 細心保 存种类 的奇妙 例子， 但大 
自 然为保 存种类 而采用 的最有 效方法 乃是大 量繁殖 胚种。 这样, 
尽管各 种意外 事故使 它們的 早期发 展受到 阻碍， 或 使它們 在还沒 
成熟以 前就已 灭亡， 但还 留有足 够多的 胚种， 使得种 类继續 存在。 
如 果沒有 意外的 事故、 胚种的 灭亡或 发展的 挫折妨 碍有机 体的繁 
殖， 地面在 几年內 就会充 滿着动 植物。 

人也能 无限地 增加， 像其他 有机体 那样。 可是， 人的超 越智慧 
虽 使他能 够不断 扩大自 己 的生存 手段， 但 迟早必 定达到 极限。 

动 物的生 存依存 于唯一 的直接 需要的 滿足， 即 粮食需 要的滿 
足 ，但人 能够跟 他的同 类联铬 ，因 而能 够以一 个产品 交換另 一个产 
品， 幷能 够考虑 产品的 价値而 不考虑 产品的 性质。 値一百 法郞的 
家具 的生产 者与所 有者可 认为， 他拥有 以那个 价格可 买到的 粮食。 
至 于产品 的相对 价格， 这在一 切情况 下都是 由需要 的强度 和各个 
产 品暫时 所具有 的效用 的程度 决定。 我 們可十 分稳妥 地說， 人一 
般不願 以一个 紧迫需 要的貨 物交換 另一个 不这么 紧迫需 要的貨 
物。 在农产 品短缺 时期， 就得 以更多 数量的 家具交 換更少 数量的 


① 原著 把这一 节的題 目作这 一章的 題目， 这一章 的題目 作这一 节的題 目。 
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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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 但一实 行交換 制度， 一方 所給的 貨物在 价値上 必定等 于另一 
方 所給的 貨物， 前 者可換 后者， 后者可 換前者 

我 們已經 知道， 商 业与交 换使产 品适应 于一般 性质的 需要。 
最迫切 需要的 衣食住 等物， 当 然需求 最大， 各 个家庭 或各个 人需要 
得 到滿足 的程度 ，依存 于他們 购买这 些物品 的能力 ，而 这个 能力又 
依存于 他們的 生产手 段和生 产努力 ，說得 明白些 ，依 存于他 們的收 
入。 所以， 穷根 究底， 家庭 与国家 （国家 只是家 庭的集 合体） 完全靠 
它們自 己的产 品过活 ，而 家庭与 国家的 产品的 数量, 必然限 定家庭 
与 国家所 能靠它 过活的 人数。 

那 些在生 出来以 后不能 供給将 来紧迫 需要的 动物， 如 果不成 
为人 的牺牲 品或它 們的同 类的粞 牲品， 也会 在紧迫 需要无 法滿足 
的时 刻归于 灭亡。 但人有 那么多 要供給 的将来 需要， 如果 沒有一 
定程度 的先見 之明， 就不能 适合大 自然創 造他的 目的。 如 果破坏 
性暴力 行为不 断使人 类数目 戚少， 只 有那先 見之明 才能使 人类免 
受他 們所很 可能遭 受的一 部分的 禍害。 @ 

可是， 尽管人 有先見 之明， 尽管 理性、 法 律和社 会习慣 对人施 
加限制 ，但人 口总是 随着生 活資料 的增加 而增加 ，甚 至稍稍 超过生 


①  虽然所 有产品 对人的 社会生 存都是 需要， 但 在人类 生活資 料中， 粮貪 应当占 
第 一位， 因为其 他宠西 都沒像 粮貪那 么紫迫 需要、 不 '断 需要 和时常 需耍。 但粮 食不一 
定都 是本国 产品， 它 不但可 通过国 内农业 获得， 而且可 通过对 外商业 获得。 許 多国家 
的居 民超过 本国产 品所能 給养的 数量。 不但 如此， 輸 入其他 物品也 可能等 于輸入 食品。 
向 北欧輸 出葡萄 酒和白 竺地， 儿乎等 于輸出 面包， 因为葡 萄酒和 白竺地 在很大 程度上 
替代啤 酒和由 蒸餾五 谷制成 的酒， 这祥 就使本 来打算 用于制 酒的五 谷可用 来 制造面 
包。 

②  中 国的杀 嬰行力 证明， 舀地 的习俗 与宗敎 偏見使 傾向于 阻止人 口增加 的預謀 
远虑 不能起 应有的 作用。 我 們对于 这呰偏 見不能 不感到 遺憾。 人越 进化, 感觉越 灵敏, 
对于 这种杀 人行为 越感到 痛苦。 由 于这个 原因， 增 加战爭 或其他 杀人手 段以增 加生者 
的 享乐的 政策， 乃 是更野 蛮和更 荒謬的 政策， 因为破 坏性战 爭影响 到发育 更完全 、更容 
县感受 痛苦幷 到达具 有对自 己和对 他人更 有用的 成熟才 能年龄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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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資料的 增加。 这 是令人 痛心但 确实的 事实， 即 在最繁 荣国家 ，每 
年总 有一部 分人民 因穷困 而死。 所有 由于穷 困而死 的人不 一定都 
是餓死 ，但 因饥餓 而惨死 的人却 比一般 所想像 的多。 ①我的 意思只 
是說 ，这些 人沒有 掌握一 切生活 必需品 ，幷由 于缺少 某一生 活必需 
品 而死。 一个病 人或伤 人也許 只需要 一些休 息或治 疗以及 簡单药 
物 使他恢 复健康 ，但 得不到 应有的 休息、 治疗或 药物。 一个 小孩可 
能需 要母亲 的照顾 ，但母 亲由于 生活的 压迫需 要出去 干活， 而那小 
孩于是 因意外 事故、 沒 人照顾 或得病 而死。 所有硏 究統計 的人都 
证明 这一点 ，在富 裕父母 亲和貧 穷父母 亲所生 的同样 数目子 女中， 
后 者夭折 的人数 至少比 前者多 两倍。 簡单 地說， 不 够的食 物或有 
碍 身体的 食物， 不够 的換冼 衣服， 缺少 溫暖或 干燥的 衣服， 或缺少 
取暖的 燃料， 都 会破坏 健康、 伤 害体格 幷迟早 使許多 人短命 而死。 
所有由 于缺少 某一生 活資料 而死的 人都可 以說由 于貧穷 而死。 

所以， 对 于人， 特 別是有 高度文 化的人 来說， 許多 种类产 品 ，其 


① 靠近 巴黎的 比塞特 魯救貧 院平均 收容五 、六千 貧民。 在 1795 荒 歉年份 ，管理 
人不 能供給 他們以 平常那 么好和 那么多 的食物 „ 救貧 院的搆 务員吿 訴我， 在那个 时期, 
几乎所 有收容 在該院 的貧民 都餓死 了  ^ 

巴頓写 的叫做 《关 于劳工 阶級情 况調査 报吿》 的小 ife 子 附有調 査表， 按照調 査表, 
英 国七个 工业 区的平 均死亡 人数和 生活資 料的昂 貴或生 活資料 的短缺 成比阏 。我从 
他的报 吿书摘 录一段 如下： 


份 

一 夸脫小 麦的平 均价格 

死 亡人数 

1801 

60 先令 1 辨士 

55,965 

1804 

73 先令 S 辨士 

44,794 

1807 

106 先令 2 辨士 

48,108 

1810 

H8 先令 3 辨士 

54,864 

依照 同一調 查表， 胶业 区由 于生产 資料短 缺而死 亡的人 数比工 业 K 少。 原 因很明 
M: 其 一 , 在波 业区， 劳工 工資 通常多 以实物 給付; 其二， 产 品的較 高杩价 使波揚 主能对 
劳工給 付較高 工資， 

*  第二个 原因不 能令人 滿意， 因为五 谷裁种 者在荒 截年份 的总收 入大抵 不多于 
丰收年 份的总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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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 括我們 叫做无 形产品 ，都是 生活必 需品。 生活必 需品的 增多， 
在 一定程 度上和 需要成 比例， 因为 需要越 紧迫， 它 們的价 格越高 
漲。 我們可 作出这 个一般 原則， 即一 个国家 的人口 总是和 它的各 
种产品 的总和 成比例 。① 这是大 多数政 治經济 学家所 承认的 原則， 
尽管 他們在 許多其 他方面 的意見 不相同 或不一 致。® 

但 我以为 ，他 們沒有 注意到 ，从这 个原則 可引伸 出的一 个很自 
然的 結論， 即除 鼓励与 推进生 产外， 什么都 不能永 久地增 加人口  I 
除侵 害生产 来源外 ，什 么都不 能永久 地减少 人口。 

古罗 馬人不 断制定 規章来 补救由 于不断 对外作 战而产 生的人 

# 


① 但 意外情 况有时 可能使 这堅一 般原則 呈現一 定的茼 限性。 財产 分配得 极不平 
均， 而 少数人 消費了 足够扶 养許多 人的产 品的 国家， 其人 口必定 少于有 同样生 产力而 
財 富分配 得比較 平均的 国家。 大家 知道， 大財 主不喜 欢多养 子女， 而赤 貧者不 能多养 
子女 《 

③ 参 閱斯图 亚特： 《政治 經济学 》 第 1 篇第 4 章； 魁奈給 《百科 全书》 所写的 《谷 
物》 一条; 盂德 斯鳩： 《法的 精神》 第 18 篇第 10 章和第 23 篇第 10 章^ 《巴丰 集》， 貝納校 
訂 ，第 4 卷 ，第 266 頁‘， 弗 邦奈: 《原 則与 意見》 ，第 3945 頁; 休護： 《論文 集》， 第 2 篇 ，第 
2 篇 論文; 《普維 魯集》 ，第 145、146 頁; 孔狄 亚克: 《商业 与政府 》， 第 1 篇 ，第 24、25 章； 
維里: 《关于 政治經 济学的 意見》 ，第 210 章; 米 拉波: 《人 之友》 ，第 1 卷, 第 40 頁; 雷 納尔： 
《欧 洲人在 东印度 群島所 設立的 商号的 历史》 ，第 11 篇 ，第 23 节; 査斯 特洛； 《关 于公共 
福 利》， 第 2 卷 ，第 205 頁 i 奈克: 《法 国的 財政》 第 9 章和 《关于 科伯特 頌詞的 注耧》 i 康多 
塞: 《关 于伏尔 泰的洼 釋》， 克伯勒 校訂， 第 40 卷， 第 60 頁； 斯密: 《国 民財富 的性质 和原因 
的硏 究》， 第 1 篇 ，第 8 、11 章： 加 尼埃： 《經 济学 要义》 第 1 篇第 3 章 和他給 斯密的 《国 
民 財富的 性质和 原因的 硏究》 法譯本 所作的 譯序; 坎納: 《政治 經济学 原理》 ，第 133 頁； 
葛德 文:* 《关于 政治的 正义； K 第 8 篇 ，第 3 章； 克拉 維尔： 《法 国与美 国》， 第 2 版 ，第 
60、315 頁 i 布朗一 杜南： 《关于 国民經 济学原 理的論 文》， H76 年 在倫敦 印行， 第 97 
頁； 貝卡 里阿： 《国 民經 济学原 理》， 第 1 篇 ，第 2 、 3 章 S 戈 拉尼： 《关于 政治科 学的硏 
究》， 第 2 卷 ，第 7 章^ 西斯 蒙第： 《政洽 經济学 新原途 》， 第 7 篇第 1 章和以 下各章 。此 
外 ，特 別要参 閱馬尔 薩斯： 《人 口原 理》， 它是一 部很有 硏究的 著作， 如果 什么人 对这方 
面眞 有怀疑 的話， 看这部 著作就 可消除 怀疑， 因为这 部著作 的正确 与有力 論证， 使得这 
方面 无爭論 余地。 

*  这位著 作家最 近大胆 提出对 于馬尔 薩斯著 作的反 駁。 虽然 他很巧 妙地、 滿怀 
信 心地提 出他的 論点， 但却不 能使人 相信他 的見解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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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的减少 。① 他們 的监察 官贊揚 結婚， 他們 的法律 对多子 女給与 
奖金 和荣誉 奖赏， 但这 些措施 都不生 效果。 生 孩子幷 不困难 ，困 
难在 于扶养 孩子。 古罗馬 人应当 扩\ 大他們 的国內 生产， 而 不应当 
劫掠 他們的 邻邦。 他們所 夸罐的 規\ 章， 在野 蛮的北 方掠夺 者还沒 
入 侵很久 以前， 已經 不能有 效地阻 止意大 利与希 腊的人 口的戚 
少 。© 

路易十 四鼓励 結婚的 布吿， 对那 些有十 个子女 的父母 亲給与 
生 活律貼 ，幷对 有十二 个子女 的父母 亲給与 更多生 活津貼 ，但 这布 
吿 也沒有 收到好 結果。 这种拙 劣的鼓 励办法 所可能 产生的 增加人 
口的 效果， 远远 抵不过 这个皇 帝屡次 鼓励懶 惰閑散 所产生 的不利 
于增加 人口的 結果。 

人們都 这样說 ，新世 界的发 現使旧 西班牙 的人口 减少; 其实 ，西 
班牙人 口咸少 ， 是由于 它的不 健全政 府制度 和国內 产品数 畺与土 
地面积 不相称 。③ 最能 增进人 口的， 是 劳动积 极性和 跟着它 而来的 
国內 产品的 增多。 所有欣 欣向荣 的地区 都充滿 着这种 积极性 。当 
一个 社会沒 有懶惰 現象， 而 它的努 力碰巧 得到处 女地的 协助时 ，这 
个社 会人口 的迅速 增加确 实是惊 人的。 美洲 合众国 人口在 二十年 
內 增加了 一倍。 

由 于同一 原因， 临 时性災 禍虽夺 去許多 生命， 但 如果再 生产来 
源沒受 損害， 那么所 造成的 禍害， 与其說 是对人 口的致 命伤， 毋宁 
說 是折磨 人类。 人 口不久 又接近 年产品 总量所 規定的 限度。 麦桑 
斯作 了一些 有趣的 推算， 按 照他的 推算， 在 有名的 1720 年馬 賽鼠疫 

①  英国、 法 国与北 美合众 国旧州 的实例 证明， 战爭 与移住 都不会 使一个 国家的 
人口永 久地减 少》 

②  参閱李 維《 《历史 》； 普魯 塔克： 《倫 理》 ，第 30 篇， 关于 神諭的 缺陷; 《司 特拉博 
集》 第 7 卷。 

® 舄 斯塔里 奇說， A^i 迂往美 洲最多 的西班 牙省份 却是人 口最多 的省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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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虐 以后， 普罗 馮斯整 州結婚 生孩子 的比从 前多。 埃克皮 利神父 
作 出同样 的結論 。普 魯士在 1710 年发生 鼠疫以 后的情 况也就 这样。 
虽然鼠 疫使普 魯士損 失三分 之一的 人口， 但 按照薩 斯米奇 所制的 
表 ，①在 鼠疫发 生以前 ， 每年 出生嬰 儿数量 二万六 千人， 而 在鼠疫 
发生后 一年即 1711 年， 出生数 却增到 三万二 千人。 也 許有人 认为， 
在这 样可怕 的死亡 率发生 以后， _ 婚至少 要大大 减少； 相反的 ，結 
婚 实际上 却增加 一倍。 这是人 口总傾 向于和 国家資 源相称 的有力 
证明。 

这种临 时性災 难所造 成的最 大禍害 ，幷 不是人 口的 損失， 而是 
它給 人类所 带来的 苦难。 瘟疫、 饥饉 或战爭 在夺去 許多生 命的同 
时， 不能不 使許多 有知觉 的人遭 受极大 痛苦。 此外， 它使未 死去的 
人感到 悲痛、 苦恼和 艰难， 幷使无 依无靠 的孤儿 寡妇、 兄弟 姐妹和 
父 母陷于 穷困。 如 果死去 的人包 括一、 二个 学識淵 博才智 超群的 
人 ，郝 就更値 得惋惜 ，因 为一人 的才能 与德行 对国家 幸福和 財富的 
影响 比一百 万庸碌 人卑賤 劳役的 影响大 得多。 

不但 如此， 壮年人 大批的 死亡确 是旣得 財富或 旣得資 本的大 
損失 ，因为 每一个 成年人 是累积 資本, 这資本 相当于 多年来 鍛炼他 
使成 为有用 的人所 花費的 款項。 一 个出生 一天的 小孩絕 不能# 代 

f 

一个 二十岁 的人。 康德 公爵在 战胜他 的敌人 的西尼 弗战場 4： 的名 
句， 不但是 荒謬， 而且是 冷酷的 。② 

所以， 破坏性 災难， 即使沒 造成对 人口的 損害， 至少是 对人类 


① 馬尔 薩斯在 / :人口 原理》 第 2 卷曾 引用这 个表。 

③ 他說： “ 巴黎 一夜所 生的孩 子就够 弥补战 爭中所 損失的 壮丁" •  一个饱 彈在一 
瞬 間所消 灭的壮 年人， 要补充 他非經 过二十 年連績 不断的 苦心培 养与花 費金錢 不可。 
战爭給 人类所 带来的 毀灭性 禍害 ，远远 超过一 般所 想像的 。 耕地 荒廢， 住 宅被劫 ，产业 
破坏, 資本 消耗， 这一钥 使許多 人失去 生計， 幷使由 于这些 原因而 死亡的 比較战 場上死 
去的人 多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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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肆虐。 单单 这个， 就可把 始作俑 者的罪 行看作 滔天的 罪行。 ① 

虽然 上述临 时性災 难給人 类所带 来的困 苦大于 它給人 口所造 
成的 損失， 但一 个不良 政府在 不良政 治經济 制度下 的行动 所产生 
的 影响恰 恰与此 相反。 原 因是， 这个 不良政 府把生 产来源 弄得枯 
竭 ，因而 使人口 銳减。 我們已 經知道 ，一 个国 家的人 口总是 接近于 
它的年 收入所 容許的 极限， 如果政 府征收 人民所 受不了 的捐税 ，逼 
使人 民牺牲 一部分 資本， 因而 使国家 的生活 資料和 再生产 手段戚 
少， 这 样的政 府不但 阻止进 一步的 生育， 而且簡 直犯了 杀人罪 ，因 
为 什么都 沒像剝 夺生活 資料那 样有效 地减少 人口。 

关于 修道院 对人口 的有害 影响， 人們 曾提出 猛烈的 攻击， 但对 
于修 道院怎 样起这 个不良 作用， 人 們却有 誤解。 修 道院应 該被譴 
責的 原因， 不在 于僧侶 的独身 生活， 而在于 他們的 懶惰。 的确 ，他 
們 都耕种 他們的 土地， 但这有 什么价 値呢？ 如 果僧侶 制度被 廢除， 
难 道他們 的土地 就荒廢 了嗎？ 廢除僧 侶制度 幷把修 道院变 为工厂 
的 地方， 幷不产 生什么 災禍， 法 国革命 在这方 面提供 了許多 实例。 
这 些地方 在廢除 僧侶制 度以后 ，不 仅收获 同样多 农产品 ，还 得到工 
业产品 ，而 这样 增加的 总产品 又带来 人口的 增加。 

从 这些前 提可进 一步作 出以下 結論， 即 一个国 家居民 所得到 


① 根据这 个原則 ，医疗 技术或 外科技 术的重 大改进 ，例如 种垣， 不 能对国 家人口 
有 永久的 影响， 但 能对人 类命运 有巨大 的 影响， 因 为它对 那些年 龄已大 体力知 識已发 
达的 人可 起强大 的保存 作用， 要 补充这 些人， 就需要 有新出 生的人 幷須作 新的 垫付， 
換句 話說， 父 子都得 作很大 的牺牲 幷遭受 很多的 艰难与 痛苦。 当 人口必 須靠增 加新出 
生的 人来保 持时， 人 們所遭 受由于 人的生 死所引 起的痛 苦必然 更大， 因 为生死 必然更 
當 发生。 如果人 的一般 寿命从 四十岁 增至五 十岁， 那 末現今 的生死 数的一 半就 够保持 
原有的 人口。 誠然， 胚种 将受到 更大的 糟蹋， 但必 須以人 类所受 痛苦的 程度来 衡量人 
类的 境況， 胚种 不会感 到这种 痛苦， 由 于胚种 受到那 样大的 糟蹋， 所以 再糟蹋 儿个也 
不算 什么。 如 果植物 有感觉 的話， 現 在被連 根拔掉 幷被破 坏的所 有植物 种子， 最好要 
在植 物有感 觉能力 以前分 解它們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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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 活必需 品的供 給幷不 因为人 数正在 增加而 比从前 短少， 也不 
因为人 数正在 减少而 比从前 充足。 他 們的相 对情况 依存于 他們所 
掌握 的产品 的相对 数量。 虽然人 口稠密 5 但 很容易 想像产 品却很 
充足； 虽然人 口稀少 ，但 很容易 想像产 品却很 短缺。 欧洲的 饥荒在 
中世 紀比晚 近更常 发生， 但欧洲 現今的 人口， 明显地 比从前 稠密。 
英国 在伊利 莎伯女 王时代 的产品 沒像現 今那么 充足， m 英 国在那 
个时 期的人 口只有 現今的 一半。 人口 戚到只 八百万 的西班 牙却不 
像 二千四 百万人 口时那 么富裕 。① 

有一些 著作家 © 认为， 稠 密人口 是国家 繁荣的 指标。 毫无疑 
問， 稠密 人口是 国家生 产扩大 的一个 标志。 但繁荣 意味着 所有必 
需品 的充足 与分配 普及， 以及各 阶层人 民都享 用一些 生活奢 侈品。 
印度 和中国 的一些 部分， 不 但人口 过剩而 且穷困 过日， 但减 少它們 
人数絕 不能改 善它們 情况； 至 少是， 咸 少总产 品以减 少人数 絕不能 
使它 們情况 改善。 不应 当减少 人口， 而应当 增加总 产品。 通过个 
人 的更大 积极性 、勸勉 与节儉 ，以 及更 好的管 理即政 府更少 地干涉 
人民， 总可使 总产品 增加。 

当 然有人 要問， 如 果一个 国家的 人口經 常都是 和它的 生活資 
料齐步 幷进， 那么 在荒歉 年份， 情 况将怎 样呢？ 

关于这 方面， 請听斯 图亚特 ③所說 的話： “收获 的多少 不足为 
凭， 对一 块土地 說来是 丰收， 对 另一块 土地說 来可能 是歉收 。”他 
接 着說： “同一 数目的 人总是 消費同 一数量 粮食的 說法， 是 完全不 


①  如果人 口依存 于产品 数量， 那末 出生数 是个不 正确的 衡量人 口 的标准 当产 
业和产 品正在 扩大的 时候， 出生数 的增* 加便和 現有人 口很不 相称， 使人 口的估 計数字 
显 得異常 龐大; 相 反的， 当 国家財 富处于 衰落状 态时， 实际 人口便 超过它 和出生 数的平 
均的 比例。 

②  华萊士 、康 多塞和 葛德文 》 

③  朦姆斯 • 斯图 亚特爵 士有关 于缺少 經驗的 論述， 第 1 簾 ，第 17 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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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确的。 在 丰年， 每一 个人吃 得好， 不怎 么节省 粮食， 幷养 一些牲 
畜以供 食用， 人們也 喝更多 的酒， 因 为一切 东西都 便宜。 但 一到歉 
年， 人 們便吃 得坏， 当下 层阶級 要跟他 們儿女 共分粮 食时， 份量便 
少得可 怜。” 他們不 但沒有 儲蓄， 而 且把他 們从前 所积蓄 的 花光。 
不 幸得很 ，这 是事实 ，一 部分下 层阶級 必定由 于穷困 而死。 

这个災 难在人 口过剩 国家如 印度斯 坦和中 国非常 普遍。 这些 
国 家几乎 沒有对 外商业 或海口 商业， 它們 的穷困 阶級， 严格 地說， 
老是仅 仅得到 只够糊 口的必 需品。 在这些 国家， 平 常年份 的产品 
只够把 这样少 得可怜 的粮食 分配給 他們， 如果收 成有点 不好， 便有 
許多 人由于 完全缺 乏一般 必需品 而整批 死亡。 所有記 載都說 ，由 
于这 个原因 ，饥饉 在中国 和印度 斯坦的 許多部 分常常 发生， 幷造成 
严重 禍害。 

商业， 特別 是海上 商业， 使产品 的相互 交換， 甚 至和最 遙远国 
家的 交換容 易进行 ，因而 使一个 国家能 够輸入 食品， 以交換 其他产 
品。 但如果 过于依 靠这个 来源， 就会 使那个 国家在 发生自 然事变 
或 政治事 变时遇 到极大 困难， 这些事 变可能 使那个 国家跟 外国的 
来往陷 于中断 或受到 干扰。 这 样就必 須采取 任何手 段来保 持这交 
通， 使用武 力或是 使用欺 騙手段 ，同时 也必須 使用各 种方法 消除竞 
爭， 尽管 这些方 法很不 正当。 一个独 立的省 或弱的 盟国也 許必須 
在 等于强 迫进貢 的难堪 条件下 购买那 个国家 产品， 那个国 家甚或 
不得不 冒战爭 危險施 行商业 壟断。 所 有上述 禍害， 足使那 个国家 
陷于极 危險的 状态。 

毫 无疑問 ，靠近 十八世 紀末叶 ，英 国粮食 生产大 大增加 ，但它 
的衣服 与家具 生产大 抵增加 更快。 結果， 这 种大量 生产使 它能够 
把人 口增 加到超 过它的 土地产 品所能 养活的 程度， ①幷使 他能够 
① 哲科 布茲在 181# 发表 一部小 册子， 叫做 《关 于英 国农业 的考究 h 哲 科布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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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 前的財 政压迫 下維持 下去。 但英 国一遇 到它的 产品不 能在国 
外 市場銷 售时， 它就遭 受很大 痛苦， 而 且有的 时候它 不得不 使用武 
力来 保持它 的对外 貿易。 如果 它不再 鼓励新 資本投 入工业 与对外 
貿易 方面， 而把它 轉向农 业企业 方面， 那 也許是 更賢明 的做法 。这 
样 ，几 个还沒 充分利 用的耕 作地区 ，特 別是苏 格兰与 爱尔兰 的許多 
部分， 可 收获足 够多的 农产品 以购买 它的工 业与商 业的大 部分即 
使不是 全部剩 余产品 ，而 这些产 品的消 費将超 过現今 的数量 。①这 
样， 英国就 能够給 自己 創造国 內消費 市場， 国 內市場 乃是最 可靠和 
最 有利的 市場。 它的邻 国不再 为着它 的必然 是善疑 多防或 排他性 
政策 而感到 不快， 将放 棄敌对 的心理 幷变为 乐意的 顾客。 但如果 
这样 做之后 ，它的 工业产 品和农 业产品 还不相 称：它 尽可采 用一种 
适宜 的殖民 制度， 在世界 各部分 給它的 国內企 业产品 开辟新 市場， 
这样 它也許 可得到 一些粮 食来养 活它的 过剩人 口。® 

就这一 点說， 法国的 情况和 英国正 相反。 法国 的农产 品似乎 
能够 維持比 現在还 多的工 业人口 与商业 人口。 地面 呈現着 耕种得 
很好 和普遍 的情况 ，但大 部分乡 村及市 鎭都是 異常的 小而且 簡陋， 
房 屋盖得 不好， 道 路鋪得 不平， 店鋪只 有几家 而且貨 色寥寥 无几， 
酒館 旣不干 淨又不 舒适。 很 明显， 农 产品必 定少于 表面上 看来所 

是皇 家学会 会員， 丼是 农业問 題的一 个最有 識見的 作家。 在那部 小册子 (第 34 頁) ，他 
吿訴我 們說， 在大約 1800 年, 英国 不再是 小麦輸 出者， 而 却成为 小麦輸 入者。 

① 哲科布 茲詳細 說明， 英倫 三島土 地至少 gi 够生产 比現今 多三分 之一的 产品。 
(同 上节 ，第 115 頁和 以下各 頁)。 

© 所謂 适宜的 殖民意 思是說 ，按完 全脫离 宗主国 ，自 治不受 控制， 对外有 行动自 
由权， 但在有 必要时 仍享宗 主国的 保护等 原則建 立的殖 民地。 为 什么政 治团体 在这方 
面 不仿效 父子之 間的关 系呢？ 当 小孩成 年时， 他 的独立 不但是 正当而 且是自 然的； 此 
外， 由 此产生 的关釆 最能持 久丼对 双方最 有利。 非 洲的大 部丹都 可按这 些原則 建立欧 
洲殖 民地。 世 界还有 足够的 余地， 而 世界上 已經耕 种的土 地在面 积上比 还沒耕 种的肥 
沃 土地少 得多。 塞 尔克公 爵荏他 的題为 《迂移 与高地 国家^ 的小 册子曾 对这方 面作很 
多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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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生产的 数量， 或必 定消費 得很不 节省， 很不 得法。 也許这 两个原 
因 都在起 作用。 

首先， 实际的 生产量 比可能 有的生 产量少 得多， 这主要 由于以 
下三个 原因： 缺 乏資本 ，特別 在圍場 、牲 畜和农 业改进 方面; ① 2 .耕 
种 者过于 懶惰， 不 拔草， 不修剪 树籬， 不淸除 树苔， 不扑 灭害虫 ，等 
等; 3_ 不实 施适当 的輪种 ，不采 用最有 效的耕 作方法 。© 

其次， 农 产品的 消費很 不节省 、很不 得法， 因为 大部分 的消費 
全是 浪費， 沒 滿足人 的任何 需要。 現 在只举 一件农 产品即 燃料为 
例。 在 缺少煤 柴地区 ，燃 料是个 有很大 价値的 物品， 但在农 民小屋 
里 却有巨 大浪費 ，因 为这些 屋子往 往在屋 外生火 ，幷 在燃燒 时让雨 
水流入 烟囱。 不合卫 生的飮 料和粮 食以及 酒館的 浪費， 同 样也是 
有害 的消費 方法。 

最后， 如果 一般人 民更积 慑或更 勤奋， 竞 相占有 一切有 实际价 
値的 物品， 把 家庭收 拾得整 整齐齐 （这 种竞爭 是可贊 美的， 尽管也 
許带有 浮夸气 味）， 而 不懶惰 地靠世 襲的少 許租金 过活， 或 靠一些 
无益 的公职 的微薄 薪水， 市鎭 与乡村 将有更 稠密人 口幷将 变得更 
富裕。 每 年有一 、二千 法郞收 人足够 碌碌为 生的小 地主， 也 許可通 
过自 己劳动 把收入 增加二 、三倍 ，而那 些从事 有益工 作的人 也沒有 
充分 发揮他 們的积 极性与 智慧。 此外， 常常 失敗的 事例， 也 許挫折 
那些想 进行調 査硏究 与改良 的人的 勇气， 但 这种失 敗通常 起因于 
缺乏判 断力、 毅力与 节儉。 

国 家人口 一般都 是和国 家产品 数量成 比例， 但在一 个_ 家范 

①  資本 的缺乏 使加速 操作的 机器如 英国普 遍使爾 的打谷 机不能 采用， 这样 ，农 
业 就需要 更多的 人力， 因而就 有更多 养活的 人<» 于是剩 余产品 較少， n 剩余产 品才是 
可 出售的 粮食。 

②  地力 瘠瘦主 要因为 土地分 成极小 单位。 关于 这对农 业改 进与生 产力的 有害影 
响， 《爱 丁堡 許論》 第 17 期第 1 篇論 文曾作 恰当的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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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 ，个 別地区 可能有 所不同 ，这要 看地方 情况是 有利或 是不利 。个 
別 地区可 能比較 富裕， 因为它 的土壤 肥沃， 它 的人民 勤奋， 幷拥有 
通过 节儉而 积累的 資本， 正如 一个家 庭由于 具有超 越的智 慧与积 
极性比 邻舍更 加富裕 一样。 国 家的边 界与政 体只在 影响国 家生产 
的情 况下对 人口有 影响。 宗敎和 民族习 慣对人 口的影 响也是 一样。 
所 有旅行 者都认 为新敎 国家比 旧敎国 家更加 富庶， 原因是 前者的 
习憤 对于生 产更有 帮助。 


第二节 国家 产品性 质对于 人口在 
各地 区之間 的分配 的影响 


要耕种 土地， 就 得把人 口散布 各地， 但要 繁荣工 商业， 就得把 
人口集 中在能 够最有 利地使 用技艺 的地方 ，就 是說， 要把人 口集中 
在 能实行 最大的 分工的 地方。 染匠 当然要 住在靠 近制布 商的地 
方， 药材 商要住 在靠近 染匠的 地方而 从事运 輸药材 的船只 的所有 
人或 經紀人 要住在 靠近药 材商的 地方。 其 他生产 者也是 这样。 

同时， 城市吸 引所有 不劳而 靠資本 利息或 土地租 金过活 的人， 
因为在 城市， 他們能 找到滿 足他們 欲望的 应有尽 有的奢 侈品， 能容 
易选 擇交际 对象， 幷能 有各种 各样的 娛乐。 城市的 魔力也 吸引着 
游客， 以 及那些 靠劳动 过活幷 能在他 們所喜 欢的地 方从事 劳动的 
人。 所以， 城市成 为文人 与技工 的住所 ，也成 为政府 所在地 以及法 
院和大 多数政 府机关 所在地 ，而 域市的 人口， 由于添 了这些 机关人 
員以 及那些 由于生 意关系 偶然到 城市的 而增加 起来。 

以上所 述虽系 事实， 但除那 些喜欢 住在乡 村外， 还有許 多从事 
制造 业而住 在乡村 的人。 地方的 利便， 源源供 应的水 ，靠近 森林或 
矿山， 这些常 把很多 机器和 許多制 造工人 从域市 吸引到 乡 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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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 一些活 动必須 在靠近 顾客的 地方干 ，例如 裁鏠业 、鞋业 或馬掌 
铁业， 但这些 和城市 所搞的 各种制 造业比 起来是 微不足 道的。 

政治經 济学家 认为， 一个 繁荣国 家能够 在它的 域市維 持和它 
的乡村 相同的 人口。 一些实 例使他 們提出 这样的 意見， 即 使它的 
土 壤只有 一般地 力①， 如果它 能用更 大智慧 經营它 的农业 幷减少 
浪費， 而且更 巧妙地 管理它 的工业 ，它 就能在 城市維 持比乡 村更多 
的 人口。 至 少这是 确定的 ，如果 城市出 产供外 銷产品 ，它就 能从国 
外得 到粮食 ，因 而能够 維持比 乡村多 得多的 人口。 关 于这个 ，我們 
有 了許多 小国的 事例， 它們的 土地仅 能养活 靠近都 会的一 个城郊 
的 人民。 

此外， 由于牧 地比耕 地需要 少得多 的人力 、所以 牧业国 能有更 
多人 民从事 工业， 因此在 牧业国 从事工 业的人 比农业 国多。 例如 
弗萊德 、荷 兰和 从前的 諾曼第 。②  . 

① 有 充分理 由可以 相信, 英国的 总人口 比它的 狡业人 口多两 倍。 从 1811 年向国 
会提 出的报 吿书， 我們可 看到， 当时 在大不 列顚包 括威尔 斯与苏 格当， 共有 895,998 戶 
从事 农业， 而总 戶数达 2,544,215。 这样， 从事 农业的 人口只 有总人 口的三 分之一 a 
按 照楊格 ，法 国在旧 疆界內 的乡村 人口是 •  -20,521,538 

城鎭人 口是… 5,709,270 
总計 ..二 .26,230,808 

假 定楊格 的話是 对的， 如 果法国 把它的 农业人 口增加 一倍， 那末 根据上 述原則 ，它 
就能維 持四千 一百万 人口， 如果 它的工 业和英 国同祥 活跃， 它就 能維持 六千万 人口， 
旅行者 都說， 法国 大路交 通量比 一个有 那么多 自然优 点的国 家所应 有的少 得多。 
进大抵 因为法 国的城 市为数 不多而 且規模 很小。 大路 交通一 般是城 市人口 使用， 而乡 
下 人口， 交 通主要 是使用 乡村或 狡場的 这部分 通往那 部分的 道路。 

•  我 們的作 家在这 里陷于 明显的 錯誤。 大不列 顚总人 口和农 业人口 的 比例的 
变更 ，丼不 是像上 述那样 ，完 全由 于甚或 主要由 于商业 阶层与 工 业 阶层的 增多， 而是由 
于农 业上所 节省的 劳动力 被移往 产业的 其他两 个部門 。 法国的 狡业人 口可能 只占总 A 
口 的三分 之一， 但它的 总人口 可能减 少而不 是增加 —— 英 譯本洼 

③ 这說法 过于簡 概》 把全 部土地 用于牧 畜的牧 亚国， 只能 把它的 极小部 分人口 
用于工 商业， 例如韆 靼及南 美洲的 判帕。 在 稠密的 工商业 人口使 地主把 土地用 于畜牧 
对他有 利幷指 望外国 人供給 粮貪的 地方， 例如 荷兰， 国 內农业 虽只需 耍它的 小部分 A 
口 ，但为 敦励外 国粮貪 进口， 它的大 部分人 口必須 从事工 商业，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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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 蛮民族 侵入罗 馬帝国 时期， 一直到 十七世 紀即人 們还依 
稀記 忆的 时期， 城 市在欧 洲大国 不惹人 注目。 当时 被认为 靠土地 
耕种者 养活的 那部分 人口， 不 是主要 由商人 与工厂 主組成 像現今 
那样， 而是由 有許多 跟班的 貴族、 牧师和 其他懶 人即大 別墅、 修道 
院 或女修 道院居 住者及 其从屬 組成， 这 些人很 少住在 城市。 工商 
业产 品非常 有限； 生产者 是住在 小屋的 穷人， 而商 人只是 小販； 供 
給耕 作使用 的只一 些簡陋 农具， 供給 日常生 活使用 的只是 一些极 
粗陋 用具与 家具。 每年 举行三 、四 次市集 ，售 卖质量 比較好 些但是 
我們現 在所瞧 不起的 貨物。 所 有不时 从意大 利商业 城市或 从古斯 
坦 丁的希 腊人輸 入的稀 罕家庭 用品与 織品或 鑲有宝 石的貴 重装飾 
品， 被看 作異常 奢侈物 品或異 常华丽 物品， 只 是頂有 錢的皇 族与貴 
族才买 得起。 

在 这种事 态下， 城 市当然 不惹人 注目。 域市在 我們时 代所具 
有 的华丽 堂皇， 只在 晚近才 出現。 在 法国的 一切域 市中， 不 能指出 
一列美 丽房屋 或一条 漂亮街 道是在 二百年 以前建 筑的。 所 有古代 
遺物， 除 几个哥 特式敎 堂外， 只剩挤 在骯髒 弯曲街 巷中的 粗陋房 
屋。 象 征現今 人口与 富裕的 車群、 畜 群以及 踵趾相 接的行 人无法 
在这 些街巷 通过。 

一 个国家 非到城 鎭在全 国星罗 棋布， 就 不能生 产本来 能够生 
产的那 么多农 产品。 沒有城 市提供 便利的 設备， 工 业产品 不能臻 
于 完善。 沒 有工业 产品， 有 什么可 用以交 換农产 品呢？ 农 产品找 
不到 市場的 地区, 还不能 維持它 本来能 够維持 的居民 的一半 ，它維 
持的人 ，也只 能过着 极簡陋 生活， 沒有 舒适， 沒有 敎化， 換句 話說， 
就是处 在文化 的最低 阶級。 但如果 一个工 业区在 这地域 建立起 
来， 逐 漸形成 市鎭， 而其居 民人数 增加到 和原来 的耕者 相等， 那么 
这 市鎭可 依靠这 地区的 农产品 过活， 而耕者 也可享 用它的 工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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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 如此， 市鎭給 这地区 农业产 品提供 了輸出 遙远市 場的間 
接 途徑。 未 加工的 农产品 不容易 輸出， 因为 运輸費 用不久 便耗尽 
輸 出貨物 的全部 价格。 就这 一点說 ，工 业品占 很大的 便宜， 因为工 
业 常使体 积很小 和体重 很輕的 物质具 有很大 价値。 通 过制造 ，未 
加工 的农产 品变成 价値很 高的工 业品， 这样 就够支 付远程 运輸費 
用 ，幷能 带回适 合于輸 出国的 需要的 产品。 

法国的 許多州 現在都 很穷困 ，但 要菽 麦盈疇 ，所 需要的 只是建 
立 市鎭。 一派經 济学者 推荐以 未加工 的国內 农产品 购买外 国工业 
品的 政策。 如果我 們采用 这政策 ，那 些州 就要陷 入絕境 。① 

但如果 域市是 由于大 小工业 的集中 而产生 和扩大 ，那末 ，只有 
fe 产性 資本才 能使工 业活跃 起来， 而 生产性 資本非 通过节 省消費 
便累积 不成。 所以 ，仅仅 草拟一 个城市 的計划 幷給它 名称， 还是不 
够。 在它实 际存在 以前， 必須 以勤勉 的工人 、机 械技术 、工具 、原料 

① 法 国这些 州农业 进展的 緩镘， 幷不起 因于它 們缺少 市鎭。 城鎭 是一个 国家普 
遍繁荣 的結果 ，而 不是 原因。 梁用 和上述 不同的 政策， 即 不采用 以未加 工国內 农业品 
购买外 国工业 品这一 政策， 也不一 定会改 善这些 地区的 情况。 企 图通过 限制或 鼓励政 
策， 把 用在农 业或 商业的 一部分 資本与 劳动移 用于建 立市鎭 或設立 工厂， 以达 到促进 
农业的 目的， 可以說 是背道 而馳的 做法。 

那末， 我們 作家所 說的那 狴州的 穷困， 究 是由于 什么原 因呢？ 什么 阻碍它 們农业 
的改 善呢？ 农业的 繁柴， 正如产 业其 他部門 的繁荣 一样， 依存于 个人能 够无阻 碍地追 
求他的 利益， 不但 能够尽 力追求 目的， 而且能 够取得 这种努 力所需 要的知 識^ 要 使一个 
国家 达到最 高度的 富裕， 所 需要的 只是不 妨碍这 个重要 原則的 作用。 因此， 使上 述国家 
不 能进行 改善的 原因， 乃是 政府当 局妨碍 这个有 力的行 动动机 的有益 作用， 換句 話說， 
就是 政府的 不良法 律与不 良政治 制度。 有 的时候 ，政府 对耕种 者施加 限制， 或規 定土地 
应生 产什么 产品， 使他 們感到 重重的 压迫。 在不 这样直 接干涉 生产业 务时， 就禁 止未加 
工农 产品 的轍出 ，因 而使它 失去它 的最好 市場。 有 的时候 ，政 府对农 民橫征 暴斂， 这种 
非常不 平均的 賦税， 减輕 較上层 阶級的 負担而 把几乎 全部的 賦税都 压在农 民头上 。政 
府 有时还 不允許 农民在 他自己 国家进 行州际 生意。 但最坏 的是， 規定某 些团休 或家族 
得永远 承继土 地財产 ，而 不允許 割让。 这 些是不 但阻磚 法国那 呰州的 农业， 而且 也阻磚 
欧洲不 少部分 的农业 的腐敗 、野 蛮法律 中的儿 种法律 ^  一一 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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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人 的生活 資料逐 漸地供 給它， 一直到 产品完 成幷出 售 为止。 
要 不然， 不 是建立 域市， 而 只搭个 架子， 这 架子由 于基础 不稳固 ，不 
久就倒 下去。 这就 是克里 米亚的 埃卡瑟 林諾斯 劳域市 的情况 。的 
确， 参加 这域市 的奠基 礼幷依 例放下 第二块 石头的 約瑟二 世早就 
預料 到这个 情况。 在奠 基的那 一天， 他 对他的 随員說 ：“俄 罗斯女 
王和 我在一 天內完 成了偉 大工作 ，她把 第一块 石头放 下去， 而我把 
最后的 一块石 头放下 去。” 

除非 一个域 市同时 也具有 优越的 地势和 有利于 它的发 展的公 
共 机关， 否則仅 仅資本 还不够 使建立 和扩大 一个城 市所需 要的大 
量劳动 力与生 产力动 起来。 华 盛頓的 地势似 乎不利 于它的 人口与 
財富的 进展， 因为北 美合众 国的大 多数其 他域市 都跑在 它的前 
面， ①而古 代的帕 米拉， 尽管位 于沙漢 之中， 却变得 富庶， 这 完全因 
为 它是欧 洲与东 亚細亚 的进出 口貿易 中心。 同样的 优势使 亚历山 
大 里亚和 更早时 期的埃 及的西 布斯占 有重要 地位。 单单专 制君主 
命 令絕不 能使西 布斯成 为有一 百个域 門和像 希罗多 德所說 人口那 
么 稠密、 地 位那么 重要的 城市。 它的 偉大必 定由于 它靠近 紅海与 
尼罗 河和位 于印度 与欧洲 的中央 


如果 仅仅君 主命令 不能使 一个域 市建立 起来， 那末君 主命令 
也不 能阻止 城市的 进一步 扩大。 尽管 法国政 府頒布 許多法 令限制 


① 华盛頓 的地 势似乎 沒像北 美合众 国的其 他城市 优越， 但地势 确沒不 利于人 CT 
与財富 的进展 。 1800 年 华盛頓 成为国 都时人 口仅三 千二百 一十， 但 1820 年調 査有一 
万 三千三 百二十 人和二 千二百 零八所 房屋， 其中九 百二十 五是磚 盖的。 所以 不能說 ，在 
发展过 程中， 它比大 多数其 他域市 落后。 —— 原編者 

③ 这 似乎有 点牵强 附会。 埃及 的西布 斯也許 是它那 时候的 工商业 中心， 但絕不 
是进出 口貿县 中心。 的确， 沒有 什么理 由可以 設想印 度和欧 卵在 那么早 时期有 很活跃 
的 貿县。 即使有 的話， 西相 斯也不 可能成 为进出 口貿易 中心。 但 中印度 提供了 有这么 
多 人口的 城市的 事例。 尼尼征 和巴比 倫似乎 都曾有 过同祥 稠密人 n， 这 两个城 而也許 
都 是亘大 的国內 产业中 心点。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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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 扩大， 但巴黎 却继續 扩大。 唯一 难超越 的障碍 是自然 原因。 
不能明 确地說 这种障 碍是什 么样的 障碍， 因 为它不 是巨大 的絕对 
的 障碍， 而是由 許多小 困难积 成的。 老域市 的市政 管理总 是搞得 
不好： 从 一个市 区走到 另一个 市区要 花費很 多宝貴 时間； 市 中心人 
馬 来往， 非常 拥挤; 本来只 打算供 少得多 的人口 使用 的狹窄 街道与 
通 路絕不 能滿足 大量增 加的車 馬行人 和其他 各种 交通。 就这一 
点說， 巴 黎的情 况最为 严重， 意外事 故越来 越多， 可 是現今 还是按 
沒有远 見的計 划建造 街道， 看 得見同 样的困 难几年 以后必 定又将 
发生。 


第三篇 財富 的消費 

第一章 各种 的消費 

在編写 本书过 程中， 我往 往不得 不預先 說明按 自然次 序应在 • 
晚 一些时 候解釋 的某些 詞語或 槪念的 意义。 例如 V 在第 一篇， 我不 
得不解 釋我所 用的消 費一語 的意义 ，因 为說生 产不能 不說到 消費。 

讀 者从第 一篇的 說明已 經知道 ，正如 生产意 味效用 的創造 ，而 
不意味 物质的 創造， 所以消 費意味 效用的 消灭， 而不 意味物 质或物 
品的 消灭。 一个东 西的效 用一經 消灭， 它的 价値的 来源或 基础便 
消灭， 就 是說使 它成为 想望或 需要的 对象的 条件便 消灭。 从那时 
以后 ，它 不再具 有价値 ，不再 是財富 的一个 項目。 

所 以这些 詞語， ms, 增 $ 任何东 西的爷 ，，增 不任何 东西的 

严格地 說是同 i-， 它們 的反义 -， •宇十 ，•学 ’聲手, 亨 j 
是 同义語 一样。 这样 ，消 費或消 灭价値 所 ^:費^产麁 
相称， 而不和 所消費 的产品 的体质 、重量 或数目 相称。 大的 
消費就 是大的 价値的 消灭， 不管 那价値 当时具 有什么 形式。 

毎 一个产 品都可 以消費 ，因 为加在 任何物 品上的 价値， 也能从 
該物品 减掉。 如果 一个物 品的价 値通过 人的努 力或劳 动增加 ，那 
末 也可由 于它的 使用或 由于各 种意外 事故而 戚少。 但价値 不能消 
費 两次， 价 値一經 毁灭， 就沒有 可能再 毁灭的 东西。 消費有 的时候 
是頃刻 完成的 ，有的 时候是 逐漸完 成的。 一座 房屋、 一只船 或一件 
铁器 和一块 面包、 一片肉 或一件 上衣同 样可以 消費。 此外， 消費 
可 只是局 部的。 一 匹馬、 一 件家具 或一座 房屋， 所 有人把 隹 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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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只 被局部 消費， 因为它 还剩有 殘余的 价値， 所有 人出卖 时收到 
等値 物作为 交換。 有的 时候， 消 費不是 出于情 願， 就 是說， 或出于 
不意， 例如 房屋失 火或船 只失事 或違反 本意， 例如把 貨物棄 于海中 
或燒毁 貯存品 以免落 入敌人 之手。 

价 値可在 生产很 久以后 消費， 或 在产生 那个时 刻或在 生产中 
消費， 例如音 乐会或 演戏所 提供的 娛乐。 时間 与劳动 也可以 消費， 
因为 用于有 益目的 的劳动 ，也是 有价値 物品。 一 經消費 ，絕 不能再 
消費。 

不会 損失价 値的东 西不能 消費。 土 地不能 消費， 但它 每年所 
提供 的生产 力可以 消費， 因为那 生产力 一經用 出就不 能再用 。但 
地上改 良物可 以消費 ，尽 管它的 价値可 能超过 土地本 身价値 ，因为 
它是人 的努力 或劳动 的結果 ，而 土地本 身却消 耗不掉 。① 

劳动能 力也是 这样。 我們 能够消 費工人 一天的 劳动， 但不能 
消費 他的劳 动力。 不过， 他一 死亡， 他的劳 动能力 就归于 消灭。 

所 有产品 迟早总 是拿来 消費。 其实， 生产 它們完 全是为 消費。 
如 果一个 产品已 經在完 全成熟 而未加 消費， 那就是 暫时不 起作用 
或暫 时失去 效用的 价値。 因为 ，一切 价値都 可用于 再生产 ，給 所有 
者生 利潤， 延緩消 費一个 产品就 等于損 失它所 可能生 的利潤 ，換句 
話說 ，等 于損失 它的价 値如果 使用得 法所能 生的利 息。® 


① 一些物 质能够 授受同 性质的 价値好 儿次， 例如 亚麻布 制品， 可 經过好 儿次洗 
滌。 洗衣匠 对亚麻 布制品 所作的 洁淨， 是 每一次 完全消 費去的 价値。 这 价値和 亚麻布 
制品本 身的一 部分价 値同时 消費。 

③ 迟早 沒有加 以使用 的价値 ，井 不看作 价値， 例 如由于 貯存而 閼敗的 粮食， 由于 
意外事 故而損 失的产 品， 因为产 品的价 値来自 需要。 埋存或 隐存的 价値， 一般只 在一个 
时間脫 离消費 領域， 因为当 它被发 現时， 发 現者的 利益总 在于把 它拿来 利用， 而 要利用 
就得 消費。 在 这种情 况下， 唯一 的損失 只是在 它失踪 时間本 可从它 获得的 利潤， 这利 
潤可看 作那时 間的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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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財富 的淸費 


但 是产品 的目的 旣然在 于消费 ，而 且在于 最迅速 地消費 ，人們 
也 許要問 ，在达 种情况 K 怎能累 积資本 ，就是 說怎能 累积所 創造的 
价 値呢？ 

我的回 答是， 只要价 値能在 一个产 品或另 一个产 品继續 存在， 
价値 就累积 得成， 无須始 終体現 在同一 产品。 作为 資本使 用的价 
値 ，可通 过再生 产继續 存在； 組 成資本 的各产 品可像 一切其 他产品 
那样被 消費， 但它 們的价 値一經 消灭, 就投在 別的物 质或相 似的物 
质 而重新 出現。 一个工 厂非消 費工人 所使用 的粮食 与衣服 以及制 
造所 使用的 原材料 ，不能 继續經 营下去 ，但当 具有这 些形式 的价値 
正在 消費的 时候， 又把 新价値 給与所 制造的 物品。 这样花 費的組 
成資本 的項目 ，虽然 消失而 且一去 不复返 ，但 資本即 累积的 价値却 
依然 存在， 幷以 新的形 式重新 出現， 可供 第二度 消費。 但如 果价値 
被非生 产性地 消費， 它就 不能再 出現。 

个人 的年消 費量就 是他在 一年內 所消費 的一切 价値的 总和。 
同 样的， 国家的 年消費 量就是 耝成国 家的个 人与团 体在一 年內所 
消費 的价値 的总和 。‘ 

估計 个人或 国家消 費量， 必須包 括各种 消費， 不 管它們 是否生 
产新 价値， 正如 估計国 家年生 产量， 必 須包括 国家在 一年內 所生产 
的 产品的 总値。 例如， 我們說 一个肥 皂厂在 一年內 消費这 么多数 
量 或这么 多价値 的碱， 尽管这 工厂以 肥皂形 式把这 价値再 生产出 
来。 另一 方面， 我們說 这工厂 年生产 这么多 数量或 这么多 价値的 
肥皂 ，尽管 在制造 肥皂时 •它 消費 了許多 价値。 如果扣 除这些 价値， 

上 面的話 也适闬 于小額 儲蓄， 这种蹯 蓄是在 投資以 前陆續 积蓄， 其 总額毫 无疑問 
相当 可观。 由于 資本这 样不起 作用而 产生的 損失, 可通过 减輕让 与稅， 尽 量扩大 流通便 
利 和設立 可稳妥 地寄存 資本丼 可随时 取回資 本的谣 蓄鋲行 等措施 取得部 分 的补偿 。在 
政 治混乱 时期或 在专橫 政府統 治下， 許 多人不 敢显露 資金， 宁可把 它呆存 或隐存 起来， 
不把它 用以生 利或滿 足願望 在良好 政府統 治下， 上 述不显 露資金 的情况 絕不会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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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 使看得 見的产 品大大 减少。 因此， 所謂 国家和 个人年 生产量 
或消費 量意味 总額而 不意味 淨額。 ® 

由此 可見， 一个国 家所輸 入的一 切貨物 必須看 作它的 年产品 
的一 部分， 而它 的一切 輸出品 必 須看作 它的年 消費的 一部分 。法 
国的商 业消費 了它輸 出美国 的絲的 总値， 另 一方面 生产了 它从美 
国換回 的棉花 的总値 。 同 样的， 法国 的工业 消費了 肥皂制 造业所 
使 用的碱 的价値 ，幷 生产了 肥皂制 造业所 制造的 肥皂的 价値。 

国 家或个 人年消 費总量 和資本 总額是 完全两 回事。 資 本在一 
年內可 全部地 或部分 地消費 几次。 当 一个鞋 匠购买 皮革幷 把它切 
割制成 皮鞋时 ，就有 这么多 消費去 和这么 多再生 产出来 的資本 。这 
过程 每重复 一次， 这 么多資 本便重 新消費 一次。 假 定他一 次所购 
买 的皮革 値二百 法郞， 幷 在一年 內买十 二次， 那末他 靠二百 法郞資 
本所作 的消費 将达二 千四百 法郞。 另一 方面， 他的資 本的一 部分， 
例 如工具 ，也 許需要 几年时 間才消 費掉。 关于 这部分 資本， 他每年 
所消 費的可 能只四 分之一 或十分 之一。 

在一切 国家， 顾客 的欲望 决定产 品的 性质。 最 为人想 望的产 
品就 是需求 最大的 产品， 而需求 最大的 产品， 就給 資本、 劳 动与土 
地 生最大 利潤， 因此 資本、 劳动 与土地 就优先 地用于 生产这 产品。 
相 反的， 当一件 产品的 需求减 少时， 生产这 产品所 得的利 潤便减 
少， 所 以不再 生产， 現 有存貨 的价格 戚低， 而低的 价格剌 激消費 ，因 
此現有 存貨不 久就消 費掉。 

国家 总消費 可分为 公共消 費与私 人消費 两种。 前者是 社会所 
作的 消費或 为着社 会利益 而作的 消費， 后者 是个人 或家庭 所作的 
消費。 这两 种消費 可以是 生产性 消費， 也可 以是非 生产性 消費。 


① 关 于总产 品和淨 产品的 区別， 参閱 本书第 2 篇 ，第 5 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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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 种社会 ，每一 个成員 都是消 費者、 因 为要想 生存， 就不能 
不 設法滿 足某些 必須的 需要， 尽管 所需要 的幷不 很多。 另一 方面， 
所有 不靠慈 善或施 舍过活 的人， 都通过 他們的 劳动、 資本或 土地， 
对于生 产都有 一定的 貢献， 所以消 費者同 时也可 以說是 生产者 。大 
部分 消費是 在中产 阶級与 貧苦阶 級中間 发生， 他們人 数众多 ，尽管 
每一 个所分 得的份 額很少 。① 

富裕的 、文 明的 与勤勉 的国家 ，和 貧穷的 国家比 起来是 更大的 
消 費者， 因为它 們是更 大的生 产者。 它們一 年一次 地或在 某种情 
况 下一年 几次地 再消費 它們的 生产性 資本， 使生产 性資本 不断更 
新。 它們 非生产 性地消 費来自 劳动、 資本或 土地的 大部分 收入。 

很容 易遇見 这样的 作家， 他們建 議以欲 望寡少 的国家 作为仿 
效的 模范。 其实， 有許 多欲望 幷有能 力滿足 这些欲 望乃是 好得多 
的 办法， 因为它 是使人 种繁殖 而同时 又使每 一个都 过着更 富裕生 
活的 方法。 

斯图 亚特③ 称贊极 端克己 而不逐 漸改良 生产技 术的斯 巴达政 
策。 但是 ，正由 于斯巴 达人施 行这个 政策， 連 最野蛮 民族也 能和他 
們抗衡 ，一般 地說这 些野蛮 民族不 但人数 无多而 給养也 不充足 。按 
照这个 主义， 只有不 生产什 么或沒 有什么 欲望， 就是 說灭絕 人类， 
才 是十全 十美。 


①  在产业 有一定 进展的 国家， 劳动 的收入 大抵超 过資本 与土地 这二者 收入的 
总計， 因此 从劳动 获得的 收入或 全靠个 人才能 为生的 人的消 費超过 資本家 与地主 _ 
費的 总計。 很容易 遇見这 样的工 厂， 它以 比方說 六十万 法郞为 資本， 毎夭 支付三 百法郞 
作为 它工人 的工資 ，如果 扣除星 期曰和 休假日 ，一 年所給 付的工 資等 于九万 法郞， 再力 B 
上 二万法 郞作力 监督与 管理人 員的淨 利潤， 仅仅 劳动的 年收入 就达 到十一 万法郞 。同 
样 的資本 如果投 在只按 二十年 收益計 算价値 的土地 ，仅 生三万 法郞的 收入。 

对分 佃农即 最低級 农民， 从耕种 土地所 联得的 自己及 雇工的 收入， 等于土 地和由 
地主 出借的 資本的 收入。 

②  第 2 篇 ，第 14 章^ 


第二章 一 般消費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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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 般消費 的結果 

各种 消費的 直接結 果是， 物 品所有 者失去 价値， 因而 失去財 
富。 这是 必然的 結果， 在推究 消費問 題时不 应当忽 視它。 消費掉 
的产品 是全世 界永远 失去的 价値， 但 此外的 結果将 看消費 的情况 
与性质 而定。 

如果消 費是非 生产性 消費， 通 常能滿 足某种 欲望， 但沒 再生产 
什么 价値。 如果 消費是 生产性 消費， 那就 不能滿 足什么 欲望， 但却 
創造新 的价値 ，这价 値等于 或少于 或多于 所消費 的价値 ，因 而对冒 
險者 或是有 利或是 无利。 ® 

因此， 消費可 看作一 种交換 行为， 价値所 有者一 面割让 价値， 
一面 又获得 等于所 消費的 价値的 个人欲 望滿足 或新的 价値， 作为 
补偿。 

应 当指出 ，只 滿足現 今欲望 而不生 产什么 的消费 ，幷不 需要消 
費 者拿出 技巧或 才能。 吃一 頓丰盛 大餐或 穿漂亮 衣服， 旣 不需要 
劳 动力， 也不需 要机敏 。③相 反的， 不 直接滿 足欲望 或不滿 足現今 
欲望的 生产性 消費， 却需 要消費 者拿出 劳力和 技巧， 換 句話說 ，需 

①  治作 說明， 我 們可用 在壁炉 或炉炷 燒柴的 例子。 所曉 的柴， 或 是用于 取暖或 
是用于 燒飯煮 染料等 等来增 加它們 的价値 。 除非能 滿足人 的某种 欲望， 例 如取暖 ，或 
能給 与所施 加作用 的物质 以一个 价値， 可抵补 所消費 的柴的 价値， 否則 仅仅燃 燒疔为 
不产生 什么效 用9 在前者 情况下 ，消费 是生产 性消費 ，而在 后者淸 况下， 消費是 非生产 
性 消费。 

如果 所燒的 柴不产 生暖气 或只产 生很少 暖气， 或不給 与某一 物质以 什么价 値或所 
給与的 价値少 于所消 費的柴 的价値 ，这 消費 便是欠 斟酌的 、不 經济的 消费。 

②  毫无 疑問， 花費大 的收入 ，使 所有者 得到好 評， 即 滿足个 人欲望 而不激 起他人 
的 私利心 ，使人 感激而 不使人 丢臌， 为 着公共 利益奔 走而不 妨害个 人利益 等等， 就需耍 
一种 才能。 但这种 才能屬 于应用 倫理学 范疇， 而它 对于他 人的影 响却屬 于理論 倫理学 
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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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 費者拿 出我們 一貫叫 做劳动 的那个 力量。 

当一件 可供消 費的产 品的所 有者想 生产性 地消費 这产品 ，但 
他 自己却 沒有这 种技巧 ，不 曉得怎 样搞时 ，可 把这产 品借給 一个比 
他有更 大活动 力的人 。这 个人一 借到这 产品就 着手毁 坏它， 但是这 
样 毁坏， 使它 能再生 产另一 件产品 ，幷 使他除 保留自 己的技 巧与劳 
力的 利潤外 ，还能 完全地 偿还出 借人。 誠然， 所偿还 的价値 是由和 
出借 的完全 不相同 的物品 組成， 因为借 款的条 件大体 上是这 样：对 
于出借 的价値 ，不 論总 額多少 ，比 方說一 万法郞 ，在一 定期間 ，要以 
等 于同一 数額的 同重量 和同质 量銀硬 币的其 他价値 偿还。 以原件 
偿还 为条件 出借的 物品， 不能 用于再 生产， 因为 按貸借 条件， 它是 
不容許 消費。 


有 的时候 ，生 产者是 他自己 产品的 消費者 ，例如 农民吃 掉自己 
飼养 的家禽 或自己 栽种的 蔬菜， 或如織 布者穿 自己織 的布。 但人 
所消 費的物 品在品 种与数 量上比 每一个 人各自 生产的 多得多 ，所 
以每 一个人 在消費 之前， 大都 先进行 交換。 他先把 組成他 个人收 
入的价 値化为 貨币， 或以貨 币形式 收到組 成他个 人收入 的价値 ，然 
后 把那貨 币变成 他打算 消費的 物品。 因此， 按通常 說法， 花 費与消 
費几 乎是同 义語。 但所花 費的价 値幷不 仅仅由 于购买 而損失 ，因 
为所 购买的 物品同 样具有 价値， 如果不 是以过 高价格 买进来 ，又可 
按它的 买价卖 出去。 价値 要到实 际消費 以后才 損失， 因为 价値要 
到实 际消費 以后才 消灭。 到 那时候 ，价 値不再 存在， 幷不成 为第二 
次 消費的 对象。 正 由于这 个原因 ，主妇 如果不 善于料 理家政 ，就会 
使 中等資 产很快 花光， 因为家 庭的日 常消 費一般 由主妇 来决定 ，而 
曰 常 消費是 費用的 主要出 处幷是 定时的 消費。 

上述足 以揭穿 貨币不 損失財 富不損 失这一 想法的 謬誤。 許多 
人断然 主張， 花 費的貨 币幷沒 損失， 还留在 国內， 所 以国家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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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 內花費 而淪于 穷困。 誠然 ，貨币 的价値 还存在 像从前 那样， 
但以同 一貨币 先后购 买的許 多物品 却被消 費掉， 它 們的价 値已經 
消灭。 

所以， 为 保存国 家財富 禁止国 家貨币 外流的 做法， 是 不必要 
的 ，我 几乎要 說是可 笑的。 貨 币絕不 能阻止 价値的 消費， 因 而不能 
阻止財 富的减 少， 相反的 ，貨币 使可消 費的物 品容易 到达最 后目的 
地， 这 是非常 有利的 动作， 如果目 的选擇 得宜， 結果 能令人 滿意的 
話。 但 认为在 任何情 况下輸 出硬币 都是損 失也不 正确， 尽 管貨币 
在国 內不能 阻止消 費也不 能阻止 財富的 减少。 原因是 ，除非 輸出硬 
币不 打算換 回价値 （这 种情况 很少发 生)， 否 則事实 上等于 生产性 
消費， 因 为它只 是用一 个价値 以获得 另一个 价値。 什么地 方輸出 
硬币不 打算換 回价値 ，什 么地方 的国民 資本就 要遭受 这么多 損失， 
但如 果在这 种情况 下輸出 貨物， 不輸出 貨币， 損失也 是同样 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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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性消費 的性质 在上面 第一篇 业已說 明过。 生产性 消費所 
消灭 的价値 就是所 謂資本 。商人 、制造 者和耕 种者购 买原材 料①与 
生 产力， 幷在制 造新产 品过程 中消費 它們。 这种消 費的直 接結果 
和非 生产性 消費的 直接結 果幷无 二致， 就是說 ，給他 們所消 费的物 
品 創造了 会影响 它們的 价格与 生产的 需求， 幷使这 些物品 的价値 
归于 消灭。 但最 后結果 却与非 生产性 消費不 相同。 这样的 消費， 
除 使冒險 者由于 拥有新 产品而 获得可 抵补所 消費的 产品的 价値幷 


① 工业 和商业 的原材 料乃是 那些为 着給与 附加的 价値而 购买的 产品。 白洋布 
印 染者說 ，白洋 布是原 材钭， 而 对目的 在于轉 卖或輸 出的商 人說， 即花 白萍布 是原材 
料。 在 商业， 所 有购买 行力都 是消費 疔力, 所有 轉卖汙 为都是 再生产 疔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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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还 給冒險 者提供 利潤外 ，不 滿足人 的需要 ，因 而不产 生偸快 》 

对于生 产性消 費不直 接滿足 人的需 要这个 主張， 粗率 的观察 
者也許 会提出 異議說 ，劳力 工資虽 是生产 性开支 ，但 却用于 滿足工 
人衣 食以及 娛乐的 需要。 然而 ，这里 有两道 消費： 其一 ，用 于购买 
生 产力的 資本的 生产性 消費， 它不滿 足人的 欲望； 其二， 工 人的日 
收入或 周收入 ，即 他的 生产力 的报酬 的消費 ，这报 酬由他 自己及 K 
家 庭非生 产性地 消費， 正如成 为地主 收入的 工厂租 金由地 主非生 
产性 地消費 一样。 这不 意味着 同一价 値消費 两次， 先生产 性地消 
費， 然后非 生产性 地消費 ，因为 所消費 的价値 是两个 完全不 相同的 
价値， 即建立 在完全 不相同 基础的 价値。 第 一个是 工人的 生产力 
即他 的体力 与技巧 的結果 ，这結 果本身 也是实 际产品 ，产生 价値像 
任何其 他产品 那样。 第 二个是 冒險者 用以交 換那生 产力所 給付的 
一部分 資本。 在交換 行为一 經完成 以后， 两 方所提 供的价 値的消 
費同时 发生， 但目 的却不 相同， 一 方的消 費目的 在于創 逯产品 ，而 
另一 方的消 費目的 在于滿 足那生 产力所 有者及 其家庭 的需要 。闵 
此， 冒險者 所花費 或消費 的物品 是他所 收到的 他的資 本的等 値物， 
而工人 所非生 产性地 消費的 物品是 他所收 到的他 的收入 的等値 
物。 这 两种价 値的交 換絕不 会使它 們成为 同一的 东西。 

同样的 ，管理 工作这 个脑力 劳动在 公司行 号里再 生产地 消費. 
而冒 險者从 执# 行管理 职务所 得作为 报酬的 利潤， 由 他自己 及其家 
庭非生 产性地 消費。 

总之 ，这两 道消費 和行号 所用的 原材料 的消費 正相似 。呢 絨制 
造 者在羊 毛商面 前出現 ，手里 拿着一 千克郞 ^ 在那个 时刻， 存在着 
两种 价値: 其一， 一千 克郞的 价値， 那 是从前 生产的 結果， 而 現在成 
为 呢紱制 造者的 一部分 資本； 其二 ，构 成一家 牧場的 一部分 年产品 
的 羊毛的 价値。 这些产 品互相 交換， 分別 消費， 資本化 为羊毛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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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产 呢絨， 而 牧場产 品化为 克郞， 借以滿 足农民 或其地 主的需 
要。 

由 于每一 个消費 去的东 西都是 这么多 損失， 所 以再生 产消費 
的 利得， 不 論来自 消費的 减低， 或来自 生产的 扩大， 都 相等。 在中 
国， 由于采 用播种 方法以 替代撒 播方法 ，节省 了很多 谷种。 这种节 
省 的結果 ，恰 像中国 土地比 欧洲土 地有更 大生产 力一样 。① 

在 制造业 ，如 果所使 用的原 材料不 具有什 么价値 ，就不 看作行 
业所必 需的消 費的一 部分， 例 如燒灰 者所用 的灰石 和坡璃 厂所用 
的沙， 在 这些材 料不需 要花錢 购买的 地方， 不 成为他 們的消 費的一 
部分。 

生 产力的 节省， 不論是 劳动、 土地或 資本和 原材料 的节省 ，都 
是同样 眞实的 节省， 幷具 有同样 实际的 效用。 实行 这种节 省有两 
个方法 ，就 是使同 一生产 手段生 更多的 生产力 ，或以 較少数 量的生 
产手 段取得 同样的 結果。 

这种节 省一般 只在很 短时間 內对整 个社会 起有利 作用。 这种 
节省减 低生产 費用， 而节省 方法越 被人們 了解， 越普遍 地施行 ，生 
产者的 竞爭便 越早地 使产品 价格降 低到和 生产費 用相同 的 水平。 
但正由 于这个 原因， 那些 人不努 力节省 像他們 的邻人 那样， 就会在 
別 人贏利 的同时 亏本。 許多 制造商 破产， 因为 他們設 立开銷 过大、 
組織过 于复杂 的龐大 机构， 維 持这种 机构， 当然需 要非常 大的資 
本。 

僥幸 得很， 在大 多数情 况下， 由 于私利 关系， 人 們对这 种損失 
敏感地 、迅 速地作 出反应 ，而行 业对于 必須注 意或必 須救治 的損伤 
及 时发出 警吿， 正如人 的軀体 一部分 有疼痛 就对全 身发出 警吿一 

① 按照 麦卡 尼勛爵 一个 随負的 估計， 中国使 用这个 方法所 节省的 五谷等 于供应 
大 不列顚 全部人 o 的谷 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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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如果 产业界 中莽撞 的或无 知的冒 險者不 是第一 个吃到 他自己 
錯 誤或处 置失当 的苦头 ，必 然就有 更多人 輕率投 入冒險 性事业 ，这 
对于 社会繁 荣是致 命伤， 正如揮 霍浪費 是致命 伤一样 。一个 商人为 
获得 三万法 郞而花 費五万 法郞， 給私 人事业 与社会 总財富 所带来 
的 損害， 正 如一个 讲派头 趋时尙 的人， 花 費二万 法郞购 买馬匹 、蓄 
妾 納寵、 大吃大 喝或鋪 張夸耀 所招致 的損害 一样； 不同的 也許只 
是 ，后 者得到 更多的 快乐和 更大的 滿足。 @ 

本书 第一篇 关于这 方面已 經說了 很多， 无須在 生产性 消費項 
目 下再作 补充。 我 因此将 轉入非 生产性 消費及 其动机 与后果 。我 
在 这里預 先声明 ，本 书下面 所用消 費这字 眼是指 非生产 性消費 ，正 
如一般 談話中 的用法 一样。 

第四章 一般的 非生产 性消費 的結果 

我 剛才說 到消費 的一般 性质与 結果， 特 別是生 产性消 費的一 
般 結果。 在这 一章和 以下几 章所要 說的， 乃 是目的 仅在于 滿足欲 
望 或享乐 的那种 消費。 

凡透彻 了解以 上各頁 所說明 的消費 与生产 的性质 的人， 必能 
相信， 叫做非 生产性 的那种 消費， 除 消灭現 有价値 以滿足 某种欲 
望外， 沒有任 何間接 結果。 非 生产性 消費只 是以現 有財富 的一部 
分換 取个人 欲望的 滿足。 除达 以外， 还有 什么可 希求呢 —— 再生 


① 几乎 无法正 确估計 价値的 消費与 生产。 个 A 除对 他們 的收入 与支出 經常記 
帳外， 沒有其 他方法 知道他 們的財 产究是 增加或 减少。 的确， 所 有謹愼 的人都 仔細記 
帳 ，而就 商人說 ，按 法律他 們必須 記帳。 要不是 这祥， 冒險 者就无 法知道 他的事 业是癱 
利或 亏本， 因而可 能使他 自己及 其値权 人弄得 破产。 除 經常記 帳外， 謹 愼的經 理也对 
行号所 可能消 費的价 値及其 所可能 得到的 收入， 預先作 出估計 | 这些 估計， 像 房屋的 
設計 那样， 只 能提供 概数， 而不 能提供 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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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嗎？ 同一的 效用， 怎能 利用两 次呢？ 葡萄 酒不能 同时用 作飮料 
而 又用以 蒸制白 兰地。 消 費掉的 物品也 不能促 成新的 需求， 因而 
不能 刺激将 来生产 努力。 上 面已經 說过， 只有 掌握购 买手段 ，即 
掌握 可用作 交換的 东西， 才能創 造实际 需求。 这个 东西如 果不是 
— 个产品 ，在 交換与 消費发 生以前 屬于收 入或資 本的一 个項目 ，究 
竟是什 么呢？ 上 述需求 的存在 与强度 必定依 存于收 入总額 和資本 
总額。 只要收 入与資 本存在 ，就 能刺激 生产， 其他东 西都不 能刺激 
生产。 一 个东西 旣已作 为一种 消費品 就必然 妨碍它 成为另 一种消 
費品 ，以綢 鍛形式 消費的 东西就 不能再 以亚麻 布或呢 絨形式 消費， 
已經作 为享乐 或娛乐 使用的 东西， 不 能使它 产生更 实际或 更眞实 
的 效用。 

所以， 关于非 生产性 消費， 唯一的 硏究对 象是消 費行为 本身所 
产生的 滿足的 程度。 本 章其余 部分将 硏究一 般的非 生产性 消費， 
而 以下几 章将进 而分別 討論个 人的非 生产性 消費和 公众或 一般社 
会的非 生产性 消費。 唯一 目的， 在于 对比消 費者的 消費对 他所引 
起的 損失和 給他所 提供的 滿足。 所作 的損益 估算的 正确程 度将决 
定消 費是否 得宜。 就家 庭与国 家的幸 福說， 它的影 响的强 度仅次 
于財富 的实际 生产。 

从 这观点 看来， 最得 宜的消 費似乎 有以下 几种： 

1 .有 助于滿 足实际 需要的 消費。 我所說 的实际 需要， 是指关 
系到人 类生存 、健 康与 滿意的 需要。 这 些需要 和那些 起因于 好色、 
夸 耀与任 性的需 要恰恰 相反。 因此， 从全体 来看， 如 果国家 所消費 
的物品 是便利 生活， 而不 是徒求 炫飾的 物品， 这种消 費便是 得宜的 
消費。 越 多的亚 麻布制 成品和 越少的 花边， 越多的 营养实 惠食品 
和越少 的山珍 海錯， 越 多的溫 暖衣服 和越少 的刺練 衣服， 越好 。消 
費 有这种 (頃 向的 国家， 它的 公共建 筑物， 将以效 用而不 ，以壮 观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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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 I 它的 医院只 求广大 和有助 健康， 而不 求华丽 堂皇； 它 的公路 
綫上 都充分 地設有 旅館， 而不讲 求毫无 必要的 广闊； 它的市 鎭将有 
良好 街道， 虽然沒 有很多 可以吸 引外来 游客的 宏大建 筑物。 

是不是 可以这 样說， 鋪張 的快乐 所提供 的滿足 比舒适 的快乐 
所 提供的 滿足少 得多。 此外， 后 者耗費 較小， 就 是說， 需要 較少的 
消費， 而 前者却 沒有止 境， 从 一个发 展到另 一个， 从 傾向发 展到仿 
效 ，而 发 展程度 完全沒 有限制 。① 佛兰克 林說： “夸 耀跟欲 望完全 
一样 地好像 叫闊閙 的乞丐 ，但 前者更 不知足 。” 

从整 个社会 看来， 实际需 要的滿 足对社 会的重 要性大 于虛假 
需要的 滿足。 富人的 需要也 許只引 起芬香 的香料 的生产 与 消費， 
而 穷人的 需要却 引起溫 暖的冬 斗篷的 生产与 消費。 假定这 两者价 
値 相同， 它 們所招 致的总 財富的 减少便 相同， 但所产 生的滿 足却不 
相同， 就 前者說 是微不 足道的 、短 暫的和 觉察不 出的， 而就 后者說 
却是 眞实的 、充分 的和长 时間的 。③ 

2. 最耐久 、好 质量 产品的 消費。 对 国家或 个人說 ，以最 耐用和 
最 常用物 品为主 要消費 对象， 是 明智的 政策。 坚固 房屋和 家具是 
明 智选擇 的对象 ，因为 很少东 西像房 屋那样 耐用与 常用。 事 实上， 
人生 的最大 部分是 在那里 过的。 常常 变更式 样是不 明智的 办法， 
因为采 用时新 式样， 势必在 物品沒 有失去 效用很 久以前 ，有 时甚至 


① 仅 仅个人 炫耀所 产生的 禍害絕 不是可 怕的， 因为 它蔓延 越广， 所提供 的愉怏 
便 减少， 奇怪 的是像 薩伊那 祥敏銳 的作家 竟見不 及此, 殊觉 可異。 的确， 就 个人消 費說, 
所 有对于 奢侈的 攻击都 是无的 放矢， 因为人 总是用 着和一 件物品 的需耍 程度相 称的力 
量与 劳动强 度来搞 那件物 品的生 产。； 沒共 奢华 的浪費 才是可 怕的。 一般 社会 的利益 
在 于把公 共奢华 与各种 公共消 費压縮 到最小 限度， 而公务 人員的 利益在 于把公 共奢华 
与 备种 公共消 費扩大 到最大 限度。 —— 英 譯本注 

@ 把本 来也許 会花在 无聊用 途的款 項借出 生息. 就颳于 卮者的 一种， 因 为借款 
要不是 生产性 地使用 就无法 給付利 息^ 在生产 性地使 用的假 設下， 一部 分款項 将用于 
雒持劳 工阶級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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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品 还沒失 去新鮮 以前， 把它們 扔丢， 这样就 大大增 加消費 ，幷 
把那些 也許还 有用、 还 很利便 甚或还 很优美 的东西 看作无 用东西 
丢去。 所以， 式 样日新 月異， 必 然使国 家陷于 穷困， 因为它 旣增加 
消費， 又把 还可使 用的物 质棄而 不用。 

消 費上等 物品， 尽 管价格 較貴， 但有 好处， 原 因是， 在各 种制造 
业 ，不 論产品 好坏, 一些費 用总是 相同。 粗亚 麻布在 到达最 后消費 
者以前 ，在 紡織 、打包 、貯存 、保 管、 零售、 运輸等 等所花 的劳动 ，和 
上等亚 麻布所 花的完 全相同 ，所 以在制 造次等 品时， 所节省 的只是 
原材料 費用， 其他費 用不能 节省絲 毫幷且 必須按 同一比 率給付 。可 
是， 如果 所购买 的亚麻 布是次 等品， 同一 劳动的 产品， 却比 上等品 
消 費得快 得多。 

以 上的話 可无差 別地适 用于各 种产品 ，因为 就各产 品說， 不管 
质 量好坏 ，一些 生产力 的代价 总相同 ，用 这些 生产力 制造好 质量的 
产 品比用 它們制 造坏质 量的产 品更加 有利。 所 以一般 地說， 消費 
好 质畺产 品对一 个国家 是更有 利的。 但如果 这个国 家人民 不能鉴 
別好坏 物品， 也不 知鉴賞 好质量 产品， 这就做 不到， 因此为 增进国 
家 繁荣， 知識① 又显得 必要。 此外， 如 果这个 国家的 大多数 人民是 
那样 貧兔， 以致 不得不 购买在 最初看 来是最 低廉但 对消費 者說归 
根到 底是最 昂貴的 物品， 这也做 不到。 

即使假 定政府 当局干 涉工业 ，規 定制 造的煩 瑣事項 ，能 使工业 
制出上 等貨物 (这是 很有疑 問的） ，也 不能 促进上 等貨物 的消費 ，因 
为这种 干涉旣 不能使 消費者 知道鉴 賞上等 貨物， 也 不能增 大他們 
的购 买力。 寻 找生产 者幷不 困难， 困 难在于 寻找消 費者。 如果有 
願意购 买幷能 够购买 优美貨 物的消 費者， 供 給这些 貨物幷 不是难 


① 我 所說的 知識， 总是指 对事物 眞实状 态的认 識或对 各部門 眞理的 一般认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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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但 只在比 較富裕 国家才 存在着 对优美 貨物的 需求， 因 为能給 
人民 提供购 买上等 貨物資 力与鉴 賞上等 貨物能 力的只 有富裕 。政 
府当 局的千 涉决不 是走向 富裕的 途徑， 因为 富裕来 自生产 积极性 
与节約 精神一 各行业 的人都 养成勤 奋与有 助于累 积資本 节約的 
习憤。 只 在人民 普遍具 有这些 品性的 国家， 人民对 所消費 的东西 
才能 讲究或 苛求。 相 反的， 浪 費与穷 困是分 不开的 伴侶。 如果饥 
寒 交迫， 那就 饥不擇 食寒不 擇衣。 

飮食 、游戏 和放烟 火等等 所提供 的欢乐 ，应 当看 作极短 暫的欢 
乐。 我曾看 到这样 的乡村 ，尽管 它們需 要淸洁 用水， 却毫不 犹豫地 
把足够 建造給 它們供 应这个 生活必 需品的 水管的 款項， 或 足够在 
彡村 公有草 地建造 水塘的 款項， 虛擲 在为期 只一天 的宴乐 或节日 
庆祝， 它們的 居民宁 願痛飮 一天， 对乡 紳或神 明表示 敬意， 而曰复 
一 曰非常 不便地 向一、 二里那 么远地 方挑回 泥水。 乡村住 宅所普 
遍存 在的汚 秽与不 舒适， 一半由 于貧穷 ，一半 由于不 明智的 消費。 

在 大多数 国家， 不 論在市 鎭或在 乡村， 如 果把花 在无聊 或賭博 
性娛乐 的一部 分款項 用来修 飾住宅 或給住 宅提供 便利， 用 来购买 
适当 衣服， 用来购 置优雅 与有用 家具， 或用 来敎育 人民， 整 个社会 
不久就 会呈現 进步、 文明 与富裕 面貌， 更能滿 足它們 人民的 欲望， 
更能吸 引外来 游客。 

3 .很 多人 的集体 消費。 有 一些生 产力， 无須随 消費的 增加而 
比例 增加。 一 个厨子 能够煮 十个人 的飯， 正 像他煮 一个人 的飯那 
么 容易； 同一炉 格可烤 一片肉 ，也可 烤十二 片肉。 这就 是大学 、修 
道院 、軍队 或大工 厂的共 同餐厅 是那么 經济的 原因， 也就是 公鍋或 
公灶供 給多人 食品和 分配廉 宜羹湯 是非常 經济的 原因。 

4 •最后 ，根据 和上述 完全不 相同的 理由， 那些和 道德标 准相符 
合的 消費是 得宜的 消費， 而違 反道德 規律的 消費， 往 往造成 公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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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 災难。 但如 果我企 图举例 证明， 那就离 开本題 太远。 

値 得注意 的是， 貧 富的大 不均， 有 碍那些 必須看 作最适 宜消費 
的 选擇。 不 均程度 越大， 虛 假需要 越多， 眞实 需要越 难得到 供給, 
迅速 的消費 越普遍 幷为害 越大。 古罗 馬揮金 如土的 貴族和 皇族还 
认 为錢花 得不够 痛快。 此外， 在存 在着貧 富悬殊 現象的 地方， 不道 
德的消 費更为 普遍。 在这种 社会状 态下， 只 有极少 数人能 够纵情 
行乐， 而大多 数人則 羨慕他 們幷急 于仿效 他們。 钻进特 权阶級 ，成 
为大 多数人 的主要 目的， 不管 所采取 的手段 是多么 卑鄙。 这些不 
顾 一切唯 利是图 的人， 往 往也就 是不顾 一切揮 霍的人 。① 

在所有 国家， 政府对 全国消 費的性 质都起 极大决 定作用 。这 
不但因 为政府 絕对控 制国家 本身的 消費， 而 且因为 大部分 个人消 
費 ，也以 政府的 意旨与 榜样为 准绳。 如 果政府 耽迷于 豪华与 鋪張， 
豪华与 鋪張便 将成为 風气， 大 家竞相 仿效， 連判断 力較强 、思 虑比 
較周到 的人在 一定程 度上也 将随波 逐流。 因为， 在这种 情况下 ，名 
望与 褒誉， 不是得 自个人 品德， 而是依 存于他 們所不 贊同的 浪費， 
他們 怎能不 随波逐 流呢？ 

在不明 智的消 費中， 首先 是不能 像所預 期那样 滿足欲 望而却 
招 人厌恶 与令人 不滿的 消費。 屬于这 一类的 消費， 是个人 的浪费 
与放纵 ，以 及国家 完全为 报仇而 进行的 战爭， 例如路 易十四 为着报 
复荷 兰报紙 对他的 攻击而 进行的 战爭， 或为着 虛荣而 进行的 战爭， 
虛荣一 般招致 自己的 耻辱与 別人的 反威。 但 这种战 爭所造 成的国 


① 在 公共机 构幷不 太多而 且全是 为公益 而設立 的健全 社会状 态下， 上述 急切的 
心 理是有 利而不 是不利 于社会 福利的 增进。 的确， 在 富足与 生产力 强大的 国家， 个 A 
財 富必然 悬殊。 只有大 利当前 ，才 能激励 人們动 用体力 脑力。 根据 記載， 沒有一 个产业 
非常 发达的 国家不 存在着 个人財 富不均 現象。 对 牧师界 的冒險 者說， 一 个德赫 姆主敎 
职位的 誘力大 于五百 个一般 圣职的 誘力。 一个 阿克頓 特或一 个皮尔 所树立 的榜祥 ，刺 
激工业 科学和 制造积 极性的 力量， 大于曼 彻斯特 所有的 一般紡 嫌厂。 一一 英 禪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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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財富与 資源的 消耗, 幷不是 最値得 可惜， 更 可惜的 是它所 造成人 
才无可 补偿的 損失。 当 这損失 是起因 于公共 利益的 需要或 殘酷的 
貧穷的 压力时 ，那就 使許多 家庭陷 于很大 的困苦 ，但 当这損 失是起 
因于 国家統 治者的 任性、 不义 、愚 蠢或放 纵的情 感时， 那就 更加可 
怕 ，更可 悲痛。 

第五章 个人 消费—— 它的动 机与它 的結果 

和公众 消費或 一般社 会消費 相反， 个人 消費以 滿足家 庭需要 
与个人 需要为 目的。 这些 需要主 要是衣 食住与 娛乐。 这些 需要， 
从各家 庭或各 个人的 收入， 以各方 面所必 需的消 費品来 滿足， 不論 
这收 入来自 个人 劳动、 資本或 土地。 家 庭財富 的增减 或不增 不减， 
看 它的消 費等于 收入、 多 于收入 或少于 收入以 为定。 所有 个人消 
費加上 政府为 公共目 的而作 的消費 ，构 成国家 消費的 总和。 

誠然， 一 个家庭 、一 个社会 或一个 国家可 消費它 的全部 收入， 
而不因 此弄得 穷困， 但这不 是說， 它必 須这样 消費， 也不是 說这样 
消 費是明 智的。 为愼 重起見 ，应 当未雨 綢繆。 誰敢肯 定地說 ，他的 
收 入不会 减低， 或 他的財 产不受 到侵害 、欺 詐或掠 夺呢？  土 地可能 
被充公 ，船 只可能 失事， 一个人 可能由 于涉訟 而花費 很多金 錢或陷 
入不 确定的 境况。 最富的 商人往 往由于 一次不 成功的 投机， 或由 
于他人 失敗的 連累而 破产。 如果他 花費他 的全部 收入， 他 的資本 
可 能不断 减少， 甚或必 定不断 戚少。 

但 假定資 本不增 不减， 誰 能感到 心滿意 足呢？ 无論怎 么大的 
財产， 如 果要分 給若干 子女， 便 显得不 够大。 即 使无須 分产， 通过 
正当方 法扩大 財产有 什么不 好呢？ 驅 使人們 撙节开 支累积 資本， 
因而促 进产业 的进展 幷导致 国家的 富裕与 文明的 动机， 除 他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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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景 况的願 望外， 还有 什么其 他动机 呢？ 如 果前代 沒受这 个願望 
的 驅使， 現代势 必还处 于野蛮 状态。 我們很 难說， 文 明能进 一步发 
展 到什么 程度。 沒有 一个人 曾使我 滿意地 证明， 百 分之九 十的世 
界 人口， 必 須处在 穷困与 半野蛮 状态， 像現 今大多 数欧洲 国家那 
样。 

遵守 家庭經 济規律 ，使 家庭在 合理限 度內从 事消費 ，就 是在每 
一次要 消費时 先細心 比較消 費所牺 牲的价 値与消 費所提 供的滿 
足。 只个 人自己 才能公 平地或 正确地 估量每 一个消 費行为 所产生 
的損益 ，因为 这种比 較依存 于他自 己及 其家庭 的財产 、社会 地位与 
需要， 也許在 一定程 度上也 依存于 个人的 爱好与 情感^ 把 消費限 
定在过 于狹窄 的范圍 ，就 使一个 人得不 到他的 資产所 允許的 滿足; 
相反的 ，过于 豪爽的 消費則 会侵蝕 到不应 該濫用 的財富 。① 

个人 消費和 消費者 的品性 与感情 有密切 关系。 它有时 受最髙 
尙 癖性的 影响， 有时受 最卑鄙 癖性的 影响， 有时 受肉欲 的刺激 ，有 
时 受虛荣 、豪爽 、报 复的 刺激， 甚或受 貪樊的 刺激。 阻止个 人消費 
的是 :謹愼 ，預見 ，沒 有根据 的恐惧 ，猜疑 ，或 自私。 由于这 些不同 
的品质 更迭地 占压倒 地位， 可 以这些 品质支 配人們 使用財 富的途 
徑。 在这个 动作， 正 如在生 活上其 他动作 一样， 遵守 眞正明 智方針 
极其 困难。 人总 是偏向 一边， 或偏向 另一边 ，很 少不偏 不倚。 © 


①  由 于这个 原因， 禁止奢 侈的法 令都是 不必要 与不公 平的， 所禁 止的行 乐或是 
在个人 資力所 允許的 范圍， 或是超 出个人 資力所 允許的 范圍。 就前 者說， 禁止对 他人无 
損的 行乐是 个压制 行为， 和 任何其 他禁令 同样不 合理； 就后 者說， 禁止不 起什么 作用， 
因为对 于只經 疥状况 才能作 有效的 禁止的 事物， 法律沒 有出面 干涉的 必要。 每 一个这 
种違反 規則的 行为都 会自討 苦吃。 裾說， 政府有 責任阻 止那些 傾向于 使人不 量 人为出 
的 习慣, 但我們 发現， 那 些习慣 只能甶 于政府 官吏以 身作則 和鼓励 而建立 起来。 在任何 
其他情 况下， 习 慣和对 时尙都 不能使 社会各 阶层作 任何和 他們各 別資力 不相适 应的消 
費。 

②  女人由 于眢力 較逊， 在 鄙苔与 闊綽这 两方面 都更容 县偏既 


454 


第三篤 財富 的消費 


关于 消費， 闊 綽与鄙 吝是两 个应当 避免的 过失。 这两 者把財 
富 所能給 与它的 所有者 的利益 剝夺棹 ，因 为闊綽 用尽享 乐手段 ，而 
鄙 吝不使 用享乐 手段。 誠然， 在这两 者中， 闊綽 比較不 討人厌 ，因 
为它跟 和藹与 好客的 品质很 接近。 它 比較受 欢迎， 因为它 把欢乐 
授与 他人。 但在这 两者中 ，它 对社 会的危 害更大 ，因 为它浪 費幷毁 
灭应 当成为 劳动的 支柱的 資本， 而由于 它毁灭 資本这 一生产 因素， 
所以它 也毁灭 劳动即 最重要 的生产 因素。 如 果花費 或消費 仅仅意 
味那 些提供 快乐或 享乐的 消費， 說貨币 除供消 費外沒 有其他 效用， 
以及創 造产品 全是为 着消費 ，便 是大錯 特錯。 貨币可 用于再 生产， 
当它是 这样使 用时， 它 必定产 生很大 利益。 如果一 定数量 的固定 
資本被 浪費， 那 末在某 一方面 必定就 有相应 数量的 劳动被 毁灭。 
敗 家子在 花光他 的財产 的同时 ，也耗 尽劳动 利潤的 来源。 

誠然 ，害怕 失去金 錢而不 敢使用 金錢的 守財奴 ，对 于产 业的进 
展沒 有什么 貢献， 但 至少他 沒使生 产手段 减少。 依照一 般見解 ，他 
的 积蓄是 由削戚 个人滿 足而不 粞牲別 人利益 一点一 点地貯 积起来 
的。 它不 是提自 任 何生产 事业， 如果沒 被他的 承继人 花光， 或沒被 
藏 得那样 秘密以 致无法 找到， 那 末在他 死后， 无論如 何总会 重新出 
現， 可供扩 大生产 之用。 

敗 家子自 夸闊綽 ，这 是荒謬 絕倫， 因为闊 綽絕不 配称为 高尙人 
性 ，像卑 鄙的啬 吝不配 称为高 尙人性 那样。 得 到什么 就消費 什么， 
只在 得不到 时才停 止消費 的做法 不値得 称贊， 因为 每一个 动物都 
能这 •样 做， 一些动 物还能 做未雨 綢繆的 安排。 人有 天賦的 理智与 
預見 ，在沒 有合理 目的时 絕不应 当消費 ，至少 就节約 說不应 当这样 
消费。 

总之， 节約只 不过是 經过熟 思审虑 的消費 —— 曉得我 們的收 
入是 多少， 幷 曉得使 用收入 的最好 方法是 什么。 节 約沒有 固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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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应当 参照消 費者的 財产、 身份与 需要来 决定。 一 个中产 的人， 
在 最严格 的节約 范圍內 所作的 花費， 对一个 富人来 說也許 是可怜 
又 可笑， 而对一 个穷人 来說却 是完全 浪費。 一个人 在害病 时必定 
要作 一些他 在健康 时所沒 想到的 花費。 牺 牲本人 享乐而 作的施 
舍， 値得 欽佩， 但 如果这 是出自 克扣子 女衣食 之資， 就該受 最严厉 
的 責备。 

节約跟 啬吝与 浪費都 不可同 日而語 。 啬 吝不为 着消費 或再生 
产而 积蓄， 只为着 积蓄而 积蓄。 它是 一种本 能或是 一种无 意識的 
冲动 ，被 发見有 这种冲 动的人 不为人 所齿。 至于眞 正节約 ，它 是熟 
思审虑 与健全 判断的 产物， 不为着 奢侈品 而栖牲 必需品 ，不 像守財 
奴 那样为 着随时 可享用 而始終 沒享用 的奢侈 品而牺 牲現今 的生活 
舒 适品。 最 奢侈的 娛乐， 如以节 約方式 进行， 不 但不使 它失色 ，反 
可使它 增色， 但啬吝 一出現 就使它 失色。 节 約者把 他的收 入跟他 
的現今 需要或 将来需 要以及 他家庭 与朋友 需要相 比較， 他 不忘記 
人类的 需要。 守 財奴則 不关心 家庭， 不关心 朋友, 不大 注意自 己的 
需要 ，完全 不理睬 人类的 需要。 节 約不作 无目的 的消費 ，而 啬吝則 
不願意 消費。 前者是 适度与 合理的 努力， 是 唯一能 够提供 履行职 
責 的手段 ，又 正当又 大方； 后者是 卑鄙地 考虑自 己而 牺牲一 切的劣 
根性。 

节 約列为 美德是 很有道 理的， 因为 它像其 他美德 那样， 意味着 
克己 自制， 幷 产生最 偸快的 結果。 子女得 到良好 的体育 与德育 ，老 
年 人得到 周到的 照顾， 中年人 具有他 們持身 处己所 最需要 的冷靜 
头脑 ，不受 周圍情 况的影 响因而 不受图 利动机 的支配 ，这一 切都产 
生 自节約 美德。 沒有它 ，就 不可能 有豪爽 ，至 少不可 能有永 久与健 
全的 豪爽， 因为 当它演 变为闊 綽时， 便成 为不分 皂白的 慷慨， 对应 
得与不 应得的 人一視 同仁, 或对有 扠利应 得賙济 的人反 加限制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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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沒 有权利 的人却 无限制 地給与 賙济。 敗家 子沒落 到向他 从前施 
惠的人 求乞， 是常見 的事， 因 为他現 在所施 的惠， 将 来必定 要求报 
答。 相反的 ，节約 者所施 的惠完 全不要 求报答 ，因为 他所施 与的只 
是 他的多 余物。 节 約者虽 只有中 等資产 ，但很 富裕， 而守財 奴与闊 
綽者 虽拥有 最大財 富却很 穷困。 

节約 和沒有 縝密計 划的花 費絕不 可同日 而語。 沒計划 花費的 
人， 有时看 不見最 需要的 东西， 尽管 它近在 眼前， 有 时把最 想保存 
的东 西拿来 用光， 无 时无刻 不受当 时发生 事件的 推动， 旣 不能預 
知， 也不能 摆脫； 总是不 意識到 自己的 地位， 完全不 能选擇 将来的 
适当 途徑。 一 个不計 划花費 的家庭 成为环 境的牺 牲品， 尽 管僕人 
誠实， 甚或主 人极度 儉省， 也不能 使它最 后免于 敗落。 原因是 ，这 
家庭时 时刻刻 都有瑣 碎支出 ，这 些支出 虽然数 目不大 ，但是 疲于应 
付 。① 

在那些 对个人 消費起 决定作 用的动 机中， 最显 著的是 常常成 
为雄辯 題目的 奢侈。 但是， 如 果我能 够期望 每一个 人都来 应用我 
所努 力建立 的原則 ，如果 不是因 为以說 理替代 雄辯总 有利益 ，我也 
許不詳 細討論 奢侈。 

① 我 記得我 曾在乡 間看到 不留心 家务所 产生的 許許多 多的小 損失。 养鸡 場缺少 
一个 不値錢 的閂鑓 ，門老 是开着 。 人 走出养 鸡場时 ，門 就左右 轉动， 由于 不能够 从外面 
把門关 t 卓， 鸡因 此損失 很多。 有 一天在 养鸡場 养的一 个肥小 渚跑到 树林里 去了， 一家 
人包括 园丁、 厨妇、 挤奶 女等全 部出动 寻找。 园 丁首先 发現追 逐物， 为 着截断 它的去 
路， 他 跳过一 个沟， 脚被 扭伤， 躺在床 上两个 星期; 厨 妇回来 发現， 挂在火 炉前烘 干的亚 
麻布制 品燒掉 》 挤 奶女在 急忙走 出时忘 記把牛 拴住， 一个 沒投住 的牛把 里面一 只小馬 
的腿 踩坏， 燒掉的 亚麻布 制品与 园丁所 損失的 工資共 計二十 克郞， 而小 馬大約 値二十 
克郞。 这祥， 由 于缺少 一个最 多仅値 儿苏的 閂鎖， 在 儿分钟 內損失 了四十 克郞。 即使不 
想到 那个园 丁所遭 受的痛 苦或忧 虑与其 他煩难 事件， 把門 閂按最 严格节 約也是 一个家 
庭 所必須 有的。 誠然， 禍害丼 不严重 ，而損 失也不 重大， 但 考虑到 同样的 不小心 曾引起 
一連串 同祥的 災难， 而 且最終 使一个 很好家 庭淪于 敗落， 这种不 小心便 値得我 們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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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奢侈， 有 人下定 义說， 奢 侈是非 必需品 的使用 。① 至 于我， 
我不 知道怎 样区別 非必需 品与必 需品， 因为 这两者 的細微 差異是 
那样 不明显 、那样 混淆， 好像虹 的顏色 那样。 

爱好 、敎育 、性 情与 身体健 康状态 使效用 程度与 需要程 度显得 
非常 无定， 幷使 那些老 是表达 相对的 意思的 詞語不 能用于 絕对的 
意义。 

必需品 与非必 需品的 差別， 随着社 会情况 的变动 而变动 ^ 严 
格 地說， 人吃植 物根叶 、穿 羊皮 衣服和 住小屋 子就可 生存， 但就欧 
洲 社会現 状說， 我們不 能把面 包或家 畜肉， 呢 絨衣服 或石造 房屋， 
看作奢 侈品。 由 于同样 原因， 这个差 別也随 着个人 財产情 况的不 
同而 不同； 就 大城市 生活或 就这一 种类生 活說， 某 一产品 是必需 

而 就另一 种类生 活或就 乡村生 活說， 却完 全是非 必需品 。所 
以， 不能准 确划淸 必需品 与非必 需品的 界綫。 斯密 所作的 区分比 
斯图亚 特稍胜 一筹， 他 把天然 需要及 按正常 标准下 层社会 所需要 
消費 的物品 列为必 需品。 但斯 密企图 把必然 随时变 动的东 西固定 
下 来是不 对的。 

奢侈 大体上 可以說 是貴重 物品的 使用或 消費， 因为貴 重一語 
含有相 对意义 ，所 以可适 当地用 于解釋 另一个 有相对 涵义的 詞語。 
在 法国， 我 們所用 奢侈② 一語， 与其 說耽于 肉欲， 毋宁 說是指 夸耀。 
应用到 衣服时 ，它 所表示 的意义 ，与其 說穿者 威到更 大的利 便或舒 
适， 毋宁 說它給 旁观者 所造成 的更大 美感或 更深刻 印象; 应 用到食 
物时， 它的 涵义， 与 其說独 舖綴者 的优美 食品， 毋宁 說丰盛 酒席的 


① 見斯图 亚特: 《政 治經济 学原理 之硏究 》第 2 篇第 20 章。 他 在男一 段上說 ，仅 
仅維 持生存 所不絕 对需要 的任何 宠西都 是非必 需品。 

(D 英語 奢侈一 詞比法 語此詞 含有更 多的肉 欲的意 X， 它似 乎包括 法語与 拉丁語 
< 憂侈 "和“ 肉欲” 这两个 詞的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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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 。按这 个意义 使用， 奢侈的 主要目 的在于 以所陈 列的物 品的稀 
罕、 貴 重与华 美使人 羨慕， 而这 些物品 可取的 地方， 也許不 在于效 
用 、利便 或偸快 ，而 在于炫 人的外 观和对 輿論的 影响。 奢侈 含有炫 
耀的 意思， 但 炫耀本 身却含 有广泛 得多的 意义， 它包 括所有 为着夸 
耀而 装作的 样子。 一个人 可能装 做道貌 岸然的 样子， 但不 能說他 
的道 德过于 豪侈， 因为奢 侈含有 花費的 意思。 所以 ，“ 才智的 奢侈” 
是个 隐喩， 意 味着过 于夸耀 智能， 或 过度消 費智能 （如 果我 們能够 
这样 說)， 而通情 达理之 人在这 方面总 是庄重 矜持。 

虽 然在法 国我們 叫做奢 侈的， 主要 是指目 的在于 炫耀的 纵恣， 
但 过度地 耽于肉 欲和处 心积虑 地耽于 肉欲， 是同样 不合理 幷产生 
完 全相同 結果， 就 是說， 大項的 消費， 本来可 滿足更 迫切与 更广大 
需要， 現在 只得到 无聊的 、不 足取的 欢乐或 滿足。 但是， 文 明社会 
中 有思虑 与有見 識的人 ，在 无須讲 排場的 情况下 ，对 衣食住 所希望 
达 到的丰 富多采 ，我 不叫做 奢侈。 我应 当把它 看作适 当的、 和情况 
相称的 欢乐而 不看作 奢侈。 

对 奢侈已 經这样 下定义 以后， 我 們可进 而硏究 奢侈对 国家秩 
序或 經济的 影响。 

非生产 性消費 这一項 目包括 許多实 际与紧 迫需要 的滿足 ，这 
个目 的足够 重大， 抵 得过消 灭价値 所必然 产生的 損害。 但 对目的 
不 在于滿 足这些 需要的 消費， 或对目 的只在 于花費 貨币的 花費和 
目 的只在 于毁灭 价値的 消費， 究竟有 什么补 偿那損 害呢？ 

达种 消費被 认为对 消費品 生产者 无論如 何总是 有利。 但应当 
考虑这 一点， 花 費总要 发生， 但 也許不 是用于 上述那 么无聊 目的， 
因为 不用于 穷奢极 侈地滿 足欲望 的貨币 ，絕不 是丢在 海里， 而必定 
更适当 地滿足 欲望或 用于再 生产。 所 有不是 絕对地 埋藏的 收入， 
总 是按这 个方式 或那个 方式， 由收受 者启己 消費或 由別人 替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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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在一切 情况下 ，消 費对 生产者 的鼓励 ，都 是和要 花費的 收入的 
总数 相称。 依此 可作以 下两个 結論： 

1 •在一 种生产 受到炫 耀的柰 侈的鼓 励时， 另一 种生产 必然受 
到 挫折。 

2 •除 非消費 者收入 增加， 否則这 种消費 对生产 的鼓励 不能增 
加。 我們 現在一 定能够 知道， 收入 只能通 过生产 性消費 增加， 絕不 
能通 过奢侈 性消費 增加。 

一 些人看 到生产 老是等 于消費 这一明 显事实 （生 产必 然等于 
消費， 因为物 品只在 生产之 后才能 消費） ，便倒 果为因 提出主 張說， 
消 費产生 生产， 因此节 儉不利 于国家 繁荣， 而 花費最 多的公 民乃是 
最 有用的 公民。 基 于上述 ，他們 的这个 主張是 多么錯 誤啊。 

上面 提到的 那两+ 不同主 义的信 徒即經 济学派 和排他 性商业 
或 貿易差 額的拥 护者， 都 把上述 主張作 为他們 的主要 敎条。 除自 
己 产品銷 路外很 少注意 到其他 事情或 扩大銷 路可能 起作用 的原因 
很少 进行硏 究的商 人与制 造者， 热烈 挪护这 表面上 和他們 利益很 
符合的 主張。 容 易受外 观蠱窣 幷不自 i 人应比 政治家 与实业 家聪明 
的詩人 ，极 口称贊 奢侈。 ①而富 人也不 甘落后 地采用 把他們 的炫耀 


① 各 学科对 詩的天 才所提 供的发 揮的余 地虽不 相同， 但謬 見铪詩 家所提 供的題 
材 范圍， 幷不 見得比 眞理所 提供的 狹窄。 伏尔 泰对 宇宙和 对牛頓 关于光 的性质 的发現 
所作 的詩， 都 完全符 合科学 規律， 幷 和柳克 里希阿 斯对享 乐学派 的空想 敎条所 作的詩 
同祥 美丽。 但如 果伏尔 泰更熟 悉政治 經济学 原理, 他就 不会提 出以下 意見： 

特別要 知道， 在 大国征 服小国 以后， 

奢 侈怎样 使大国 富裕。 

現 世的这 样豪华 与这样 壮丽， 

确是盛 世的 标志。 

富人 生来就 有很多 綫花費 …… 

科学的 进步， 使 那些貪 恋文艺 界盛名 的人， 至少要 熟悉一 股原理 Q 不严密 遛守眞 
理或 道理， 即在詩 界也很 难长享 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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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 为美德 把自我 滿足捧 为善行 的主張 。① 

然而， 上述 偏見必 然归于 消灭， 因为日 益 充实的 政治經 济学已 
經 开始闡 明財富 的眞正 来源、 生产的 手段和 消費的 結果是 什么。 
爱虛荣 的人， 对于 无益的 花費， 也 許感到 自豪， 但这 种花費 的有害 
影响， 遭到明 智的人 的鄙視 ，正 如这种 花費的 动机一 向受到 鄙視一 
样。 

这 些理論 已經从 实踐得 到证实 。貧 苦与奢 侈是分 不开的 伴侶。 
有 錢而喜 欢夸耀 的人， 把一 部分价 値消耗 在貴重 的小裝 飾品， 丰盛 
的 食物， 堂皇的 大楼， 声色犬 馬上， 这 一部分 价値如 果投在 生产性 
事业， 可 使一大 群乐意 工作的 工人能 够給自 己 备办溫 暖衣服 、有营 
养 食品和 家庭便 利品。 由 于他的 奢侈， 他們 弄得沒 有活干 幷陷于 
穷困。 富人的 金扣带 ，使 得穷人 沒有鞋 子穿。 工人沒 有衬衫 ，而他 
的富 裕邻人 却穿着 燦烂的 天鵝絨 与刺綉 衣服。 

違抗道 理是枉 然的。 壮丽可 能竭力 避免与 貧乏 見面， 但总会 
常常 碰到它 —— 后 者常常 出現， 恰像 故意出 来譴責 前者的 奢侈一 
样。 这个 鮮明的 对照， 从前在 凡尔赛 、在 罗馬 、在馬 德里和 在各个 
官 廷所在 地都出 現过。 晚近在 經历一 系列穷 奢极侈 与鋪張 浪費的 
政府 之后的 法国， 又 以惊人 的程度 出現。 但是， 原理 是那样 明白， 
无需 这样的 例证。 ® 


①  对于 不花费 的人， 

共和国 有很多 耍做的 工作 • 

除那挂 給社会 带来許 多好处 的闊綽 花费之 人外, 我看不 到花費 的人， 

拉 •芬 騰： 《知 識的 好处》 

孟德 斯鳩說 ，•如 果富人 不豪爽 地花費 他們的 金錢， 穷人就 会餓死 ，《法 的 精神》 第 
*7 篇 ，第 4 章。 

②  还 有其他 情况， 使穷 困气氛 籠罩着 皇宮所 在地。 在 那里， 个人 劳务整 批地消 
費掉。 在 一切物 品中， 个人 劳务是 消费得 最快的 东西， 其实， 它 一生产 出来就 被消費 
掉。 颺于个 人劳务 的是， 軍队的 服务, 奴僕的 服务， 公 务人員 的服务 C 不論有 用与无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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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不慣 于从事 物表面 看到事 物本质 的人， 很 容易受 鋪張豪 
侈的 虛表与 热閙所 迷惑。 他們把 虛飾的 消費看 作国家 繁荣的 确证。 
如果 他們能 够睜开 眼晴， 他 們就会 看到， 一个 龥于衰 落的国 家在一 
个时間 內能够 继續保 持一片 繁荣的 局面， 正 如一个 快傾产 的浪子 
家庭 一样。 但 这个虛 假場面 决不能 持久， 因 为支撑 这个場 面必定 
把再 生产来 源弄得 枯竭， 使政治 体制陷 入瘫瘓 与疲茶 状态。 要想 
改善这 状态， 絕非 一朝一 夕所能 奏效， 需要 采用新 制度， 即 和产生 
这状态 的旧制 度恰恰 相反的 制度。 

看 到自己 出生、 財 产和亲 戚朋友 所在的 国家的 为害极 大的习 
償 与風俗 ，連 最聪明 和最能 了解其 危險与 看穿其 悲惨后 果的人 ，也 
不 免沉溺 其中， 殊堪 痛心。 那些 有足够 气魄和 有独立 財产， 敢于实 
行自 己 主張， 挺身树 立榜样 的人， 几 如凤毛 麟角。 大 多数人 則随波 
逐 流紙醉 金迷， 眼睜 睜地走 上灭亡 道路， 虽然 只要冷 靜想一 想就能 
看出 这种举 动是狂 妄的， 当一 般天然 欲望一 經滿足 以后， 快 乐不在 
于浮华 的无聊 享受， 而在于 身心的 怡适。 

所以 ，那 些濫用 大权力 或大才 能傳播 奢侈习 尙的人 ，是 社会幸 


办事員 、律师 、法官 、文宮 、牧师 、演員 、音 乐师、 弄臣及 其他許 多帮閑 之人的 服务。 他們 
拥 进这个 权力和 民政、 司法、 軍事 与宗敎 中心。 在 那里， 物质产 品似乎 消費得 更加放 
肆。 最上 等食品 ，最美 丽与最 奢侈毛 織品， 最稀罕 美术品 与时新 式样物 品等， 似 乎爭先 
恐后地 涌向这 个无底 深淵， 但很少 东西或 沒有什 么东西 从那里 出來。 

但这 些夺自 国家各 角落以 供应皇 宮所在 地消费 的累积 价値， 如 果平均 分配， 也許 
足 使各阶 层过着 富足与 舒适的 生活。 虽 然这种 剝夺总 会造成 災难， 因为它 消灭价 値， 
而不生 利潤， 但无論 如何皇 宮所在 地人民 也許两 因此过 着很好 的生活 。 可是， 什么地 
方的財 富都沒 像皇宮 所在地 分配得 那样不 平均* 王公、 寵臣、 姬 妾或趾 高气揚 的公款 
侵 呑者， 拿 去絕大 部分， 只 把极小 部分留 給帮閑 的人， 而 这要凭 他們的 一时高 兴或慷 
慨。 

如果大 地主把 錢花费 在有用 物品， 而不把 它花费 在华丽 物品， 那末在 花园的 周圍， 
便 充滿着 富足与 愉快的 气氛。 在 这个假 設下， 他 可以說 是农业 1 險者， 幷是个 具有改 
良物 形式的 資本的 累积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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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的最大 敌人。 如果 在君主 国或共 和国， 在 大国或 小国， 有 一个特 
別値 得鼓励 的习慣 ，那就 是节約 习慣。 但 这种鼓 励幷不 需要， 只要 
不贊同 或不崇 尙奢侈 习慣， 保障所 有鍺蓄 与艺能 使其不 受侵害 ，让 
其自 由 _ 資与 从事不 違法的 产业就 够了。 

有 人說， 鼓励人 花費或 消費， 就是 鼓励人 生产， 因为人 无所得 
就无从 花費。 这 謬見基 于以下 假設， 即生产 与消費 同是人 力所能 
及， 而增加 收入跟 花費收 入同样 容易。 可是， 即使假 定花費 的願望 
产 生工作 的兴趣 （經驗 絕不給 这結論 提供依 据)， 但 資本如 果沒有 
增加， 就不 能扩大 生产， 因 为資本 是必要 的生产 要素之 一。 很明 
显， 資本 只能通 过节約 而累积 起来， 但 对于生 产动机 完全在 于享乐 
的那 些人， 怎能希 望他們 累积資 本呢？ 

不 但如此 ，当人 們是为 着夸示 而求得 財富时 ，緩 慢与进 展有限 
的实际 生产， 怎能滿 足这个 热烈願 望呢？ 难 道人們 不取捷 徑达到 
目的 ，从事 投机或 施展欺 詐手段 以获得 迅速的 与不名 誉的利 潤嗎？ 
投 机买卖 与欺詐 行为是 对国家 繁荣最 有害的 劳动， 因为它 本身不 
生产 什么， 只企 图把別 人的一 部分产 品占为 己有。 使无賴 汉施展 
可鄙 的狡猾 伎俩， 使 訟棍利 用隐晦 的法律 条文去 枉法， 使有 权位的 
人不去 履行职 貴贊助 正直与 有劳績 的人， 而 贊助愚 蠢与邪 恶的人 
的， 正 是这个 动机。 普林 尼說： “他曾 看見波 琳娜在 一次晚 餐会上 
穿着 一件由 珍珠与 綠宝石 制成可 値四千 万塞斯 特斯的 衣服， 因为 
她随时 以珠宝 商帳单 证明这 件衣脤 确値这 么多。 ® 它 是以她 蛆宗 
进行 冒險事 业所得 的財富 买来的 。” 这 位古罗 馬作家 接着說 ：“为 
使孙女 在宴会 上戴着 宝石， 洛里阿 斯竟那 样忘其 所以， 劫 掠儿个 


① 約十四 万美元 ^  一 些英国 女人戴 着价値 更大的 宝石， 但 一些人 认 为普 林尼在 
这 一段所 指的是 四万万 塞斯特 斯而不 是四千 万塞斯 特斯， 这样就 使波琳 娜的宝 石値一 
百四十 万美元 ，那 是更 近似的 金額。 —— 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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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成 为他所 統治的 亚洲人 的嫌恶 对象， 失去 凱撒的 欢寵， 結果服 
毒自尽 。” 

以上 所述是 爱夸示 所产生 的那种 劳动。 

如果有 人认为 ，鼓励 奢侈的 制度只 对有錢 的人起 作用， 因而会 
产 生有利 結果， 因为它 减少財 富不均 的不良 現象， 这想法 的謬誤 
不难 证明， 因为上 等阶級 的奢侈 必定引 起中等 与下等 阶級的 奢侈， 
而在 这三个 阶級中 ，下等 阶級必 然最快 弄得山 穷水尽 ，因此 普遍奢 
侈 实际上 不但不 会戚少 貧富的 不均， 而 且会增 加貧富 的不均 。此 
外 ，就 豪侈說 ，有錢 阶級老 是步政 府后尘 或給政 府作开 路先鲦 。政 
府的 費用必 定来自 捐税， 捐稅 重 負一定 落在小 收入者 身上， 不落 
在 大收入 者身上 。① 

奢侈的 辯护者 有时甚 至极口 称贊穷 困的 好处， 他們所 根据的 
理 由是， 沒有 穷困的 剌激， 下 等阶級 就不肯 出力， 結 果上等 阶級与 
一般社 会都不 能从他 們的努 力得到 利益。 

僥幸 得很， 这个主 張在原 則上是 錯誤， 正 如在实 踐上是 殘酷一 
样。 如果裸 体足够 推动人 出力， 那末 野蛮人 便是最 勤奋或 最肯出 
力的人 ，因 为在 人类中 他是最 接近于 裸体。 但他 的懶惰 ，不 但众所 
周知 ，而 且无可 救葯。 野蛮人 如果被 逼工作 ，往 往急得 要死。 在欧 
洲可 以看得 出来， 最懶 惰的民 族最接 近于野 蛮人。 倫敦或 巴黎景 
况順适 的机匠 ，在 一定时 間內所 完成的 工作， 一般比 穷因地 区的粗 
笨 机匠多 两倍。 需要边 滿足边 增多。 有 护衣的 人想添 购外衣 ，当 


① 有 人提出 以下荒 謬論点 ，为 奢侈作 辯护： 这有什 么大不 了昵？  * 由于奢 侈只消 
费非必 需品， 所毁灭 的只是 沒有多 大实际 效用的 物品， 所 以它对 社会仅 仅造成 很小損 
失， 对 上面的 話可即 时作出 囬答， 就是 奢侈所 消費的 物品的 价値， 由 于生产 者的竞 
爭- 必定 降低到 和包括 生产者 利潤的 生产費 用相同 的水平 ^ 奔侈品 像必需 品那样 ，也 
是士地 、資 本与 劳动的 产品。 如果所 需要的 是那些 有实际 效用的 物品， 那 末土地 、劳动 
与 資本便 用于生 产这盛 物品， 因为生 产总是 和消費 者的爱 好相适 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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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得外 衣时， 必定要 购大衣 。独自 居 住一个 房子的 技工， 就 想居住 
两个 房子。 如果他 有两件 衬衫， 不久 就想购 买一打 衬衫， 以 便更常 
換洗， 較为 舒适， 但如 果沒有 衬衫， 根本 不感到 衬衫的 需要。 沒有 
已經 获得一 个东西 的人不 想再得 一个。  - 

所以， 和許多 人的主 張相反 ，下等 阶級的 舒适跟 社会的 生存絕 
不 矛盾。 住 在溫暖 房間、 穿着 良好衣 服幷和 家庭同 享有营 养食品 
的 鞋匠， 能够生 产很好 鞋子， 正如在 露天摊 子忍冻 干活的 鞋匠一 
样， 前 者幷不 因为有 合理的 生活便 利品， 就不像 后者那 么技巧 ，或 
不像 后者那 么願意 工作。 在英国 ，人們 舒舒暢 暢地在 屋內洗 衣服， 
但 和在附 近河流 洗滌的 地方， 洗 得同样 干淨。 

富人 认为， 增 进穷人 舒适， 他 們就得 不到滿 足肉欲 的物品 ，現 
在該 是他們 放棄这 种无聊 恐惧的 时候了 。和他 們的想 法恰恰 相反， 
在財 富最充 裕和最 普及的 国家， 物品 最充足 、最 多样化 、最 优美。 

第六章 公 共消費 

'  第一冇 公共涫 費的性 质与一 般箱果 

除那些 从私人 消費得 到滿足 的个人 需荽与 家庭需 要外， 还有 
由于 个人集 合組成 社会这 种情况 而产生 的新的 种类的 需要， 就是 
說， 社 会作为 整体的 需要， 滿足这 种需要 是公共 消費的 目的。 社会 
购买幷 消費， 管理 它的事 务的各 部部长 的个人 劳务， 保护它 不受外 
国侵略 的軍人 的个人 劳务， 以 及保护 它的各 个成員 的权益 不受侵 
害的民 刑推事 的个人 劳务。 所 有这些 不同职 业都有 它們的 用处， 
尽 管它們 往往增 加到不 必要多 的程度 ，或得 到过多 的报酬 ，但 这是 
起因于 不健全 的政治 組織， 不屬于 本书硏 究范圍 。 

我們 不久就 可看到 ，社会 从什么 地方得 到价値 ，以 购买 它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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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的人員 的劳务 或它所 需要的 物品。 我們在 这一章 所要討 論的， 
是 社会消 費 的方式 及其 后果。 

如 果我在 本篇开 头所說 的話足 使讀者 明白， 那 末他們 就不难 
了解， 公共消 費或为 整个社 会的一 般福利 而作的 消費， 跟为 滿足个 
人 或家庭 需要而 作的消 費完全 相似。 这两 种消費 ，都 有价値 消灭， 
都有財 富損失 ，尽 管也 許沒有 一块硬 币离开 国家。 

为要证 明这个 主張的 正确， 让我 們探討 一个供 公共消 費的产 
品从始 至終所 經历的 情况。 

政 府以貨 币形式 ，从納 稅者抽 收一定 捐税。 为滿 足这个 需要， 
納 税者把 他所能 处理的 一部分 产品交 換硬币 ，繳 交收稅 人員 ，①而 
另 一班政 府人員 又把那 硬币用 于购买 軍队所 需要的 布匹与 其他必 
需品。 到 这时候 为止， 沒 有什么 价値損 失或消 費掉， 所发生 的只是 
无 代价的 价値的 移轉， 和随 之而来 的交換 行为， 納税 者所檄 交的价 
値， 还 以軍需 厂的貯 存品或 供应品 形式存 在着。 但 后来这 个价値 
被消 費掉。 到那 时候， 从納稅 者手里 轉到收 稅人員 手里的 价値就 
归于 毁灭。 

可是， 所消灭 的幷不 是貨币 金額， 它只 从一个 手轉到 另一个 
手， 或是 得不到 报酬， 例 如它从 納税者 轉到收 税者， 或是得 到等値 
物 ，例 如它从 政府人 員轉到 承包商 ，以 交換衣 服或供 应品。 在这整 
个交 易发生 之后， 貨币价 値仍然 存在， 而且 經过三 、四 手或許 多手， 
也不发 生任何 可觉察 得出的 变化， 所 消失的 乃是衣 服与必 需品的 


① 虽 _ 本家与 地主本 来就以 貨币形 式收到 他們的 利息与 地租， 因而沒 有必要 
通过 事前的 交換行 为获得 用以鏹 納捐税 的貨 m, 但这个 事前的 交換， 必 定已由 利用土 
地或資 本的冒 險者搞 过* 其結果 完金相 似于以 实物即 以土地 或資本 的直接 产 品繳納 
地租或 利息， 而地 主或資 本家或 直接让 与那些 产品的 一部分 以激納 捐税， 或出 售那些 
产品以 貨款緻 納捐税 。 关 于这一 間題， 讀者 可参閱 本书第 2 篇第 5 章所 述收入 在社会 
分配 的方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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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値， 正如納 税者自 己 用同样 的貨币 ，购 买供自 己个 人消費 的衣服 
与 其他必 需品， 所遭遇 的結果 一样。 不同的 只是， 在 后者情 况下， 
个 人享受 消費所 提供的 滿足， 而在 前者情 况下， 国家 享受消 費所提 
供的 滿足。 

上述 論证可 很容易 应用于 一切其 他种类 消費。 当納税 者所繳 
納的貨 币用于 給付公 务員薪 俸时， 那公务 員把他 的时間 、才 能与劳 
动卖 給社会 ，这 一切都 是为着 公共目 的而消 費掉。 另 一方面 ，那公 
务員而 不是納 稅者消 費他的 劳务所 換得的 价値， 正 如納稅 者个人 
雇用的 办事員 一样。 

有 一个在 长时間 流行的 想法， 认 为社会 对公务 員所付 給的价 
値， 又以 某种形 式回到 社会来 ，就 是說， 按一般 說法， 政府及 其人員 
从 人民所 收到的 ，又 通过政 府的花 費还給 人民。 这是 大錯， 它曾产 
生 无穷的 禍害， 因为它 成为許 許多多 无耻的 糟蹋与 浪費的 口实。 
納 税人交 給政府 的价値 ，得 不到等 値物或 得不到 报酬， 因为 它是由 
政府用 以购买 个人劳 务或消 費品， 簡单 地說， 用以购 买实际 上移轉 
給政府 的等値 产品。 购买 或交換 和偿还 完全是 两回事 。① 

这个动 作尽管 很复杂 ，但总 可通过 分圻化 为以下 的簡单 說明： 
消 費的产 品总是 損失的 产品， 不論 誰是消 費者， 但对納 税者說 ，他 
从公 务員的 服^务 所得的 好处， 或从为 达到公 共目的 而作的 消費所 
得的 好处， 却是 实得的 利益。 

如果 公共消 費与私 人消費 同样影 响社会 財富， 那末規 定这两 
种 消費的 經济原 則必定 相同。 沒 有两种 經济， 正如 沒有两 种誠实 


① 哈米敦 在他的 《 不 列顚的 国債》 那 篇有价 値短篇 論文， 曾說明 我們在 上面所 
批駁的 那个观 点的謬 誤》 他說， •这 等于 强盜闖 进商人 住宅， 搶去他 的錢， 幷說 沒有孭 
害他, 因为 所拿去 的全部 或部分 的錢， 将用以 购买他 經售的 貨物， 这 样他将 得利潤 •’公 
共花費 对私人 事业所 提供的 鼓励， 和这 个完全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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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两 种道德 一样。 如 果政府 或个人 是这样 消費， 以 致能生 产比所 
消費的 更大的 产品， 生 产劳动 的努力 便有好 結果。 如果消 费行为 
不产生 产品， 那末对 国家或 对个人 便产生 价値的 損失， 但損 失的价 
値可能 产生所 預期的 好处。 軍 需品和 用于有 效地保 卫国家 的文武 
官員的 时間与 劳动， 尽 管消費 掉或消 灭掉， 却 是用得 其宜， 像私人 
家 庭所消 費的貨 物与个 人劳务 那样。 在 后者情 况下， 唯一 的利益 
是 需要的 滿足， 如果 需要不 存在， 消費肯 定是个 禍害， 因为 它是无 
目的的 消費。 公共消 費也是 这样， 为 消費而 消費， 故意 浪費， 因人 
設事， 只为娛 乐而毁 灭一件 物品， 对 国家或 对个人 来說， 对 小国或 
对大国 来說， 对共和 国或对 君主国 来說， 都是 浪費。 不 但如此 ，公 
共浪費 和私人 浪費比 起来更 是犯罪 行为， 因 为个人 所浪費 的只那 
些屬 于他的 东西， 而政府 所浪費 的却不 是它自 己的 东西， 它 事实上 
仅 是公共 財富的 托管人 。①  、 

一些 作家花 很大精 力对公 共財富 与私人 財富作 出本质 上的区 
务 ，幷证 明节約 是增加 私人財 产的方 法， 而公 共財富 却随着 公共消 
費的 增加而 增加。 他們 根据这 个錯誤 的和危 險性很 大的結 論推断 
說， 管理私 人財富 与公共 財富的 規則， 不但不 相同， 而且正 相反。 
对 于这些 作家所 定下的 原則， 我們該 怎样看 待呢？ 

如果这 些原則 只在书 本出現 ，沒付 諸实施 ，我們 可听任 荒謬的 
出版 物中增 加这些 书籍， 无 須注意 或感觉 遺慽， 伹如 果我們 听到有 
地位 、有才 能和有 智慧的 人也公 然宣称 相信这 些原則 ，那就 不能不 
引起 我們的 注意和 憤怒， 至 于政府 当局实 行这些 原則， 那就 更不能 
不引起 我們的 注意和 憤怒， 这 些人能 够用刺 刀或大 炮强制 施行錯 


① 政府 自以芳 对私 人財产 有权利 侵占， 或采取 好像拥 有这种 权利的 行动， 都等 
于 侵占。 侵 占絕不 能构成 权利。 耍不是 这样， 一个 通过暴 力或欺 詐占有 別人財 产的盜 
賊 ，便 不鞄在 逮捕后 勒令其 偿还贓 物， 因为他 可借口 合 法所有 权提出 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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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或荒謬 的政策 。① 

曼特农 夫人在 她給諾 艾紅衣 主敎的 一封信 中說， 有一 天她劝 
吿路易 十四， 要 更豪爽 地拯济 貧人， 他回 答說： 皇室 通过豪 爽的花 
費来 济貧， 这确 是駭人 听聞的 信条， 幷证明 法国的 毁灭业 經原則 
化。 ® 錯誤的 臏則， 比 故意的 錯誤行 为更为 有害， 因 为伴随 着这些 
錯 誤原則 而来的 是錯誤 的私利 槪念， 而且这 些原則 在长时 間內不 
懊 悔地或 直言不 諱地奉 行着。 如果路 易十四 认为， 他的过 度的夸 
耀 只滿足 他的个 人虛荣 ，而他 的征服 只滿足 他的个 人野心 ，他 的良 
知也許 会在短 时間內 使他感 到內疚 而停止 浪費和 黷武， 或 至少会 
使他 为了自 己利益 而停止 浪費和 黷武， 但他 坚信他 的豪侈 不但对 
他自己 有益， 还 对公众 有益， 这 样除非 他遭到 不幸与 耻辱， 否則絕 
不 会停止 。③ 


①  讀 者当可 了解， 作者 是有所 激而写 这一节 和以下 各节， 他那时 候的軍 事专制 
政府对 国家資 源的使 用一意 孤行， 不 允許任 何人对 它的行 动方針 及其正 确与否 表沄怀 
疑。 —— 英 譯本注 

②  芬朗、 沃 班和儿 个有大 才能的 作家， 对于 这个制 度的毁 灭性趋 向有一 些模糊 
认識， 伹由 于他們 对財富 的生产 与消費 問題沒 有适当 見解， 不能提 出令人 感 服的看 
法。 例如 ，沃班 在他的 《国 王什 一税》 說， “ 法 国現今 的穷困 ，丼 不是由 于气候 的酷烈 、人 
民的品 '性或 土地的 貧瘠， 因为气 候非常 的好， 人民不 但众多 幷且活 跃勤奋 机敏， 而是由 
于 战爭的 持久与 頻繁和 不懂节 約与忽 視节約 芬朗在 《蒂 勒馬 克斯》 一 书的几 个雋妙 
段节中 也发表 同样的 意見， 但这 呰意見 只能看 作高談 闊論， 因力 他不肖 g 证明它 們的正 
确， 

③  维伏尔 泰說， 路县十 四的华 美宮殿 ，对国 家不是 負果， 而 却帮助 社会上 貨币的 
流 通时， 那就 是那时 候法国 最知名 作家完 全不懂 这些問 題的确 他只 看到当 时使用 
的 貨币， 他 的观点 旣局限 于此, 极度 的豪侈 就不显 得是个 損失， 因 为貨币 实际上 不是收 
入項目 ，也不 是年消 費項目 • 但比 較仔細 的观察 ，就可 使我們 明白这 个說法 的謬誤 ，因 
为它会 导致这 一荒謬 推論, 即硬币 数量假 定在年 終沒有 减少， 一年 內便沒 有什么 消費。 
在 探索花 費在凡 尔賽离 宮的九 万万法 郎的由 来时， 机誓的 历史家 应当从 法国各 生产阶 
层所 辛辛苦 苦生产 的原 始产品 开始， 然后追 溯这些 产品第 一次換 成用以 辙納捐 稅的貨 
吊 ，第二 次換成 的建筑 紂料、 油漆、 金 粉等， 最后換 成供皇 帝滿足 个人虛 荣而消 費的宮 
殿。 在上 述整个 交曷过 程中， 貨 疖 只作 为便 利价値 移轉的 手段。 在决 算时， 一 方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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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到十八 世紀， 連最偉 大的科 学家， 对于 政治經 济学的 眞正原 
則 也懂得 很少。 尽 管普魯 士的腓 特烈二 世热切 地寻求 眞理， 非常 
聪明， 幷是个 有大价 値的人 ，却写 信給达 朗巴， 为他的 战爭作 辯解。 
他說， “ 我的大 軍促进 貨币的 流通， 因 为他們 把人民 向国家 繳納的 
捐税， 公平地 分在各 州花費 ，我 重复說 一句， 他所說 的幷非 事实， 
人民繳 給政府 的捐税 ，幷不 由于政 府的花 費而归 还人民 。不 論捐稅 
是 用貨币 或用实 物繳納 ，它們 都化为 粮食与 供应品 ，幷 以那 S 形式 
由不能 偿还价 値的人 消費或 毁灭， 这些人 不能偿 还价値 ，因 为他們 
沒有 生产什 么价値 。① 腓特 烈二世 的行动 和他的 原則幷 不一致 ，这 
是普 魯士的 大幸。 他在 內政方 面节用 惜物給 普魯士 人民所 带来的 
好处， 不仅 仅抵銷 了他的 战爭所 造成的 損害。 

由 于国家 或代表 国家的 政府的 消費， 带来 价値的 損失， 因而带 
来財富 的損失 ，所以 ，只 在牺牲 的价値 能給国 家产生 相当利 益的条 
件下 ，消 費才是 适当的 消費。 因此 ，政 府应当 善于随 时权衡 所要作 
的 花費与 所預期 的社会 利益。 我毫 不犹豫 地說， 政 府的得 不偿失 
的举动 ，都 是愚 蠢行为 或犯罪 行为。 


灭的价 値达九 万万法 郞， 另一 方面建 成一座 需要不 断修理 幷具有 华丽广 大游歩 場的宮 
殿。 

尽管土 地不会 消灭， 也可按 所收到 的价値 的彤式 消費去 # 有 人說， 法国在 革命后 
出 售它的 国家所 有地， 幷沒有 受 損失， 因 力这些 土地都 是卖給 法国人 民:， 丼移 轉铪他 
們。 但是 ，以买 价形式 交付的 資本， 在离开 购买者 口袋时 ，究竟 到哪里 去呢？ 难 道不是 
消费掉 或損失 了嗎? 

① 在执 行国家 軍事計 划时， 两 个不同 价値經 过政府 或其人 員之手 ： 1, 从 一股人 
民 所收到 的捐税 的价値 ：  2. 从提洪 供应品 与劳务 的人所 收到的 价値。 就前 者說， 政府 
沒 以什么 东西为 报酬; 就后 者說， 政府以 等値的 工耷或 买价为 报酬， 因此， 說政 府一手 
收受一 手归还 ，整 个交县 不过是 价値的 流通， 对 国民无 損失， 完 全沒有 根据， 因为 _ 
收到两 个价値 ，只 偿还一 个价値 ，这一 半的損 失落到 整个社 会》 这祥， 相 当于个 人財富 
的总和 的国家 財富， 减少了 等于 政府的 总 消費量 公 共机构 的产品 的数目 关于这 
一点 ，我們 不久就 可看到 更詳尽 的說明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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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到政府 那么常 地不滿 足于愚 蠢地或 荒謬地 浪擲人 民財产 ，① 
不 想收回 价値， 而且 那样花 費人民 財产， 給 国家带 来說不 淸的禍 
害， 橫 征暴斂 以施行 最奢侈 与最不 道德的 計划， 先掠 夺人民 財产然 
后驅 使人民 为它們 捐軀， 这是何 等令人 憤慨的 事体。 冒着 被人指 
为高談 闊論的 非难， 一再 說了这 些逆耳 的話， 完全 因为人 类执拗 
成性而 且怙恶 不悛。 

政府 ® 的消費 ，在国 家总消 費中占 那么大 的部分 ，有时 达到社 
会总消 費的六 分之一 、五 分之一 甚或四 分之一 ，③以 致政府 所施行 
的 制度， 必 定对国 家繁荣 的增进 或衰退 有很大 影响。 如果 个人认 
为， 花費 越多， 所得便 越多， 或 认为豪 侈是个 美德， 如 果他迷 于声色 
或因咸 情用事 而不計 金錢， 他 必定弄 得家敗 名裂， 而 他的榜 样就对 
他的小 圈子起 作用。 但是， 政府如 果犯同 样錯誤 ，就 給千百 万人民 
带来 穷困， 甚 或招致 国家的 灭亡或 衰微。 毫无 疑問， 私 人对自 己利 
益应当 有正确 认識， 但政 府对自 己利益 更应当 有正确 认識。 节約 


① 第 2 篇 最后一 章曾經 說过： 由于人 口总是 和生产 相称， 阻碍产 品逐漸 的增加 
就是阻 止人口 进一歩 的增多 r 浪費 資本， 消灭 劳动， 耗 尽生产 来源， 就等于 在現有 A 口 
中十 个抽杀 一个。 一 个凶恶 或愚蠢 政府这 样做所 产生的 禍害， 比 战爭大 偁多， M 管战 
爭 带有許 許多多 暴行。 

© 我 所說的 政府， 是 指以任 何彩式 組織包 括一切 部門的 政权。 把 政府一 詞限于 
行政 部門是 錯誤的 ，制 定法律 和实施 法律同 是权力 行为。 

③ 毫无 疑問， 一个 国家的 消費可 超过它 的年总 收入， 但我 們不能 設想大 不列顚 
的年 消费也 起过年 收入， 因 力直到 現在， 它的財 富明显 地还在 增加， 由此 可見它 的消費 
至 多只等 于它的 收入。 一 般认为 沒有低 估大不 列題财 富的 甘奇， 把它的 年收入 估为二 
万万 英鎊， 而比克 博士把 它的年 收入估 为二万 万一千 八百 万鎊， 其中包 括劳动 收入一 
万万鎊 。 假定它 的財富 在上述 估計之 后还有 墦加， 丼假 定它在 1813 年的 总收入 增到二 
万万二 千四百 万鎊, 科康 在他的 《大 不列顚 帝国的 財富、 权力与 資源》 吿訴 我們， 它在那 
—年 的公 共支 出达一 万万一 千二百 万鎊。 按 照这个 說法， 它的公 共支出 似乎只 达国家 
总 收入的 一半！ 此外 ，它的 中央政 府費用 ，不 包括 它的一 切公共 費用， 应 加上州 与敎区 
費用 、貧 民救济 等等。 即 在大的 帝国， 以国民 总收入 的百分 之一为 費用, 就可办 理政府 
事务， 但要达 到这样 圓滿的 程度, 就得 在施政 部門作 很大的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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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鎭靜 是私人 美德， 但就国 家說， 这 二者对 国家幸 福有那 么大影 
响， 以致 我們对 具有这 两个美 德的国 事指导 者或管 理者不 論怎样 
頌 揚与尊 崇都不 为过。 

个人对 于他所 消費的 物品的 价値懂 得十分 淸楚， 他也 許費了 
不 少麻煩 、忍耐 与节儉 才获得 这物品 ，他 能够 很容易 比較他 从这物 
品的 消費所 得的滿 足与这 消費所 招致的 損失。 但政 府对于 循規与 
节 約却不 这么直 接感到 兴趣， 政府也 不会这 么快地 感到不 循規与 
不节 約的坏 結果。 此外， 个人的 节約， 除私 利外， 还有其 他动机 ，他 
关怀 他所钟 爱的人 ，他的 节約可 能裨益 于他們 ，而統 治者的 节約所 
裨益的 ，却 是他不 大认識 的人， 甚至是 他的奢 侈的幷 与他抗 衡的承 
继人。 

采用 世襲王 位原則 ，也不 能糾正 这弊病 。君 主在 这方面 沒有其 
他人 所共有 的感情 。由 于耳濡 目染, 他有这 个想法 ，即 他的子 孙如果 
有承继 王位的 希望， 他們就 不愁无 錢花。 此外， 絕大 部分的 公共消 
費， 不是由 国王亲 自管理 ，契約 不是由 他签訂 ，而 是由 他的将 軍或大 
臣締訂 。經 驗吿 訴我們 ，寡头 政治比 君主政 治或民 主政治 更加节 約@ 

我們也 不应当 认为， 勇于兴 办大規 模国家 事业的 精神， 和循規 
句节約 精神不 相容。 在名 人傳中 ，查理 曼名列 前矛， 他征服 了意大 
利 、匈 牙利和 奥地利 ，击退 了撒拉 逊人的 进攻， 拆散了 撒克逊 联盟， 
最后登 上皇帝 宝座。 但孟 德斯鳩 认为， 說“做 父亲的 人可从 査里曼 
的 敕令得 到治家 敎訓” ，幷不 損他的 荣誉。 “他花 錢非常 有計划 ，他 
对他 的領地 作了又 仔細又 精密的 估价。 从 他的敕 令集， 我 們可以 
看 到他財 富的純 正与合 法来源 的詳細 情况。 总之， 他是那 样有規 
則， 那样 节儉， 甚 至下令 把他养 鸡場的 鸡蛋和 茱园的 剩余蔬 菜运往 
市 場售卖 。”① 在 談判、 行政与 作战这 些方面 都表現 有才能 的大名 
① 《法 的精 神》， 第 31 篇 ，第 18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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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鼎 的尤金 公爵， 劝吿 查理士 六世在 財政問 題上請 敎商人 与实业 
家 。① 靠近十 八世紀 末叶， 当利奥 波尔德 是塔斯 卡尼大 公时， 他树 
立 了严格 遵守私 人經济 原則管 理小国 从而开 辟富源 的良好 榜样。 
在 几年內 ，他把 塔斯卡 尼建成 为欧洲 最繁荣 的一个 国家。 

法 国最成 功的財 政家， 如舒格 、邓尼 斯神父 、安布 茲紅衣 主敎、 
舒利、 科伯特 和奈克 ，都 根据这 个原則 行动。 他們遵 守私人 經济規 
則， 筹 措成功 的大規 模軍事 行动的 費用。 邓 尼斯神 父装备 了第二 
次十 字軍， 这是 个需要 很多供 应品的 計划， 但 我很不 贊同这 計划。 
安 布茲紅 衣主敎 給路易 十二筹 措了他 征服米 兰人的 軍費。 舒利累 
积了 后来用 以挫敗 奧地利 王室的 資金。 科伯 特給路 易十叫 的壮烈 
軍事行 动筹措 費用。 奈 克給法 国在十 八世紀 所进行 的唯一 胜利战 
爭提 供費用 。② 

相 反的， 那些永 远缺少 資金的 政府， 像个人 那样， 不得 不使用 
了有最 大毁灭 性幷有 时招致 最大耻 辱的方 法摆脫 穷困。 例 如法国 
査 理士一 世把他 的爵位 与安全 通行证 出卖。 又如， 英国査 理士二 
世把 敦克卖 給法国 国王， 幷接 受荷兰 人八万 英鎊的 賄賂， 在 1680 
年 延緩派 遣旨在 保护英 国东印 度殖民 地的远 征軍， 結果英 国殖民 
地落 到荷兰 人手里 。③ 又如， 政府 有时以 硬币搀 杂劣质 方式， 有时 
以公 开毁約 方式， 作 了破产 行为。 

路易十 四在位 末期， 于耗尽 一个偉 大国家 的資源 以后， 不得不 


①  《尤 金公爵 自傳》 第 187 頁。 关于 这部著 作及里 希柳: 《政治 遺言》 的 眞伪， 曾經 
发生 爭論。 如杲作 者不是 尤金与 里希柳 本人， 必定 是和他 們有同 祥能力 的人， 但这个 
可能 性更小 。 

②  他极 力設法 支付美 洲战爭 費用， 不抽 征新税 ^ 誠然， 他 因为借 很多款 項而受 
到責难 ，但是 只耍他 能够設 法支付 利息而 不抽征 新税， 那些借 款对国 家就不 成为重 累^> 
很明显 ，他 必定 通过撙 节开支 来支付 利息。 

③  雷 納尔: 《欧洲 人在东 印度群 島所設 立的商 号的历 史》， 第 2 卷 ，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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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設置最 可笑的 职位的 办法， 他 叫一个 国务参 議做柴 把檢察 ，另 
一个 做假发 檢察， 另一 个做鮮 奶油或 咸奶油 巡檢， 等等。 这 样卑鄙 
与有害 方法， 絕 不能长 久地延 緩災难 时刻的 到来。 豪侈与 揮霍的 
政 府迟早 总会遇 到这个 时刻。 佛兰克 林說， “ 如果一 个人不 听从道 
理， 道理必 定使他 认識它 。” 

僥幸 得很， 节 約的政 府不久 就弥补 浪費的 政府所 造成的 損伤。 
健康虽 不可能 一下子 恢复， 但 可逐漸 改善， 病因 一天天 消失， 新机 
能 一天天 开始起 作用。 在被浪 費的政 府弄成 穷困的 国家， 一半資 
源 可能由 于恐惧 与不安 而失去 效用， 但在 政府实 行节約 的国家 ，信 
用 ①能使 它的資 源增加 一倍。 法人似 乎比自 然人有 更坚强 的活力 
与 回复力 ，这 些力非 遇到最 猛烈的 Eg 迫不会 消灭。 我 們翻閱 历史， 
不能 不威觉 这原則 作用的 迅速。 最 显著的 例子， 是 法国从 革命开 
始以来 所常常 遭遇的 隆替。 普 魯士提 供了在 我們时 代的另 一个例 
子。 大腓特 烈的继 承人， 不但 浪費大 腓特烈 所累积 的据估 計等于 
二万 万二千 八百万 法郞的 財富， 而且 还欠一 万万一 千二百 万法郞 
的憤。 在不 及八年 时間， 腓特烈 威廉三 世不仅 还淸他 父亲的 債务， 
而实 际上幷 开始了 累积。 节約 的力量 是如此 强大， 即一个 面积有 
限和 資源有 限的国 家也是 这样。 


① 一般 人常說 ，價 孕亨® ，-早 寧葶， 但他 們大抵 不懂— 罕的正 确涵又 信用幷 
不 阜独意 味着对 政府的 •信 •任 •, 卤为 k •社 •会 •大 多数 人的私 事說， kih 和 政府毫 无关系 。信 
用 也不仅 仅在于 人与人 之間的 互信， 因为一 个名誉 良好而 且殷实 的人， 幷 不会突 然弄 
得 名誉扫 地財产 蕩尽。 即在一 般困苦 时期， 个人名 誉的損 失也不 会那么 普遍， 以致我 
們可 适当地 說， 信用 完結。 信 用似乎 意味着 对将来 事件的 信心。 对于 捐税、 强 征或暴 
力 的一时 的恐惧 ，会 使許多 人不敢 露面， 或不敢 显露財 产。 在这个 时候， 本來是 很有前 
途和很 有計划 的事业 ，都变 得过于 危險， 新 事业完 全无人 举办， 旧事 业利潤 减少， 商人 
紧 縮菅养 范圍， 一般消 費甶于 个人收 入减少 与不可 靠普遍 降抵。 无論在 大胆 的、 野心 
勃勃的 或不公 正的政 府下， 或 茌缺少 力量、 栗 断或龃 織的政 府下, 人們对 将来情 况都不 
能有 信心。 信用只 能在靜 止状态 下产生 ，像結 晶那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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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家消 费的至 要目的 

在前 一节， 我 們企图 证明， 所有 公共消 費本来 都是价 値的牺 
牲， 而这种 損害只 能从滿 足任何 社会需 要所产 生的利 益得到 补偿， 
所以 賢明的 政府， 絕不可 为用錢 而用錢 ，而 必須仔 細硏究 ，毎 一次滿 
足社 会需要 所产生 的利益 ，是否 超过为 获得該 滿足而 牺牲的 价値。 

只有广 泛观察 文明社 会的主 要公共 需要， 才使 我們能 够相当 
准确地 判断， 社会为 滿足公 共需要 而作的 牺牲是 否値得 。① 

社会所 消費的 ，几乎 只是所 謂无形 产品， 就是一 創造出 来便毁 
灭 的产品 ，換 句話說 ，就 是人或 其他有 生物与 无生物 的劳务 或生产 
力 。② 

社 会消費 它的一 切公务 人員包 括民政 、司法 、軍 事与敎 会人員 
的个人 劳务， 它 消費土 地或資 本的生 产力。 河海的 航行， 公 用的道 
路 与广場 的效用 ，这 些都是 社会从 土地所 得到的 这么多 生产力 ，这 
土地 或絕对 屬于社 会或其 利益撥 归社会 享受。 如果 有資本 投在土 
地上， 作 为房屋 、桥梁 、人 造港、 堤道、 堤坊、 运河， 那 末社会 除消費 
土地 的生产 力或地 租外， 还加上 这項資 本的生 产力或 利息。 

社 会有时 維持生 产劳动 場所， 例如 法国的 塞佛尔 磁器制 造厂、 
壁飾 花毯制 造厂、 洛 林和朱 拉盐厂 等等。 当 这种公 司的收 入大于 
支出时 （这 种情 况很少 发生） ，它們 提供一 部分国 家收入 ，因 而不应 
該 列为国 家支出 項目。 


① 本书 只能作 綱領性 叙述， 如果 詳細論 述政治 問題， 那就 和在有 必要附 带說說 
制 造方法 时全面 叙述技 艺情况 同祥不 适当。 可是， 这两者 对学問 来說都 是有价 値的貢 
献。 

③ 这規_ 加一 定限制 否則不 能照祥 接受* 古 罗馬皇 帝常賞 給人民 的五谷 ，就 
是社 会消費 的有形 产品。 救貧院 和监獄 所消費 的各种 粮食， 以及节 日所用 以供 一般人 
民 娛乐的 烟火， 也是 社会消 費的有 彩物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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戾 政与司 法費用 

民政 与司法 費用， 一半由 行政司 法长宫 及其他 宫員的 特定津 
貼 組成， 一 半由执 行职务 所必要 的华飾 与炫耀 的費用 耝成。 即使 
維持这 华飾与 炫耀的 費用， 全部 或部分 归公务 人員自 己 負担， 最終 
也 必定落 到公众 身上， 因 为公务 人員的 薪俸， 由于需 要維持 場面， 
势 必比例 增加。 以上 的話适 用于各 种公务 人員， 从 国王到 警官。 
因此， 如 果一国 国民， 只在 国王遍 身貴重 服飾、 羽林 驍卫前 簇后拥 
的 情况下 ，才尊 敬国王 ，他 們就必 須对这 爱好付 出很高 代价。 相反 
的， 如果他 們能够 滿足于 朴素， 不重視 华丽， 幷能 够遵守 法律， 不需 
要那 些标志 官职的 华飾与 仪式， 以促 使他們 守法， 那末政 府支出 
就能 相应地 节省。 这就 是瑞士 在革命 以前許 多州政 府費用 是那么 
少， 以及北 美殖民 地在解 放以前 的政府 費用是 那么少 的原因 。大 
家 知道， 那些殖 民地， 虽 在英国 統治， 但 各有独 立政府 ，各自 支付費 
用， 但是 这些殖 民地政 府的年 費用一 共不超 过六万 九千镑 0 斯密 
說， “这 提供了 一个永 远不会 忘記的 例子， 花了 那么少 費用， 不但能 
够管理 三百万 人民， 而且管 得很好 /’ ① 

① 但 应当記 住这些 費用不 包括防 御外来 襲击的 費用， 只包 括防御 內地蛮 族强击 
的 费用。 

从 財政部 部长加 拉廷先 生所作 的美国 1806 年 收支計 算书， 我們可 以看到 ，总 費用 
不到一 千二百 万元， 在 这一千 二百万 元中， 八 百万元 用以給 付公匮 利息, 只剩四 百万元 
C 相 当于二 千一 百万法 郞强) 作力政 府費用 ，即一 千二百 万人口 国家的 民政、 司法、 軍事 
及其他 公务的 費用， 这费 用全是 由迸口 稅 支付， 

*  这計算 书不包 括各州 的地方 費用。 北美 合众国 1806 年 人口从 未估計 超过八 
百万。 自从 那时期 以来， 它的公 債与費 用急剧 增加， 主要 由于踉 大不列 顚进行 第二次 
战爭 的緣故 。 1820 年計算 书表明 ，收 入力 22,326,244 元包括 借款与 上年度 余額， 支出 
力 25,064,413 元包 括金償 利息， 呈現 2,638，169 元 赤字， 1杷1 年 預算书 表明， 收入为 
16,550,000 元, 支出为 21,163,417 元， 呈現 7,451，595 冗赤字 （包括 1820 年 赤字) ，这赤 
字由于 撙节开 支减到 4，砧8,483 元。 为弥补 赤字， 又打算 借款, 因力 不恢复 征收国 內税， 
唯一 其他办 法就是 借款。 如 果美国 坚持扩 大海軍 主張， 继 續仿效 英国寓 禁税則 这个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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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制度， 尤其是 企囝恢 复金颶 貨币， 它的財 政状 況将毎 况蔽下 - 
** 按照人 口調査 ，美 国人口 


在 1790 年为 

3,929,326 人 

1800 年为 

「),309,326  A 

1810 年力 

7,239,903 人 

桉照 1820 年人 口調査 ，各 州与准 州地区 的人口 如下： 

州  別 

1 

緬因 

298,335  A 

o 

新罕 布什尔 

244,161  人 

3 

馬 薩諸塞 

523,287 人 

4 

罗得島 

83359 人 

5 

康涅 狄克 

275,248 人 

6 

佛蒙特 

235,764 人 

7 

紐約 

1，372,812 人 

8 

新澤西 

277,575  A 

9 

宾夕 法尼亚 

1,049,458 人 

30 

特拉华 

72,749  A 

1.1 

馬里兰 

407,350  A 

12 

弗 吉尼亚 

1，065,366 人 

13 

北卡 罗來納 

638,829  A 

14 

南卡 罗來納 

502,741  A 

15 

乔治亚 

340,989  A 

16 

俄亥俄 

585,434  A 

17 

肯塔基 

564，幻7 人 

18 

印 第安納 

140,178  A 

19 

伊 利諾斯 

55,211  人 

20 

密苏里 

66,586 人 

21 

田納西 

422,813 人 

22 

密 士失必 

75,448 人 

23 

阿 拉巴馬 

103,816 人 

24 

路县 斯安那 

153,407 人 

准州地 E 

1 

华盛 頓特区 

33,039 人 

O 

H 

密歇根 

8,896 人 

: i 

阿肯色 

14,273 人 

4 

佛 罗里达 

]  2,000 人 

英 譯本注 


共 


9,631,141  A 

- 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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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 政治性 原因， 以及 这些原 因所帮 助决定 的政治 組織， 会影 
晌 民政与 司法 官員的 薪捧. 旨 在維持 外观的 費用以 及公共 机关与 
国营 企业的 費用的 分配。 例如， 在专制 政府， 人民仰 君主鼻 息持有 
財产， 君主自 己决定 王室的 費用. 就 是說， 爱 花多少 生活与 娛乐費 
用以 及王室 維持費 ，就花 多少。 按 这样决 定的王 室費用 ，大 抵要高 
于由 国王代 表与納 稅人代 表通过 爭論和 磋商所 决定的 数目。 

同 样的， 低級 官員的 薪俸， 一半 依存于 这些官 职的个 別重要 
性， 一 半依存 于政府 的一般 計划。 对公 众說， 这些官 員服务 代价的 
髙低， 不但 和实际 費用成 比例， 而 且和他 們劳务 的好坏 成比例 。执 
行得 不好的 职务， 尽 管报酬 很低， 但人 民所付 的代价 很高。 如果职 
务是多 余的或 是不必 要的， 人民 所付的 代价也 很高， 正如不 适合任 
何 用途或 不需要 的家具 是廢料 一样。 在 法国旧 政权下 ，海軍 大臣， 
王室 总管、 宮廷 司酒、 掌狗官 等等都 屬于这 一类的 官职， 它 們幷不 
增加 王威， 只是 借以頒 賜恩典 与俸祿 的許多 方法。 

由于同 一原因 ，当 政府 官职不 必要地 增多时 ，人 民便負 担維持 
公共秩 序所不 需要的 費用。 增多 不必要 宫职， 只給 与那些 如果确 
沒 因此变 质或恶 化也沒 因此有 所增进 或改善 的利益 或产品 以不必 
要的 形式。 @不 維持一 大群雇 佣兵、 随从、 密 探和无 数监獄 就不能 
恣行 暴政的 坏政府 ，使它 的人民 負担对 公共福 利沒有 貢献的 监獄、 
密探与 士兵的 費用。 

另一 方面， 一 个公职 的报酬 虽非常 优厚， 但人民 所付的 代价可 
能 很低。 付 給一个 无能官 吏的低 微薪俸 ，完全 是浪費 ，他的 无知也 
許使公 众付出 比他的 薪額多 十倍的 代价。 但 一个有 能力官 吏的知 

① 我 想起一 个法国 城市的 例子。 这 个城市 ，在 1789 年以前 ，一 年只花 一千克 郞， 
管理 得很有 成效， 做 到政簡 人和， 但 当它归 帝国政 府管轄 以后， 虽然 花費三 万法郞 ，却 
不 对君主 的任情 任性与 独断独 行提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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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与积 极性， 則和 他所得 到的报 酬完全 相称， 他使公 众所免 受的損 
失和使 公众从 他劳动 所得的 利益， 大大 起过他 的个人 薪俸， 尽管他 
的薪 俸极其 优厚。 

实际上 ，使 用任 何最好 东西总 是上算 ，尽管 价格大 一些。 低薪 
很少能 够雇到 有才能 的人， 因为 有才能 的人能 做許多 种工作 。在 
政府 里面， 他能成 为能干 的部长 t 在其他 职业， 他能 成为出 色的律 
师、 医生、 农民或 商人。 他能 在所有 这些部 門找到 工作幷 获得薪 
俸。 如果 公家不 能給他 适当的 报酬， 他就选 擇其他 更有出 息的工 
作。 

正直的 人和有 才能的 人同样 可貴。 不 出适当 代价， 也 不能雇 
到正 直人， 因为 正直人 不滑用 不正直 人所凭 借以增 加收入 的那些 
不 名誉的 手段与 詭計。 

通常 伴随着 执行公 共职务 而来的 权力， 是一种 薪俸， 它 往往大 
大 超过从 执行公 务所得 的金錢 报酬。 誠然， 在法律 高于一 切統治 
者 不能随 便行使 权力的 有秩序 国家， 作威作 福和爱 支配一 切这些 
根深 蒂固的 人类願 望很难 得逞， 但法律 对于执 行法律 的人； 特別对 
政府各 部門， 所 必須賦 与的自 由裁 夺权力 ，以 及国家 較髙职 位所带 
有的 荣誉， 却 有实际 价値， 使 得这些 职位， 即在待 遇微薄 的国家 ，也 
成 为热切 追求的 对象。 

如 果官吏 无能所 招致的 損失， 不 大于取 消他們 薪俸所 产生的 
利益 ，那末 依照严 格节約 ，在存 在着其 他吸引 力足够 使人們 竞爭职 
位的 地方， 取消所 有金錢 津貼， 幷只把 官职給 与有錢 的人， 也許是 
适 当的。 但 柏拉图 在他的 《理 想国》 一书說 得好， 这 样做将 等于把 
船舵 交給船 上最有 錢的人 执掌。 此外， 还 有一个 危險， 即一 个給別 
人服 务而沒 有报酬 的人， 无 論多么 有錢， 也 可能利 用威权 弋获利 
得。 一 个公务 人員拥 有巨財 ，幷 不見得 就能見 利而不 忘义， 因为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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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 財产的 人通常 也有大 欲望， 特別 是兼財 主与行 政司法 长官于 
一身 ，而 必須讲 究排場 的人， 欲望当 然更大 。不 但如此 ，假定 这不是 
完全不 可能， 就 是說， 假 定我們 能够遇 到又有 錢又廉 洁幷还 具有执 
行 公务所 需要的 积极性 的人， 他已 經明显 地拥有 巨財， 再賦 与大权 
力以增 加他的 威望， 难 道是明 智的做 法嗎？ 雇主哪 有力量 責备他 
所雇用 的人員 对政府 和对人 民都能 采取慷 慨的态 度呢？ 但 有一些 
方法， 能够有 利地使 用富人 的无代 价服务 ，特 別在給 与荣誉 而不給 
与 权力的 部門， 例如在 公共慈 善机关 与改造 或惩罰 机构， 使用他 
們。 

在 法国旧 政权下 ，当政 府穷极 无聊时 ，往 往出卖 官职。 这是个 
非 常坏的 办法， 它具 有无代 价服务 的一切 坏处， 因 为在这 种情况 
下 ，薪 俸只不 过是购 买官职 所費的 資本的 利息。 此外 ，还有 这个坏 
处， 即对国 家說， 这种 官职的 費用， 和有报 酬官职 的費用 相同， 因为 
政府 必須继 續支付 业已消 費或已 消失的 資本的 利息。 

有的 时候， 把某 些民事 职务， 例如 登記生 死与結 婚交給 牧师們 
执行。 由于牧 师們已 經得有 薪俸， 所 以认为 他們能 够无报 酬地执 
行这些 职务。 但是， 把 民事职 务交給 自以为 听命于 比国家 更高的 
权力的 那些人 去执行 ， 总是带 有危險 。① 

尽管用 尽預防 办法， 社 会或国 王总不 能像个 人那样 出那么 
小代价 而得到 那么好 服务。 上司 不能像 个人那 样 严密观 察他的 

① 在前 世紀， 莫林那 派牧师 好几次 拒絕， 給 詹森派 敎徒执 行牧师 职务， 尽管 _ 
极力耍 他們这 样做。 他 們的口 实是， 听 从由敎 皇傳达 的上帝 命令， 比 听从人 的命令 

好， 

•  这个 困难， 只产 生在存 在着唯 我独尊 :的国 敎而且 这国敎 在敎义 与敎規 上只听 
命于独 立权力 或国外 权力的 国家， 例如 在信奉 罗馬敎 的国家 《 但此外 还有另 一个闲 
难， 就 是一个 杰出的 苏格兰 敎会牧 师曾經 評:細 說到 的使牧 师兼掌 牧师职 务与民 事职务 
的 困难。 由于性 质这祥 悬殊的 两种职 务混在 一起， 分工 的利 益蕩然 无存。 —— 英譯本 
注 


••I  :  I  ^  \i-H  *•  ^f|-'Tr  「m_  ^ 


480 


第三篇 財富 的淸費 


下屬， 上司 也沒有 像个人 那么大 的利害 关系来 严密监 督下屬 。此 
外， 下屬不 难欺騙 上司， 因为后 者要料 理許多 事务， 有时也 許离开 
前 者相当 的远， 不能 一一 仔細 注意。 此外， 由 于虛荣 关系， 后者对 
前者的 巴結奉 承更加 关心， 而 对公共 利益所 需要的 眞正服 务或眞 
正 效用倒 不这么 关心。 至于 国王与 国民， 他 們对于 良好行 政有最 
大的利 害关系 ，因为 良好行 政一面 巩固国 王权力 ，一 面增大 国民幸 
福， 但他 們自己 几乎沒 有可能 实施永 久的与 有效的 控制。 在大多 
数情 况下， 这种 控制必 須交給 他們的 代理人 执行， 很 多事例 证明， 
这 些人如 果有利 于己就 会欺騙 他們。 斯 密說， “当公 务只在 执行以 
后給 与报酬 ， 而报酬 和勤奋 相称时 ，公 务就搞 得最好 。” 因此 ，他建 
議， 法官的 薪俸， 应当 在每一 个案件 結束后 給付， 而 各法官 所分得 
的 份儿， 应 当和他 們对判 决这案 件所費 的心力 相称。 这对 各法官 
的 勤奋大 槪会有 一定的 鼓励， 对 法院的 結案大 槪也有 鼓励。 但把 
这个方 法应用 到各行 政部門 ，却 有一定 因难， 它也許 会引起 另一种 
大 弊病。 但它至 少会产 生一个 好处， 就是使 官职不 至不必 要地增 
多。 此外， 它 还給与 社会在 它所需 要的服 务方面 以竞爭 的利益 ，像 
个人 所享受 这利益 那样。 

一般 地說， 公务 人員的 时間与 劳动， 不 但所得 的报酬 比他人 
髙. 幷且往 往由于 自己处 理失当 ，而又 缺少有 效檢査 ，白 白浪 費掉。 
此外， 常常 还有另 一种大 浪費， 即由 于依从 国中風 俗与官 廷礼节 
所 产生的 浪費。 如果 可能， 計算出 浪費于 化妆的 时間， 或 前世紀 
中浪費 在巴黎 与凡尔 赛道路 上的許 許多多 钟点， 将 会使你 吃了一 
惊。 

所以， 在亚 洲政府 ，‘ 高級官 員浪費 在繁文 縳节上 的时間 无法統 
計。 国王 浪費在 慣常排 駕与个 人娛乐 的时間 很多， 沒剰下 多少时 
間以料 理自己 事务， 这些 事务不 久就荒 廢掉。 普魯 士的腓 特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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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采用与 此相反 的行动 方針。 他明 智地分 配他的 时間， 設 法自己 
料理 了許多 政务。 通 过这种 做法， 他 所过的 日子实 际上比 比他老 
的人 还长， 而且 成功地 把他的 王国建 成一等 强国。 毫无 疑問， 还有 
其 他优良 品质帮 助他的 成功， 但如果 他沒按 一定方 式安排 他的时 
間， 单单 那些品 质还不 够使他 成功。 

陆海 軍費用 

当一 个国家 在商业 、工 业和艺 术有很 大进步 ，而 它的产 品在数 
量 与品种 上增加 很多的 时候， 如果 每一个 公民， 都 有可能 从社会 
所需 要的生 产事业 ，被征 入伍保 卫国家 ，那 将是 莫大的 不便。 在这 
时候， 土地 耕种者 不但为 着他自 己及其 家庭的 粮食而 工作， 还为着 
許多其 他人的 粮食而 工作， 这 些人或 是和他 共分产 品的土 地所有 
者， 或是供 給他以 不可缺 少的物 品的商 人与制 造者。 他因 此必須 
耕 种更大 土地， 必 須輪栽 作物， 必須豢 养更多 牲畜， 必須采 用更复 
杂的耕 作方法 ，这 样他在 播种与 收获这 两个时 間之間 ，沒有 片刻閑 
暇 。① 

商人 与制造 者更不 能白費 他們的 时間与 才能。 为要获 得生活 
之資 ，他們 除休息 时間外 ，需要 把他們 的全部 时間与 才能不 断用在 
生产 方面。 

毫无 疑問， 出租耕 地的地 主可不 受报酬 地充当 士兵， 在君主 
国， 貴族与 紳士在 一定程 度上， 确曾这 样做， 但大 多数这 些人， 那样 
慣于养 尊处优 ，那 样不容 易受需 要的刺 激去认 識和成 就偉大 事业， 


① 第二 次波斯 战爭以 前的希 腊人， 和圍玫 維仪以 前的罗 馬人， 經 常在农 隙时間 
进 汙軍事 活动。 不大 注意技 艺丼完 全不洼 意农业 的畎牧 民族， 像 鐽靼人 与阿拉 伯人那 
样， 在时 間上不 受什么 拘束， 能在 可得到 战利品 与牧草 的任何 地方进 行軍事 圓險 。以 
此 之故， 阿提拉 、成 吉思 汗与帖 木儿， 以及 摩尔人 与土耳 其人， 都征 服了广 大地区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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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不 热中于 竞爭， 和 那样缺 少团体 精神， 以致他 們宁願 牺牲金 
錢 ，不 願牺牲 舒适或 生命。 这 些动机 同样支 配着資 本家。 

由 于上述 原因， 大 多数現 代国家 人民， 都 同意繳 納捐税 使国王 
或 共和国 能招募 雇佣兵 或职业 兵以防 御外来 襲击， 但雇佣 兵或职 
业兵 容易成 为他們 領袖实 現野心 或施行 暴政的 工具。  ^ 

当战 爭成为 一种职 业时， 它也从 劳动分 工得到 利益， 像 一切其 
他职业 那样。 人类科 学的各 个分部 都拉来 为战爭 服务。 要 做了卓 
越 或优秀 将軍、 工兵、 副 官甚或 兵士， 非經过 长时間 訓练与 不断实 
踐 不可。 如果一 个国家 不根据 这原則 行动， 就处于 以不完 全技术 
对 抗完全 技术的 劣势。 因此 ，除 非举国 鼎沸揭 竿奋起 ，否則 占优势 
的 总是受 过訓练 的职业 軍队。 虽然土 耳其人 都說他 們基督 敎邻国 
的 技术毫 无足取 ，但 由于害 怕灭亡 ，也 不得不 学习这 些国家 的战爭 
技术。 所有 欧洲强 国都被 迫采角 普魯士 战术。 当法 国在革 命的激 
烈 战斗中 征用一 切科学 技术为 战爭服 务时， 法国的 敌人也 不得不 
仿照这 榜样。 

战爭 这样广 泛应用 科学， 以及采 用这么 多新工 具与动 用更广 
大 資源， 使 得战爭 的代价 現在比 从前大 得多。 現今需 要預先 給軍队 
准备 至少等 于一个 战役所 消費的 武器、 彈药、 粮秣、 軍 械等。 火药 
的发明 导致更 复杂与 更昂貴 武器的 使用， 这 些武器 特別是 野战列 
炮 与攻域 列炮的 运輸費 用非常 可观。 不但 如此， 海 軍战术 的极大 
改善 ，以及 不同种 类与不 同构造 的船舰 的使用 ，都要 求人們 发揮极 
度的 才能与 劳动。 造船厂 、船塢 、机器 、仓 庫等等 ，使 好战国 家在平 
时与战 时几乎 要花同 样大的 費用， 幷 使它們 不但要 花費大 部分收 
入， 而且要 把大量 資本投 在軍事 企业。 此外， 应該 指出， 現 代殖民 
制度, 就是在 世界遙 远地方 对某些 城市或 省保持 宗主权 制度， 使欧 
洲国 家很容 易在最 遙远地 区受到 襲击。 当 主要强 国是交 战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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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 界就成 为战場 。② 

因此， 財富 像勇敢 那样， 成为 現代战 爭不可 缺少的 因素， 而穷 
困 国家将 不能抵 御富裕 国家。 因为 財富只 能得自 勤儉， 所 以我們 
可这 样說， 由于不 良政治 或沉重 陚税而 农业、 工业与 商业弄 得沒落 
的 国家， 必 定受它 的节儉 邻国的 奴役。 我 們可进 一步說 - 自今以 
后， 国力和 国家的 科学与 文明将 成为分 不开的 伙伴， 因为 只有文 
明 国家才 能維持 巨大常 备軍。 我們 有理由 相信， 历 史上常 常发生 
的文 明帝国 被野蛮 民族突 然推翻 的事实 ，将来 不会再 发生。 

一个国 家为进 行战爭 而花的 費用， 超过战 爭实际 費用。 此外， 
战 爭使这 个国家 失去它 本来可 获取的 利得。 

当路易 十四在 1672 年， 由 于一时 憤激， 为 着荷兰 記者对 他的不 
逊而 决定惩 罰荷兰 人时， 荷兰 大使波 里尔向 路易十 四提出 备忘录 
說， 法国 通过荷 兰每年 卖給外 国的法 国产品 达六千 万法郞 —— 这 
是按当 时价格 計算， 如果 按現今 价格， 便値 一万万 二千万 法郞左 
右。 但 法国宮 廷认为 ，波里 尔大使 所說只 是空言 恫吓。 

最后一 句話， 如果我 們不考 虑战爭 所造成 的破坏 ，我們 就不能 
正确估 計战爭 費用， 因 为交战 国中， 成 为战場 的那一 个国家 土地， 
无論 如何总 要遭到 蹂躪。 一个 国家越 勤奋， 所遭受 的損害 越大。 
当战爭 进入一 个充滿 农田、 工厂和 商店的 地区时 ，好 比火燒 到充滿 
可燃物 的地方 ，火 势越来 越猛， 破坏是 非常巨 大的。 斯密把 士兵称 
为非 生产性 工人。 如果 他只是 如此， 而不是 破坏性 工人， 那多好 
啊！ 他 不但沒 用自己 产品③ 增加总 財富， 以 报答他 所消費 的生活 

① 据 計算， 当大 不列 顚前 一次和 美洲作 战时， 毎 一个士 兵送往 战場的 费用， 比在 
欧 洲大陆 費用多 两倍。 由于远 距离, 其 他軍費 也必定 按同一 比例 增加。 

③ 上面 的話說 得过于 籠統， 在 只能使 用职业 兵防御 外来攻 击的地 方， 士 兵是生 
产因素 ，因 为他生 产无瑕 产品， 即防 御外来 攻击. 在某神 情况下 ，什 么都 沒比这 产品更 
有价値 „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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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需品， 而且往 往于己 无益地 破坏別 人劳动 果实。 

知識 的緩慢 但不可 抗拒的 进展， 也許会 使对外 政治关 系发生 
更进 一步的 变化， 因而 将大大 节省旨 在进行 战爭的 費用。 各个民 
族 将了解 ，相互 战爭对 他們实 际上沒 有利益 ，他 們必 然要遭 受战敗 
所 带来的 災难， 而 战胜的 好处全 是空中 楼閣。 按照現 今国际 慣例， 
战敗 国一定 要接受 战胜国 的苛刻 要求， 而战 胜国国 民一定 也要向 
政 府繳納 重稅， 因为借 款的利 息必須 从課税 筹措。 历史上 沒有由 
于 战爭大 胜而国 家費用 减少的 事例。 而且 ，战爭 所带来 的荣耀 ，只 
是代价 非常高 的沒有 实用的 东西， 絕 不能使 有理性 的人在 长时間 
感到 高兴， 这 种荣耀 算是什 么呢？ 当人 們普遍 了解， 陆海統 治的好 
处全归 統治者 所有， 而一 般人民 得不到 什么利 益时， 陆海統 治也将 
失去陕 引力。 就私 人說， 最大的 利益， 在于完 全自由 来往， 而这个 
利益 只在和 平时期 才享受 得到。 各民 族按照 天性， 本来傾 向于和 
睦 相处。 如果 他們的 政府， 从中作 梗幷掀 起战爭 ，、它 們 这样做 ，不 
但違 反交战 国人民 利益， 而且 違反自 己人民 利益。 如果它 們的人 
民 愚蠢地 附和統 治者这 种破坏 性很大 的狂妄 举动， 这样的 愚蠢与 
荒謬 行为， 和那些 受过战 斗訓 练的野 兽的自 相 殘杀， 以博野 蛮主子 
欢笑 的愚蠢 与荒謬 行为， 有 什么区 別呢。 

但是， 人类 知識不 会停滯 不进， 过 去使它 向前发 展的推 进力， 
将継 績使它 更进一 步发展 。① 由于国 家战爭 費用大 大增加 ，今 后的 
政府非 得到国 民同意 —— 明白表 示同意 或默认 *  — 不 能 进行战 
爭， 而国 民越普 遍认識 到他們 的实际 利益， 这 种同意 就越难 得到。 


① 那些 不承认 人类理 智的递 进作用 的人， 必定 沒有很 好地硏 究历史 • 战 爭中的 
不 X 与殘酷 行动, 在 欧洲時 別在欧 洲最文 明国家 之間， 已大大 减少， 但在 亚洲或 美洲还 
沒大 大减少 • 晚近发 生的一 些战爭 激起了 人民那 么大的 潰怒， 以 致这些 战爭的 策划者 
自貪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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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軍 事設备 将减到 DI 仅 足够抵 御外来 攻击的 程度， 所需 要的只 
是 少数經 过长期 訓练与 实踐的 軍队， 如 馬兵和 炮兵。 此外， 国家 
将依 賴它們 的民兵 与优良 政制， 因为 人民如 果全体 一致地 忠誠 
于他 們国家 的典章 制度， 这 样的人 民就几 乎无法 征服， 而 他們忠 
誠的 程度， 总是 和他們 由于变 更統治 所可能 遭受的 損失的 大小相 


公共教 育費用 


政治 經济学 曾經提 出两个 問題： 1 .公众 是否对 一切科 学的硏 
究都有 兴趣？  2 .公 众有兴 趣硏究 的那些 科学部 門的敎 育費用 ，是 
否需 要公众 担負？ 

不 論人在 社会的 地位是 怎样， 他总 是不断 依靠动 物界、 植物界 
和矿 物界。 他的 粮食， 他的 衣服， 他的 医药， 他在工 作上或 娛乐上 
所使用 的毎个 物品， 都受 到固定 規律的 支配。 这些 規律懂 得越淸 
楚， 社 会就得 到越多 利益。 毎一 个人， 从一般 木工或 泥工， 一直到 
一气骂 成国家 农业、 畜牧、 采 矿与商 业計划 的內閣 总理， 越 了解事 
物 本质, 越 能分辨 事物， 工作 就搞得 越好。 

由于这 个原因 ，随着 科学的 每一个 进展而 来的， 是社会 幸輻的 
增进。 杠杆的 新应用 ，水 力或風 力的新 应用， 甚或戚 少物体 摩擦的 
方法的 应用， 可能对 二十个 不同技 术产生 影响。 如 果明智 地采用 
基于数 学原理 的度量 衡統一 办法， 整个 商业界 将受到 裨益。 天文 
学 或地质 学的一 个重耍 犮現， 可能提 供在海 上精确 确定經 度的方 


① 我在这 里說到 文明时 代的唯 一珂靠 的依賴 。 不 会由于 变更統 洽而遭 受什么 
損失的 人民， 也 可能弈 常英勇 地保卫 自己。 回敎徒 将为不 値得保 卫的一 个国王 或一个 
信条， 猝 然参加 破坏性 战爭。 但政治 或宗敎 偏見迟 早总会 消灭， 人类将 寻找一 个更合 
埋 的专心 致力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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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这对全 世界的 航行有 4 艮大 利益。 新 的植物 种类在 欧洲的 移植, 
可能对 千百万 人民的 舒适产 生影响 。① 

公众的 利益， 在于 增进或 促进许 多种类 的理論 科学与 实踐科 
学。 僥幸、 得很， 在 这些种 类中， 很多是 个人荀 兴趣研 究的， 因而无 
須由 公众負 担敎育 費用。 私利 强烈地 驅使各 产业部 門的冒 險者学 
习业 务以及 和业务 有关的 东西。 工 匠在学 徒期間 ，除 学得手 艺外， 
还学 懂非在 厂坊不 能学到 的种种 槪念或 观念， 而他所 学得的 东西， 
只 能从薪 水得到 报酬。 

但每 一种对 个人有 利益的 鈿識， 幷不是 都同样 对公众 有利益 ^ 
我在 上面論 到③科 学家利 潤时， 曾經 說明他 的才能 为什么 沒得到 
适当 报酬的 原因， 但理論 知識和 实际知 識封社 会同样 有用， 因为理 
論家 如果沒 有发現 幷保存 科学， 怎能 应用科 学給人 类謀实 际福利 
呢。 科学 将很快 蛻化为 仅仅机 械习慣 ，这 种习慣 不久必 然衰退 ，而 
技 艺的沒 落就使 社会回 到愚蠢 与野蛮 状态。 

所有 能够意 識到扩 大人类 才能的 利益的 国家都 认为， 維持那 
些 不仅作 为科学 与最有 效敎育 方式的 宝庫， 而且作 为更进 一步扩 
大科 学的手 段的学 会与学 术机关 ，以及 有限数 目的最 高学府 ，幷不 
是浪費 行为。 但必須 善于管 理这些 机构， 使 它們不 阻碍知 識的发 
展， 而促进 知識的 发展； 不成 为改良 敎育的 障碍， 而 成为改 良敎育 
的 途徑。 大家 知道， 早在 法国革 命发生 以前， 由于缺 少良好 管理， 
大多数 法国大 学办得 和創办 人的意 旨背道 而馳。 所 有重要 发現， 
都 是在大 学以外 的地方 发生， 而大多 数这些 发現还 須对抗 这些大 


① 新西茔 的亚麻 ，在 纖維的 长度与 細度, 以及在 产量， 比欧洲 的亚臃 好得多 ，如 
果在 欧洲移 植新西 当亚麻 能获得 成功， 像 所預期 那祥， 就 珂按現 今最粗 亚麻布 价格生 
产細亚 麻布， 大大 促进下 等阶級 的淸洁 与健康 。 

③ 第 2 篇 ，第 7 章 ，第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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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年 靑一代 的影响 以及它 們所得 到的政 府当局 的信任 。①② 

由 此可見 ，把便 宜行事 的权力 交給那 些大学 ，是多 么危險 。如 
果审 查一个 候选人 ，就不 应該向 他的原 来敎师 調査， 因为这 些敎师 
是鉴 定人， 又是 利害关 系人， 必 然认为 自己学 生好， 別 人不好 。成 
为 决定因 素的， 应 該只是 候选人 的眞正 价値， 不应該 是学习 地方， 
也 不应該 是实习 期間的 长短。 硬要 一个念 科学的 学生， 例 如念医 
学 的学生 ，在 某一地 方学习 ，可 能使他 失去在 其他地 方学得 更好的 
机会； 規定 任何固 定的学 习程序 ，就使 他不能 自己选 擇更短 捷的途 
徑。 此外， 在这 样植党 营私的 社会， 决 定相对 价値， 很 难做到 公正。 

可 以十分 稳妥地 鼓励一 个有很 大效果 的敎育 方式。 我 所說的 
是 指好的 初級③ 书籍的 編写。 这 种好书 籍所得 的名誉 与利潤 ，不 


①  在 拿破侖 时代， 所謂大 学是更 有害的 机构。 事 实上， 它是最 糜費而 又最招 A 
怨的 机关， 因为它 用那些 旨在使 政治奴 役永久 化的主 張替代 正确 的事物 槪念， 以敗坏 
年靑 一代的 智能。 

②  杜 格耳德 •斯 图亚 特說： 八們主 耍是在 解决他 們听想 起的問 題或解 决他們 
营业 上的問 題时， 发生无 定向的 联想， 因 而走入 歧途。 在这些 联想中 ，不 知有多 少是由 
虛妄 的宗敎 制度、 暴虐的 政治組 織和荒 謬的敎 育計划 而产生 的啊! 其結果 ，前代 的物理 
学与 数学的 发現， 像一 块一块 夭然純 金似地 出現在 历史家 面前， 而我們 所要探 討的眞 
理 却好比 铁。 虽然在 所有金 屬中， 铁是最 需要幷 最广泛 散布的 一个， 但 通常需 要有辨 
別力的 人去发 現它的 存在， 而从原 矿炼铁 是个旣 需要細 致又需 要时間 的工作 过程， 

•上述 情况， 也使倫 理科学 与政洽 科学的 进展， 不像数 学家或 化学家 的发現 那么有 
力地动 人視听 根深蒂 固的偏 見和无 定向的 联想， 像难 兄难弟 結合在 一起， 当 根除后 
者而前 者跟着 消灭时 ，人 类智 能所受 到的新 刺激是 多么有 力啊! 但是， 获 得这个 結果的 
过程， 却 是多么 緩慢和 多么沉 默剩！ 誠然， 要不是 由于某 些有学 問作家 随时計 量进展 
速度 ，我們 几乎不 相信， 人类的 理智是 向前发 展的。 就这一 点說， 欧洲一 钱地方 的宗敎 
机构 与学术 机构， 对 于人类 思想历 史学家 幷不是 无用。 这些 机构， 由于 錨鏈的 牢固和 
鎭錨的 沉重， 屹 立不动 地停泊 在原停 泊地， 这样就 使人类 思想历 史家能 够衡量 其余世 
界的思 想潮流 的速度 。” 参閱斯 囝亚特 《論 文集》 序言， 第 28 頁 ，波斯 頓版， —— 美国原 
书編者 

③  我 认为， 这个項 目应包 括各部 門知識 的基础 部分， 适合 于各种 职业的 一般学 
識， 就是以 诨代价 把各种 技艺的 一般原 理傳 授給制 帽工人 、翻砂 工人 、陶 工、 染工等 。 这 
种 书籍使 实錢知 識与理 譎知識 不断保 持接触 ，幷使 它們能 够瓦相 利用彼 此的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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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补偿 編写这 种书籍 所需要 的劳动 、科学 硏究与 技巧。 ①在自 然利 
潤和公 众所得 利益那 么不相 称的条 件下， 願 意在这 方面給 社会服 
务的人 ，必 定是个 儍瓜。 非 到公众 肯出高 的代价 ，足 够引誘 第一流 
作家 編写好 的初級 书籍， 这种书 籍的需 要絕不 能得到 完全的 滿足。 
雇用某 些人編 写是不 行的， 因 为有最 大才能 的人不 一定做 得最成 
功。 授与特 定奖金 也不行 ，因 为奖 金往往 授給很 不完善 的作品 ，而 
且 奖金一 經授給 ，鼓励 便停止 作用。 但是这 种书籍 的报酬 ，应 当和 
它的价 値程度 相称， 幷 且应当 从丰。 这样， 在 一本好 书刊行 之后， 
必 定有另 一本更 好的书 問世， 一直到 每一类 这种书 籍最后 达到尽 
美尽善 为止。 我 应該順 便指出 ，丰 厚地报 酬有价 値书籍 ，幷 不会花 
很 大费用 ，因 为这种 书籍必 定极少 ，而 且对个 人来說 是一笔 大的款 
項， 对国家 說来却 是微不 足道。 

以上是 最能增 进国家 財富的 敎育， 如果 得不到 公众的 一定程 
度的 支持， 很可能 倒退。 此外， 还有其 他关于 淳風正 俗所不 可缺少 
的敎育 ，更 需要 公众的 支持。 

当手 工达到 髙度的 发展， 劳 动实行 普遍与 精細分 工时， 最下层 
劳工阶 級的工 作便簡 化为一 、二种 操作， 这些操 作多半 很平易 ，而 
且是不 断重复 。他 們的思 想与注 意力集 中在这 些操作 ，很少 有新的 
或 意料不 到的事 件使他 們的思 想与注 意力轉 向其他 方面。 他們旣 
然很 少运用 智能， 或 从来沒 有运用 智能， 他們的 智能必 然退化 ，变 
得 像禽兽 一样。 因此， 他們不 能說一 、二 句与 本行无 关的有 常識的 

話， 他 們完全 沒有广 大思想 或高尙 槪念。 高 尙思想 产生自 对人和 

> 

对事物 的广泛 观察， 木懂事 物的一 般联系 的人， 不 可能有 高尙思 
想。 一 个勤苦 工匠， 不会了 解神圣 財产权 与社会 繁荣的 关系， 不能 

① 只 在这类 书籍沒 有很大 需要的 地方， 才 有这个 情况， 在 英国， 対作家 来說敎 
育书 籍也許 是生最 大利潤 的一种 《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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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想他能 比他的 富裕邻 人对社 会繁荣 有更大 兴趣， 而却把 这些主 
要 利益看 作对他 权利与 幸福的 侵害。 要 使他的 头脑开 通起来 ，了 
解这 些槪念 ，幷成 为更好 的父亲 、丈夫 、兄弟 或公民 ，就 需要 有一定 
程度的 敎育， 閲讀 能力， 一面工 作一面 思維的 能力， 以及跟 他同伴 
的 来往。 

但在龐 大的国 家生产 机构， 体力劳 动者由 于所处 的位置 ，除餾 
口 之資外 ，很少 有其他 收入， 甚至沒 有其他 收入。 他 至多只 能撫养 
子女， 培养 他們从 事一种 职业， 我們不 能希望 他給子 女以社 会幸福 
所 需要的 敎育。 如果社 会要从 劳工阶 級的更 多知識 与更多 智慧得 
到 利益， 社会就 必需負 担敎育 費用。 

要达 到这个 目的， 可 設立小 学敎人 讀书、 写字和 算术。 讀书、 
写字 和算术 是一切 知識的 基础， 而就 下层阶 級的文 化說， 有 此三者 
就很 够了。 事 实上， 除 非一个 国家的 一般人 民都受 到这三 方面的 
敎育， 否則这 个国家 不能称 为文明 国家， 因 而不能 享有文 明的利 
益。 在还 沒达到 这个程 度之前 ，一 个国家 只能算 是半开 化国家 。我 
們 可这样 說而不 会錯， 单单借 着这些 利器的 帮助， 有 卓越天 才或有 
超 越思想 的人， 就 不会长 久泯沒 无聞， 不 会无从 表現他 的天才 ，給 
社会 带来无 限大的 利益。 仅仅閱 讀能力 就使一 个人能 以几苏 代价， 
看 到杰出 人物对 于他的 才干所 傾向的 那一方 面所說 的話或 所做的 
事。 妇 女也应 該受初 等敎育 ，因 为社会 对她們 的文化 同样有 兴趣。 
的确， 她 們是年 靑一代 的最早 敎师， 而 且往往 是年靑 一代的 唯一敎 
师《 

如 果自称 为有敎 养和有 文化的 那些欧 洲国家 政府， 忽 親敎育 
事业， 把大 多数人 民的愚 昧置若 罔聞， 那就 更不可 寬恕。 因为 ，进 
步的 相互敎 育方法 已經試 驗完全 成功， 这个 方法提 供了在 下层阶 
鈒中 W 普逼 傳授知 識的一 个現成 和最經 济方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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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只初 級科学 与理論 科学， 即 最低級 知識与 最髙級 知識， 
不这 么自然 而然地 得到人 的贊助 ，不这 么受到 需要的 竞爭的 刺激， 
必須 由目的 在于照 顾公共 利益的 政府当 局給与 支持。 个人 幷不是 
对贊 助与促 进这些 知識部 門不像 对其他 知識部 門那样 有兴趣 ，而 
是 对这些 知識部 門不像 对其他 知識部 門那样 有直接 兴趣。 这些知 
識部門 的不存 在幷不 引起即 时的或 明显的 損失。 一 个繁荣 帝国可 
能 倒退到 未开化 边緣， 而 它的人 民还不 觉察造 成它的 衰退的 原因。 

讀 者不要 认为， 我 对那些 目的在 于傳授 上面所 提到的 以外的 
知識 的公共 敎育机 构有所 不滿。 我 只企图 說明， 什 么知識 部門由 
国家 以国庫 支付敎 育費用 才是明 智和符 合它的 利益。 每一 种基于 
事 实与經 驗而不 基于武 断見解 或武断 說法的 知識的 傳布， 每一种 
能够 增进鉴 賞力与 理解力 的敎导 ，都有 其好处 ，因而 旨在普 及这种 
敎育的 机构， 对社 会都有 裨益。 然 而必須 注意， 不应 当促进 一門知 
識， 而使另 一門知 識受到 阻抑， 这就 是社会 給与奖 励通常 所产生 
的坏 影响。 当同 样的敎 育可以 免費获 得时， 它也許 是从质 量較差 
的敎师 得到。 私 人敎师 或私立 学校因 此得不 到适当 报酬， 于是就 


① 狡照 兰卡斯 特所倡 用而后 来由其 他敎师 弄成完 备的新 方法， 一 个敎員 只需为 
数不多 的书籍 紙笔， 就 能迅速 地和有 效地把 讀书、 写 字与一 般算术 同时授 給五、 六百 
学生。 这方法 所以能 产生眞 正經济 效果， 是 因为它 善于利 用学生 智慧高 低和人 类所固 
有的 爭胜动 机。 一个大 的学校 通常分 为好儿 个班， 毎 班甶八 个程度 尽可能 相 同的儿 
童 靼成， 幷由一 个略比 其他优 秀的儿 童叫做 小先生 任敎。 这 些班又 分为八 个級， 最低 
級 学习字 母发音 ，幷 在鋪沙 的乎板 上用手 指簡陋 地习写 字母， 最高 級能够 在紙上 写字， 
幷能演 算算术 四則間 題。 毎一 班儿童 按他們 的进度 来分， 一个不 能答复 問題的 学生馬 
上 _， 由 另一个 較灵敏 的学生 补充。 当一 个学生 修毕一 級时， 他 就升到 高一級 。学 
生有时 坐着有 时站着 受課， 石 板接在 壁上， 这样， 敎育总 是和儿 童的年 龄与能 力相适 
应， 必 能引起 儿童的 注意、 滿足他 的兴趣 幷給他 机会来 作儿童 身体所 _ 有的 个人活 
动。 上 述一切 只在一 个房子 进行， 往往只 有一个 男敎員 或女敎 員监督 这个方 法的普 
遍 采用, 迆許 将在一 个时間 內受到 風俗与 備見的 反对， 但它 的效用 和符合 事理， ^必使 
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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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庸 才替代 天才和 私人努 力受到 阻抑的 危險， 而私 人努力 正是国 
家 資源所 从以得 到莫大 利益的 泉源。 

在我 看来， 唯一 不容許 以公費 傳授的 科学， 乃是偷 理科学 ，偷 
理科学 或可看 作純凭 观察的 科学， 或可 看作屬 于道理 的科学 。前 
者是关 于道德 品质的 知識， 以 及依存 于人的 意志的 各事件 的联系 
的 知識。 它是硏 究人的 科学的 一部分 ，而 硏究人 ，最 好是通 过人与 
人 之間的 交际与 来往。 后者是 一系列 格言与 敎訓， 对人的 行动沒 
有什么 影响。 在社会 生活与 私人生 活的关 系上， 人 的行动 的最好 
指导乃 是良好 法律、 良好敎 育与良 好榜样 。① 

美德 与良好 品行的 唯一有 效鼓励 乃是每 一个人 对于物 色幷雇 
用有 良好品 行的人 都有利 害关系 。就是 生活完 全不依 靠別人 的人， 
也需要 有一些 其他东 西使他 們感觉 偸快， 即 同类的 普遍尊 重与信 
仰。 要取得 这些， 至 少要装 作具有 >直 得 尊重与 信仰的 品性。 而自 
己取 得这些 品性， 比 鼓励人 去取得 这些品 性容易 得多。 君 主或統 
治者对 国家习 尙的影 晌非常 的大， 因为他 雇用許 多人； 但他 的影响 
不如个 人的影 响那么 有益， 因 为他不 像私人 那么有 兴趣只 雇用有 
道德 的人。 如果 这种冷 淡态度 再加上 統治者 往往給 人民所 树立的 
不 道德、 不 正直与 不节約 榜样， 国民 道德的 敗坏过 程便将 大大加 
速。 © 但一个 国家道 德上的 堕落可 通过相 反原因 的作用 来拯救 。殖 
民地 多半不 是由本 国的最 可敬佩 的阶級 組成， 但当 移居者 放棄回 


① 关于 邏輯， 我 也想这 样說。 如果所 敎授的 都是和 眞理与 良知相 符合的 东西， 
条理自 会随之 而来。 如果 一个人 的思想 或槪念 是不正 确或錯 誤的， 什么 敎育也 不能使 
他成为 好的推 論家。 耍 是他有 正确槪 念作为 基础， 就 不需要 敎他怎 样才推 論得好 。耍 
获 得事物 的正确 槪念， 只 能通过 仔細的 观察， 考虑和 事物有 关的各 方面， 而不考 虑和事 
物无 关的方 这是一 ^知識 的目的 ，不 仅仅是 羅輯的 目的。 

®  一个不 道德国 王的坏 榜样， 为害 最大， 举 世都知 这个环 榜祥， 而政府 当局却 
保护它 幷鼓跡 ^ 曲意 奉承的 廷臣， 由于上 有所好 ，必 然肓从 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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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希望 幷决定 在新居 地过他 們的余 生时， 他 們就逐 漸感到 获得当 
地 居民的 尊重的 必要， 而 殖民地 人民的 德行于 是很快 改善。 我所 
說的 德行是 指一系 列一般 行动。 

以上 是对国 民道德 起积极 作用的 因素。 除这 些外， 还 必須加 
上一般 敎育的 影响。 一 般敎育 使人們 觉悟他 們的眞 正利益 所在, 
幷 对他們 的性情 起陶冶 作用。 

严格 地說， 宗敎敎 育应由 各个宗 敎团体 分担。 每一个 宗敎团 
体以为 其他宗 敎团体 的意見 是異端 邪說， 因 此帮助 宣傅它 认为如 
果不是 邪恶也 必定是 謬誤的 东西， 当然会 引起它 的反感 。① 

公共 慈善机 关費用 

个人危 难有否 权利要 求社会 救济， 是个 众論紛 耘莫衷 一是的 
問題。 我认为 ，除 非个人 危难是 現有社 会制度 的不可 避免的 結果， 
否則沒 有权利 要求社 会救济 。如 果殘廢 与穷困 是社会 制度的 結果, 
那末在 社会制 度确不 能提供 預防或 疗治方 法的条 件下， 殘 廢与穷 
困有 权利要 求社会 救济。 但在 这里討 論权利 問題就 是扯到 題外， 
我們 所需要 做的， 只 是討論 慈善机 关的性 质及其 結果。 

当 社会以 公費設 立任何 慈善机 构时， 它就 成为一 种儲蓄 銀行， 
每一个 成員把 他的一 部分收 入貢献 給它， 以 便遇有 意外事 故或不 
幸事 故时， 有 权利向 它要求 救济。 有錢的 人普遍 都有这 个想法 ，以 
为 他們不 会需要 社会的 救済， 但 他們別 过于自 信吧。 誰都 不能确 


<3>  上面的 說法会 导致一 ^議論 紛転的 問題， 即国敎 是否适 宜的問 題， 我 們犯不 
着 詳述这 間題， 所需 要說的 只是， 正如 一个 国家道 德的增 进使民 政机构 的职責 逐漸变 
得不傲 从前那 么繁杂 和那么 需要， 知識的 增进使 說敎坛 的敎 訓变 得不镞 从前那 么有效 
和那么 必要。 由 于牧师 們被解 除了大 部分 工作， 国家 应当在 其他方 面使用 他們， 例如 
指派小 学敎員 职务, 使他們 担任普 及敎育 工作， 或应 当减少 他們的 数目与 薪俸， 以适应 
减低的 效用。 因为， 从 前已羥 說过， 敎 会只不 过是个 民政机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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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 长久走 紅运， 像能够 确定将 一生潦 倒或一 生殘廢 那样。 前者 
可能离 开他， 而后 者却是 永久的 伴侶。 只 要知道 好运不 能持久 ，就 
会担忧 有福去 禍来的 一天。 我們只 要看看 我們的 周圍， 就 能找到 
許多 事例来 证明这 个忧惧 是有根 据的。 很多人 遇到不 幸事故 ，但 
对 于这些 事故， 他們 从前連 想也沒 想到。 

由于病 人院、 济貧院 、养老 院与育 嬰院部 分减除 穷困阶 級对于 
必須 依靠他 們的那 些人的 生活維 持費， 因而 使人口 能够快 一些增 
加， 所以 这些机 构当然 傾向于 稍稍抑 低劳工 工資。 如果这 些机构 
增多能 够容納 所有本 来要由 那些阶 級照顾 的病人 、老 年人与 嬰孩， 
那末 他們将 只养活 自己， 而 他們的 工資将 进一步 降低。 如 果这些 
机 构完全 廢除， 劳工 工資就 会稍稍 增加， 但不 够維持 那么大 的劳工 
人口 ，像在 这些机 构的帮 助下能 够維持 那样， 因为劳 力价格 一經增 
加 ，劳 力的需 求就将 减少。 

从 以上两 个极端 假設， 我 們能够 估量所 有国家 对于救 济穷困 
所 作一定 努力的 結果， 幷能够 看出危 难与救 济不断 一同增 加但不 
以 完全相 同比例 增加的 康因。 

大多数 国家采 用折衷 办法， 只对一 部分由 于年老 、年幼 或偶然 
得 病而弄 得无依 无靠的 人給与 救济。 对于 其余， 它 們企图 通过以 
下 两个办 法摆脫 他們： （1) 对申 請者加 以某种 限制， 即限定 年龄， 
限定某 种疾病 ，甚 或完 全取决 子私人 关系或 情面； （2) 严密 限制救 
济 的范圍 ，对申 請者提 出苛刻 条件， 或 使接受 救济带 有一定 程度的 
不体面 。① 


① 在巴黎 ，殘廢 收容所 、疯 人院、 圣路县 、普 济院和 許多其 他机构 ，施 第一 种限 
制 ，而主 耍施診 医院、 精神 病院、 养老 院与齒 女糈神 病院及 棄儿敎 养院， 則^行 第二种 
限制 ^ 珀 于有資 格申譖 上述第 一种救 济机构 收容的 人数， 总 是超过 它們 所能容 納的数 
目， 最終只 得凭私 情或私 人关系 选定收 容者， 


494 


第主篇 財富 的消费 


上述 弊病， 沒 在殘廢 士兵与 水兵收 容所发 生过。 收容 条件是 
那么 明显， 凡具 有条件 的人不 能拒而 不納。 这种机 构尽管 設备舒 
适， 但絕 不会使 申請人 数有所 增加。 住在这 种公共 收容所 的人所 
得到的 照顾与 舒适， 和 他們同 阶級人 在家里 所得的 照顾与 舒适不 
相 上下， 他 們安安 靜靜地 在那边 休养， 有的甚 至还可 滿足老 年人的 
爱好， 因 此毫无 疑問， 在 这种情 况下， 費用必 定稍稍 增加， 就 是說， 

必定增 加到和 生命延 长相称 的程度 - 如果他 們沒被 收容， 可能 

由于穷 困而不 能享其 天年。 但这 是費用 的增加 的最女 限度， 凡有 
爱 国心与 人道思 想的人 决不会 吝惜这 項費用 。① 

在 美国、 荷兰、 德国 与法国 迅速增 长的工 艺所， 是极好 的慈善 
机关。 这些工 艺所的 目的， 在于对 所有健 康的人 ，按 照他們 各別的 
能力， 給 与相当 工作： 一些 工艺所 收容任 何失业 工人， 只要 他們願 
意申請 ，就 加以 容納； 另一些 工艺所 是一种 感化院 ，拘留 流浪者 、乞 
丐与 罪犯， 要他 們在一 定期間 做工。 有的 时候， 罪人 要在拘 禁期間 
做他 們职业 的苦工 ，这样 就可免 負监獄 的全部 或部分 經費， 幷可矯 
正罪 人品行 ，使他 們成为 社会有 益的人 ，不成 为害群 之馬。 

的确， 这些 机构几 乎不能 列入公 共支出 項目， 因 为当它 們的生 
产 等于它 們的消 費时， 它們 就不再 成为任 何人的 負担。 在 人口稠 
密 的地方 ，这些 机构所 带来的 利益非 常的大 ，因 为在 許許多 多职业 
中， 总有一 些难免 处于暫 时休止 状态。 商 业的不 断变动 ，新 方法的 
采用， 資金 从生产 事业的 撤出， 失 火或其 他意外 災难， 都可 能使許 
多人 失业。 就是最 有本領 的人， 也可 能由于 非他自 己过失 而陷于 


① 但是 ，給 与他們 固定收 入使在 自己家 里过活 ，或把 他們寄 膳在私 M 庭， 对国 
家及 其所扶 养的人 是否更 有利， 这很値 禺考虑 。 按照一 心一 蕙为 公益而 积极筹 划的圣 
皮耶 神父的 估計， 在巴黎 費用浩 大的机 构維持 殘廢兵 士生活 费用， 比在 他們自 己家庭 
維 持生活 费用多 三倍。 C 《政治 年鉴》 ，第 20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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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 穷困。 在这些 机构， 他至 少能获 得生活 之資， 即 使不能 搞自己 
擅长的 职业， 也可搞 类似的 职业。 

这 些机构 的最大 阻碍， 是 需要支 出大量 資本。 它們是 冒險生 
产 事业， 因此 必須备 有各种 工具、 器械与 机器以 及各种 原材料 。在 
它 們可以 說能够 維持自 己 以前， 它們 必須賺 得足够 的錢， 支 付所投 
入 的資本 的利息 与經常 費用。 

这些 机构无 代价地 受到政 府供給 資本与 房屋， 以及許 多其他 
帮助， 如果 在另一 方面沒 存在着 某些特 殊不利 情况， 它們就 妨害私 
营 企业。 它們所 生产的 东西必 須和被 收容者 的衰弱 身体与 低劣技 
能相 适应， 而不 能生产 有最大 需要的 物品。 此外， 大 多数这 些机构 
都 有这个 規定， 要把工 人工資 或收入 的三分 之一或 四分之 一儲蓄 
起来, 于工人 离开这 些机构 时給他 作为經 营資本 ，这 不但是 个很好 
的未 雨綢繆 办法， 而且产 生一个 好結果 ，即无 法利用 这样廉 宜的劳 
工从事 經营， 使 竞爭者 在市場 中不能 立足。 

虽然 监督与 管理公 共慈善 机关所 附带的 荣誉， 一般能 够吸引 
社会 上有錢 与有地 位的人 願意无 报酬地 服务， 但当 职务变 得繁重 
时， 不受 酬的管 理人往 往馬虎 了事。 把巴黎 所有医 院統交 一个人 
总管， 大槪不 是明智 办法。 在倫敦 ，医 院分开 管理， 結果办 得更周 
到 、更 經济。 由 于分开 管理， 各 医院管 理人之 間就掀 起了可 嘉尙的 
竞爭， 提供 另一个 证据， 证明 公务管 理可应 用竞爭 方法， 幷 可从这 
方 法得到 利益。 


公 共大建 筑物与 土木工 程费用 

我不打 算在这 里列举 公众所 需要的 各种公 用土木 建筑物 ，而 
只 打算定 立一些 关于估 算闽家 公共建 筑費用 的一般 規則。 要相当 
准 确地估 計公众 从公用 建筑物 所得的 利益， 往 往无法 做到。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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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市居民 从公共 花园或 散步場 所得的 利益或 愉快， 我們要 怎样計 
算呢？ 在 人口稠 密域市 的狹窄 和拥挤 街道的 附近， 在树蔭 之下或 
滿目靑 翠的草 場上， 居民有 个可以 呼吸新 鮮空气 、休 憩或运 动的地 
方， 学 童也可 在那里 嬉戏， 这确是 利益， 但不 能精确 估計这 利益是 
多少。 

可是， 它的 費用总 額却能 够确定 或估計 出来。 每一个 公共土 
木 工程或 建筑物 的費用 包括： 

1 . 土木 工事或 建筑物 所占的 土地的 祖金， 这等 于租戶 要給与 
地主的 租金。 

2.  所花費 的建造 資本的 利息。 

3.  每年維 持費。 

在这些 項目中 ，有 时可节 减一、 二項。 当 建筑物 所占的 土地不 
能 从购买 者或租 戶得到 什么东 西时， 公众就 无須担 負租金 性质的 
費用， 因为 这地点 如果沒 有兴建 土木， 也 得不到 租金。 例如， 桥梁 
的費用 ，除 所花 的建造 資本的 利息与 每年維 修費外 ，沒 有其他 。如 
果听 任桥梁 朽烂， 公众毎 年就消 費所投 入資本 的作用 （作用 按所花 
費的 款項的 利息計 算)， 另外还 逐漸消 費資本 本身， 因为桥 梁不能 
通行， 不 但失去 資本的 作用或 租金， 而且 也失去 資本。 

假定荷 兰一个 堰堤的 最初費 用是十 万法郞 ，每 年利 息費用 ，按 
五厘 計算， 将 是五千 法郞。 如 果还需 要維持 費三千 法郞， 每 年总費 
用将达 到八千 法郞。 

同样 的計算 方法， 可 适用于 公路与 运河。 如果 公路的 寬度超 
过需要 ，每 年就損 失它所 占的多 佘土地 的租金 ，此外 还損失 附加的 
額 外維修 費用。 許多巴 黎近郊 公路寬 一百八 十尺， 包括两 边沒有 
鋪石 部分。 其实， 六十 尺寬的 公路， 完 全足够 使用， 即作为 通向大 
都 会的公 路也足 够堂皇 ，多 余部分 只是沒 有用处 的壮丽 。我 委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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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道它可 否叫做 壮丽， 因为这 些寬大 道路的 两边， 一年的 大部分 
时 間不能 通行， 而道路 中央的 鋪石路 面又很 狹窄， 这不但 給我們 
民族的 慷慨大 方留下 汚点， 也 給我們 民族的 判断力 与鉴賞 力留下 
汚点。 看到 空間那 么大的 糟蹋， 尤其是 看到它 保养得 那么坏 ，不得 
不 感到不 愉快。 这似 乎是， 有建 造宏大 公路的 願望， 但沒 有保持 
整齐与 平坦的 方法， 好 像意大 利貴族 的宏大 公館从 来沒有 打扫那 
样。 

但是， 在我 所說的 公路的 两边， 有 一百二 十尺的 空間可 复用于 
耕种， 就是說 毎三哩 有五十 法亩可 复用于 耕种。 如 果你把 多余土 
地 的租金 ，花在 最初費 用与建 造費用 的款項 的利息 ，以 及每 年所花 
的 保养不 必要的 空間的 相当可 观費用 （但保 养得很 不好） 加在一 
起， 你就可 知道， 法国每 年要花 多少錢 来維持 为着虛 荣而建 造的过 
于 寬大的 公路。 这些 公路比 通常大 一半， 而它們 所通向 的道路 ，又 
过于 狹窄， 比通 常窄四 分之三 。① 

即在公 路与运 河办得 很得宜 、很 經济的 国家， 公 路与运 河也是 
費用很 大的公 共土木 工事。 但 它們所 提供的 利益大 抵远远 超过它 
們的 費用。 讀者 参閱上 面所說 关于单 单由于 甲乙两 地之間 的运輸 
便利 所产生 的价値 ，② 以及生 产費用 节省多 少消費 者利益 便增加 
多少这 个一般 規律， 就可 相信以 上的話 。③如 果我們 計算， 一年中 
通过任 何一条 公路的 一切物 品在这 公路不 存在的 假設下 的 运費， 
幷 把它和 在現今 情况下 的最高 运費相 比較， 那末 这两者 的差額 ，就 
是那 些物品 消費者 所得的 利益与 社会所 得的确 实的、 純粹 的淨利 

①  虽然法 国大公 路浪費 那么多 空間， 但它們 沒有四 季可通 行的鋪 石或鋪 石子人 
行道， 也沒有 供行人 休息的 石椅、 暫时 躱避風 雨的場 所或止 渴的蓄 水器。 增添 这些設 
备， 幷不会 花很大 費用。 

②  第 1 篇 ，第 9 章。  ' 

③  第 2 篇 ，第 3 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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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 。① 

运 河裨益 更大， 因为运 河所节 省的运 費更多 。© 

沒有 效用的 公共建 筑物， 如宮殿 、凱 旋門、 紀念柱 等等， 是国家 
的奢 侈品， 它們和 私人为 着炫耀 而购买 的奢侈 品是同 样难于 辯护。 
它 們对国 王或人 民的虛 荣所提 供的无 意識的 滿足， 絕对抵 不过它 
們 的費用 ，以 及它們 所常常 引起的 苦难。 

第七章 对公共 消費有 实际貢 献的人 

在 极少数 場合下 ，有部 分公共 消費品 ，由 私人 供应。 我 們可偶 
尔 看到， 私人出 資在自 己土地 上建造 道路、 医院或 公园的 豪爽行 
为。 在古代 ，这种 事例比 現今多 ，但 不这 么値得 称贊。 古代 人的私 
有 財富， 往往是 在本国 或本省 掠夺与 蛮干的 結果， 或 是以同 胞的血 
換来的 敌国战 利品。 在 現代， 虽有 时也发 生过这 种情况 ，但 在大多 
数情 况下， 私人 財富是 勤儉的 結果。 在 英国， 在許多 机构， 由私人 
出資 創办与 維持， 但这 些創办 人与維 持人的 大部分 財产是 从勤劳 
获 得的。 抛棄从 长久的 辛勤与 克己而 获得的 財产， 比抛棄 从偶然 
的 好运或 从僥幸 的蛮千 行为而 取得的 財产， 需 要更大 的豁达 風度。 

在古 代罗馬 ，有 一部分 公共消 费品， 直接由 战敗国 供应。 在那 


① 如 果說公 路若不 存在， 运轍费 用就不 会傺这 里所說 的那么 巨大， 因为 运輸要 
是沒有 发生， 人民不 用运轍 的物品 也过得 日子， 这种 說法将 是奇怪 的閃避 爭論的 方法。 
由 于缺少 购买手 段而这 样克己 自制， 是 貧穷的 例证， 而不是 富裕的 例证。 无 論哪一 种物 
品, 如果消 費者由 于上述 原因不 能购置 ，那末 就这物 品說， 他 的貧穷 便达于 极点。 另一 
方面， 无論 哪一种 物品的 价格或 价値越 降低， 就这物 品說他 变得越 富裕。 

③ 有 一夭， 也 許将在 各市鎭 之間建 造铁路 来替代 运河。 铁路所 省的运 輪费用 
大抵会 超过巨 大建造 費用的 利息。 除 行駛快 速外， 还能减 除旅客 与貨物 在植种 道路上 
所受到 的猛烈 震动。 但 只在資 本充足 而政府 行动能 使團險 者坚信 定可获 得冒險 利潤的 
国家, 才能进 行这个 宏大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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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 战敗国 必須向 战胜国 进貢， 供后者 消費。 

在 大多数 現代国 家①， 有 一些归 国家或 归所屬 的市鎭 乡村所 
有的土 地財产 ，这些 財产有 的出租 給人， 有的由 国家直 接占有 。在 
法国， 大 多数耕 牧公地 及其附 屬物， 都 是租給 私人， 政府只 保留国 
家 森林， 由 它的人 員直接 管理。 这些 財产的 全部产 品成为 国家資 
源淸单 中的一 个重要 項目。 

伹这 些資源 主要是 由向人 民征收 的租税 組成。 这 些租税 ，有 
时 是全国 性的， 就是 向全国 征收， 繳 交中央 金庫， 以 支付全 国公共 
費用 ，有时 是地方 性的， 就是向 各州各 省居民 征收， 繳 交地方 金庫， 
以支 付地方 費用。 

国家的 費用应 当来自 从它得 到滿足 的人， 这 是公平 的原貝 IJ。 
因此， 如 果某些 国家各 阶层人 民所繳 納的租 税都和 他們从 国家費 
用所得 的利益 相称， 这些国 家必定 是管理 最好的 国家。 

国家每 一个人 和每一 个阶級 ，都 受到 中央行 政机构 ，或 者中央 
政府的 利益。 同 样的， 他們也 受到国 家軍事 机构所 提供的 保卫的 
利益， 原 因是， 各省很 难防御 外来的 攻击。 如果 敌人占 据国都 ，他 
們就 能威压 幷控制 各省， 把法律 强加在 他們軍 队沒有 进入的 地区， 
幷任 意处置 那些甚 至沒有 看到敌 人臉孔 的人的 生命与 財产。 由于 
同 一原因 ，堡垒 、軍械 厂和外 交使节 的費用 ，也 应当 由全国 負担。 

虽 然司法 行政所 提供的 安全与 利益， 在 更大程 度上， 屬 于地方 
性质 ，但司 法行政 的經費 ，似 乎应該 列为全 国費用 項目。 当 陂尔多 
行政 司法长 官公署 逮捕幷 审判犯 人时， 整个 法国的 国內公 安毫无 
疑 問有所 增进。 有 了行政 司法长 官公署 費用， 必然 就有监 獄与法 
院 費用。 斯密 提出意 見說， 民 事审判 費用， 应 当由涉 訟两方 支付。 


① 和在 多数古 代国家 。 英 譯本法 


500 


第三篇 財富 的消費 


如 果法官 是訴訟 关系人 遴选， 而不由 政府可 能只从 一些被 认为有 
知識与 有道德 的人中 选任， 上述 办法就 比在目 前情况 下更可 实施。 
那末, 法官 将成为 仲裁人 或一种 公正陪 审員， 可按訴 訟案件 的性质 
給 与相当 报酬， 不計訴 訟期間 长短。 这样， 法 官明显 地就有 兴趣， 
簡 化訴訟 手績， 节 省自己 时間与 煩劳， 以及 通过公 正审判 吸引生 
意 。 ① 

但 地方行 政与地 方公用 机关、 敎育 机关、 慈善 机关或 娛乐場 
所， 似乎 专給它 們所在 地带来 利益， 所以 它們的 費用， 应当 归当地 
人 民負担 ，像大 多数国 家所做 那样。 不过 ，整 个国家 也从好 的省政 
府 或省机 关得到 好处。 外人 也可进 入該地 区的公 共場所 、图 书館、 
学椟 、散 步場和 医院， 但毫无 疑問， 主 要利益 是归附 近人民 享受。 

把地 方收支 留給地 方当局 管理， 是很 經济的 办法。 在 官吏是 
由出 錢人委 派地方 ，尤其 如此。 当錢款 是在捐 助幷希 望从其 获得利 
益的人 的监視 下花費 时, 浪費 情况势 必大大 减少。 此外 ，所 花的費 
用， 也必 定和所 預期的 利益更 相称。 当我們 走过道 路不平 、环 境醒 
齪的一 个城市 或乡鎭 ，或 看到处 于頹圯 状态的 一个运 河或港 口时， 
我們十 之八九 会下結 論說， 撥 作这些 用途的 款項的 管理官 員必定 
沒 住在这 地方。 

就这方 面說， 小的国 家比大 的国家 有利。 前者 对公用 事业与 


① 从上节 所說， 我們的 作家似 乎变为 斯密关 于民事 审判意 見的贊 同者， 而他在 
本书 的前儿 个版本 ，却 对这一 点表示 異議。 虽 然在訴 訟两方 都急于 結案的 情况下 ，仲 
裁是良 好解决 方法， 而 且是常 常使用 与应当 提倡的 方法， 但很 明显, 对于 頑强或 傾强的 
人， _由 法庭作 强制的 裁判。 丼且， 由于人 身与財 产的安 全是社 会制度 的主要 目标， 
所 以由公 家出費 制止或 阻止个 別侵犯 事件是 完全正 当的。 就严 格的公 正說， 应 当貴令 
侵犯者 以訟費 、罰款 、賠 偿金 或其他 形式賠 偿所有 損害。 事 实上他 已經这 样做， 或应当 
这 样做。 但是 ，受害 者除必 須垫付 证人与 代理人 費用， 冒着 即使最 后胜訴 而侵犯 者可能 
无力偿 还的危 險外， 还要負 担司法 机关的 一部分 弁支， 以致 不敢提 出权利 要求， 这是不 
& 正的。 一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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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 乐設备 花較少 費用得 到較大 享受， 因为它 們近在 咫尺， 能 够細心 
察看撥 作这些 用途的 款項是 否使用 得当。 

第八章 課税 

第一节 各种課 稅的一 般影响 

所謂 課税， 是指 一部分 国民产 品从个 人之手 轉到政 府之手 ，以 
支 付公共 費用或 供公共 消費。 不 論它具 有什么 名称， 賦稅， 捐献， 
租税， 国 产税， 关税， 援助， 經国 会允許 抽征以 供国王 国务需 要的特 
別 税①， 捐 助或自 由 饋贈， 它实 际上都 是政府 在某一 时候加 在个人 
或团 体上的 負担， 以应 付政府 认为应 由人民 出錢的 消費。 按字面 
的意思 ，它就 是税。 

硏究 課稅权 归什么 人所有 或应归 什么人 所有， 不 屬本书 范圍。 
在政 治經济 科学， 必須把 課税看 作事实 問題， 而不把 它看作 权利問 
題。 这里 ，所硏 究的只 是賦稅 的性质 、賦 税所 吸收的 价値的 来源以 
及陚税 对国家 与个人 利益的 影响。 这 个科学 的范圍 以这些 为限。 

課 税的目 的物， 不 是納税 人交給 收税人 的实际 貨物， 而 是这貨 
物的 价値。 租税 以銀币 、以貨 物或以 个人劳 务繳納 ，只 是一 种偶然 
情况， 或 对人民 有利， 或 对君主 有利。 重要 之点， 是这 銀币、 这貨物 
或这 劳务的 价値。 价値一 經离开 納税人 ，对 他来 說价値 便損失 。价 

① 如果 国家有 权力通 过它的 行动使 人民只 好同意 它所課 的税， 那 末所謂 課税由 
人民或 其代表 同意， 究竟 有什么 用处呢 f 德洛姆 在他的 《关 于英国 宪法的 論文》 中說 ，当 
人民 有权担 絕供应 国王进 行战爭 所需要 的軍番 苗时， 国王的 作战权 便虛有 其名。 难道 
我 們不可 更正确 地說， 当国 王能够 造成那 样状态 使人民 必須同 意时， 人 民拒絕 供应軍 
需 品的权 力也是 虛有其 名嗎？ 英 国的各 种自由 的实际 保障， 完全依 存于出 版自由 ，而 
出版自 ©， 与其 說是基 于法令 或法院 判決， 铤宁說 是基于 国民的 习慣与 意見。 当一国 
国民 立意要 获得自 由时， 他們必 定能够 自由。 建立公 民良虫 的最大 障碍， 在于 缺少自 
珀 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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値一被 政府或 其人員 消費， 对 整个世 界来說 价値便 損失， 絕不能 
再 回到社 会或再 存在于 社会。 我想当 我討論 公共消 費的一 般結果 
时， 已經論 证了这 一点。 在 那里， 我曾 說明， 虽然課 税所征 收的貨 
币 可能归 还国民 ，但它 的价値 始終沒 有归还 ，因 为在 政府归 还該貨 
币时， 总要收 取等値 物作为 交換。 

上 面提到 的使非 生产性 消費不 利于再 生产的 原因， 也 使課税 
不能 促进再 生产。 課 稅使生 产者失 去一个 产品， 在 沒繳納 租税的 
假 設下， 如 果他喜 欢非生 产性地 消費这 产品， 它就給 他带来 个人滿 
足 ，如 果他喜 欢有利 地使用 这产品 ，它就 給他生 利潤。 一个 产品是 
生 产另一 个产品 的手段 ，所 以戚除 一个产 品必然 使生产 力减少 ，絕 
不能使 生产力 增加。 

有 人說， 租税的 負担， 使各 生产阶 級不得 不加倍 努力， 因而有 
助于扩 大国家 生产。 对这个 說法， 我回答 如下： 第一 ，努力 非借資 
本的帮 助不能 生产， 而 資本只 是租税 从人民 手里所 拿去的 累积的 
产品； 第二， 很明显 ， 专为应 付納税 需要而 創造的 价値， 幷不 增加財 
富 ，因为 这些价 値都給 租税所 吞幷。 說課 稅对国 家財富 有貢献 ，因 
为它夺 去一部 分国家 产品， 或 說課税 使国家 致富， 因 为它消 費一部 
分国家 財富， 那是 荒謬絕 偷的。 要不 是因为 大多数 国家奉 行这原 
則 而居心 純正和 有学問 的作家 也企图 拥护或 证明这 原則， 那末在 
，这 里說到 这个謬 見就是 白費讀 者时間 。① 

如 果我們 看到租 税負担 最重的 国家却 最富裕 ，例 如大不 列顚， 


① 根据同 一論点 ，有 人企 图证明 ，奢侈 与非生 产性消 费刺激 生产。 可是， 奢侈与 
非 生产性 消費， 为害幷 不像課 税那样 的大， 因为奢 侈与非 生产性 消費还 給个人 带来滿 
足 ，而 使用課 税作为 刺激 生产 手段 ，只 是耍社 会加倍 努力， 目 的不在 于增加 享受， 而在 
于增 加痛苦 。 如 果增加 的捐稅 ，用 于維持 錯線复 杂的、 过于 龐大的 与装飾 門面的 內政机 
构, 或用于 維持多 余的或 不相称 的軍事 机关， 这机关 珂能耗 尽个人 財富， 夺去优 秀靑年 
生命， 丼破坯 和平幸 $ 畐 生活, 这 难道不 是出很 高代价 換取大 禍害， 好像它 是大利 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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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根 据这情 况下結 論說， 这 些国家 极富， 因 为租税 較重， 那末我 
們就 是倒果 为因。 一个人 幷不因 为慷慨 花錢而 成为有 錢的人 ，他 
之 所以能 够慷慨 花錢， 是 因为他 有錢。 如果 一个人 看到富 裕邻人 
手 边闊綽 ，就 认为手 边闊綽 可使他 致富， 那是滑 天下之 大稽。 很明 
显 ，有 錢的能 够揮霍 是因为 他有錢 ，但揮 霍絕不 能使他 致富。 

当原 因与結 果依次 相继发 生时， 它 們容易 誡別， 但当它 們連在 
—起和 同时发 生时， 往 往混淆 起来。 

由此 可見， 虽然 課税所 征收的 款項， 如 果用得 其宜， 可 能带来 
好处， 而且事 实上往 往带来 好处， 但 征稅行 为在幵 始时总 是有害 
的。 好 的国王 或政府 总极力 設法, 尽 量减少 課稅所 加于人 民的損 
害， 他 們厉行 节約， 不竭澤 而漁， 只在絕 对必要 时向人 民課稅 。严格 
节 約所以 成为国 王最不 常有的 美德， 是因为 朝廷无 时无刻 都有这 
样 的人， 他 們的利 益在于 不实行 节約， 他們老 企图强 詞夺理 地使人 
相信， 华 丽增进 国家的 繁荣， 浩 大的政 府費用 对国家 有利。 本书第 
三篇的 目的， 在于揭 穿这些 主張的 荒謬。 

另一些 人不敢 公开提 出公共 奢侈就 是公共 利益的 主張， 但企 
图 通过算 术推算 证明， 人民的 負担幷 不重， 能够 繳納更 高租稅 。舒 
利 在他的 《回 忆录》 說： “ 国王的 一系列 顾問， 为 要巴結 国王， 不断提 
出 筹款新 方法。 这 些人多 半是被 解除职 务的旧 官吏， 由于 在职时 
慣 于营私 中飽， 所 建議的 只是榨 取民膏 民脂的 方法， 他們企 图博取 
国王 称贊， 借以取 得权位 。”① 

还有一 些人， 提出 財政計 划与所 謂增加 国王財 富而不 剝夺人 
民 財富的 方法。 但是 ，除 非財政 計划是 純粹冒 險性产 业計划 ，否則 
不取之 于民， 或 不取之 于政府 本身， 就不 能有所 获得。 生財 之道， 


① 《囬 t 乙录》 ，第 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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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不是像 变把戏 那样， 按一下 魔棍就 可无中 生有。 不論工 作可弄 
得那样 神秘， 不論价 値可那 样常地 变換， 只 有两个 取得价 値的方 
法 ，即自 己 創造和 向別人 拿取。 最 好的財 政計划 是尽量 少花費 ，最 
好的 租税是 最輕的 租税。 

如果 我們承 认这些 前提， 即課稅 是向私 人提取 他們的 一部分 
財产 ①充作 公用， 課税 所征的 价値， 一从社 会成員 取去就 不归返 
他們， 以及課 税就它 本身說 幷不是 再生产 方法， 我們 就不能 否认这 
个 結論， 最好的 租稅， 或 更确切 地說， 为害最 少的租 稅是： 

1.  税率最 适度的 租税； 

2.  在最少 程度上 造成只 煩扰納 税人而 不增加 国庫的 苦况； 

3 . 各 阶层人 民負担 公平； 

4.  在最少 程度上 妨害再 生产； 

5 . 有利 于国民 道德， 就是 有利于 普及对 社会有 用和有 益的习 

f . 

慣。 

以上 論旨几 乎是自 明的， 但我将 逐一簡 单解說 幷提出 一些意 
見。 

1. 税率最 适度的 租税。 

由于 課税事 实上剝 夺納税 者用以 滿足个 人願望 或用以 再生产 
的产品 ，所 以課税 越輕， 剝 夺必定 越少。 

撗征暴 斂产生 可悲的 結果， 使私 人陷于 穷困而 国家幷 不因此 
致富。 如果 我們回 忆一下 上面所 說的話 ，即每 一个納 稅人的 消費， 
不論是 生产性 消費或 非生产 性消費 ，总 受到他 的收入 数目的 限制， 


① 无須 辯馼过 去国王 关于人 民財产 的意見 路县 十四为 敎导他 的儿子 怎祥管 
理 政务， 曾經 写道： ** 国王 是专制 君主， 当然 拥有完 全地或 无限制 地处理 屬于敎 士或俗 
人 的一切 財严的 权力。 无論 在针么 时候, 在适当 考虑到 节約与 国家一 •般利 益的情 况下, 
都可 行使这 权力。 ” 《路易 十四 文集， 历史 回忆录 C1666 年 )》。  ， 


筘八章 課税 


505 


我 們就不 难了解 它之所 以然。 因此， 取 去他的 一部分 收入， 不能不 
按同一 比例戚 少他的 消費。 这 必然减 低他不 再消費 的那些 物品的 
需求， 特別是 受捐稅 影响的 物品的 需求。 需求 戚少， 产品的 供給必 
然也 戚少， 因此 成为課 税对象 的物品 的供給 必然也 戚少。 这样 ，納 
税人 的享受 戚少， 生产者 的利潤 减少， 国庫 的收入 也戚少 。① 

这就 是税率 增加而 税收幷 不比例 增加的 原因， 也就是 在財政 
算术 二加二 不等于 四这句 話成为 一 ■■种 格言的 原因。 过 高的税 ，不 
論 課在必 需品或 課在奢 侈品， 都 是一种 自杀， 但 有这个 区別， 就后 
者說， 所消灭 的只是 一部分 产品和 它們所 提供的 滿足， 而 就前者 
說 ，所 消灭的 是生产 与消費 ，以及 納税人 本身。 

要 不是因 为这个 原則几 乎是自 明的， 我們得 举許多 例子， 說明 
意 識到眞 正利益 的国家 从适度 税率所 得到的 利潤。 

当 杜閣在 1775 年， 把巴黎 鮮海魚 营业税 与入境 税:减 低一半 

① 在 1789 年以前 ，在 法国实 施盐稅 地区， 毎一个 人的 平均年 消费量 計九薛 ，而 
在 沒有实 施盐税 地区， 消費 量为十 八膀。 見芒 西欧： 《各种 租我的 影响》 第 141 頁 。因 
此， 这 神税使 征税地 区 的盐产 量减少 一半， 幷使它 所能提 供的享 受减少 一半， 至 于其他 
窖处 ，例 如妨害 耕作、 畜牧 与咸貨 醃制， 人民对 盐稅征 收員的 怀恨， 因此 而发生 的犯罪 
与定罪 行为的 增加， 許多人 被处铜 作划船 苦工， 而 这些人 的劳动 与敢作 敢为精 神本来 
可用于 增加国 家財富 ，这些 害处不 必細說 。 

在 1804 年， 英 国政府 把糖税 提高百 分之二 十。 本来意 钭国庫 在这一 方面的 收入， 
将按 同一比 率墦加 ， 即自从 前的二 百七十 七万八 千鎊增 加到三 百三十 万鎊， 但 事实上 
税 率虽然 墦加， 而税收 只达二 百五十 三万三 千鎊， 反比从 前少， 見国会 議員普 魯安先 
生在 1817 年 3 月 13 日 的演說 a 

英国 人民， 本可按 比法国 略高的 价格， 消 費迭国 的酒， 也許可 按一瓶 一先令 价格， 
享 用沒有 搀杂、 适合卫 生与爽 心助兴 的酒， 但 这个物 品过高 的税， 把它 的輸入 量与税 
額 减到非 常少的 程度， 所 以英国 人民从 这个税 所得的 利益， 只是 他們被 剝夺了 廉宜与 
适合卫 生的消 費品。 

李嘉 图对本 书这一 段提出 異議， 我在 上面注 釋所提 到的最 后两个 例子， 足 够作为 
答复 《 他所 提的理 虫是， 課税 搿总 生产 沒有 損替. 因治 国家龙 身的 消费 替代粗 税所消 
灭 的个人 消費， 但剝 夺个人 財富而 不增加 財富的 租稅， 幷 沒有以 任何国 家消費 替代它 
所消灭 的个人 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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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鮮海 魚的生 产幷沒 减低。 因此， 鮮海魚 的消費 税必定 增加一 
倍， 而漁 民和商 人的业 务与利 潤也必 定增加 一倍。 由于人 口总是 
随 着产品 增加而 增加， 所以消 費者人 数必定 增加， 而 生产者 人数也 
同样 增加。 利潤的 增加， 即个人 收入的 增加， 使儲蓄 增加， 因而使 
資本与 戶数一 同增加 ，而 产量的 增加， 毫无疑 問使其 他方面 的稅收 
增加。 至于政 府由于 减低国 民負担 而深得 人心， 更不必 說了。 

税 务人員 或承包 •商， 往 往濫用 职权， 对 于解釋 財政法 規的疑 
点， 总 是从自 己利益 出发， 有时 故意把 解釋弄 得模棱 两可， 借以混 
水 摸魚， 結果等 于提高 税率。 ® 杜閣采 用完全 相反的 方針， 总是对 
納税人 有利。 租 税承包 人攻击 这个新 办法， 他們 宣称， 不能 完繳认 
額， 只能 給政府 代收， 有什 么損失 由政府 負担。 但事 实证明 他們的 
預言 不正确 ，因 为税收 反呈現 增加。 寬 大的稅 收政策 ，对生 产是那 
么 有利， 因而 对消費 也那么 有利， 以致 从前絕 不超过 一千五 十五万 
利弗 的收入 增加到 六千万 利弗。 如果沒 有确实 证据证 明 这个增 
加 ，我們 几乎不 能置信 。② 

我們 从洪博 德③得 到許多 有价値 知識。 他 吿訴我 們說， 1778 
年以后 的十三 年中， 西班牙 对它的 美洲屬 地采取 比較寬 大政策 ，結 


① 关 于这个 ，保罗 在他的 《关 P 立法与 行政的 各种意 見》， 曾 举出一 个显著 例子。 
巴 黎的一 个大銀 行家在 1817 年 死去， 遺产 税和继 承税按 他的財 产总額 而不按 財产扣 
除 負債后 的余額 征收， 这是 根裾租 收法規 的一个 但书， 按 死者的 总財产 課税, 而 不按未 
还 債务淸 偿以后 的淨余 課稅。 納税 人虚报 帳目的 危險， 幷不成 为充分 理由， 可 逾份課 
税， 

税收部 門，一 向不預 先通知 遺囑执 行人或 他們关 系人， 什么款 項应該 淸还, 要到法 
定时 間届滿 以后， 才通知 他們， 因为 它希望 他們激 交不按 期淸还 憤务的 罰款。 革命廢 
除 了这个 苛刻財 政办法 ，但帝 国政府 又把它 恢复， 直 到現今 ，还 在施行 # 税务人 員除非 
在 一切場 合只颐 国庫利 益而不 計人民 利益, 否則 沒有提 升机会 《 

© 《杜 閣文集 )), 第 1 卷 ，第： no 頁。 租税总 承包者 詳細开 列帳目 ，而 这帳 目經过 
严格的 审査， 因为国 王也获 得利潤 一份。 

③ 《关于 新西班 牙的政 治性論 文》， 第 5 篇 ，第 寧， 


第八章 課税; 


507 


果 单单从 墨西哥 所得的 收入， 就增 加到一 亿元。 此外， 在 同一期 
間， 还 从墨西 哥得到 値一千 四百五 十万元 的銀。 当然， 我 們可設 
想， 在那 些繁荣 年份， 个人利 潤必定 也相应 增加， 或 說得确 切些大 
大 增加， 因为 个人利 潤是一 切国家 收入的 来源。  _ 

相 似行动 方針， 总会产 生相似 結果。 ® 使自 由主 义的作 家感到 
髙兴的 ，是 他能够 用經驗 证明， 中庸政 策是最 好的政 策。® 

根据 同样的 原則， 我們可 很容易 論证， 为害最 少的租 稅是： 
a. 在 最少程 度上造 成只煩 扰納税 人而不 增加国 庫的苦 况的租 
税。 

很多 人认为 ，收 税費用 幷不构 成很大 禍害， 因为 这些費 用又以 
另 一种形 式归还 社会。 关于这 一点， 我要請 讀者参 閱我在 上面所 
說的話 。③ 这些 費用幷 沒归还 社会， 正 如租税 的实收 款項沒 归还社 
会 一样， 因为費 用与实 收款項 实际上 不是由 用以緻 納租稅 的貨币 
組成， 而 是由納 税人所 用以取 得那貨 币的价 値与政 府使用 那貨币 
所取得 的价値 組成， 这个价 値完全 被消灭 或消費 掉。 


① 这 从竺斯 当侯爵 1785 年致莫 里勒神 父信中 所說的 情况得 到进一 步证实 a 兰斯 
当 写道： “ 减抵 茶税的 好結杲 超出所 有人的 意料， 虽然 存在着 許多不 利情况 ，但 銷額从 
五百 方鎊墦 加到一 千二百 万鎊。 此外， 走私大 大减少 ，以致 国家收 入增到 惊人的 程度' 
③ 李嘉图 在他的 《政治 經济学 与賦税 学原理 》， 反对这 学說。 他說， 甶于 产业的 
效 果或产 品总是 和投在 产业的 資本額 相称， 因此租 税所消 灭的一 个产业 部門的 产品， 
必定 有另一 个产业 部門的 产品代 替它， 因为 在一部 門失掉 使用的 劳动与 資本当 然轉向 
另一 部門。 对 他的話 ，我 回答說 ，当租 税使資 本从一 个行业 轉向另 一个行 业时， 它消灭 
一切 由于这 个变动 而失业 的人的 收入， 幷 减少社 会其他 人的收 入， 因为 我們可 假定产 
业先前 所选摆 的途徑 乃是能 生最大 利潤的 途徑， 我 要进一 步說， 强 迫轉換 方向， 将使 
产 业的許 多其他 利潤来 源归于 消灭。 此外， 这对公 共繁荣 有重大 关系， 不管消 費者是 
个 人或是 国家。 繁 荣与多 利的产 亚部門 促进新 資本的 創造与 累积， 但在捐 _ 迫下， 
它就不 再有厚 利可图 ，資本 将逐漸 减少， 財富与 生产因 此也将 减少， 繁荣将 消失， 所留 
下 的将只 是不断 的捐税 压迫。 李嘉图 企图采 用几何 学論证 的不变 原理， 但在政 治經济 
科学 ，这个 方法最 不値采 用。 

③ 第 5 章 ，第 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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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数欧 洲国家 的財政 部門， 在 过去二 百年时 間內采 用了比 
过去更 好的制 度与更 节約的 办法， 这与其 說由于 国王注 意公益 、毋 
宁說由 于国王 需要这 样做。 一般 地說， 这些 国家人 民只繳 納他們 
能够負 担得起 的租稅 ，因此 毎一項 征收費 的节省 ，都 使国庫 收入有 
所 增加。 

舒利的 《回 忆录》 ① 指出， 在 1598 年， 人 民辙納 一亿五 千万利 
弗 的税， 而 緻到国 庫的只 三千万 利弗。 他說， 这 似乎不 可相信 ，但 
却是 他花很 大力量 調查出 来的千 眞万确 事实。 在奈克 管理下 ，征 
收五 亿五千 七百五 十万利 弗税收 的費用 ，只五 千八百 万利弗 ，但却 
有二十 五万收 税人員 ，不 过其中 大多数 是兼职 人員。 所以費 用只达 
百分之 十又五 分之四 ，但 这費 用比率 比英国 費用比 率还髙 得多。 @ 

除 征收費 用外， 还 有其他 費用， 对 人民是 負担， 而对国 庫却无 
所益。 起訴、 监 禁与其 他預防 措施， 增 加費用 而不增 加收入 。而 
且， 这样 增加的 費用， 必定落 在最穷 困阶級 身上， 因 为其他 阶級都 
繳得 起租税 ，无須 起訴或 强迫。 这些强 迫辙税 的可佾 办法， 完全等 
于向一 个人要 求交付 十二法 郞因为 他无力 偿还十 法郞。 在 輕税的 
地方， 絕不 需要使 用强迫 手段来 收税， 但在那 些必須 征收重 税的国 
家 ，在 扣押物 品与拘 禁人身 这两种 办法中 ，前 者比后 者略胜 一筹。 
原 因是， 无論 如何， 通过 查封与 拍卖納 税人貨 物以取 得所拖 欠的稅 
款， 欠 稅者只 被迫繳 納他应 該繳納 之稅， 而且 他所繳 納的全 部都归 
入 国庫。 

由 于这个 原因， 征 用民工 建造公 共工程 像法国 旧政权 征用民 


① 第 20 篇。 

③ 在 拿破侖 制度下 （这 方面以 及許多 其他方 面都倒 退)， 征 收費用 比上 述多得 
多， 因沟它 們必須 包括剝 夺費用 与不能 收回的 余尾， 但拿破 侖制度 所造成 的全^ 頌善 
还未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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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修 造道路 那样， 总是一 种为害 很大的 課税。 民 工也許 要走三 、四 
利格 ® 到工 作地点 ，这样 損失的 时間， 以及沒 有报酬 与不願 工作的 
人 所必然 浪費的 时間， 对国家 說来， 完全是 損失， 得不 到什么 收入。 
即使 假定工 作搞得 很好， 由于农 业工作 經常受 阻碍而 产生的 損失， 
往往 大于强 迫劳役 所得的 利益。 杜 閣命令 各省測 量員与 工 程师， 
估計每 年保养 旧路与 建造平 常数量 的新路 的平均 費用， 幷 指示他 
們从寬 估計。 按 照他的 命令所 估計的 全国每 年平均 費用， 达一千 
万 利弗， 而依照 杜閣的 計算， 旧 的徭役 制度， 使国家 每年損 失四千 
万利弗 。® 

法 律或風 俗与习 慣所規 定的休 息日， 是 另一种 对国庫 毫无裨 
益的 課税。 

3. 对各 阶层人 民負担 公平的 租税。 

課 税是个 負担， 当大家 一样負 担时， 每 一个人 的負担 必然最 
輕。 当 租税不 公平地 归一个 人或一 个产业 部門負 担时， 它 不但是 
直接 負担， 而且 是間接 負担， 因 为它使 那个人 或那个 部門不 能按同 
等条件 跟其他 人或其 他部門 竞爭。 豁 免一个 制造业 的税， 往往使 
几 个其他 制造业 破产。 对一个 人徇私 就是对 所有其 他人不 公正。 

不公 平課税 ，不但 損及个 人利益 ，而 且損 及国家 收入。 那些稅 
得过輕 的人， 不会喊 着要求 增加， 而 那些税 得过重 的人， 很 少能够 
按期 緻納。 这样 ，国 家收入 在两方 面遭到 損失。 

有人曾 經提出 这样的 問題， 对花 費在奢 侈品的 那部分 收入課 
較高 的稅， 而对 花費在 必需品 的那部 分收入 課較低 的税， 是否公 
正。 这 样做似 是合理 ，因 为租税 是一种 牺牲， 其目的 在于保 存社会 


①  一 利格合 三英里 —— 譯者  . 

②  奈克只 計算力 二千万 利弗， 但他 也許只 計算所 征用的 日工的 价値， 而 沒有考 
虑到 用这个 方法供 給公共 需要所 产生的 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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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 組織， 但我們 不应該 以毁灭 个人的 代价来 換得这 个安全 ，而 
剝夺 人們的 絕对必 需品就 是消灭 人們的 生存。 如果 主張父 母应該 
限 制儿童 的衣食 ，把 这样节 省的錢 作为他 們的一 份捐献 ，以 維持官 
廷 的浮华 或公共 建筑物 所不需 要有的 壮丽， 这个主 張实是 有点狂 
放。 如果 社会制 度剝夺 个人所 实际拥 有的必 需品或 确能使 他快乐 
的 物品， 而 对他提 出的报 酬只不 过是在 遙远将 来也許 会有的 好处， 
这 种社会 制度对 个人有 什么利 益呢？ 

但 要怎样 区分必 需品与 非必需 品呢？ 区 分这两 者非常 困难， 
因为 必需品 与非必 需品这 些名詞 不但不 表达正 确或絕 对槪念 ，而 
且总 是和人 的时間 、地点 、年 龄与 情况有 关系。 所以， 如果 定下一 
般 規則， 只对非 必需品 課税， 那 就很难 下手与 收手。 我們所 确切知 
道 的只是 ，一 个人或 一个家 庭的收 入可能 只是那 么有限 ，只 够維持 
生存， 而这收 入可能 从最小 限度， 觉 察不出 地依次 漸增， 一 直到能 
够滿足 感官上 、享乐 上或虛 荣上的 欲望。 收入 每增加 一次， 就距离 
仅能 滿足严 格需要 的限度 越远， 到最 后能够 滿足极 其无聊 或任性 
的 嗜欲。 因此 ，要 对接近 于仅够 維持生 存的个 人收入 課較輕 的税， 
那就不 但需要 公平摊 分租税 負担， 而且 需要按 累进率 課税。 

事 实上， 即 使假定 租税完 全和个 人收入 相称, 例 如对收 入按百 
分之十 課税， 一个每 年有三 十万法 郞收入 的人， 只緻 納三万 法郞的 
税， 还剩有 整整二 十七万 法郞作 为家庭 費用， 这家庭 有这二 十七万 
法郞 花費， 不伹 能够过 着优裕 生活， 而且还 能有許 多不必 要的滿 
足； 另一 方面， 一 个每年 有三百 法郞收 入而由 于繳納 租税减 到二百 
七 十法郞 的家庭 ，按 我們的 現今生 活习償 和想法 ，就 得对衣 食有所 
节制， 因此仅 仅和个 人收入 相称的 租税， 还是 不够公 平的。 这也許 
就是斯 密所說 ，富 人对公 共費用 的担負 ，不但 应当和 他的收 入数目 
相称， 而 且悪多 一些。 我毫 不犹豫 地进一 步說， 除 非税率 是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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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不可能 做到課 稅公平 。①  • 

4. 在最少 程度上 妨害再 生产的 捐稅。 

在租 税从个 人所剝 夺的价 値中， 如果这 价値是 由个人 自己支 
配， 其大 部分无 疑将用 于滿足 他們的 願望， 但一部 分总会 儲蓄起 
来 ，成为 生产性 資本进 一步的 累积。 因此 ，所 有租税 都可以 說有害 
再 生产， 因为 它阻止 生产性 資本的 累积。 

如果 納税人 为着完 税必須 把已經 用为投 資的資 本抽出 一部， 
那末 上述影 响将是 更直接 与更重 大的。 西斯 蒙第巧 妙地把 这个此 
作 在播种 时間而 不在收 成时間 征收什 一税。 屬于这 一类的 税是对 
遺 产和继 承所課 的稅。 一个承 继十万 法郞財 产幷須 按百分 之五完 
稅 的人， 不是从 他已經 課有普 通租税 的經常 收入抽 出一部 繳納税 
款, 而 是从他 所继承 的財产 抽出一 部繳納 税款， 这样 他所承 继的財 
产就 戚到九 万五千 法郞。 因此， 所承 继的十 万法郞 財产如 果是已 
經投在 产业上 的資本 ，而 由于納 税减到 九万五 千法郞 ，那末 国民資 
本将减 少五千 法郞， 因为这 五千法 郞轉入 国庫。 

对財产 的移轉 課税， 也是 一样。 如果购 买者要 納百分 之五的 
稅， 那末价 値十万 法郞的 土地的 所有人 只得九 万五千 法郞。 出售者 
卖出 价値十 万法郞 的土地 ，只換 来九万 五千法 郞可以 处置的 資本， 
而国民 資本也 損失五 千法郞 。如果 购买者 是个不 善于計 算的人 ，竟 
按 土地的 全部价 値給付 买价， 而 不扣减 税額， 他将以 十万五 千法郞 
购买只 値十万 法郞的 土地。 在两种 情况下 ，国 民資本 都損失 五千法 
郞， 但在 后者情 况下， 損 失落在 购买者 身上， 而 不落在 售卖者 身上。 

① 見 《国 民財 富的挫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5 篇 ，第 2 章。 他反 对累进 税率， 认为 
这税 率对勤 儉人累 积資金 起阻碍 作用。 但很 明显， 各 种租租 :从个 人增加 的收入 所取去 
的 ，只是 一部分 ，而 且往往 是很小 部分， 因此累 积資金 的傾向 大于不 累积的 傾向。 如果 
一 个人的 收入， 毎 增加一 千法郞 就得多 徼二百 法郞 的稅， 他还能 按比他 的牺牲 大得多 
的 比率增 加他的 享受， 参 閱斯密 在同书 同韋第 4 节 关于英 国土地 我所說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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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財 产的移 轉課税 ，除 对資本 課稅外 ，还阻 止財产 流通。 但是， 
財产自 由 流通， 对 公众有 利害关 系嗎？ 如 果物品 存在， 在一 个人手 
里和在 另一个 人手里 不是相 同嗎？ 絕不 相同。 財产 的最自 由 流通， 
对公众 有永远 的利害 关系， 因 为財产 如果能 够自由 流通就 最可能 
轉 到最懂 得使用 它的人 手里。 为 什么一 个人出 售他的 土地？ 只因 
为他认 为他能 在另一 个生产 事业更 有利地 使用那 价値。 为 什么另 
一个 人购买 土地？ 只因 为他要 把閑着 无用或 不这么 有利使 用的資 
本投在 土地， 或因 为他认 为那土 地可以 改善。 移轉 傾向于 增加国 
民 收入， 因 为它傾 向于增 加立約 双方的 收入。 如果 移轉費 用使他 
們 不敢这 样做， 那 就使国 民收入 得不到 它所可 能有的 增加。 

但是， 这种損 害社会 生产性 資本， 因而 戚少社 会对劳 动的需 
求 与产业 利潤的 租税， 却 在很大 程度上 具有一 个著名 的政 治經济 
学家 楊格称 为租税 所不可 缺少的 要素， 即征 收手續 簡便、 費用較 
省 。① 由于 課税只 是两害 相权取 其輕的 办法， 人民 負担很 重的国 
家， 最好对 資本課 輕微的 稅:。 

訴訟手 續費以 及向司 法人員 所繳交 的一切 費用， 都是 对資本 
的課 税，® 因 为訴訟 費不是 和訴訟 人的收 入相称 ，而 是和事 件的严 


①  这 就是大 家认为 可把登 記税税 率增到 現今那 么高的 原因。 但如 杲减低 税率， 
国庫 大抵将 得到同 样大的 收入， 而国民 則可享 受財产 更自由 流通的 利益。 此外， 它对 
国 民資本 的損害 也将减 少。* 

•  它对国 民資本 的影响 将完全 一样。 税率較 輕的好 处将給 征税次 数的增 多所抵 
銷。 —— 英 譯本注 

②  訴訟 手績費 是非常 大的 負担。 从边沁 关于法 律税的 著作刊 行后， 凡看 辻他著 
作的人 ，都认 为征收 这座手 續費是 失策。 《爱 丁堡 評論》 (第 27 卷 ，第 358 頁) 說: “ 某天， 
罗斯在 皮特面 前把边 沁拉到 一边， 幷吿訴 他說， 他 f 5 已經 看过 他的小 册子， 认为 他的議 
論不 可辯駁 ，幷 决定不 再征收 这些手 續費， 評論者 接着說 ，可 是， 从那 时以后 的一个 
又—个 的預算 ，都别 | 有这 些手 續費， 而 皮特在 180# 回 任时， 也贊 同征收 这些手 續費' 
所有贊 同征收 这个应 該反对 的手績 費的議 論都給 边沁成 功地駁 倒了。 《爱 丁堡 評論》 
說>  ** 边 議論的 精辟， 儿 乎无可 倫比， 而 文詞的 优美， 无人 能出其 右。， 一 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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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 、象庭 关系的 复杂性 与法律 本身的 完全性 相称。 

罰款 也是对 資本的 課稅。 

課税对 生产的 影响， 不 仅限于 减少生 产的一 个来源 即資本 ，它 
还对 某些生 产部門 与消費 起限制 作用。 专 利证， 某 些职业 特許证 
和一 切与产 业直接 有关的 租税， 都 有这种 弊病， 但当 稅率很 輕时， 
产 业能够 設法克 服这些 障碍而 沒有大 困难。 

产业 不仅仅 受到和 它直接 有关的 租税的 影响， 也受到 和它所 
生产物 品的消 費有关 的租稅 的間接 影响。 

再 生产所 消費的 产品， 大 抵是原 材料， 阻 碍原材 料的生 产的租 
税， 必定 有害再 生产。 只能在 再生产 过程中 消費的 那些工 业原材 
料的 生产， 如果受 到阻碍 ，为 害更大 。对粗 棉花課 征重税 ，就 阻碍由 
它制 成的一 切物品 的生产 。① 

如果 巴西的 情况允 許腌制 ，就 有很多 可保存 与輸出 的物品 。它 
的漁 場非常 丰产， 它的牲 畜是那 样的多 ，以致 仅仅为 着皮革 的需要 
而宰 杀許多 牲畜。 的确， 欧洲的 皮革厂 ，在很 大程度 上是巴 西供給 
的。 但它 的盐税 阻止魚 与肉的 輸出。 这样， 为着一 百万法 郞的税 
收， 它使 国民生 产力及 該生产 力所能 产生的 公共收 入受到 难以估 
計的 損害。 

同 样的， 由于 租税对 再生产 性消費 起阻抑 作用， 所以可 利用它 
阻抑非 生产性 消費。 在这种 情况下 ，它 有两种 好处： Cl) 使 投入再 
生产用 途的价 値不至 减少； （2) 使价値 不用于 非生产 性消費 ，而 


① 英国 与法国 都对某 种原材 钭的輸 入給与 奖金， 其 目的在 于鼓励 工业。 这是和 
上述 相反的 錯誤。 根 据上述 原則， 不 但不应 該对土 地产品 課税， 而 且应該 对所有 願意耕 
作的人 給与奖 励金。 理甶是 ，国 內农业 提供大 多数工 业的原 材料， 特別是 五谷， 五谷經 
过人的 努力变 为各种 价値， 这些价 値超过 在制造 过程所 消費的 价値。 对 任何一 种物品 
課关 稅或进 口稅， 和 对土地 課直接 税同样 公平， 但 这两者 都确有 坯处， 祈 課的税 越輕， 
所造成 的損害 便越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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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 社会更 有利的 方面。 这就 是对所 有奢侈 品課税 的利益 。③ 

当政 府不把 对資本 所征的 税款消 費掉， 而把它 投在生 产事业 
时 ，或当 私人設 法以自 己积蓄 补充被 政府所 税去的 資本时 ，租 税的 
害 处就給 中和这 害处的 利益所 抵銷。 当租稅 收入是 用于改 善国內 
交通 、筑 港或兴 办其他 公共工 程时， 那就是 投入再 生产。 政 府有时 
把 它收到 的税收 的一部 分用于 冒險性 企业。 当科伯 特把款 項借給 
里昂工 厂时, 就是这 样做。 汗堡 及其他 德国地 方政府 ，习以 为常地 
把 它們的 稅收用 于生产 事业， 据說伯 尔尼政 庥每年 把它的 收入一 
部分用 于生产 事业， 但这 种情形 是不常 見的。 

匕有利 于国民 道德， 就是 有利于 普及对 社会有 用或有 益的习 
慣的 租税。 

課稅 对某些 行为科 以罰鑀 ，它影 响到国 民习慣 ，正 如它 影响到 
国民 生产与 消費。 此外， 它具有 使科罰 发生效 力的良 好条件 ，因为 
它是适 度的、 无法規 避的。 © 因此， 它 在財政 上和岁 入上的 作用， 
即 使置諸 不論， 它也 是政府 的有力 工具， 可用以 敗坏国 民道德 ，也 
可 用以改 善人民 道德， 可用 以促进 勤劳， 也可用 以促进 懶惰， 可用 
以鼓励 奢侈， 也可用 以鼓励 节儉。 

法国 在革命 以前， 对 所有耕 地課百 分之五 的税， 而对游 乐場却 
豁免 租税， 这 当然等 于奖励 奢侈， 科 罰农作 企业。 

对淸还 地租按 百分之 一稅率 課税， 实际 上就是 科罰一 个有利 
于立 約双方 和一般 社会的 行为， 也就 是科罰 謹愼的 土地所 有人淸 
还債 务这个 可称贊 的行为 。 

①  当 必須对 某种消 費或某 种产业 課税， 但 不想完 全消灭 那种消 费或那 种产业 
时， 就 锝最初 只采用 輕的税 :率， 以 后愼重 地逐漸 提高。 但如 果想制 ih 或 消灭一 种有害 
的 消费或 产业， 就应該 立即課 以重税 

②  貝 卡里阿 在他的 《犯 罪与 刑罰》 这一 短篇論 文說， 处罰的 这些特 征无疑 使汜具 
有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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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拿破侖 法律， 每一 个在私 立学校 念书的 学生， 必須向 公立大 
学檄 納特定 款項， 这是 对能够 端正民 風幷充 分发揮 知能的 唯一敎 
育方 式科罰 。① 

当政 府从发 給彩票 或賭場 許可证 得到收 入时， 这难道 不是对 
最 有害家 庭幸福 与国家 繁荣的 罪恶給 与奖励 金嗎？ 政府竟 以空虛 
和驅 人的希 望引誘 穷人与 貪婪人 ，煽 动他們 追求不 正当欲 望的滿 
足， 幷 仿效別 人要是 这样做 就要加 以責罰 的欺詐 行为， 眞是 多么可 
耻啊 

另 一方面 ，限制 过分浮 华或罪 恶行为 的税， 不但 給国家 带来一 
笔 收入， 而且起 着防止 作用。 洪博德 說到斗 鸡税， 这 个税給 墨西哥 
政 府每年 生四万 五千元 收入， 幷有 另一个 好处， 即限 制殘暴 与野蛮 
的 游戏。 


① 老虑 到以下 原因， 这种税 更不公 正:第 一, 它 必然落 在孤儿 身上， 或落 在为敎 
养 子女成 为有用 公民而 願意忍 受艰苦 的父亲 身上； 第二， 子女 越多， 父亲 的負担 越重, 
所遭 受的艰 苦越大 I 第三， 这种税 和个人 資力不 相称， 貧富同 祥課税 。 有 中等財 富只有 
一个 儿子的 父亲， 向公 立大学 緻交的 款項， 等于他 所辙納 的其他 租税的 总和， 如 果他的 
儿 子不士 一个 ，他 就更苦 。 这样 ，慕 位者把 这敎育 机关变 成横征 暴斂的 工具， 以 灌輸錯 
誤思想 与奴隶 习漬, 仅仅这 一点已 够使社 会倒退 到野蛮 状态。 即便 沒被羽 | 用， 所 提出的 
耍私立 机关 担負一 部分强 迫敎育 費用的 理由， 是完 全不充 分的。 即使假 定公立 中学最 
能培 养有用 公民， 丼 假定强 迫父亲 或敎师 治 儿子或 学生邊 到公立 大学听 欽命敎 授讲課 
是正 当的， 可 是最不 需要这 种敎育 的人， 就 是那些 已經安 插在私 立敎育 机关幷 由自己 
选擇_ 师敎課 的学生 无代 价地傳 授某种 学問， 可 能对整 个社会 是有利 益的， 但强 
迫个 人去学 习幷耍 他出很 高代价 受学， 送是最 大的压 迫。 如果任 何一个 阶級应 当祖負 
无代价 的蝥通 敎育的 费用， 那 就是自 己沒有 子女幷 不負担 费用而 受到社 会生活 的一切 
利益 的阶酞 

③ 彩票和 賭博不 但把資 本用于 无益的 途徑， 而 且把許 多有用 时間浪 費掉， 这种 
消费絕 不能墦 加国庫 的收入 。它 还有个 坏处， 使人不 想凭自 己才能 或积极 性获取 收入， 
而只 想燒幸 获利， 不想 从財富 的原始 来源寻 求个人 利得， 而 想从別 人的損 失得到 利益， 
因 为积极 努力的 报酬， 和中一 个大彩 的誘惑 比起来 ，是 微不足 道的。 此外 ，彩票 的购买 
虽不加 强迫， 但 是一 种几乎 全部課 在穷人 身上的 賦税， 因 为穷困 最会逼 人鍩而 走險， 
尽管明 显地沒 有胜算 把握， 因此 ，实 彩票的 款項， 多半 是穷人 的款項 ，或 更坯的 是从犯 
罪行 为賴臟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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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髙或不 公正的 課稅， 助长 欺詐、 虛伪与 伪证这 些不正 行为。 
好心的 人只得 在两者 擇一， 或背信 棄义， 或 牺牲自 己 利益把 它让給 
不 正直的 同胞。 当 他們看 到无罪 行为， 有时 甚至是 有益与 可称贊 
行为 ，被加 上犯罪 的恶名 幷要受 犯罪的 一切后 果时， 他們怎 能不痛 
心疾 首呢。 

以 上所述 是主要 原則， 从公 共繁荣 的观点 看来， 无論現 在征收 
的 税或将 来征收 的稅， 都 必須依 照这些 原則， 衡量其 好坏。 在提出 
这些可 适用于 各种租 税的一 般意見 以后， 进而 硏究各 种課税 方法， 
就是 政府采 用以向 人民征 收款項 办法， 以及 負担主 要落在 什么阶 
級身上 ，也 許是有 益的。 


第二苗 各 种課税 方法与 各阶級 的負担 


上 面已經 說过， 課 税是政 府向人 民征收 他們的 一部分 产品或 
价値。 政 治經济 学者的 任务， 在 于闡明 所征收 产品的 性质， 分配 
負 担方法 所产生 的后果 ，以 及租税 实际上 归什么 人負担 ，因 为租稅 
必 須由这 个人或 那个人 負担。 把上 述原則 应用于 一些特 定 租稅， 
可說 明这些 原則可 怎样应 用于一 切其他 租稅。 

政府 当局从 課稅所 征收的 价値， 有 时以貨 币形式 征收， 有时 
以实物 征收， 这是看 政府的 需要_ 税人 的能力 而定。 不 論納税 
人以什 么形式 緻納， 他实 际所繳 納的总 是他所 交付的 物品的 价値。 
如 果政府 确实需 要五谷 、皮 革或毛 織品， 或借口 需要这 些物品 ，向 
納税人 征收， 幷要求 納税人 以实物 繳納， 所緻納 的税， 完全 等于在 
政 府沒有 征收这 些物品 的条件 下納税 人为取 得它們 所花費 的价値 
或 售卖它 們所能 获得的 价値。 这 是确定 租稅数 額的唯 一办法 ，不 
論政府 以它最 高权力 所定的 繞率是 怎样。 

同 样的， 征收 費用， 无論具 有什么 形式， 总 是加重 租税的 負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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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国家 能否从 这些費 用得到 利益。 如果納 税人为 着納税 需要耗 
費 时間， 或 需要輸 运他的 貨物， 那末所 損失的 时間， 或所花 的运輸 
費用 ，都 加重租 税負担 

在 政府向 人民征 收的捐 税中， 应 当包括 政府举 动所可 能給人 
民带来 的一切 費用。 因此， 在估計 战爭費 用时， 我 們必須 計算以 
下 各項： 士 兵自己 或其家 庭給他 們供給 的装备 費用与 零用錢 ，国 
民兵所 花費的 时間的 价値， 为免役 或倩人 代役而 花費的 款項， 軍营 
的全部 費用， 軍队 所可能 掠夺或 破坏的 价値， 士兵回 来时他 們朋友 
或同乡 所饋贈 礼品的 費用或 招待的 費用。 此外， 还 須加上 人們面 
对着这 种不良 政治所 造成的 困苦， 出 于惻隐 之心而 捐助的 救济品 
的 价値。 因为 ，如果 政治制 度良好 ，社 会成員 就无須 付出上 述的任 
何一种 价値。 虽 然这一 切价値 幷不归 入国王 金庫， 但国民 曾給付 
了这些 价値， 而 且这些 价値全 部归于 消灭， 恰 像它們 是为着 人类幸 
福而 花費掉 那样。 

国民 所作的 牺牲的 程度， 可从上 述見其 一斑。 但这些 牺牲的 
价値是 从什么 地方来 的呢？ 毫无 疑問， 或 是来自 国民 劳动、 土地与 
資 本的年 产品， 即来自 国民 收入， 或 是来自 从 前所儲 蓄与貯 积的資 
本 ，即来 自国民 資本。 

当 所課的 税是适 度时， 国 民不但 能够从 他的收 入抽出 一部分 
来完 税:， 而且 还能把 另一部 分蓄积 起来。 誠然， 可 能有个 別納税 
人， 为着 完税需 要动用 他們的 資本， 但 租税适 度这个 良好情 况所促 
成的 他人的 积蓄， 可抵 消总資 本因上 述个別 納税人 动用資 本所受 
的 損失而 有余。 

但当 专制軍 政府或 篡位者 向人民 橫征暴 斂时， 情况就 迥不相 
同。 在 这种情 况下， 大 部分的 税收来 自已經 用为投 資的資 本或来 
自 累积的 資本。 如果 国家在 长时間 中受这 种政权 統治， 收 入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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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减少。 除非統 治者的 愚蠢与 过火举 动加速 他們的 灭亡， 否則国 
势 的衰落 与人口 的 銳减， 将使統 治者自 食 其果。 

相反的 ，在公 正与正 常政府 統治下 ，作为 課税对 象的利 潤与收 
入， 毎 年逐漸 增加， 即使 不变更 税率， 由于 可課税 产品的 增多， 税收 
也逐漸 增加。 

政府对 于調整 税率， 也幷 不比公 平一律 地柚取 每个个 別收入 
阶級 的税， 也就 是使各 阶級承 担同等 压力的 办法， 感到更 大的兴 
趣。 事 实上， 当对 各种类 收入所 課的税 輕重不 均时， 某些 阶級的 
人就 得悉索 敝賦以 納税， 而其他 阶級却 几乎分 文不納 ，謀税 很快就 
达 到納税 人能力 的极限 ，換 句話說 ，在 还沒实 行可施 行的最 高税額 
时 ，租 税已成 为困恼 的原因 和貽害 无穷的 事物。 負担所 以难堪 ，幷 
不是由 于沉重 难受， 而是 由于沒 有平均 分摊。 

对个別 收入課 税所用 的各种 方法， 可大 別为直 接課税 与間接 
課税。 前者对 个別实 际收入 或假定 收入， 征收 其一定 部分， 后者 
对使用 个人收 入购买 某些特 定物品 的消費 行为， 每 次征收 一定金 
額。 

在 上述任 何一种 情况下 ，課 税的实 际对象 ，不是 成为估 税根据 
与課 税基础 的那个 貨物， 也不 是国家 必然收 取其一 部分的 那个价 
値。 課 税的实 际对象 是个別 收入。 选擇某 种特定 物品， 只 是作为 
发見幷 征課該 收入的 一个多 少有效 方法。 如 果毎一 个人在 各个时 
候都 誠实可 信賴， 事 情就很 簡单， 所 需要的 只是由 每一个 人报吿 
他的年 利潤， 即 他的年 收入。 各 人的税 :額将 很容易 确定， 而 且只需 
要一种 的税， 这种税 同时可 做到負 担最公 平和嵇 征費最 低。 这就 
是 汗堡在 不幸事 变发生 以前所 采用的 方法， 但这方 法只在 国小税 
輕 的条件 下才能 施行。 

作为 比照納 税人各 別收入 課征直 接税的 办法， 政府有 时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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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主提出 租約， 或在 沒有租 約的情 况下， 估 定土地 价値， 向 地主征 
收那价 値的一 部分， 这种税 在法国 叫做土 地税。 政 府有时 根据住 
宅租 金以及 所雇用 的人数 与所維 持馬匹 及馬車 的数目 估定 收入， 
从 而估定 税額， 这 在法国 叫做动 产稅。 政府 有时根 据地区 的人口 
与 面积， 計算各 人从专 門职业 所得的 利潤， 这 在法国 叫做牌 照稅。 
所有这 些課税 方法都 是直接 課税的 方法。 

在間接 課稅， 或对某 种消費 課税， 只注 意物品 本身， 而 不注意 
納税 的人。 有时 在生产 时候征 收某一 产品的 一部分 价値， 例如法 
国的 盐稅。 有时在 物品进 入一个 国家时 征税， 例如进 口税； 有时在 
物 品进入 市鎭时 征税， 例如入 境税。 有时在 物品从 最后生 产者移 
轉 到消費 者的那 个时刻 征税， 例如英 国的印 花税① 与法国 的戏票 
稅。 政 府有时 要求在 某些貨 品上打 一定戳 記从而 收稅， 例 如銀行 
打 上化驗 印記， 或 如新聞 紙打上 印記。 政 府有时 不对貨 物課稅 ，而 
对付 出的貨 物价格 課税， 例 如收据 与商业 票据印 花税。 上 述一切 
是間接 課税的 各种 方法， 因为税 不是向 人課征 ，而是 向征税 的产品 
或物 品課征 。② 

人 們很容 易怀着 这样的 想法， 某 种类收 人即使 能逃避 上述租 
税的 一种， 也不能 逃避另 一种， 課税方 式的繁 多使租 税大大 接近于 
公平 分摊的 情况， 如果 所有租 税都不 过重。 

所有这 些課税 方法， 除具 有一切 租税所 共有的 坏处即 把社会 
的一部 分产品 用于对 社会幸 福与再 生产无 益的途 徑外， 还 各有它 
所 特有的 好处与 坏处。 例如， 直接税 征收費 用比較 低廉， 但另一 
方面， 自 动繳納 这税的 人寥寥 无几， 因此必 須相当 严厉地 催迫檄 


① 很 难确定 ，这 里所說 是指哪 一种英 囯印花 親:。 —— 英 譯本注 
③ 幷不是 因为納 稅人間 接受到 影响， 許多 直接段 都有这 情况， 例 如牌照 税^由 
于消费 者尚領 有牌照 的商人 购买， 这个税 的一部 分归消 費者負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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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此外 ，各 人的負 担极不 平均。 一个富 裕商人 ，毎 年也許 可賺得 
十万 法郞的 利潤， 只須繳 納六百 法郞牌 照税， 而 一个零 售商人 ，每 
年賺 不到四 千法郞 利潤， 但要檄 納一百 法郞， 即 起碼的 牌照税 。地 
主的收 入已經 課有土 地税， 还 須課动 产税， 而 資本家 的收入 只課动 
产稅。 

間 棧課税 有这个 好处, 就是征 收比較 容易， 幷且 使人不 大威到 
难受。 任何 捐税， 沒有 人願意 繳納， 原 因是， 它所可 能換来 的等値 
物 ，即 良好秩 序与良 好政府 所提供 的安全 ，是 个和个 人沒有 直接戋 
系的 消极性 利益， 因 为它的 好处， 只 是防止 禍害， 而不 是扩大 福利。 
但 就間接 税說， 尽 管征税 的物品 由于 課税关 系业已 漲价， 但 該物品 
的购 买者， 觉察不 到他对 政府的 保护付 了代价 ，他也 許毫不 关心这 
种 保护， 他所 关心的 只是他 所急切 需要的 物品。 而 消費的 动机是 
那么 强烈， 以 致他对 政府征 稅滿不 在乎， 不犹豫 地割让 价値， 以換 
取 即时的 滿足。 

正由 于这个 原因， 間 接税似 乎是自 願繳納 的税。 的确， 解放 
以前 的美国 ，对間 接税有 这样的 看法， 以致它 虽然否 认英国 会有权 
在不 得它的 同意的 情况下 对美洲 課税， 但却 承认英 国会有 权对消 
費 課税， 即每一 个人要 是不买 征税物 品都可 逃避的 消费税 。① 至于 
对 个人所 課的税 ，人們 的看法 就不同 ，这 种税 表面上 具有更 大的掠 
夺性。 

間接税 是按件 征收， 幷 按当时 各人个 別能力 繳納。 間 接課税 
不 需要对 各省各 县或各 个人分 別估定 税額， 以及盘 根究底 地調査 

① 参 間佛兰 克林在 英下院 惩罰法 庭的 审問， 1766 年。 《自傳 》， 第 1 卷 ，附录 6 
CaX  * 

* 上述 否认包 括所謂 国內税 全部， 而上述 承认只 限于旨 在調节 貿易的 对外税 ：《 
在美 洲代表 看来， 这承 认是为 着和好 而作的 让歩。 但就是 一呰代 表所作 的这个 讣涉 ，不 
久也被 撤回。 英 国国会 的課租 权被 完全否 瓜 同上书 ，第 1 卷各处 —— 英 譯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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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 情况那 些复杂 做法。 它也 不使一 个人为 着他人 不履行 义务而 
受过。 此外 ，它可 完全避 免起訴 、私憤 以及通 过扣押 物品或 拘禁人 
身征 税等等 的 麻煩。 

間 接課稅 的另 一个好 处是， 它使 政府能 够对不 同种类 的消費 
施加 影响， 促进那 些对公 共繁荣 有利的 消費， 例如 各种生 产性消 
費， 阻 抑那些 足以引 起公众 穷困的 消費， 例如 各种非 生产性 消費， 
阻抑富 人的沒 有意义 的糜費 享乐， 鼓 励貧穷 而勤奋 的人的 比較簡 
单而 便宜的 享乐。 

有人反 对間接 課稅， 认为它 需要很 大的嵇 征費与 管理費 ，幷 
需要設 立龐大 机构， 雇用 大批办 事員、 税务員 、稅# 行政长 官以及 
各 种下級 人員。 但应該 指出， 如 果管理 得好， 这些 費用可 大大减 
少。 英国在 *1799 年征 收国产 税与印 花税所 花的征 收費用 ，只 占这 
两种 稅收的 百分之 三又四 分之一 。① 在 法国， 儿乎找 不到嵇 征費这 
样低 廉的直 接税。 

还有这 种反对 間接税 論調， 即认 为間接 稅收入 不确定 幷常常 
变动， 而政府 所需要 的却是 經常的 、确 定的 收入。 但是， 当 这种稅 
出包的 时候， 从来 不乏出 价承包 的人， 而 且經驗 证明， 除在 极不常 
見 的非常 紧急时 期外， 每一种 稅收总 可大約 估定， 幷 是相当 可靠。 
此外， 消費 必然是 各种各 样的， 因此一 种消費 税入的 不足， 可由另 
一 种消費 税的超 額收入 抵补。 

然而， 間接税 往往誘 人从事 欺詐， 因此政 府不得 不把某 些在性 
质上是 无罪的 行为看 作犯罪 ，幷 不得不 实施令 人痛心 的严厉 处罰。 
但是， 除 非所課 的税成 为橫征 暴敵， 使人 艇而走 險作奸 犯科， 否則 


① 見加尼 埃譯: 《斯 密的 国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4 卷 ，第 438 頁 。按 
照揚格 ，在他 的时候 ，征 收一百 三十三 万鎊印 花稅， 只花 五千六 百九十 一鎊 费用， 即不 
及千分 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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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不会造 成很大 危害。 所有过 重的課 税都带 有这个 坏处， 就是不 
增 加国庫 的收入 而增加 人民的 痛苦。 

値 得指出 的是， 消 費以及 个人收 入所受 間接税 与直接 税的影 
响 ，幷 不一致 ，因 为許多 物品的 个人消 費的数 量幷不 比例于 消費者 
的 收入。 一个 每年有 十万法 郞收入 的人， 在一年 內所消 費的盐 ，幷 
不 比一个 每年仅 有一千 法郞的 人多一 百倍。 但是， 消費稅 的多样 
性 是可以 消除这 种不公 平的。 此外 ，还应 該注意 ，这 样的稅 是課在 
已經征 課土地 税与动 产稅的 收入。 全部 收入来 自土地 的人， 首先 
要繳納 土地稅 ，其次 要繳納 动产税 ，再 次要緻 納他所 购买与 所消費 
的 每件征 税物品 之稅。 

虽然 所有这 些税， 最 初都是 由税务 机构所 指定的 納税人 緻納， 
但如果 认为税 最后总 是落在 原始完 税的人 身上， 那就 錯了， 因为 
在 許多情 况下， 他們不 是实际 課征的 对象， 而 只是最 初时刻 的税款 
垫付者 ，以 后設法 从他們 产品的 消費者 全部地 或部分 地取得 补偿。 
但 所取得 的补偿 的比率 因他們 的不同 情况而 不同。 

如果 我們考 虑到以 下一般 事实， 就能对 上述的 不同有 一些槪 
念 。 

当对某 种貨物 生产者 課稅而 这貨物 随着漲 价时， 这个 稅部分 
地归 这貨物 消費者 負担。 如果这 貨物价 格沒有 提髙， 这个 稅就全 
部落在 生产者 身上。 如果 貨物沒 有漲价 但质量 降低， 那末 至少部 
分的稅 归消費 者負担 ，因为 以同样 价格购 买次等 的貨物 ，等 于以較 
高价 格购买 同等的 貨物。 

每次价 格增加 ，必使 有购买 力的人 数随之 戚少， 或无論 如何必 
使这 項购买 力减低 。① 当 盐价从 一先令 增至三 先令时 ，所消 费的盐 


① 参閱 本节第 2 篇，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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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少 得多。 在这 时候， 由于 需求和 生产手 段的比 例降低 ，这 个生产 
部門的 生产手 段所得 报酬不 如从前 ，就 是說， 制盐者 和其所 屬的人 
員 与工人 ，以 及供給 他資金 的資本 家和供 給他营 业場所 的房东 ，都 
必須 滿足于 較低的 利潤， 因为 他們产 品的需 求减少 。① 誠然， 各个 
生产 阶級自 然极力 設法撈 回全部 稅額， 但 他們絕 不能撈 回全部 ，因 
为 这貨物 的內在 价値， 即 用以給 付生产 費用的 价値， 实际 上减少 
了。 因此， 对 一个物 品所課 的税， 决不 使这个 物品的 价格按 全部税 
額 增高， 因 为要使 它增高 到这样 程度， 就得使 这物品 的总需 求保持 
原状， 然 而这是 无法做 到的。 所以， 在 这种情 况下， 这个稅 部分归 
这物品 虽已漲 价但仍 继續使 用它的 消費者 負担， 部 分归生 产者負 
担。 生 产者所 生产的 产品比 从前少 ，而 他从銷 貨所得 的收入 ，由于 
需求 戚少， 在扣 除稅款 以后， 实 际上也 减少。 国 家增加 的收入 ，等 
于 消費者 所付的 全部超 額价格 和生产 者所被 迫放棄 的全部 利潤。 
这 里的作 用跟火 药旣推 动子彈 又使火 器倒退 的作用 相似。 

对毛織 品消費 課稅， 就使 毛織品 的消費 戚少， 因 而也使 畜羊者 
的收 入受到 影响。 誠然， 他可 轉向其 他畜牧 方面， 但 我們簡 直可以 
想像到 ，就 土壤 与地势 这些条 件說， 养羊 对他最 有利， 要不 然他不 
会选擇 养羊。 因此， 变更方 向必定 使他的 收入有 所損失 。但 呢絨商 
与 資本家 也遭受 由于課 税而引 起的損 失的一 部分。 

备 个协同 生产者 从消費 品征税 所受的 影响， 只 比例于 他对創 

① 資本家 利息与 房东租 金因此 降低的 說法, 从表面 看似乎 不对， 但 却十分 正确。 
有 人也許 耍問， 把款借 給制造 商的資 本家和 把房产 粗給資 本家的 房东， 当 他的产 品由 
于課 税而减 少一部 分时， 为什 么就得 减低他 們所要 求的代 价呢？ 难道他 們不应 当考虑 
到 由于課 税而产 生的不 能知溯 付款、 减 租减息 要求、 破 产以及 法律费 用嗎？ 所 有这一 
切或 至少一 部分， 必定归 房东与 資本家 負担， 而且 在他們 这一方 面往往 不觉察 到曾經 
分 摊了一 部分。 在复杂 的社会 組織， 租稅負 担往往 觉察不 到^ 

这說 明墨守 一定的 原則、 放棄斯 密的試 驗方法 和效法 前世紀 經济学 派創立 理論演 
择 体系， 傑一 些晚近 英国作 家所做 那样， 是多 么危險 


524  諂三篇 財富 的潸費 


造这 产品所 負担的 份儿。 

就 保持将 近原始 的形式 进行消 費的产 品說， 由 創造这 产品的 
大部分 价値的 土地所 有人， 負 担归生 产者負 担的那 一份税 的大部 
分。 葡 萄酒的 入境税 大部分 归葡萄 园主人 負担， 但 对花边 所課的 
重稅， 只 在极小 程度上 影响栽 麻者， 而所有 其他生 产者、 商 人和制 
造者 将遭受 非常大 的損失 ，因为 花边的 絕大部 分价値 由他們 創造。 

当产 品的价 値一部 分是在 国外創 造一部 分是在 国內創 造时， 
几 乎全部 的税都 归国內 生产者 負担。 对法国 棉織品 征税， 結果必 
使 棉織品 的需求 减少， 因 而使棉 織品制 造者的 收入也 戚少， 由是部 
分的税 便落在 棉織品 制造商 身上。 但 美国棉 农的生 产力报 酬将只 
受到 极輕微 的影响 ，除非 其他情 况同时 发生。 事实上 ，該税 也許使 
法国所 消費的 棉花减 少百分 之十， 如 果法国 向美国 所购买 的棉花 
只 占美国 棉花总 需求量 的十分 之一， 那末該 税只使 美国棉 花的需 
求减 少百分 之一。 

如 果所征 税的消 費品是 主要必 需品， 这 个税就 对几乎 所有其 
他产 品的价 格产生 影响， 因而 一切其 他消費 者都負 担这个 税的一 
部分。 对进入 一个市 鎭的食 用兽肉 、五 谷与柴 炭課入 境税， 就使这 
个市 鎭所制 造的一 切物品 的价格 增高， 但对 这市鎭 所消費 的烟叶 
課稅， 却不使 其他貨 物价格 增髙， 只 烟叶生 产者与 消費者 受到影 
响 ，其 原因非 常明显 ，消 費非必 需品的 生产者 必須和 不消費 非必需 
品的 生产者 竞爭， 但如果 他緻納 必需品 的税， 他 就不怕 竞爭， 因为 
他的邻 人的处 境与他 相同。 

对生产 阶級直 接課税 ，必 然对 消費他 們产品 的人发 生影响 ，但 
他 們絕不 能把那 些产品 价格提 到那样 的髙， 以致所 增髙的 价格足 
够 完全补 偿所緻 納的税 ，因为 我曾一 再說过 ，价 格的 增髙使 需求咸 
少 ，而需 求的咸 少使从 事于供 給那些 产品的 生产力 的利潤 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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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同 生产某 一产品 的生产 者中， 一些 生产者 能比另 一些生 
产者更 容易逃 避税的 影响。 資 本不是 以絕对 无法收 回的方 式投在 
某一事 业的資 本家， 可从一 个生息 較低的 事业， 或从 一个变 为更危 
險的 事业， 收回資 本改用 于其他 方面。 在 許多情 况下， 冒險 者或制 
造商 ，可 以淸理 帳目， 把他的 劳动与 智慧用 在其他 方面。 土 地所有 
人与固 定資本 所有人 就不能 这样做 。① 不論税 率怎样 ，一亩 葡萄园 
或田 地只生 产一定 数量的 五谷或 葡萄。 所課 的税可 能占实 际产品 
或地 租的二 分之一 ，甚 或四分 之三， 但 为了其 余的二 分之一 或四分 
之一， 土地还 是继續 种下去 。©地 租即分 給地主 的份， 自然 因此戚 
少， 但 只不过 如此， 沒有 別的。 如果人 們想一 想下面 所說， 就可明 
了此中 理由。 在上述 假定情 况下， 土 地继續 生产和 从前数 量相同 
的 产品， 幷继 續以同 数量产 品供应 市場， 但 在另一 方面， 需 求的动 
因仍 旧不变 。③ 这样， 尽管土 地直接 税税率 增高或 减低， 而 需求与 
供 給却維 持原有 强度， 那 末产品 自 将仍旧 不变， 只有 价格变 更才会 
使消费 者負担 一部分 的稷: 。④ 


①  参閱 本书第 1 篇第 4 章 笑于土 地所有 者通过 出租土 地热同 生产因 此 必須祀 
他列 入生产 阶級。 

②  非到 所課的 税超过 可用于 給付地 租的全 部剩余 产品的 时候， 土 地不会 棄而不 
用 * 只到那 时候， 土地才 不値得 耕种， 因为不 但地主 甶于国 家占有 全部产 品毫无 所馎， 
而且农 民也得 向国家 緻納超 过他的 能力的 地租。 

③  农 产品带 有这个 特性， 即它們 的平均 价格丼 不由于 减产而 增高， 因芳 人类食 
物供 給减少 ，人口 必定随 着减少 ，以致 需求与 供給必 然同样 减胲。 例如， 在土地 大部分 
荒蕪的 国家， 麦价 幷不高 于遍野 苯稼的 地方。 西班 牙現时 麦价， 不高于 斐廸南 与伊莎 
伯拉 时期， 但現今 所生产 的麦比 那时期 少得多 ，因 为現在 人口少 得多。 相 反的， 英国与 
法国在 中世紀 所耕种 的土地 it 現 今少， 而 那时候 的谷类 产品 也比現 今少， 但和 其他价 
値 比較， 那 时候谷 物幷不 it 現在貴 e 那时 候的产 品与人 口 都 J4 親今少 得多， 需 求的淸 
淡和 供給的 寡少恰 恰相抵 ^ 

® 如果 认为租 税对地 主和提 供所需 耍的資 本与 劳动的 农民必 然产生 相 同的影 
响， 那是錯 誤的， 因此 租稅不 能减少 可耕种 土地的 数量， 也 不能壻 多能够 与願意 耕作的 

农民 的人数 * 如果 这生? ^門 的需求 与供給 都沒有 改变， 地租比 率必然 也仍桕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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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地 主出售 地产， 也 不能逃 避租税 ，因 为价格 或买价 是按扣 
除税款 后留給 土地所 有者的 收入計 算的。 购 买者是 根据扣 除費用 
与賦稅 后的淨 收入来 計算他 願意出 什么价 格的。 如 果这种 資本投 
資的通 常利息 是五厘 ，那 末从前 可卖十 万法郞 的土地 ，如果 現在每 
年要納 一千法 郞的稅 ，就只 能卖八 万法郞 ，因 为这块 土地給 地主所 
生的 实际收 入不超 过四千 法郞。 这样 課稅的 結果， 等于政 府占有 
全国 的五分 之一的 土地， 但对 土地产 品的消 費者毫 无影响 。① 

但房产 的情况 就不是 这样。 对房子 所有权 課税， 就使 租金增 
高， 因 为一間 房屋， 或 說得确 切些， 一 間房屋 給占有 者所提 供的滿 
足 ，不 是土地 的产物 ，而是 制造的 产物。 高昂 的房租 使房屋 的生产 
与消費 减少， 正 如高昂 的价格 使布或 其他制 造品的 生产与 消費咸 
少 一样。 建 造者鉴 于利潤 减低， 就不盖 那么多 房屋， 而消費 者鉴于 
租金 昂貴, 滿足 于比較 簡陋的 住宅。 

由此 可見， 說 租税专 归社会 某一阶 級或某 些阶級 負担， 幷把 
这說法 作为一 般原則 提出， 实 是武断 之极。 租税总 是落在 无法逃 
避負担 者身上 ，因为 毎个人 都尽可 能設法 摆脫租 税負担 。但 逃避租 
税 能力， 因不同 課税方 法和各 个社会 地位而 不同。 不但 如此， 即在 
同一生 产系統 ，在各 个时期 ，逃 避租税 能力也 不相同 。 当一 种貨物 
有 很大需 求时， 它的持 有者如 果得不 到所有 垫款的 偿还， 就 不肯舍 
棄該 貨物， 在他的 垫款中 ，租 税占一 部分。 他 非得到 足够补 偿全部 
垫 款的貨 款不肯 割让。 但如果 意料不 到的事 故使他 产品的 需求减 
少， 他为 求迅速 脫貨， 就很願 意自己 負担 租税。 什么 都沒有 像加于 
社 会各阶 級的租 税負担 的比例 那样无 定和那 样容易 变更。 有一些 
箸作 家认为 ，租稅 归某一 阶級或 某些阶 級負担 ，或按 固定比 例由某 

① 經济学 派认力 土地税 完全是 对淨产 品 課征， 因而是 对地主 課征， 他們 的这个 
主 張十分 正确， 但 他們进 而断言 所有其 他的税 都是从 同一款 項給付 ，那 就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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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阶級或 某些阶 級負担 ，这祌 看法和 实踐毫 无共同 之处。 

幷且， 上述的 符合于 实踐与 道理的 結果， 在作用 上是不 变的， 
幷和 产生它 的原因 是相終 始的。 土地 所有者 絕不能 把他的 土地税 
的任 何部分 轉嫁于 他的产 品的消 費者， 制 造商也 不能把 租税轉 
嫁于制 造品消 費者。 假定一 种制造 品由于 課税而 漲价， 但 其他情 
况 不变， 这 种制造 品的消 費必然 减少， 生产 也不会 像从前 那么有 
利。 无論 政府对 某祌奢 侈品課 怎么样 的税， 不是該 奢侈品 生产者 
或 消費者 的人絕 不負担 这个税 的任何 部分。 这样 說来， 对 于下列 
的主張 (不 幸得很 ，它竟 受到了 一个享 有盛名 但过分 忽視这 部科学 
的学术 团体① 的 贊許） ，我們 該怎样 想呢？ 这个主 張是： “一 种税只 
要是长 期的， 不論它 是課在 这一种 收入或 那一种 收入上 ，都 沒有什 
么关系 ，因 为， 最后， 各种税 都会影 响各种 收入， 正如 手臂流 血終必 
使在 全身循 环的血 液减少 一样。 ” 但是， 拿来作 比較的 东西， 和租 
税毫不 相似。 社 会財富 不像水 那样趋 于一致 水平。 社会財 富更近 
似于 植物， 一 枝树枝 損失， 幷 不使树 干归于 枯槁， 而所 損失的 树枝， 
如果不 是枯枝 ，而 是有 生产力 的树枝 ，那 就更加 可惜。 但这 个树在 
枯槁 或朽腐 以前， 經得起 任何部 分的砍 伐^ 这 更切合 这里的 情况， 
但不 可据以 推論。 比較不 是证明 ，而只 是說明 ，有助 于把不 必借着 
比 較的帮 助也能 证明的 东西弄 得容易 了解。 

我在 上面說 到产品 税时， 我有 时把它 叫做消 費税， 虽然 这个税 
幷不 是在一 切情况 下全由 消費者 繳納。 在那 时候， 我沒提 到在某 
一特定 生产阶 段所征 的税， 或这 个特殊 情况的 結果， 但这些 値得我 
們 注意。 

当 产品經 过各个 协同生 产者之 手时， 它 的价値 增加。 連最簡 


① 对 于肯納 德先生 拥护这 个学說 的論文 ，法国 学会給 与奖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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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 产品， 在到达 适于消 費的状 态以前 ，往往 也經过 各种各 样的加 
工。 所以， 不 在适当 的时刻 征税， 即不 在产品 具有完 全价値 或在它 
經过 所有加 工以后 征税， 就不 是按它 的价値 征税。 如果在 最初时 
对 原材料 課税， 不按它 的那时 价値而 按它在 将来所 可能有 的价値 
征税， 持 有原材 料的生 产者就 得垫付 和价値 不相称 的税， 这 个垫付 
不但 使他咸 到困难 ，幷使 在他之 后的生 产者咸 到偿付 困难， 一直到 
最后 一个生 产者， 而 最后一 个也只 能从消 費者取 得部分 的补偿 。此 
外， 垫付税 款还有 坏处， 它使 要垫付 这税款 的那种 产业， 非备有 此 
它的 性质所 需要的 更大資 本不能 开办， 而 这样增 加的利 息开支 ，实 
际上就 是这么 多增加 税額， 但国 庫收入 却毫无 增加。 这項 利息费 
用 ，一半 由消费 者負担 ，一半 由生产 者負担 。① 

因此 ，从理 論与实 踐所得 的結論 ，和 經济 学派所 作的結 論恰恰 
相反。 理 論与实 踐证明 ，課 在消費 者收入 那一部 分的稅 ，在 生产过 
程中越 早征收 ，負担 越重。 

使必需 品价格 增髙的 直接个 人税， 或 直接課 在必需 品的税 ，有 
最大 的上述 弊病， 因为 它使每 一个生 产者必 須垫付 在他之 前的一 
切生产 者所繳 納的个 人税， 因 此以同 一数額 資本只 能經营 規模較 
小的 事业。 納我 :人除 繳税外 ，还 支付税 款的复 利息， 但国庫 却得不 
到什么 利益。 

以上 所述不 仅仅是 理論。 不注意 这些原 則曾經 在实踐 方面引 

① 在 1812 年, 法国对 輸入的 粗棉花 ，毎 包課一 千法郞 的重税 • 当 时有凡 个制造 
商* 毎个 毎天平 均需要 两包粗 棉花。 自 购买原 材料到 卖掉制 造品， 大抵 經过十 二个月 
时間， 在这 时間中 这些制 造商毎 一个都 _多 备有六 十万 法郞的 資本， 如果沒 課这样 
的税 ，它們 就不需 要这样 做。 对 于多备 的資本 的利息 ，他們 势必轉 嫁于消 费者， 或从自 
卽调 支讨* 这个 利息 全部* 对 消費者 来巍是 这么 多增加 价格縱 么多埭 加租稅 負担， 
而对国 庫来說 ，連一 '法 郞也沒 增加。 在 那时期 ，最重 的国民 負担， 乃是預 算上最 不惹人 
注意 的項目 * 在許多 情况下 ，人民 遭雖害 ，但不 懂損窖 的性质 • 上 面所引 的例子 ，就 
有这 种情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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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许多 严重的 錯誤， 例如法 国国民 議会， 受經 济学派 風行一 时学說 
的 迷惑， 把直接 課税法 推行到 极端， 对土 地尤其 如此。 这个 学說认 
为*  土地 是一切 財富的 来源， 农民是 唯一的 生产性 工人， 而 法国不 
用說 在本质 上是农 业国。 

在 我看来 ，就 現阶段 的政治 經济学 来說， 更正确 的課税 原則如 
下： 

課 税取去 社会总 产品一 部分， 这一 部分产 品絕不 回到社 会来， 
供人民 消費。 

課 税从社 会所取 去的， 除国庫 实际收 到的价 値外， 还有 征收費 
用与 所引起 的个人 煩劳以 及課税 所阻止 創造的 价値。 

課稅所 引起的 困难， 无論 是自願 忍受， 或被迫 忍受， 当 它对納 
税人的 利潤即 所得或 收入起 削减作 用时， 就 影响作 为生产 者的納 
稅人， 而当 它使产 品价格 增高， 从 而使納 税人的 費用增 髙时， 就影 
响作 为消費 者的納 税人。 

由于支 出增加 和收入 戚少幷 无二致 ，所以 征收多 少租税 ，可以 
說就是 戚少多 少社会 收入。 

在大 多数情 况下， 一个納 税人， 以生产 者資格 受到租 税的影 
响， 又以 消費者 資格， 受到 租税的 影响。 当他 不能从 个人收 入繳納 
租税以 及支付 个人消 費时， 他就 必須动 用他的 資本。 当一 个人所 
动 用的資 本沒有 另一个 人的积 蓄为抵 补时， 社会財 富必然 逐漸降 
低。 

向 收税員 緻税款 的人， 不 一定是 实际担 負租税 的人， 至 少不是 
担負全 部租税 的人。 他往往 只垫付 稅款的 全部或 一部， 这 税款在 
后 来按非 常复杂 方式或 通过許 許多多 中間动 作由社 会其他 阶級偿 
还 給他。 因此， 許多 人在不 知不觉 中完納 一部分 ，或 出于偿 付增高 
貨款的 方式， 或 出于遭 受个人 損失的 方式。 他們虽 感觉到 遭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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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但不 能說明 理由。 

税負 最終落 在什么 人的收 入上、 什么 人就是 实际納 我:人 。他 
們所 付出的 价値大 大超过 国庫所 收稅款 与征收 費用的 总和。 政府 
在税务 措施上 所犯的 錯誤， 和 人民所 繳納的 稅款超 过政府 的实收 
数目成 比例。 

一 个稅負 沉重的 国家， 好 比一个 在許多 自然困 难下从 事生产 
的人。 他花了 很大生 产費用 ，但 所得的 产品却 很少。 个人的 努力、 
資本 以及土 地只得 低微的 报酬， 換句 話說， 花很大 代价， 得 很小报 
酬。 

在这 里値得 回忆一 下我在 上面論 到絕对 昂貴与 相对昂 貴的区 
別时所 說明的 原則。 ①賦税 所产生 的高价 是絕对 的昂貴 ，它 表示以 
更 多生产 力只創 造更少 产品。 此外， 賦税通 常使貨 物与硬 币的比 
价 增高， 就 是使貨 物的貨 币价格 增高。 这是 因为硬 币幷不 是再生 
的年 产品， 像租稅 所呑幷 的产品 那样。 除非 政府为 着支付 它的軍 
队 費用或 为着給 付对外 津貼輸 出硬币 ，否 則它不 是硬币 消費者 。政 
府在 购买物 品时， 付 还它从 課稅所 收得的 硬币， 但絕 不付还 它所征 
收的价 値。® 所以， 由于 过髙的 賦稅， 使一 部分生 产来源 陷于瘫 
瘓 ，幷使 另一部 分生产 来源的 产品迅 速趋于 消灭， 它 必然使 产品和 
硬币对 比的数 量逐漸 戚少， 因 为硬币 的数量 幷不因 課棵而 发生变 
动。 它 流通的 貨物少 于助使 貨物流 通的硬 币时， 货 物和硬 币的比 
价必然 增高， 以同数 額貨币 只能买 到較少 数量的 产品。 

有人舍 料想， 过剰 的金銀 硬币， 应当产 生改善 人民景 况的作 
用。 可是 ，过剩 的硬币 不可能 产生这 个結果 ，因为 Pf 目 对于其 他貨物 


① 第 2 篱 ，第 3 章。 

® 这是 由于上 面已經 說到的 原因， 即以租 税收入 所作的 购买， 是交 換行为 ，而不 
是偿 付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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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 硬币虽 多得多 ，但个 人只能 以自己 产品換 得硬币 ，而产 品的生 
产却变 得更加 困难， 費用 更太。 

幷且， 当貨 物的貨 币价格 增高， 而硬币 的相对 价値因 此降低 
时， 硬币 将逐漸 外流， 变 得比較 缺少， 像其 他貨物 那样。 因此， 在生 
产力負 有租稅 重負的 国家， 首 先貨物 枯竭， 其 次硬币 枯竭， 一直到 
国家极 端穷困 、人 口銳减 为止。 

我們仔 細硏究 一下这 些原則 ，就能 看出， 現代政 啤的巨 大常年 
經費， 怎样使 人民不 得不习 慣于更 辛苦的 劳作与 努力。 要 不是这 
样 ，他 們在按 照时代 与地方 习憤供 給自己 与家庭 的衣食 、舒 适及娛 
乐之后 ，就 不能供 应国家 的巨大 消費以 及其所 引起的 浪費与 破坏。 
各种浪 費与破 坏究是 多少， 很难 确定， 但在比 較大的 国家， 必定很 
可观。 

这种浪 费虽证 明政治 制度和 組織的 腐敗与 缺陷， 但无 論如何 
却带 来一个 好处， 它 使人不 得不更 好利用 自 然力， 因 而使生 产技术 
臻于 完善。 从 这个观 点看来 ，租 税确能 帮助发 展或扩 大人的 技能； 
以此 之故， 当政 治科学 进展而 政府所 征的税 只以供 給国家 实际需 
要 为限时 ，生产 技术的 改善将 大大增 进人类 的幸福 。但 如果 不良与 
复 杂政治 制度使 沉重和 不平均 賦税日 益普遍 、扩大 、增 加与 巩固起 
来， 現 在具有 最大生 产力的 国家， 恐怕 又将陷 入野蛮 状态， 而占社 
会絕 大部分 的劳工 阶級， 可能要 不断地 、疲 劳地做 苦工， 以 致他們 
渴望 着自由 的野蛮 生活。 野蛮生 活虽不 能給他 們提供 舒适， 但至 
少 能使他 們无須 为着供 应公共 的浪費 而不断 努力。 这种浪 费不能 
給他 們带来 滿足， 甚或給 他們带 来損害 

① 这个 疑惧确 有充分 根据。 許多 政治理 論家对 完全豁 免租稅 能 否改善 較低級 
生 产者的 情况有 怀疑， 因为他 們认为 現在繳 入国庫 的一切 款項， 很快将 給掌握 有可独 
占 的生产 来源与 生产手 段的阶 級占为 己有， 这样仅 有个人 动作力 的阶級 将得不 到什么 
利益。 但应該 指出， 私 人对尽 量利用 他們財 产有直 接利害 关系， 在个人 有平等 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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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实物税 

实物 税就是 把总产 品一部 分明白 地和直 接地撥 作公务 之用。 

实物税 有这个 好处， 它只 要求生 产者以 他所实 际持有 的物納 
税， 即以 和原来 形状完 全相同 的东西 繳税。 比利时 在被法 国征服 
以后 ，尽管 丰收， 有时人 民却无 法繳納 租税。 战爭与 禁止輸 出阻碍 
了 它的产 品 的 售卖， 而政 府却要 求人民 以貨币 納税， 其实， 如果比 
利时政 府滿足 于征收 实物， 就能毫 无困难 地收到 租税。 

实物税 还有个 好处， 它使 政府和 农民同 样地关 心于取 得丰收 
和改善 农业。 中国 的所以 征收实 物税， 也許 就由于 政府要 对农业 
生产部 門給予 特殊的 鼓励。 但是， 各 个生产 部門旣 然一起 分担国 
家 費用， 自 应同受 保护， 为什 么只对 一个生 产部門 給与特 殊照顾 
呢？ 幷且, 为什么 政府对 支持其 他生产 部門沒 有同样 的利益 ，而不 
憚煩地 摧毁它 們呢？ 

实 物税也 有这个 好处， 它 能消除 征收时 所发生 的一切 勒索行 
为 或不正 行为。 个人在 收成时 懂得很 淸楚应 該繳納 多少， 政府也 
懂得应 該收取 多少。 

这个 我:乍 看起来 似乎最 公平, 实际 上却是 最不公 平的， 因为它 
沒考虑 到生产 过程中 所作的 垫付， 对总产 値而不 对淨产 値課征 。以 
两个从 事于不 同耕作 的农民 为例。 一个 在一块 中等田 地耕作 ，每 


地方， 他們定 会采取 可以增 进自己 利益也 就是公 众利益 的行动 》 所以， 最强 烈的私 A 
賞婪， 也不会 阻抑生 产力与 国民 財富的 班慶， 或 不使生 产力与 国民財 富向后 倒退， 但相 
反地 却会使 生产力 与国民 財富向 前进展 • 日益 增加的 財富与 更大的 个人行 动自虫 ，虽 
然 也許不 能改 善工人 的目前 情况， 但将扩 大他們 改善自 己情况 的手段 。 私人为 貧欲所 
驅使 而勒索 > 在沒有 政府帮 助的情 况下, 由于自 己利害 关罙， 必定 考虑到 被勒索 对象的 
反抗 能力， 自行 抑制， 而政府 的殘 忍勒索 ，不受 个人直 接利害 关釆的 考虑的 制止。 此外， 
严厉私 人工头 所引起 的个 痛苦， 工会 构成 儎政府 是严厉 工头时 那么热 烈地反 抗政府 
的动 机。 —— 英 釋本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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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 均費用 比方說 是八千 法郞， 譬如 說所收 的总产 値为一 万二千 
法郞 ，因此 这田地 給他所 生的淨 产値只 不过四 千法郞 。另一 个在一 
块牧 畜地或 森林地 耕作， 这块 地給他 所生的 总产品 也値一 万二千 
法郞， 而耕 作費用 也許只 达二千 法郞， 因此他 每年平 均得到 値一万 
法 郞的淨 产値。 假定对 各种土 地无差 別地按 产量的 十二分 之一課 
征实 物稅， 那末前 者必須 以値一 千法郞 的五谷 繳納， 后者以 値一千 
法郞 的牲畜 或木材 繳納。 結 果怎么 样呢？  一 个所緻 納的等 于淨收 
入四千 法郞的 四分之 一， 而另 一个所 檄納的 只等于 淨收入 一万法 
郞的 十分之 一o 

每 一个人 所得的 收入， 是扣 除他所 投的資 本后的 淨余， 不管这 
資本是 多少。 商人的 年收益 是不是 他在一 年內的 銷貨总 額呢？ 絕 
对 不是。 收 入扣除 垫付款 后的余 額才是 商人的 收益。 只能 針对这 
剩 余課征 ，才不 致摧毁 他的事 业。 

法国 在旧制 度下所 征收的 敎会什 一稅， 只部分 地带有 上述弊 
病。 它不是 以草地 、林地 、菜 园地 以及許 多其他 种类的 耕地为 課征对 
象。 在一 些地方 ，稅率 是总产 値的十 八分之 一， 在另一 些地方 是十五 
分之 一或十 分之一 。因此 ，实 际的 不平等 从表面 的不平 等得到 矯正。 

沃 班陆軍 上将， 在他的 《国 王什 一税》 一 书中建 議按土 地产品 

的二十 分之一 抽税， 但 在极端 紧急时 可增至 十分之 - 这本书 

有許 多正确 見解， 很 値得理 財人的 硏究。 但 他这个 建議的 目的在 
于替代 一个更 不公正 制度， 即把全 部土地 稅負扭 加于平 民土地 ，而 
貴 族与敎 会土地 則完全 免税。 这个爱 国的奢 作家， 由于充 任軍事 
工 程师， 对于 法国各 地方情 况都很 熟悉， 他非 常恳切 地陈述 那时候 
的土地 稅①給 人民所 带来的 因苦。 毫无 疑問， 如果 当时采 納他的 

① 关于 这个税 的說明 ，讀者 可参閱 《国 民財 富的性 质和原 因的硏 究》， 第 5 篇 ，第 
2 韋 ，第 2 項 一 英譯 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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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划， 就可 大大戚 輕人民 困苦。 可是， 他的計 划不被 采用， 原因是 
各 廷臣为 着自己 利益， 反对这 計划， 听 任大好 国家在 困苦中 掙扎。 
結果， 餓死的 人比西 班牙王 位继承 战爭中 死于刀 枪的人 更多。 

征收 实物的 困难与 費用， 以及 所容易 发生的 流弊， 是反 对实物 
稅的 另一个 理由。 政 府雇用 那么多 人員， 这 必然給 侵吞公 款造成 
机会。 关于 实收的 数額， 关于嗣 后处置 所收实 物时所 发生的 損耗， 
关于貯 存与运 輸費用 ，政 府在这 些方面 都可能 受这些 人欺騙 。如果 
税 是出包 ，許多 承包人 的利潤 与費用 ，必 定全部 落在公 众身上 。政 
府 必須时 时留意 这些承 包人的 行为。 斯 密說: “住在 国都的 一个有 
大財产 紳士, 如 果他所 有在遙 远省份 的土地 地租, 都 是交代 办人或 
代理 人代收 ，必定 由于这 些人的 失职遭 受很大 的損失 ，幷由 于这些 
人的欺 詐遭受 更大的 損失。 至 于国王 由于他 的收稅 人的舞 弊与掠 
夺 所遭受 的損失 ，必然 大得多 。” 

反对 实物税 的其他 理由还 很多， 如果 在这里 一一 枚举， 不但无 
益 ，而 且令人 生厌。 我只 要說一 說实物 税对相 对价格 的猛烈 作用。 
那 些不善 于做买 卖的税 务人員 ，把 大量产 品向市 場抛售 ，这 必然对 
相 对价格 起猛烈 作用。 由 于必須 淸仓以 貯放新 收的农 作物， 由于 
国家 費用总 是迫不 及待， 这些 人員往 往不得 不以低 于投在 农业上 
的土地 的地租 、劳 动的工 資和資 本的利 息自会 促成的 价格, 售卖所 
征收的 产品， 而私商 絕不能 和他們 竞爭。 这 样的稅 不但从 耕者取 
去 一部分 产品， 而且 使他們 不能好 好地利 用剩余 产品。 

第四节 英国 土地税 

在 1692 年， 即在 使奧倫 治公爵 就英王 位的大 革命后 四年， 英国 
对所 有土地 收入进 行一次 普遍的 評估， 直到 今日土 地稅还 是按这 
評估 征收。 因此， 对土 地租金 每镑課 四先令 的税， 是 1692 年 地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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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之 一 ， 而不是 現今实 际地租 的五分 之一。 

很容易 想像， 这个稅 对改善 土地必 定有很 大的奖 励作用 。一 
块改 善了的 土地， 租 金增加 一倍， 而土地 稅仍旧 征收， 幷不 增加一 
倍。 如果 不留心 管理这 块土地 ，以致 地力弄 得瘠瘦 ，土 地税 也不减 
少， 这 样土地 税对疏 忽起着 科罰的 作用。 

許多作 家认为 ，英国 土地耕 种那么 普遍是 土地税 固定的 結果。 
因为毫 无疑問 ，这 个稅对 促进土 地的改 善可能 起了很 大作用 ，但我 
們 对下面 这样的 政府該 怎样設 想呢？ 这个 政府对 一个小 商 人說： 
“你以 小資本 經营小 生意， 扩 大你的 經营， 幷尽量 增加你 的利潤 ，我 
們不 增加你 的税。 不但 如此， 当你 的后嗣 承继你 的营业 ，进 一步扩 
充規 模时， 我們 将按同 一稅率 課税， 向 他們征 收和現 今完全 相同的 
税 。”这 一切也 許对工 商业是 很大的 奖励， 但这样 做是公 正嗎？ 不 
这 样做， 难道工 商业就 不能进 展嗎？ 英国本 身不是 提供了 工商业 
沒有政 府的这 样不公 正的关 照而却 迅速发 展的例 子嗎？  一 个土地 
所 有者， 由于 注意， 由于实 行节約 和发揮 智慧， 年收 入此方 說增加 
五千 法郞。 如 果国家 对他的 增加收 入征取 五分之 一 *， 他还 有四千 
法郞 的盈余 ，作 为他的 努力的 鼓励与 报酬。 

不难 举許多 例子， 說 明这个 稅由于 固定， 可能变 得和納 税人資 
力与土 壤状况 不相称 ，从 而带来 損害， 正如在 其他情 况下带 来利益 
一样， 因 为它可 能使那 些由于 这种或 那种原 因无力 按同一 稅率完 
税的土 地变成 荒蕪。 托斯 卡納就 是这种 例子。 托斯 卡納在 1496 年 
举行 淸丈或 編制地 籍册， 对平原 与山谷 征很低 的税， 因为常 常发生 
的洪水 使这些 地方不 能經常 耕种， 耕 种起来 也不一 定有利 可获; 但 
对当 时是唯 一的耕 种地点 的山地 征很高 的税。 自那时 以后， 由于疏 
水与 筑堤， 洪水不 复为災 ，平 原成为 沃地。 因 为平原 产品所 繳的税 
很低 ，在 市場上 它的售 价比山 地产品 的售价 廉宜。 因此 ，在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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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稅的压 力下， 山地不 能和平 原竞爭 ，逐 漸荒廢 。① 其实， 如 果这个 
稅按情 况的变 化加以 調整， 这两种 土地可 以同时 耕种。 

我在这 里說英 国所特 有的税 ，不 过使 用它作 为例子 ，以 闡明一 
般 或普遍 原則。 


第九章 国債 


第一节 国家 举價及 其后果 


个人借 貸者与 政府借 貸者有 这个大 区別， 即一般 地說， 前者为 
着 有利用 途而借 資本， 后者为 着非生 产性消 費或开 支而借 資本。 
国家 举債的 目的， 或是滿 足意料 不到的 需要， 或是滿 足非常 紧急的 
需要。 就这 两个目 的說， 借 款可能 是有实 效的， 也 可能是 无实效 
的， 但在上 述任何 一种情 况下， 所借的 款項都 是全部 消费掉 或損失 
棹的 价値， 但 国家却 一直負 担它的 利息。 

麦倫 认为， 国使 只不过 是右手 欠左手 的債， 絕不 会把国 家弄得 
貧弱。 但是， 麦倫錯 了0 国家确 会弄得 貧弱， 因为 借与政 府的資 
本， 由于 被消費 而归于 消灭， 不能 再給任 何人生 利潤， 換 句話說 ，不 
能再 生它作 为生产 手段所 能生的 利息。 那末， 政府 用什么 支付它 
的借 款的利 息呢？ 当然 用其他 来源所 生的一 部分收 入支付 利息， 
由 于支付 利息， 这 部分收 入必定 从納税 人移給 政府使 扠人。 

在 借貸行 为发生 之前， 有 两种产 生收入 或能够 产生收 入的生 
产 性資本 存在， 这两种 資本就 是将要 借与政 府的資 本和将 来納税 
人从以 得到收 入的資 本而这 收入用 于支付 借与政 府的資 本的利 
息。 在借貸 行为发 生之后 ，将 只有 一种資 本存在 ，即后 的一种 。它 


① 弗 邦奈: 《原 則与 意見》 i 第 2 卷 ，第 2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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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收入自 那时候 起不能 再由它 的从前 所有者 即現在 納税人 自由支 
配， 因 为政府 为着准 备对它 的債权 人給付 利息， 必須 以这种 或那种 
賦税 :形式 取去这 收入。 出借 人沒損 失任何 部分的 收入， 只 納税人 
遭受 損失。 

人 們往往 认为， 由于 国赓未 必招致 国币或 硬币的 戚少， 所以国 
赓不引 起国民 財富的 損失， 而只引 起国民 財富的 移轉。 为 使讀者 
更容易 了 解这个 想法的 謬誤， 我在 书末添 附一个 綱領式 的表， 說明 
所借的 款項到 哪里去 ，以 及政 府債权 人的利 息用什 么給付 。① 

当 政府借 債时， 它有时 承允有 时不承 允偿还 本金。 在 后一种 
情 况下， 它 給付所 謂終身 年金。 可偿 公債可 有各种 各样的 条件。 
有 时約定 以抽签 形式逐 漸偿还 本金， 有时分 期偿还 本息， 有 时以增 
加 的利息 給付， 幷附 有出借 人死后 就停止 給付的 条件， 例如 頓蒂式 
联合 养老金 与終身 年金， 后者在 个別出 借人死 亡时停 业 給付， 而就 
前 者說， 还 继續付 給全部 利息， 由 未死人 均分， 一直 到这些 人都死 
去 为止。 

頓蒂式 联合养 老金与 終身年 金是很 不經济 的借貸 方式， 因为 
借 貸人虽 每年偿 还一部 分本金 ，但 还一直 按借款 原額給 付利息 。此 
外， 这些 养老金 与年金 具有敗 坏道德 性质， 它 們使出 借人能 够消費 
本 金与利 息而不 愁陷入 乞丐的 境遇， 因此起 了奖励 利己主 义幷鼓 
励浪費 資本的 作用。 

最 熟悉借 貸业务 的政府 ，至少 在近年 不約定 偿还公 債基金 。这 
样， 国家債 权人除 出售他 們所持 有的可 轉让債 券外， 沒有改 变投資 
的其他 方法。 出售債 券对他 們有利 的程度 是彡还 是少， 要 看购买 
人对給 付終身 年金的 政府或 僮务人 的信用 的評价 。© 专制 政府从 


① 参閱本 书附录 I 。 

(?) 我在下 一节将 說明， 按 市价购 买可偿 匱券， 可使債 务趋于 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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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不能 順利推 銷这种 公債。 在 国王权 力很大 能够任 意推翻 契約的 
情 况下， 或在只 跟当今 国王締 訂私人 契約而 继任者 可能不 承认这 
契 約的情 况下， 如果不 規定很 短的确 定还債 期限， 出 借人就 不願貸 
出 款項。 

政府 对按年 交付款 項或交 付一笔 款由政 府給付 利息的 人出卖 
官职， 这是 以永久 借貸方 式强迫 借款。 这个 毫无足 取的办 法一經 
采用 以后， 就 很容易 寻找表 面上讲 得通的 理由， 几 乎把每 一种职 
业， 包括淸 道夫与 搬运工 人工作 变成专 利和可 出售的 公职。 

另一 个借貸 方式， 是預 先挪用 税收， 就 是說， 政 府让与 某种尙 
未 到期的 税收， 从出 借人預 先取得 款項， 扣除类 似貼現 的利息 ，出 
借 人按他 們所冒 的政局 会发生 变动与 有关收 入收不 到足額 的風險 
的 程度， 索取 相应的 折扣。 政 府所負 的这种 債务， 或 是以所 收到的 
那税 收淸偿 ，或 是以发 行新庫 券淸偿 ，构 成英国 人所謂 公債这 
种名称 古怪的 公債。 至于統 一公債 ，債权 人只能 要求利 Igf， 但不能 
要求 本金。 

各种 公債都 带有这 个共同 坏处， 就是使 資本从 生产性 用途退 
出 ，轉向 非生产 性消費 方面。 在 政府信 用很低 的国家 ，还有 个特殊 
坏处， 就是 使資本 的利息 上漲。 当人 們能够 很容易 从政府 得七厘 
或 八厘利 息时， 誰願意 把款項 以五厘 息借給 农民、 工厂主 或商人 
呢？ 叫做 資本刹 潤的那 种收入 ，因 此比率 上增， 使消费 者吃亏 。由 
于产 品的实 际价格 上漲， 消 費于是 下降。 其 他生产 因素的 生产力 
的需 求减低 ，因 而报酬 减少。 除資 本家外 ，整 个社会 都遭受 損失。 

借貸能 力給国 家带来 一个大 好处， 就是 使它能 够把意 外紧急 
事 变所需 要的費 用在若 干年內 分摊。 就現在 的政府 职务和 国际战 
爭規 模說， 沒有 一个国 家能够 侬靠經 常岁入 支付那 么大的 費用。 
比較 大的国 家所收 的稅， 几乎已 經达到 納税能 力限度 ，因为 它們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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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奢侈， 經常收 入很少 超出經 常支出 很多。 如果国 家为了 挽敉灭 
亡， 必 須把費 用增加 一倍， 除 非願意 柢賴一 切現有 債务， 幷 冒掠夺 
自己人 民与外 国人的 不韙， 否則 借貸常 是唯一 可采取 的办法 。借 
貸力甚 至比火 药火力 更大， 但如 果一味 濫用， 它的功 效不久 可能趋 
于 消灭。 

供給 公共消 費是借 貸制度 与課税 制度所 固有的 优点。 有人費 
很大 心机， 想 另找其 他固有 优点， 但 如果我 們仔細 硏究， 就 可发見 
这个企 图是枉 然的。 

例如， 有人 主張， 构 成公潰 的債券 与有价 证券， 成为社 会現有 
的实际 或具体 价値， 而 它們所 体現或 代表的 資本， 是 那么多 眞实財 
富， 必須看 作国家 总資产 的一个 項目。 ①其实 不然， 书面契 約或书 
面保 i 正只证 明这 个东西 或这个 財产所 有权的 文伴。 因此， 当书面 
保证不 代表現 有实际 价値， 而 只作为 政府給 与它的 債权人 的一种 
委 仟状， 使 他每年 能够收 取政府 将要向 一般納 稅人課 征的税 :收的 
一 部分时 ，书面 保证甚 至不是 財富的 证明， 更不必 說了。 假 定保证 
被 撤消, 例如在 国家破 产时可 能有的 状况， 社 会的財 富有沒 有戚少 
呢？ 絕对 沒有。 唯 一不同 之点是 ，从 前归国 家債权 人所有 的收; 
現在可 由納税 人 支配。 这个收 入本来 向納稅 人征取 9 

有些人 认为， 政 府岁出 使貨 物的年 流通額 增加, 增加的 数額相 
当于 岁出总 額。® 但是 ，他們 忘記了 ，这 些支出 是以年 产品构 成的， 
幷 是从納 税人收 受的岁 入的一 部分。 即 使沒有 公債， 这些 产品也 
会照常 流通。 所不同 的只是 ，本来 由納稅 人花費 的东西 ，現 在由国 

① 《輪 公價 的利益 》， 第 8 頁。 

© 这些債 券的可 轉让性 ，不使 它們具 有貨币 性质， 因力 它們 幷不作 为貨币 使用。 
但 作为貨 币使用 的兌現 紙市， 却便国 民总財 富絕对 增加。 原 因是， 如果沒 有紙币 充当移 
轉一般 价値的 声介， 那就 _ 使用硬 币或其 他具体 資本項 目作为 这种媒 介。 公 債票的 
流通， 需英貨 M 来实 現， 公憤票 本身不 作为貨 币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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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債权人 花費。 

債券或 证券的 买卖， 不是 生产性 流通， 而 只是以 一个国 家債权 
人代替 另一个 国家債 权人。 当这 种移轉 蛻化为 证券投 机买卖 ，即 
从 证券价 格的升 降以牟 利时， 它就造 成很大 損害。 首先 ，因 为貨币 
这个流 通媒介 被非生 产性地 用在证 券上， 貨 币是一 个国民 資本項 
目； 其次， 因为損 人利己 是一切 賭博的 特征。 证券投 机商旣 不生产 
新产品 也不产 生有用 产品， 因此， 由于 自己沒 有产品 和別人 交換， 
他沒 有可作 为衣食 之資的 收入， 只是 千方百 計地利 用那些 像他一 
样的賭 徒的笨 拙或坏 运气从 中謀利 。① 

有人說 ，公債 把国家 債权人 和政府 更紧密 地联系 起来， 幷使他 
們由 于威觉 和政府 有共同 利害关 系成为 政府的 天然拥 护者。 的确， 
公債 有这个 作用， 但由 于国家 債权人 可能和 良好政 府保持 这个共 
同利害 关系， 也可能 和坏政 府保持 共同利 害关系 ，所 以公僮 可能对 
国家 有利， 也可能 对国家 有害。 只要 看一下 英国， 我 們就可 看到， 
許多心 地純正 的人也 受这个 动机的 驅使， 竟 为坏政 府的弊 端或失 
职 声辯。 

又 有人說 ，公 債是輿 論对政 府信用 的評价 的指标 ，幷成 为一种 
动因， 促使政 府努力 行善， 保持 反映于 公債所 提供指 标的輿 論的好 
評。 这 个說法 不能无 条件地 接受。 在国家 債权人 看来， 政 府的善 
行在 于按期 給付他 們利息 ，但在 納税人 看来, 政府的 蕃行却 在于尽 
量縮减 费用。 证券 市价确 是前一 种善行 的相当 指标， 但不 是后一 
种 善行的 指标。 說按 期給付 利息不 是良好 政治的 标志， 而 在很多 
情况下 是恶劣 政治的 假面具 ，也 許幷不 为过。 在一些 国家， 这是政 
府假 仁假义 ，借以 博得人 民对其 层出不 穷的彰 明昭著 苛政的 寬容。 


<S> 证券投 机商和 SE 券經 ©人 的区 別非常 明显， 網® 明， 一 英_ 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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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 贊同公 債的論 点是， 公说 对不能 即时和 有利运 用的資 
本 提供一 个現成 的投資 机会， 因 而必有 防止資 本外流 的作用 。如 
果确是 这样， 那就 更坏， 因为 它誘使 資本走 上灭亡 道路， 此 外国家 
每年 还須担 負政府 所必須 給付的 利息。 如 果資本 眞的流 向 国外， 
反而 更好， 因 为它迟 早会流 回来， 而且， 利息 暫时可 以归外 国人負 
担。 如果公 債数額 不大， 所收 到的債 款很好 地或适 当地花 費在有 
益事业 ，它 的确带 有好处 ，就是 給那些 不懂得 好好利 用資本 的少数 
人提 供投資 机会， 要不 是有这 个投資 便利， 这 些人也 許把資 本置于 
閑廢 或把它 一点一 点地花 費掉。 这也許 是公債 的唯一 利益， 但連 
这 个也带 有一定 程度危 險性， 因为它 使玫府 能够把 国民儲 蓄浪費 
掉。 除非資 本花費 在能永 久产生 利益的 事物， 例 如花費 在道路 、运 
河或其 他类似 东西， 否 則对公 众利益 来說， 宁可听 任資本 放着不 
用 ，因 为即 使他們 得不到 資本的 使用， 至少无 須給付 利息。 

因此， 仅仪 拥有用 益权的 政府， 在 必須花 費資本 时可以 借款， 
但我 們不要 以为， 借款能 够增进 国家的 繁荣。 如果資 本被消 費掉， 
出借人 不論是 国王或 私人， 除失去 全額資 本外， 还須 按年从 他的收 
入給 付利息 ，而 国家举 債从来 都是为 着即时 消费的 目的。 

第二节 公共 信用和 它的綦 础以及 
危及它 的健全 的情况 


公 共信用 是人民 对政府 的信任 ，认 为政府 能够履 行它的 債务。 
当 国家債 权人所 得利息 不高于 他从最 好的私 人抵押 借款所 得利息 
时， 这个 信用就 达到最 高点。 这显然 证明， 出 借人无 須要求 保險費 
以抵补 他所冒 的額外 風險， 而 且在他 看来， 这种額 外風險 幷不存 
在。 除非政 府是这 样耝織 ，以致 它很难 賴債， 而且大 家知道 它的資 
力足 够抵偿 價务， 否則公 共信用 絕不会 达到那 样高。 由于 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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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如果 国家財 务帳目 不 公开， 公 共信用 絕不会 很高。 

当 国家权 力由一 个人独 攬时， 要 想有很 高的公 共信用 几乎是 
不可 能的， 因为在 这种情 况下， 除国 王的意 志与誠 实外， 沒 有別的 
保证。 但当 权力归 人民或 其代表 所有时 ，就有 更多的 保证, 即人民 
的 利益。 人民作 为个人 时是債 权人， 而作 为集体 时是債 务人， 因此 
他 們作为 前者的 所得， 必須 由作为 后者来 偿付。 即使不 說其他 ，仅 
仅上 述情况 就使我 們能够 假定， 現 今大的 事业， 費用 是那样 的大， 
以致非 通过借 貸无法 举办， 所以在 这时候 ，代 議政体 单单由 于它的 
优 越財力 ，必 定取得 压倒的 权力。 

从一 个观点 看来， 由于政 府具有 更充实 的財源 ，所 以政 府的負 
債 比私人 的負債 能够得 到人們 更大的 信任。 最能 負責的 个人的 '財 
源也可 能突然 完全化 为烏有 ，或損 害到这 样程度 ，以 致不能 履行債 
务。 生 意失敗 、天 災人禍 、与 人涉訟 、遭 受欺詐 或强暴 ，都可 能把他 
弄 得傾家 蕩产。 至 于政府 的資源 ，它来 自那么 多方面 ，以致 人民所 
遭受 的个別 災难， 只对 国家收 入产生 局部的 影响。 还有另 一个情 
况使 政府能 够借到 甚至超 出它的 信用所 許可的 数目， 那就 是公債 
券 的易于 轉让。 政 府債权 人通常 相信， 在政 府发生 財政困 难或破 
产 之前， 能够 卖出債 券收回 借款。 即 在他們 計虑到 这个風 險的时 
候， 他往 往认为 較高的 利息乃 是足够 抵补損 失的保 險費。 

此外 ，应 該指出 ，出 借人的 意見， 說得确 切些， 人 类在各 个时候 
的 意見， 受一时 印象的 影响， 大于任 何其他 动因的 影响。 只 有很近 
的經驗 和最近 的将来 的展望 才会产 生显著 影响。 法国 政府在 1721 
年 在紙币 方面和 对密士 士比股 票持有 者的严 重背惰 行为， 幷不妨 
碍它在 1759 年 发行二 亿利弗 公債。 特賴 神父在 1772 年所 实行的 
破 产措施 ，幷不 使法国 不能在 1打8 年和 以后各 年举借 新僙。 

从其 他观点 看来， 个人信 用比政 府信用 有更好 根据。 不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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吿 賴債的 政府， 强迫 它履行 債务。 政 府也不 像个人 那样留 心节用 
財富。 此外， 在发生 从国內 或从国 外顚复 政府的 时候， 个人 比政府 
有更 大可能 性在兵 燹中把 財产收 回来。 

公 共信用 容易导 致公共 浪費， 因 此許多 政論家 把公共 信用看 
作 国家繁 荣的致 命伤。 他 們說， 当 政府感 到有很 大举債 能力时 ，它 
們对 一切有 关政治 的問題 都要过 問幷想 出龐大 計划， 这些 計划有 
时招致 耻辱， 有 时招致 光荣， 但 总会使 它們陷 入財政 枯竭的 状态。 
它 們往往 自己掀 起战爭 或煽动 其他政 府掀起 战爭， 往往資 助唯利 
是 图的各 种人物 来搞杀 害人类 与丧尽 天良的 勾当。 应当是 勤勉与 
道 德的果 实的資 本却成 为野心 、驕 傲和不 道德的 竞爭目 的物。 

— 个有举 債能力 但在政 治上处 于軟弱 地位的 国家， 很 容易招 
惹它的 强邻的 强索。 它 必須給 它們津 貼以求 保卫， 必須出 代价取 
得 和平， 必須对 它們承 认它的 独立給 付代价 （它最 終总会 失去独 
立)， 或必須 在完全 沒有还 款的希 望下借 給它們 款項。 

以 上所述 絕不是 假設的 情况， 至于什 么具体 事例应 用得着 ，可 
由讀 者自行 抉擇。 

国务 管理得 很好的 政府， 通 过还債 基金的 設置， 就能够 淸偿它 
的不 能贖回 債务。 什 么都沒 比这个 更能巩 固公共 信用。 其 办法只 
不过 这样。 

假 定国家 以五厘 利息借 到一亿 法郞， 它 就必須 从国民 收入撥 
出五 百万法 郞給付 利息。 为 达到这 目的， 国 家通常 課征旨 在每年 
能 提供这 个收入 的税。 如 果能使 这个税 的收入 超出五 百万， 比方 
說是五 百四十 六万二 千法郞 ，幷 把这超 过額存 入某項 基金， 每年在 
市場购 买政府 債券， 而且除 这个超 过額本 身外, 每年 还把这 样淸偿 
的 債务的 利息用 于购买 債券， 那末 这公債 的全部 本金， 在五 十年內 
就可 还淸。 这是运 用还債 基金的 方式。 这个 方法的 有效程 度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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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复利息 的递增 ，就 是說 ，一 定基金 的本金 的利息 ，由 于利上 加利， 
逐漸 增加。 

很明显 ，由于 每年只 摊付 公債本 金本身 的利息 的百 分之十 ，年 
生五 厘利息 的公債 本金可 在不及 五十年 时間內 还淸。 但債 券的售 
卖出于 自願， 如 果債券 持有者 本按票 面价格 出售， 就 是不以 相当于 
二十 年年收 的价錢 出售， 那 就需荽 长一些 的淸偿 时間， 不过 这个市 
場情况 乃是国 家信用 很高的 确证。 反之， 如 果信用 减低, 以致同 一 
数額 款項可 买到更 大数額 債券， 那末那 公債可 在更短 时間內 还淸。 
因此， 公共信 用降得 越低， 还債 基金所 起的恢 复信用 的作用 越大; 
这个基 金的需 要越少 ，它 的功效 越小。 

大不 列顚在 长时間 不断享 有公共 信用， 虽然現 今負有 等于一 
百九十 亿法郞 的債， 但还 能继續 借貸， 这是 起因于 还債基 金的設 
置 。①毫 无疑間 ，就是 这种情 况使斯 密說， 目 的在于 戚少公 債的还 
賡基金 却成为 增加公 債的主 要工具 n 如 果政府 不濫用 財源， 它不 
久 就会变 得过于 富裕。 

当 政府所 續借的 公債等 于所淸 偿的公 債时， 还 債基金 是个完 
全的 欺騙， 至于 所續借 多于所 淸偿， 像 英国从 1793 年以来 所做那 
样， 更不必 說了。 不論 还債基 金从那 儿来， 或 只是新 税收， 或是新 
税 收加上 巳淸偿 公債的 利息， 如果政 府淸偿 一百万 公債， 又 續借一 
百万， 那 末它每 年所产 生的債 务恰恰 等于所 淸偿的 債务。 这种做 
法 等于政 府把用 作淸偿 的一百 万借給 自己， 而其实 后一种 办法还 
可节省 管理的 費用。 哈米敦 敎授® 在他的 杰出著 作中， 充分 证明这 


① 矣 国財政 大臣文 西塔， 1815 年 2 月 在国会 所作的 演說中 ，把 公僙估 計为 六亿五 
千万鎊 ，那 只等 于一百 五十亿 到一百 六十亿 法郞， 但他是 按公懍 发行額 估計， 而 不是按 
偿 还价格 估計。 参閱 薩伊： 《英国 与英国 人> ，第 3 版， 18X6 年 在巴黎 刊行, 第 13 頁* 

③ 《大不 列顚的 国債》, 八 开本， 1813 年在爱 r 堡出 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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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 ，他的 論断是 决定性 論断。 他說， 英国人 民的巨 大負担 、英国 
政府 的濫用 借貸权 力和英 国以紙 币替代 硬币， 至少 可产生 一些利 
益， 因为它 們有助 于解决 許多对 国家幸 福有很 大关系 的問題 ，同时 
警 吿后代 要提防 类似的 无节制 行为。 

很 明显， 有实效 的还債 基金所 不可或 缺的要 素是， 按时 地和神 
圣不可 侵犯地 使用撥 作还債 用途的 款項。 但 即在政 府把言 行一致 
和对 債权人 守信看 作有关 体面的 英国， 也不严 格遵守 这原則 。因 
此， 英国作 家不相 信还債 基金能 起消除 債务的 作用， 斯密甚 至毫不 
犹豫 地說， 除非国 家破产 ，否 則国債 絕不会 偿淸。 

国家 破产对 个人相 对景况 与国內 經济的 影响， 有时成 为探究 
的 問題。 在 一般情 况下， 当 政府作 破产行 为时， 它使 納税人 收人增 
加， 其数目 等于 政府停 止偿付 国家債 权人的 总金額 。不， 还 不止如 
此， 因 为收稅 :費用 和公債 管理費 用也节 省了。 如果 一个国 家每年 
要 付一亿 的公債 利息， 而上 述費用 达到这 个数目 的 百分之 三十① 
以上， 那末通 过破产 行为， 納稅人 可免除 一亿三 千万的 負担， 而国 
家債 权人只 被剝夺 一亿的 收入。 

就 英国說 ，影 晌比上 述更加 复杂， 因为英 国不是 完全从 每年賦 
税收入 支付公 債利息 （至少 在我写 这一章 的时候 不是如 此)， 它每 
年經 常借入 和它的 公債利 息大約 相同的 款項。 ® 如 果它作 破产行 
为， 每年 借入的 四千万 鎊左右 的借款 将从国 家債权 人的非 生产消 
費方 面撤出 ，而用 于再生 产消費 方面。 我們有 理由可 以料想 ，那些 

① 在英国 与美国 ，比率 沒有上 述那样 的高， 但在 一些暫 且不說 名字的 国家， 比率 
比上述 更高。 

③ 科康： 《大英 帝国的 財富、 威 力与資 源》， 四 开本， 1814 年 在倫敦 出版； 斯托 
克： 《大 不列 顚的收 入与支 出》， 1815 年 在倫敦 出版。 如果 持績的 和平使 英国能 把它的 
收入 与支出 C 包括公 債利息 〕 弄得 相抵， 这还不 能减輕 痛苦， 只 不过豇 止禍害 进一歩 
的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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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 資本幷 把它借 与国家 的資本 家必定 寻找某 些有利 投資。 从这 
个观点 看来， 上述 行为大 有助于 增加国 民資本 收入， 不过带 有災难 
性很大 的直接 后果， 因 为这四 千万鎊 是从这 样一种 的消費 者手中 
取去， 这 些人沒 有其他 生計， 幷由 于缺乏 个人劳 动力与 資本， 完全 
不能 以其他 方法弥 补这个 損失。 

破产行 为也許 使得无 須举借 新債， 但在 公赓利 息习以 为常地 
是用新 借款支 付而不 是用租 稅收入 支付的 地方， 破 产行絲 毫不减 
輕从 前所課 的税。 这样, 人民的 負担不 会减輕 ，①生 产費用 不会减 
少， 因此 貨物价 格不会 减低， 英 国产品 在国內 或在国 外也不 会比从 
前 更容易 銷售。 

有納税 义务的 阶級， 在人 数上将 减少了 所有业 經宣吿 破产的 
股东。 虽然稅 率沒有 减低， 但税 收却将 戚少。 从国 家債权 人那边 
撤 出的四 千万镑 收入， 将只檄 納它作 为生产 性資本 所可能 产生的 
年利潤 或年收 入的税 。③ 国家 債权人 的破产 将带来 很多随 着破产 
而 产生的 災难： 許許多 多私人 的破产 和无力 偿付， 他們所 雇用工 
人 与佣人 的失业 ，以及 他們的 依賴者 的极度 穷困。 

另 一方面 ，如果 英国坚 持借款 以支付 从前借 款利息 的政策 ，那 


①  撙节 国家开 支是减 輕英国 人民租 税負担 的唯一 方法, 但如果 它实行 节約， 要怎 
样 維持那 腐敗制 度呢？ 在 这个制 度下， 当今閣 員的利 益总是 髙于人 民的利 益* 

②  就 是說， 儿乎 全額要 納税， 因为 全額必 然由从 前的出 借人非 生产地 消費， 或投 
在 生产企 业， 在 后者情 况下， 在 可利用 的自然 力都已 經完全 利用的 国家， 它儿 乎全然 
成为劳 动者的 收入。 这样， 从財 政观点 看来， 这全額 或由国 家借用 ，或由 它的價 扠人借 
用， 都 沒有什 么直接 关罘， 因 为这全 額必定 几乎全 部地成 为私人 可征秣 的收入 的一部 
分。 不但 如此， 这全額 一交給 潰权人 ，也 許将 变为最 不容县 对其間 接課税 的对象 ，因为 
股东通 常是社 会中最 节儉的 成員， 而 政府在 需要借 債时， 絕大 部分 要仰給 于他們 在 
这里， 理論 与实踐 有抵触 * 英 国由于 縮减四 千万鎊 支出而 停止借 債的 举动， 幷 不使間 
接税 收入减 低多少 a 但其长 远的后 果却大 不相同 如 果这全 額被非 生产地 消费， 它就 
不 增加生 产力， 而 却使那 生产力 担負它 的将来 利息。 如果这 全額被 生产地 消费， 它就 
将墦大 生产力 而不妨 害它的 将来发 展。 —— 英 譯本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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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以 及租稅 必然不 断继續 增加。 一个 人如果 沿着死 路走， 势非 
走入絕 地不可 。① 

亚洲統 治者， 和所有 无法树 立信用 的国王 ，都采 用累积 財宝办 
法。 財宝 是过去 收入的 保存， 而 公債是 将来收 入的預 先挪用 。两 
者都 是紧急 时期中 可用的 办法。 

財宝 对它所 有者的 政治安 全不一 定有所 帮助， 它反足 招惹攻 
击。 此外， 財宝很 少忠实 地用于 預定的 用途。 法国 查里五 世所累 
积 的財宝 ，落 入他的 兄弟安 茄公爵 之手; 敎皇 保罗二 世所累 积用以 
反 抗土耳 其軍队 幷把他 們赶出 欧洲的 財富， 却徒供 西克塔 斯四世 
及其 侄儿的 揮霍； 亨利四 世蓄积 財宝， 本来 想用于 压服奧 地利王 
室， 但却浪 費在母 后的寵 臣上； 在 晚近， 腓特 烈二世 蓄轵財 宝以巩 
固 普魯士 政权为 目的， 但却 使普魯 士政权 因此弄 得岌岌 可危。 

对政府 来說， 巨額財 富的控 制是个 危險性 很大的 誘惑。 虽然 
財 富是在 以人民 为牺牲 的情况 下累积 起来， 但人民 很少从 累积的 
財 富得到 利益。 可是， 事实 上所有 价値， 因 而所有 財宝， 都 是来自 
人民。 


① 我們 的作家 对于国 家破产 这个値 得詳細 閫明的 問題， 說 得很不 充分。 他沒吿 
訴 我們， 在 什么情 况下它 是适当 ，在什 么情况 下它是 必耍， 以 及用什 么方法 来实現 ，才 
能把由 此而产 生的个 人痛苦 和国家 混乱与 困难减 到最小 眼度。 很 明显， 它可是 局部的 
或全 部的， 突然 的威逐 漸的。 实行 的方法 也可有 种种， 例如取 消还本 或所謂 强夺, 只取 
消付息 或减低 利息， 降 低硬币 重量或 质貴， 通过大 ■发行 贬低紙 m 价値, 对公儍 本金或 
利 息課税 ，等等 ，在 这些方 法中， 一捏一 定不比 其他那 么討厌 # 我 們不能 在注釋 的有限 
篇幅 討論这 呰方法 4 —— 英 譯本注 


附录 II 

1820 年来 英国、 法国和 美国的 人口、 

国債 和税收 比較表 

•  ，- 

人  o  田價  利息  公 共收入 

17,000,000 ①  836, 294,000 鎊 热， 454, 668 鎊  53, 肋 9, 926 鎊囟 

^9,000,000  3,82i,055,280 法郞  191,052, 764 法郞 888»021，745 法郞③ 

10,000,000  分 1,993, 883 美元  4, 599, 690 美元  16,550, 000 美元  ® 


附录1 

借 給政府 价値的 結果表 

收 入从而 产生的 全体国 民生产 手段， 包括国 家所能 支配的 全部自 然力、 
資 本和劳 动力， 共 分为四 部分， 每一 个人都 应該拥 有和他 財富相 称的一 份儿。 
可用 以吸收 公債的 只那能 够充当 資本的 可移轉 或流动 部分。 


1 •产 

生 

收入 

可由所 有者自 己消費 

2 •不 

产生 

任 何收入 因力借 給腑幷 
由政府 消费去 

3 .产 

生 

收入 

移 轉給第 二部分 生产手 
段 出借人 丼甩由 他消費 

4 .产 

生 

收入 

可 用于任 何用途 

国 "国 国 
英法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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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 1820 年人口 調査， 超过二 千万人 —— 原 編者。 

②  不 包括州 税与地 方稅。 英 国生产 阶級另 外还負 担八百 万鎊救 貧税。 

③  不 包括地 方稅。 

④  不 包括各 州的地 方税, 完全 来自对 外貿易 稅和售 卖土地 收入。 


譯名 对照表 


r 四画〕 

比克 Beefce 
比德尔  Biddle,  C.  C. 

戈都 Cottu 
戈拉尼 Gorani 
尤金 Eugene 
尤西欧 Jussieu 
方 德納尔 Fontenelle 
巴斯葛 Pascal 
瓦德 Ward 
孔 狄亚克 Condillac 
韦伯尔 Weber 

〔五 画〕 

-^fi|  Carli 
卡 巴尼斯 Cabanis 
卡 斯托迪 Custodi 
加尼埃 Gamier 
加 里安尼 Galianj 
布朗 一 杜南  Brown-Duignan 
司 特拉博 Strabonis 
皮特 Pitt 
边沿  Bentham 
弗邦奈  Forbonnois,  F.  V. 
甘尼 Ganilb 
甘奇 Gentz 
圣 ^55  Saint  Moui 

C 六面〕 

西塞罗 Cicero 


西 斯蒙第 Sismondi 
伏尔泰 Voltaire 
休謀 Hume 
吉本 Gibbon 

米拉波  Mirabeau,  M.  V.  R. 
多倫斯 Torrens 
多 倫笨欧 Dolomieu 
达哈麦 Duhamel 
达 文賈蒂 Davanzati 

I： 七爾〕 

坎納 Canard 

坎彼 馬內斯 Campomanes 
克尔 Kehl 
克雷格 Craig 
克伯勒 Kepler 
克劳斯 Kraus 
克 拉維尔 Claviere 
李維 Livi 

利未尔  Riviere,  Mercier  de  la 
利 尼阿斯 Linnoeus 
里 努西尼 Rinuccini 
劳 德戴尔 Lauderdale 
貝 卡里阿 Beccaria 
伯罗尼 Belloni 
芒格茲 Mongez 
苏伊 托尼阿 Suetonius 
沃班 Vauban 
独南  Dignan,  Browne 
麦倫  Melon,  J.  F. 

劳氏 Law,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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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 Lowe 
麦桑斯 Messance 
麦 卡洛克 McCulloch 
佛 兰克林 Franklin 

〔八 画〕 

奈克 Neckei 
波如  Beaujom 
拉馬尔 Lamare 
拉瓦錫 Lavoisier 
肯納德 Conard.  M. 

图克 Tooke 
罗斯 Rose 
英 蒂厄里 Intier. 

.  〔九 画〕 

派克  Parker,  M. 

科康  Colquhoun 
科伯特 Colbert 
哈 斯基逊 Huskisson 
洪濉  Humboldt 
約維 拉諾斯 Jovellanos 
査 斯特洛 Chastellm 
香迪  Shandy,  Tristram 
勃朗 Blanc 

〔十 画〕 

納楼尔 Nemours 
納 瓦雷特 Navarrette 
馬塞特 Marcet 
馬舍布  Malsherbes 

馬丁內 斯-德 -馬塔  M anti nez-de - mata 
烏略亚 Ulloa 
烏斯 塔里奇 Ustaril* 

倫諾瓦 Renouard 
哲 科布茲 Jacob,  W. 


桑頓  Thornton 
班通尼 Bandini 
眞 諾維西 Genorvesi 

〔H 画〕 

部頓奈  Bourdoanais 

勒布萊 Leblanc 

萊德 Leider 

萊 布尼茲 Leibnitz 

曼特 农夫人  Madame  de  Maintenon 

康多塞 Condorcet 

撲波 Queypo 

菲 竺吉里 Filangien 

爱丁堡  Edinburgh 

C+ 二画〕 

葛德文 Godwin 
舒利 Sully 
斯托克 Stokes 
斯托奇 Storch 
斯 图亚特 Steuarr 
普亚夫 Poivre 
普林瑟  Prinsep.  C.  P. 

管賴姆 Pyrme,  G 
普利 斯特利 Priestly 
魁奈  Qoesnay 
普 魯塔克 Plutarchi 
博蒂罗 Botero 

〔+ 三画〕 

塞拉  Serra.  A 
蒙卡达 Moncada 
奧利夫 Oliviei 
奧 索里奧 Osorio,  A. 

雷納尔 Ray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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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名 对照表 


〔+ 四面〕 


維里 Verri 
維萊尼  Villani,  M. 

〔+ 五画] 

德洛姆 De  Lolme 
德雷西  Destutt  de  Tracy 
德騷苏  Desaussure 
德斯塔 HF# 雷西  Destutt-Tracy 


摩斯塔 Morstadt 

〔+ 六画〕 

霍諾尔 Homer 
麵  Mill 


C+ 七画〕 

綴勒 Mullet 
薩 斯米奇 Sussmitch 
薩托 里阿斯 Sartorius 


